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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 
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 
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 
来印行不下三百佘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 
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 
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 
为大观，既便千研读査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 
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 
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 
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 
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 
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 
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 
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译者前言 

摩尔根《古代社会》—书的中文旧译本已经刊行多年了，其所 
根据的原文本是一种不完善的本子。这个本子有两个缺点。第 
一、该本注释中引用希腊、罗马古典著作之处只有章节号码，幷无 
引文。按摩氏原注是抄录引文的，可见这个本子是一种删节本。 
删去了引文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很不方便，因为其中大多数古典著 
作还沒有中文译本可査。第二、该本毎章分为若干节，每节之前有 
一个分目，这实际是后加的。按摩氏原著在每章前有一段分条列 
举的內容提要，內容提要幷不等于分目，将分目依次分配在各节之 
中往往文不对题，令读者发生误解。以上两种做法都不符合摩氏 
* 原著本来面目。 

现在这个新译本所采用的原文本是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于 
1964年刊行的，这个本子的编者是现代美国硏究摩尔根的专家 L . 
A . 怀特。它是以1878年美国霍耳特出版公司第二次印行本为依 
据的9怀特本有下面几个优点。第一、怀特对全书文字作了详细的 
校订，在校订过程中，他还参考了罗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摩氏 
原著手稿，手稿上有摩氏最后的批改。第二、怀特对注释中所引用 
的各种著作进行了核对，其中有许多章节页次号码错误之处（或由 
于摩氏笔误，或由于排印误植），怀特都尽可能予以更正。第三、注 
释中有一些引用书目是简称，往往过于简略，以致一般读者不知原 
来的书名，无从查阅。怀特补出了大多数原书名，便利读者。第 
四、注释引用古典著作中的希腊、拉丁原文，怀特都改用了最新的 
英译本。第五、怀特在摩氏原注之外，增添了一些注释，有助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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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摩尔根的硏究活动、材料来源以及他所引用的作者。基于上述 
这些优点，我们决定采用怀特本作为新译本的根据，对怀特所增补 
的注释也照译了。怀特在书前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引言，我们沒有 
译。 

此外，我们还参考了另外两个比较好的版本。其一是英围不 
列颠博物馆所藏麦克米兰公司1877年初印本，这是<古代社会》— 
书在英国出版的最早的本子。其二是美国世界出版公司1967年 
重印本，这个本子的編订者是 E. B_ 李柯克。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做了一些梭订和补注的工作。原文中 
个別显著的字误或脫漏之处，不知是由于摩氏本人的疏忽还是由 
于排印上的舛错,在各个版本中均同，怀特也沒有订正，我们仍照 
原文译出，但作注说明其 脫误。 有存疑的地方也予以注明。摩氏 
原注中引用书目还有少数简称，怀特未补出全书名，这类书多系西 
班牙文或葡萄牙文著作，比较冷僻，书名很长，仅用简称，根本不知 
其意义，我们在其他文种的译本(如日译本）中发现这种书名有译 
错的例子，因此，这次重译，尽力将其全名找到，按全名译出。我们 
还作了一些译注，以帮助读者。因此，在现在这个译本中包含三种 
不同的注释。凡是不加“某某注”者即系摩氏原注，怀特注和译者 
注都分別在注文前标明。 

译名中的人名，除必须用传统译名者外，基本上按照现在流行 
的音译标准。地名主要根据地图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 
集 》 。 美洲部落的名称凡与地名相应者一律按地名译，或使其与地 
名 的译法接近。关于本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我们沒有完全 
沿袭旧的译名，作了相当多的改变。 例如: period —词，旧译“时 
代”，我们改译为“阶 段”; punalua —词，旧译“普那路亚”或“群婚”, 
我们改译为“伙婚”； monogamy —词，旧译“一夫一妻制”或“单偶 
制”，我们改译为“专偶制”，诸如此类，在此不一一列举。恰当与 



否，尚希读者提出意见。希腊文标音符号，因排字困难，未能排上。 

摩尔根这部巨著包罗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他的文笔 
却很艰涩，许多句子的确切含义不易掌握，而且也很冗长。因此， 
要仔细地读懂这部书，并将它译成流畅易懂的中文，实在是一件艰 
巨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力不胜任的。无论 
在专业知识上，在英文的理解上，或在译文的修辞上，这个译本必 
然会出现不少错误和欠妥之处，我们诚恳地盼望广大读者给予批 
评指正。 

译者 


3 



















摩尔根传略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于1818年11月21 B 出生在美国纽 
约州奧罗拉村附近的一个农庄上。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农庄主 
人，幷从事商业活动，曾当选为州议员。 

摩尔根在1840年毕业于高等学校。接着专习法律，于1842 
年获得律师资格。那些年头，正遇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商业萧条， 
诉讼事务不多。摩尔根乃以其余暇参加一个由少数思想激进的靑 
年所组成的文学社。不久以后，这个文学社转变为一个硏究印第 
安人的学会，叫做“大易洛魁社”（易洛魁人就是住在纽约州及其附 
近的一支印第安人），其宗旨在于促进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感 
情，幷协助印第安人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摩尔根成了这个团体 
中的一个积极分子，他屡次访问印第安人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 
方式,探询他们的风俗习惯，硏究他们的组织机构。他和印第安人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幷于1847年被易洛魁人中的塞內卡部鹰氏族 
收养为其成员，这是印第安人对友好的外族人的一种优礼。 

其后，摩尔根受纽约州大学的委托，替一个博物馆采集印第安 
人的物质文化资料。在这项工作中，他得力于塞內卡部的一个受 
过敎育的靑年，这人名叫帕克。1851年，摩尔根发表了他的第一 
部硏究印第安人的重要著作，即<易洛魁联盟该书分为两 编：上 
编六章，硏究易洛魁联盟的组织结构；下編六章，硏究易洛魁人的 
宗敎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科学态度来硏究印 
第安人的著作。 

摩尔根从1844年起移居罗彻斯特，以后就在这里定居，执行 



律师业务。1851年，与他的表姊妹斯蒂耳结婚。在1851至1856 
年间，一度停止了对印第安人的硏究。 

1856年，他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又重新燃起了。这时候，他的 
注意力集中在亲属称谓问题上。早先他已发现易洛魁人的亲属称 
谓同自己的习俗有很大的差异。这时，他又从实地调査和文献中 
得知易洛魁人那种“奇特的”亲属称谓在美洲许多不同方言的土 
著居民中普遍存在，因此，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硏究，企图 
得到解答。此外，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企图探索 
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当时学术界对印第安人的来源持有各种分 
歧的意见，其中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越过 
太平洋迁到美洲去的。摩尔根相信这种论点，幷希望为这个论点 
找到确凿的根据。他设想，如果在亚洲及其附近地区的土著居民 
中也能找到与印第安人相同的亲属称谓制度，则这个论点自可获 
得有力的证明。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査表格，分寄在 
美国各地(特別是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中传敎的牧师或某些印第 
安人，以及远在太平洋各岛屿、远东、非洲等地的一些人 >托他们代 
为调査各地土著居民的亲属称谓。从各地寄回的调査表提供了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但摩尔根幷不以此为满足，他从1859年开始， 
每年出外作一次实地调査。他到过堪萨斯和內布拉斯加，到过密 
苏里河上游地区，到过哈得孙湾区。这样的短期旅行连续进行了 
四年。使他感到十分惊喜的是，他所获得的材料完全证实了他的 
想法,在这么广阔的地域內，各种不同方言的部落竟具有一种基本 
类似的亲属制度。 

他于1862年夏末开始着手整理他所搜集的资料>通过分折硏 
究，写出了第二部重要著作，即《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该书作为 
斯密逊硏究所报吿第十七种出版问世。他写此书的目的本来是打 
算解决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 



探讨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从而发现了人类早期的 
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的发展规律。摩尔根从此扩大了他的视 
野，他所硏究的对象不再限于印第安人，而转到整个人类的原始社 
会方面来了。他居留罗彻斯特期间，曾成为“彭迪特俱乐部”的指 
导人物，这个俱乐部的第一次集会就是在他家举行的，他的许多著 
作也是首次在这个俱乐部中宣读的。 

摩尔根于1862年从罗彻斯特迁居到密执安，职业上虽然仍担 
任辩护士，但把大部分精力投于他的科学硏究工作。在《人类家族 
的亲属制度》—书出版后不久，摩尔根携眷赴欧洲作了一次旅行。 
此后，他除了写一些论文以外，即专心于撰写他的《古代社会》，这 
是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部巨著中以唯物史观阐述了他 
对人类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 
起了革命性的作用。《古代社会》于1877年首先由美国的亨利 • 
霍耳特出版公司印行，今年正好是这本书出版的一百周年。 

摩尔根晚年的健康情况欠佳，但他仍于1878年的夏季到科罗 
拉多和新墨西哥去作了一次短期旅行，考察了一些考古发掘的遗 
址和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他的最后一部科学著作是《美洲土 
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该书出版于1881年。他原来的意思是 S 
把“房屋和家庭生活”作为<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硏究项目。后来因 
为关于这个题目所撰写的篇幅太大，只好改变计划，把它作为单行 
本了。我们如果从摩尔根的理论体系着眼，不妨将这本书视为 《 古 
代社会*的补编。 

摩尔根晚年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髙的声誉，他于1873年获得 
联合学院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于1875年当选为国家科学学会成 
员。他多年来积极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活动，幷于1880年担任 
该会主席。 

摩尔根长期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于1881年12月17日病 



逝，享年六十二岁。 

摩尔根是美国的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他毕生孜孜不倦，专 
心致力于科学事业，为人类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摩尔根极端反对种族歧视，他热爱印第安人民，尊重他们的才 
能和成就。他敢于同当时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权威” 
作斗爭，反驳他们的谬误论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及其主要科学成就给予髙度的评价^ 

马克思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间硏读了摩尔根的《古 
代社会》，很赞赏这部书，因此他对该书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 
批语，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硏究成果。但马克思沒有 
实现自己这一心愿就逝世了。 

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志，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 
会>一书摘要》，写出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终于使摩尔根的硏究成果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 

恩格斯于1884年指出 ：“在 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 
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_字意义的书，这本书当 
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古代社会》 (1877 年 
版）。……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 
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 
主义的要求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 
卷，第112页。） 

《古代社会》—书从问世以来就遭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界的歧 
视，他们妄图利用后来在古代史和民族调查方面出现了新的材料 
这一点来彻底推翻摩尔根的科学结论。但是，恩格斯对此早就作 

过正确公平的论断，他说 :“自 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 
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 
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 




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 
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 
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 
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 
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 
图隐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 
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4卷，第16页。）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硏究摩尔根 
的《古代社会》—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译者 

197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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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代社会 

或 


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 
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 




大陆始形，禽兽蠕蠕。 

初民方瘠，橡食野居。 

拳爪是奋，掊梃继诸。 

兵刃晚作，维时所需。 

乃有言词，以语以呼。 

愛筑城郭，攻战是虞。 

爱造律令，无敢穿窬。 

无敢越货， 无敢淫汚。 

一 —贺拉西:《 杂诗》，1. 3.99—106 


“近代科学要求我们对人类和人类的成就进行细心透辟的硏 
究，以证明我们人类之生存于地球上幷不是从最高级开始，而是从 
最低级开始，逐渐向高级上升的:,以证明人类的能力经历过一段发 
展过程；以证明文明的全部要素，诸如生活技术、艺术、科学、语言、 
宗教和哲学等，都是从人类心灵与外界大自然两者之间所进行的 
缓慢而艰苦的斗爭中产生出来的/——威廉•德怀特•惠 特尼： 
<东方学和语言学硏究》，第 341 页。 

“这些社会反映了我们数千代以前的祖先的精神面貌。我们 
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已经度过了与此相同的一些发展阶段，而我们 
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正是由于曾经有过他们的生活、他 
们的劳动和他们的奋斗。我们的文明奇迹乃是千千万万无名的人 
们无声无息孜孜努力的结果，就象英格兰的白垩山崖是由无数带 
石灰质壳的有孔虫合力造成的一样。”一一 J . 凯因斯博士，见《人类 
学》第 1 卷第 2 期第 233 页。 



序 言 


地球上之有人类，始于太古时代，这一点已是确实无疑的了。5 
但其证据直到近三十年来才被人们发现，而且，这样重要的一个事 
实直到我们这一代才开始被人们认识，这倒似乎有些奇怪。 

现在已经知道，在冰河时代，甚至上溯到冰河开始以前，欧洲 
即已有人类生存，他们的起源多半是在更前一个地质时期。与人 
类同时生存的许多动物已经灭绝了，人类却继续生存下来，幷且在 
人类的若干支系中都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经历和它 
的进步同样値得我们注意。 

因为人类所可能经历过的时间与地质学上的时代相关联，所 
以无法用有限的时间来衡量它。从北半球冰河的消逝以至现在， 
估计已有十万年或二十万年之久，这幷不夸大。对于一个实际年 
限不明的时期作出任何估计都会使人们产生种种疑问•，尽管如此， 
人类存在的历史却可以不断地上溯，直至渺渺漫漫的远古时代。 

上述的知识，使得一向流行的关于蒙眛人与野蛮人、野蛮人与 
文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大为改变。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力的 
证据断言，人类一切部落，在野蛮社会以前都曾有过蒙昧社会，正 
如我们知道在文明社会以前有过野蛮社会一样。人类历史的起源 
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 

如果可能，我们想要 知道： 人类是怎样度过已往这些一个又一 
个的时 代的？ 蒙昧人是怎样以慢得几乎觉察不出的步伐前进，而 
达到野蛮社会的高级状 态的？ 野蛮人又是怎样经过类似的渐进而 
最后达到文明社 会的？ 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別的部落和民族在 




进步的竞爭中变成了落伍者——有些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些停留 
在野蛮社会，而另一些则仍停留在蒙昧 社会？ 想要知道这些问题 
的愿望不仅很自然，而且也很正当。预期这些问题终将得到解答， 
这幷不是一种奢望。 

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发明与发现层出不穷，成为顺序相承的 
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同时，各种社会制度，因与人类的永恒需要 
密切相关，都是从少数原姶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它们也同样成 
为进步的标志。这些制度、这些发明与发现，体现幷保存了迄今仍 
然可以说明这种经验的一些主要事项。将这些事項综合起来，加 
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类似 
的需要，幷可看出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同样的心理作用。 

人类在蒙昧阶段的后期和整个野蛮阶段之中，一般都是按氏 
族、胞族和部落而组织的。在整个古代世界，这些组织到处流行， 
遍及各大陆；它们是古代社会赖以构成、赖以团结的手段。这些组 
织的结构，这些组织作为一系列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相互 
关系，以及氏族成员、胞族和部落成员所具有的权利、特权与义务， 
都是足以说明人类思想中政治观念发展的例证。人类的各种主要 
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 

同样，家族制度也经历了各种顺序相承的形态，而产生出迄今 
尙存的几种重要的亲属制度。这些亲属制度，在其各自形成的期 
间，记录了当时家族內的亲属关系，从而包含有足以说明家族由血 
婚制形态经中间过渡形态而进入专偶制形态的人类经验的记录。 

财产观念也经历了与此相似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人们以财产 
代表积累的生活资料而对它产生占有的欲望，这在蒙昧社会是完 
全沒有的事，但由无到有，到今天则已成为支配文明种族心灵的主 
要欲望。 

上述四类事实沿着人类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步途径平 



行前进，它们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题目。 

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有一个硏究项目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也 
是我们特別咸兴趣的。美洲大陆固以物质资源丰富箸称于世，而 
在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它所具有的那些足以说明伟大的 
野蛮阶段的资料之丰富亦为其他各洲所不及。由于人类起源只有 
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 
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 
发展均极为相似。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历史和经验，多少 7 
可以代表我们的远祖处于相等状况下的历史和经验。印第安人的 
制度、技术、发明和实际经验构成人类记录的一个部分，其价値特 
殊宝贵之处在于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印第安人本族的范围。 

当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被发现的时候，他们正体现着人类文化 
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幷较当时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体现者更为 
完备。他们对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其丰富是无 
与论比的。但是，因为这几门学科在本世纪以前几乎还不存在，至 
今我们所进行的硏究工作仍极薄弱，所以硏究者力不胜任。再者， 
地下所埋藏的化石遗物可以为将来的硏究者保存下来，但印第安 
人的技术、语言和制度则难以保存永久。这些东西在一天一天地 
湮灭，三百多年来它们一直不断在湮灭中。印第安人部落的民族 
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晌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 
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到的事实， 
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了。这种情形强烈地要求我们美国人 
进入这个广阔的园地来获取丰富的成果。 

1877年3月，于纽约州罗彻斯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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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一编 

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 

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各 
种发明、发现和制度说明了这一点——两种政 
治方式——其一为氏族性和社会性的，它产生 
了社会•，另一为政治性的，它产生了国家——前 
者以人身和氏族制度为基础；后者以地域和财 
产为基础一一第一种方式为古代社会的政治结 
构——第二种方式为近代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政 
治结构——人类经验的一致性——我所设想的 
文化发展阶段 —— (一）低级蒙昧社会；（二）中 
级蒙昧社会；（三）高级蒙昧社会；（四）低级野 
蛮社会；（五）中级野蛮社会；（六）高级野蛮社 

会；（七）文明社会 . . . 3 

第二章生存的技术 

人类征服地球——以控制生活资料为条件^一^ 

只有人类控制了生活资料——顺序相承的五种 
生存技术——(一）天然食物；（二）鱼类食物； 

(三）淀粉食物；（四）肉类和乳类食物；（五） 




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穷食物——从一种生 

存技术到另一种生存技术都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關 . 18 

第三章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 

回顾人类发展的道路——近代文明社会的主要 
贡献 一 古代文明社会的主要贡献——野蛮阶 
段晚期的主要贡献——野蛮阶段中期的主要贡 
献-——野蛮阶段初期的主要贡献——蒙昧阶段 
的主要贡献——原始人的低级状况——人类发 
展进度成几何比例——人类文化各个发展阶段 
的相对长度——闪族和雅利安族的出现 . 28 

第二编 

政治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婚级是以性为基础组 
织起来的——这种组织的原始性——澳大利亚 
人的氏族——八个婚级——通婚的规则——以 
女性为本位的世系——惊人的同居制度——每 
个氏族中有两个男性婚级和两个女性婚级一- 

对婚级制的改革——其氏族'尙处于不发达状态 . 47 

第二章易洛魁人的氏族 

氏族组织——氏族组织的普遍流行——氏族的 

定义-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是原始的规则 

-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选举及 

罢免氏族首领和會帅的权利——在本氏族內互 
不通婚的义务——氏族成员相互继承遗产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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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一一相互援助、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给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收养外人为氏族成 
员的权利一 一共同的宗教仪式，此条存疑—— 

一处氏族公墓一一氏族会议——氏族以动物命 

名 一 1 一个氏族的人数 . 61 

第三章易洛魁人的胞族 

胞族的定义一一同宗的氏族再结成一种更高级 
的组织——易洛魁人部落的胞族——其组成方 
式——其作用和功能——其社会性与宗教性 
的作用和功能——例证——与希腊人的胞族类 
似；但属于它的原始形态——乔克塔人的胞族 
一一 契卡萨人的胞族——摩黑冈人的胞族 一 
特林吉特人的胞族——胞族制大槪普遍流行于 

美洲土著部落中 . 86 

第四章易洛魁人的部落 

部落作为一种组织——由操同一种方言的氏族 
组成——地域的隔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和分裂 
——部落是自然形成的——例证——部落的特 

征——■具有一块领土和一个名称-种独用 

的方言——授职及罢免首领和啻帅的权利—— 

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曾长会议^——在某些 
情况下推立一个全部落的最高酋长——三种顺 
序相承的氏族政府 形式： 第一种形式为一权政 
府; 第二种形式为两权分立政府；第三种形式为 

三权幷立政府 . 101 

第五章易洛魁人的联盟 

联盟是自然形成的一■建立在同宗氏族和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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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语言的墓础上一~•易洛魁人部落——他们 

定居于纽约州 -" 易洛魁联盟的形成-其结 

构和原则——五十首领制的设立——首领由某 
些氏族世袭其职——分配给毎一个部落的首领 
名额——这些首领组成联盟会议——內政会议 
——其处理事务的方式必须全体同意始能 
行动——哀悼会议——推举首领的仪式——最 
高军事统帅 这个职务为最高行政长官的萌 

芽——易洛魁人的智力 . 

第六章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 

美洲土著的分类——印第安人诸部落中的氏 

族;他们的世系规律和继承规律-、荷德诺 

骚尼诸部落^——二、达科他诸部落——三、海湾 
诸部落——四、庞尼诸部落——五、阿耳贡金诸 
部落一~ ■六、 阿撒巴斯卡一阿帕齐诸部落一- 
七、西北海岸诸部落——爱斯基摩人是另一族 
系——八、萨利什、萨哈普廷、库特尼等部落 
-—九、首首尼诸部落——十、新墨西哥、墨西 
哥和中美的村居印第安人诸部落——十一、南 
美的印第安人诸部落一一在加诺万尼亚族系中 

大槪普遍存在氏族组织 . 

第七章阿兹特克联盟 

对于阿茲特克社会的错误见解——阿茲特克人 
的进步水平——纳华特拉克部落——他们定居 
于墨西哥——公元1325年建立了墨西哥村一~- 
公元1426年成立了阿茲特克联盟——领土范 
围——人口估计数——阿茲特克人是否按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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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胞族组织——酋长会议——會长会议可能具 
有的职权——蒙蒂祖玛所担任的官职——任职 
由选举产生——蒙蒂祖玛之被罢免——该职位 
可能具有的职权——阿茲特克人的制度基本上 

是民主的——其政体为一种军事民主制 . 

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部落的早期状况——组成氏族——氏族性 

质的改变——需要一种政治制度-个需要 

解决的问题-个邦的形成——格罗特对希 

腊人氏族的描绘一-对他们的胞族和部落的描 
绘——氏族的属性——类似于易洛魁人氏族的 
属性一一氏族首领之职——是选举的还是世袭 
的^一~-氏族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氏族世系的 
古老——财产的继承——早期的规则和末期的 
规则——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一一氏族是社会 

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核心 . 

第九章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 

雅典人的胞族——它是怎样组成的——狄凯阿 
库斯所下的定义——主要目的在于宗教方面 
——胞族长——部落——由三个胞族组成——- 
部落巴赛勒斯——民族——由四个部落组成 
-—布列，即會长会议——阿哥腊，即人民大会 
-—一巴赛勒斯——该职位的权限——该职位在 
军事和祭祀方面的职权——未见有管理民政之 
权——英雄时代的政府，军事民主制——亚理 
士多德对巴赛勒斯所下的定义——雅典晚期民 
主政治——由氏族制承袭而来——这种政治对 


• ...187 


216 


v 





雅典的发展影响极大 .*. 236 

第+章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 

氏族制作为一种政治基础所遭遇的失败——瑟 
秀斯的立法 一 以阶级代氏族的尝试——尝试 
的失败——巴赛勒斯一职的废除——执政官制 
—舰区和叁一区——梭伦的立法——以财产 
划分的阶级一行政权部分地从氏族转移到各 

个阶级手中一一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个人-公 

民的产生 —— 元老院一 ■公 民大会——半成熟 
的政治社会——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政治 
社会的建立^阿提卡的乡区——其组织与权 
力——其地方自治政府——地区化的部落或 

乡部——阿提卡联邦——雅典的民主政治 . 256 

第十一章罗马人的氏族 

意大利诸部落是按氏族组织的——罗马城的建 
立——部落按军事民主制组织起来——罗马人 
的氏族一一西塞罗对氏族成员一词所下的定义 
——斐斯土斯所下的定义——瓦罗所下的定义 
-—世系由男性下传——氏族內互不通婚—— 

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古代拉丁社 

会的民主政体-个氏族的人数 . 277 

第十二章罗马人的库里亚、部落和民族 

罗马人的氏族社会——组织的四个阶 段：一 、氏 
族；二、库里亚，由十个氏族组成；三、部落，由十 
个库里亚组成；四、民族，由三个部落组成—— 

数0比例是如何产生的——氏族之集中于罗马 
城——罗马元老晾——其职能——人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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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权力——人民掌握主权——军事统帅之 
职位（勒克斯)一一其权力与职能——罗马人的 

氏族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 . 300 

第十三章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 

国人 平民 靠客-贵族-阶级界限 

——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的立法——按财产 
划分阶级——百人团——不平等的表决权 ^一 
百人团大会——百人团大会代替了库里亚大 
会——阶级代替了氏族——定戶籍——平民成 
为公民 一一 设置市区^~设置乡镇——部落增 
至四个——以地域关系代替血绿关系——新政 
治制度的性质——氏族组织的衰落和消灭—— - 

氏族组织的功绩 . 322 

第十四章世系从女系到男系的转变 

世系是怎样才能发生转变的——转变的动力在 
于财产继承一 "利 契亚人的女性世系——克里 
特人的女性世系——埃特鲁里亚人的女性世系 
——雅典人在栖克罗普斯时代的世系可能是女 
系——洛克里亚人的一百家族——从婚姻方面 
找到的证据——希腊部落中的土兰尼亚式亲属 

制度' —- 关于达瑙斯的女儿们的传说故事 . 341 

第十五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 

苏格兰人的克兰——爱尔兰人的塞普特——日 
耳曼人部落——早先存在的一种氏族制的遗迹 
——南亚细亚部落中的氏族——北亚细亚部落 
中的氏族——乌拉尔部落中的氏族——中国人 
的百姓——希伯来部落——显然按氏族和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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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非洲部落中的氏族——澳大利亚部落 
中的氏族一斐济人和雷瓦部的两层划分—— 
氏族组织分布极广 .. . 


第三编 

家族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古代家族 

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第一种形 态：血 

婚制家族 由此产生马来亚式亲属制-第 

二种 形态： 伙婚制家族——由此产生土兰尼亚 
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一一第三种形态 r 专 
偶制家族——由此产生雅利安式、闪族式和 
乌拉尔式亲属制一一介乎中间的偶婚制家族和 
父权制家族——这两种家族形态均未能产生 
任何亲属制度——上述亲属制都是自然形成 

的 两种基本形式-其一 1 为类別式，另一 

为说明式——这些亲属制的总原则——其持续 

m . 

第二章血婚制家族 

史前时期存在过血婚制家族——用乌来亚式亲 
属制来证明——以夏威夷人的亲属制为典型 
——五个亲等——该亲属制的详细情况——以 
兄弟与姊妹的相互集体通婚来说明其起源—— 
夏威夷群岛上的早期社会状况—中国人的九 
族—原则上与夏威夷人的亲属制相同—柏 
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五个亲等——马来亚式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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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表 . 398 

第三章伙婚制家族 

伙婚制家族是在血婚制家族之后产生的——这 
种过渡是怎样产生的——夏威夷人的伙婚习俗 
——这种习俗在古代可能流行于广大地区一- 
氏族可能起源于伙婚群——土兰尼亚式亲属制 
—由伙婚制家族产生——土兰尼亚亲属制证 
明在该制度形成之时存在伙婚制家族——土兰 
尼亚亲属制的详细情况——对这种亲属关系的 
起源的解释——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 
属制度表 . 424 

第四章 偶婚制家族和父权制家族 

偶婚制家族——如何构成——它的特点——氏 
族组织对它的影响——向偶婚发展是较晚近的 
事情——应当在发现最高范例的地方硏究古代 
社会——父权制家族——其基本特点为父权 

-夫多妻制是次要的——与此类似的罗马 

家族以前的家族中不存在父权 . 459 

第五章专偶制家族 

专偶制家族是比较晚近的产物——家族”一词 

-古代日耳曼人的家族-荷马时代的希腊 

家族-—文明化的希腊家族——幽禁妻子的闺 
房一-专偶制的义务不为男子所尊重——罗马 
家族——妻子处于管制之下——雅利安式亲属 
制——它随专偶制而来——在它之前的亲属制 
可能是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由土兰尼亚式亲 
属制向雅利安式亲属制的过渡——罗马人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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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人的亲属制——罗马人亲属制的详细情况 
， —现代的专偶制家族 —— 罗马人和阿拉伯人 

亲属制度表 . 473 

第六章与家族相关的制度的顒序 

顺序本身含有假设的成分——这些制度在起源 
顺序方面的关系——上述起源顺序的证据一- 
评退化说——人类历史之悠久 . 505 


〔附录〕回驳约 •弗. 麦克伦南先生的<原始婚姻》 . . *515 

第四编 

财产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三种继承法 

蒙眛社会状态下的财产——发展速度很慢 一 》 • 

第一种继承法——在本氏族成员中分配财产 
——低级野蛮社会的财产——第二种继承法的 
萌芽——在同宗亲属中的分配 ■ —一改善的人性 
——中级野蛮社会的财产——我们对其继承法 

还不十分淸楚——可能是同宗继承 . 533 

第二章 三种继承法(续前） 

高级野蛮社会的财产——奴隶制——希腊部落 
的土地所有制 —— 这个阶段的文化——其灿烂 
光辉——第三种继承法——子女独享继承权 
• — 希伯来人的部落——其继承法一•西罗非 
哈的女儿们^—财产保留在本胞族內，也可 
能保留在本氏族內——遗产归宗法——雅典人 
的继承法 —— 子女独享继承权——遗产归宗法 


X 







——〜继承权保留在本氏族內——承宗女——遗 
m ——罗马人的继承法——遗产归宗法一一财 
产保留在本氏族內——贵族的出现—— a 类财 
产的发展过程一~-人类起于同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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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 





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 

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各种发 
明、发现和制度说明了这一点——两种政治方式 （Two 

Plans of Government ) -其一为氏族性和社会性的，它 

产生了社会 (Societas); 另一为政治性的，它产生了国 
家 (Civitas) ——前者以人身和氏族制度为基础；后者以 
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第一种方式为古代社会的政治结 
构——第二种方式为近代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政治结构 
——人类经验的一致性'^■我所设想的文化发展阶段 
-—(一）低级蒙昧社会 K 二）中級蒙昧社会•乂三）高級蒙 
眛社会;（四）低級野蛮社会;（五）中级野蛮社会；（六）高 
级野蛮社会；（七）文明社会 

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硏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 SP : 
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 
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 

人类有一部分生活在蒙昧状态中，有一部分生活在野蛮状态 
中，还有一部分生活在文明状态中，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三种不同 
的社会状态以必然而又自然的前进顺序彼此衔接起来，这同样也 
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也许还可以根据产生进步的各种社会状态， 
根据人类各个分支经历其中两种或更多的社会状态 所取得 的已知 



进展，得出这样的看法：整个人类的历史，直至每一分支分別达到 
今天的状况为止，都确实是遵循上述前进顺序进行的。 

在以后的篇幅中，我打算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初民生活 
状态的简陋，证明他们在心智方面的能力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 
进化，证明他们向文明之途胜利迈进时为了克服重重障碍曾进行 
过长期的斗爭。其中一部分证据得自循着人类进步的全程出现的 
一大串发明和发现，但其主要证据则得自体现某些思想感情发展 
过程的家族制度。 

如果我们沿着几种进步的路径上溯到人类的原始时代，又如 
果我们一方面将各种发明和发现，另一方面将各种制度，按照其出 
现的顺序向上逆推，我们就会看 出：发 明和发现总是一个累进发展 
的过程，而各种制度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前一类具有一种或多 
或少直接连贯的关系，后一类则是从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幼苗中 
发展出来的。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 
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豚相承，贯通各代，旣有其逻 
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豚。 

因此，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有两条自成体系的硏究途径。一条 
途径导向发明和发现的领域，另一条引入原始制度的领域。我们 
可以指望根据这两条途径所获得的知识来表明人类发展的各个主 
要阶段。下文所引的例证主要是从家族制度方面得来的；至于对 
纯属知识成就方面的引证则只占从属地位，而且也只是槪括性的。 

种种事实表明，人类的某些观念、情感和 愿望是 逐渐形成而后 
来又有所发展的。我们可以将那些占突出地位的事物归纳为与它 
们分別有关的几顼特殊观念的发展。在发明和发现之外，有下列 
各项： 

(一） 生活资料 （三）语言 

(二） 政治 ( Government ) (四）家族 




(七）财产 


(五） 宗教 

(六） 居住方式和建筑 

(一） 生活资料是由一系列顺序相承的技术使之增加幷臻于 
完美的•，毎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便产生一种新的技术，它们多少直接 
同发明和发现有关。 

(二） 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 
然后，顺着政治制度的各种演进形态，下推到政治社会的建立。 

(三） 人类的语言似乎是由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发展起 
来的。必然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语言；同样，必然是先用姿态或手 】 3 
势表达语意而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言语，正如卢克莱修斯所隐约提 
到的那样。①单音节先于多音节，而多音节又先于具体词汇。人类 
的性灵不自觉地利用喉舌发音而发展出淸晰的语言。这个大题目 
本身自成-门学科，不属于本书硏究范围之內。 

(四） 家族的各个发展阶段体现在亲属制度和婚姻习俗之中， 

如果将这二者综合起来观察，就可以有把握地追溯家族所经历的 
各个顺序相承的形态。 

(五） 宗教观念的发展，由于本身环绕着相当多的困难，以致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充分圆满的说明。宗教涉及想象和咸情 
方面的东西太多，因此也就涉及相当多的不可确知的事物，使得一 
切原始宗教都显得很怪诞，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理解的问题。 

这个题目也不属本书硏究计划之內，不过可能偶尔需要提到一下。 

(六） 住宅建筑本身与家族形态和家庭生活方式有关，它对人 
类由蒙昧社会进至文明社会的过程提供了一幅相当全面的写照。 
我们可以描绘出住宅建筑的发展 状况： 上起蒙昧人的窝棚，中经野 
蛮人的群居院落，下至文明民族单门独戶的住宅，幷且包括各种形 
式起圪相连的一切环节在內。本书对这个问题仅偶尔附带提及 
一下 o 




(七）财产观念在人类的心灵中是慢慢形成的，它在漫长的岁 
月中一直处于初萌的薄弱状态。它萌芽于蒙昧段阶，幷需要这个 
阶段和继起的野蛮阶段的一切经验来助长它，使人类的头脑有所 
准备，以便于接受这种观念的操纵。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它一切 
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这不仅促使人类克服了阻滞 
文明发展的种种障碍，幷且还使人类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而建立 
起政治社会。有关财产观念演进过程的重要知识将在某些方面体 
琬人类心理状态史上最値得注意的部分。 

发明和发现，以及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的发展，都表 
现出人类的进步；我的目的是想沿着这些进步的线索幷通过人类 
顺序相承的各个文化阶段，提出一些证据。 

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 前提： 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 
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 ( plan ) —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 
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別。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 
14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 
织的基本単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 ( populus ) 的有氏族、胞族、 
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域 
的部落组成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 
合。这就是古代社会自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 
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 
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 
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 
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 
生。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 
和处理个人的问题。其顺序相承的阶段 如下： 首先是多区或市区， 
这是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然后是县或省，这是乡区或市区的集合 
体；最后是全国领土，这是县或省的集合体。其中每一层组织的人 



民都形成一个政治团体。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进入文明以后，竭心 
尽智才创建了乡和市区®;由此而创立了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 
这一方式在文明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古代社会里，这种以 
地域为基础的方式是闻所未闻的。这个方式一旦出现，古代社会 
与近代社会之间的界线就分明了，因而本书将要对这种区划加以 
识別。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类祖先处于野蛮阶段、甚至处于蒙昧阶段 
的家族制度在现代人类的某些分支当中仍然能找到例证，这类例 
证很全面，以至这方面进步过程的许多阶段都保存得相当完善，只 
有极原始的时期是例外。我们从最初以性为基础、随之以血缘为 
基础、而最后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中，可以看到家族制度的发 
展过程;从顺序相承的婚姻形态、家族形态和由此而产生的亲属制 
度中，从居住方式和建筑中，以及从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习 
惯的进步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过程。 

用人类退化说来解释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存在是再也站不住脚 
了。这种学说是由摩西的开天辟地说推衍出来的，人们根据一种 
假定的必然性而勉强接受这种理论，但这种假定的必然性再也不 
能维持下去了。作为一种学说，它不仅不能说明蒙昧人的存在，而 
且在人类经验中也找不到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可以设想，雅利安系各民族的远祖也曾有过与现存的野15 
蛮人和蒙昧人部落的经验相类似的经验。虽然雅利安系各民族的 
经验包括了阐明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各个阶段所需要的 
一切资料，还包括了阐明野蛮阶段晚期所需要的部分资料，但是， 
如果要推断他们更古一些时候的经验，那就主要得从他们现存的 
各种制度和各种发明这些要素同野蛮人和蒙昧人部落一直保持至 
今的那些类似要素二者之间去找寻可以探索的联系，来作为我们 
推论的根据。 



最后，我们可以指出这样 几点： 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 
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 
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 
的。然而，这只能为同样的结果作出一部分的解释。当人类还处 
于蒙昧阶段时，其主要制度和生活技术的幼苗即已在发育之中。 
继之而来的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经验的绝大部分在于发展这些原 
始观念。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大陆上的某种现存制度与一种共同 
根源之间找寻到共同的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出现在什么地方）那 
就意味着这些大陆上的居民本身也出自同一个原始种族。 

如果我们将人类文化划分为若干阶段，那么，讨论上述种种事 
项就会方便得多了；每一个阶段代表一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幷由于 
它本身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而得以互相区別。丹麦考古学者所提出 
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名称，从某些目的来看 
一直是非常有用的，幷且对古代技术工具的分类仍有 用处； 但是， 
由于知识的进步，就必须提出与此不同的、更进一步的分期法了。 
当人们采用了铁制工具或采用了靑铜工具以后，幷未完全废置石 
器不用。冶铁术的发明在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我们很 
难说开始使用靑铜时也曾开辟过另一个纪元。况且，石器时代与 
靑铜时代、铁器时代部分重叠，而靑铜时代又与铁器时代部分重 
叠，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确地划分一些彼此不相重叠而显然有別的 
阶段，使用这些名称就不可能办到。 

顺序相承的各种生存技术每隔一段长时间就出现一次革新， 
它们对人类的生活状况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这些生存技 
术作为上述分期的基础也许最能使我们满意。不过，我们在这方 
面的硏究深度还不足以提供必要的资料。其他方面的一些发明或 
发现却能够提供充分的进步标准，来标志人类文化顺序相承诸阶 
16 段的起点，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来说，选用这样一些发明和发现可以 



达到主要的目的。即使认为这些分期只是暂定的，也会对我们方 
便有利。我们会看出，下文所要提出的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一种不 
同的文化，幷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我们对蒙昧阶段的初期知道得很少。这个阶段又可暂分为三 
期，分別名之为蒙昧阶段的初期 、中期 、和 晚期；每一 期的社会状态 
可以相应地区別为低级蒙昧社会、中级蒙昧社会和高级蒙昧社会。 

同样，野蛮阶段自然也可以再分为三期，分別名之为野蛮阶段 
的初期 、中 期和晚期； 每一期的社会状态可以相应地区別为 低级野 
蛮社会、中级野蛮社会和高级野蛮社会。 

我们如果想找一些衡量进歩的标准来标志上述各期的起点， 
幷求其能绝 对适用 ，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说这不是决不可能，也 
得说这是很难办到的。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也沒有必要排斥 
例外的存在。只要能将人类的一些主要部落按其相对进步的程度 
区分为若干显然有別的社会状态就够了。 

(一） 低級蒙眛社会这一期 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而其终点 
可以说止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这时候，人类生活在他 
们原始的有限环境內，依靠水果和坚果为生。音节分明的语言即 
开始于这一期。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各部落中已见不到处于这种 
社会状态的例子了。 

(二） 中级蒙眛社会 这 一期始 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 
得，终于弓箭的发明。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类从他们的原始环境 
向外扩散，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因而，在现存的部落中，属 
于中级蒙眛社会的例子有澳大利亚人和大多数 波利尼 西亚人，当 
他们被发现时正处于这种状态中。对于每一种社会状态我们举一 
两个例子就够了。 

(三） 高级蒙眛社会 这一期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制陶术的 
发明。属于髙级蒙昧社会的例子存哈得孙湾区的阿撒巴斯卡人部 n 



落、哥伦比亚河流域部落和南北美洲某些沿海部落；不过，这是就 
他们被发现时而言。蒙昧阶段结束于这一期。 

(四） 低級野 蛮社会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 
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 
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槪还无过于此。蒙昧社 
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社会状态显然有別，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 
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 
的标志。因此，我们就把那些尙不知有制陶术的部落归之于蒙昧 
人，把那些已经掌握制陶术但还不知有标音字母和书写文字的部 
落归之于野蛮人。 

野蛮阶段的第一期始于陶器的制造，不论其制陶术是自己发 
明的还是由其他部落学来的。我们要找寻这一期的终点和中级野 
蛮社会的起点，却遇到了困难。其困难在于东西两半球的天然资 
源有所不同，这一点对于蒙味阶段以后的人类事业开始产生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找到一些对等现象，这个困难亦可迎刃而解。对东 
半球，我们以饲养动物作为分界标准；对西半球，我们所选定的分 
界标准是用灌漑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 
屋： 这两个标准足以说明由低级野蛮社会过渡到中级野蛮社会的 
进步历程。因此，属于低级野蛮社会的例子有美国密苏里河东岸 
的印第安人部落，以及欧、亚两洲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尙不知饲养动 
物的部落。 

(五） 中级野 蛮社会如上所述，这一期在东半球始于动物的 
饲养，在西半球始于灌溉农业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其 
终点可以定于冶铁术的发明。因此，属于中级野蛮社会的例子有 
新墨西哥、 墨 西哥、中美和秘鲁等地的村居印第安人，以及东半球 
那些已经掌握动物饲养方法但尙不知有冶铁术的部落。古代的不 
列登人虽然已习惯于使用铁，但仍当属于这一期。 .因 为他们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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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更进步的部落邻近，所以促使他们在生活技术方面的进步远 
远超过他们在家族制度方面的发展。 

(六） 高级野蛮社会 这一期始于铁器的制造，终于标音字母 

的 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到这个时候，文明也就开始了 。因 I 8 
此，属于高级野蛮社会的例子有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罗马建城以 
前不久的意大利部落以及恺撒时代的日耳曼人部落。 

(七） 文明社会 如上所述，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 
文献记载的出现。文明社会分 为古代 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 

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 

重点复述 


阶段 

(一） 蒙眛阶段初期 

(二） 蒙味阶段中期 

(三） 案眛阶段晚期 

(四） 野蛮阶段初期 

(五） 野蛮阶段中期 

(六） 野蛮阶段晚期 


社会状态 

(一） 低级漦眛社会 

(二） 中级蒙味社会 
(二）高级蒙味社会 

(四） 低级野蛮社会 

(五） 中级野 蛮社会 

(六） 高級野蛮社会 


(七）文明社会 


(一） 低级 t 眛社会 

(二） 中级蒙眛社会 

(三） 高级蒙昧社会 

(四） 低级野蛮社会 

(五） 中鈒野蛮社会 


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始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终于下一 
期的开始。 

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西半球始于用灌漑 
珐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双及使用土坯和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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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事建筑，终于下一期的开铪。 

(六） 高级野蛮社会 始于 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终子 T 一 

期的开始。 

(七） 文明社会 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至 

今天。 

上述的毎一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幷呈现一种多少独具一格 
的生活方式。人类文化诸阶段各有其特色，因而使我们得以对一 
个特定的社会按其相对进步状态进行硏究，幷使之成为一个独立 
的硏究项目。虽然在同一大陆上，甚至属同一语系的各个不同部 
落和不同民族，在同一时代分处于不同的社会状态下，但这幷不影 
响上述的主要结论。因为就我们的目的来说，重点在于每一种社 
会的 状态， 而不在于它的 时代。 

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 
19 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象饲养动物、使用铁器 
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 
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幷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 
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③在古代遗址中，仅发现燧石和各种石 
器而沒有伴随陶器的例子很多。当人们感到需要陶器以前，必已 
出现了一系列比陶器更为需要而适应于较低级社会状态的发明项 
目。村居生活的开始，以及对食物的某种程度的掌握、木制的器 
，皿、树皮纤维的手工织业、筐篮的編织、弓箭等等，都出现在制陶术 
以前。那些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村居印第安人，如苏尼人、阿茲特 
克人和乔卢兰人，都制造大量的陶器，品类繁多，相当精致;那些处 
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国半村居印第安人，如易洛魁人、乔克塔人和 
切罗基人，制造的陶器为数较少，品种也很有限；而那些处于蒙眛 
社会的无园艺印第安人，如阿撒巴斯卡人、加利福尼亚诸部落和哥 
伦比亚河流域的部落，则根本不知道使用陶器。④在卢博克的《史 
12 



前时代 》© 、泰勒的《人类远古史硏究》和佩舍耳的《人类的种族 
二书中，搜集了有关制陶术细节和陶器分布范围的资料，幷作了相加 
当全面的硏究。在波:利尼西亚（斐济群岛和汤加群岛除外）、在澳 
大利亚、在加利福尼亚、在哈得孙湾区，都不知道制陶术。泰勒先 
生指出，“在远离亚洲的大多数岛 屿上都 不知道纺织”，而“在大多 
数南洋群岛上都不知道有陶器”。⑦一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传 
教士洛里默 • 斐孙⑧在答复本书著者的问题时说•.“澳大利亚人沒 
有纺织品，沒有陶器，也不知道弓箭/陂利尼西亚人一般也不知有 
弓箭。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 
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燧石器和石器的出现早于陶器，发展这些 
石器的用途需要很长的时间，它们给人类带来了独木舟、木制器 
皿，最后在建筑房屋方面带来了木材和木板；⑨而陶器则给人类带 
来了便于烹煮食物的耐用器皿。在沒有陶器以前，人们烹煮食物 
的方法很笨拙，其方 法是： 把食物放在涂着粘土的筐子里，或放在 
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再用烧热了的石头把食物弄熟。⑩ 

原始人的陶器究竟是用火烧硬的，还是用简单的晾干法来处 
理的？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印第安纳波利斯的 E . T . 柯克斯教授 © 
曾分析过古代陶器和现代水泥，他将两者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后 
指出 ：“从 化学成分上看，古代陶器和现代水泥简直一样。”他又说： 

“我所见到的凡是属于筑丘人⑩时代的陶器都是用冲积粘土和沙 
砾合成的，或者是用冲积粘土和磨碎的淡水贝壳掺杂而成。用这种 
混合物做成的泥浆，高度地具有波祖兰尼水泥和波特兰水泥的性 
能，因此，用这种泥浆做成的器皿无须用火烧使之硬化，这与近代 
制陶术的习惯有所不同。掺入贝壳粉末的作用，正与现代用水泥制 
人造石时掺入沙砾或碎石的作用相同，⑬印第安人的陶器在成分 2 ! 
上竟与现代水泥相似，这一点就会使我们感到发明这种技术实在 
是不容易的事，同时也就自然说明了在人类经历中制陶术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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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较晚的原因。柯克斯教授所提出的看法靣然很有创见，但是， 
古代的陶器大槪还是用人工加热法使之硬化的。这一点，可以用若 
干实例予以直接证明。例如，艾德尔在谈到海湾诸部落 时说： “他们 
用泥土制成大小不同的壶，其容量差別很大，自两加企至十加企不 
等；还制成提水的大瓮、碗、碟、盘、盆以及数量多得惊人的其他器 
皿，其形式之古老使人描写起来很费事，幷且使人叫不出名字来。他 
们使这些器皿具有光泽的办法就是将富于树脂的松木烧起一堆大 
火，然后将陶器放在大火的烟焰上，使它们光润、黝黑而坚固，⑭ 
我们将人类文化的各个阶段明确划定，其另一个方便之处就 
是引导我们对那些为每一种社会状态提供最好例证的部落和民族 
进行专门硏究，以期使每一个例证旣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说明作用。 
有些部落和种族的地理位置与外界隔绝，得靠本身心智的努力来 
解决进步问题，因此得以使他们的技术和制度保持其出自同源的 
纯一性；但其他部落和民族的技术和制度则因受到外来影响已成 
为混杂不纯的了。所以，非洲自古至今始终处于蒙昧社会和野蛮社 
会两种文化混杂交织的状态；而澳大利亚与波利尼西亚则处于完 
完全全的蒙昧社会状态，其技术和制度均与这种社会状态相适应。 
同样，美洲的印第安种族不象其他任何现存的种族，他们为人类 
文化顺序相承的三个阶段的社会状态都提供了例证。他们独占一 
个幅员辽阔的大陆，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以及同源的制度，这一切 
都未受过外界的干扰，因此他们在被发现的时候，为三个阶段的各 
种社会状态提供了实例，特別是在低级野蛮社会和中级野蛮社会 
方面，在这方面比人类任何其他种族体现得更为精确、更为全面。 

22远居北方的印第安人以及南北美洲沿海的某些部落处于髙级蒙昧 
社会； 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半村居印第安人处于低级野蛮社会；而 
南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则处于中级野蛮社会。我们由此得以充 
分细致地重新了解人类的经历，了解人类循着这些顺序相承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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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状态而发展其技术和制度的过程；象这样的机会是有史以来未 
曾有过的。但必须附带声明一下，这个机会幷未得到积极的利用。 
有关上述最后一期的问题，是我们了解得最不够的。 

东半球和西半球处于同一个阶段的文化无疑地存在着差异， 
其原因在于两个大陆的自然资源有所 不同； 但就大体而言，处于相 
应级別的社会状态基本上总还是类似的。 

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部落的祖先都经历过上述诸期，当 
他们正处于最后一期时，历史的光辉照耀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 
从一大群无所区別的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这个情况大槪不会发 
生在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以前。这些部落的经验，除了那些当他们 
开始具有历史记载时 所承袭 、所保持的各种制度、各种发明和发现 
所能体现的经验以外，其他都已消失殆尽。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 
和罗木卢斯时代的拉丁部落为高级野蛮社会提供了最高范例。他 
们的制度也同样是纯一的、同源的。他们的经验直接联系到最后 
进入文明的一步。 

由此，从澳大利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开始，继之以美洲的印第 
安人部落，而终止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这些部落为人类进步过程的 
六大期分別提供了最高范例。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如果将他们的 
经验合到一起，其全部內容正好体现了人类由中级蒙昧社会到古 
代文明终止之时的全部经验。因而，对于雅利安人各族远古祖先 
的社会状态可以找到一些 样本： 其处于蒙昧社会者以澳大利亚人 
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状态为样本；其处于低级野蛮社会者以美洲半 
村居印第安人的状态为样本；其处于中级野蛮社会者以村居印第 
安人的状态为样本；而雅利安人自己处于高级野蛮社会的经验即 
与村居印第安人的经验直接相连。在各个大陆上，处于同一社会 
状态下的技术、制度和生活方式大体上一致，因此我们现在要了解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主要家族制度的前身形态，就必须到美洲土著 





23 相应的制度中去找寻，这一点将在本书中次第加以说明。这个事实 
是我们所搜集的证据中的一部分，它有助于证明：人类的主要制度 
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而且，由于人类的心智有其 
天然的逻辑，心智的能力也有其必然的限度，所以这些制度的发展 
途径与发展方式早已注定，彼此之间虽有差异也不会过于悬殊。各 
个部落和民族分居在不同的大陆上，这些大陆甚至幷不毗连，但我 
们发现，只要他们处于同一社会状态下，他们的进步过程在性质上 
总是基本相同的，不符合一致性的只有因特殊原因所产生的个別 
事例而已。我们如将这个论点引申开来，就会倾向于确定人类同 
源之说。 

我们硏究处于上述人类文化诸阶段中的各部落和民族的状 
况，实质上也就是在硏究我们自己的远古祖先的历史和状况。 


本章洼释 

①卢克莱修斯，《天道陚》，5.1019—1021:“…… A 代妇孺，乞求怜爱。或出之以 
呼号，或无声而作态。盖谓众人之于幼弱，宜怀恻憶以相待。” 

⑧ 〔译者注〕此处的原文为 deme ， 一 般意义指乡村。在古代希腊，自从克莱斯 
瑟尼斯立法以后，在阿提卡普遍建立以 deme 作为城乡分区的基本单位，摩尔根以美 
国的 township 来解释此词。我国先秦时代城市内的分区也以“乡”为名，与此词槪念 
略似。 

③爱德华 * 泰勒先 生说： 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 
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 
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 (《 人类远古史 
研究》，第2版，伦敦，1870年，第273页。）戈盖还提到1503年游历过南美洲东南海岸 
的龚奈维耶船长，这位船长见到“土著家里的土制器皿、甚至烹煮食物的壶罐，都只涂 
着足有一指厚的某种粘土用以防止被火烧毁’’。（前引书，第273页。）〔怀特注〕爱德 
华 • 伯讷特 • 泰勒 （1832— 1917)，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兼大 
学博物馆馆长。 

@近几年来，在俄勒网州土著的丘垄中发现过陶器。（〗.％.福斯特，《美国史前 
时代的种族》，芝加哥，1874年，第151—154页。）在美国土著中，最早的陶器似乎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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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心 G 或柳条作为模子制成的，等到器皿本身坚固以后就把模子烧掉。（査理 • 琼斯， 
«南方印第安人的古代文物》,纽约，1873年，第461 页； 査理 • 劳， 《 印第安人的陶器 》 ， 
载 ( <斯密逊研究所领异委员会1866年年报》，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6 7年，第352页。） 

⑤ 〔怀 特注〕纽约，1873年。著者约翰_卢博克爵士 （1834 —1913)，一位英国的 
银行家和人类学家。摩尔根于1871年游历欧洲时曾到英国乡间卢博克的田庄上去拜 
访过他。（勒斯利 •怀特 编 w 摩尔根旅欧日记选》，《罗彻斯特史学会丛刊第16卷， 
罗彻斯特，纽约州，1937年，第 371—374 页； 参看第339, 368页。） 

⑥ 〔怀特注>人类的种族》（伦敦，1876年），是德国地理学家奥斯加•佩舍耳 
(1826—1875)所著的 《 丫611^设1«^设(莱比锡，1874年）的英译本。 

© 泰勒， 人类远古史研究 》 ，第181页;参看卢博克， 《 史前时代 》 ，第437, 441， 
462,477, 533, 542页。 

⑧ 〔怀特注〕见第2编第1章注 D 。 

⑨ 路易斯和克拉克于1805年在哥伦比亚河流域部落中发现建造房屋所使用的 
木板 3 (默里韦瑟 • 路易斯和 乔治* 罗哲斯 • 克拉克，《探溯密苏里河上源并横跨美洲 
到达太平洋沿岸的旅行》，共三卷,伦敦，1815年，第2卷，第241页 J 约翰_基斯特 * 
洛德先生在温哥华岛上发现印第安人的房屋里有雪松板，“这些雪松板是用石凿和石 
斧从坚硬的树上砍 t 来的。 C « 温哥华岛和英领哥伦比亚的自然科学家、共二卷，伦 
敦，1866年，第1卷，第165页。） 

⑩ 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65—272页。 

⑪〔怀特注〕爱德华 • 屈勒佛斯_柯克斯 （1821—1907) ， 美国的地质学家兼考古 
学家。 

⑬〔译者注 ：) 筑丘人 （ mound - builders )， 指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人，他 
们筑土成丘作为坟冢和防御敌人的壁垒，因而得名。 

⑬ E . T . 柯克斯印第安纳州地质调査报告:》,载《印第安纳州地质调査年报 》 , 
第5期（印第安纳波利斯，1874年），第119 一 120页。他所作的分析 如下： 

印第安纳州，波塞县，“博恩-班克”，古代陶器。 


水分(华氏212°时） 

1.00 

硅石 

36.00 

碳酸钙 

25,50 

磷酸镁 

3.20 

矾土 

5.00 

过氧化铁 

5,50 

硫酸 

0.20 

有机物(碱和消失物） 

23.60 


100.00 

〔怀特注 ] 这个百分比现在作了一些改动，以合 100.00 之数。 
⑭詹姆斯 * 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 》 （伦敦，1775年）， 

第 424-425 页。 


洛魁人证实他们的祖先在古代将陶器放在火前烤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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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存的技术 

人类征服地球——识控制生活资料为条件——只有 
人类控制了生活资料——顺序相承的五种生存 技术' 一一 
(一）天然食物;（二）鱼类食物;（三）淀粉食物;（四）肉类和 
乳类食物；（五）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穷食物——从一 
种生存技术到另一种生存技木都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距离 

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 
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人类 
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在所有的生 
物中，只有人类才能说对食物的生产取得了绝对控制权;但在最早 
的时候，人类在这方面也幷不比其他动物高明。假如不扩大生活 
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外地去， 
更不可能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食物的品种和 
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蕃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 
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槪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 
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人类的食物资源分为五种；对于创造这些食物资 
源的方法，可以称之为许多顺序相承的技术，这些技术一一累加， 
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出现一次革新。前两种食物资源创始于蒙 
昧阶段，后三种创始于野蛮阶段。茲按其出现顺序分述 如下： 





(一） 在局限的生活环境內以椾物的根和果实作为天然食物 
这个主题把我们引回到人类极其原始的时代。那个时代，人口稀 
少，生活资源简单，栖息的地域有限，人类刚刚进入他们新的生活。 
在这样遙远的一个时代，旣谈不上有任何技术，也谈不上有任何制 
度；但是，有一项发明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就是语言。从本节题 

目所标出的食物性质来推测，可以断定当时的气候是热带型的或25 
亚热带型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原始人的栖息地带就处于这种气候 
下。我们一向认为我们的始祖诞生在热带阳光照射之下的果木林 
中，这是很有道理的。 

各种动物在时间顺序上均早于人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 
定，当人类初出现时，动物在数量上和力量上正处于其全盛时期。 

古典时代的诗人笔下所描写的人类部落正居住在树丛中、在洞穴 
里和森林中，他们为了占有这块栖息之所而与野兽作斗爭①—— 
同时，他们依靠大地的天然果实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如果说，人类 
初诞生之时旣无经验，又无武器，而周围到处都是凶猛的野兽，那 
么，为了保障安全，他们很可能栖息在树上，至少部分人是如此。 

无论哪一种动物都需要不断获取食物来维持生命，这是一项 
沉重的负担。如果我们按照生理结构的演化程序向原始形式下 
推，每降一级，其食物就愈益简单，直到简单得毫无奧妙之 可言； 但 
如果我们反过来往上推，食物就越来越复杂，直到最高级的人体结 
构，其食物的复杂性也就达到顶点。自有人类以后，智力便成为一 
个更加突出的因素。人类很可能从极早的时代起就把动物列入其 
食物项目之內。从生理结构上看，人类是一种杂食动物，但在很古 
的时代，他们实际上以果实为主要 食物； 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否积 
极地找寻动物作为食物，这一点只有付诸猜测了。上述的生活方 
式厲于极其原始的时期。 

(二） 鱼 类食物 我们必须承认鱼类是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 



因为® 充分使用这种食物就必须烹饪。人类最先使用火，其目的 
未必不在于此。鱼类的分布无处不有，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且是 
唯一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取的食物。在原始时代，谷物即使实际存 
在，也还沒有为人类所 知晓； 而狩猎又太无保证，始终不能成为维 
持人类生活的专门手段。人类依靠鱼类食物才开始摆脫气候和地 
26域的限制，他们(这时候他们正处在蒙昧状态中）沿着海岸或湖岸、 
沿着河道四处散布，可以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我们在各个 
大陆上都发现处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燧石器和石器遗物，其中有 
充分的资料足以证明上述人类迁移的事实。当人类还依靠果实之 
类的天然食物时，要想从原住地向外迁移是不可能的。 

人类采用鱼类食物后，随着出现了上述的大规模迁移运动，此 
后又间隔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开始种植淀粉类食用植物。它占 
去了蒙昧阶段的一大部分时光。不过，在这段时间內，食物的品 
种和数量都大为增加。例如，人们开始在地炉中烤面包薯又 
如，由于武器的进步，特別是由于发明了弓箭，猎物不断增多。弓 
箭的出现晚于戈矛和作武器用的棍棒。弓箭是一大发明，它给狩猎 
事业带来了第一件关键性的武器，其发明时间在蒙昧阶段晚期。③ 
我们用弓箭作为高级蒙昧社会开始的标志。弓箭必然对古代社会 
起过强有力的推进作用，它对蒙昧阶段的影响正有如铁制刀剑之 
于野蛮阶段、有如火器之于文明时代。 

除了广大的产鱼地区之外，其余地方所有的食物资源都沒有 
保证，因此人类便不得不采取吃人的残酷手段。在古代，吃人之风 
普遍流行，这一点现已逐渐得到了证实。 

(三）由 种樯得来的淀粉食物 现在我们已离开蒙昧阶段而 
进入低级野蛮社会。在西半球，只有那些脫离了蒙昧阶段的部落 
才细道种植谷类等作物；而在东半球，似乎要到亚洲和欧洲部落 
渡过了低级野蛮社会而临近于中级野蛮社会快结束时才知道种植 
20 



谷物。美洲土著在低级野蛮杜会即已掌提园艺，比之东半球的居 
民竟早出整整一个文化期，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很奇怪。这是由于 
东西两半球的天然资源不相等所造成的结果；东半球出产所有适 
宜于饲养的动物（只有一种除外）以及大多数谷类作物；而西半球 
仅有一种宜于神植的谷物，不过它却是最好的一神。这个因素促 27 
使东半球的野蛮阶段初期时间延长，而使西半球的这一期的时间 
缩短；就这一期言，自然环境对美洲土著更为有利。但是，到野 
蛮阶段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虽然不知有谷物，却 
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囱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 
胜于美洲土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沒 
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 
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 

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这一点 
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 证明: 在雅利安语系的各种方言中，这些牲畜 
的名称彼此相同，而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的名称彼此不同。蒙森指 
出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牲畜的名称是相同的（其后马克斯 • 
缪勒又把此说推及雅利安语系其他各种方言上④），从而证 明：在 
这些民族彼此尙未分离以前便已经知道这些牲畜，幷可能已经飼 
养它们了。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是否已经存在农业， 
我们还沒有肯定的证据。从语言上来看，颇倾向于否定这一点。希 
腊一拉丁语中的谷物名称与梵语中所见者全不相同，唯一的例外 
只有—词，该词在语源上相当于梵语中的 yavas ， 但印度语以此 
词指大麦，而希腊语用以指斯佩耳特小麦。可是我们应当认为，尽 
管农作物的名称如此不同（这与牲畜名称之基本相同截然相反）， 
但不能因此绝对否定在这些民族当中可能有过共同起源的农业。 

印度人种植稻谷、希腊人种植小麦和斯佩耳特小麦，日耳曼人和克 
尔特人种植裸麦和燕麦，这些都可能追溯到一种共同起源的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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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蒙森最末尾的这个结论是很牵强的。按农田 （ ager ) —词 
仅泛指有疆界之土地，而园圃 （ hortos ) —词则直接表示“被圏围的 
场地”;但园圃的出现早于农田，所以园艺的出现早于田野农业。然 
而，人们懂得耕作又必然更早于圈围园圃。其自然发展顺序 如下： 
28 第一步，在漫无疆界的冲积土地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进行 耕作； 第二 
步，在被圈围的场地或园圃中进行耕作 •，第 三步，利用畜力拉犁在 
农田里进行耕作。碗豆、菜豆、萝卜、防风菜⑥、甜菜、南瓜、甜瓜等 
作物的种植，是否有一两种早于谷物，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无从了 
解。这些作物中，有一些名称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是一样的•，但 
是，我们著名的语言学家惠特尼教授⑦却向我保 证说： 在希腊语或 
拉丁语同梵语二者之间，这些作物名称无一共同者。 

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 
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在西半球，园艺始于玉蜀黍的种植。这一 
新纪元的开辟，在东西两半球虽不同时，但对于人类命运的影响却 
极为巨大。我们有理由相信，种植技术的兴起以及使淀粉食物成 
为人类的主要生活资料，都需要经历若干年代。在美洲，种植业的 
兴起带来了定居的村落生活，因此，它势必取代渔猎，特別在村居 
印第安人当中是这样。而且，人类自从有了谷类等农作物以后，破 
天荒地产生了能够使食物充裕的印象。 

美洲的先进部落有了淀粉食物，亚洲和欧洲的先进部落有了 
家畜，他们旣已得到这种供应之后，自可免于吃人的惨剧了。我 
们根据本书下文所谈的情况，有理由相信吃人的风气在整个蒙昧 
阶段是普遍流行的，平时吃被俘获的敌人，遇到饥荒的时候，就 
连自己的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在战爭中，作战双方在战场上 
互吃对方的人，这种风气仍残存在美洲土著当中，不仅处于低级野 
蛮社会的部落如此，而且，那些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如易洛 
魁人和阿茲特克人等，也是如此。不过，这种风气巳经不再普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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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食物之不断增加对于改善人类生活 
状况起很大的作用。 

(四）肉类和乳类食物西半球除了骆马以外別无其他动物 
适于饲养，®而东西两半球的谷物品种又各不相同，这对于彼此两 
处居民的发展进度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天然资源的不同，虽然 29 
对处干蒙昧阶段的人无关紧要， 对处 于低级野蛮社会的人也沒有 
显著的影响，但对进入中级野蛮社会的那一部分人来说，就产生了 
根本的分歧。掌握家畜饲养业的部落能保证肉类和乳类食物的供 
应，因而得以从一大群其他的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在西半球，如 
仅靠狩猎获取肉类食物，供应得不到保证。村居印第安人的主要食 
物仅限于一种，这对他们是不利的；这一点无疑地充分足以说明他 
们的头颅之所以小于那些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印第安人的头颅。 
在东半球，因饲养家畜而使得勤俭的居民能保证肉类及乳类食物 
的供应；毫无疑问，这种食物对于增强种族的体质和活力具有非 
常显箸的效果，对于增强儿童体力的作用尤为突出。就现有的古 
史知识而言，我们至少可以假定，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 
厚，主要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身一样。他们 
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 
內。⑨人类当中沒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在他们两者 
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 

在幼发拉底河谷平原，在印度平原，在亚洲草原上，由于饲养 
动物而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畜牧生活；最先实现 
饲养动物的地方可能就在上述这几个地区中某一处的边缘地带。 

雅利安族和闪族最古老的传说以及他们的历史记载都同样指出他 
们生活在这些地区。但这些地区距离人类发源地是很远的；而且， 
当他们还是蒙昧人的时候，或当他们还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野 
蛮人的时候，他们3然仍以森林地带为其家园，而不会占有上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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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现在由于出现畜牧生活，才把他们吸引到这些地区来。无论 
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 il 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先 
学会种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 
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 
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幷与 
30 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 
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 

在西半球，除了秘鲁的骆马以外，土著们沒有任何牲畜，他们 
只有依靠玉蜀黍这一种谷物，辅之以菜豆、南瓜、烟草等，有的地方 
辅之以可可、棉花和胡椒。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一般都能进入低级 
野蛮社会，有一部分进入中级野蛮社会。玉蜀黍生长在丘陵地带， 
因而便于直接种植；无论已熟未熟，它都可以 食用； 它的产量高，营 
养丰富；因此，所有其他谷物加到一起，也不如玉蜀黍这一资源对 
推动人类早期进步这样有利。这可以用来说明美洲土著虽沒有牲 
畜却能达到异常进步的原因；秘鲁人竟发明了靑铜，这是在时间顺 
序上仅次于冶铁而十分接近于冶铁的一项发明。 

(五） 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穷食物 人们饲养牲畜以后 ，用 
畜力来补充人力，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价値极高的新因素。接着， 
由于有了铁，制出了带铁铧的犁和更为合用的铲子、斧头。由于有 
了这些发明，由于早先已经有了园艺，于是，田野农业便出现了 •，人 
类也就因此开始获得了无穷的食物。用畜力拉犁，可以视为一项技 
术革新。这时候，人们开始产生开发森林和垦种辽阔的田野的念 
头。⑩而且，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能在有限的地域内容下稠 
密的人口。在田野农业兴起以 M ， 地球上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发展 
到五十万人口而共同隶属于一个政府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话，那 
必定是平原上的畜牧生活所造成的结果，或者是在特殊的例外情 
况下由于灌既事业改进了园艺所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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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文中，我们需要谈到家族在人类文化各个不同阶段中的 
表现形态；它在这一个阶段中的形态有时候完全不同于在那一个 
阶段中的形态。本书第三編将专门用来讨论家族的各种形态。但 
由于在紧接着的下一編中经常要提到这些家族形态，所以至少得 3 1 
预先 说明一 下它们的定义，以便读者了解。其定义 如下： 

(一） 血婚制家族 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若干兄弟和若 
干姊妹相互集体通婚。在现存的亲属制度中最古老的马来亚式亲 
属制，仍为血婚制家族留下了证据。同时，它有助于 证明： 这种最 
早的家族形态同它所建立的这种亲属制度一样，在古代曾普遍地 
流行过。 

(二） 伙婚制家族 这个名称起源于夏威夷人伙婚制的亲属 
关系。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若干兄弟是他们彼此的妻子的共 
同配偶，或者，若干姊妹是她们彼此的丈夫的共同配偶。而这里所 
用的兄弟一词，包括从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甚至远房的兄 
弟在內，他们彼此互认兄弟就和我们的亲兄弟 一样； 这里所用的姊 
妹一词，也包括从姊妹、再从姊妹、三从姊妹、甚至远房的姊妹在 
內，她们彼此互认姊妹就和我们的亲姊妹一样。这种家族形态是由 
血婚制家族滋生出来的，它建立了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 
属制度。上述这两种家族形态均属蒙昧阶段。 

(三） 偶婚制束族 这个名称起源于和 < jvi /8 v - 
哪的 两词，前一词的意义为“配对”，后一词的意义为“合二为 
一”。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一男一女按婚姻形式结成配偶， 

但双方都不排斥与外人 同居。 这是专偶制家族的萌芽。在这种形 
态下，无论丈夫或妻子，双方都可随意离婚或分居。这种家族形态 
沒有建立一种亲属制度。 

(四） 父权制家族 这种家族形 态的基 础就是一夫多妻的婚 
姻。这里所用的父权制家族一词，只指其狭义而言，专用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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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畜牧部落的那种特殊的家族，其酋长和家族里的主要男 
子成员都实行多妻制。这种形态流行不广，所以对人类事业影响 
甚微 

(五）专偶 制家族 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一男一女的婚 
姻，幷排斥与外人同居；后面这一点成为这种制度的根本要素。这 
完完全全是文明社会的家族，因此，它基本上是近代的产物。这种 
家族形态还建立了一套独立的亲属制度。 

我们将在本书下文提出证据，以便于证明上述各种家族形 
态在人类进步过程的不同阶段中确实曾存在过，幷曾普遍流 
行过。 


本章注释 

①卢克莱修斯，《天道陚》， 5. 950— 954: 

“当此之时，民犹未知夫用火。 

虽获兽而不衣其皮，故形无蔽而仍裸。 

惟林莽之是栖， 

或岩穴之是息。 

迅风烈雨，忽焉来袭。 

乃庇秽体，于彼榛棘。” 

⑧〔译者注〕面包薯，原文为 bread root。 这是美洲亚热带和热带出产的一种豆 
科植物，学名 Psoralea esculenta (食用补骨脂）。美洲原始土著将它的根烤作食用。 
今按字面将其俗名译作“面包薯”，以免与另一种“面包树”所结之“面包果” （bread 
fruit) 混淆。 

③ 弓箭所体现的各种力的配合非常奥妙，因此我们认为它不象是偶然发明出来 
的。对于一个蒙昧人来说，要觉察到某几种树木的弹性和韧性、要了解动物的筋或植 
物的纤维系在弓弧上的张力、最后还要想到如何将上面这两种力和人体的膂力结合起 
来才能把箭发射出去，这一切都不是一望而知的事。如我们在本书中其他地方所谈到 
的，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不知道弓箭，澳大利亚人也不知遒弓箭。仅据这一事实即可 
看出，当人类最初发明弓箭之时，已经在蒙昧状态下取得长足进步了。 

④ 马克斯 ■ 缪勒，《从一家德国作坊所见到的片段》，两卷本（纽约，1869年），第 
2卷，第斗之页^〔怀特注〕摩尔根于1870年游英国时，曾在牛津到缪勒家中去拜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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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见怀特所编 《摩尔 根旅欧口记选 》箔243 -245 页。《罗彻斯特史学会丛刊》,第17 
号，第 221—389 页（罗彻斯特城，组约州，1937年）。 

⑤ 特阿多、蒙森，《罗马史威廉*狄克孙牧师英译本，四卷本（纽约，1870年）， 
第2卷，第38页。 

⑥ 〔译者注〕防凤菜，原文为 parsnip , 学名为 Pastinaca sativa ,系欧洲所产的 
一种防风草，可供食用。为了区别于中药之防风，故译作“防风菜”。 

⑦ 〔怀特注〕威廉，德怀特 • 惠特尼 （1827 —1894)，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耶鲁 
大学梵文教授。斯密逊研究所干事约瑟夫 • 亨利为了审评《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稿是否适宜于刊印在斯密逊研究所报告中，曾将该稿委托给一个三人委员会，惠特尼 
是委员之一。请注意，摩尔根已在第4页引用过惠特尼的著作。 

⑧ 一些早期西班牙著述者提到，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在墨西哥和中美，都曾见到 
居民饲养过一种“哑狗”。（请看克拉维黑罗的《墨西哥史》第1卷图版3上的阿兹特克 
狗的形象。）我认不出那究竟是什么动物。那些怍者还提到在大陆上有饲养火鸡等家 
禽的事。土著们确曾养过火鸡，纳华特拉克诸部落曾养过某几种野禽。 

⑨ 我们从《伊利亚特》中得知希腊人不仅挤牛奶和山羊奶，而且还同样挤绵羊的 
奶: “正好比，在一个大财主的院 子里： 点过数的母绵羊，成群站在 一起； 准备着将它们 
的白奶子供人们来挤。”荷马，《伊利亚特433 0 

㈣ 卢克莱修斯，《天道 賦》， 5.1368 —1371: 

“开彼山林，旦旦 伐木； 

拓地日广，山田斯剧。 

于是漫山遍野，场圃相属； 

陂塘沟渠，田畴禾谷； 

葡萄满园，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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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 

回顾人类发展的道路——近代文明社会的生要贡献 
-—古代文明社会的主要贡献 —— 野蛮阶段晚期的生要 
贡献——野蛮阶段中期的主要贡献 —— 野蛮阶段初期的 
生 要贡献——蒙味阶段的主要贡献——原始人的低级 
状况 一 -人类发展进度成儿何比例——人类文化各个发 
展阶段的相对长度——闪族和雅利安族的出现 

我们最好把上述人类文化每一个阶段的成就综合起来，分门 
別类，相互比较，这样就可以对各个阶段人类进步的相对量及其 
比例得到一个印象。这种办法还能使我们对于这些阶段的相对长 
度形成一种槪念。为了使我们的观察结果具有说服力，这种观察 
就必须是槪括性的，幷且是扼要的综述。而且，也只限于观察每一 
个阶段的主要事迹。 

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 
我所指的是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惊人的变化，酋先从一个原始的 
蒙昧人变为一个最低级的野蛮人，再从一个最低级的野蛮人变为 
一个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亚伯拉罕时代的希伯来人。在文明阶段 
以前的每一个阶段中，人类的发展步步向前，这一点同文明阶段的 
历史所记载的情况完全一致。 

我们循着人类各项进步途径回溯到人类最先出现的原始时 



代，同时，将人类主要的制度、发明和发现按其出现的先后一一'逆 
推上去，就会了解每一个阶段所取得的进展了。 

近代文明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电报•，煤气；纺 纱机； 动力织布 
机；蒸汽机以及与它有关的无数机器，包括火车头、铁路和轮船 
在內•，望远镜；大气层和太阳系可测性的发现；印刷术；运河闸门； 
航海罗盘；火药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发明是根据上述某项发明而 
得来的，如埃里克森氏推进器即属其中之一例；但也有不属此例33 
者，如照相机和无数不需一一列举的机器之类。必须与这些发明 
一起列举的则有近代的科学；宗教自由和公共 学校； 代议制的民主 
政治；设有国会的立宪君主制；封建 王国； 近代特权阶级；国际法、 
成文法和习惯法；等等。 

近代文明吸收了古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値的东西，幷使之面貌 
一新；近代文明对人类全部知识的贡献很大，它光辉灿烂，一日千 
里，但是，其伟大的程度却还远远不能使古代文明暗淡无光，幷使 
它沦于不甚重要的 地位。 

中世纪的产物则有哥特式的建筑、具有世袭爵衔的封建贵族 
阶级以及以教皇为首的僧侶团体。我们越过中世纪而上溯，就进入 
了希腊、罗马文明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见不到伟大的发明和发现， 
但在艺术、哲学和机构制度方面卓有成就。希腊罗马文明的主要 
贡献在于帝国和王国的政治结构；民法；基督教 •, 具有元老院和执 
政官的贵族式蒹民主式混合政体；具有议会和人民大会的民主政 
体；组织了受过军事训练的骑兵、步兵部队；建立了熟悉海上作战 
的海军；形成了具有市政法的大城市；海上的贸易；货币的 铸造； 建 
立在地域和财产基础上的国家；在发明方面则有火砖、起重机、① 
水碾、挢梁、给水排水管道、带水龙头的引水铅管、拱门、天 平； 古典 
时代的艺术和科学及其成果，包括建筑上的各种柱型；阿拉伯数 
字；字母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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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明是在此以前的野蛮阶段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大量地吸取了野蛮阶段这方面的成就。 
文明人的成就虽然卓越伟大，却远远不能使人类在野蛮阶段所完 
成的事业失色。野蛮阶段的人已经自己创造幷享有了一切的文明 
要素，仅字母文字一项为例外。对于野蛮人的成就，我们应当就其 
与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来衡量；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从相对 
重要性而言，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后人的一切事业。 

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 
34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眞地说来，沒有文字记载，就沒 
有历史，也沒有文明。荷马诗篇的产生差不多可以作为希腊人进 
入文明的标志，不论这些诗篇在当时是用口传还是笔录的。这些 
永垂不朽的诗篇在人类学方面很有价値，它大大地提高了这些诗 
篇在其他方面的卓越成就。<伊利亚特》尤其是这样，因为其中有 
关人类进步过程(迄至该诗篇写成之时）的记载是现存材料中最古 
老、最详细的。斯特腊博推崇荷马为地理科学之父•，③但是，这位诗 
人大槪料想不到他给后代人留下了比地理科学远为重要的 东西： 
那就是有关古代希腊人的艺术、习俗、发明和发现、生活方式等的 
十分详尽的介绍。荷马笔下的雅利安族社会仍处于野蛮阶段，这 
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详细描写，它显示了雅利安族当时所取得 
的进步及其种种內容。我们通过这些诗篇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希 
腊人在进入文明阶段以前即已知道了某些事物。这些诗篇还对我 
们深入追溯野蛮阶段具有启发作用。 

我们以荷马的诗篇作为引导，继续回顾野蛮阶段的晚期，即可 
从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中屈指牧举下列 各项： 诗歌的开始创作；结构 
精密的古代神话以及奥林比亚诸神；神庙的建筑；有关谷物（玉蜀 
黍等栽培作物除外）以及田野农业的知识;④筑有石头城垣、雉堞、 
憔楼和城门的都市；建筑上使用大理石;⑤用木板、还可能使用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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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来造船; ©四 轮车和战车;⑦金属板制成的甲冑；⑧铜头矛和带浮 35 
雕的盾；⑨铁剑;⑩可能已经会 酿酒; © 除了螺旋以外有关机械力的 
知识；陶轮和碾谷物的手磨；⑫机织的亚麻布和毛织品；@铁制的斧 
头和铲子；⑭铁制的钺和手斧；⑮铁锤和铁砧;⑯风箱和熔铁炉；⑰依 
傍山侧造炉以熔化铁矿以及有关铁的一些知识。除了上列各顼知 
识和经验以外，还必须列举 的有： 专偶制的家族；英雄时代的军 
事民主制；氏族、胞族和部落等组织的晚期阶段；可能已出现阿哥 
腊，即人民大会；关于田宅私有的知识；城邑中先进的都市生活。 
当上述这些知识和经验获得之后，最高一级的野蛮人就已经贡献 
了他们主要的丰功伟绩以及在智力和心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从这个阶段再往上追溯到野蛮阶段中期，迹象逐渐模糊，各种 
制度、各种发明和发现的出现顺序表现得不那么淸楚•，但是，即使 
我们探索雅利安族处于这个遙远时代的状况，也幷不是沒有任何 
知 i 只可作为我们的指导。由于上述的理由，现在我们可以从雅利 
安族以外的其他族系中去获取我们所想要得到的资料了。 36 

在进入野蛮阶段的中期时，我们同样可以列举人类的经验如 
下： 制造靑铜的程序；成群的家畜;⑱用土坯或用修整的石块涂以 
砂子石灰浆所筑成的群居院落;高大的墙垣；建筑在桩柱上的湖上 
住宅；对天然金属的知识，⑲以及使用木炭和坩锅来熔化这些金 
属；铜制的斧凿；梭和原始的织机；依靠浇灌、堤道、貯水池和沟渠 
来经营的农业；人工铺砌的道路;柳枝结成的絚桥；人格化的神，以 
及一群装束特殊、自成体系的 祭司； 用人作 牺牲； 阿茲特克式的军 
事民主制；西半球的棉织品及其他植物纤维织品，东半球的毛织品 
和亚麻织品；有图饰的陶器；以燧石作刃锋的 木剑； 磨光的燧石器 
和石器；对棉花和亚麻的知识；家畜家禽。 

这一期人类成就的总和比不上后继的那 一期； 但就其对人类 
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来看，这一期的成就足非常伟大的。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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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中，东半球之饲养动物及时地使肉类和乳类成为永恒可恃的 
食物，终于促成了田野农业；此外又开始对天然金属进行了试验， 
37结果生产出靑铜，⑳幷为进一步熔化铁矿开辟了途径。在西半球， 
显著的成就 如下： 发现和处理天然金属，结果凭自己的经验生产出 
靑铜；采用灌漑方法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块 
建造类似于堡寨的大型集体群居宅院。 

再向上追溯到野蛮阶段的初期，现在让我们从人类的成就当 
中，举出以氏族 J 包族和部落为基础所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处在 
一个曾长会议的领导下，由此产生了一种组织形式比以前所知道 
的社会较为高级的社会状态。此外，在西半球则发现和栽种玉蜀 
黍、菜豆、南瓜和烟草，以及知道了淀粉性食物；有经有纬的手织 
物;熟鹿皮制的褶叠短围裙 、鹿 皮靴和裹腿；打鸟的吹箭铳;防卫村 
落的栅栏；部落间的竞技；对自然力的崇拜以及对大神的模糊认 
识； 在战爭当中吃人的风俗；最后还有制陶术。 

当我们按时间和发展顺序向上溯而按人类进步水平向下看的 
时候，人类的发明是越早越简单，越早越同人类的基本欲望直接 
相关；人类的组织也越早越接近于原始形态，那就是，由血亲组成 
一个氏族幷推举一个氏族酋长，而有近亲关系的若干氏族则组成 
一个部落，部落由一个曾长会议领导。亚洲和欧洲部落处在这一 
期的情况（当时可能还不存在雅利安族和闪族），基本上已经湮 
沒无闻了。我们从陶器发明以至动物询养的古代技术的遗迹中可 
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当中包括那些在波罗的海沿岸堆积 
贝冢的居民在內，这些居民似乎已经养狗，但是沒有饲养別的动 
物。 

对于人类处在野蛮阶段三期中成就的规模，只要稍作正确的 
估计，就不得不认为它是极大的，不仅在数量方面和在內在价値方 
面是这样，而且在智力和心理的发展方面也是这样，这些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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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随之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现在再往上溯，通过漫长的蒙眛阶段，让我们列举人类的知识 
如下： 氏族、胞族和部落的组成；偶婚制家族；最低级形式的对自然 
力的崇拜;多音节语言；弓和箭；石器和骨器;用藤条或薄木片制成 38 
的篮筐；皮制的衣服;伙婚制家族；以性为基础的组织；由一片房屋 
组成的村落；船舶，包括用树皮制成的小船和独木舟；以燧石作锋 
刃的长矛和用于战斗的 棍棒； 粗糙的燧石 工具； 血婚制家族；单音 
节语言；拜物教；吃人的风俗；使用火的知识；最后还有手势语 
言。@将人类这些成就按其完成的顺序一一逆推到这一步，我们 
就和人类的幼稚时期非常接近了，这时候，人类正在学会使用火， 
使用火以后才有可能使鱼类成为食物，也才有可能迁移出原来的 
居住地区；同时，人类还正在试图形成一种音节分明的语言。在这 
样一种极端原始的状态下，我们如果从整个人类进化过程的尺度 
来衡量，当时的人们正处在孩提阶段；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们的头 
脑里还不曾渗透上述各项制度、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任何一点思 
想或槪念;^而言之，他们正处在发展阶梯的底层，但是，他们 
实已具备了此后转变的一切潜在力量。 

随着发明和发现的产生，随着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心灵也必然 
因之而愈来愈开豁•，我们由此认识到人类的头脑本身也在逐渐变 
大，尤其是大脑部分。在蒙昧阶段，人们要从一无所有的环境里想 39 
出最筒单的发明，或者要在几乎无可借助的情况下开动脑筋，这是 
极其困难的；在这样一种原始的生活条件下要发现任何可资利用 
的物质或自然力量也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 ，当时人类心智发展之迟 
缓自属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把这样一些蒙昧初开、野犷难驯的材 
料组织起来，形成最简单的一种社会，其困难的程度也不在上述困 
难之下。毫无疑问，最早的发明项目、最早的社会组织，是最难于 
产生的，因此这两者彼此之间相隔的时间距离也就 最长。 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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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相承的各种家族形态当中即可找到显著的例证。蒙昧阶段之 
所以历时悠久，可以从人类是按几何比例前进的这一发展规律中 
得到充分的解释。 

人类的早期状况基本上具如上述，这种看法幷非直到现代才 
产生，甚至也不是到近代才产生。古代某些诗人和哲学家已经认 
识到： 人类是从极端原始的状况下迈步而后一步接着一步慢慢上 
升的。他们还理 解到： 有一系列渐进的发明和发现为人类的发展 
过程作下了记录；不过，他们尙未充分注意到，从社会制度当中可 
以得到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类发展进度比例这个重要的问题，这个 
问题同人类文化各阶段的相对长度直接有关。人类发展进度自始 
至终是循着几何比例的，虽不是严格遵守这个规律，但基本上是如 
此。这一点，从事实的表面就可以淸楚地看出来；而且，从理论上 
说，也不可能遵循任何其他的途径。每一项准确的知识旣经获得 
之后，就变成了进一步获取新知识的动力 ，一 直推进到错综复杂的 
现代知识。因此，虽然人类在最早一个阶段的进步速度最慢，在最 
近一个阶段的进步速度最快，可是，如果我们就这两个阶段的成就 
同全部成就的关系来估量，则最早一个阶段的相对量可能是最大 
的。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样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未必不可能最后 
获得人们的公认，那 就是： 人类在蒙昧阶段的进步，就其对人类 
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而言，要大于在此后野蛮阶段三期中的进步 •, 
同样，人类在整个野蛮阶段所取得的进步要大于其后整个文明阶 
段的进步。 

人类文化上的这些阶段的相对长度究竟有多少？这也是一个 
値得推敲的问题。虽说不可能作出精确的估计，但不妨试求其近 
似値。根据发展进度按几何比例的理论，蒙昧阶段的时间自然要 
比野蛮阶段为长，而野蛮阶段要比文明阶段为长。如果我们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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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每一个阶段的相对长度而假定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时间为十 
万年一■这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定的，实际上可能有出入——我们40 
立刻就会看出，至少要把六万年划归蒙昧阶段。按照这样的分配， 
人类最先进的一部分竟花去五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蒙昧阶段。佘 

下的时间，要把两万年——即五分之-划归野蛮阶段的初期。 

给野蛮阶段的中期和晚期留下一万五千年，文明阶段就只剩下五 
千年左 右了。 

上面所说的蒙昧阶段的相对长度，看来很可能偏短而不会偏 
长。对于作出上述时间分配的原则姑置勿论，我们可以指出以下 
一点 ：除了 人类的发展进度必然循着几何比例这一论据以外，我们 
还从古代技术的遗迹中普遍地发现一种渐进比例，在制度方面也 
同样可以看出这种比例。人类经历蒙昧阶段的时间比此后的全部 
经历还要长，而文明阶段所占据的时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小片 
段，这一结论在人类学上是极端重要的。 

人类中的两支，即雅利安族和闪族，由于多种血统的混 
合，由于食物的优越或占有地利，还可能由于上述原因综合在一 
起，因此最先脫离了野蛮状态。他们实质上是文明的建立者。@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之作为一个明确的种族出现，相对说来是 
晚近的事情。他们的祖先混迹在一大群无所区別的早期野蛮人之 
中。雅利安族最初呈现的明确形象是与饲养家畜分不开的，当时 
他们已经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民族性的种族了。雅利安族 
或闪族不可能在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以前即已发展成为独立的种 
族，他们也不可能由于知道饲养家畜而立即从一大群野蛮人当中 
分化出来。 

人类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当其处在进步过程的某一阶段时，似 
乎停步不前，直等到出现某一项重大的发明或发现，如饲养家畜或 
熔化铁矿之类，才产生一股新的、有力的向前迈进的冲动力。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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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停滯不前之时，其他比较落后的部落仍在继续前进，幷在不同 
程度上接近于与他们同级的社会 状态； 因为，只要是大陆相连的地 
方，所有的部落都必然会多多少少共享彼此的进步成果。所有的 
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 传播； 但落后的部落在能够采用 
4 1 这些发明和发现之前必已领会了它们的价値。在大陆地区，某些 
部落曾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在一个文化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 
这种领先地位往往会多次轮換。在所有的阶段中，从许多实例可 
以看出，某些个別部落的文化联系和文化生活受到了破坏，接着他 
们自身便趋于衰落，这种现象必然在短时期內阻碍人类前进的潮 
流。然而，从野蛮阶段中期以后，雅利安族和闪族看来是代表了人 
类前进的主流，及至文明阶段以后，这个主流地位便逐渐为雅利安 
族所独占了。 

上面谈到的这种总的看法，可以用美洲土著被我们发现时的 
状况来加以证实。他们在美洲大陆上开始进入蒙昧阶段；虽然他 
们在心智方面的禀赋不高，伹大部分人都已脫离了蒙昧阶段而进 
入了低级野蛮社会；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如南北美洲的村居印第 
安人，则进至中级野蛮社会。他们已经将骆马饲养为家畜，这是本 
大陆土产的四足兽中唯一可以指望经过饲养而致用的动物。他们 
也已经会把铜和锡熔合成为靑铜。他们只缺少一项发明，一项最 
重大的发明，即熔化铁矿的 技术； 有了这项发明就能把他们推进到 
高级野蛮社会了。他们与东半球人类最先进的部分完全沒有联 
系，不借助于他人而能从蒙昧状态下独自发展，我们从这一点来 
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进步是十分突出的。当亚洲人为欧洲人正 
在耐心等待接受铁制工具的恩惠时，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正推进到 
快要获得靑锏的地步了，而从时间顺序来看，靑铜是仅次于铁器 
的。在东半球这一段发展停滞的期间，美洲土著仍在 前进； 而当东 
半球通过野蛮阶段晚期和文明阶段最初的四千年的时候，美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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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虽然还沒有进到他们被发现时的状态，却已经十分接近于这种 
状态了。这就给予我们一个尺度，使我们能够衡量美洲土著在进 
步的竞赛中落后于雅利安族究竟有 多久： 这段时间也就是野蛮阶 
段晚期所经历的时间， 还得加 上文明阶段的年代。雅利安族系和 
加 诺万尼亚族系 ㉙ 合起 来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五期的全部经验提供 
了例证，只有蒙昧阶段晚期的最初部分除外。 

蒙昧阶段是人类的形成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毫无知识，毫无 
经验，沒有火，沒有音节分明的语言，沒有任何技术，处于蒙昧阶段 
的祖先们就在这种状态下着手进行伟大的战斗，首先是图生存，然 
后是求进步，直到他们免于猛兽之害而获得生命安全以及获得固 42 
定的食物为止。由于这些努力，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发达的语言， 

逐渐占据了整个大地。但是，社会的状态仍很原始，所以不可能成 
为人口众多的组织。当人类最先进的部分脫离蒙昧阶段而进入低 
级野蛮社会时，地球上全部人口必定为数不多。当时，人们抽象推 
理的能力很差，因此，最早的发明是最难以实现的。知识的每一个 
基本项目旣经获得之后，就会成为继续向前推进的基础;但是，在 
悠久的岁月中，这一点当然是几乎觉察不出来，前进中所遇到的障 
碍同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所具有的能力几乎不相上下。蒙昧阶段的 
成就，就其性质言，幷不是什么特別了不起的，但是，这些成就体现 
了人类在进入相当完善的阶段以前长期不懈地凭着简陋的手段所 
付出的数量惊人的顽强劳动。弓箭就是其中一例。 

蒙昧人旣不成熟，又无经验，而且还受着本身所具有的食色等 
低等动物欲望的支配，所以他们在智力和心理方面都很低下，虽然 
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那些燧石器和骨制品所保存下来的 
古代技术的遗迹、某些地区蒙昧人的穴居生活以及他们留下的骨 
骼，都对这一点提供了实证。现代那些处在低级发展状态的蒙昧 
部落的情况更为这一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这些部落存留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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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的一些孤立地区，就好象古代留下来的纪念碑一样。不过，这 
个伟大的蒙昧阶段却具有如下一些成就：音节分明的语言之形成 
以及这 种语言 发展到多音节阶段；两种家族形态的建立，还可能包 
括第三种家族形态的建立；氏族的组成——■这种组织产生了第一 
种社会形态，所以这种社会名副其实地称为氏族社会。所有这些 
结论都包含在本书一开端就提出的命题之中， 即：人 类是从发展阶 
梯的底 B 开始迈步的；“近代科学要求我们对人类和人类的成就进 
行细心透辟的硏究，以证明”这一命题 。㉞ 

同样，伟大的野蛮阶段之所以显得伟大也有四项非常重要的 
事迹，那 就是： 家畜的饲养、谷物的发现、建筑上的使用石材、铁矿 
熔化术的发明。最初，人们或许是在打猎时以狗为伴，后来就活 
捉其他动物的幼兽，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奇妙的想法，才把活捉 
的幼兽饲养下来。人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和经验才能发现每一 
种动物的用途，才能找到大量饲养它们的方法，也才能懂得在饥 
43饿的时候要耐着性子不去滥杀它们。倘若我们能够知道毎一种动 
物被饲养的专史，那就会显示出一系列奇迹。人类究竟在什么样 
的偶然机会下进行这种实验，这是一个谜，但这种实验对后世人类 
的命运关系极大。其次一点，我们不得不认为，靠种植而获得淀粉 
食物乃是人类经验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东半球，旣已先学会 
了饲养动物，则栽培淀粉食物之重要性不如在西半球 之甚； 就西半 
球正是通过淀粉食物的栽培才把一大批美洲土著推进到低级 
野蛮社会，而把另一批推进到中级野蛮社会。即使人类始终沒有超 
越中级野蛮社会，他们也已经具有过着一种比较舒适偸快生活的 
手段了。第三，由于使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开始出现了一种 
改进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显然将会刺激人类的心智能力和 
树立勤劳的习惯，这两者是进步的丰富源泉。然而，第四种发明， 
就其关系到人类的高度发展而言，必须看作是人类经验中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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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迹，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的准备。当野蛮人一步一步前进而发现 
了天然金属、幷学会了将金属放在坩锅里熔化和放在槙型里铸造 
的时候，当他们把天然铜和锡熔合而产生了靑铜的时候，以及当他 
们更进一步地努力思考而发明了熔炉、于是从铁矿中提炼出铁的 
时候；他们爭取文明的战斗便已十成赢得九成了。 ㉕ 人类具备了旣 
能有锋刃又能有锋尖的铁器以后，进入文明自无问题。铁的产生 
是人类经验中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发明和 
发现都显得微不足道，或至少退居次要地位。有了铁，就产生了 
用金属制的锤、站、斧、凿，和有铁铧的掣以及铁剑等；总之，我们可 
以说，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沒有铁器，人类 
的进步便停滞在野蛮阶段。如果他们未能跨越这道鴻沟，那么，直 
到今天，他们还会停留在野蛮状态之下。看来，人类产生熔铁的观 
念和方法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经验。对于这项知识，以及由 44 
此而产生的文明，我们应当归功于哪一个部落或种 族呢？ 倘若能 
知道这一点，我们将会感到无比愉快。当时，闪族较雅利安族更进 
步，他们在人类当中居于最先进地位。他们给人类带来了拼音字 
母，那么，猜想铁的知识也归功于他们，这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在荷马时代，希腊部落已经取得了无数重大的进步成绩。他们 
已经知道所有的常用金属，包括熔化矿石的方法，还可能包括炼铁 
成钢的方法；他们已经发现了各种主要的谷物，幷知道种植技术以 
及在田野农业中使用犁；他们已经象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成群成批 
地饲养狗、马、鲈、牛、猪、绵羊和山羊。他们已经有了建筑术，建造一 
种用耐久材料构成的房屋，包括若千单间，⑳幷不止一层楼。 ㉗ 造船， 
兵器，纺织品，酿造葡萄酒，种植苹果、梨、油橄榄和无花果， ㉘ 舒 
适的服装，有用的工具和器皿，凡此种种均已出现而使人们得其用 
了。 ㉙ 但是，人类早期的历史已经湮沒在过去的岁月中了 Q 传说追 
溯到比这更早的一个野蛮阶段，而那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语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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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经发展到这样的 水平： 结构极好的诗篇几乎能够表现天才的灵感 
了。野蛮社会的结束阶段已把人类当中这一批人带到了文明社会 
的门口，他们受到已往的伟大成就的鼓舞，他们通过经验逐渐锻炼 
得又坚强、又灵巧，在其创造力的无限光辉之中还有着奔放不覊的 
想象力。野蛮阶段随着伟大的野蛮人的成果而结束。对于这个阶段 
的社会状态，后来的希腊、罗马著述者固然很了解;但对于这个时代 
以前的状况，对于以前的另具特色的文化和经验，他们却同我们一 
样茫然不晓；不过他们在时间上比我们更接近古代，所以能更淸楚 
地看出今古之间的关系。他们很淸楚地知道，在一系列发明和发现 
之中存在着一种先后关系，制度的发展也有着一种顺序，人类通过 
这些才能从蒙昧状态进至荷马时代的状态；但是，这两种状态之间 
相隔得很久很久，这似乎未曾有人谈过，甚至也未曾有人臆测过。 


本章洼释 

① 埃及人可能已经发明了起重机（请看希罗多德书，2.125)。他们也已经有了 
天平。 

② 拼音字母之出现，也和其他伟大的发明一样，是连续不断努力的结果。迟钝 
的埃及人改进他们的象形文字，经过若干形式，才形成一个由音符文字构成的方案，而 
他们所尽的力气也就到此阶段为止。他们能把定型的文字写在石头上了。随后出现 
了富于好奇心的腓尼基人，他们是最早的肮海家和海上贸易者。不论他们以前是否熟 
悉象形文字，总之，他们似乎一跃就投入了埃及人所致力的工作，凭着天陚的灵感，他 
们解决了埃及人所梦想解决的问題。腓尼基人创造了由十六个符号构成的新奇的字 
母，及时地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书面语言，人类由此有了写作和记载历史的工具。 

⑧斯特腊博书， 1 . 2 。 

④大麦 kp 咖，白大麦 k/h ' Kbvkov -«伊利 亚特》 5.196 t 8 . 564：大麦面粉 

a\(piTov ——《伊利亚特 》1 1.631: 由大麦和盐做成用以祭神的一种大麦饭 cv\o X vra ： 

-《伊 flj 亚特 》 〖.449:小麦 wvpos -《伊利 亚特》 10.756: 黑麦 o\vpa - 《 伊利亚 

特》 5.196； 7.564； 面包 atros —— 《 伊利 亚特》 24.625： 一块被圈围的五十橄土地 

wevT 7 jKoifToyvos -《伊利亚特 〉 > 9. 579:—道栅墙' ep < o ^ - 《 伊利亚特》 5.90: —块田 

地 A ⑽ 7 ——《伊利亚特》 5.90: 用作田界的一圈石头 一 《 伊利亚特》 21.405: 犁 a P Q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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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 —— 《伊 利亚特 》10.353; 13.703。 

( 5 ) 房屋或 :邸宅 —— 《伊利亚特 》6.390： 用雪松建筑的堂室，栋宇高耸，芳香 
四溢。 —— 《伊利亚特》6_390:普里雅姆的 宅院， 其中有五十间房子，都是用磨光的石 

块建造的 oivrap ei / avroj v £ vttjkovt * bv&tw 分 aAa/iot 名 e<mo \ t & oto . -《伊利亚 

特》6.243。 

⑧船只 vvvs - 《 伊利 亚特》 1 .485： 白帆 ' Kbvkov urnov -《伊利 亚特》 1.480： 

系锚的巨缆或小缆 7rpvfxvrt<ria —— 《 伊利亚特》 1.476: 桨 SpSrfiot —— 《奥德赛 》 4.782: 

墙 to-ros - 《 奥德赛》4 .781: 龙骨板 < TT£tpv - 《 伊利亚特》 1.482： 船板 5 opv -《伊 

利亚特》 3.61: 长板 tMKpa dovpara -《奧德赛》 5.162: 钉-《伊利亚特》 11. 

633：金钉 xpvo - e tot ? T}\Qiac -《伊利亚特》11.633。 

⑦ 战车或乘车-《伊利亚特》8.389，565:四轮货车 amjvrj 

—— 《伊利 亚特》 24.324: 战车 5 t < p/»s ——《伊利亚特》5.727,837; 8.403: 又战车即叫 
——《伊利亚特》 2.775; 7.426。 

⑧ 冑 kopvs —— 《 伊利亚特》 18.611； 20.398: 胸甲或战袍—— 《 伊利亚特》 
16.133； 18.610: 腔甲 kvv 蜱 ts ―—《伊利 亚特》 16.131。 

⑨ 矛 3 7 X <« - 《 伊利亚特》 15.712; 16.140： 阿咯琉斯之盾 cra / cos — - 《伊利亚 

特》 18.478,609: 圆盾 aaxis - 《伊利 亚特》 13.611。 

⑩ 剑 ii<pos -《伊利亚特》 7.303; 11 .29： 银装 剑芝印 os apyvpQifKov -《伊利 

亚特》 7.303: 剑 ( paa - yar / w / - 《伊利亚特》 23.807; 15.713: 双锋剑 ( patrya - 

vqv —— 《 伊利亚特》10.256。 

@酒 oivos - 《 伊利亚特》 8.506： 甜酒 fiB\ivdea qwqv - 《 伊利亚特》10.579。 

⑲陶轮 tpoxos —— 《 伊利亚特》 18.600: 碾谷物的手磨——《奥德赛》7. 
I 0 t ; 20.106。 

⑬亚麻布 Ats —— 《 伊利亚特》 18.352; 23.254: 亚麻布制的战袍碱 —— 《伊 
利亚特》 2.529: 米内尔娃之袍 ttSttXos —— 《 伊利亚特》 5.734: 大衫 xtruiv ——《伊利亚 
特》10.131:羊毛外衣尤\«61^——《伊利亚特》 10.133; 24.280: 地毯或被单 ra WV s —— 

«伊利亚特》 24.280 ,645:席 m 饥 - 《 伊利亚特 》 24.644： 披巾 Kp ^ twov —— 《伊 利亚 

特》22.470。 

⑭板斧 ttsXskws ——《伊利亚特》 3.60; 23.114,875： 铲或鹤嘴锄——《伊 
利 亚特》 21.259。 

⑮钺或战斧 afan ; - 《 伊利亚特》 13.612; 15.711: 剑- 《 伊利亚特》 

11.844; 19.252； 斧或手斧 a-KSvapvw - 《 奧德赛 》 5.273。 

⑯锤 pa«TTT7/» - 《 伊利亚特》 18.477: 姑 aKfiUiv - 《 伊利亚特》 18.476: 火掛 

jrvparyfia - 今 伊利亚 特》1 8 • 477 . 

@风箱 ( pvaa ——《伊利亚特》18.372,46&熔炉，鼓风炉下端的斜膛 
■ —《伊利亚特>> 18.470。 

⑬马 tTTTTOS ——《伊利亚特》 11.680: 不同品种的 马：色 雷斯马——《伊利亚特》 
10.588} 特洛伊马， 5.265: 艾瑞克索纽斯有三千匹牡马 TpiaxCKicu ivttol -《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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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20.221: 扣环、辔头和缰绳——《伊利亚特》 19.339: 驴 ovos ——《伊利亚特》11. 

558:媒 gloves - 《 伊利亚特》 10.352； 7.333: 牛 /Sous - 《 伊利亚特》11 .678； 8. 

333:牡牛 Tai ^ os ; 牝牛 fiovs ——《奥德赛》 20.251: 山羊——<<伊利亚特》11 .679: 狗 
找⑽ ——（此处当补注书名：《伊利亚特原缺。——译者） 5.476, 8.338； 22.509: 绵 

羊-«伊利亚特 1.678: 公猪或母猪- 《 伊利亚特》 11.679; 8 .338: 乳 */ 入 a - 

70S - 《 伊利亚特》 16.643: —些盛满牛奶的桶 irS /! u 7 Aa 7 Sas ttsAVxs - 《 伊利亚特》 

16.642 0 

⑲荷马曾提到一些天然金属；但早在他以前，人们还不知道用铁的时候就先已 
知道这些金属了。使用木炭和坩锅来熔化这呰金属为熔化铁旷准备了条件。金 xpv- 

0-01 -《伊利亚特》 2.229: 银 apyvpo ^ - 《 伊利亚特》 18.475: 铜，指黄铜 X^kos - 

《伊利亚特》 3.229; 18.460: 锡，可能指白獵， KaacnrBpo ^ ——《伊利 亚特》 11 .25; 20. 
271； 21.292:铅叫?^305—— 《 伊利亚特》11 .237: 铁 ( ti 8 vp os ——《伊利亚特》 8.473: 铁 

轮轴-《伊利亚特》 5.723: 铁棒-《:伊利亚特》 7.141: 铁车轮箍-《伊利亚特》 

23.505。 

⑳据柏克曼的研究，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在知道用铁以前是否存在过真正的青铜 
一事颇为怀疑^他认为《伊利亚特》中所提到的 electrum 是一种金和银的合金（约翰 • 
柏克曼， 《 事物推源》，第4版，威廉 ■ 詹斯敦英译本，共二卷，伦敦，1846年，第2卷，第 
212 页）； 他还认为罗马人的 stannum 乃由银与铅合成，与荷马所说的 kassiteron 系 
同一物（同书，第2卷，第217页)。按后面这个词，我们通常释作锡。桕克曼在解释所 
谓青铜这种合成物 时说： “照我的看法，这类东西大部分是用 stannum 制成的，这是名 
副其实的 stanmim ， 它含有贵重金属，不易熔化，所以比纯铜更为适用。”（同书，第2 
卷，第213页)他所观察到的这些情况仅限于地中海沿岸诸民族，在他们的地域内是不 
产锡的。我们在瑞士、奥地利、丹麦以及北欧其他地区发现若千斧子、小刀、剃刀、剑、 
匕首和身上的装饰品，据分析的结果，这些东西都是用铜和锡合成的，因之合于青铜的 
严格定义。而且，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在相对关系上显然均早于铁器。 

@ 我们对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深度足可 看出：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方案都 
会遭到重大的困难。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放弃了，因为大家公认它是一个讨论不出结 
果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语言资料方面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人类 
发展规律、研究心智法则必然作用的问题。卢克莱修斯指出，在原始时代，人类靠声音 
和手势来结结巴巴地相互交流思想。（或出之以呼号，或无声而作态。——5.1021。）他 
已假定思想早于语言，而手势语言早于音节分明的语言。手势语言似乎是较原始的， 
它与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关系，就好象姊姊之于妹妹。即使我们不说那些蒙昧人，就是 
在野蛮人当中，遇到他们彼此方言不同而要互相交谈的时候，仍然以手势为共同的语 
言。美洲土著就曾发展了一种这样的语言，由此可见，要形成一种适用于普遍交谈的 
手势语言是可能的。根据他们使用这种语言的情况来看，这种语言使用起来既很文 
雅，又富于表情，还能使人感到有趣 0 这是一种自然符号的语言，所以它具有通用语的 
要素。发明一种手势语言比发明一种音节语宫要 容易； 而且，因为掌握手势语言也要 
方便得多，所以我们作出假定，认为手势语言之出现早于音节分明的语言。按照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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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则人类之发出声音最初是用来辅助手势的；等到这些声音逐渐具有固定的意义 
以后，便在这种意义范围内取代了手势语言，或者与手势语言结合在一起。这样也就 
促使发卉器竹的机能有所发展。我们假定，音节分明的语言从一开始起就有手势伴随 
着，这一点再也明白不过了。这两者至今仍然不可分离，正可以体现古代人心智活动 
习惯残余下来的痕迹。如果语言十分完备，还要再用手势来引申或加强语言的意义， 
那就会是一种错误。我们回溯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上推到较原始的形态时，就发现手 
势的成分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在表现方式上更为复杂，直到我们发现语言之依赖于手 
势乃至没有手势就根本无法理解其惫义的程度^语言和手势均产生于蒙昧阶段，并肩 
发展，臻于兴盛，而在进入野蛮阶段很久以后，二者仍始终结合在一起，不过结合程度 
较轻而已。凡是急于想解决语言起源问题的人，最好充分注意手势语言所能提供的 
启示。 

㉒ 埃及人被视为闪族的远亲。 

㉙ 〔怀特注〕关于摩尔根对这个名词的解释见本书第66页。（原书页码，下同， 
译者） 

㉔ 威廉 • 惠特尼，《东方学和语言学研究》(纽约，1873年），第341页。 

㉕ 瑞士的一位工程师吉格勒先生在伯尔尼州发现了一些山侧熔炉的遗址，这些 
熔炉是用来熔化铁矿的 ，一 同被发现的还有工具、残铁块和木炭。要建造一座这样的熔 
炉，得先在山侧掘开一个洞穴，然后用粘土在洞穴里砌成一个斜膛，在顶上筑成一个穹 
窿形的烟筒以通风。没有发现使用风箱的证据。似乎是把磨碎了的矿石和木炭交替 
重叠在斜膛上，煽风纵火以持续燃烧。燃烧的结果得出的是一块一块象海绵形状的半 
熔化的矿石，然后用锤打的方法把这些矿石锻成坚实的铁块。在一个厚度为二十英尺 
的泥炭层下面发现了一堆储存的木炭。这些熔炉不会属于刚刚知道熔化铁旷的时代； 
不过，它们却可能是接近于原始熔炉的复制品。请看路易 * 菲吉耶所著之《原始人 
修订版，爱德华_伯讷特.泰勒英译本（纽约，1871年），第301页。 

㉘ 普里雅姆的王宫。——《伊利 亚特: >,6_242。 

㉗ 攸力栖兹的宅院》——《奥德 赛》， 16.448。 

㉘ 《奧德赛 >>7,115。 

㉙ 除了以上各注所列举的物品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伊利亚特》中补列下述各 
项，作为进一步说明当时进步程度的 例证： 梭找〜《—— 22.448: 织机—— 22.440： 

一'种编织成的带子 wAsictij avaSsfffirj -22-469：银盆 apyvpeos Kprjrijp - 23.741： 

酒错或饮杯 Ss^ras - 24.285； 金酒键: Xpv^ov dstras - 24.285: 笔筐 tcav^ov - 24. 

626：十个金币 xpvcrot 5 efca navra raKavra - 19.247： -一种竖琴 ( popfxiy ^ - 9.186, 

和 KtOapts - 13.731： 一种牧人的笛子心/»7£- 18.526: 镰刀或刈枝的小刀 8 ps ~ 

- 18.551： 捕鸟的网 vavaypov - 5.487： 网眼 a ^ t % - 5.487: —座桥 y ^ q>vpa 

-5_89••还有一道堤-21 .245: 较钉 - 18. 379:豆 Kva^os - 13.589: 碗 

^£ psfiit /0 os 13.589: 葱 K / oo / iV ⑽- 11.630: 葡萄- 18. 561: —* 个葡萄园 

aMiv - 18.561: 葡萄酒 < uj/os - 8.506； 10.579: 三足祭坛 t/kttous -9,122:铜签 

或镬 \£^7? s —— 9.123： 胸针 svbtv —— 14.180； 耳环”々入职。?—— 14.183： 鞋或靴 t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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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v - 14.186: 皮革 pivs - 16.636： 一座大门抑入界- 21.537： R 大门的检 oxsw 

—21.537。从《奥德赛》中可以补列下述 各种： 一个银盆 apyvpBos As ㈣ s —— 1. 

137：—张桌案 rpairB^a - 1.138； 金杯 XpvaBia # cinreA\a -《奥德赛》， 1.142： 裸麦 

或斯佩耳特小麦- 4.41： 一个澡盆 acamvBut - 4.48： 乳路 rvpos : 牛乳 ya\a 

- 4. 88:纺线杆或纺锤 f } KaKaT 7 } - 4.131； 7.105; 17.97: 银篮 apyvpBos raXa/>©s 

- 4. 125:面包 atTos ™ — 4.623； 14.456: 放着面包、肉和酒的桌案 swscrroi bs rpavs - 

^ai fftTov Kat Kp£icov vjS 9 tv«v ^ s .^ ptBa < rt.v - 15.333: 梭 k&pkis - 5.62: 床 7 <eKarpov 

—— 8.337： 黄铜匠把一柄斧子或手斧投人冷水中为了使它淬硬。 
a>s 5 or auTfp xa^KSits ttBkvv n£.yav i?s <tk£wvw 
Giu vSan \j/vxp^ |8airri7 niryaKoL taxovra 

(papnjOLc<r(i)v to yap avrB o*t5”pov 7e k/kxtos bo-tiv - 9.391 ： 

盐 a \ s —— 11.123； 23.270： 弓了。—— 21.31, 53: 箭袋 * y 叫 wtos - — 21.54: 镰 
刀 dpe^avrj -1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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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婚级是以性为基础组织起 
来的——这种组织的原始性——澳大利亚人的氏族—— 

八小婚级-通婚的规则-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 

惊人的同居制度——每个氏族中有两个男性婚级和两小 
女性婚级——对婚級制的改革——其氏族尙处于不发达 
状态 

谈到政治观念的发展这个题目时，自然会想到以亲属为基础 
所组成的氏族是古代社会的一种古老的组织;但是，还有一种比氏 
族更早、更古老的组织，即以性为基础的婚级，却需要我们首先予 
以注意。幷不是因为这种组织在人类经验中显得很奇特，而是由 
于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氏族的胚体看来即孕育在这种组织 
之中。如果这一假设得到事实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推断，今天正盛 
行于澳大利亚土著间的那种按男女性別组成的婚级，在古代亦必 
盛行于人类各个部落，其流行之广也象原始的氏族组织一样。 

我们即将看到，当人类文化处于蒙昧社会的低级水平时，人们 
在规定范围內实行共夫共妻，这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则。这 
种规定集体同居的权利与特权 (jura conjugialia ®) 发展成为一神 
庞大的体制，终于成为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这些权利与特权必然 
根深蒂固，其稳定程度乃至于人类要经历若干次变动以造成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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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的改革才能慢慢地从其中解脫出来。因此，我们会发现，当这 
种同居制度的范围逐渐缩小之时，家族形态即随之由低级向高级 
进展。家族形态一开始是血婚制家族，这种形态的基础是兄弟与姊 
妹之间相互集体通婚;从这个形态过渡到第二种形态，即伙婚制家 
犯族， 其社会体系近似于澳大利亚的婚级，它破坏了第一种婚姻制 
度，代之而起的是一群兄弟共有若干妻子和一群姊妹共有若干丈 
夫——这两种情况都是集体的婚配。我们不得不认为，按性別组织 
成婚级，以及随后较高级地按亲属关系组织成氏族，这都是一些伟 
大的社会运动顺应人类天性所趋的原理于不知不觉之中创造出来 
的。由于上述这些理由，下文即将讨论的澳大利亚的制度，虽然把 
我们引到了人类生活的低级阶段，却値得我们加以精心的硏究。这 
个制度体现了我们的种族古代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惊人的场面。 

以性为基础的婚级组织，和以亲属为基础的未成熟的氏族组 
织，目前正流行于那些说卡米拉罗依语的澳洲土著之中。这些土著 
居住在悉尼以北的达令河流域。以上两种组织也发现于澳洲其他 
部落中，其范围之广使我们想到在古代很可能普遍流行于他们之 
间。从它们的实质来考察，男女两性的婚级显然要比氏族更古老， 
因为 ：第一 ，氏族组织是髙于婚级组织的；第二，在卡米拉罗依人当 
中，氏族组织正处在瓦解婚级组织的过程中。男女两性的婚级是 
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当氏族组织臻于成熟之时，婚级组 
织当然就从属于氏族了。这样，我们遇到了一个値得注意的错综复 
杂现象；那就是，同时存在着一个性的组织和一个氏族组织，前者 
处于核心地位，而后者处于未成熟的阶段，但后者正在侵蚀前者， 
借此以进达成熟的地步。 

我们在澳洲以外任何蒙昧人的部落中至今还不曾发现过这种 
以性为基础的组织。然而，这些与世隔绝的孤岛居民发展是很缓慢 
的，同时，以性为基础的组织要比氏族组织更为古老，我们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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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两点作出下面的推测 ，即： 人类当中凡是冇过氏族组织的各支 
各族可能在氏族组织以前曾普遍地有过以性为基础的组织。当我 
们全面描写婚级制度时，其中不免包含若干弄不淸楚的复杂现象， 
但为了了解这种制度而予以必要的注意，也不会沒有酬报。如果 
我们把这种制度仅仅视为蒙眛人的一种奇怪的社会组织，那就沒 
有多大意义了；但是，如果把它视为迄今所发现的最原始的社会形 
态，特別是，万一我们雅利安族的远祖也曾一度有过类似于此的组 
织，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是很重要的制度，幷可能成为具有指导意 
义的现象了。 

澳大利亚人落后于波利尼西亚人，更远远落后于美洲土著。他 
们的水平在非洲黑人之下而接近于发展阶梯的底层。因此，他们 
的社会制度接近于原始形态的程度必不亚于现存的任何民族。® 

因为氏族是下一章所讨论的主题，所以在本章中，仅仅为了解 
释婚级的需要时提一下，不加讨论。 

卡米拉罗依人分为六个氏族，若从婚配权的角度言，则可区別 
为两组，具如 下述： 

(一） 〗•鬣蜥氏(杜利氏）。 

3•负鼠氏（穆特氏）。 

(二） 4•鸸鹇氏（狄囊氏）。 

6•黑蛇氏（努莱氏）。 

原来，前三个氏族之间是不许彼此通婚的，因为他们是从一个 
母氏族分出来的；但他们可与其他三个氏族中的任何一个氏族通 
婚。反过来，其他三个氏族也一样。这顼古老的规则，现在在卡米 
拉罗依人当中，对于某些规定的条目已经有所变更，不过，变更的 
程度却还沒有达到允许任何氏族可以彼此通婚的地步，而只允许 
个別氏族之间可以不受旧规则的约束。无论男女，都不得与本氏 
族內的人通婚，这是绝对禁止的。世系是按母系下传的，子女均属 


2.袋鼠氏（穆里腊氏）。® 
5•袋狸氏（比耳巴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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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母亲的氏族。凡是发现氏族组织处于原始形态的地方，其氏族 
均具有上述这些基本特征。因此，从外表来看，卡米拉罗依人的氏 
族组织是十分完备的。 

但是，他们还有另一种更古老的区分成员的制度，即把人们分 
为八个婚级，其中四个纯由男性组成，另外四个纯由女性组成。这 
个制度伴随着一种有关婚配和世系的规定，而这种规定对氏族是 
有妨碍的，由此可以证明氏族组织正处于发展成为眞正合乎逻辑 
的形态的过程中。四个男性婚级中的某一婚级，只能与四个女性 
婚级中的某一婚级通婚。结果，我们发现，从理论上说 ，一 个婚级 
中所有的男子统统是允许与他们通婚的那一婚级中所有女子的丈 
夫。而且，如果男方属于上述前三个氏族中的一个，则与之通婚的 
52 女方必须属于后三个氏族 O 这样一来，只有某一氏族中的一部分 
男子才能与另一氏族中的一部分女子通婚，这却违背了氏族制度 
的正规理论，因为按照氏族制度的正规理论，每一个氏族中所有的 
成员应当可以与本氏族以外任何氏族的异性结婚。 

现将他们的婚级具列 于下： 


男性 

女性 

1•伊排 

1•伊帕塔 

2. 孔博 

2•布塔 

3. 慕里 

3•玛塔 

4•库比 

4•卡波塔 


所有的伊排，不论属于哪一个氏族，彼此都是兄弟。从理论上 
说，他们都是从一个假定的共同女性祖先传下来的。所有的孔博 
也是这样；所有的慕里或库比可以类推，理由同上。同样，所有的 
伊帕塔，不论属于哪一个氏族，彼此都是姊妹，理由亦同上•，所有的 
布塔也是一样，所有的玛塔或卡波塔可以类推。其次，所有的伊排 
与所有的伊帕塔，不论是否同母所生或出自共祖的各支，也不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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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哪一个氏族，彼此都是兄弟姊妹。所有的孔博与所有的布塔彼 
此都是兄弟姊妹；慕里之与玛塔，库比之与卡波塔亦同。如果一个 
伊排遇到了一个伊帕塔，即使以前彼此沒有见过面，也互以兄弟和 
姊妹相称。因此，卡米拉罗依人分组成四大群兄弟姊妹，每一群都 
包括男性一个分支和女性一个分支；但混杂散布于他们所占有的 
地域內。这种以性为基础而不以亲属为基础的组织比氏族更早； 
我们还不妨重复一句，它比迄今所知的任何社会形态更为原始。 

婚级制体现了氏族的萌芽，但沒有达到氏族的实现。伊排和 
伊帕塔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共同婚级的两个分支，因为他们彼此之 
间不许通婚，他们本可以成为一个氏族的基础，但其所以未能如 
此，一则由于他们各有不同的名称，而每一个名称为了某些效用具 
有其完整的独立意义；再则由于他们的子女又与他们自身的名称 
不同。区分婚级是以性为基础，不是以亲属为基础，其关键在于 
一种旣原始又奇特的通婚规则。 

因为兄弟与姊妹之间是不许自相通婚的，所以，就通婚权（或 
者不如说同居权更能准确地表明其关系）而言，这些婚级彼此相对 
的位列各不相同。其原来的规则 如下： 


伊排可与卡波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孔博可与玛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慕里可与布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库比可与伊帕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这种不得通融的体制已经有了一项改变， 
即： 允许每一个男性婚级可以多同一个女性婚级通婚。这一现象 
证明氏族侵蚀了婚级，正倾向于摧毁后者。 

根据上述规则来看，每一个男子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仅限于在 
卡米拉罗依人所有的女子四分之一的人当中挑选。然而，这种制 
度的奇特之处幷不在于此。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卡波塔是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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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排的妻子；每一个玛塔是每一个孔博的妻子；每一个布塔是每一 
个慕里的妻子；每一个伊帕塔是每一个库比的妻子。关于这一重 
要之点，有专门的报道。前文所提过的斐孙先生谈到兰斯先生“曾 
在达令河边区大牧场和达令河外地区居住多年，生活在土著当中， 
与他们接触频繁”，接着他就从兰斯的一封信里引用了下面一段 
话：“ 如果一个库比遇见了一个伊帕塔，他们彼此都以 f 戈利尔’相 
称，这个词的意思是‘配偶’。……如果一个库比遇到了一个伊帕 
塔,即使她属于另一部落，也要把她当作妻子看待，而她所属的部 
落也会同意他有权利这样做。”因此，一个库比把他所接触和认识 
的毎一个伊帕塔都当作是自己的妻子。 

我们在这里发现在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当中实行着一种标准 
的伙婚制；但这个群体又分为若千较小的集团，每一个小集团都是 
整体的一个缩影，他们在居住和生活方面自成一单位。按照这种 
情况所显示的同居制度，卡米拉罗依诸部落中四分之一的男子与 
四分之一的女子结为婚姻。我们心中不必对这种蒙昧状态的生活 
情景产生反感，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婚姻关系的形态，毫 
无不正当之处。这不过是多妻制和多夫制的一种扩大的形态而已， 
而多妻制和多夫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內都曾普遍流行于一些蒙昧部 
落之中。在他们的一些亲属制度中还可以找到十分明确的事实证 
据，产生这些亲属制度的风俗习惯虽已不复存在，但这些制度却继 
续保持下来了。我们会看出，这种同宗通婚的制度比之杂交仅仅 
提高一步，因为这不过是给杂交加上一种规则而已。然而，这种制 
度旣然在组织方面具有规则，它与一般的杂交也就迥然不同了。再 
54者， 它反映了现存的一种婚姻形态和家族形态，如果沒有具体事 
实，我们不可能对这种形态形成相应的观念。我们早先根据亲属 
制度推论，认为极有可能存在过的一种社会状态，于此获得了第一 
个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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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米拉罗依人当中，子女虽依属于其母亲的氏族，但他们却 
在同氏族內转入与其父母不同的婚级。这一点，看下表便可 明白： 


男性女性 
伊排与卡波塔结婚 
孔博与玛塔结婚 
慕里与布塔结婚 
库比与伊帕塔结婚 


男性女性 
其子女为慕里与玛塔 
其子女为库比与卡波塔 
其子女为伊排与伊帕塔 
其子女为孔博与布塔 


若按这些世系推算，便可看出，在女系方面，卡波塔是玛塔的 
母亲，而玛塔又是下一代卡波塔的母亲；同样，伊帕塔是布塔的母 
亲，而布塔又是伊帕塔的母亲。男性各婚级的关系与此相同，但由 
于世系是由女系传袭的，所以卡米拉罗依诸部落自己溯源于两个 
假定的女性祖先，这两位祖先便为两个原始的氏族奠定了基础。我 
们更进一步探究这些世系，就会发现每一个婚绂的血统都传到了 
所有的婚级。 

虽然每个人都具备上述各婚级名称中的一个名称，但要知道， 
毎个人另外还有其自身的个人名字，这种情况在蒙昧人部落当中 
和野蛮人部落当中都是很常见的。我们对这种以性为基础的组织 
硏究得愈细致，就愈会感觉到蒙眛人的这一成就非常値得注意。当 
这种组织一旦建立幷沿袭了几代以后，它就强有力地控制住社会， 
以致难于改变。要取代这个制度，就需要一种类似的、但更高级的 
制度，而且需要几百年的 时间； 特別是，如果要使同居制度的范围 
由此而缩小的括就更需要毕样。 

在婚级之上，很自然地产生了作为更高一级组织的氏族组 
织，氏族组织幷沒有改变婚级制而只是把婚级原封不动地包括于 
其內。我们从这两种制度的关系来看，从氏族之不发达来看，从婚 
级制受到氏族的侵蚀而处于不健全的状态来看，从婚级仍然是基 
本组织单位这一事实来看，都可以证明氏族组织在时间顺序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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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的制度。下文将对上面的结论加以阐明。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将氏族与婚级的关系排列出来，就会理 
解氏族的构成了。婚级是按彼此所定名的兄弟和姊妹来配对的； 
而氏族本身则是通过婚级来配对的，其关系 如下： 

氏族 男性女性 男性女性 

1. 鬣蜥氏 全部成员厲慕里和玛塔，或属庳比和卡波塔 

2. 鸸鹋氏 全部成员属孔博和布塔，或属伊排和伊帕塔 

3. 袋鼠氏 全部成员属慕里和玛塔，或属库比和卡陂塔 

4- 袋狸氏 全部成员属孔博和布塔，或属伊排和伊帕塔 

5•负鼠氏 全部成员属慕里和玛塔，或属库比和卡波塔 

6•黑蛇氏 全部成员属孔博和布塔，或属伊排和伊帕塔 

子女与某一氏族的关系，可以从婚配规则表明出来。例如，鬣 
蜥氏的玛塔必须与孔博结婚；她的子女就是库比和卡波塔，而且 
必然都属于鬏蜥氏，因为世系是按母系下传的。鬣蜥氏的卡波塔 
必须与伊排结婚；她的子女就是慕里和玛塔，而且也必然都属于鬣 
蜥氏，理由同上。同样，鸸鹋氏的布塔必须和慕里 结婚； 她的子女 
就是伊排和伊帕塔，都属于鸸鹋氏。鸸鹋氏的伊帕塔必须和库比 
结婚；她的子女就是孔博和布塔，也都属干鸸鹋氏。这两个氏族就 
是这样将其所有女性成员的子女继续保留作为本氏族的成员而得 
以维持下去。其他每一个氏族在各方面均与此相同。我们会看出， 
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氏族都是由两个假定的女性祖先的后裔组成 
的，每一个氏族都包括八个婚级中的四个婚级。看来很可能在最 
初的时候，本来只有两个男性婚级和两个女性婚级，在婚配权上彼 
此交错分配；后来这四个婚级又再分为八个了。婚级是一种早于 
氏族的组织，所以婚级很明显地是分配在各氏族之內，而不是由氏 
族分割形成的。 

而且，因为我们看到鬏蜥氏、袋鼠氏 、负 鼠氏这三个氏族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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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括的婚级方面彼此完全吻合，所以推证这三个氏族系由一个 
原始氏族分化而成。鸸鹋氏、袋狸氏、黑蛇氏这三个氏族的关系与 
上面三个氏族恰恰一样，推论亦自相同。由此，将这六个氏族还 
原，本来便只有两个氏族彼此有相互通婚之权，但在本氏族內则不 
得通婚。这一点，根据下面的事实也可得到证明，那 就是： 前三个 
氏族的成员原先本不许互相通婚，后三个氏族的成员原先也是不 
许互相通婚的。当三个氏族原先还是一个氏族的时候，在本氏族 
內是禁止通婚的，等到它们分化出来以后，虽然氏族的名称各异， 
而它们的世系却是同源，所以仍根据旧的理由禁止彼此之间的通 
婚。我们在下文即将谈到，在塞內加-易洛魁人当中所见到的现象 
与此完全一致。 

因为只有规定的婚级才许互相通婚，所以当原先还只有两个 
氏族的时候，这一个氏族中一半的女子在理论上都是另一个氏族％ 
中一半男子的妻子。当这两个氏族分化为六个氏族以后，按照氏 
族制度主要的优点，凡是不同氏族即可有通婚的便利，但是由于存 
在着婚级以及上述的限制，所以这种便利虽不说完全被取消，至少 
也受到了阻碍。其结果是，除了兄弟姊妹之间不得直接通婚以外， 
在同血统范围內世代不断地交互通婚。如果氏族能够把婚级彻底 
废止，那么这种弊病便会大大地消除了。⑤婚级组织的产生似乎只 
是针对着一个目的，即为了取缔兄弟、姊妹之间的互婚，这或许可 
以作为解释这一制度起源的理由。但是，除了这个特別可憎的行 
为以外，它就沒有考虑到其他，因此它就保留下一种可以说是令人 
嫌恶的同居制度，而且还使这种制度成为定型。 

我们还要注意到，原来的婚级组织已经出现了一种改革，这是 
有利于氏族的改革，它说明即将出现一个向氏族眞正理想推进的 
运动。这种改革体现在下面两个项目上 :其一 ，允许三氏族一组內 
的各氏族在一定限制范围內相互 通婚; 其二，早先不许通婚的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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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通婚了。因此，鬣蜥氏的慕里原来只许和另一组三氏族 
中的布塔结婚，现在他可以和属于袋鼠氏的旁系姊妹玛塔结婚了。 
同样，鬣蜥氏的库比现在可以和属于袋鼠氏的旁系姊妹卡波塔结 
婚。鸸鹋氏的孔博现在可以和黑蛇氏的布塔结婚，鸸鹋氏的伊排 
现在可以和黑蛇氏的伊帕塔结婚 ：这都 违反了原来的限制。似乎是 
这样： 三氏族一组中每一氏族的每一个男性婚级现在得以在同组 
其他两氏族中增加一个通婚的女性婚级，而以前是不许和这个婚 
57 级通婚的。不过，从斐孙先生寄来的札记中却看不到有一种象我 
所叙述的这么充分的变革。⑥ 

这种改革如果不是有助于打破婚级制度，显然必定会成为一 
个退化的运动。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种种现象来看，卡米拉罗依 
部落的进步途径是从婚级制走向氏族制，随之而来的趋势是使氏 
族代替婚级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在这个运动当中，起抵 
制作用的因素是那阻碍光明的同居制度。如果不缩小同居制度的 
范围，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同样，如果婚级制及其所授予的特权继 
续保持其充分的生命力，则同居制度的范围也就永远不可能缩小。 
与这些婚级有关的同居权是压在卡米拉罗依人身上的重担，他们 
如果不从达个重担下求得解放，那么，他们就会停留在与他们被 
发现时的情况大致相同的状态中，再持续数千年之久。 

夏威夷人的伙婚制表明一种与此颇为类似的组织形式，这将 
在下文加以说明。不论何处，只要发现中级或低级蒙昧社会的地 
方，我们就看到一种整个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的婚姻(群体的界限 
由习俗规定），这种婚姻制度或者处于完备的形态下，或者只保留 
一些痕迹，而这些痕迹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当人类历史处在这个 
阶段时，这乃是一种正规的婚姻制度。这种群体在理论上是大是 
小，这无关紧要，因为，在他们的处境下，对于按照这种风俗共同生 
活的群体的大小反正需要加以实际的限制。然而，如果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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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夫共妻制是蒙昧状态下的一个规律，幷因此而成为蒙昧社会的 
基本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肯定的推论，断定我们自己的祖先 
处于蒙昧阶段时也分享过人类的这一共同经验。 

我们从这种风俗习惯中找到了说明蒙昧人境况低劣的理由。 

若不是在地球上的一些孤僻地区留下若干蒙昧人来证实整个人类 
早期状态的种种情况，那么，我们对于当时状况就不可能形成任何 
明确的 槪念。 由此立刻得出一个推论 ，即： 人类的各种制度是按 
前后相连的进步顺序建立起来的，其中每一项都体现了一种不知 
不觉的改革运动的结果，这种运动旨在使社会摆脫现存的弊病。 
人类在这些制度上消耗了许多的岁月，要想正确理解这一点就必 
须从上面的观点来硏究这些制度。我们不能认为澳大利亚的蒙眛 
人现在正处在发展级梯的底层，因为他们的技术和制度虽然很落 
后，但却决不是最原始的•，我们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他们是从 
一种较高级的状况退化下来的，因为对于这样一种假说，人类的实 58 
际经验不曾提供过任何可靠的根据。我们可以承认某些部落和民 
族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确曾有过退化现象，其理由也为人所共知，但 
这些退化现象从来沒有阻碍过人类总的进步。人类知识和经验中 
的一切事实都倾向于证明人类整体是从一种低级状况不断地向髙 
级状况前进。蒙昧人借以维持生活的技术，其持续时间之长久实 
可惊人。他们在沒有用更高级的技术取代以前，一直保持原有的技 
术，从未消失过。凭着这些技术的运用，凭着从社会组织中所获得 
的经验，人类循着发展的必然规律向前迈进，虽然他们的进步在数 
百年中也许不大觉察得出来。尽管有些部落和民族由于他们的文 
化生活崩溃而归于灭亡，但无论就全人类而言或就个人而言，都同 
样是在向前迈进。 

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提供了第一个实例，而且就作者所知也 
是唯一的实例，我们通过这个实例才能看到氏族最初是怎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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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由此看到了一种早于氏族的、其原始程度乃至以性为基础 
的组织。婚级制似乎让我们瞥见了邻近于原始状态的社会。在其 
他部落中，氏族看来已经按着同居制度缩减的程度相应地向前发 
展了。在社会致力于改进其內部组织之时，这些同居权衰落下去 
了，于是人类便沿着发展的阶梯上升，而家族也就循着它那顺序 
相承的形态向前推进。 

澳大利亚人假如一直沒有被我们发现，也许再过几千年还是 
不能推翻婚级制；同时，地位比他们有利的大陆上的部落却早已使 
氏族组织臻于完备，幷随后沿着顺序相承的阶段把这种制度向前 
推进，终于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把氏族抛弃了。凡足以说明顺序 
相承的各种社会组织，如以性为基础的组织、以亲属为基础的组织 
等等之兴起的事实，在民族学上均具有极高的价値。如果我们要 
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类早期历史的原貌，那么，最渴望知道的莫过 
于这类事实所表达的內容了。 

在波利尼西亚部落中，不知道有氏族这种组织但从夏威夷人 
的伙婚风俗中却看到一种与澳大利亚人的婚级相似的制度的痕 
迹。绝对不以旧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凭借的原始观念必然为数很少。 
假如我们能把人类的一切观念归纳起来，使之简化成一些毫无凭 
借的原始观念，则其数目之微少将会令人惊异不置。可见人类进 
步的方法乃在于推陈出新。 

通过这些事实来看，近代文明中的某些赘疣，如摩门教⑦之 
类，不过是古老的蒙昧文化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尙未被淸除的残余 
59 而已。我们的大脑与往古的蒙眛人、野蛮人的头颅中从事活动的 
大脑是同样的，这是靠代代相传保存下来的；这副大脑传到今天, 
已经被它在中间时期为之忙碌不已的思想、愿望和感情塡塞得满 
满的了。就是这同一副大脑，随着世世代代经验的培养，它变得比 
从前更老练了，也更大了。野蛮社会的精神处处露头，就是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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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大脑频繁地重现它的古代癖性。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一种精神的 
反祖现象。 

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都是从早期所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 
而来的。这些制度在蒙眛阶段开始生长，经过野蛮阶段的发酵，进 
入文明阶段以后又继续向前发展。这些思想胚胎的进化受着一种 
自然逻辑的引导,而这种自然逻辑就是大脑本身的一个基本属性。 
这项原则在所有的经验状态下、在所有的时代中，都非常准确地发 
挥其作用，因而它的结果是划一的，是连贯的，幷且其来龙去豚也 
有迹可寻。单凭这些结果就立刻会得出人类同源的确证。在各种 
制度、各项发明和发现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心智史，可以认为是 
一个纯种的历史，这个纯种通过个体传流下来幷依靠经验而得到 
发展。原始的思想胚胎对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命运产生过最有力 
的影响，这些思想胚胎中，有的关系到政治，有的关系到家族，有的 
关系到语言，有的关系到宗教，有的关系到财产。它们在遙远的蒙 
昧阶段都曾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它们都有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它 
们不可能有最后的终结，因为它们仍然在向前发展，幷且必须永远 
不断地向前发展。 


本章注释 


①罗马人对于 connubium 和 conjugium 两词区别得很清楚，前一词指的是作 
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后一词则仅指男女肉体上的结合。〔译者注〕本章正文中使用 
后一词，今译作“ 同居' 

CD 关于澳大利亚制度的详细情节，我要感谢在澳洲的英国传教士洛里默 • 斐孙 
牧师。他的资料一部 分得自 w. 里德利牧师，另一部分得自 T.E. 兰斯先生，后两位都曾 
在澳洲土著中居住多年，所以得到绝好的观察机会。斐孙先生把这些资料寄给我，并 
附有关于这种制度的批判分析和讨论意见；我再加上自己的按语，发表在《美国文理研 
究院1872年会议纪录》上。〔“澳大利亚人的亲属关系；有洛里默_斐孙牧师的附录， 
由路易斯•亨•摩尔根在第642次会议上提出”，《会议纪录》第8卷 （1873 年），第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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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页。〕关于卡米拉罗依人的婚级制，在约 翰 • 麦克伧南的《古代历史研究，包恬原始 
婚姻一书的重印本》(伦敦，1876年），第 92—96 页，以及在爱德华_泰勒的《人类远'古 
史研究》，第2版（伦敦，1870年），第288页，均略有论述。 

⑧ Padynaelon ： 袋鼠的一个品种。 

④路易斯 * 摩尔根 ，《人 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第 
420页,及以后几页。 

③如果我们以伊排和卡波塔为例，列出一个延续四代的世系表，并假定其间每 
对配偶各生男女一名，则其结果就会如下所示。伊排和卡波塔的子女是慕里和玛塔。这 
一对慕里和玛塔因为是兄弟姊妹，所以不得结婚。到了第二等亲的时候，慕里与布塔结 
婚所生之子女为伊排和伊帕塔，而玛塔与孔博结婚所生之子女为库比和卡波塔。在这 
些子女当中，伊排和他的表姊妹卡波塔结婚，库比和他的表姊妹伊帕塔结婚。我们由此 
看出，八个婚级除了孔博和布塔以外，其余均由两个婚级在第二、第三代中衍生出来。 
再远一等亲，或者说.到了第三等亲的时候，就有两个慕里、两个玛塔、两个孔博和两个 
布塔； 在他们当中，慕里们与他们的从表姊妹布塔们结婚，而库比〔当作孔博〕们与他们 
的从表姊妹玛塔们结婚。〔译 者按: 根据前文所列的通婚规则，能与玛塔结婚的是孔博 
而不是库比；再者，根据上句有“两个孔博”而无库比，则此处的玛塔只会是孔博的从表 
姊妹而不会是库比的从表姊妹。所以，本句原文中之 Kubbis (库比) 一 字显系 Kumbos 
4 L 博）之误。但我们核对了四种版本，所误均同，看来误在摩尔根的原稿，不在排印。怀 
特本虽作了许多订芷，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错误，特为注出。〕到了第四代，则有伊 
排、卡波塔、库比和伊帕塔各四人，他们彼此是再从表兄弟姊妹。在他们当中，伊排与 
卡波塔结婚，而库比与伊帕塔结婚；一代一代就象这样传下去。除了用伊排和卡波塔作 
例子以外，如果用其余可以通婚的任何一对婚级为例而列出一个类似的世系表，其结 
果亦将与此相同。叙述这种细节是使人烦腻的，但是，这些细节却阐明了在古代社会 
处于这种状态时不仅世代相承地实行同宗通婚，而且由于有这种以性为基础的组织才 
不得不如此。实际的同居倒不会按照这种死板的途径，因为一个男性婚级与一个女性 
婚级是按整个婚级集体通婚的；不过，在这种制度下，同宗通婚必定是经常遇到的事。 
当氏族达到充分成熟之时，它所要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因此而遭到了失敗，这就是 
说： 一个假定的共同祖光的子孙们在禁止同宗通婚的规定下先得把半数人分割出去， 
然后才得到与任何其他氏族通婚的权利。 

⑧摩尔根，“澳大利亚人的亲属 关系； 有洛里默 * 斐孙牧师的附录”，第436页。 

⑦〔译者注〕摩门教 （ Mormonism ), 1830年在美国创立的一个教派，初期实行 
一夫多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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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易洛魁人的氏族 

氏族组织——氏族组织的普遢流行——氏族的定义 
——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是原始的规则一~ •氏族 成员的 . 
权利、特权和义务——选举及罢冤氏族首领和曾帅的权 

利-在本氏族內互不通婚的义务 氏族成员相互继 

承遗产的权利——相互援助、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给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牧 养外人 为氏族成员的 

杈利——共同的宗教仪式，此条存疑-处氏族公墓 

-氏族会议-氏族双动物命名-+氏族的人数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这里 
使 用方式 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都是明确的、有 
系统的社会组织。第一种，也就是最古的一种，我们称之为 社会组 
织，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落。第二种，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我 
们称之为政治组织，其基础为地域和财产。按照第一种方式建立 
了氏族社会，在氏族社会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 
氏族、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些关系纯粹属于人身性质。按照 
第二种方式组成了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 
系是通过个人与地域的关系来体现的，所谓地域，即乡、县和国。 
这些关系纯粹属于地域 性质。 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一 
属古代社会，一属近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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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组织给我们显示了人类的一种时代最古、流行最广的制 
度。无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其古代社会几乎一律采取 
这种政治方式。氏族制度是社会赖以组织和维系的手段。它开始 
于蒙昧阶段，经过野蛮阶段的三个期，一直保留到政治社会建立时 
为止，而政治社会的建立则是文明伊始以后才有的事。希腊人的 
氏族、胞族、部落和罗马人的氏族、库里亚〔胞族〕、部落，在美洲 
土著的氏族、胞族、部落中找到了与它们相似的组织。同样，爱尔 
兰语的塞普特 ( sept )、 苏格兰语的克兰 ( clan )、 阿尔巴尼亚语的弗 
61腊腊 ( Phrara )、 梵语的伽纳斯 ( ganas )， 所指的组织都与美洲印第安 
人的氏族相同，我们通常即以克兰称印第安人的氏族，这种对比的 
例子用不着再多举了。就我们的知识范围所及，这种组织流行于 
整个古代社会，遍及于各大洲，幷由那些进入文明之域的部落把它 
带到有史时期。不仅此也，不论在何处所见到的氏族社会，其结构 
组织与活动原则都是一致的；不过随着人民的进步发展由低级状 
态转变为高级状态而已。这样的转变显示了同一种原始观念的发 
展历史。 

拉丁语之 gens , 希腊语之 yevos ， 梵语之 ganas ， 本义均指亲属 
而言。它们分別涵有本语言中的 # gno , yiyvo^ai 和 ganamai 等词 
的相同成分，这三个词的意义为生磕； gens 等词从而也就暗示一个 
氏族的成员们有着直接的共同世系。因此，氏族就是一个由共同 
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有氏族的专名以资区 
別，它是按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它只包括共同祖先传下来的一半 
子孙。在往古时代，世系一般均以女性为本位；凡是在这种地方， 
氏族是由一个假定的女性祖先和她的子女及其女性后代的子女组 
成的，一直由女系流传下去。当财产大量出现以后，世系就转变为 
以男性为本位;凡是在这种地方，氏族就由一个假定的男性祖先和 
他的子女及其男性后代的子女组成，一直由男系流传下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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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各家的姓氏就是以男性为本位幷由男系流传的氏族名称的遗 
存。近代的家族，由它的姓氏可以看出，是一个无组织的氏族；亲 
属的联系已经被打破，到处散布着它的成员，正如同到处遇见该姓 
氏一样。 

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民族当中，氏族均表现为一种具有特殊性 
质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从远古以来即已流行，其起源之古乃至我 
们追溯到杳茫的年代也无从探究。这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 
本组织单位，它是古代社会的基础。这种组织幷非仅见于说拉丁 
语、希腊语和梵语的部落中，不过因为这些部落而成了如此引人注 
目的组织罢了。在雅利安系的其他民族中，在闪族、乌拉尔人和 
土兰尼亚人中，在非洲和澳洲部落中，在美洲的土著中，我们都 
发现有氏族组织。 

我们需要首先注意的是，对于氏族的基本结构及其功能、权利 
与特权所作的一种解释；然后，尽量广泛地探索人类各部落、各民 
族中氏族的情况，加以比较，来证明这种组织的基本一致性。这62 
样，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必须把氏族看作是人类的一个原始组 
织。 

氏族制度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经历了它本身演变的几个顺序相 
承的发展阶段，由其原始形态递变到其最终形态。这些演变主要 
限于两个方面：第一、按照原始的规定，世系是由女性下传的，如易 
洛魁人那样；最后转变为由男性下传，如希腊氏族和罗马氏族那 
样。第二、在原始阶段，氏族成员死后，其遗产由本氏族成员 继承； 
后来改为由死者的同宗亲属继承 •， 最后转变为由其子女继承。这 
些改变看去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却表现了社会状况的重大改变， 
同时也表现了长足的进步。 

氏族组织起源于蒙昧阶段，持续于野蛮阶段的三个期，最后在 
较先进的部落中，当人们达到文明阶段时，终于站不住脚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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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能满足文明阶段的要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政治社会 
继氏族社会而起，不过这是文明开始以后的事。从此，乡区（或相 
当于乡区的市区）及其固定的财产以及它所拥有的、组成政治团体 
的居民，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政治制度的基本单位和基础。政 
治社会组成以后，氏族这一历来遵守的古老组织以及由它所发展 
出来的胞族和部落，便逐渐趋于消灭。我在本书中，即将致力于探 
索氏族组织的发展过程，上溯其起源于蒙眛阶段，下迄其崩溃于文 
明阶段；要知道，人类某些部落当处于蒙昧阶段时正是在氏族制度 
下升入野蛮阶段的，而且，其中的若干部落当处于野蛮阶段时也是 
在氏族制度下升入文明阶段的。氏族制度把一部分人群从蒙昧阶 
段带进了文明阶段。 

对于这种组织，我们可以很成功地根据它在许多部落和种族 
中的现存形态以及历史形态两者来进行硏究了。在这样一种硏究 
中，最好先从它的原始形态着手，然后再从先进的民族中探究其顺 
序相承的变迁，以便于发现这种组织的变化以及引起变化的原因。 
因此，我要从现存于美洲土著中，的氏族着手硏究，在这些土著中可 
以见到氏族的原始形态；而且，要从他们身上来硏究氏族组织的 
理论上的体制和实际应用，这比从希腊罗马人历史上的氏族来进 
行硏究有效得多。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希腊罗马人的氏 
63族，就必须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氏族的功能及其成员的权利、特权和 
义务。 

在美洲的民族志中，因为以前沒有理解到氏族的普遍性，曾用 
tribe 〔特賴布=部落〕和 clan 〔克兰=氏族〕两个字作为同义词来代 
表氏族。我过去的著作仿效前人之例也是这样使用这两个字的。 ® 
把印第安人的克兰同希腊罗马人的氏族作一对比，立刻便显示出 
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完全相同。再将其胞族和部落进行对比，结果 
也是一样。这些组织彼此一一相同，这一点无疑可以得到证明；那 



么，我们仍使用希腊拉丁语的原有术语自然是很妥当的，这些术语 
涵义充分、精确，幷具有历史 意义。 我在本书中已应此需要而作了 
改換，旨在于表明这些组织一一对应的关系。 

美洲土箸的政治方式，一开始是氏族，到末了是部落联盟，部 
落联盟是他们的政府制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现将其组织体系表 
述如下 :第一 、氏族，是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 •，第 二、胞族， 

有亲属关系的几个氏族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结合的一种更高一级 
的集团；第三、部落，是若干氏族结成的集团，通常分组为一些胞 
族，全体部落成员操同一种方言；第四、部落联盟，联盟的成员各自 
操同一语系的各种方言。这种组织体系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氏族社 
会，它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有所区別。这两种社会的区別是很大的， 
而且是根本性的。当我们发现美洲的时候，这里旣沒有任何一种 
政治社会，也沒有任何一个国民，沒有任何一个国家，沒有任何文 
明。就“文明”一词的本义而言，当时最先进的美洲印第安部落距 
离文明的开端还隔着整整一个文化期。 

同样，希腊的部落在进入文明以前，其政治方式也包括与上述 
相同的组织体系，只不过最后一项有所不同 ：第一 、氏族，是具有共 
同氏族名称的血亲 团体； 第二、胞族，若干氏族为了社会目的和宗 
教目的而结合成的一种 集团； 第三、部落，同一种族的各个氏族按 
胞族组织而结合成的一种 集团； 第四、民族，在一个共同领域內联 - 
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如阿提卡的四个雅典人部 
落和斯巴达的三个多利安人部落。这种联合是比联盟更为高级的64 
一个步骤。在联盟的情况下，各个部落仍分別占据自己的领域。 

罗马人的政治方式和体系也与此相同。第一、氏族，具有共同 
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第二、库里亚〔胞族〕，若干氏族为了实行宗 
教上的和政治上的活动而结合的一种更高一级的 集团； 第三、部 
落，若干氏族按库里亚组织而结合的一种 集团； 第四、民族，联合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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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早期罗马人称自己为“罗马民 
族”，这是十分恰当的。 

我们发现，凡在氏族制度流行而政治社会尙未建立的地方，一 
切民族均处在氏族社会中，无一超越此范围者。国家是不存在的。 
他们的政府基本上是民主的，因为氏族、胞族和部落都是按民主原 
则组织起来的。这个提法，虽与传统的意见相左，但对历史的关系 
甚为重要。我们只要对美洲土著的氏族、胞族和部落以及希腊罗 
马人的相同的组织一一进行考察，便可证实这一点。因为这种组 
织体系的基本单位一~族，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所以由氏族构成 
的胞族、由胞族构成的部落、以及由部落联盟或由诸部落联合形成 
的氏族社会也必然是 g 主的。 

氏族虽然是以血亲为基础的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组织，但它 
幷不包括一个共同祖先的全部子孙。因为当氏族出现的时候，还 
不知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所以无法确定男性世系。联系亲属的纽 
带以母方为主。在古代的氏族中，只有按女性下传的世系。它包 
括出自一个假定的共同女性始祖、幷由女性世系传下来的所有的 
子孙，他们具有共同的氏这一点即可为证。这位始祖及其子女、她 
的女儿们所生的子女、她的女性后代所生的子女 、一 直由女性传袭 
下去的各代统统包括在本氏族之內；而她的儿子们所生的子女、 
她的男性后代所生的子女、由男性传袭下去的各代则都属于別的 
氏族，也就是各属于其母方的氏族。当子女的父方尙无从确定而 
只有母方才能作为识別世系的标准时，这就是氏族的最古老形式。 

我们探索这种世系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中级蒙昧社会，如在澳 
大利亚人中所见到的例子；这种世系在美洲土著中经过髙级蒙昧 
65 社会上至低级野蛮社会始终保持不变，只有个別的例外。印第安 
人部落到了中级野蛮社会才开始把女性世系改为男性世系，因为 
这个阶段的偶婚制家族开始具有专偶制的性质了。在高级野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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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的希腊部落（除了利契亚人以外）和拉丁部落（除了埃特鲁里 
亚人以外）也都已经改成男性世系了。至于在产生这种确定父亲 
身分的专偶制家族方面，在促成由女性世系转变为男性世系方面， 
财产及其继承权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说。从 
一种世系规则所代表的一端到另一种世系规则所代表的另一端之 
间，经历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整整三个期®，为时达数千年。 

在男性世系下，氏族包括出自一个假定的共同男性始祖、幷仅 
由男性世系传下来的所有的子孙，其证据就是这些人都具有共同 
的氏，与女性世系下的情况正复相似。这位始祖及其子女、他的儿 
子们所生的子女、他的男性后代所生的子女 、一 直由男性传袭下去 
的各代，统统包括在本氏族之內；而他的女儿们所生的子女、他的 
女性后代所生的子女、由女性传袭下去的各代则都属于別的氏族， 
也就是其父方的氏族。在彼种情况下本氏族所摈除的那些人，在 
此种情况下却被保留于本氏族之中，反之亦然。当专偶制兴起而 
父亲身分得以确定以后，处于最后形态下的氏族即如上所述。氏 
族由那一个形态转变为这一个形态时是十分简单的，幷不包涵它 
本身崩溃的问题。所需要者仅只是一种足够的动力而已，这一点 
将在下文说明。世系虽已改变为男性的，氏族组织依然如故，仍为 
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如果早先不存在前一种形态的氏族，那么， 
也就不可能达到后一种形态的氏族了。 

由于氏族內部禁止互婚，其成员才得免于血亲通婚的弊害，从 
而促进种族活力的增长。氏族的出现基于三个主要的槪念， 即：亲 
属的团结；完全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以及氏族內部之禁止通婚。 
当氏族观念 B 益发展时，很自然地就会出现成双配对的氏族，因为 
男性的子女旣摈斥于本氏族之外，而对于下一代的子女又同样地 
需要加以组织。只有同时出现两个氏族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 
这样，一个氏族的男子和女子才能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和男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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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而子女们则各随其母亲而分属于这两个氏族。氏族旣以团结 
66 亲属为其原则，所以它对于毎一个成员所尽的保护之责，是现有的 
任何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 

我们对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进行考察之后，就必然要 
进而考察氏族与胞族、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有机联系，以便于寻 
求氏族所适应的效用、它所授予的特权和它所产生的原则。我们 
要用易洛魁人的氏族作为加诺万尼亚族系这种制度的典型例子。 
易洛魁人把他们的政治方式从氏族发展到部落联盟，使其每一个 
部分都达到完备的地步，因而成为绝好的实例，可用来说明氏族组 
织处于其原始形态下的种种性能。当我们发现易洛魁人时，他们 
正处在低级野蛮社会，就这个阶段的生活技术而言，他们算得是很 
先进的了。他们用树皮纤维制成网、线和绳索•，幷用这种材料按经 
纬织成带子和承载重量的扁条；他们用粘土混合含眭的物质制造 
陶器和烟斗，放在火上烤硬，其中有些还饰以粗糙的雕刻 图案； 他 
们在园圃的土坛上种植玉蜀黍、菜豆、南瓜和烟草，还把玉米面放 
在陶器內煮熟后做成不发酵的面包③；他们将兽皮制成革,用以制 
造短裙、裹腿④和鹿皮鞋；他们以弓箭和棍棒作为主要的武器•，他 
们使用燧石器、石器和骨器；他们穿著兽皮衣服；他们是熟练的猎 
手和渔民。他们建造长形的群居宅院，其大足可住下五家、十家， 
乃至二十家，每一座宅院过着共产主义的 生活； 但他们不知道用石 
头或土还来建造房屋，也不知道利用天然金属。在智力和一般发 
展水平方面，他们可作为新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族的代表。 F.A. 
倭克尔将军曾经用两句话来槪括他们的军事生 活:“ 易洛魁人打起 
仗来简直可怕极了。他们是上帝降在美洲土著当中的灾难^”⑤ 
随着时代的变迁，易洛魁人各部落所拥有的氏 . 族在数目上和 
名称上已稍有差异。最多者有八个氏族,茲分述 如下： 

塞內卡部—— 1. 狼氏; 2. 熊氏； 3. 龟氏; 4. 海 狸氏; 5.鹿氏； 6. 鹬氏； 7.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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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氏; 8. 鹰氏。 

卡尤加部——1.狼氏•，2.熊 氏； 3.龟 氏； 4•海 狸氏； 5, 鹿氏； 6■鹬氏； 7.鳗67 
氏;8•鹰氏。 

鄂农达加部—— 1. 狼氏; 2.熊氏；3.龟氏;4•海狸氏 ； 5•鹿:氏； 6.鹬氏； 

7. 錢氏； 8. 球氏。 

鄂奈达部——〗•狼氏； 2 .熊氏； 3 .龟氏。 

摩霍克部—— 1- 狼氏； 2. 熊氏； 3. 龟氏。 

图斯卡罗腊部—— 1- 苍狼氏、 2. 熊氏； 3_大龟氏; 4. 海 娌氏； 5.黃狼氏； 

6. 鹬氏； 7,鲮氏； 8. 小龟氏。 

这些变化表明有的部落中某些氏族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灭绝； 

另一些氏族则由于过分庞大而分裂为新的氏族了。 

了解了 一个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就会更充分地理解 
氏族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单元所具有的性能，也 
就会更充分地理解氏族是怎样进入更高级的胞族、部落和部落联 

盟等组织的。 

氏族的特色即体现在它授与其成员的权利和特权以及它给其 
成员规定的义务上面，这些权利、特权和义务具如下述，这也就构 
成了 氏族法 （jus gentilicium ) 0 

(一） 选举氏族首领和曾帅的杈利。 

(二） 罢免氏族首领和曾帅的权利。 

(三） 在本氏族內互不通婚的义务。 

(四） 相互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的杈利。 

(五） 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六） 为本氏族成员命名的杈利。 

(七） 牧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的权利。 

(八） 公共的宗教仪式（存疑）。 

(九） 一处公共墓地。 

(十）一小氏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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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能与属性赋予氏族组织以活力和特征，幷保障了氏族 
成员的个人权利。 

(一） 选举氏族首颌和啻帅的权利美 洲所有的印第安部落 
差不多都有两种不同级別的會长，可以区別之为首领 （ sachem) 和 
會帅 （ chief )。 其他种种级別都是这两种主要级別的异称。他们 
是毎一个氏族从本氏族成员中选举出来的。在世系按女性下传的 
地方，一个儿子不可能被选作他父亲的继任者，因为他属于另一 
个氏族，而任何氏族只能从本氏族中选出其會帅或首领，不得选用 
其他氏族的人。首领的职位是在氏族內传袭的，传袭的意思就是一 
遇出缺立即补选；但曾帅的职位是不传袭的，因为这种职位是用以 
酬劳个人功勋的，本人一死，职位亦随之而废。再者，首领的职责 
仅限于平时事务。首领的身分是不能够参加战爭的。另一方面， 
68 曾帅之被选任是由于个人的勇敢、处理事务的机智、或在会议上的 
雄辩口才，所以曾帅们虽然沒有凌驾于氏族之上的权威，却总是才 
能出众的人物。首领的关系主要属于氏族，他是氏族的正式 领袖； 
而酋帅的关系主要属于部落，他和首领一道都是部落会议的成员。 

首领的职位以氏族为基础，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氏族旣是一个 
有组织的血亲团体，理当需要一个代表它的领袖。但就这个职位 
本身而言，它比氏族组织还要古老，因为我们在那些邊有氏族组织 
的部落中也见到有此职位，不过在那些部落中，这个职位也有类似 
的基础，那就是伙婚群或甚至比这更早的游牧群。在一个氏族中， 
首领的选民范围有明确的规定，亲属关系的基础永恒不变，他的职 
责有如一家之父。虽说这个职位是在氏族內传袭的，它却是从本 
氏族男性成员中选举出来的。当我们考察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 
时，便会发现一个氏族所有的男性成员彼此要么就是亲兄弟或从 
兄弟，要么就是亲舅甥或从舅甥，荽么就是亲祖孙或从祖孙。⑥这 
就说明首领的职位为什么常常是由兄传弟，或由舅传甥，而由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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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孙的情况则极为少见。选举是由成年的男女自由投票，选出的 
人通常是已故首领的兄弟、或其姊妹的儿子，尤其是死者的亲兄 
弟、或其亲姊妹之子最容易被选上。如果以一些亲兄弟和从兄弟 
作为一边，以一些亲姊妹和从姊妹之子作为另一边，在这两者之间 
衡量，则幷无孰轻孰重的区別，因为凡是本氏族的男性成员都具有 
同等的被选资格。在他们当中作出选择就是选举原则的功能。 

例如，在易洛魁人塞內卡部中，每逢一个首领死去时，本氏族 
的成员⑦就举行一次会议来提名继任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必须 
在两名候选人当中投票表决，这两人都得是本氏族的成员。每一 
个成年的男女都被召集来，让他或她表示赞成选谁的意见，得到最 
大多数人同意的候选者就成为被提名的人。但还需要得到其余七 
个氏族的同意才算正式完成提名手续。其余的氏族为了商讨这件69 
事按胞族举行会议，如果他们拒绝同意此人，则提名无效，本氏族 
就要另选別人。当本氏族所提名的人获得其余氏族认可以后，选 
举才吿完毕；但是，新的首领仍须经过部落联盟会议的授职，或照 
他们的说法，叫做经过“推举 ” (raised up )， 才能就任。以上就是他 
们授予“最高领导权”的方式。各个氏族的权利和利益通过这种方 
式来协商而得以维持；因为一个氏族的首领根据其职权乃是部落 
会议和更高一级的部落联盟会议的当然成员。对于曾帅职位的选 
举和任命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其理由也是同样的。不过，对于级別 
低于首领的會帅，从来不召开一次大会来推举他就职。他们要等 
待首领就职时一道举行仪式。 

氏族成员掌握选举他们的首领和曾帅的权利；在公署周围设 
有警卫以防篡夺权位；其余的氏族对选举有否决之权 ：凡此 均可以 
体现出氏族制度所产生的民主原则。 

每一个氏族的會长人数通常与其成员的人数成正比。在易洛 
魁人塞內卡部中，大约每五十人有一个會长。他们目前在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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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约为三千人，共有八个首领和约六十个會帅。我们有理由 
推测这个比例额比从前有所 扩大。 至于每个部落中的氏族数目， 
通常也是人口 数愈大 则氏族愈多。各部落的氏族数互有差异，最 
少的仅三个氏族，如特拉华部和猛 西部； 最多的达二十个氏族，如 
鄂吉布瓦部和克里克部•，一般则为六个、八个或十个氏族。 

(二） 罢 免首领和曾帅 的权利 氏族成员保持着罢免其首领和 
曾帅的权利，这种权利的重要性不在选举权之下。在职者虽然名 
义上是终身职，实际上却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其权力，因为人们 
有罢免他的权利。首领就职的象征性说法叫做“头上戴角”，被罢 
免就称为“摘角”。在分布很广的人类各部落中，往往把角当作职 
位和权能的象征，这或许如泰勒所提示的，是由于有角的雄性反刍 
动物看上去威风凜凜，才引起人们这种联想吧。一个曾长的行为 
如不称职，人们就会对他丧失信任，这就足可以有理由把他罢免 
了。首领或酋帅倘被本氏族的会议按正当手续罢免，以后就不再 
被视为酋长而成为一个普通人了。部落会议也有罢免首领和曾帅 

70的权力，用不着等待本氏族采取行动，甚至还可以违反本氏族的意 
愿。氏族成员由于具有罢免权，幷不时地行使这种权力，才能够维 
持主权来控制他们的首领和曾帅。这一点也反映了氏族的民主制 
度。 

(三） 在本氏族丙互不通婚的义务 在本氏族內不通婚，这虽 
是一项否定性的命题，但却是基本命题。氏族组织显然有一个主 
要的目的，那就是，要把那位假定 的始祖 的一半子孙分离出来，幷 
且禁止他们相互通婚，因为他们是血亲。当氏族刚刚出现的时候， 
一群兄弟同他们的一群妻子互相婚媾，一群姊妹同她们的一群丈 
夫互相婚媾，氏族对这一点幷不禁止。但是，它却企图排斥兄弟同 
姊妹间的通婚，凭借我们现在正讨论的这项禁令办到了这一步，因 
为这种禁令是有正当理由可说的。如果氏族组织曾打算以直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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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根除这个时期流行的整个同居制度，那么，它要爭取普遍建立起 
来就筒直不可能了。氏族最早大槪是由一小群富于创造力的蒙昧 
人发起的，不久以后，必然是因为这种制度繁殖出优秀的人种而得 
以证明其实效。氏族制度在古代世界几乎到处流行，这就最有力 
地证明它给人类带来了好处，幷证明它符合于蒙昧阶段和野蛮阶 
段的人们的愿望。易洛魁人迄今仍坚定不渝地遵守本氏族內禁止 
通婚的规则。 

(四）相互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的权利 在蒙昧社会和低级 
野蛮社会，财产数量很少。在蒙昧社会，财产仅包括个人私有物 
品；在低级野蛮社会，则在个人私有物品之外再加上对群居宅院和 
园圃的 占有权。个人物品之最贵重者，物主死时则用来殉葬。然 
而，继承遗产的问题是一定要产生的；随着财产品种和数量的增 
加，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结果就制定了某种遗产继承规则。 
因此，我们发现，早在野蛮阶段初期，甚至更早到蒙昧阶段，即已定 
出一项原则，规定遗产必须保存在本氏族之內，幷由本氏族的成员 
分得。处在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氏族和拉丁氏族，把死者遗产必 
须保存在本氏族之內这一条当作习惯法，当他们进入文明社会很 
久以后还把这一条列入成文法。但雅典人自从梭伧时代以后就只 
限于在死者未立遗嘱的情况下才这样做。 

关于谁应当继承遗产的问题，曾出现过三种顺序相承的重要 
继承法。第一种，遗产必须由死者本氏族的成员分得。这是低级 
野蛮社会的规则；在蒙昧社会，就我们所知，也是如此。第二种，遗 
产必须由死者的同宗亲属分得，其余的氏族成员被排除在外。这 
种规则萌芽于低级野蛮社会，大槪到中级野蛮社会始完全建立起 
来。第三种，遗产必须由死者的子女继承，其余的同宗亲属被排除 
在外。这是在高级野蛮社会才成为规则的。 

易洛魁人在理论上是使用第一种规则 的：但 实际上，一个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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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物由本氏族內死者最近的亲属所占有。例如，死者为一男 
子，则由他的兄弟、姊妹和母舅来瓜分他的所有物。将遗产继承权 
实际上限于氏族內最近的亲属，这就是同宗亲属继承法的萌芽。如 
果死者是一个女子，则她的财产由她的子女和她的姊妹继承，她的 
兄弟则被排除在外。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财产保存在本氏族之 
內。男性死者的子女不能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分到任何遗产，因为 
他们同他们的父亲不属于同一氏族。出于同样的理由，丈夫不能 
从妻子那里分到任何遗产，而妻子也不能从丈夫那里分到任何遗 
产。上述这些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加强了氏族的自决权。 

(五）互相支援、保卫和代 偿损害 的义务 在文明社会中，国 
家负保护人身和财产之责。旣习惯于依靠这种力量来维护个人的 
权利，亲属团结的力量自然就相应地减弱了。但在氏族社会中，个 
人安全依靠他的氏族来保护。氏族的地位就相当于后来国家所居 
的 地位，氏族拥有充分的人数足以有效地行使其保护权。在氏族 
成员中，亲属的团结是互相支持的一个有力因素。侵犯了个人就 
是侵犯了他的氏族•，对个人的支持就是氏族全体亲属列阵来做他 
的后盾。 

氏族成员在他们处于忧患困难之时彼此相互援助。我们可以 
从一般的印第安部落中举出两三个实例作为说明。艾瑞腊在谈到 
尤卡坦的马雅人 时说： “每逢对于掼害行为付出赔偿之时，如被判 
偿付的人将因受罚而陷于贫困，则亲属为他分担。”⑧我们有理由 
将此处所谓的亲属一词理解为氏族。艾瑞腊在谈到佛罗里达的印 
第安人时说 ：“一 家死了一个兄弟或儿子以后，全家人在三个月之 
72 內宁可饿死也不肯出外觅求任何食物，但其亲戚则将食物一一送 
来。”⑨如果有人从这个村落移居另一村落，不得将其对耕地的占 
有权以及对群居宅院中的一份占有权让与外人，而必须让与其氏 
族內的亲属。艾瑞腊还提到尼加拉瓜的印第安部落中有下述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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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如有人由这个村镇移居另一村镇，不得卖出其所有之物，而 
必须将其财物让与他的最近的亲戚。”⑩他们在财产上所保持的共 
有权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容许将财产让与別的 
氏族中人。实际上，对于这种财产的权利只是一种占有权，一旦放 
弃良当还归氏族。加尔西拉索•德•拉 • 维加说到秘鲁安第斯山 
中的部落“毎当普通人结婚时，全村社的人都有义务为结婚者建筑 
房屋、安排住宅。”⑪我们有理由将此处所谓的“村社”理解为氏族。 

艾瑞腊在谈到这些部落 时说： “由于这些民族正分化为若干种族、 
部落和氏族，从而产生了如此种种不同的语言。”⑬在这里，氏族成 
员有协助新婚夫妇建造房屋的义务。 

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 
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 
为他报仇。审问罪犯的法庭和规定刑罚的法律，在氏族社会中出 
现得很晚；但是在政治社会建立以前便已出现。另一方面，自从有 
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 
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 
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 

但是，在采取非常手段以前，杀人者和被杀者双方的氏族有责 
任设法使这件罪行得到调解。双方氏族的成员分別举行会议，为 
对杀人犯的行为从宽处理而提出一些条件，通常采取的方式是赔 
偿相当价値的礼物幷道歉。如果罪行有辩护的理由或具备减轻罪 
行的条件，调解一般可达成协 i 义;但如果被杀者氏族中的亲属不肯 73 
和解，则由本氏族从成员中指派一个或多个报仇者，他们负责追踪 
该杀人犯，直到发现了他幷就地将他杀死才算了结。倘若他们完 
成了这一报仇行为，被报仇一方的氏族中任何成员不得有任何理 
由为此愤愤不平。杀人者旣已偿命，公正的要求乃得到满足。 

象这种兄弟义气也表现在其他若千方面，如对本氏族成员在 



危难中予以援救，或保护本氏族成员使之不受伤害，等等。 

(六）为本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在蒙 眛阶段和野蛮阶段的 
各部落中，毎一个家族是沒有名称的。同一个家族内，各个人的名 
字幷不能表示出彼此属于同一家族的 关系。 代表家族的姓氏幷不 
早于文明社会之出现。⑭但是，印第安人的个人名字通常却能表示 
出个人所属之氏族，以別于同部落中属其他氏族的个人。一般习 
惯，每一个氏族都有一套个人名字，这是该氏族的特殊财产，因此， 
同一部落內的其他氏族不得使用这些名字。一个氏族成员的名字 
就赋予它本身以氏族成员的权利。这些名字或者在词义上表明它 
们属于某氏族，或者众所周知其为某氏族所使用者。⑮ 

一个婴儿出生以后，他的母亲就在本氏族所专有的个人名字 
中挑选一个目前未被人使用的名字，幷取得她的最近亲属的同意， 
把它授给婴儿。但是，还需要等到本部落召开下一届的会议，在会 
上宣布这个婴儿已经出世，幷宣布他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及其所 
属氏族、他父亲的名字等等，该婴儿的命名手续才算正式完毕 。一 
个人死了以后，在他现存的长子在世期间，沒有得到这位长子的同 
意，不得使用其亡父的名字。⑯ 

一个人有两种名字，一种是童年时代所用的，另一种是成年以 
后所用的，到了适当的时期就同样按照上述正规仪式用后一种代 
74 替前一种；依照他们的说法，这叫做換名。“鄂-维-果”，意即“顺流 
而下的独木舟”;“阿_乌-內-安”，意即“悬挂着的 花”； 这都是易洛 
魁人塞內卡部中女孩子所用的名字。“盖-內-鄂-迪-约”，意即“美 
丽的湖”；“多-內-霍-盖-韦”，意即“守门者”，这都是成年男子所用 
的名字。一个人到了十六岁或十八岁，通常就由本氏族的一位會 
长废掉他原来的名字而代之以第二种名字。在下一届的部落会议 
上宣布換名，如果这个換名者是一个男子，从此以后，他就要承担 
成年男子的责任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中，要求靑年男子出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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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战斗幷表现了个人勇敢才能获得第二种名字。有些人在患了一 
次重病以后，由于迷信的缘故，提出请求再一次改換名字，这种事 
情也不为少见。也有人到了年纪很老的时候再換一次名字的。当 
一个人被选獾为首领或酋帅时，就荽废掉原有的名字，在就职时另 
外授以新名。在改換名字的问题上，个人是沒有权力处理的。这 
是女性亲属和酋长们的特权；但一个成年男子如自己想改換名字， 

只要能促使一位曾长在会议上宣布这件事，便能办到。一个人可 
以对某一个名字有权控制，比如长子能控制其亡父的名字，他可以 
把这个名字租借给他在另一个氏族中的朋友;不过，承借这个名字 
的人一旦死去，这个名字仍须归还其原来所属的氏族。 

现在，在邵尼人和特拉华人当中 ，一 个母亲可以随自己的爱好 
给她的孩子取任何一个氏族所用的名字；旣取名以后就把这个孩 
子转属于该名字所属的氏族了。但这与古老的习俗相去太远，实 
际上是一种例外情况。这种情况势必会破坏和混淆氏族的系统。 

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现在所使用的名字大多是很古老的名 
字，它们在各氏族中由远古流传下来，沿用至今。 

在使用各氏族所专有的人名方面采取这么愼重的态度，充分 
说明他们对名字的重视以及名字所赋予的氏族成员权利。 

虽然这个人名问题牵扯面很广，我的目的却只限于引证一般 
的习俗来反映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美洲印第安人在亲暱的交际 
或正规的客套话中，双方都根据听话人对说话人的关系而按人伦 
称谓来称呼。如果双方有亲戚关系，则按亲属称呼;如果沒有亲戚 
关系，则改称“我的朋友”。对一个印第安人直呼其名，或直接询问 
对方的名字，这都被视为唐突无礼的行为。 

我们的祖先萨克逊人直到被诺曼人征服时还只有个人的名 
字，而沒有代表家族的姓氏。这说明他们的专偶制家族出现得很 M 
晚；由此猜想，在较此更早一些的时候，萨克逊人当中也有氏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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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的权利 氏族的另一个奇特的 
权利就是收养外人为本氏族的新成员。从战爭中捉来的俘虏或者 
被杀死，或者被某个氏族收养。被俘获的妇女和小孩通常都是得 
到被收养这种宽大待遇的。收养外入不仅赐以氏族成员的权利， 
而且还赐以本部落的部籍。一个人如收养了一个俘虏，就把这个 
俘虏视为自己的兄弟或姊妹;如果一个母亲收养了一个外人，就把 
他或她视为自己的子女；从此以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按亲人来对待 
这个被收养的人，好比这个人生来就是自己的亲人一样 D 在高级 
野蛮社会，俘虏开始遭到被奴役的命运，但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初 
期的部落中是不知道有奴隶的。夹行鞭刑也和收养制度有些关 
系，因为一个被俘的人如果由于坚强有忍耐力或由于受到宠爱而 
能在两行人夹道鞭打之下平安通过，他便可以得到收养的恩典。俘 
虏被收养之后，往往被分派在家中代替本家在战爭中死亡的人，以 
便弥补战死者在亲属关系中原有的缺位。一个人口日益减少的氏 
族可以通过收养的办法来补充成员，虽然这种例子比较稀少。从 
前有一个时期，塞內卡部的鹰氏族人口减到了为数很少的程度，绝 
灭之祸眼见就要到来。为了拯救这个氏族，他们和狼氏族彼此协 
商同意，把狼氏一部分人以收养方式集体转移到鹰氏来。收养的 
权利似乎是由每一个氏族自己作主的。 

在易洛魁人中，收养的仪式在一次公开的部落会议上举行，实 
际上把这种仪式变成一项宗教仪式了。® 

(八） 庆 族的宗教仪式 （存疑） 在希腊部落 和拉丁部落中，宗 
教仪式占有突出的地位。当时所出现的那种非常高级的多神教似 
乎是从氏族中产生出来的， 因 为在氏族中长久地保持着一些宗教 
仪式。 其 中某些宗教仪式被他们认为 具有神圣性， 于是便普及为 

76全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在一些城市里，某些神的大祭司之职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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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氏族世袭的。⑬氏族成了宗教发展的天然核心和宗教仪式 
的发祥地。 

印第安人部落也有一套多神教系统，希腊罗马人的宗教当然 
也是从与此多少有些类似的系统产生出来的；尽管如此，印第安人 
的宗教却沒有发展到象对希腊罗马人的氏族具有那么强烈影响的 
程度。很难说印第安人哪一个氏族专有某些宗教仪式；但他们的 
宗教崇拜多少与氏族有些关系。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 
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节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节会由 
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为氏族所专有。因而我们在易洛 
魁人当中见到六神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枫树节、栽种节、浆果节、 
靑谷节、收割节、新年节)©，这些都是联合成一个部落的所有氏族 
的共同节日，在每年固定的季节中分別举行这些节日的庆典。 

每一个氏族要选出一些“司礼”，男女两性都有，他们共同负责 
主持这些节日庆典。_每一个氏族所选拔的司礼的多寡被视为该 
氏族对宗教虔诚与否的标准。司礼们指定每次庆典举行多少天， 

为庆典作好一切必要的安排，幷协同部落里的首领和會帅们主持 
仪式，那些首领和酋帅都是当然的“司礼”。这些司礼在职权上是 
平等的，沒有居首职的人；他们也沒有僧侶团体的特征。女司礼尤 
其偏重于负责准备筵席，在召开各种会议期间，每天结束之时，要 
为所有与会的人备餐。这是一种聚餐。有关这些节日的宗教仪 
式，我已经在从前所写的一部著作里叙述过 了，® 在这里不须作进 
一步的探讨，只要提到一点就够了，那就是 •. 他们的宗教崇拜是一 
种对神恩的感谢，幷向大神及众小神祈祷，希望不断賜福于他们。 

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到中级野蛮社会，特別是从中级 7 7 
野蛮社会进到髙级野蛮社会，氏族日益成为宗教势力的中心和 
宗教发展的源泉。我们所了解的只有阿茲特克人的宗教体系的梗 
槪;但除了他们全民族所奉的神祇以外，似乎还有另外一些神是属 



于比胞族还要小的集团所信奉的。阿茲特克人有教仪和僧侶团 
体，因此我们推测在他们当中宗教仪式与氏族的关系应当比我们 
在易洛魁人所见到的更为密切；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其典礼也和 
他们的社会组织一样，同处于一团迷雾之中。 

(九）一处公共墓地古代的一种(幷不是唯一的）埋葬方式 
是将尸体放在尸台上，直到肌肉全部化尽，再把骨骸收集起来，藏 
在树皮所制的桶里，然后置于专为收存尸骨而建造的一座屋子中。 
属于同一氏族的尸骨通常放在同一屋中。牧师赛鲁斯•拜英顿博 
士于1827年在乔克塔人中发现这种习俗 •，艾 德尔提到切罗基人的 
风俗大致与此相同。艾德尔写道 ：“在 他们的一个市镇上，我见到 
三座这样的屋子，彼此相距颇近； *** 每一座屋子分別收存一个部 
落的尸骨，在每一个形式古老的祖子上面用象形文字标志着家族 
〔氏族〕的 名称： 他们认为把一个亲属的尸骨和一个外人的尸骨混 
在一起是违反宗教规矩的，因为凡是亲骨肉，彼此的骨肉就应当永 
远不分离。” ㉙ 易洛魁人在古代也使用尸台，也把亲属的尸骨藏在 
树皮桶里，往往把它们收存在其所占有的屋子中。但他们也有埋 
葬在土中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同一氏族的尸骨幷不总是埋葬在 
共同的地址，除非他们有一所全村的公共墓地。已故的艾休尔•莱 
特牧师是美国传教师中一位高贵人物的典型，他在塞內卡人当中 
传教历时甚久，他写给我的信中有如下的 报道： “在埋葬死者的地 
址 方面， 我看不出任何氏族制度影响的痕迹。我相信他们是乱葬 
的。不过，据他们自己说，早先时候不同氏族的成员同住在一处的 
现象比现在更为多见。就一个家族而言，他们受家族感情的影响 
较大而受个人利益的影响较小。因此，某些固定葬地所埋葬的大 
部分死者属于同一氏族，这种例子也能偶尔遇到。”莱特先生的意 
见无疑是正确的，同住一个村落的各个氏族的成员都会埋葬在某 
—固定的墓地內；但他们可能把同一氏族的死者葬在彼此靠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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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我们正好在刘易斯顿附近的图斯卡罗腊部落特居地发现 78 
了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个部落有一个公共的墓地，其中凡是同一氏 
族的死者都葬在同一行墓地里。有一行是海狸氏死者之墓，有两 
行是熊氏死者之墓，有一行是苍狼氏死者之墓，有一行是大龟氏死 
者之墓，如此分属各氏族者共有八行墓地。夫妻分葬而且异行；父 
亲与其子女也不同葬 一行； 但母亲与其子女、兄弟与姊妹却葬在同 
一行。这正表明了氏族感情的力量，幷表明在有利条件下恢复古 
代习俗之迅速；因为图斯卡罗腊人现在接受了基督教而未放弃其 
旧礼俗。有一位鄂农达加部的印第安人吿诉作者，在鄂农达加部 
和鄂奈达部的墓地中现在也流行与此相同的按氏族分行的埋葬方 
式。纵或我们不能断言这种习俗普遍流行于印第安人各部落之 
中，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古代必定较多地采用这种埋葬方式，也愿 
意采用这种方式。 

在易洛魁人中，当一个死去的氏族成员下葬时，本氏族全体成 
员都来送葬；不仅易洛魁人如此，凡是文化发展水平与他们处于同 
等状态的其他印第安部落也都如此。至于在下葬时致悼词、安排 
墓穴以及埋葬尸体等事务，则由其他氏族中人为之。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实行一种草率的火葬，同时 
也实行尸台葬和地下葬。火葬只限于对酋长和著名的人物。 

(十）一个氏族会议 氏族会议是亚洲、欧洲、美洲的古代社 
会从蒙眛阶段氏族制度开始形成时起直到文明阶段止的一大特 
色。它是处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又是统驭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 
最高权力机构。日常事务槪由曾长们安排；但涉及总体利益的事 
务则须听从一次会议的决议。会议是从氏族组织产生出来的，所 
以这两种制度幷肩流传了无数年代。會长会议体现了古代开展人 
类智慧而应用于人事的一种方法。它的历史，由氏族而部落而联 
盟，正表现了政治观念从头到尾的全部发生过程，直到继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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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才将这种会议转变为元老院而递传下来。 

形式最简单的初级会议就是氏族会议。这是一种民主大会， 
因为参加会议的每一个成年男子和女子都对他们所讨论的一切问 
题有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选举和罢免首领和會帅，选出司礼，对 
本氏族成员被杀害的事件决定宽赦凶手还是采取报仇行动，以及 
79 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比氏族会议高级的部落会议和更髙级的 
联盟会议都是从氏族会议发展而来的，后两种会议都只有曾长才 
能参加，曾长即作为氏族的代表。 

易洛魁人的一个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具如以上十项 
所述；就我们硏究所及，一般的印第安部落的氏族成员也与此相 
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希腊部落和拉丁部落的氏族，就会发现，除 
了上述第一、第二和第六项外，其余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全都 具备； 
由此推测，那三项在很古的时候可能也曾具备过，虽然我们或许找 
不到确证。 

在易洛魁人中，每个氏族所有的成员在人身方面都是自由的， 
都有互相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首领和啻帅都不 
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靠血绿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 
等和博爱，虽然从来沒有明确规定，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这些事 
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印第安人组织其社会时所依据的社会政 
治体系即以氏族为其基本单元。由这种单元组成的社会结构必然 
也带有这种单元的特色，因为单元如此，其组合物也会如此。这就 
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普遍具有独立意识和个人的自尊心。 

氏族在社会制度中的实在性和重要性就是这样，因为它自古 
以来即存在于美洲土著之中，因为它现在仍然在许多印第安部落 
中具有充分的生命力。它是胞族的基础，是部落的基础，也是部落 
联盟的基础。我们可以更详尽地列出氏族功能的若干细节；不过， 
上述种种已经足可表示出它那历时悠久而能维持不变的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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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人发现美洲之时，印第安人部落一般都组织成氏族，幷 
以女性世系为本位。在某些部落如达科他人中，氏族制已经解体； 

在另外一些部落如鄂吉布瓦人、奧马哈人和尤卡坦的马雅人中，世 
系已经由女性本位改变为男性本位了。在美洲各地的土著中 ，所 
有的氏族都以某种动物或无生物命名，从沒有以个人命名的。当 
社会处在这种低级状态时，人的个体性被氏族所掩 盖了。 我们至 
少可以推想希腊和拉丁部落的氏族在早先某个时期也是如此命名 
的；但当他们在历史上居于显著地位之时，其氏族已经以个人命 
名了。在某些部落中，如在新墨西哥的摩基村的印第安人中，氏 
族成员声称他们就是本氏族命名的那种动物的子孙，大神把他们 
的老祖宗由动物变成了人形 D 鄂吉布瓦人的鹤氏族也有一个与此 so 
类似的神话传说。在某些部落中，氏族成员不吃本氏族命名的那 
种动物，其所以如此，无疑地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关于一个氏族內的人数，则由于氏族的多少以及本部落的盛 
衰而有所不同。塞內卡部三千人平均分 属八个 氏族，每一个氏族 
约合三百七十五人。鄂吉布瓦部一万五千人平均分属二十三个氏 
族，每一个氏族约合六百五十人。切罗基部的每一个氏族平均在 
一千人以上。就主要的印第安部落的现况而言，每一个氏族的人 
数大约在一百人至一千人之间。 

氏族是人类最古老、流行最广的制度之一，这种制度同人类的 
进步过程密切相应，对后者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我们在各大陆上 
那些处于蒙昧社会状态、处于低、中、高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都发 
现有氏族组织；希腊拉丁部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其氏族组织仍 
具有充分的生命力。人类的各支，除了波利尼西亚人以外，似乎都 
已经历了氏族组织的阶段，幷且都已借助于氏族组织而维持生存 
和取得进步。就一种制度历时的长久而言，只有亲属制度可以与 
氏族制度相提 幷论； 亲属制度的出现比氏族制度更早，它一直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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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虽然它所渊源的婚姻习俗很早以前即已废除了。 

氏族制度开始建立得那么早，它所维持的时间又那么长，我们 
不得不认为就此两点已足以证明这种组织对于处在蒙昧状态和野 
蛮状态下的人类是特別合适的了。 


本章注释 

①在自由党创办的政治、文艺和科学综合性杂志 《 美洲评论》1847年号上所发 
表的“斯肯南道关于易洛魁人的信件”〔路易斯_摩尔根，致艾伯特 • 加拉丁〕一文中， 
在1851年刊行的《易洛魁联盟书中，以及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书（斯密逊研 
究所报告，第17卷，华盛顿，哥伦比亚联邦行政 E, 1871年）中，我曾用 tribe 〔特赖布 
=部落〕一词作为 gens 〔氏族〕的同义语，并用它来代替 gens 〔氏族〕，但对这种团体下 
过准确定义。 

@ 〔译者注〕摩尔根在本书中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 periods， 我们译作 
“阶段”；他又将每一个 period 再分为三个 sub-periods, 我们译作“期”以资区别。但 
是，作者本人在行文中对于 psriod 一词时常混用，往往用来代表 sub-period, 例如本 
处的原文为 three entire ethnical periods, 而实际是指中级蒙昧社会、髙级蒙昧社会 
和低级野蛮社会三个 sub-periods。 所以我们译作“期”而不作“阶段”。 

③ 这种面包或糕饼，其直径约合六英寸，厚一英寸。 

④ 〔怀特注〕摩尔根在他的 《 古代社会》手稿中，用铅笔在此处插入 “skirts ' 裙 

子〕一字。 

⑤ “印第安人问题”，《北美评论 》 ，116: 329—388 (1873 年4月），第370页注 。 

⑥ 几个姊妹的儿子彼此互称兄弟而不称表兄弟，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从兄弟以 
示区别。同样，一个男子对于其兄弟的儿子亦称为儿子而不称为侄；而对于其从姊妹 
的儿子亦如对其亲姊妹的儿子一样称之为甥，我们对这种甥称之为从甥以示区别。〔怀 
特注〕这是“类別式”亲属制的一个例子。 

⑦ “氏族成员”一词的原文 gentiles 读音应标作 gen'-ti-les ，这要替不懂拉丁文 
的读者指出一下。 

⑧ 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斯蒂文斯英 
译本(伦敦， 1725— 1726年），第4卷，第171页。 

⑨ 艾瑞腊 ，美洲 大陆及群岛通史》，第4卷，第34页。 

⑩ 艾 瑞腊， 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298页。 

⑪加尔西拉索•德 * 拉 • 维加，《敕撰秘鲁王家印加族源流纪略》，保罗.雷科 
特爵士英译本（伦敦，1688年），第 1G7 页。 

⑫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4卷，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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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没有以血讨还血偾之前，心中有如火烧一般，曰日夜夜，永不安宁。当 
他们的亲戚，或本部落、本家族中的一个成员被人杀害时，哪怕被害者是一个老妇人， 
这仇恨也会父子相传地永世不忘。”见詹姆斯_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 〆 伦敦，1775 
年） ，第150苽。 

⑭特阿多_蒙森，《罗马史》，共四卷， 威廉* 狄克孙牧师英译本， D . D ,( 纽约， 
1870年）第1卷，第 49— 50页。 

⑮奧马哈人的十二个氏族中有拉-塔-达氏，即鸠鹰氏，该氏族所使用的个人名 
字中有下面这些 例子： 


男孩的名字 


阿-希塞-那-达，长翼”。 

格拉-当-诺-彻，“在空中颉颃之鹰”。 
内斯-塔塞-卡，“白眼鸟”。 


女孩的名字 


美-塔-娜/‘黎明时的啼鸟' 

拉-塔-达-温/群鸟中的一只”。 

瓦-塔-娜，“鸟卵”。 

⑯当本文提到某些特殊风俗习惯时，除 非另外 标明其属于某部落，否则一律系 
指易洛魁人。 

® 当人们聚集在会议堂中以后，一位酋长出来致词，介绍被收养者、被收养的理 
由、收养者的名字及其所属氏族、賜给被收养者的名字，等等。随即由两位酋长挽住被 
收养者的手臂，一面唱着收养歌，一面绕行会场；每唱完一句，群众即以合唱和之。需 
要绕行三周，直到唱完歌曲为止。至此，仪式告毕。他们有时也收养美国人以表示一 
种客气 c * 若干年前，我也曾因此而受到塞内卡部鹰氏族的收养，当时即举行过上述的 
仪式^ 

@乔治•格罗特，《希腊史》，共十二卷(伦敦，1869年），第1卷，第194页。 

⑯路易斯 • 摩尔根，荷-德-诺-骚-尼联盟，或易洛魁联盟》(罗彻斯特，纽约州， 
1851 年），第 183页。 

㉘ “司礼”的人数大致和酋长们相等，他们是由每一个氏族的巫师和女家长选出 
来的。选出以后，即召开一次部落会议举行适用于这种场合的仪式来推举他们就职。 
他们原有的名字即被废除，而另授以这种身分的人所专用的名字。在被选任的人中， 
男女人数大约均等。他们是群众的监察人；谁有不良行为，他们有权向会议报告。被 
选出的人有就职的 义务; 但经过相当的服务期间以后，也可以辞去职务，辞职的形式即 
取消其担任司礼时的名字，而恢复其原用的旧名。 

㉔ 摩尔裉，《易洛魁联盟》，第183页。 

㉓ 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 》 ，第 183—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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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魁人的胞族 


胞族的定义——同宗的氏族再结成一种更高級的组 
织——易洛魁人部落的胞族——其组成方式——其作用 

和功能-其社会性与宗教性的作用和功能 -•例证 

——与希腊人的胞族类似；但属于它的原始形态 一一 乔 
克塔人的胞族——契卡萨人的胞族——摩黑冈人的胞 
族——特林吉特人的胞族——胞族制大槪普遢流行于美 
洲土著部落中 

胞族（炉—词，从字面可以看出，是指兄弟同胞的关 
系；这种组织则是由氏族组织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是同一部 
落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为某种共同目的而结成的一种有机 
共同体或联合组织。凡结成一个胞族的氏族通常都是原先由一个 
母氏族分化出来的 o 

在希腊部落中，胞族组织几乎与氏族一样持久，所以它便成了 
一种非常今人注目的制度。雅典人有四个部落，每一个部落分为三 
个胞族，每一个胞族由三十个氏族组成，他们共有十二个胞族、三 
百六十个氏族。每一胞族和每一部落的组合在数目上是如此的精 
确划一，这不可能是氏族分化的自然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结果。正如 
格罗特所提出的看法，这只可能由于立法时为了取得数目手均所 
造成的。凡属同一部落之氏族，一般均出自同一祖先，幷具有同一 



部落名 称； 因此本来不需严格规定由哪些氏族联合成一个胞族，由 
哪些胞族组成一个部落。但由于某些氏族是由一个母氏族分化出 
来的，它们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自然而然组在一个胞族之 
內；希腊人胞族最初形成之时的基础无疑就在于此。至于雅典人 
部落中胞族和氏族数目之所以得到划一的调整，那可以从两点来 
加以解释，其一是合幷疏远的氏族，其二是根据自愿或强制性地转 
移氏族所属关系。 

罗马人的库里亚 （ curia ) —词即希腊语中胞族一词的同义语。 
辿约奈修斯常常称库里亚为胞族。①每一个库里亚有十个氏族，每82 
一个部落有十个库里亚，所以罗马人三个部落共有三十个库里亚、 
三百个氏族。我们对罗马库里亚的功能比之对希腊胞族的功能要 
知道得更淸楚一些；罗马库里亚的功能也要更高级一些，因为库里 
亚直接与政府功能有关。库里亚大会 （comitia curiata ) 是按库里 
亚投票的，毎一个库里亚有一集体票。这种会议直到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一直是罗马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 

希腊人的胞族有下面这样一些 功能： 遵奉某些特定的宗教仪 
式；在本胞族成员被杀害时决定宽宥或报仇；当一个凶手免受惩 
罚之后为他举行祓除礼，作为让他重新回到社会上来的准备。® 

在雅典，当克莱斯瑟尼斯时期形成政治社会以后，胞族组织依旧 
存在，所以到了后期，雅典人的胞族负责管理公民的注籍，从而 
成了维护门阀和证明公民身分的组织。妇女结婚以后，便注籍在 
其丈夫的胞族中 ； 婚生子女则注籍在其父亲的氏族和胞族中。在 
法庭上检举杀害本胞族成员的凶手也是胞族组织的职责。对于胞 
族组织早期和晚期的目的和功能，所已知者具如上述。如果我们 
对于种种细节都能充分了解确切的话，或许会看出胞族组织与公 
众聚宴、公开竞技、名人丧葬、最早期的军队组织、会议的进行以 
及宗教仪式的遵奉和社会特权的保障等等事宜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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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土著中，大多数部落都有胞族组织；这里的胞族组织看 
来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它也象希腊拉丁部落的胞族一样，在组织机 
构的序列中居第二位。在这里，氏族、部落和联盟都具有原始的政 
府功能，胞族却不具备这种功能;但在社会制度中需要一种大于氏 
族而小于部落的组织，因此便赋予胞族以某些有用的权力。美洲 
土著的胞族在基本特征和性质方面都与希腊拉丁部落的胞族属同 
一种组织，但它所表现的是这种组织的原始形态及其原始的功能。 
要想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胞族具有洞察的理解，必须了解印第 
安人的胞族。 

易洛魁人塞內卡部落的八个氏族重行组合为两个胞族如下： 

第一胞族 

氏族一 1. 熊氏； 2•狼氏； 3•海 狸氏； 4.龟氏。 

# 第二胞族 

氏族——5•鹿氏； 6•鹬氏； 7•苍 鹭氏； 8.鹰氏。 

每~ •胞族 (De-S-non-dS'-a-yoh 〔德-埃-农-代 -阿- 约〕）代表 * 
种兄弟关系，也正如印第安语中该词所涵之义。同属一胞族之氏 
族彼此互为兄弟氏族，而与属另一胞族之氏族则彼此为从兄弟氏 
族。所有的胞族，在等级上、性质上和特权上都是平等的。塞內卡 
人在按胞族关系提到氏族之时，称本胞族內的各氏族为兄弟氏族， 
称另一胞族內的各氏族为从兄弟氏族，这是一种普通的习惯。最 
早，同一胞族內的成员是不许相互通婚的，但每一胞族的成员都可 
以和另一胞族內的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这样的禁规倾向于 
表明每一胞族內的各氏族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而来的，因此，禁止 
在本氏族內通婚的规则在该氏族旣已分化 k 后仍然遵守。然而, 
除了不得与本氏族中人通婚以外，这个禁规早已被取消了。塞內 
卡部落有一个传说，认定熊氏族和鹿氏族为两个母氏族，而其他氏 
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分化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胞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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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基础即在于它所由组成的各氏族有着亲属关系。当一个氏 
族由于人数增多而分化为若干氏族以后，便产生一个自然的趋势， 

那 就是： 为了这些氏族全体的共同目的而将它们重行联合在一个 
更高级的组织里。我们对易洛魁人当中其他部落的胞族组成状况 
进行考察，就会看出，一个胞族幷不是一成不变地永久保持同样的 
一些氏族。当各胞族所拥有的氏族数目失去平衡时，必然会产生 
将一个胞族中的某些氏族转移到另一个胞族中去的事情。把胞族 
作为古代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去了解它所由产生的筒易方 
式，幷了解运用这种组织的灵活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氏族的人 
员不断增加，随之这些成员异地而居，于是发生了分离，脫离出去 
的一部分人便采用了一个新的氏族名称。但是，它们早先本属一 
体的传统精神仍会保留着，这就成为它们组合为一个胞族的基础 
了。 

易洛魁人卡尤加部同样也有八个氏族，分组成两个胞族 •，但 这 
些氏族不是平均分配在两个胞族中的。它们的分配 如下： 

第一胞族 

氏族—— 1. 熊氏； 2.狼 氏； 3•龟 氏； 4.鹬氏； 5•鳗氏。 

第二胞族 

氏族——6.鹿氏； 7•海捏氏； 8•鹰氏。 

这些氏族中有七个与塞內卡部相同 •，但 苍鹭氏已绝迹了，代之 84 
以鳗氏，而且转移到了另一个胞族。海狸氏和龟氏③这两个氏族 
也互相改換了所属的胞族。卡尤加人同一胞族的各氏族互称为兄 
弟氏族，而称另一胞族中的氏族为从兄弟氏族。 

易洛魁人鄂农达加部也拥有同样数目的氏族，但有两个氏族 
与塞內卡部的氏族不同名。他们组成两个胞族 如下： 

第一胞族 

氏族 1. 狼氏； 2•龟 氏； 3. 鶴氏； 4.海 狸氏； 5.球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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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胞族 

氏族一6.鹿 氏； 7.鳗氏 ； 8.熊氏。 

在这个部落中，胞族的组成也与塞內卡部有所不同。第一胞族 
中有三个氏族是彼此相同的•，但熊氏族已转移到另一胞族，现在同 
鹿氏族处在一个胞族之內了。氏族数目的分配也是不平均的，这一 
点和卡尤加部一样。同一胞族的各氏族彼此称为兄弟氏族，而对 
另一胞族的氏族则称为从兄弟氏族。鄂农达加部沒有鹰氏，塞內 
卡部沒有鳗氏；但这两个氏族的成员相遇时彼此以兄弟相称，幷说 
他们之间有着关系。 

摩霍克部和鄂奈达部都只有三个氏族，即熊氏、狼氏和龟氏， 
他们都沒有胞族。当组成部落联盟的时候，塞內卡部八个氏族中 
的七个氏族存在于几个部落之中，这从它们当中所设置的首领职 
位可以看得出来；④伹摩霍克部和鄂奈迖部那时已只有上述三个 
氏族了。如果我们假定原先各部落一度是由同样的氏族组成的 
话，那么，上面的情况就表明当时这两个部落已经失去了整整一个 
胞族，其余下的胞族还失去了一个氏族。一个已经组成氏族和胞 
族的部落一旦再行分化时，它就可能按胞族组织分化。虽然一个 
部落中的成员由于通婚而大为混杂，但是，一个胞族中的每一个 
氏族仍由女子和女系的子孙所组成，他们是胞族的主体。他们至 
少乐于共同居留在一处，因此他们也可以集体地分离出去。至于 
氏族中的男性成员，他们和外氏族的妇女结婚以后就随着妻子居 
住，对本氏族沒有影响，因为男子的子女幷不属其父亲的氏族。如 
果我们有一天能详细地恢复印第安人部落的历史原貌，那就必然 
要从氏族和胞族中去探求，这是可以一个部落一个落部地追溯的。 

85在这样一种硏究工作中，将会引起我们注意的 是：是 否曾在某些部 
落中有整个胞族分离出去 之事？ 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易洛魁人图斯卡罗腊部在过去一个遙远不可知的时代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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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团体中分离出去，当他们被发现时，正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纽斯河流域。公元1712年左右，他们被迫离开这个地区，迁到了 
易洛魁人的家乡，幷得到允许以第六员的资格加入易洛魁联盟。 
他们有八个氏族，組成两个胞族 如下： 

* 第一胞族 

氏族 —— 1•熊 氏； 2•海 狸氏； 3 ■大 龟氏； 4•鳗氏。 

第二胞族 

氏族——5.苍 狼氏； 6.黃 狼氏； 7.小 龟氏； 8.鹬氏。 

他们有六个氏族与卡尤加部、鄂农达加部相同，有五个氏族与 
塞內卡部相同，有三个氏族与摩霍克部、鄂奈达部相同。他们曾经 
一度有过鹿氏族，该氏族现在已经绝灭了。还要注意 的是： 狼氏现 
已分化为苍狼氏与黃狼氏，龟氏族现已分化为大龟氏与小龟氏。 
第一胞族中有三个氏族均与塞內卡部、卡尤加部相同，所不同者是 
排除了那分化为二的狼氏族^从图斯卡罗腊部离开其同种部落到 
他们重新返回为止，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一个 
氏族持续之长久。在图斯卡罗腊部也和在其他部落中一样，凡属 
同一胞族的各氏族彼此称为兄弟氏族，而对另一胞族的氏族则称 
为从兄弟氏族。 

在这几个部落中，胞族的组合有所不同，由此看来，可能胞族 
每隔一段时间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改变其所拥有的氏族。有些氏 
族人员增多，日趋昌盛；有些氏族遭到灾难，日趋衰微;有些氏族则 
完全绝灭。因此，为了保持各个胞族的人数约略相等，就有必要将 
某些氏族从这一个胞族转移到另一个胞族中去。从远古以来，易 
洛魁人当中即已存在胞族组织。这种组织大槪要比部落联盟更 
早，联盟是在四百多年前建立的。各胞族在其所包括的氏族方面 
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这种差异体现了每一个部落在时距中的兴衰 
变化。但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差异毕竟是微细的，这倒有助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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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族也和氏族一样地能维持长久。 

86 易洛魁人诸部落共有三十八个氏族，在其四个部落中共有八 
个胞族。 

虽然我们对于希腊胞族的功能所知有限，但可以想象得到，易 
洛魁人的胞族在其目的与作用方面都比不上希腊人的胞族；就我 
们对于罗马部落中的胞族的作用所知者来看，易洛魁人的胞族也 
比不上。我们将希腊罗马人的胞族和易洛魁人的胞族相比拟，就倒 
退了两个文化期，倒退到了一个极其不同的社会状态之中。区別 
在于进步程度，而不在于性质；因为在每一个种族里都有这同一种 
组织，这种组织都是从同一种或类似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幷且，每 
一个种族都在长久的时期內保持这种组织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 
成部分。在希腊罗马部落中，氏族社会必须持续到玫治社会的代 
兴；在易洛魁人中，它一直持续着，因为他们更落后于文明社会两 
个文化期。由此可见，凡是与印第安胞族的功能与作用有关的事 
情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事情将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种制度的原 
始特征，这种制度后来在一个更加发达的社会状态下具有非常重 
要的影响。 

在易洛魁人中，胞族的目的半属于社会性的，半属于宗教性 
的。它的功能和效用，可以从实际例子中得到最好的说明。我们 
就从最小的事情竞技谈起，这在部落会议或联盟会议上是常常举 
行的。例如，塞內卡部举行球赛是以一个胞族对另一个胞族进行 
的；两个胞族还相互以比赛的结果来赌胜负。每一个胞族挑出其 
最优秀的球员，通常每方是六至十人；每一个胞族的全体成员都聚 
集起来，分列在比赛场地的两边。比赛开始以前，双方的胞族成员 
都把个人的财物拿出来作为对比赛结果押下的赌注。这些赌注交 
给专人保管以等候比赛终局。比赛在活泼热烈的气氛下进行，景 
.象至为激动。各胞族的成员，在双方对面的席位上，兴奋地注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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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每逢本胞族球员获胜一次时即向他高声喝采。® 

胞族组织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得很淸楚。在部落会议上，每一 
个胞族的首领和曾帅们通常分坐在想象的会议篝火的两方，发言 
者向两方对坐的团体致词，把他们作为两个胞族的代表。红种人 
在处理事务时特別喜欢遵守诸如此类的仪节。 

其次，当发生一次谋杀案件以后，通常的情况是 这样： 被害者 
的氏族召开会议，先将事实确定，再决定采取如何报仇的手段。凶 
手的氏族也召开一个会议，力求与被害者的氏族取得调解或求其 
对罪行加以宽宥。但是，如果凶手和被害者分属不同的胞族，则凶 
手的氏族往往召集同胞族的诸氏族，联合起来向对方求得宽宥。 
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胞族会议，然后推一个代表团带着一串 
白贝壳珠到对方胞族去说情，请求对方召开胞族会议来调解罪 
行。他们对被害者的家族及其氏族表示遗慽，幷献上珍贵的礼物 
以求赎。交涉一直在双方胞族会议之间进行，到取得肯定或否定 
的结果为止。由几个氏族组成的胞族，其势力自然比单个氏族为 
大；所以推动对方的胞族出面，就会更容易取得宽宥，特別是在情 
有可原的时候。由此我们可以明 白：希 腊人在进入文明阶段以前， 
在处理谋杀案件以及在凶手免受惩罚以后为他行祓除礼时，其胞 
族虽不是唯一的负责者却承担主要的任务，这是多么自然的 现象； 
而当他们建立了政治社会以后，其胞族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在法 
庭上控诉凶手的责任了。 

当部落中某些被公认为重要的人物死后举行丧葬时，胞族组 
织以特別显箸的身分出现。死者同胞族的成员集体作为丧主，而 
仪式则由另一胞族的成员引导。如果死者是一位首领，则通常在 
下葬以后，立即由另一胞族将他居官所戴之贝壳珠串送往鄂农达 
加部的中央会议篝火旁，作为他逝世的讣吿。这串贝壳珠一直保 
存在那里，直到继任者就职时才转授给他作为他的官徽。塞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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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八位首领之一的美湖（盖-內-鄂-迪 -约） 举行葬礼时（在几年以 
前），有二十七位首领和曾帅以及两胞族的大批成员云集会葬。 
向死者遗体的例行致词，以及出殡以前的其他种种致词，均由对 
方胞族成员担任。当一切致词完毕后，即由对方胞族所选之人将 
遗体抬至墓穴，跟随在后面的行列，首先是首领和酋帅们，其次是 
死者的家属和本氏族成员，再其次是本胞族中其余的成员，最后 
邱 是对方胞族的成员。遗体被安放在墓中以后，首领和曾长们环绕 
着墓穴站成一圈以便塡土。由年长者开始，每人塡土三铲，这是他 
们的宗教所定的铲数；第一铲与大神有关，第二铲与太阳神有关， 
第三铲与地母神有关。墓土塡毕，年纪最老的首领就表示把死者 
曾任首领职位的标志——“角”——安放在墓顶上，正当死者的头 
部，一直放到继任者就职时为止，不过这都只是口头上一种象征性 
的说法而已。当继任者举行就职仪式时，据说是把“角”从死去的 
首领的墓上取下来，放在继任者的头上。©我们仅从丧葬这一项习 
俗中即已明显地看出胞族的社会性功能和宗教性功能，也看出它 
之所以存在于古代社会的组织体系中是有其自然之理的。 

胞族对于各氏族选举首领和會帅的事情也直接有关，他们有 
投票反对或同意之权。当一个死去了首领的氏族选出一个继任 
者，或选出一个低一级的酋长以后，必须得到每一个胞族的认可， 
这一点已在前文讲过。选举需要等待本胞族內各氏族的认可，这 
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还需要得到对方胞族的默许，而对 
方胞族有时也可能表示反对。关于承认或否定选举的问题，每一 
个胞族举行一次会议，然后宣布其决议。如果提名的人选得到双 
方胞族会议的同意，选举即吿完成；如任何一方胞族反对，原来 
的人选即被取消，而由本氏族另行选举。如前所述，氏族的选举 
旣经胞族同意之后，新首领或新酋帅还需要由联盟会议授予职位， 
因为只有联盟会议才有授职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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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卡部的巫术会现在已经沒有了，这是近代才取消的；早先 
有过这种会，而且这曾经是他们的宗教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举行一次巫术会就是奉行他们最高级的宗教仪式，就是应用他们 
最高级的宗教法术。他们有两个这样的组织，每一胞族有一个，这 
就更进一步证明胞族与宗教典礼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关于这种 
会及其仪式，我们现在所知者极少。每一个巫术会是一种兄弟团 89 
体，接受新成员要通过正式的入会式。 

就政府功能这个名词的狭义而言，胞族是沒有这种功能的，只 
有氏族、部落和联盟才有这种功能。但是，胞族在参与社会事务时 
具有很大的行政权力；而当民众的状况向前进步时，它就愈来愈干 
预他们的宗教生活了。印第安人的胞族沒有正式的领袖，这和希 
腊人的胞族、罗马人的库里亚有所不同。无所谓胞族的酋长，也无 
所谓专属于胞族而不属于氏族或部落的宗教官职。易洛魁人的胞 
族制度正处于该组织的原始雏 型下; 但由于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发 
展，这种制度产生出来了，而且长久地保持下来，因为它能适应必 
不可缺的需要。我们将会看出，人类制度中凡是能维持长久的都 
与一种永恒的需要有关。旣然存在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则一定 
会出现胞族。然而，要显示出这种组织可能发挥的一切效用，那就 
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进一步的经验。 

根据一般原则来推论，在墨西哥和中美的村居印第安人当中•， 

胞族制度必定存在过；而且，必定比易洛魁人的胞族组织得到过更 
充分的发展幷具有更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在西班牙征服后的第 
一个世纪中那些西班牙作家的详细记载里，所能见到有关这种制 
度的材料只有片鱗只爪。占居特拉斯卡拉村四个区的特拉斯卡拉 
人的四“族”很可能就是四个胞族。以他们人数之多而言，足可以 
成为四个部落；但因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操同一种方言，所以 
显然一定会形成胞族组织。每一族（或可径称之为胞族）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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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组织，彼此区別明显，各有其特殊的服裝与旗帜，各有其统帅 
(其名称为 Teuctli ), 那就是军事总指挥。他们是以胞族为单位去参 
加战斗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也有按胞族和按部落组成军队的情 
况。例如，涅斯托耳向亚加米农进忠吿说•.“把军队按胞族和按部 
落分编一下，以便胞族支援胞族，部落支援部落。” ® 在最先进的氏 
族制度下，按亲属组织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组织军队的基础。 
同样，阿茲特克人占居墨西哥村，也分为四个不同的区，本区人彼 
此的亲密关系超过与旁区人的关系。他们也象特拉斯卡拉人一样 
分为各族，看来很可能是按四个胞族分別组织的。各族的服装与 
90徽帜各不相同，参加战爭时也各成一队。他们的地域称为墨西哥 
的四区。关于这一方面，下文还会谈到。 

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印第安人部落中，胞族组织是否普遍 
流行，这个问题尙未得到深入的调查硏究。但因胞族乃是这一整 
套组织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是自然而然会要出现的；同 
时，胞族除了政府功能之外还有它所适用的其他用途;根据以上两 
点来看，大槪在这些印第安人的主要部落中，一般都有脾族组织。 

在某些部落中，胞族是以显著的面目出现的组织。例如，乔克 
塔人的氏族联合成两个胞族，我们必须首先提他们的胞族才能表 
明各氏族彼此的关系。其第一个胞族称为“分离之族、共包栝四 
个氏族。第二个胞族称为“钟爱之族”，也包括四个氏族。将人民按 
照氏族如此划分，从而形成两个胞族。当然，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 
胞族的功能；不过，即使我们不了解其功能，仅从这种区分本身也 
能肯定胞族组织的存在了。根据印第安人经验中所已知的事实， 
可以从理论上推断一个部落联盟是怎样从两个氏族演化而来的， 
我们之所以提两个氏族是因为从未见到任何部落少于两个氏族 
者。这个演化过程当如 下述： 一个氏族的成员人数增多而分化为 
两个氏族;这两个氏族再进一步分化，到了某个时候就会重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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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两个或更多的胞族。这些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其成员操同一种 
方言。历时旣久，这个部落又因分裂作用而变成几个部落，而它 
们又重行组合为一个联盟。象这样的一个联盟就是由两个氏族通 
过部落和胞族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契卡萨人组成两个胞族，其一包括四个氏族，另一包括八个氏 
族，如下所述： 

第 一 、豹胞族 

氏族——1.野 猫氏； 2 •鸟 氏； 3 •鱼 氏； 4 •鹿氏。 

第二、西班牙胞族 

氏族—— 5 .浣 熊氏； 6 .西班 牙氏； 7 .皇 家氏； 

8•胡什-科- 尼氏； 9•松鼠氏；10•鳄 氏； 

1 L 狼氏； 12•山乌氏。 

我不可能列述有关乔克塔人和契卡萨人胞族的细节。大约在 
十四年前，牧师赛鲁斯 • 拜英顿博士和查理 • 柯普兰德牧师把这 
些组织的情况吿诉我，但是沒有论到它们的效用和功能。 

胞族是由于氏族再分化而自然形成的，这一点可以从摩黑冈 
部落的组织经过得到十分全面的证明。该部落原有狼氏、龟氏、火 9 1 
鸡氏三个母氏族。 

这三个氏族都再次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成为独立的氏族•，但 
他们仍然保持以母氏族之名作为各自所属的胞族之名。換言之， 
每一个氏族所分化出来的各氏族再组合为一个胞族。这一现象确 
证了下述的自然发展过程，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內，一个氏族 
分裂为几个氏族，它们又再联合为一个胞族组织，幷以胞族所采用 
的名字来表示出这一点。其组织 如下： 

第一、狼胞族 

氏族一 h 狼氏； 2•熊 氏； 3.犬 氏； 4.负鼠氏。 

第二、龟胞族 

氏族——5.小 龟氏； 6.泥龟氏； 7•大 龟氏； 8.黃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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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火鸡胞族 

氏族——9.火 鸡氏； 】0. 鹤氏； 丨】.雛鸡氏。 

由此可以看出，母氏族狼氏分化为四个氏族，龟氏分化为四个 
氏族，而火鸡氏分化为三个氏族。每一个新氏族都取了一个新名 
字，而原来的母氏族仍保留其旧有的名字，这个旧名字因为是从前 
固有的，所以便成为胞族的名字了。关于氏族之分化出新的氏族， 
幷随之将本身所分化出来的氏族再组成胞族，要在美洲印第安人 
部落中找到象上面这样淸楚明白的证据，那是少见的。这个证据 
也表明了胞族的建立是以氏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般而 
言，产生其他氏族的母氏族的名称都无从知道了；但每每在这些情 
况下，它总是保留作为胞族名称的。印第安人的胞族，也象希腊人 
的胞族一样，是一种偏重于社会性和宗教性的组织而不是一种政 
府组织，因此，从表面来看，它不如一个氏族或部落那么突出显著， 
氏族和部落在社会上是政府组织的主体。雅典人有十二个胞族， 
名垂于历史者只有一个。易洛魁人的胞族沒有名字，只具有一种 
兄弟关系而已。 

特拉华人和猛西人也有狼氏、龟氏和火鸡氏这三个氏族。在 
特拉华人中，每一个部落有十二个尙未正式形成的氏族，它们象是 
氏族內的家族，还沒有取得氏族的名称。然而，这正是一个向氏族 
发展的运动。 

西北沿海的特林吉特人也有胞族组织，这从他们的氏族组织 
情况一下子便可看出。他们有两个胞族 如下： 

第一、狼胞族 

氏族——熊氏； 2.鹫 氏； 3.海 豚氏； 4 •鲨 氏； 5•海雀氏„ 

92 第二、鸦胞族 

氏族——6.畦 氏； 7.鹅 氏； 8.海 狮氏； 9.枭 氏； 10.鲑氏。 

他们禁止胞族內通婚，这件事本身就证明毎一胞族內的各个 


98 



氏族是源出于同一母氏族的。⑧狼胞族內任何一氏族的成员都可 
以和对方胞族中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反之亦然。 

如上所述种种事实，已证明了在美洲几种语系的土著中都存 
在胞族组织。从上面所列举的各部落中均存在胞族这一现象可以 
推测这种组织在加诺万尼亚族系中也会普遍流行。在村居印第安 
人中，氏族和部落的数目更多，胞族也就必然会更为重要，幷因此 
必然会发展得更充分一些。印第安人的胞族，作为一种制度来说， 
仍处在原始的形态下，但它已经具有希腊罗马胞族组织的基本成 
分了。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古代社会的全套组织系统，即氏族、胞 
族、部落和联盟，统统都存在于美洲大陆，而且都具有充分的活力。 
我们还嬰举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实氏族组织在各个大陆上的普遍 
存在。 

如果今后能专门致力于硏究美洲土著部落中胞族组织的功 
能，所得到的知识将会解释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中许多尙 
未弄淸楚的特殊现象，而对他们的习俗，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 
方式将会补充新的说明。 


本章洼释 

①“这些名词可以译成希腊文如下：特赖布 （tribe) 可译怍 phylS 和 trittys {:部 
落〕，庳里亚 (cuda) 可译作 phratra 和 lochos 〔胞族〕。”哈利卡纳苏斯的迪约奈修 
斯，《罗马古事记》 2.7.3; 参看同书 2. 13。 

③这种祓除礼由胞族举行这是埃斯库罗斯告诉我 们的： “同胞们用什么样的情 
谊之杯来洗净他的手?”埃斯库罗斯'釔仇神》，656。 

③ 〔怀 特注〕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原稿中划去了“龟氏”，改为“ 鹬氏” 。〔译 
者注〕据本 文对照 ，可知摩尔根原稿所改正的是对的，排印时未注怠，反而误植， 相沿 
至今。 

④ 〔译者注〕可参看本书本编第5草，原书第118—119页^ 

⑤ 摩尔根，《荷-德-诺-骚-尼联盟，或 M 洛魁联盟》(罗彻斯特，纽约州， 1851 
年），第 294—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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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按照易洛魁人的迷信，灵魂脱离躯壳以后由地升天要经历十天的行程。在人 
死后十天以内，居丧者每夜相聚为死者哀哭，极其悲恸。唱挽歌或号哭的都是妇女。还 
有一个古礼，就是在此期间，每晚在基上燃火。到第十一天，他们荜行一次 宴会； 死者 
的灵魂这时已到达天上了，天上为安息之所，用不着再为他悲哀了。既行此宴，悲哀 
即止。 

⑦ 荷马，《伊利亚特》，2.360。 

⑧ 赫伯特 * 霍威_班克罗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诸州的土著 h 共五卷 （纽 约， 
1875年），第1卷，第109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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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易洛魁人的部落 


部落作为一种组织*一一由操同一种方言的氏族组成 
——地域的隔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和分裂^—部落是食 
然形成的——例证——部落的特征——具有一块领土和 
一个名称一~种独用的方言——授职及罢免首领和酋 

帅的杈利-种宗教信仰和崇拜-^长会议-在 

某些情况下推立一个全部落的最 高曾长- 三种顺序相 

承的氏族政府 形式： 第一种形式为一权政府；第二种形式 
为两权分立政府；第三种形式为三杈幷立政府 

如果要根据构成部落的固定要素来叙述印第安人的部落，那 
是很困难的。然而，印第安人的部落自有其鲜明的特征，而且是美 
洲大部分土著所具有的基本组织。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有着大量 
独立的部落，这是由于自然的分裂过程造成的。每一个部落都自有 
其名称，自有其不同的方言，自有其最高政府，自有其所占据所保 
卫的领土，因此它便各自具有特色。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个部 
落，因为当方言尙未出现差异之时，部落也就还沒有彻底分离。由 
此可知，印第安人的部落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同一支民族从他 
们所占有的地域內分离出去，接着语言发生了歧异，然后分裂、独 
立而形成了另一个部落。 

我们已经谈过，胞族是一种偏重于社会性而不偏重于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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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但氏族、部落和联盟却是政治观念发展过程中合乎 逻辑的 
必然阶段。在氏族社会里，如果沒有部落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联盟；如果沒有氏族，也就不可能有部落，但胞族则可有可无。在 
本章中，我将致力于指出这许多部落所由形成的方式（假定它们是 
起源于同一原始人群），指出它们不断分裂的原因，指出印第安人 
的部落作为一种组织而言究竟有何主要的显著特性。 

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虽然人数都有限，但因各有其专用的方 
言，各有其分据的领土，所以使人们曾以“民族” 一词称之。然而， 
94严格地说来，“部落”和“民族”幷不等同。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尙未 
兴起；要等到同一个政府所联合的各部落已经合幷为一体，就象阿 
提卡的雅典人四个部落的合幷、斯巴达的多利安人三个部落的合 
幷、罗马的拉丁人和萨宾人三个部落的合幷那样，才有民族兴起。 
组织联盟的条件是各个不同领土范围內的独立部落；但合幷作用 
却以更高级的方式将它们结合于同一领域之中，虽则各氏族和各 
部落的地方分离倾向仍将继续存在。部落联盟与民族最为近似， 
但却非绝对等同。凡是存在氏族组织的地方，其一系列组织机构 
所产生的一切名称都需要予以精确的叙述。 

印第安人的部落由若干氏族组成，这些氏族是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氏族发展而来的，其所有的成员都因通婚而混合，都说同一 
种方言。对一个陌生的外人来说，只能看到他们的部落，看不到他 
们的氏族。在美洲土著当中，一个部落包括操不同方言的人民的 
例子是极其罕见的。凡遇到这样的例子，那都是由于一个弱小的 
部落被一个方言很接近的强大部落所兼幷的结果，如密苏里部瓦 
解以后被鄂托伊部所兼幷就属于这种例子。我们发现，大部分土 
箸都生活在独立的部落中，这个事实说明在氏族制度下政治观念 
发展的迟缓与困难。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达到了他们所知道的最 
髙阶段，那 就是: 操同一语系中各种方言的一些部落组成了一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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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在美洲任何地方，从未见到若干部落合幷成一个民族的例子。 

在氏族组织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分化的倾向，这种倾向 
显然有碍于蒙昧人和野蛮人部落的进步。加之，他们的社会状态 
以及他们所占地域之辽阔，使得他们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歧 
异的倾向，这就更妨碍他们的进步了。一种口语，虽然其词汇能维 
持得很久，其语法形式能维持得更久，但总不可能永不改变。人们 
在地域上相互分离以后，到了相当时间就会引起语言的变化 •，而 语 
言的变化又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至于各自独立。这不是 
一个短时期的事情，这是几百年、最后累至数千年的事情。我们 
假定南、北美洲大量的方言和语系，除了爱斯基摩语以外，都是从 
同一种原始语言衍化出来的，它们形成所需要的时间当以文化上 
三个期来衡量。 

由于自然的发展，新部落也象新氏族一样地不断形成；而美洲 
大陆之辽阔显然更加速了这个过程。方法是很筒单的。首先，有一 95 
个中心地区因生活资料优裕而造成人口过多，于是便出现一个人 
口逐渐外流的现象。一年一年不断地外流，这样就在距本部落原 
地颇远的地方出现一群为数相当多的居民。久而久之，外移者的 
利害关系与本部落迥不相同，他们在感情上也成了异乡之客，最 
后在语言上也发生了分歧。即使他们的居域与原地毗邻，也会 
因此而分离独立。一个新部落就这样形成了。上面这段简括的叙 
述，说的是美洲土著的部落所由形成的方式，但也得视为普遍的情 
况。无论在新占有的领域或旧领域內，上述的过程一代复一代地 
重演下去，我们必须认为这是氏族组织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结 
果，也与他们处境的需要有关。当人口增多以至生活资料感到紧 
张时，过剩的人口就迁到一个新地方去，他们很容易在新地方立 
足，因为在一个氏族內或在任何几个氏族联合的一伙內都有一个 
完备的政治机构村居印第安人也重貧这种过程，不过方式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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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当一个村落的人口过多时，就有一批移民迁往同一条河流 
的上游或下游处，着手另建新村。每隔一段时间就重复一次，于是 
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村落，它们各自独立，成为一个自治团体；但彼 
此订立盟约或结成联盟，以便互相保卫。方言的分歧终究会要发 
生，从而使它们彻底发展为新的部落。 

部落的增衍由此及彼，其方式可以用实例来直接说明。部落 
分离的事实，一部分根据传说，一部分根据各个部落包括若干相同 
的氏族，还有一部分则由操同一语系的方言推论而知的。分离以 
后，虽经几个世纪，它们仍会保留一些相同的氏族。例如，休伦人 
(现称为维安多特人）与易洛魁人分离后至少经历了四百年，但他 
们仍有六个氏族与易洛魁人塞內卡部的六个氏族同名。又如，波 
塔瓦塔米部有八个氏族与鄂吉布瓦部的八个氏族同名，但前者另 
外还有六个氏族，后者另外还有十四个氏族，彼此不同名；这说明 
自从他们分离以后每一个部落又因分裂而形成了新的氏族。还有 
一个部落也是从鄂吉布瓦部分离出来的，其分离的时代比波塔瓦 
塔米部更早，也可以说是从鄂吉布瓦与波塔瓦塔米这两个部落共 
同的母部落分离出来的，这就是迈阿密部，他们只有三个氏族与鄂 
吉布瓦部的氏族同名，即狼氏、野凫氏和鹫氏。加诺万尼亚族系诸 
96部落详细的社会史就隐藏在氏族的发展史中。如果有一天能对这 
方面进行大力的硏究，那么，氏族本身将会成为可靠的响导，旣能 
引导我们了解某一族系诸部落由此及彼的分离程序，还可能引导 
我们了解美洲土著大多数族系由此及彼的分离程序。 

下面的实例是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举出来的。密苏里的 
八个部落被发现时正占有密苏里河沿岸一千多英里的地带；以及 
该河支流堪萨斯河和普拉特河沿岸；还有衣阿华的几条小河流域。 
他们还占有密西西此河西岸之地，下至阿肯色河为止。他们的方 
言表明他们在最后一次分化之前是分为三个部落的； 即： 第一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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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包括蓬卡部和奥马晗部，第二个部落包括衣阿华部、鄂托伊部和 
密苏里部，第三个部落包括鸦声部、鄂萨芝部和夸帕部。这三个部 
落无疑地是由一个母部落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属 
于达科他语系，而他们的方言彼此接近的程度远甚于同该语系中 
其他方言的关系。由此，在语言方面，他们也有必要从一个母部落 
分化出来。他们从密苏里河流域的一个中心地区逐渐沿河两岸向 
上下游扩散，他们居住地址距离越来越远，随即造成利害关系的分 
歧，接着再有语言的差异，最后各自独立。一支人就这样沿着一条 
河流向一个大草原扩散出去，起初可能分离成三个部落，后来再分 
离成八个部落，每一个分离出去的部落都保持其组织上的完整性。 
分离旣不是一场冲突，也不是一场感觉到的灾难•，而是在一片辽阔 
的地域內自然扩散所造成的分割，继之以彻底的离异。居住在密苏 
里河最上游的是奈厄布雷腊河口附近的篷卡部，居住在最下游的 
是阿肯色河流入密西西比河处的夸粕部，这两部之间的距离将近 
一千五百英里。其中间地区，限于密苏里河岸上狭长的森林地带， 
则为其余六个部落所占有。他们都是标准的沿河部落。 

我们在苏必利尔湖地区的部落中可以找到另一个实例。鄂吉 
布瓦部、渥太华部①和波塔瓦塔米部是从一个母部落分化出来的； 
鄂吉布瓦部是本支，因为他们仍住在原地，即苏必利尔湖口附近的 
大渔场。而且，其他两部人称他们为“大哥”;而渥太华部被称为“二 
哥”，波塔瓦塔米部被称为“小弟”。根据方言差异程度的大小可以％ 
看出，波塔瓦塔米部先分离出去，渥太华部后分离出去，因为前者 
的方言差异最大。当公元 MW 年鄂吉布瓦部被我们发现的时候，他 
们正位于苏必利尔湖口的急流地区，已经从这里沿该湖南岸扩展 
到昂托纳冈所在地，又沿该湖东北岸向圣马利河扩展，正朝着休伦 
湖的方向。他们的地理位置极有利于过渔猎生活，这正是他们的 
主要依靠，因为他们幷不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在北美，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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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论比亚河谷一处以外，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他们旣 
占冇这种地利，毫无疑问地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印第安人，幷连续不 
断地分批移民出去形成独立的部落。波塔瓦塔米部占据上密执安 
和威斯康星交界的地区，1641年之时，达科他人正在把他们从这个 
地区赶出去。渥太华部早先的住址据推测当在加拿大的渥太华河 
沿岸，到了这时，他们已经向西迁移，据有乔治湾、马尼土林群岛和 
马基诺，幷从这些据点正向南扩及于下密执安各处。原先本是一 
支人，有着共同的氏族，他们终于顺利地吞幷了大片的 地域。 早在 
被我们发现以前，他们已经由于地区的分隔和住址相距的遙远而 
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各自独立的部落。这三个部落的领域毗邻， 
他们组成了一个互相保卫的同盟 ，美 洲人称之为“渥太华联盟”。这 
只是一个攻守同盟，大槪幷不是一个象易洛魁联盟那样严密的 
组织。 

在这三个部落分离以前，另一个同源的部落迈阿密部先已从 
鄂吉布瓦人当中分裂出去了，或者说从他们共同的母部落当中分 
裂出去了，他们迁到了伊利诺斯州中部和印第安纳州西部地方。追 
随他们迁徙的踪迹而来的是伊利诺部，这是稍晚一些从同一母体 
分裂出来的部落•，伊利诺部后来再分成皮欧里亚部、卡斯卡斯基亚 
部、韦阿部和皮安克朔部。他们的方言以及迈阿密部的方言，均与 
鄂吉布瓦部的方言最为接近，其次则与克里部的方言接近。③所有 
这些部落都从苏必利尔湖畔大渔场这个中心地址向外迁徙，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它说明了新部落之所以形成是与生活资 
98 料的天然中心有关的。新英格兰、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 
罗来纳等地的阿耳贡金人也很可能是出自这同一来源地。我首先 
提到的那些方言之形成，以及它们目前所存在的一切差异之产生， 
都需要经历几个世纪才会实现。 

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或体现了部落由此及彼演变的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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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体现了从一个定居于优越地带的母部落分离出去的自然过程。 
如果让我们用强调语气来描绘的话，那么可以说，每一批移民都具 
有军事殖民的性质，其目的在于找寻和占有一块新地域；他们在起 
初是想尽量保持与母部落的关系。他们就以这种连续不断的迁移 
运动来力求扩大他们的共同领土，然后又力求抵抗异族入侵他们 
的疆域。我们通常见到，凡是说同一语系各种方言的印第安部落， 
不论怎样扩张他们的共同地域，其领土总是互相毗连，这是一个値 
得注意的事实。人类所有的部落，凡是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大多也 
是这样。这是因为当人们从某个地理中心扩散出去，幷为了生活 
资料、为了占据新领土而坚持艰苦斗爭的时候，仍与其故乡保持联 
系，以便在遇到危急时获得援助，在遇到灾难时能有退避之处。 

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能逐渐发展到人口过量从而成为一个移 
民运动的发源地，那就必然在生活资料方面特別富裕。在北美洲， 
这样的天然中心为数是很少的。屈指可数者只有三处。第一是哥伦 
比亚河谷地带，在人们尙未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前，这个地方 
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其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实为全球之冠 ;© 第二 
是苏必利尔、休伦和密执安三湖之间的半岛，这里是鄂吉布瓦人所 
居之处，也是许多印第安部落的发祥地；第三是明尼苏达州的湖泊 
区，现在的达科他部即发祥于此。北美洲只有这几个地区可以称 
之为生活资料的天然中心和过量人口的天然发源地。我们有理由 
相信明尼苏达在被达科他人占领以前曾经是属于阿耳贡金人的一 
部分领域。人们学会了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后，自倾向于过 99 
定居生活，幷局囿于较小的地域內，而人口也将增多；但是，这幷沒 
有能把控制_洲大陆之权转让给那些最先进的、几乎完全以耕种 
度日的村居印第安部落之手。在那些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主要部 
落中，园艺流行因而使他们的情况大为改善 。 当北美洲被发现之 
时，这片辽阔的地域正被他们以及无园艺印第安部落所占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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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正不断地充斥于该大陆的各地。⑤ 

100 部落和方言的增多，成为土著间不断发生战爭的根源。一般 
而言，相持最久的战爭总是在不同语系的部落之间进行的；如易 
洛魁人与阿耳贡金人的战爭、达科他人与易洛魁人的战爭即是。反 
之，阿耳贡金人与达科他人彼此一般相安无事。否则，他们就不 
会占据相邻的地域了。易洛魁人却是一个最恶劣的例外，他们对 
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伊利部、中立部、休伦部和苏斯魁罕纳部 
进行了一场歼灭性的战爭。操同一语系方言的各部落之间可以凭 
口语交涉，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他们也知道，彼此同 
宗，原是天然的盟友，理当互相依靠。 

一个地区的人口数，要受该地所产生活资料总量的限制。当 
人们主要依靠渔猎为生时，维持一个小部落的生活就需要一片辽 
阔的地域。在渔猎之外增加了淀粉食物以后，一个部落所占有的 
地面按人口比例来说仍然是很大的。纽约州的面积为四万七千平 
方英里，其所容纳的印第安人，包括易洛魁人和哈得孙湾东岸及长 
岛上的阿耳贡金人、包括该州西部的伊利部和中立部，从来不曾超 
过二万五千之数。以氏族为基础而根据人身关系建立起来的政府 
不可能发展充分的中央权力来适应和控制不断增加的人口，除非 
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 

在新墨西哥州 、墨西 哥和中美的村居印第安人中，一个狭小地 
区人口的增长幷未妨碍分化的过程。每一个村落通常就是一个独 
立的自治团体。如几个村落共沿一条河流而彼此邻近，其居民往 
往出自同源，而且他们或者处于同一部落政府之下，或者处于同一 
101朕盟政府之下。单就新墨西哥州而论，约有七种语系，每一语系又 
分若干种方 言:在 1540— 1542年科罗纳多远征之时，发现的村落 
数目很多，但都很小。在锡博拉、图卡扬、奎维腊和赫墨茲各发 
现七个村落，在提格克斯发现十二个村落，⑥此外还发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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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近的居民团体。每一个团体是否结成联盟，这一点沒有纪 
载。摩基的七个村落（即科罗纳多远征时的图卡扬村落)据说现在 
是结成联盟的，当它们被发现时或许即已如此。 

上述的例子所证明的分化过程在美洲土著中已经进行了数千 
年之久，就我们所知，仅仅在北美已经发展出四十种语系；每一种 
语系分为许多种方言，其数目与独立的部落数相等。他们的经验 
大槪只是重复亚洲、欧洲和非洲部落处于相应状况下的经验。 

根据以上的观察，显而易见，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是一种极其 
简单而落后的组织。组成一个部落只需要几百人，充其量几千人， 

使这个组织在加诺万尼亚族系中处于受尊重的地位就行了。 

现在再来谈谈印第安部落的功能和属性，可以按照下列各项 
一一 讨论： 

( 一 ） 具有一块领土和一 + 名称。 

(二） 具有独用的方言。 

(三） 对各氏族选出来的首领和會帅有授职之权。 

(四） 对这些首领和曾帅有罢免之权。 

(五） 具有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 

(六） 有一个由會长会议组成的最高政府。 

(七） 在某些情况下有一+部落大首领。 

关于上述各项部落属性只需略述一下就够了。 

( 一 ） 具有一块領土 和一 + 名称 他们的领土包括他们实际 
居住的地域，还包括他们在渔猎时足迹所到的周围地区那么大的 
范围，同时也得是他们有能力防御其他部落侵入的范围。如果他 
们的紧邻是操不同语系方言的部落，那么在双方领土之间，就有一 
片广阔的边区是中立地带，不属于任何一方；但如果彼此是操同一 
语系方言的部落，则这个间隔地带比较狭小，也不是划分得那么淸 
楚。象这样划分得不大完善的地域，无论大小，都是属于各部落所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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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的领土，別的部落承认如此，本部落也就视为自己的领土而保 
卫之。 

一个新部落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名称以资区別，从 
通常所见的名称的特征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名称必定是根 
据偶然事件取得的，幷不是费心思想出来的。例如，塞內卡部自称 
为“崇丘之民” ( Nun - da '- wS - o-no 〔农-达-瓦-鄂-诺〕 ） ，图斯卡罗腊 
部自称为“著对衣之民” ( Dus - gaLo - weh - o - m / 〔杜斯 -加- 鄂-韦-鄂- 
诺〕），锡塞顿部自称为 “泽中 之村” （ Sis - se '- to - wdn 〔锡斯-塞-托- 
宛〕），鄂加拉拉部自称为“移营者” （0_ ga - la 】'- M 〔鄂-加-拉耳- 
拉〕），奧马哈部自称为“上游之民” （ O - mf - h ^： 奥-马-哈〕），衣阿 
华部自称为“沾尘之鼻” ( Pa - ho '- cha 〔帕-荷-查〕），明尼塔里部自称 
为“远来之民 ”( E - nat '- zS 〔厄-奈特-察〕），切罗基部自称为“伟大之 
民” ( Tsd - l ( y - kee 〔蔡-洛-基〕)，邵尼部自称为“南人” ( Sbwan - wa - kee ' 
〔萨-宛- 瓦-基 〕），摩黑冈部自称为“海滨之民” （ Mo ~ he - kun - e-uk 
〔摩-黑-昆-厄-乌克〕），奴隶湖的印第安人自称为“低地之民” （ A ~ 
cha '- o - tin - net ： 阿-查-鄂-廷-內〕）。在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中， 
索契米耳卡部自称为“花籽之族”，察耳卡部自称为“口民”，特帕內 
坎部自称为“桥民”，特茲库坎部或库耳华部自称为“弯曲之民”，特 
拉斯卡拉部自称为“面包之民”。⑦当欧洲人开始在北美殖民时，他 
们所听到的印第安部落名称往往不是直接得自各部落本身，而是 
得自旁的部落，旁的部落所给予的称呼同本部落自称不符合。因 
此，现在写入历史的许多部落名称幷不是他们自己所承认的。 

(二） 具有独用的方言部落 和方言大体上是范围一致的，不 
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出现例外。比如达科他人的十二个团体现 
在可以称之为十二个部落，因为它们的利益和组织都不 相同； 它们 
曾经过早地被迫分离，因为美国人侵入了他们的原居地，把他们赶 
到了平原上。他们以前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密苏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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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时只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方言，即提顿方首，这种方言的母语就 
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部落所用的伊桑提方言。几年以前，切罗基 
部有过二万六千人，在美国境內所曾见到的说同一种方言的印第 
安人以此为最多。但在佐治亚州的山区，已经出现了一点语言分 
歧，不过还不足以另立为一种方言。其他类似的例子也能找到几 
个，但无论如何不能打破土著时代的一般规律 ，即： 部落与方言范 
围等同。鄂吉布瓦部大体上仍处于无园艺阶段，他们的人口现为 
一万五千人，操同一种方言 •，达 科他部落合计约有二万五千人，他 
们操两种极为接近的方言，已如上述。这些部落都是特別大的。在 
美国和英属美洲境內，按各部落人口平均统计，每一部落不超过两 
千人。 

(三） 对各氏族选出来的首领和會帅有授职之权 在易洛魁 
人中，凡被选为酋长者必待得到曾长会议授职以后才能正式担任 
此职。因为部落会议是由各氏族的會长们组成的，它有维护共同 
利益之权，所以，把授职的功能委托给部落会议显然是合理的。但 
是，自从组成部落联盟之后，“推举”首领或會帅的权力就从部落会 
议转到了联盟会议之手。如果我们将各部落作为整体来全面硏究 
它们有关授职方式的习惯，那么，现在所能得到的资料还不足以说 
明问题。这是在我们充分阐明印第安部落的社会制度以前需要作 
深入硏究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在墨西哥以北的各部落中，首领 
和酋长的职位普遍都由选举产生;至于本大陆的其他地区，是否毫 
无疑问地一律遵守这个规律，尙有待于充分的证据^ 

在特拉华部中，每一个氏族有一个首领 （ Sa - ke ^- ma 〔萨-克- 
玛〕），他的职位由本氏族世袭；此外还有两个普通的會帅和两个军 
事會帅——由此，三个氏族共有酋长十五名——他们共同组成部 
落会议。在鄂吉布瓦部中，毎一个居住地区总有某一个氏族的成 
员占绝大多数。每一个氏族有一个首领，其职位由本氏族世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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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几个普通啻帅。如果某一个氏族的许多成员聚居在一地， 
也会见到有类似的组织。會帅的数目沒有一定的限制。在各个印 
第安部落中，关于首领和酋帅的选举，无疑地有着一套固定的仪 
式，不过我们从未收集过这方面的资料。这是値得我们去了解的。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说明易洛魁人“推举”首领和會帅的方式。 

(四） 对这些首领和曾帅有罢免之权 罢免首领和曾帅之权 
主要属于读首领或酋帅所属之氏族 D 但部落会议也有这种权力， 
幷且可以不经本氏族同意，甚至可以违反本氏族的意愿。在蒙昧 
社会、低级野蛮社会以及中级野蛮社会，曾长都是终身职，或者说 
在其行为不出轨的期间內一直充任。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的人类还 
不知道要对被选举的职位规定年限。因此，为了维持自治的原则， 

104罢免权尤其是不可少的了。罢免权是氏族以及部落的统治权的永 
恒保障；虽然他们对于统治权的理解很浅，但这种权力却很实在。 

(五） 具 有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 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和 
其他野蛮人一样热中于宗教。各部落一般都在每年固定的季节举 
行宗教 庆典，届时举行祭祀、舞蹈和竞技。在许多部落中，巫术会是 
这些仪式的重点。通常在举行巫术会以前数周或数月即发出通 
吿，以喚起大众対这次仪式的兴趣。关于土 著的宗 教制度，又是另 
一个尙未得到充分硏究的主题。对于今后的学者来说，这方面的 
资料是很丰富的。这些部落在发展其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方面的 
经验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部分；因此，有关的事实将会在比较宗教 
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印第安人的宗教制度多少有点含混不明，幷充满了粗俗的迷 
信。在主要的部落中能找到自然崇拜的痕迹，在先进的部落中则 
可见到多神教的倾向。例如，易洛魁人相信有一位大神 、一 位恶神 
和许多地位较低的神灵，他们还相信灵魂不灭和来世。在他们的 
观念里，大神是一位具有人形的神；其余如恶神、如雷神赫诺、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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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盖奧、如三姊妹之神（即玉蜀黍精、菜豆精和南瓜精）也都具有人 
形。他们把三姊妹之神总称为“命根子”，也叫做“维生之神”。除 
此之外还有各种树木花草和河流之神。他们对于这许多神灵的存 
在及其属性，都只是朦朦胧胧的想象。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 
落中不知道偶像崇拜。⑧阿茲特克人有象徵人的神，幷以偶像来代 
表这些神人，他们还有神庙。如能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宗教制度的 
详情，大槪就会弄淸楚它是怎样从印第安部落的共同信仰中产生 
出来的了。 

舞蹈是美洲土著的一种敬神的仪式，也是各种宗教的庆典中 
的一项节目。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野蛮人也沒有象美洲土著这样专 
心致志地发展舞蹈。他们的每一个部落都有十至三十套舞蹈；每 
一套舞.蹈都有其专门的名称、歌曲、乐器、步法、造型和服装。某些105 
舞蹈是所有的部落共有的，如战爭舞即是。特殊的舞蹈是专有财 
产，它们属于某一氏族或专属于某一舞蹈社团，这种舞蹈社团可以 
时时接收新成员 C 3 达科他人、克里人、 郭吉布 瓦人、易洛魁人和新 
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其舞蹈在一般特色方面、在步法方面、在 
造型和音乐方面都是相 同的； 关于阿茲特克人的舞蹈，就我们所确 
知者而言，也与此相同。这是一个普及于印第安部落的制度，幷与 
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崇拜神明的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六）有一小 由曾长 会议组成的最高政府 會长会议有其天 
然的基础，那就是组成该会议的曾长们所属的各个氏族。这种会 
议适应于必然的需要，它注定要与氏族社会共始终。旣然氏族是由 
它的曾长们来代表的，所以部落也就由各氏族的會长们所组成的 
会议来代表。这个会议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固定特征，它掌握全部 
落的最高权威。会议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召集，在民众当中举行， 
人们可以公开发表演说，因此，它必然是在群众的影响下进行工 
作。这样的政府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是寡头的，实际上却是代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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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体；代表被选举出来以后是终身职，但却受罢免权的控制。 
氏族成员之间的兄弟关系，职位的选举原则，这两者就是民主原则 
的根苗和基础。当人类处于这样原始的发展阶段时，民主政治也 
象其他重要的原则一样，是发展得很不完备的，但是，它却能在人 
类各部落中都以具有极其古老的渊源而自豪。 

保护全部落的公共利益，这是倉长会议的责任。一个部落的 
昌盛与生存，要依靠民众的机智勇敢,也要依靠曾长会议的深谋远 
虑。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爭，因而引起许多问题和紧急措施，这 
就需要运用上述两方面的才智来处理。因此，民众这个要素不可 
避免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的习惯是，任何人如想对某个公 
共问题发表意见都可以自由地到酋长会议上来发表演说。即使是 
妇女，也允许通过她自己所挑选的演说者来表达她的愿望和意见。 
不过，决议之权操在会议手中。在易洛魁人中，通过决议需要一致 
同意，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但是否印第安人统统遵守这一规律，我 
就不淸楚了。 

军事行动通常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就理论上言，每一个部 
落对于未与它缔结和平协定的任何部落都处于交战状态。不论什 
106么人都可以自由地组织一支战斗队去远征他所想要打的地方；他 
用举行战爭舞蹈的方式来宣布他的计划幷征求志愿从征人员。这 
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对于远征的企图举办了一次民意测验。凡是参 
加舞蹈的人都会参加他的远征，如果他能够组成一支队伍，他们就 
立刻动身，因为这正是热情最高的时刻。当一个部落受到攻击的 
威胁时，也采取同样的方式组成战斗队伍来应战。象这样征募来 
的战士编成一个团体，每一个团体均由自己的军事首领统率，而它 
们的联合行动则由这些军事首领举行会议决定之。如果他们当中 
有一位出名的军事會帅，他自然会成为他们的领袖。上面所叙述 
的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的情况。阿茲特克人和特拉斯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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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按胞族参加战斗的，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服装旗帜 
各有区別。 

印第安人的部落，甚至他们的部落联盟，在军事行动方面是一 
种薄弱的组织。易洛魁联盟和阿茲特克联盟是最显著的以侵略为 
目的的组织。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包括易洛魁人在內） 

中，最有破坏性的事情都是由那些人数微少的战斗队伍做出来的， 

人们经常组成这样的队伍到远方去从事征战。他们的粮食给养就 
是炒玉米粉，每一个战士把这种干粮装在腰带上的口袋里；此外就 
靠沿途打猎捕鱼来添补食物了。这种战斗队伍的出发和他们凯旋 
时所受到的群众欢迎，是印第安人生活中的大事。这种远征的行 
动旣不请求、也不需要得到酋长会议的批准。 

部落会议有宣战、缔和、派出使节、接受使节和结盟之权。这 
个会议行使着一个如此简单而事务有限的政府所需要的一切权 
力。各个独立部落之间的交际往来则由巫师和酋长组成代表团来 
负责眹系。任何部落，当它期望接待一个这样的代表团时，即召开 
一次会议来讨论有关接待及办理事宜。 

(七）在某 些情况下有一个部落大首颌在某 些印第安部落 
中，公认某一位首领为他们的大首领；其地位髙出于其他同僚之 
上。在一定程度上，当部落会议闭会期间，需要一个正式的领袖 
来代表全部落；不过，这个职位的职责和权力都很有限。虽然部落 
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它幷不经常召开，问题可能随时发生，需要 
授权某人代表部落立即予以处理，他的行动必须得到会议的事后 
追认，否则无效。就作者所知，这是设立大首领职位的唯一基础。 
有些部落中虽有大首领，其权威之低乃至不如我们槪念中的一个 107 
行政 长官。 有些早期作家称这挫大首领为国王，那简直是一种讽 
刺。印第安人部落的政治知识水平还不足以产生设立最高行政长 
官的观念。易洛魁人的部落就不知有大首领，其联盟也沒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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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會长的任职依靠选举，在职者也可以被罢免，这两点就决定了 
这种官职的性质。 

印第安人的會长会议，其本身的意义不大；但将它作为近代议 
会、国会、立法机构的萌芽来看，那在人类历史上就具有重要的意 
义了。 

政府观念的发展始于蒙昧阶段之组织氏族。从它的开始到进 
入文明阶段建立政治社会为止，表现出三大进展阶段。第一个阶 
段为由氏族选举的&长会议所代表的部落政府。我们可以称之为 
“一权政府”；“一权 ”者即指会议而言。这种政府在低级野蛮社会 
的部落中是普遍流 行的。 第二个阶段为由會长会议和一个最髙军 
事统帅平行幷列的政府；其一执掌內政，其另一执掌军务。这种形 
式的政府在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组成联盟以后始露头角，而到中 
级野蛮社会才开始确立。最高军事统帅的职位就是最高行政长 
官、国王、皇帝和总统等职位的萌芽 。我们 可以称这种政府为“两杈 
分立政府”,“两权 ”者即指會长会议和 最高军事统帅 而言。第三个 
阶段为由一个會长会议、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来代 
表一个民族或一群人民的政府。这种政府出现于进入高级野蛮社 
会的部落中；如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和罗木卢斯时代的意大利部 
落即是其例。当人们联合成一个民族之后，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定 
居于城郭之內，设置地产和畜产，于是才使人民大会成为一个政 
府机构。酋长会议依然存在，但无疑地在民众的压力下，感到在处 
理最重要的公务时不得不听从一个人民的大会的认可或否决；这 
就是人民大会的来源。这个大会幷不提出任何措施。它的职能是 
认可或否决，它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自从它开始出现以后，它 
即成为政府里的一个永久的力量。會长会议从此不再通过重要的 
J 08 公共措施，而变成了一个预先筹商的会议，其权力仅在于提出和 
制订法案，但这些法案只有通过人民大会才能发生效力。我们可 
116 



以把这种政府称为 “三权幷立政 府”； “三 权”者即指预 筹会议 、人 
民大会和最高军事统帅。 这种政府一直维持到政治社会之形成， 
例如，在雅典人中，一直维持到會长会议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变 
为公民大会时为止。这两种组织流传到近代变成议会、国会或立 
法机构的两院。同样，最髙军事统帅也就是近代最高行政长官一 
职的萌芽，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再回过来谈部落。部落的人口有限、力量薄弱、资源贫 
乏；但它仍不失为一种组织完备的社会。它说明了人类处于低级 
野蛮社会下的情况。到了中级野蛮社会，人口显著增长，情况有所 
改进；但氏族社会仍然继续着，所以沒有根本的变化。因为缺乏进 
展，故仍不可能出现政治社会。氏族仍象过去一样组成部落；但必 
然较以前更为频繁地结成联盟。在某些地方，如在墨西哥谷地，已 
经发展到一个共同政府之下统驭着较多的民众，生活技术也有所 
改进;然而，在他们当中幷沒有出现氏族社会崩溃而代之以政治社 
会的证据。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或一个 
国家。一个国家的基础是地域而不是人身，是城邑而不是氏族，城 
邑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单元，而氏族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单元。制度 
要产生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广泛的经验 
来作准备，这都是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所未具备的条件。还需要具 
有希腊人和罗马人那种智力水平的人民，以及从一系列祖先所传 
下来的经验，才能筹划幷逐渐采用一种新式的政府，即文明民族迄 
至今日仍在其下生活的政府。 

按照社会组织递进的序列，我们将于下章讨论部落联盟；我们 
将在部落联盟下看出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新关系。氏族组织之特 
別适应人类处于野蛮社会状态下的处境和需要，亦将于此得到进 
一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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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①渥太华部，即 O - te '- was 。 〔怀特注〕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第 
202页注2中注明这个部落的名字“读作 O - t ^- wi ’。 摩尔根关于该部落地址的许多 
资料以及由此推论各部落间的关系，都是得自他的西部原野 旅行； 请看勒斯利 • 怀特 
所编《路易斯 * 亨利， 摩尔根所著之“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安阿伯，密执 
安州，1959年）。 

⑧鄂吉布瓦人现在说他们部落在古代曾制造陶烟斗、水壶等容器。在苏圣马利 
地方，曾于不同时期发掘出一些印第安人的陶器，鄂吉布瓦人认为那就是他们祖先制 
造的。 


③ 波塔瓦塔米部和克里部在分歧程度上是相等的。波塔瓦塔米部分离出去以 
后，鄂吉布瓦部、渥太华部和克里部在方言上可能是同一族。 

④ 哥伦比亚河流域是一个森林与草原交错之区，所以是一片绝好的猎场。草原 
上盛产一种面包薯，名叫卡马什。在夏季里，浆果尤为繁多。不过，这些并不是比其他 
地方特别优越之点。这个地民的特点在于哥沦比亚河及沿海其他河流出产极其丰富 
的大马哈鱼，可以取之不尽。这种鱼成千上万地群集于这些河流中，到了打鱼的季节， 
捕获极为方便，产量极大。把魚破开晒干以后，装运到印第安人的村落里去，成为他们 
—年中大部分时间的主要食物。此外还有沿海的贝壳渔场，供应大量冬季食物。除了 
上述种种优点集中在这里以外，还加上当地的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大致同田纳西 
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气候相似。对于不知道栽种谷物的部落采说，这里真是天堂。 

⑤ 〔怀 特注： 摩尔根有一种强烈的印象，认为“人类生存的天然富源（使得）哥伦 
比亚（河)及其支流所流经的地区，……成为北美洲最突出的地带”。 （《人 类家族的亲 
属制度》，第241页„)他本人从来没有游历过这个地区，但是在他作西部原酐旅行时极 
力向他所遇到的人打听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参看怀特所编《印第安人杂记》，第117 
页），同时还从书刊中获得了有关资料。由于这个地区的资源和它的地理位置——接 
近于美洲印第安人从亚洲迁入的进口——摩尔裉把它视为“加诺万尼亚族系的摇篮 
地，无论北美洲或南美洲的居民都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个摇篮地涌出而遍及于各地，直 
到他们被发现的时代为止。…… ”(《 人类家族的亲属关系》，第242页。）〕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证明哥伦比亚河流域是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发祥地，在过去 
的时代里，从这里连续涌出许多批移民闭体向各处迁徙，直至南北美洲全被占据为止 。 
而且，从这个发祥地迁出的居民继续向南北美洲散布，一1到被欧洲人发现时。上述 
结论可以从自然因素、相互关系的情况以及印第安人部落的语言关系推断出来。中央 
大草原南北绵亘一千五百多英里，东西绵亘一千多英里，这块辽阔空旷之地成为障碍， 
使北美洲太平洋沿岸与大西洋沿岸之间的交通甚为不便。因此，可能敁早有一支人从 
哥伦比亚河流域开始外迁，他们顺着自然因尜的影响移动，当然会在到达佛罗里达以 
前先就到达了巴塔哥尼亚。已知的事实表明哥伦比亚河流域是印第安人的发祥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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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已非常有力，所以只要再提供少许补充证据就可以使这个假定成为不可移易的确 
论了。 

玉蜀黍的发现与种植，虽然成为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没有使万事的进程发生 
重大的改变,也没有使旧有的因素停止其作用。我们不知道这种美洲的谷物原产地在 
何处; 但据一般意见，均认为中美热带地区可能是它的原产地，因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异 
常茂盛，而玉蜀黍尤其丰富，同时又是村居印第安人最早的住址被发现之处。然则，假 
如玉蜀黍之种植发源于中美，它就会首先传播于墨西哥，从墨西哥传到新墨西哥和密 
西西比河流域，再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往东传到大西洋 沿岸； 其种植置则距原产地兪远 
愈少。其所以传播，与村居印第安人并无关系，当因更为野蛮的部落渴望获得新生活资 
料之故 I 但是，虽然上密苏里的明尼塔里人和曼丹人、北密苏里境内雷德河岸上的夏安 
人、加拿:大埭内锡姆科湖边的休伦人、肯尼贝克河岸上的阿本纳基人以及密西西比河 
与大西洋之间的各部落都已普遍地种植玉蜀黍，却始终没有越过新墨西哥而传到哥伦 
比亚河流域。从哥伦比亚河流域迁出的一批一批的移民，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将对新 
虽 西哥和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施加力，这就迫使那些从原住地逃出的零散部落通 
过巴拿马地峡进人南美。这些被迫南迁的移民将把村居印第安人生活所发展的进步 
根苗带到南美去。这样的迁徙运动每隔一段时间重复出现一次，重复既多，势必使南 
美得到一种优秀的居民，远胜于以前到达该处的野蛮人，而北美的居民却因此而受到 
损失。南美的地理条件虽不如北美，最后反而在发展上处于先进的 地位； 事实看来就 
是这样。秘鲁人有一个关于曼科 • 卡柏克和玛玛 • 奥伊洛的神话故事，这两个人是太 
阳的子女，既是兄妹，又是夫妻 i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神话可以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么， 
它应当是表示有一批村居印第安人从远处迁来（虽然不一定是直接从北美迁来），他们 
聚居在安第斯山区，并把较髙的生活技术教给当地的原始部落，这些生活技术也包括 
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在内。这个神话故事经过十分自然的简化过程，删掉了那一批 
移民，只保留下他们的首领及其妻子。 

⑥ 彼得罗_德卡斯塔涅达•德•纳黑腊，《1540年远征锡博拉 行纪； 有关当地各 
部落风俗习惯的研究美洲发现史原始资料中之行纪、杂记与回忆录》第9卷, H . 特 
尔诺-龚班法译本飞巴黎，1838年），第181—183页。〔译者注〕此书原文为西班牙文， 
摩尔根所用为法文译本。 

⑦ 约瑟夫(何瑟•德） * 阿科斯塔 ，《东 印度和西印度群岛风土志 》 ， E . 格里姆斯 
顿英译本（伦敦，1604年），第500—503页。 

⑧ 在上一个世纪〔译者 按：指 18世纪〕之末，易洛魁人塞内卡部在阿勒格尼河边 
的一个村子里建立一座木偶像，围绕着这座偶像举行了舞蹈等宗教仪式。这是已故的 
威廉 • 帕克告诉我的，他看见这座偁像已经被抛入河中了。他不知道这偶像究竟象征 
什 么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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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早 

易洛魁人的联盟 


109 


联盟是食然形成的——建立在同宗氏族和一种共同 
语言的基础上——易洛魁人部落——他们定居于纽约州 
——易洛魁联盟的形成——其结构和原则——五十首领 

制的设立- 首领由 某些氏族世袭其职——分配給每一 

+部落的首领名额——这些首领组成联盟会议——內政 
会议^其处理事务的方式——必须全体同意始能行动 

- "哀悼会议 推举首领的仪式- 最高军事统帅 

——这个职务为最高行政长宫的萌芽——易洛魁人的 
智力 

凡属有亲属关系和领土毗邻的部落，板其自然地会有一种结 
成联盟以便于互相保卫的倾向。这种组织起初只是一种同盟，经 
过实际经验认识到联合起来的优越性以后，就会逐渐凝结为一个 
联合的整体 o 因为他们生活在永无休止的战爭中，所以，在那些智 
力和生活技术的发展水平足以理解到这种联盟组织的利益的部落 
中，这一自然的倾向就会加速地付诸实现。这只不过是把氏族联 
合成部落的原则加以扩大，由低一级的组织产生出高一级的组织 
而已。 

不出我们所料，北美被发现之时,在不同地区已经存在一些联 
盟，其中某些联盟的结构形式十分値得我们注意。象这种联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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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提到的有由五个独立部落组成的易洛魁联盟、由六个部落 
组成的克利克联盟、由三个部落组成的渥太华联盟、由“七会议篝 
火”组成的达科他联盟、由新墨西哥的七村组成的摩基联盟、由墨 
西哥谷地的三个部落组成的阿茲特克联盟。墨西哥其他地区以及 
中美、南美的村居印第安人大槪也极其普遍地组成联盟，每个联盟 
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亲属关系的部落。由于他们的制度性质，由 
于支配他们发展的规律，他们必然会采取这条途径前进。不过，在 
这样多变的地理关系下，要在这些部落的基础上组成联盟也是一 
件困难的事业。村居印第安人完成这样的事业是最容易的，因为 
他们的村落相邻，地域狭小；但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完成 11() 
这样的事业则仅偶尔见到，易洛魁人是其突出的例子。无论哪一 
支人组成了联盟，这件事本身即可证明他们具有髙度的智力。 

北美印第安人联盟最高级的例子就是易洛魁联盟和阿茲特克 
联盟。这两个联盟的军事实力被公认为最强，它们的地理位置也 
较好，这两个方面都为它们带来了显著的效果。我们对于前一个 
联盟的结构和原则具有全面明确的知识，对于后一个联盟的知识 
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阿茲特克联盟究竟是仅仅由三个有亲属关 
系的部落缔结的攻守同盟，还是一个象易洛魁人那样的有组织的 
联 盟呢？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疑而未决的。阿茲特克联盟的 
实况或许大体与易洛魁联盟的实况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后者的知 
识也会用来说明前者。 

产生联盟的条件和组成联盟的原则非常茼单。联盟是旣存的 
因素应时而自然产生出来的。一个部落一旦分化为几个部落之 
后，这几个部落各自独占一块领土而其领土互相邻接，于是它们便 
以同宗氏族为基础，以方言接近为基础，重新结合成更髙一级的组 
织，这就是联盟。氏族所体现的亲属威情、各氏族的同宗关系，以及 
他们的方言仍能相互理解，这三者为联盟提供了重要的因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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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联盟以氏族为基础和核心，以共同语系为范围。所以从来沒有 
人发现一个联盟，其范围超出共同语系各方言之外者。倘若越出 
这种自然的范围，那是不同族类的分子被迫加入其组织所造成的。 
我们遇到过这种 情况， 一个部落的残余分子被接收到一个现存的 
联盟中来而其语言幷非同系，如纳彻人①就是 如此； 不过，这种例 
外情况幷不能推翻普遍性的原则。假如有一支印第安人的力量， 
通过由氏族组成的部落所结成的一个联盟而崛起于美洲大陆，其 
势力发展到称雄于全洲的地步，那么，它的成员必然是由同一族类 
发展起来的，否则就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幷未办到这一 
点，其至当不移的解释就是语言系统之庞杂。除了通过氏族和部 
落的成员身分、通过一支共同语言以外，再沒有其他途径能够以平 
等的关系结成一个联盟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附带说明一句，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不论 
在低级、中级或髙级野蛮社会，都不可能从氏族制度下面自然产生 
111出一个王国来。我之所以在刚刚开始讨论的阶段就冒昧地提出这 
个看法，是为了喚起读者更加密切地注意这种按氏族、胞族和部落 
组织起来的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原则。君主政体是与氏族制度相矛 
盾的。君主政体属于文明社会比较晚近的时期。在高级野蛮社会 
的希腊部落中曾出现过几次专制政体的 事例； 但那都是靠篡夺建 
立起来的，是被人民认为非法的，实际上也是与氏族社会的观念背 
道而驰的。希腊的僭主统治是靠篡夺建立起来的专制政体，后来 
的王国就是从这种苗芽兴起的；但英雄时代的所谓王国只不过是 
军事民主制而已。 

联盟借助于巧妙的立法而自然形成，易洛魁人在这方面提供 
了一个绝好的实例。他们原来可能是从达科他族分出的一支移 
民，从密西西比河彼岸迁来，最初向圣劳伦斯河谷挺进而定居于蒙 
特利尔附近。后因遭到周围部落的敌视，被迫离开这个地区而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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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纽约州的中部。他们因为人数很少，所以就乘着一些独木舟 
沿安大略湖东岸航行，起初定居于沃斯威果河口一带，据他们的传 
说，他们曾在这里停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时候，他们至少已经 
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部落，即摩霍克部、鄂农达加部和塞內卡部。其 
后，一个部落迁居于卡南德瓜湖的湖头地方，是为塞內卡部。另一 
个部落占据鄂农达加河谷，是为鄂农达加部。第三个部落向东迁 
移，起先定居于尤提卡附近的鄂奈达，其主要部分又从这里迁往 
摩霍克河谷，是为摩霍克部。其留在鄂奈达者则为鄂奈达部。鄂农 
达加部或塞內卡部的一部分人分居于卡尤加湖东岸沿湖之地，是 
为卡尤加部。纽约州在易洛魁人占据以前，似乎曾经是阿耳贡金人 
诸部落的领域的一部分。据易洛魁人的传说，当他们向东往哈得孙 
河、向西往杰內锡河逐渐扩张其居地范围时，把当地原先的居民赶 
走了。他们的传说还进一步指出，当他们定居于纽约州以后，度过 
了一段很久的时间才开始组成联盟，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互相协助 
共同对付敌人，从而体验到联合的原则对于攻守二者均有很大的 
好处。他们聚居在村落中，村子周围通常环以栅栏。他们以渔猎 
为生，兼营有限的园艺。他们的人口，假令曾到达过两万的话，却 112 
从来沒有超过此数。生活资料无保障，战爭频仍，使得所有的土著 
部落的人口难以繁殖，村居印第安人也不例外。纽约州当时森林 
蔽野，易洛魁人就藏身在大森林之中而无力与森林竞爭。他们于 
公元1608年始为人们所发现。1675年左右，他们的势力臻于鼎 
盛时期，当时他们的领土范围很大，包括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 
俄亥俄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大略湖北岸一部分加拿大地方。 
他们被发现的时候，虽然在生活技术方面或许不如某些海湾部落， 

但在智力和进步水平方面都是新墨西哥以北的红种人中最高级的 
代表了。就他们心智禀赋的髙下优劣而论，必须把他们放在美洲 
最髙级的印第安人之列。他们的人口虽已戚少，但现在纽约州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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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易洛魁人四千口，加拿大仍有一千口左右，其在西部者亦近此 
数；由此证明野蛮人的生活技术在维持生存方面旣有效力，亦能持 
久。目前据说他们的人口正在慢慢的增长中。 

他们的联盟大约是在公元1400—1450年间组成的，③上面所 
说到的种种情况此时已经出现了。易洛魁人这时分为五个独立的 
部落，所占领土彼此毗连，所操方言属同一种语言，可以相互了解。 
除此之外，在若干部落中有某些共同的氏族，这一点前文已经述 
过。这种氏族是从同一个氏族分出来的各支，所以它们彼此同宗； 
这些同宗氏族为联盟提供了天然的、持久的基础。旣已存在这些 
因素，则联盟之组成与否，就看智力和才能如何了。在美洲大陆的 
各个不同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部落，其处境正好与易洛 
魁人相同，但是，幷沒有组成联盟。可见，易洛魁人部落能够完成 
这项事业，足证他们有着优秀的才能。而且，联盟旣是美洲土箸所 
达到的最高组织阶段，所以，只可能指望在最聪明的部落中才会有 
这种组织。 

113 易洛魁人声称，他们的联盟是由五个部落的巫师和曾长召开 

一次会议组成的，这次会议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于鄂农达加湖北 
岸靠近锡腊丘茲的地方；会议结束以前已将联盟组成，幷立即从事 
活动。他们在定期举行的推举首领的会议上，仍然解释说联盟的 
产生是立法工作不断努力的结果。大槪他们原先为了互相保卫而 
缔结了同盟，他们认识到这种同盟关系的好处，幷设法使它成为永 
久性的组织，于是便产生了联盟。 

这项规划之草创，则归功于一个神话性的人物，或至少是传说 
性的人物，名叫 H ^ yo - W enr - h 3 〔哈-约-溫特-哈〕，朗费罗著名的 
诗篇中所写的夏瓦塔就是他；这位人物参加了这次会议，幷主持其 
事。他借鄂农达加部的一个名叫 Da - ga - no - we ^ da 〔达-加-诺-韦- 
达〕的巫师作为翻译者和代言人，向会议传达他的意思，说明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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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联盟的结构和原则。这个传说还说，哈-约-溫特-哈完成了他 
的工作以后，便乘一隻白色的独木舟，凌空飞起，神秘地不见了。 
据这个传说，随同朕盟的成立还有其他神异之事，他们现在仍庆祝 
联盟，视为印第安人的智慧的一件杰作。实际也是如此；这个行动 
将垂光于史册，以纪念他们发展氏族制度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 
人类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时，尽管条件很差，却能在政治艺术方面 
完成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一点也应永不忘怀。 

至于在那两个人中，究竟谁是联盟的缔造者，这就很难确定。 
那位默不发言的哈-约-溫特-哈也未必不是易洛魁族中的眞实人 
物; © 但传说把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完全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以致 
使他不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了。如果夏瓦塔是一个眞实人物，那 
么，达_加-诺-韦-达就必然居于次要地位；但如果夏瓦塔是当时所 
降的神人，则筹划联盟之功自当归于达-加-诺 -韦- 达了。 

易洛魁人说，自从这次会议组成联盟、幷制定其权力、职能和 
行政方式以后，传到今天已经历了许多代，其內部组织几乎沒有任 
何改变。当图斯卡罗腊部后来被接收加入联盟时，特许他们的首 
领们以平等资格出席联盟大会•，但是原有的首领名额幷不增加，严114 
格地说来，图斯卡罗腊部的首领们幷不算在统治集团之內。 

易洛魁联盟的一般特征可以槪括为下列 各项： 

(一） 联盟是五个部落的联合组织，由同宗氏族组成，在一个 
建立于平等基础上的政府的领 导下； 凡属地方自治有关事宜，各部 
落均保留独立处理之权。 

(二） 联盟设立一个首领全权大会，参加此会的首领名额有固 
定的限制，其级別与权威一律平等，此会议掌握有关朕盟一切事宜 
的最高权力。 

(三） 设置五十名首领，各授以终身的名号，这五十名首领分 
配在各个部落的某些氏族中；这些氏族有补缺之权，即每逢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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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本氏族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人补任之，本氏族如有正当理由亦 
有权罢免其本族之首领；但对这些首领的正式授职权则属于首领 
全权大会。 

(四） 联盟的首领也就是他们各自所属部落的首领，他们同各 
部落的會帅一道分別组成各部落会议，凡专属某部落之一切事项 
则由该部落会议全权处理之。 

(五） 每一项公共法令必须得到联盟会议的一致通过始为 
有效。 

(六） 首领全权大会是按部落为单位投票的，因而每一部落都 
可以对其他部落投反对的一票。 

(七） 每一部落会议都有权召集全权大会;但全权大会无自行 
召集之权。 

(八） 任何人都可以在全权大会上发表演说来讨论公共问题； 
但决定权属于大会。 

(九） 联盟无最高行政长官或正式首脑。 

(十）他们体验到有必要设置最高军事统帅，为此设立双职， 
使两个统帅可以互相节制。这两名最高军事酋长的权力是平 
等的。 

我们将在下文对上述各项予以讨论和叙述，但不拘泥于上列 
的形式或次序。 

在联盟幵始创立之时，即设立了五十名常任首领，幷授以名 
号，规定永久分属于各指定的氏族。除了两名首领职位仅只保持 
一任以外，其佘所有的首领职位，都一任连一任，先后相继，从那时 
一直承袭到现在。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 
任期內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这些首领在 
开会期间组成联盟会议，该会议有立法、行政及司法之权，不过这 
些职权尙未如此划分淸楚而已。当这种首领职位出缺之时，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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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职的氏族即受权在本氏族內选举一成员继任，以保证有秩序地 
袭职，这一点已经谈过了。每一个首领在被选出幷得到认可以后, 
还要由一次联盟会议正式授职，这是进一步对他们本身所采取的 
保障措施。经上述仪式就职以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換上 
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这五十位首 
领的级別、权威和特权统统是平等的。 

这些首领职位在五个部落中的分配是不均 等的； 伹这幷不是 
给予某一部落以优越的权力；而且，这些职位在后三个部落的各氏 
族间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摩霍克部有九名首领，鄂奈达部也有 
九名，鄂农达加部有十四名，卡尤加部有十名，塞內卡部有八名。 
这个名额分配是从开始就定下来的，迄至今日保持未变。现将这 
些首领职位列表于下，其名号则以塞內卡部方言为准，他们之按组 
分列是为了便于在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名号的意义及其所 
属的氏族见于附注之中。 

易洛魁眹盟的首领职位表，定于联盟始创 之时； 其名号从设立 
时起即由各届任职者相沿袭用直到今 天:⑤ 

摩霍克部 

第一组】.达-加-埃■■鄂-加 2•哈-约-溫特-哈 3.达-加-诺-韦- 

达 

第二组 4. 索-阿-埃-瓦-阿 5. 达-约-霍-哥 6. 鄂-阿-阿-哥一瓦 

第三组 7. 达-安-诺-加-埃-內 8. 索-达-加-埃-瓦-德 9. 哈斯- 

达-韦-塞-昂特-哈 

鄂奈达部 

第一组 1. 霍-达斯-哈-特 2. 加-诺-圭-约-多 3. 达-约-哈-袞-达 

第二组 4. 索-诺-萨塞 5. 托-诺-阿-加-鄂 6. 哈-德-阿-顿-能 

特-哈 

笫三组7•达-瓦-达-鄂-达-约 8.加-內-阿-杜斯-哈-耶 9.霍- 

鸟斯-哈-达 ■"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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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农达加部 

第一组 彳 •托~多_达-霍 2 •托- 內斯-萨-阿 3.达-阿特-加-多塞 

第二组4•加-尼阿-达-杰-瓦克 5•阿-瓦-加-雅特 6•达-阿-雅 

特-瓜-埃 

第三组7.霍-诺-韦-纳-托 

第四组8.加-瓦-纳-桑-多 9•哈-埃-雹 10. 霍-约 -內-阿-內 

13. 萨-达-夸-塞 

第五组 i 2 .萨-哥-加-哈 13•霍-萨- 哈-霍 〗4.斯卡~诺- 溫-德 

卡尤加部 

第一组】•述-加-阿-约 2. 达- 杰-诺 -达-韦-鄂 3. 加-达-瓜- 

萨 4.索-约-瓦塞 5•哈-德-阿斯-约-诺 

第二组 6. 达-约-鄂-约-哥 7,爵特 ■'霍 -韦-科 8. 德-阿 -瓦特 - 

霍 

第三组9•托-达-埃-霍 10. 德斯-加-赫 

塞內卡部 

第一组 1* 加- 內-鄂-迪 - 约 2. 萨-达-加-鄂-雅塞 

第二组 3. 加-诺-吉-埃 4. 萨-格-爵-瓦 

第三组 5. 萨-德-阿-诺-乌斯 6. 尼斯-哈-內-阿-能特 

第四组7.加-诺-哥 -埃- 达-韦 8•多-內-霍-加-韦 

上述这些首领职位中，有两员0创设以来仅只有人充任一次， 
哈-约-溫特-哈和 达-加-诺- 韦-达同意担任摩霍克部的首领，幷将 
他们的名号保留在首领名单之中，但他们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 
两个职位在他们本人卸任以后必须永远留缺，不再用人继任。承 
诺这个条件，他们两人才肯就职；这项口头约定一直到今天仍然遵 
守不变。每逢为首领就职而召集会议时，仍照例在会上将这两个 
名号同其他名号一起宣唱，以表示对他们两人的追敬。因此，大会 
的成员实际上只有四十八人。 

每一名皆领都有一名副首领，这名副首领是由该正首领所属 
的氏族在其本氏族成员內选举出来的，其就职的仪式与典礼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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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领 一样。副首领的称号叫做“协佐”。他®在举行各种仪式时站 
在正首领的 身后； 他要充当正首领的使者；在一般情况下他要服从 
正首领的指挥；这就是副首领的职守。给予 t ■办佐以酋长的职位，使 117 
他在正首领亡故之后有可能被选为继任者。按照他们的语言中的 
比喩说法，这些协佐被称为“长宫之支柱' 长宮是易洛魁联盟的 
象征。 

首任首领所承受之名号此后就成为各个继任者相沿袭用的名 
号。例如，当塞內卡部八首领之一的加-內-鄂- 迪-约 亡故后，即由 
保持此职位承袭权的龟氏族选出继任者，继任者经大会推举之后 
就放弃他的本名而接受这个首领名号，这也是就职仪式的一个节 
目。我在鄂农达加部和塞內卡部的特居地曾于各种不同的场合下 
参加过他们推举首领的会议，亲眼看到上面所提到的仪式。时至 
今日，这个古老的部落联盟虽然只剩下一个影子，但是，除了摩霍 
克部于1775年左右迁往加拿大以外，其佘各部落仍一律保持其全 
部的首领和协佐，组织完整如故。每逢职位出缺时，即选人继任， 

幷召开大会为新任首领或协佐举行就职礼。今天的易洛魁人还十 
分熟悉古代联盟的结构和原则。 

为了尽量维持部落政治体制，所以五个部落是各自独立的。 
各个部落的领土疆界划分明确，彼此的利益幷不一致。塞內卡部 
的八个首领同本部的其他會长一道组成部落会议来执行行政事 
务。其余的每一个部落也同样有权管辖他们本部落的利害事宜。 
部落，就其作为一种组织而言，旣未由于参加联盟而削减其力量， 
也沒有因此而受到损害。每一个部落在其与自身相适应的范围內 
是富有生命力的，有些象我们合众国中的各州一样。早在1755年 
的时候，易洛魁人便向我们的祖先建议，把一些殖民地联合起来， 

就象他们自己组成联盟那样。这件事很値得我们回忆一下。他们 
从某些殖民地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上看出了它们具有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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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盟的因素，他们的眼光只可能看到这一步。 

各部落在联盟中，在权利、特权和义务方面均处于平等地位。 
其对于甲部落或乙部落所给予的特许权，幷不意味着建立一种不 
平等的联合关系，或授以不平等的特权。从表面来看，在组织规章 
方面对某些部落予以较优越的权力；例如，鄂农达加部可以有十四 
名首领，而塞內卡部却只有八名；在会议中，人数较多的首领团体 
118所施的影响自然会超过人数较少的首领团体。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也幷不予前者以更多的权力，因为当通过决议或否决另一部 
落的意见时，每一个部落的首领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他们在会议 
上是以部落为单位来投票表决的，每一项公共法令必须全体一致 
通过才能生效。鄂农达加部承担“贝珠带的守护者”和“会议篝火 
的守护者”，摩霍克部承担被征服的部落的“贡品承受者”，塞內卡 
部承担长宮的“守门者”。作出这些规定以及另外一些与此类似的 
规定，是为了公共的利益。 

联盟制度的团结原则，幷不仅仅是由相互保卫结成同盟这样 
—种利益中产生出来的，而更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础存在于血缘关 
系的纽带之中。联盟在表面上是建立在部落的基础上，而推原溯 
始，其基础实在于共同的氏族。同一个氏族的成员，无论他们分属 
于摩霍克部、鄂奈达部、鄂农达加部、卡尤加部或塞內卡部，彼此都 
是兄弟姊妹，因为他们是从同一位祖先传下来的子孙；他们是以十 
分诚笃的态度来承认这种关系的。当他们见面的时候，首先要问的 
就是双方的氏族名称，其次就是该氏族的首领们的直接世系；经过 
这种讯问之后，他们通常即可按照他们所特有的亲属制度⑥辨认 
出彼此有何种亲属关系。有三个氏族在五个部落中都存在，那就 
是： 狼氏、熊氏和龟氏；这三个氏族和另外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 
也都存在。由于一个母部落分成了五个部落，其结果便造成狼氏 
族现在也分化为五支，而分属于五个部落。熊氏和龟氏的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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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鹿氏、鹬氏和鹰氏是塞內卡部、卡尤加部和鄂农达加部的 
共同氏族。每一个氏族旣经分裂之后，虽然其成员各操同一语系 
中的不同方言，但在各个分支之间仍存在着兄弟般的联系，这种联 
系把各族各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摩霍克部中一个属于狼氏族的 
成员把鄂奈达部、鄂农达加部、卡尤加部或塞內卡部中属于狼氏族 
的任何一个成员认作自己的兄弟，其他经过分裂的氏族的成员亦 
同此例，这种亲属关系幷不是出于想象，而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其 
根据就在于血缘关系，其根据就在于他们相信彼此确实出于同一 
血统，这个共同的血统比他们的方言还要古老，那是他们还属于 
同一族的时代的事。在一个易洛魁人的观念中，与自己同氏族的成 
员，无论其属于哪一个部落，都象亲兄弟般地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亲 
属。在不同部落中，属于共同氏族的成员们彼此之间所存在的这种 II 9 
越部的亲属关系迄今仍保持着，为大家所公认，其效力与过去完全 
一样。这件事说明了古老联盟的残佘组织仍然能坚固地胶合在一' 
起的原因。假如五个部落中的任何一个部落退出联盟，它就会割 
断血缘关系的纽带，虽然这种感受不会太严重。但是，如果这些 
部落一旦彼此发生冲突，那就势必会迫使一些狼氏族的成员与其 
同氏族的亲属敌对起来，也会迫使一些熊氏族的成员与其同氏族 
的亲属敌对起来，统而言之，那就会迫使兄弟火幷了。易洛魁人的 
历史证实了血缘纽带的眞实性与持久性，以及他们是如何忠实地 
尊重这种关系。在联盟维持的长久时间內，他们从未发生过混乱， 
也从未使组织陷于分裂。 

他们以“ 长宮” (荷-德-诺-索特)作为联盟的象征 •，他 们自称为 
“长宮之民”(荷-德-诺-骚-尼）。这是他们区分自己的唯一名称。 
联盟所造成的氏族社会比之单个部落的氏族社会要复杂得多，但 
它仍然淸淸楚楚地是一个氏族社会。然而，联盟是趋向于民族形 
成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为就在这种氏族组织下产生了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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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合幷阶段。四个雅典部落就在阿提卡 
合幷成为一个民族，其所以能合幷，是由于这四个部落杂居于同一 
地域，它们彼此之间的地域界线已逐渐消失。部落的名称和组织 
仍如以往一样地富有生命力，但独立领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当 
政治社会一旦在乡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后，乡区所有的居民便 
成为 一 个政治团体，不拘其厲于哪个氏族或部落，合幷过程至此 
遂臻于完成。 

拉丁人和萨宾人氏族之合幷成为罗马民族也是同样的发展过 
程的结果。所有的情况都相同，氏族、胞族和部落是前三个组织阶 
段。继之以联盟，作为第四阶段。但是，在处于野蛮阶段晚期的希 
腊部落或拉丁部落中，其联盟看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松弛的攻守同 
盟，而幷未超过此限度。关于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部落联盟组织的 
性质和详情，我们的知识很有限，很不全面，因为事实眞相都湮沒 
在神话传说时代的迷雾中了。在氏族社会中，合幷过程的产生晚 
于联盟；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极关紧要的进步阶段，通过这个 
阶段才能最后形成民族、国家和政治社会。在易洛魁部落中沒有 
出现合幷过程。 

120 鄂农达加河谷旣是中央部落的所在地，又被认为是会议篝火 

永燃不灭的地方，因此，联盟会议虽不是每次都在这里举行，但常 
常是在这里举行的。在古代，定于每年秋季召集联盟会议•，但紧急 
的公务每每使会议召开频繁。每一个部落都有权召集该会议，幷 
且当情况使他们想要改变通常开会的地点而不在鄂农达加河谷召 
开时，它们也都有权指定时间和会址，可以在任何一个部落的会议 
堂中举行。但会议本身却无自行召开之权。 

会议原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首领亡故或被罢免的时候推举 
继任者，以补充统治集团中的缺位;但后来也处理有关公共福利的 
一切事务。随着人口之逐渐增多以及同其他部落的交际范围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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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会议遂分为三种不同的性质，可以区別之为行政会议、哀悼 
会议和宗教会议。第一种会议负责宣战、媾和、派遣和接纳使节、同 
其他部落缔结条约、处理被征服部落的事务,以及采取一切必要的 
措施来增进公共福利。第二种会议负责推举首领，幷为他们举行 
授职仪式。其所以被称为哀悼会议，就是因为举行这种会议时的 
第一项节目是对那位出缺待补的已故首领表示哀悼。第三种会议 
是为举办公共宗教节日的典礼而召开的。这使得参加联盟的各部 
落得到一个机会，在一个公共会议的倡导下联合起来举办公共宗 
教仪典。但是，由于哀悼会议中也附带有许多与此相同的典礼，因 
此到了后来，哀悼会议就把两种任务同时担负起来了。现在他们 
所举行的会议只有哀悼会议一种形式，因为他们已经受国家最高 
权力的统治，其联盟已不再具有行政权力了。 

我请读者们不嫌累赘，现在有必要来详谈一下行政会议和哀 
悼会议处理事务的方式的某些细节。因为，要说明氏族制度下的 
社会的原始状态，再沒有比这更简捷容易的了。 

如果联盟外的部落要向联盟提出建议，可以向五个部落中的 
任何一个部落提出。至于该项事件的重要性是否需要召开一次联 
盟大会，那就完全由接受建议的部落召开本部落会议决定之。当 
该部落会议作出肯定决议时，即派遣一个使者到东面和西面最邻 
近的部落去，带着一条贝珠带，这条贝珠带所衔的使命大意是对召 
开大会的时间、地点和开会目的一一规定淸楚。接到通知的部落 
有义务转达给相邻的部落，直到所有的部落接到通知为业。⑦以前 m 
开过的大会统统是按上述方式召集的，从无例外。 

当首领们按指定时间和地点聚会幷举行常规的欢迎仪式以 
后，他们就分为两组，相对分坐于会议篝火的两侧。坐于一侧的有 
摩霍克部、鄂农达加部和塞內卡部的首领。他们所代表的各部落 I 22 
在大会上彼此为兄弟部落，而对于其他两个部落则为父辈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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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三个部落的首领们彼此为兄弟辈，而对于坐在对侧的首领 
则为父辈。他们按照氏族组合成胞族的原则加以推衍，也就组合 
成一个以部落和首领为单元的胞族。坐于会议篝火对侧的为鄂奈 
达部和卡尤加部的首领，后来又加入了图斯卡罗腊部的首领。他 
们所代表的各部落彼此为兄弟部落，而对于对侧的三个部落则为 
儿辈部落。他们组合成第二个以部落为单元的胞族。因为鄂奈达 
部本是从摩霍克部分出来的，而卡尤加部本是从鄂农达加部或塞 
內卡部分出来的，所以前两部也是名副其实的晚辈 部落; 正由于这 
个绿故，它们之间才产生了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幷沿用了胞族的原 
则。在大会上唱名时，依次最先提摩霍克部。摩霍克部的绰号是 
“盾牌部”(达-加-艾-鄂-达)。其次提鄂农达加部，他们的绰号是 
“命名部”(荷-德-桑-诺-盖-塔），因为那最早的五十名首领是由该 
部决定人选幷授以名号的。⑧再其次则为塞內卡部，其绰号为“守 
门部”(荷-南 -內- 荷-昂特);他们世代看守长宮的西门。依次第四 
为鄂奈达部，其绰号为“大树部”（內-阿尔-德-昂-达尔-哥-瓦尔)； 
第五为卡尤加部，其绰号为“大管部”（索-努斯-荷-瓜尔-托-瓦 
尔）。图斯卡罗腊部后加入联盟，名次列于最后，也沒有标志自己 
的绰号。上述这些形式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比我们通常所想象 
的要大得多。 

按照惯例，联盟外的部落派遣巫师和會长组成代表团来出席 
联盟大会，他们亲自带着他们的建议向大会提出。当大会正式开 
幕和该代表团被介绍以后，即由一名首领简单致词,他在致词中首 
先咸谢大神保全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得以聚会；然后，他向代表团 
报吿，大会准备听取他们的提议，这次大会就是为此而召开的。代 
表团中的一员于是就按规定形式提出他们的提案，幷尽其所能举 
出的理由来支持这项提案。参加大会的成员均聚精会神地倾听， 
以便淸楚地了解他们所要着手处理的事件。当代表的话说完以后, 


134 



代表团即退出大会，到一定距离以外去等待大会商量的结果。这 
时，首领们的责任就是商讨一个一致的答复，这要通过正规的辩论 
和协商等议程才能取得。旣经作出决议以后，即指定一名发言人 
把大会的答案转吿代表团，而代表团也被召回来听取答复。这个 
发言人通常都是从召开大会的那个部落里选出来的。按照惯例， 
发言人发表一篇正规的讲话，将全部问题重述一遍，在讲话中附带 
说明接受全部或一部分提案或拒绝提案的理由。如双方达成协 
议，即相互交換贝珠带作为订交的凭证。经过上述手续，大会便吿 
结束。 

“我的话都在这条贝珠带里了”，这是一个易洛魁曾长在大会 
上所说的一句例常话。他说完以后就献上一条贝珠带作为他的话 
的证据。在谈判过程中可送对方以若干条这样的贝珠带。对方对 
于每一项被接受的提案也都以一条贝珠带作为答赠。易洛魁人从 
经验中得知，如要履行一项涉及他们信誉的议案，则必须对该案有 
某种精确的记录，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这个交換贝珠带的方法以免 
使议案的执行发生纠纷。 

所有的公共问题必须得到全体首领的一致同意才能决定，每 
一项公共法令也只有得到全体首领的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这是联 
盟的一项基本法则。⑨他们采取了一种方法，用不着投票就可以确 
定大会成员的意见。此外，他们完全不知道会议活动中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他们在大会上是以部落为单位来表决的，在作出决 
议时，每一个部落的首领们必须代表一个统一的意见。联盟的创 
始人认识到一致同意是一个必要的原则，因而将每一个部落的首 
领们分成若干组，这是达成一致同意的一种方法。关于这一点可 
参看前文所列之表（原书第116页）。任何一位首领如要在大会上 
提出表决意见，必须事先将此意见同本组的其他首领进行协商取 
得同意，幷经指定为本组发 言人； 否则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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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塞內卡部的八名首领分为四组，只能代表四票意见；卡尤加部的 
十名首领也分为四组，也只能代表四禀意见。⑩这样，每一组的首 
领们首先得在本组內取得一致同意。四组各指定一名发言人，然 
后这四个发言人进行交互磋商；待他们取得一致同意后，再由其 
中推出一人发言表达他们所决定的意见，这就是代表他们全部落 
的答复。当这几个部落的首领们都按照这种聪明的方法各自形成 
一种统一意见以后，只需要将这几种意见商榷一下就行了；如果 
他们取得一致同意，大会即作出决定。如果他们不能取得一致同 
意，议案即被否决，大会也就宣吿结束。后文将会提到，在阿茲特 
克朕盟中有所谓选侯六名；今按易洛魁联盟指定五人来表达五个 
部落的决定，或许即能对阿茲特克联盟那六名所谓选侯的任命与 
职责有所理解。 

由于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来取得一致同意，所以各部落的平等 
与独立得到承认，幷得以保持。如果有某一位首领刚愎自用或不 
可理喩，那么，就会以压倒优势的感情对他施加影响，这是他很难 
抗拒的。因此，他们严格遵守这项规则，很少由此而遇到不方便或 
受害之处。倘若竭尽一切力量仍未能获得一致同意，那么整个这 
件事就搁置在一边，因为进一步的行动已经不可能了。 

对于新首领的就职，一般人民极感兴趣，其兴趣之大不下于其 
他首领，那些首领对他们本团体之增加新成员是颇能左右其事的。 
组织大会的主要目的原本在于履行推举首领的仪式。这种大会当 
时即被称为哀悼会议（亨-嫩-多-努-塞），或者是后来才有此名称， 
总之是因为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对已故首领之逝世表示哀 
悼，二是为了对继任者行授职礼。当一位首领去世时，遭遇此丧事 
的部落有权召开一次大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也由该部落决定。 
他们派出一位使者，带着一条贝珠带，通常就是已故首领从前就 
职时所接受的那条官绅带，这条贝珠带传达了下面这个简单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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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一以去世的首领的名号召集一次大会”。这条贝珠带同 
时也就宣布了大会的日期和地点。有些时候，一当死去的首领被 
埋葬后，立刻就把他的官绅带送到中央大会篝火（在鄂农达加部） 
之旁，作为这位首领的讣吿，然后再来决定召开大会的时间。 

易洛魁人对于哀悼会议、对于该会议中在新首领授职之后所 125 
举行的庆典，极感兴趣。他们满怀热诚地从各个非常遙远的地区成 
群结队赶来参加这种会议。哀悼会议的开幕和进行过程有许多仪 
式，该会通常为期五天。第一天专用于对死去的首领举行常规的哀 
悼仪式，因为这是一项宗教活动，所以在日出时开始。这时候，当事 
部落的首领们领着本部的人列队前进去正式迎接其他部落的首领 
和部人，那些部落先已到达，结营在一定距离之外，以等待这一天 
的到来。会合的各部落相互问候以后，即排成队伍从迎宾的地方走 
向开会的地方，沿途唱着哀歌，幷有和唱。哀歌与和唱之词都是追 
念这位去世的首领的颈词，参加歌唱者不仅有他本氏族的人，而且 
还包括本部落和全联盟的人。我们料想不到一个野蛮民族竟会具 
有如此敬爱之情，然而，上述现象确实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超乎我们 
想象的例证。这项仪式以及大会的开幕便结束了第一天的程序。 

第二天即开始举行授职典礼，这项典礼一般要延续到第四天。其 
仪式是这样的 ：各部 落的首领们分成两组坐下，一如行政会议。如 
被推举的首领属于三个长辈部落之一，仪式则由晚辈部落的首领 
们来执行，而这位新首领以一位父辈的身分受职 D 反之亦然，如新 
首领属于三个晚辈部落之一，则仪式由长辈部落的首领们执行，而 
他以儿辈的身分受职。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专门的细节，是为了显 
示出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特色。这些仪式和比喩性的措词对于 
易洛魁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们提出许多事物来教导新就职的首领，其中有一些古老的 
贝珠带，按照他们的说法，关于联盟的组织和原则已“传述给”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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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珠带，因此便把这些贝珠带加以宣读或解释一番。一位巫师（不 
一定是首领中的一人)将这些贝珠带一条接着一条拿起来，在两组 
首领们之间来回踱着，同时宣读这些贝珠带上所记录的事绩。按 
照印第安人的观念，这些贝珠带通过一位讲解人就能把当年传述 
给它的章程、条规和事例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只有贝珠带是这些章 
程等等的唯一记录。他们把紫贝珠串和白贝珠串合股编成一条 
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 
就是把某一件特殊的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 
I 26 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作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 
确了。这种贝珠绳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 
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那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 
各种图案将其所隐含的记录表白出来。鄂农达加部有一位首领 
(霍-诺-韦-纳-托)被任职为“贝珠带的守护者”，另外还给他推举 
了两名助手，这两人也需要同这位首领一样熟悉讲解贝珠记录。这 
位巫师在讲解这些贝珠带和贝珠绳的时候，就把联盟形成的历史 
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他把历史传说从头到尾全部复述一遍，遇 
到其中重要的部分就要引用这些贝珠带中所包含的记录来加以证 
实。因此，推举首领的会议也就成了一次教导民众的会议；它使联 
盟的组织、原则及其形成的历史在易洛魁人的心中保持常新的槪 
念。会议在每天上午都专门从事于上述的活动；下午则从事于竞 
技和娛乐。每天傍晚，全体参加大会的人聚餐。备有羹汤和煮肉， 
烹调处即设在会议堂近侧，将食物直接由锅中盛于木碗 、木 盘和木 
勺之內。开宴以前致词祝谢神恩。祝谢时先由一人引声长咏，音 
调高亢，继而降低，至于寂绝，然后大众齐声和唱。夜间则从事于 
舞蹈。这些仪式连续举行几天，再伴随以宴飨娛乐，新首领从此便 
就职了。 

联盟组织的创始人规定通过联盟大会来为新首领行授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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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抱有三重 目的： 一是使该首领的职位永远由一个氏族世袭；二是 
使该氏族的成员有自由选举的 机会； 三是通过授职仪式对被选之 
人加以最后的督察。为了使第三种目的产生效力，大会必须有权 
否定被选之人。究竟这种授职权纯系形式上的，还是含有否决权 
在內，这一点我无法确定。否定人选的例子是未曾听说过的。易 
洛魁人为了维持一个首领统治集团所采用的制度，可以说是他们 
独创的成就，也是适应于他们环境的一种成就。从形式上看，这是 
一种寡头政治（就这个名词的褒义而言)；但实际上却仍然是一种 
原始型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精神弥漫于整个机 
体之中，幷影响其活动。我们从下述几个现象即可看出这一 点：如 
氏族有权选举和罢免他们的首领和啻帅；人民可以有权自己推选 
发言人到大会上去发言，让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及在兵役方面 
采取自愿从军的制度。在人类文化处于这一个阶段以及继起的下 
一个阶段中，民主原则乃是氏莰社会的基本要素。 

易洛魁人称首领为“荷-雅尔-纳-哥-瓦尔”，意即“人民参议 127 
员' 这个名称特別适用于一种自由民主政治的统治者。它不仅 
很恰当地确定了这个职务的权限，而且还引起我们联想到希腊酋 
长会议的成员也有与此相似的名称。希腊的酋长正被称为“人民 
参议员”。⑭根据易洛魁人的首领的性质及其任期来看，这些首 
领幷非自身具有统治权力的主宰者，而是由氏族自由选举出来的 
代表。値得注意的是，这个职位，创始于蒙昧社会，经历了野蛮社 
会的三个期，直到氏族组织把希腊人带进了文明之域以后，居然仍 
反映如此浓厚的原始特色。由此更可看出，民主政治的原则在氏 
族制度下深入人心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易洛魁人对第二级曾长◎称为“哈-萨-诺-瓦-纳”，意即“尊贵 
的称号”，这表明野蛮人对于个人野心这种常见的动机已有所认 
识。于此也反映了人类不论处于发展阶梯的上层或下层，均有其 


139 



共同的天性。易洛魁人的著名演说象、巫师和军事啻长几乎毫无 
例外地全都是第二级啻长。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他 
们的组织条例规定首领的职责仅限于平时事务。另一个原因可能 
是要把他们当中能力最强的人排之于统治集团之外，以免这些人 
的野心妨害该集团的行动。因为會帅之职是用来酬赏功勋的，所 
以这种职务必然会落在最有能力的人身上。雷德-贾克、勃兰特、 
加兰古拉、康普兰特尔、法默尔斯 • 勃腊泽、弗罗斯特、约翰逊⑬以 
及其他著名的易洛魁人物都是与首领身分不同的曾帅。而在一长 
串首领当中，除了洛冈⑭、美湖君⑮和近曰的艾利•帕克®以外，在 
美洲历史上就沒有著名的人物了。其余的首领们身死以后，除了 
易洛魁人本族，再沒有外人记得起他们。 

当联盟初形成时，托-多-达-霍是鄂农达加部的一位最著名、 
128 最有势力的會长。他之赞同成立联盟的计划被视为一种崇髙的功 
勋，因为成立了联盟以后，他的权力即将降低。他被推举为鄂农达 
加部的首领之一员，他的名字被列于首领名单的首位。同时推举 
了两位副首领以协助他工作，这两人在公共场合下站在他的身后。 
这一个首领职位，由于第一代托-多-达-霍建立了功勋，因而如此 
受到尊崇，此后便被易洛魁人视为四十八个首领职位中最煊赫者。 
这个情况早就被喜欢牵强附会的殖民者所发现，他们竟把任这个 
首领职位的人尊为易洛魁人之王；不过，这个误解已经受到驳斥， 
易洛魁人的组织不再被强加以这样一个不可能具有的特色了。这 
位首领在大会上和他的同僚平起平坐。联盟根本沒有最高行政 
长官。 

成立了部落联盟以后，才开始出现将军这个职务，他们称之为 
“荷斯-加-阿-格-达-哥-瓦”，意即“大战士”。因为从此就会遇到 
这几个部落联合对外作战的情况•，也就会感到需要一个总司令来 
指挥联合部队的行动了。在政府中设立这样一个职位作为常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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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这是人类进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军寧权力和行政权力分 
化的开端，这种分化一旦完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的外貌。但 
是，即使在文化发展较进步的阶段中，虽然军事首脑已经占上风， 

政府的基本性质却依然未变。氏族制度遏制了僭位篡权的行为。 
随着将军职位的设置，政府组织逐渐由一权政府改变为两权政府。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政府的职能在这两权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了。 
这个新职位就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就是 
从将军这个职位才产生出国王、皇帝和总统。这个职位是由于社会 
有军事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幷有其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这个缘 
故，这个职位的设立及其随后的发展，在我们所讨论的內容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我将在本书中试图探讨这个职位的发展过程，上起易 
洛魁人的“大战士”，中经阿茲特克人的“吐克特利”，下迄希腊部落 
的“巴赛勒斯”和罗马部落的“勒克 斯”; 在所有这些部落中，经历了 
文化发展的三个顺序相承的阶段，这个职位始终如一，也就是说， 
始终是军事民主制下的一个将军。在易洛魁人、阿茲特克人和罗马 
人中，这个职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或认可的。根据推测，在传说时 
代的希腊人当中，情况亦与此相同。但据说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 129 
中，“巴赛勒斯”一职系由父子世袭。这个说法无论如何也是値得怀 
疑的。这与该职位原有任期之说两者中间距离太大，完全不符，实 
有待于确凿的证据才能成立 O 旣在氏族制度之下，总是需要由选民 
选举或认可的。假如我们确知这个职位是父子相传，而且事例不 
少，那么我们就可能推测到，虽然过去不存在世袭制，但这时候却 
已眞正被采用了。遗慽的是，我们对于传说时代的社会组织和习 
俗却完全缺乏深邃的知识。我们在有必要运用人类活动的根本原 
则的时候，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最可靠的方法。世袭制的最初出 
现，最可能是由于暴力才建立起来，而不大可能是由于人民的心甘 
情®;所以，在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中是不大可能存在世袭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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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易洛魁联盟成立之时，或在此事件以后不久，即设立了两名 
常设的军事會帅，幷授以名号，这两个职位都委给塞內卡部。其一 
(塔-宛-內-阿尔斯，意为折针者）由狼氏世袭，另一（索-诺-索-瓦， 
意为大牡蛎壳）由龟氏世袭。其所以将这两个职位都委给塞內卡 
部，是由于该部落领土的西端受敌攻击的威胁较大。这两名會帅 
的选举方式与首领相同，他们也要由联盟大会推举，他们彼此的级 
別和权力是平等的。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两个职位的设立为时较 
晚。说易洛魁人在联盟刚成立之后立即发现“长宮”的组织机构不 
健全，因为联盟的军事行动无人负责指挥。为了补救这个缺陷，便 
召开一次会议，从而设置这样两名常设的军事酋帅。他们的身分 
是总司令，所以他们负责联盟的军务；当联盟的联合部队采取共 
同的军事行动时，他们负责指挥。最近去世的黑蛇督军@曾任上 
面所列举的第一名军事倉帅，由此可见这个职位迄今仍按正规方 
式接替。易洛魁人设立两名而不是设立一名最高军事曾帅，幷且 
授以平等的权力，这足以说明他们采取了机智而有远虑的方策来 
预防个人专制，即使在军务方面也不容许这样。罗马人在废除了 
“勒克斯”一职以后设立了两名而不是一名执政官，但易洛魁人早 
先幷未具有罗马人所曾经历过的经验。设立两名执政官就能使他 
们彼此之间的军事权力平衡，以便相互防止对方成为至高无上的 
统帅。在易洛魁人中，这个职位始终沒有很大的势力。 

在印第安民族学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氏族、胞族、部落和联 
^0盟。它们显示出社会的组织状况。其次则为首领和會帅的任期和 
职能、曾长会议的职能以及最高军事會帅的任期和职能。对上述 
这些主题硏究淸楚以后，就能了解他们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原则 
了。然后，我们再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技术发明和他们的 
生活方式，就可以得其全貌。在美国硏究者的工作中，对于前者注 
意得太少。那还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园地，可以在这方面搜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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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目前我们的知识只是一般性的，应当使其成为精密的和有比 
较硏究意义的知识。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和中级野蛮社会的印第安 
部落代表了从蒙眛社会进至文明社会过程中的两大文化期。我们 
自己的远祖也先后经历过与此相同的两个社会状态，而且，几乎毫 
无疑问地也曾具有与印第安人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制度及其许多风 
俗习惯。不论我们个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兴趣是多么小，总之，他 
们的经验对我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那是我们自己祖先的经验 
的一个实证。我们的一些重要制度都渊源于早先的一种氏族社会， 
在那个氏族社会里有着氏族、胞族和部落这样的组织体系，其政府 
机构亦为會长会议。在那样的古代社会中，必定有许多现象同于 
易洛魁人及其他印第安部落的社会。这个看法有助于提高我们对 
人类各族制度进行比较硏究的兴趣。 

易洛魁人的联盟是处于这种组织形式下的氏族社会的一个绝 
好例证。这种组织看来已将低级野蛮社会下的氏族制度的一切能 
力都如实表现出来了；它为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一个机会，但是， 
直到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诸制度出现以前，不曾有过 
后继的政治方式，而政治社会一旦建立，氏族组织便被推翻了。其 
中间阶段都是过渡性的阶段，自始至终仍保持着军事民主制，只是 
个別地方有些僭主仗着篡夺手段暂时改变此种制度而已。易洛魁 
人的联盟基本上是民主制的；一则因为它是由许多氏族组成的，而 
每一个氏族都是按共同的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不是民主制的 
最高型范，而是民主制的原始型范；再则因为各部落仍保持自治之 
权。易洛魁联盟曾征服过其他部落幷使之处于臣属地位，例如对 
特拉华部就是这样；但是，被征服者仍然受自己的會长们统治，而 
对于易洛魁联盟的力量则幷未有丝毫增加。在这种社会状态下， 
想要把操不同语言的各部落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⑬或者想要使 m 
被征服的臣属部落除了表示臣属以外还能贡献什么利益，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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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 

以上关于易洛魁联盟所作的阐述，虽然远远沒有把情况说透， 
但已足以解答我目前所讨论的问题了。易洛魁人是一个生气蓬勃 
而聪明颖悟的民族，其大脑体积接近于雅利安族大脑体积的平均 
数字。他们在演说时雄辩滔滔，在战爭中勇于报仇，性格坚强不 
屈；他们已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如果说他们的军事成就由 
于野蛮战爭的暴行而失去光彩，那么，他们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 
却体现了人类某些最崇髙的美德。他们所组成的联盟应被视为英 
明智慧的伟大结晶。组成联盟的一个公开目的就是维持和平；先 
将他们的部落联合于一个政府之下以消除战衅，然后再结合其他 
同名同系的部落以扩大联盟组织。他们曾敦促伊利部和中立部参 
加联盟，因这两部拒绝参加，才将它们驱于境外。对于最高级的政 
治问题具有这样的见识，其智慧殊堪钦佩。他们的人数幷不多，但 
他们把大批有能力的人选上了显要的地位。这一点也证明了他们 
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 

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力量，他们在英法两国爭夺北美 
霸权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殖民运动的第一个世纪中， 
英法双方的实力和资源大致不相上下，法国在新大陆建立帝国的 
计划之所以崩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易洛魁人造成的。 

我们知道了氏族在其原始形态下的情况，幷了解到它作为一 
种社会制度的单元具有何种能力，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尙未加以 
考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氏族。我们将会发现，当希腊人和罗马人 
整整地多经历了两个文化期、取得了更多的经验而出现在文明社 
会的大门前时，他们当中也有着与易洛魁人相同的政府体系，这种 
政府也是按氏族社会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组成的。在他们当中，世 
系已经以男性为本位，财产继承权已经归于所有者的子女而不归 
同宗亲属，家族这时候也已经采取专偶制形态了。财产的增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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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左右一切的因素，而聚居于城郭之內的人 
口也不断增多，这两者慢慢地显示出需要有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 
式，那就是政治社会。当社会的发展趋近于文明之域时，旧的氏族 
制度已不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头脑中，遽 
然出现了一个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在这种观念面 
前，氏族和部落行将消灭。在实现第二种政治方式之时，必须以乡 
区和市区来代替氏族——以地域制代替氏族制。氏族的消亡与有 
组织的多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 
线，也就是作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界线。 


本章注释 

①纳彻人被法国人击溃后，得到克利克联盟的允许，参加了该联盟。 

⑧在 1651— 1655年左右，易洛魁人将其近亲部落伊利部从杰内锡河与伊利湖之 
间的地区 赶走; 不久以后，又将中立部从尼亚加拉河流域赶走；于是纽约州除了哈得孙 
河下游和长岛以外，其余地方统统归他们所有。 

③ 易洛魁人说，他们首次遇见欧洲人时，他们的联盟已经存在了一百五十至二 
百年。按照大卫 • 库西克(一个图斯卡罗腊部人）所写的历史中的首领世系表推算，联 
盟的成立还要更古一些。 

④ 我的朋友、著名的语言学家霍瑞修•赫耳告诉我，他得出的结论如此。〔怀特 
注〕霍瑞修 * 恩蒙斯 * 赫耳 （1817 —1896 )，美国人种学家和语言 学家； 《易洛魁人的仪 
典; K 费城，1883年)等书的作者。他与摩尔根偶有书信来往。 

⑤ 〔怀 特注： 摩尔根从《易洛魁联盟》一书第 64—65 页上重抄下这份首领职位 
表，略作改动。但是，当时他忘记用 ‘gens’ 一词来替换 ‘tribe’一* 词了，按照他在1877 
年的词例是该更换的，说明见本书第63页。〕 

这些名号的意义如下： 

〔摩霍克部〕1、“中立君”或“盾君”，2、“梳发君”，3、“不疲君”，4、“言简君”，5、 
“路歧君”，6、“大河君”，7、“曳角君”，8、“平和君”，9、“悬响器君”。第一组的首领属 
龟氏，第二组属狼氏，第三组属熊氏。 

〔鄂奈达部〕1、“负荷君”，2、“衣蒲茸君”，3、“幵林君”，4/‘长索君”，5、“头痛君”, 
6、“自吞君”，7、“回音地君”，8、“战棒在地君”，9、“自蒸君”。第一组的首领属狼氏，第 
二组属龟氏，第三组属熊氏。 

〔鄂农达加部〕1、“缠结君”,属熊氏，3、“守望君”，厲熊氏。这位首领和他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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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译 者按： 即第2位〕都是“托-多-达-霍”〔译者按：即第1位〕的世袭頋问，“托- 
多-达-霍”是首领职位中最煊赫者。4、“苦身君”，属鹬氏，5、属龟氏，7、这位首领是贝 
珠带的世袭守护者；属狼氏，8、属鹿氏，9、属鹿氏，10、属龟氏，11、属熊氏，12、“一瞥 
君”,属鹿氏，13、“大口君”，属龟氏，14、“渡溪君”，属龟氏。 

〔卡尤加部〕1、“受惊君”，属鹿氏，2、属苍鹭氏，3、属熊氏，4、属熊氏，5、属龟氏， 
6、不详，7、“严寒君”，属龟氏，8、属苍鹭氏，9、属鹬氏，10、属鹬氏。 

〔塞内卡部〕1，美湖君”，属龟氏，2、“平天君”，属鹬氏，3、属龟氏，4、“广额君”， 
属鹰氏，5、“佐理君”，属熊氏，6、“亡日君’，属鹬氏，7、“燎发君”，属鹬氏，8、“开门 
君”，厲狼氏。 

⑥ 兄弟的子女彼此互为兄弟姊妹，后者的子女亦互为兄弟姊妹，无论传下去多 
少代都是如此 i 姊妹的子女及其后代亦复如此。兄弟之子女与姊妹之子女相互为表兄 
弟、表姊妹，后者的子女亦互为表兄弟、表姊妹，无论传下去多少代都是如此。同一氏族 
的成员彼此间的亲属关系是永远不会记不清楚的。〔怀特注〕这是类别式亲属制的另 
—个例子。 

⑦ 任何一个部落都可以召开行政会议，通常是按下述程式召 开的： 假如由鄂农 
达加部召开会议，他们就派遣使者到东边的郭奈达部和西边的卡尤加部去，使者带着 
贝珠带，其内容为邀请对方于某月某日到鄂农达加部的会议林中来相会，并告以会议 
的目的。卡尤加部要负责将此通知转达塞内卡部，鄂奈达部要负责转达摩霍克部。如 
果召开会议是为了和平的目的，那么，每一位首领都随身带一束白色的雪松枝，这是和 
平的 象征； 如果召开会议是为了战争，那么，每一位首领就带一束赤色的雪松枝，这 
是战争的标志。 

各部落的首领带着他们的随从通常于开会前一两天到达会址，在一定距离外驻 
营；到了预定开会的那一天日出之时，他们接受鄂农达加部的首领的正式欢迎式。他 
们从各自的营地分别整队前往会议林，每人披着皮袍和拿着他的束薪，鄂农达加部的 
首领带着成群的部民在那里等待他们。然后，首领们自己站成一个圆圈，指定一位鄂 
农达加部的首领充当典礼主持人，他朝着日出的方向站着。一俟发出信号，他们就由 
北面起绕着圆圈行进。在这里可以提 一下： 这个圆圈朝着北面的一边叫做“寒冷之方” 
(鄂-托-瓦-加)；朝西的一边叫做“日没之方”（哈-加-夸斯-瓜)；朝南的一边叫做“太阳 
商照之方”(恩-德-伊-夸)；朝东的一边叫做“日出之方”（特-卡-圭特-卡斯-瓜)。他们 
排成单行，沿着圆圈绕行三周以后，行尾就和行头相接；领头人停立在日出之方，将他 
所拿的束薪置于自己的身前。佘人由北向南依次一一仿他所为，于是形成了一个由束 
薪排列的内圆圈。既毕之后，每个首领再按同样的顺序一一将身上的皮袍铺在地上， 
坐于皮袍之上，两腿交盘，面向束薪，他们的副首领各立于自己身后。稍事休息后，典礼 
主持人起立，从他的袋中掏出两块千木片和一块引火的朽木，用来钻木取火。他用这种 
方法取得火以后，进 入圆圈 ，先把他自己的束薪点着，然后再按各人的束薪放下的先后 

次序 点燃之。等所有的束薪都燃烧起来，典礼主持人发出一信号，首领们都起立， 

绕着这一篝火圈环行三周，也和先前一样由北向南。每一个人在绕行时，不停地旋转 
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就使身体的四面都受到篝火的温暖。这种方式是象征他们彼此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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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温暖的感情，以便在友好团结的气氛中处理会议的事务。接着他们再坐在各自的皮 
袍上。坐毕，典礼主持人再站起来，纳烟草于和平烟管之中〔译 者注： 北美印第安人以 
烟管表达和战，接受烟管表示和平，拒绝烟管表示战争。摩尔根此处所举之例为内部 
行政会议，所以称之为“和平烟管”。〕，将烟管放在自己的薪火上点燃。于是连续喷烟三 
次，第一次喷向天顶，第二次喷向地下，第三次喷向太阳。他的第一次喷烟是表达对大 
神的感恩，感谢大神在过去一年中保护了他的生命，使他能出席这次会议。第二次喷 
烟是表达对地母神的感思，感谢她以其种种产物维持了他的生活。第三次喷烟是表达 
对太阳神的感恩，感谢太阳神光明不灭、普照万物。这些言词不是用口说出来的，动作 
本身即表达上述含义。然后，他把烟管传给他右边朝北的第一人，那位首领也模仿他 
所行的仪式，接着再依次往下传，这样连续下去绕篝火圈一周。用这种烟管吸烟的仪 
式也表示他们保证彼此间的信任、友谊和名誉。 

上述仪式就是会议的全部开幕式，开幕以后就宣布已作好准备，即将着手处理召 
开此次会议所欲解决的事务了。 

⑧ 据传说，当时由于情况急待解决，鄂农达加部曾派一巫师周游各部落的领域 
去选择新的首领并授以名号 ：这件 事说明了首领职位在各氏族中分配不均的原因。 

⑨ 当美国革命初起之时，易洛魁人未能共同向我们的联邦政府宣战，因为他们 
在会议上未获得一致同意的决议。鄂奈达部有几位首领反对这项提案，最后拒绝同 
意。因为摩霍克部已无保持中立的可能，而塞内卡部又决定参战，于是只好决定每一 
个部落可自行参战并由自身负责，或者保持中立。其余如对伊利部的战争、对中立部 
和苏斯魁罕纳部的战争、对法国的几次战争，都在大会上取得决议。我们的殖民史记 
载与易洛魁联盟交涉来往的事情很多。 

妙〔译者注〕按前文首领职位表(原书第116页），卡尤加部的十名首领只分三组， 
此处云四组，前后矛盾。我们再査摩尔根的《易洛魁联盟》—书第3章所列此表 (Burt 
Franklin , New York ， 第61页），也是作三组。然则此处作四组和代表四票意见之 
“四”均应作“三”。怀特未注出原文的错误。 

⑪埃斯库罗斯 ，反 底比斯的七人》，1011： “我必须宣布我们卡德穆斯市人民参 
议员们的决议和善良愿望。” 

⑬〔译者注〕即指本译文中所称之“酋帅”，其级别低于“首领 '故 云。 

⑬〔译者注〕以上七人的名字，有些是有义可译的，如雷德-贾克 (Red-Jacket) 可 
译“红短上衣”，康普兰特尔 （ Coraplanter ) 可译“玉蜀黍种植者”，法默尔斯•勃腊泽 
( Farmer’s Brother ) 可译“农夫的兄弟”，弗罗斯特 ( Frost ) 可译“寒霜”，但这样译法容 
易发生误解，因此一律改为音译。此与首领的名号不同 t 首领的名号凡能意译者财从 
意译，如“美湖君 ” （Handsome Lake ) 之例。 

⑭卡尤加部的一位首领。 

⑮塞内卡部的一位首领，易洛魁人新宗教的创始人。 

⑯塞内卡部的一位首领。〔怀特注〕艾利•塞缪尔 ，帕克 （1828—1895), 塞内 
卡部的一个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他协助摩尔根研究易洛魁人，摩尔根的《易洛魁联 
盟》—书就是献给他的。帕克在伊利诺斯州的加勒纳与攸利锡兹.格兰特结识，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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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中充担了格兰特的参谋。参看阿瑟尔 • 帕克，《艾利 * 帕克将军传》，野牛历 
史学会丛刊，第23卷，1919年。 

⑫〔译者注〕黑蛇督军 (Governor Blacksnake) 以髙寿著称，他死于1859年9 
月，据说终年117岁。 

⑯〔怀特注〕根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手稿本页边缘上用铅笔所作的记号，对 

本句的词序稍有改动。〔译者按〕其他通行本中此句为：“ .to unite tribes under 

one government who spoke different languages”， 怀特根据摩氏手稿中的记号将 
“tribes” 一词移置于 “government” 之后，这样就使 “who ……”以下的子句明确地指 
tribes 而言,不致发生误解。 





第六章 

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 

美洲土著的分类——邱第安人诸部落中的庆族；他 m 

们的世系规律和继承规律- 、荷德诺骚尼诸部落 

- ——二、达科他诸部落——三、海湾诸部落——■四、庞尼诸 
部落——五、阿耳贡金诸部落——六、阿撒巴斯卡一阿帕 
齐诸部落——七、西北海岸诸部落——爱斯基摩人是另 
一族系——八、萨利什、萨哈普廷、库特尼等部落——九、 

首首尼诸部落——十、新墨西哥、墨西哥和中美的村居印 

第安人诸部落 十一、南美的邱第安人诸部落 在 

加诺万尼亚族系中大槪普遢存在氏族组织 


当美洲若干地区初被发现时，人们见到土著正处于两种不同 
的状况下。第一种是村居印第安人，他们差不多专靠园艺为生；处 
于这种状况下的有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以及安第斯高原上的部 
落。第二种是无园艺印第安人，他们依靠渔猎和面包薯为生;处于 
这种状况下的有哥伦比亚河谷地带、哈得孙湾区、加拿大部分地区 
以及美洲其他几个地方的印第安人。介于上述这两种印第安人之 
间的则有半村居、半园艺的印第安人，他们从一个极端逐渐转变 
到另一个极端；处于这种状况下的有易洛魁人、新英格兰和弗吉尼 
亚的印第安人、克利克人、乔克塔人、切罗基人、明尼塔里人、达科 
他人和邵尼人。所有这些部落在武器、技术、风俗习惯、发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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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同样地具有一种共同的 
心理特征；幷通过他们广阔的分布范围反映了从同一个原始观念 
出发向前顺序发展的几个阶段。我们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对村居印 

t 

第安人比较进步的水平估计过高•，我们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对无园 
艺印第安人和半村居印第安人的水平估计过低；由此幷产生了第 
三个错误，那就是，将这两者区別为两个不同的种族。当他们分別 
134 被发现时，他们的状况确有显著的差异•，因为，有一些无园艺印第 
安人处于高级蒙昧社会，介于两极之间的部落处于低级野蛮社会， 
而村居印第安人则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现在，关于他们出自同源的 
证据已经多到使这一点无可置疑的程度，尽管这个结论尙未得到 
普遍的承认。至于爱斯基摩人则属于另一族系。 

我在先前所写的一部著作中，介绍了约七十个美洲印第安人 
部落的亲属制度；根据他们共有同一制度的事实，以及这种制度出 
自同源的证据，我大胆地宣称他们应列为人类的一个单独的族系 
而名之为加诺万尼亚族系，意即“弓矢之族”。⑤ 

我们对原始形态的氏族的属性已经硏究过了，现在要说明的 
便是氏族制在加诺万尼亚族系诸部落中的流行范围。在本章中将 
详细叙述这些部落的组织，但仅限于列举每个部落中氏族的名称， 
以及他们的世系规律和有关财产、职位的继承规律。必要时再作 
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所要确定的主要之点在于他们当中是否存在 
氏族组织。在这些部落中，无论何处，只要发现有氏族制度，则其 
一切基本特点都与易洛魁人的氏族相同，所以就不需要对这方面 
再作说明了。凡未作否定说明者，即可理解为作者已从印第安部 
落或其某些成员那里确知其存在氏族组织了。诸部落的区分依照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书中所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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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德诺骚尼诸部落 


> 


(1) 易洛魁人易洛魁人的氏族已如前述。③ 

(2) 维安多特人这个部落是古代休伦人的残部，他们由下 
述八个氏族组成:④ 

1.狼氏2•熊氏3•海狸氏4.龟氏 
5.鹿氏6.蛇氏7.豪猪氏8.鹰氏 

世系由女方下传，氏族內禁止通婚。首领或行政會长的职位 
由本氏族继承，但在氏族成员中进行选举。他们有七名首领和七 
名军事會帅，鹰氏族现已绝灭。首领职位兄终弟及，或由舅 传甥； 但 
军事啻帅之职则用以酬赐有功勋者，幷不世袭。财产在氏族內继 
承，因比，子女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但他们继承母亲的财 
物。以后凡遇到叙述这项规律时，应理解为未婚者与已婚者统统 
包括在內^每一个氏族均有权选举和罢免其酋长。维安多特人与 
易洛魁人分离至少已有四百年了；但他们还有着五个共同的氏族， 
不过其名称或已改变，以至无从辨认其为同一氏族，或某个氏族已 
用这样那样的新名称代替了旧名称。 

伊利部、中立部、诺托维部、图特洛部⑤和苏斯魁罕纳部⑥现已 
绝灭或被纳入別的部落，他们也都属于荷德诺骚尼人这一支。我 
们可以推定他们也是按氏族组织起来的，不过事实证据已经找不 
到了 • 


二、达科他诸部落 


美洲土著的这一大支包括了一大批部落。当他们被发现时， 
他们已分成了若干集团，他们的语言已分成了若干种 方言; 但是他 
们的居住地区大体上仍连成一片。他们占居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水 
源地带和密苏里河两岸之地，范围达一千公里以上。易洛魁人及 


151 



其同支各部落很可能是从这一支人分出去的支派。 

(一） 达科他人或苏兹人 达科他人现在大约包括十二个独 
立的部落，他们一直听任其氏族组织趋于消灭。看来基本上可以肯 
定他们曾经有过氏族组织，因为他们的近亲密苏里诸部落现在就 
是按氏族组织的。他们有一些以动物命名的社，类似于氏族，但氏 
族现已不存在。卡佛于1767年在他们那里住过，据他说/印第安人 
的每一个单独的集团都划分为若干群或若 干部； 这种群或部在其 
所属的族类中形成一个小团体。一个族类具有某种特殊的标志， 
以区別于另一族类；同样，每一个部也有其自己的徽号，人们就用 
136 这个徽号来称呼它，例如 :鹫部 、豹部、虎部、野牛部等等。瑙多维锡 
人〔苏茲人〕中，有一个群以蛇为徽号，另一个以鳖，第三个以松鼠， 
第四个以狼，第五个以野牛。无论哪一个族类，他们都是用这种方 
法来标志自己，他们当中最低能的人也记得住自己的世系，幷根据 
自己所属的家族来标志本身。” ® 卡佛曾探访过密西西比河上的东 
达科他人。根据他的详细报道，我看当时在达科他人中氏族组织 
正充满活力，这一点似无可置疑。当我于1861年探访东达科他 
人、1862年探访西达科他人的时候，未能在他们当中发现有关氏 
族的充分佐证。在卡佛探访年代同我去探访的年代之间，达科他 
人被驱逐到了平原地带幷沦为游牧群，就在这个期间，他们的生活 
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可能解释他们的氏族制度解体的原因。 

卡佛也注意到了西印第安人当中的會长有两个级別，我在讨 
论易洛魁人存在此同一现象时已经加以说明了。卡佛 说:“ 每一个 
群都有一位曾长，他被称为大會长或大战士，他是由于具有作战的 
经验和公认的勇敢精神才被选举出来，由他指挥军事行动以及处 
理一切有关军事方面的事务。但是，这位曾长幷不被视为国家的 
首脑;除了这位以处理军务身分被选举的大战士之外，另有一位啻 
长因具有世袭权而占据优越地位，他更直接地掌管他们的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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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啻长可以更适当地称之为首领；一切的契券和条约都必须经 
过他的同意，由他在契券和条约上加盖本部或本族类的印记。” ® 

(二） 密苏里诸部落 

(1) 蓬卡部这个部落由下列八个氏族组成:® 

1. 黃熊氏2.多民氏3•麋氏4.臭鼬氏 

5.野牛氏6•蛇氏 7.巫氏8.冰氏 

在这个部落中，与一般规则相反的是，世系由男性下传，子女 
属于父亲的氏族。氏族內禁止通婚。首领职位由本氏族人世袭， 
人选则由选举决定；但去世的首领的儿子最合乎被选的资格。古 
老形式之发生这种变化可能是近来的事，因为在密苏里八个部落 
中的鄂托伊、密苏里两部，以及在曼丹部，其世系现仍由女性下传。 
财产在氏族內继承。 

(2) 奥马哈部这个部落由下列十二个氏族组成:⑩ 

1- 鹿氏2•黑氏3•鸟氏4.龟氏5•野牛氏6•熊氏 

7.巫氏8.鸦声氏9.头氏〗0.赤氏 11.雷氏12.多季氏 

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与蓬卡部相同。 

(3) 衣阿华部衣阿华部同样也有八个氏 族:® 

1.狼氏2•熊氏3.牝野牛氏4.麋氏 

5.鹫氏6.鸠氏 7.蛇氏 8 •枭氏 

在衣阿华部和鄂托伊部中曾经一度有过一个海狸氏（帕-库 
赫-撒氏），但现已绝灭。世系、继承和氏族內禁止通婚均与蓬卡 
部相同。 

(4) 鄂托伊部和密苏里部这两个部落已合幷为一个部落， 
有 T 列八个氏 族:⑫ 

1.狼氏2.熊氏3.牝野牛氏4.麋氏 
5.鹫氏6.鸠氏7•蛇氏8 •枭氏 

在鄂托伊和密苏里部中，世系由女性下传，子女属母亲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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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首领职位和财产均在氏族肉世袭，氏族內禁止通婚。 

(5) 鸦声部鸦声部(卡乌-査）有下列十四个氏族 

1.鹿氏 2 .熊氏 3 .野牛氏 4 .鹫氏（白鹫） 5 .鹫氏（黑鹫） 

6 •鸭氏 7 •麋氏 8 .浣熊氏 9 .郊狼氏 10 •龟氏 11. 大地氏 
12 .鹿尾氏 13 .天幕氏 14 •雷氏 

鸦声部是美洲最野蛮的土著中的一支人，但他们很聪明，也很 
138有趣。他们的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与蓬卡部相同。我们会看到， 
他们有两个鹫氏族和两个鹿氏族，这正为氏族的分化提供了一个 
好例证；鹫氏族大槪分为两个氏族而以白、黑为区別。我们将在下 
文看到龟氏族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例证。当我于1859和1860 
年访问密苏里部落时，未能到达鄂萨芝部和夸帕部。上面提到的 
这八个部落所操的方言极为接近，均属达科他语系，因此，我们推 
想鄂萨芝部和夸帕部都有氏族组织，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1869 
年时，鸦声部的人口大为戚少，总数仅七百人，平均每个氏族才五 
十人。这几个部落的发祥地为密苏里河及其支流的沿岸，自大苏 
茲河口至密西西比河，幷沿密西西比河西岸下至阿肯色河。 

(三）温內 巴哥部 这个落部初被发现时居住在威斯康星州 
的溫內巴哥湖畔。他们是从达科他人中分出来的一支。他们显然 
是随着易洛魁人的踪迹向东往圣劳伦斯河谷迁移，当时却被休论 
湖与苏必利尔湖之间的阿耳贡金人阻止其继续沿这个方向前进。 
他们最近的同族是密苏里诸部落。他们 有八个 氏族如 下:⑭ 

1•狼氏 2 .熊氏 3 •野牛氏 4 .鹫氏 
5 •麋氏 6 •鹿氏 7 •蛇氏 8 •雷氏 

他们的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与蓬卡部相同。这一大支人 
当中竟有这么多的部落已由女性世系变为男性世系，这是很可怪 
的，因为，当他们初被发现时，他们的财产观念基本上是不发达的， 
或仅仅超过萌芽阶段，不大可能像希腊、罗马人那样以财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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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变革的因素。他们之产生变革很可能是近来在美国传教 
士的影响下造成的。卡佛于1787年时曾在溫內巴哥部中发现女 
性世系的痕迹。他 写道： “某些族类，其世袭的显职仅限于由女系 
继承。当一个會长死去后，继承他职位的大多是他姊妹的儿子而 
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他沒有姊妹，则由其最亲近的女性亲属继 
承这个显职。溫內巴哥部族现在奉一位女子为首领就是由此而 
来的，我在未了解他们的法律以前，对此颇感奇怪。”⑬至1869年， I 39 
溫內巴哥部的人口为一千四百人，平均每个氏族为一百五十人。 

(四） 上密苏里诸部落 

(1) 曼丹部曼丹部在智力和生活技术方面均较其所有的亲 
近部落为先进，这或许要归功于明尼塔里人的影响。他们分为下 
列七个氏族。® 

1•狼氏 2•熊氏 3.松鸡氏 4.好刀氏 5.鹫氏 

6.扁头氏7.离村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职位和财产在氏族內继承。氏族內禁止通 
婚。曼丹部所属的这一大支人中有那么多的部落都是男性世系， 

但曼丹部却是女性世系，如果认为女性世系不是原始形态，而其他 
部落不是近来才脫离这种原始形态，那就太可怪了。这个事实提 
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使我们推定达科他人所有的部落原先统统 
是女性世系。关于曼丹部这方面的材料，是我于1862年在上密苏 
里的一个古老的曼丹村落中从约瑟夫•基普那里得来的，⑫此人 
的母亲是一个曼丹部的妇女。他指出他母亲所属的氏族也就是他 
自己的氏族，以此证明女性世系属实。 

(2) 明尼塔里部这个部落同乌普萨罗卡部(乌普-萨尔-鄂- 
卡斯）或克劳部是由一个母族再分出来的。他们是否属于加诺万 
尼亚族系的这一分支，颇有可疑 之处： 不过因为他们的方言中的词 
数与密苏里、达科他诸部落的方言相同，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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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列在一起。他们早先有过一段历史经验，但我们知道得很少。明 
尼塔里人把园艺、木构房屋和一种特殊的宗教制度带到了这个地 
区，幷将这些经验传授给曼丹人。他们有可能是筑丘人的苗裔。他 
们有下列七个氏族：⑬ 

1 .刀氏 2 .水氏 3 •庐氏 4 .松鸡氏 5 •丘民氏 

6.无名兽氏7.帽氏 

M 0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內禁止通婚，职位与财产均在氏族內继 

承。明尼塔里人同曼丹人现在共居在一个村落中。在当今生活于 
北美各地的红种人中，他们的外表形象是最优美的一 '种。 

(3) 乌普萨罗卡部或克劳部这个部落有下列氏 族:⑲ 

1.场拨鼠氏 2.坏裹腿氏 3•臭鼬氏 4•二心庐氏 
5 .失落庐氏 6 •汚名氏 7 .屠氏 8 •迁 徙庐氏 

9 •熊掌山氏 10 •黑足庐氏 11 .渔氏 12 •羚羊氏 
13. 大鸦氏 

世系、继承和禁止氏族內通婚的规则均与明尼塔里人相同。克 
劳部有一些氏族的名称是罕见的，这使我们感到，与其说它们是氏 
族，不如说它们是集群。我曾经一度不相信它们是氏族。但是，他 
们的世系规则、婚姻习惯和财产继承法，都淸楚地确证他们是有氏 
族组织的。当我在克劳部居留时，替我当翻译的人名叫罗伯特 • 
梅耳居姆⑳，当时他是美洲皮毛公司的一个代理人，他在克劳部中 
生活了四十年，幷且是他们的一位會长。他精通克劳语，完全达到 
了以这种语言来思考的程度。他向我提到下面这些有关继承的特 
殊习惯。假如某人曾经接受过別人赠送的任何一件财物，他临死 
时此财物如仍归他所有，而赠送者已先亡故，则此财物应归还赠送 
者的氏族。一个妻子死后，她所创造的或获得的财物均传与她的 
子女；但她的丈夫死后，他的财物却属于他本氏族的亲属。又如某 
人曾赠送财物给他的朋友，他身死后，接受礼物者必须表现某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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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哀悼行为，如在行葬礼时切断自己的一节手指，或将原物归还 Ml 
亡友所属之氏族。@ 

克劳部有一种婚姻习俗，我在印第安人中发现至少有四十个 
其他部落也有此习俗，我们可以在这里谈一谈这种习俗，因为在 
下一章中将要引用它。如果一个男子同某家的长女结婚，妻子所 
有的妹妹一到成年，他即有权利将她们娶作次妻。 ㊃ 他可以放弃 
这种权利，但如果他不肯放弃，则妻方的氏族就得同意他的要求。 

在一般的美洲土著中，习俗均容许一夫多 妻制； 但这种制度从未 
广泛流行，因为人们只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梅耳居姆的妻子 
为前面提到的那种婚姻习俗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例证，她当时是二 
十五岁。当她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在对黑足部进行的一次掠夺 
中，她成了梅耳居姆的俘虏。梅耳居姆怂恿他的岳母把这个女孩 
收为她氏族及家族的养女，于是这个女孩便成为他当时的妻子的 
妹妹，从而当她到达成年时，他便有权利娶她为次妻了。梅耳居姆 
正是利用该部落有此习俗才使他的®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这种 
习俗在人类中有其悠久的历史。它是古老的伙婚制的残余。 


三、海湾 诸部落 


(0 穆斯科基人或克利克人克利克联盟包括六个部落 ，即： 

克利克部、希彻特部、兪奇部、亚拉巴马部、库萨梯部、纳彻部，他们 
当中，除了纳彻部以外，其他各部所操方言均属同一 语系； 纳彻部 
是在被法国人击溃以后才被接纳到这个联盟里来的。 

克利克部由下列二十二个氏族组 成 :㉙ M 2 


1•狼氏 2•熊氏 3.臭鼬氏 4.鰐氏 

5.鹿氏 6.鸟氏 7.虎氏 8.风氏 9.蟾除氏 

10. 鼹鼠氏 11•狐氏 12.浣熊氏 13.色氏 

14•玉蜀黍氏 15.土豆氏 16.胡桃氏 17•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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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野猫氏 19.( 未详) ㉞ 20. ( 未详） 21 •(未详） 

22.( 未详） 

据说这个联盟中的其他部落都曾有过氏族组织，这是 R . M •劳 
瑞芝牧师 ㉘ 吿诉我的，他在克利克人中传教多年，上面这些氏族的 
名称就是他提供的。他还说到，克利克人的世系由女性下传，首领 
职位和死者遗产在氏族內继承，氏族內禁止通婚。现在，克利克人 
已部分地接受文明的同化，生活方式已有所改变。他们已经用政 
治性的制度来代替社会性的制度，因此，他们古老的氏族制度的所 
有痕迹即将在短期內趋于消灭。 1869 年时，他们的人口约一万五 
千人，平均每个氏族为五百五十人。 

(2) 乔克塔人在乔克塔人中，胞族组织表现得很突出，因为 
每一个胞族都有名称，而且成为一个鲜明的组织。毫无疑问，在 
上述的大多数部落中一定也有胞族，不过对它沒有进行过专门的 
考察罢了。克利克部包括八个氏族，分配在两个胞族里，毎个胞 
族包括四个氏族，这同易洛魁人的情况相同 。㉖ 

I •分离之族（第一胞族） 

1 .芦氏 2 •劳-鄂克拉氏 3 .鲁拉克氏 4 .林鄂克鲁沙氏 
1.钟爱之族(第二胞族） 

1•钟爱氏2•矮人氏3.长人氏4.龙虾氏 

143 同一胞族內的各氏族彼此不得通婚；但第一胞族中的任何一 

个氏族的成员可与第二胞族中的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反之 
亦然。 这表明乔克塔人正象易洛魁人一样，最初只有两个氏族，后 
来每一个氏族又再分为四个氏族，再分化以后仍遵守着分化以前 
原来禁止氏族內通婚的旧规定。乔克塔人是女性世系。财产与首 
领职位在氏族內继承。1869年，他们的人数为一万二千人左右，平 
均每个氏族一千五百人。上述资料是已故的赛鲁斯•拜英顿博士 
交给作者 的，® 他于1820年开始到这个部落里去传教，那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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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定居在密西西比河东岸的老家，他随着他们迁移到印第安准 
州触，于 1868 年左右死于任上，他从事传教工作四十五年之久。他 
具有坚贞卓绝的品质，其遗爱流芳足以使人类感到自豪。 

有一次，一个乔克塔人向拜英顿博士表示他希望做一个合众 
国的公民，因为这样一来，他的芋女便能继承他的财产，而不再按 
氏族老规矩由本氏族的亲属继承了。若按乔克塔人的习惯，在他 
死后，其遗产由他的兄弟、姊妹以及姊妹之子女瓜分。不过，他 
可以在生前将他的财产给予他的子女，他的子女可以在这种情况 
下拥有这项财产而不让本氏族的成员取得。在许多印第安部落 
中，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私人财产，包括家畜、房屋、土地等项， 
他们在生前把这些私产给予他们的子女，以防止为本氏族成员所 
继承，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普通习惯了。随着财产数量的增加，由于 
子女无继承权，开始引起对氏族成员继承权产生 抗议; 某些部落，包 
括乔克塔部在內，最近几年来已废除了老规矩,继承权已专属 T 死 
者的子女了。然而，这是通过以一种政治性的制度来代替社会性的 
制度、通过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行政长官来代替旧的曾长政 
府得以实现的。按照早先的习俗，妻子不能从丈夫那里继承任何 
财物，丈夫也不能从妻子那里继承任何财物；但妻子的财物由她的 
子女分得，如无子女，则由她的姊妹分得。 

(3) 契卡萨人契卡萨人同样也分成两个胞族，第一胞族包144 
括四个氏族，第二胞族包括八个氏 族 :㉙ 

I •豹胞族 

1•野猫氏2•鸟氏3•鱼氏4•鹿氏 
I .西班牙胞族 

1 •浣 熊氏2.西班牙氏3•皇家氏4.胡什-科-尼氏 

5.松鼠氏6•鳄氏 7.狼氏 8.山乌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內禁止通婚，财产与首领职位均在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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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继承。上述情节得自查理•柯普兰德牧师 ㉚ ，他是居住在这个 
部落中的传教士。1869年时，该部落有五千人左右，平均毎个氏 
族约四百人。其中一个氏族大槪是在同西班牙人开始交往以后新 
组成的，要不然，这个氏族的名称就是为了某种缘故用来取代其原 
名称的。也有一个胞族称为西班牙胞族。 

(4) 切罗基人这个部落在古代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其中 
的橡实氏（阿-內-祖-拉氏）和鸟氏（阿-內-泽-斯夸氏）这两个氏族 
现已绝灭。其余八个氏族如 下 :㉛ 

1.狼氏 2•涂朱氏3.长野氏4.聋鸟（一种鸟名）氏 
5.冬靑氏6•鹿氏 7•蓝氏 8.长发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內禁止通婚。 1869 年时，切罗基部计 
有一万四千人，平均每个氏族为一千七百五十人。就我们所知者 
而言，在美洲土著中，一个氏族所拥有的人数以此为最多。在美国 
境內，以操同一方言的人数而论，切罗基部和鄂吉布瓦部目前超 
过所有其他的印第安部落。我们可以更说明一句，以往无论何时， 
无论在北美洲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十万口印第安人操同一种 
145 方言的事实。只有阿茲特克人、特茲库坎人和特拉斯卡拉人等部 
落或者可以说能拥有这么多的人口；但是在西班牙征服时期，很难 
找到可靠的证据来确证这几个部落中的任何一个部落能拥有如此 
多的人口。克利克人和切罗基人之所以人口特別多，应归功于他 
们掌握了家畜和发达的田野农业。他们现在已部分文明化，已用 
由选举产生的立宪政府代替了古老的氏族制度，在这个影响下，氏 
族制度正在迅速地趋于消灭。 

(5) 塞米诺耳人这个部落出自克利克部。据说他们有氏族 
组织，但详情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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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庞尼诸部落 

庞尼人是否有氏族组织，尙无确证。先前在他们当中传过教 
的塞缪尔 • 艾理士牧师 ㉜ 吿诉作者说，虽然他沒有专门考察过这 
个问题，但他相信他们是有氏族组织的。他列举下面这些氏族名 
称，幷相信他们即由这些氏族 组成： 

1- 熊氏 2. 海俚氏 3. 鹫氏 
4.野牛氏 5 •鹿氏 6.枭氏 

我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河上遇到了一群庞尼人，但未能找到一 
个翻译。 

阿利卡里人是庞尼人最亲近的同族，他们的村落同明尼塔里 
人的村落邻近，我们对于他们的硏究也有同样的困难。这些部落， 
还有休科人以及居住在卡內迪恩河畔的两三个其他的小部落，始 
终定居于密苏里河以西，他们操一种独特的语言。如果庞尼人是 
有氏族组织的，那么对其他那几个部落也可以作同样的推论了。 

五、阿耳贡金诸部落 

美洲土著中的这一大支当其初被发现时，所占据之地，从落基 
山脉到哈得孙湾，由萨斯喀彻溫河南岸往东至大西洋，包括苏必利 
尔湖两岸（湖头地区除外）和圣劳伦斯河自香普冷湖以下两岸之 
地。他们的地域沿大西洋海岸向南延展到北卡罗来纳，沿密西西比 
河东岸向南延展到威斯康星和伊利诺斯，直到肯塔基。易洛魁人及 
其同支部落闯入这个辽阔地域的东部，成为在这个范围內与他们 】 46 
爭夺霸权的唯一对手。 

基奇 加米® 诸部落 

(1) 鄂吉布瓦人鄂吉布瓦人操同一种方言，他们有氏族组 
织，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二十三个氏族的名称，但不能肯定这是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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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其全部氏族。在鄂吉布瓦方言中，有“图腾”一词——实际上往 
往读作“多丹”——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例如，狼的图形便 
是狼氏族的图腾。斯库耳克拉夫特先生 ㉞ 便根据这个词而使用 
“图腾制 S ” 这一术语来表示氏族组织，倘若我们在拉丁语和希腊 
语中都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表达这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制度的一 
切特征和性质，那么，“图腾制度”一词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 
且，使用这个术语亦自有其便利之处。鄂吉布瓦人有下列氏族 


1.狼氏 

2.熊氏 3.海狸氏 4.( 泥）龟氏 

5•(啮 ） 龟氏 

6.( 小）龟氏 

; 7. 驯鹿氏 

8•鹬氏 

9. 鹤氏 

10. 鸠鹰氏 

11. 禿鹫氏 

12. 野凫氏 

13. 鸭氏 

14. 鸭氏 

15. 蛇氏 

16.麝鼠氏 

17. 貂氏 

18.苍鹭氏 

19. 牡牛头氏 

20. 鲤氏 

21.鲇氏 

22. 鲟氏 

23. 梭鱼氏 



世系由男性下传，子女属于其父亲的氏族。我们有一些理由 
可以推测他们原先是女性世系而到相当晚近才改为男性世系的。 
第一、所有的阿耳贡金人都公认特拉华人是他们这一个系统中最 
古老的部落之一，大家都称之为“祖父部'这个部落迄今仍是女性 
世系。还有其他一些阿耳贡金部落也是这样。第二、在上两三代中， 
147 曾长的职位仍有沿女性世系继承之例。 ㉚ 第三、美国人和传教士的 
影响一般都反对女性世系。早期的传教士们，由于自身是在完全 
不同的观念下接受教育的，因而认为一种世系制度如剝夺了儿子 
的继承权，那就太不公道或不合理了。所以，很可能有许多部落就 
是在他们的教导下改变了原来的世系制度，鄂吉布瓦部大槪就属 
于这种例子。第四、因为现在还有一些阿耳贡金部落是女性世系， 
从而可以得出结 论说： 在古代，加诺万尼亚族系中普遍是女性世 
系，这也是这种制度的原始形态。 

鄂吉布瓦人禁止氏族內通婚，财产与职位均在氏族內继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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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子女已排斥其氏族亲属而取得了大部分的继承权0母亲的 
财物传给她的子女，如无子女则传给她的亲姊妹和从姊妹。同样， 
儿子可以承袭父亲的首领职位；如有几个儿子则由选举决定之。 
氏族成员不但有选举权，而且还保持罢免权。现在，鄂吉布瓦部有 
一万六千人左右，平均每个氏族约七百人。 

(2) 波塔瓦塔米人这个部落有下列十五个氏 族 :㉜ 

1.狼氏 2.熊氏 3•海狸氏 4.麋氏 

5•野凫氏 6•鹫氏 7.鲟氏 8.鲤氏 

9.禿鹫氏 10•雷氏 11•兎氏 12 •鸦氏 

13•狐氏 14.火鸡氏 15•黑鹰氏 

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同鄂吉布瓦部。 

(3) 渥太华人 ㉚ 鄂吉布瓦人、渥太华人和波塔瓦塔米人是 
从一个母部落分出来的。当他们初被发现时，他们已结成联盟。 
渥太华人无疑地也有氏族组织，但其氏族名称尙未详。 

(4) 克里人这个部落初被发现时，占有苏必利尔湖西北岸 
之地，幷由此扩展到哈得孙湾，向西则扩展到诺尔思的雷德河。其 
后，他们占据了萨斯喀彻溫及其以南地区。他们象达科他人一样， 
氏族组织已经消灭了，但推测他们曾经是有过氏族的。在语言上， 
他们与鄂吉布瓦部是最接近的，这两个部落的风俗习惯和人体形 
象均极为类似。 

密西西比 诸部落 西阿耳贡金人统称为密西西比人，他们占 
有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斯州的密西西比河东岸之地，幷向南扩展 
到肯塔基州，向东扩展到印第安纳州。 

(1) 迈阿密人迈阿密人最亲近的同族就是韦阿人、皮安克 
朔人、皮欧里亚人和卡斯卡斯基亚人，他们早先被统称为伊利诺 
人，现在人数已经很少，也已经放弃了古代的习俗而过着一种定居 
的农业生活了。我们+能确定他们以前是否有氏族组织，但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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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有的。迈阿密人有下列十个氏 族 :㉚ 

1•狼氏 2.野龟氏 3.鹫氏 4•鵰氏 

5•豹氏 6.火鸡氏 7.浣熊氏8.雪氏 

9.太阳氏10.水氏 - 

由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改变，而人口正在减少，所以他们的 
氏族组织也在迅速消灭过程中。当他们的氏族组织开始衰落以 
后，世系即由男性下传；氏族內禁止通婚，首领职位和财产均在氏 
族內继承。 

(2) 邵尼人这是一个突出的、具有高度进步水平的部落，他 
们是阿耳贡金人当中最高级的代表之一，他们有一个第一首领、一 
个第二首领，还有一个议会，均由民众每年普选 一次； 不过，虽然他 
们已经以这祥一套行政组织来代替旧的氏族制度，他们却仍然保 
留着氏族。他们有十三个氏族，这些氏族为了社会目的和宗法目 
的而继续维持下 来 :㉚ 

1.狼氏 2.野凫氏 3•熊氏 4.鵰氏 

5•豹氏 6 •枭氏 7•火鸡氏8•鹿氏 

9.浣熊氏10•龟氏 11•蛇氏 12•马氏 

13. 兎氏 

世系、继承和必须在氏族外通婚的规则均与迈阿密人相同。 
1869年时，邵尼部 只有七 百人，平均每个氏族约五十人。他们的 
人口曾经一度达到三四千人，超过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平均人 
口数。 

邵尼人有一种习惯，即在某种约制下，给子女命以父亲氏族、 
或母亲氏族1或其他任何氏族所用的个人名字而收纳入该氏族之 
內，这个习惯也流行于迈阿密人、索克人和福克斯人中，我们对此 
需要稍微谈一谈。前面已经说明过，在易洛魁人中，毎一个氏族都 
有一些专用的个人名字，其他氏族无权使用。 ® 这大槪是一个普遍 


164 



的习俗。在邵尼人中，这种个人名字本身即含有其所属氏族的权 
利，因此个人的命名即决定了个人的氏族。旣然首领无论如何必须 
属于授予他以职权的那个氏族，所以，由女性世系转为男性世系的 
变革，看来象是从上述那种命名习惯开端的了。其第一步是使儿 
子继承他的父亲，第二步是使子女继承其父亲的财产。如果一个 
儿子在命名时接受了他父亲的氏族所用的个人名字，那么，他即属 
于他父亲的氏族而在世系上成为他父亲的继承者，不过，还需要服 
从于选举的原则。但他的父亲对这个问题却无决定权。其决定权 
由氏族委托给某些人，多半是些妇人，当子女命名时，由她们商量 
幷决定之。在邵尼人中，两个氏族之间通过一定的安排，便赋予这 
种妇人以命名 之权； 而当一个人按规定方式接受名字以后，他便被 
纳入该名字所属的氏族了。 

在邵尼人中，有着古老的世系规则的痕迹。有人吿诉作者下 
面的事实，可以举以为证。狼氏族的一个首领拉-荷-韦在临死前 
表示他希望以他的一个姊妹的儿子代替自己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 
人。但是，他的外甥（科斯-夸瑟）属于鱼氏族，他的儿子属于兎氏 
族，而这个首领职位是由狼氏族世袭的，因此，如果不先以改名的 
方式转入狼氏族的话，他们两个人 i 隹也不能继承他的职位。他的150 
愿望受到了尊重。他死了以后，他的外甥改用了狼氏族所用的名 
字，叫做泰普 ■•阿 -塔-哥-瑟，然后被选任该职。这种不严格的通融 
现象，说明氏族组织已经 衰落； 但它却倾向于证明在不久以前邵尼 
人的世系仍是由女性下传的。 

(3) 索克人与福克斯人这两个部落已合幷为一个部落，他 
们的氏族如下 

1•狼氏 2 •熊氏 3 •鹿氏 4 .麋氏 
5 •鹰氏 6 •鹫氏 7 •龟氏 8 •野牛氏 
9•雷氏 10•骨氏 11•狐氏 12•海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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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鲟氏 】4 .大树氏 

世系、继承和必须在氏族外通婚的规则均与迈阿密人相同。 
1869 年时 ，他们 的人口只有七百人，平均每个氏族五十人。从现 
存的氏族数目可以看出在过去二百年中他们的人数必较现在多出 
几倍。 

(4) 麦诺米尼人与奇卡普人这是两个独立的部落，他们各 
有其氏族组织，但氏族名称未详。对于麦诺米尼部，可以推测他们 
直到近日以前仍是女性世系，其根据是该部落的一个成员安托万， 
古奇⑱于1859年吿诉作者的情况。他在答复有关继承规则的问 
题时 说:“ 假如我死了，我的兄弟和舅父就会从我的妻子和子女手 
中夺走我的财产。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子女够能继承我们的财 
产，但这毫无保证。按照老规矩，我的财产要给予我最亲近的亲 
属，那不是我的子女而是我的兄弟、姊妹和舅父。”由此可见，财产 
是在氏族內继承的，但仅限于女性世系下的近亲。 

J 5 J 落基山诸部落 

(O 血黑足部这个部落由下列五个氏族组 成：⑭ 

1•血氏 2•食鱼氏 3•臭鼬氏 4•绝种兽氏 

5•麋氏 

世系由男性下传，但氏族內禁止通婚。 

(2) 丕干黑足部这个部落有下列八个氏 族:® 

1•血氏 2•臭鼬氏 3.撲脂氏 4•腹脂氏 

5•咒师氏6•不笑氏 7 •饥氏 8•半腐肉氏 

世系由男性下传，氏族內禁止通婚。上列若干名称与其说是 
氏族名称，不如说更近于群体的名称•，但是，因为这份材料是通过 
能够胜任的翻译者（亚历山大 • 卡伯特森先生及其夫人⑩，后者是 
黑足部的妇女）直接从黑足部得来的，所以我相信它很可靠。可能 
在某些情况下用氏族的绰号代替了原有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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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诸部落 

(1) 特拉华人前面已经说过，特拉华人自从分出来独立以 
后，便成为阿耳贡金诸部落中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了 O 当他们初被 
发现时，他们的老家即在特拉华湾的周围及其以北的地区。他们 
由下列三个氏族 组成： 


I . 

狼氏 

土克-悉特 

圆掌 

S . 

龟氏 

波克-库-溫-哥 

爬行 

f . 

火鸡氏 

普耳-拉-乌克 

不嚼 


这种划分实际具有胞族的性质，因为它们各自又由十二个亚 
氏族组成，每一个亚氏族都具有氏族的若干属性。 ® 亚氏族 的名称 I 52 
都是个人名字，不说全部，至少大多数都是女性名字。因为这是 
一个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于1860年在堪萨斯州的特拉华部保留地 
尽可能详细进行调査，当时协助我的有威廉 • 亚当斯@，他是一位 
受过教育的特拉华人。结果证明无法找到这些亚氏族的起源，不 
过，它们似乎是一些氏族鼻祖的名字，各氏族的成员就是分別从这 
些鼻祖传下来的，而这些亚氏族便以鼻祖命名。由此也可看出胞 
族是从氏族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 

特拉华人的世系由女性下传，正由于此，我们才认为阿耳贡金 
诸部落在古代可能普遍流行女性世系。首领职位在氏族內继承，但 
由氏族成员选举，氏族成员有选举和罢免之权。财产也在氏族內 
继承。起初，这三个母氏族禁止在该氏族內通婚；但近年以来，禁 
止通婚的规定仅限于亚氏族之內了。 例如： 在目前已半形成为胞 
族的狼氏族內，凡同氏的人不得通婚，而不同氏者便可以通婚。给 
子女命以父亲氏族所用的名字而纳入父亲氏族之內，这个习惯在 
特拉华人中也很流行，由于这个习惯而引起的世系紊乱现象亦与 
邵 尼人* 迈阿密人的情况相同。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 
往必然对印第安人的制度施加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他们的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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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正处于逐渐崩溃之中。 

153 关于职位继承的例子最能充分表明土著的世系规则。一位特 

拉华部的妇女吿诉作者，她和她的子女都属于狼氏族，而她的丈 
夫则属于龟氏族；然后她又说，龟氏族已故的大會长或首领凯春队 
长（塔-辉-拉-纳）死后，由他的外甥约翰 • 康內尔（塔-塔-內-沙) 
袭位，他是已故首领的姊妹的儿子，他也是属于龟氏族的。⑩这位 
死去的首领留下了一个儿子，但他的儿子属于另一个氏族，所以不 
能袭位。特拉华人也和易洛魁人一样，职位由兄弟传给兄弟，或由 
舅父传给外甥，因为世系是由女性下传的。 

(2) 猛西人猛西人是从特拉华人分出来的一支，也有着与 
特拉华人相同的三个氏族，即狼氏、龟氏和火鸡氏。世系由女性下 
传，氏族內不许通婚，首领职位和财产在氏族內继承。 

(3) 摩黑冈人肯尼贝克河以南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 
人在语言上都是很接近的，他们能互相了解彼此的方言，摩黑冈人 
即系其中的一支。因为摩黑冈人是有氏族组织的，由此推测，培阔 
特人、纳腊甘塞特人及其他较小的集群 不仅也 有氏族组织，幷且还 
有着与摩黑冈人相同的一些氏族。摩黑冈人也有着与特拉华人相 
同的三个氏族，即狼氏、龟氏和火鸡氏，每一个氏族又包括若干氏 
族。这证明他们与特拉华人、猛西人在血缘上有着直接的联系，而 
且，如前所述，这也反映了一个母氏族分解为几个氏族的再分化过 
程，这些分解出来的氏族仍重新组合为一个胞族。我们也可以由 
此看出在氏族制度下胞族是如何自然而然产生的。在美洲土著 
中，很难找到象上述事例这么淸楚地保存着母氏族分化现象的证 
据了。 

摩黑冈人的胞族比美洲土著其他任何部落的胞族表现得更为 
突出，因为他们的每一个胞族都槪括地代表了各自所辖之氏族，要 
说明氏族的区分，必须点明胞族；不过，我们对摩黑冈人的胞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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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易洛魁人的胞族所知之详。摩黑冈人的胞族如 下 :㉚ 

I * 狼胞族（土克-塞-吐克） 

1 .狼氏 2 .熊氏 3 .犬氏 4 .负鼠氏 

I . 龟胞族(托內-巴-鄂） 

3.小龟氏 2.泥龟氏 3•大龟氏4•苡鳗氏 

I 火鸡胞族 

火鸡氏 2 •鹤氏 3 .雏鸡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內禁止通婚，首领职位在氏族內继承， 
职位由兄弟传给兄弟，或由舅父传给外甥。在培阔特人和纳腊甘 
塞特人中，世系由女性下传，我在堪萨斯州遇见一位纳腊甘塞特部 
的妇女，这是她吿诉我的。@ 

(4) 阿本纳基人这个部落的名称叫做瓦-贝-纳-基，意思是 
“旭日之族”。 ㉝ 他们与密克玛克人的亲密关系超过了同肯尼贝克 
河以南的新英格兰印第安人。他们有下列十四个氏 族 ：㉝ 

1 .狼氏 2.( 黑)野猫氏 3 .熊氏 4 •蛇氏 

5 .花斑兽氏 6 .海娌氏 7 .驯鹿氏 8 •鲟氏 

9.勝鼠氏 10. 鸠鹰氏 11. 松鼠氏 12.斑娃氏 

13 .鹤氏 M . 豪猪氏 

世系现在由男性下传，早先禁止氏族內通婚，但这种禁规现在 
已大失其效了。首领职位在氏族內继承。我们会看出，上列氏族 
中有一些与鄂吉布瓦人的氏族相同。 

六、阿撒巴斯卡一阿帕齐诸部落 

哈得孙湾区的阿撒巴斯卡人和新墨西哥的阿帕齐人原来是同 
一支人，后来才分离的，他们是否有氏族组织，尙未能肯定。我于 
1861 年到哈得孙湾区，曾在阿撒巴斯卡人的野兎族和红刀族中致 
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因缺乏胜任的翻译，未获成功; ㉞ 不过，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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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他们存在过这种制度，即使调查方法不完善，也能发现一呰痕迹。 
已故的罗伯特 • 肯尼科特@曾替作者在阿-察-鄂-腾-尼人（或称 
奴隶湖的阿撒巴斯卡人）中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也沒有获得成功。 
他发现一些关于婚姻和首领职位继承世系的特殊规定，似乎说明 
存在氏族制度，但他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资料。育空河流城的库 
钦人（或称卢舒人）是属于阿撒巴斯卡这一支的。已故的乔治•吉 
布斯 ㉚ 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 得到一封信，是马更些河上 
辛普孙堡的一位绅士寄来的，信中提到在卢舒人（或称库钦人）当 
中存在着三个社会等级或阶级——无疑是图腾之 i 吳，尽管图腾与 

级別截然不同；因为他接着说-个男子不得在其本等级內通 

婚，必须到另外的等级中去求妻；一个髙等级的會长可以同一个低 
等级的妇女结婚而不丧失其等级地位。子女属于母亲的等级；不 
同部落中的相同等级的成员彼此不交战。” 

西北海岸的科鲁舍人在语言上属于阿撒巴斯卡这一支，不过 
关系不大密切，在他们当中存在氏族组织。加拉丁先生@指出，他 
们“和我国的印第安人相似，也分为若干部落或克兰； 据 赫耳先 
生 ㉚ 说，在俄勒冈州的印第安人中见不到这种区別的痕迹。其部 
落〔实指氏族〕的名称都是动物 名字： 如熊、鹫、鸦、海豚和狼等 
等。……继承权属于女系，由舅及甥，除了大會长以外，家中最有 
权力的人一般都是舅父 。”㉙ 

七、 西北海岸诸部落 

在这一群部落中，除了科鲁舍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部落也盛 
行氏族组织的制度。吉布斯先生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 :“我 在离开 
156普吉特海峡之前，极其幸运地遇到了我们所谓北印第安人的三个 
支系的代表，北印第安人即由溫哥华岛北端伸展至俄属领土和爱 
斯基摩人边境的这一条西北海岸上的居民。我从他们那里已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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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图腾制度至少在这三个支系中是存在的。我所说的这三个支 
系，从西北头算起，首即特林吉特人，通常根据他们当中的一个分 
支而称之为斯提京人；次为特莱迖人；再次为齐姆悉亚人，加拉丁 
称之为韦阿人。有四个图腾是他们都有的，即鲸、狼、鹫、鸦。任何 
人不得与同图腾的人通婚，即使彼此不同族或不同支系也不行。 

値得注意的是，这些族是由完全不同的支系组成的。我的意思是 
说，他们的语言基本上不同，找不出相似之处。”更晚些时候，朵尔 
先生 ㉚ 在他的关于阿拉斯加的著作中 S 道:“ 特林吉特人分为四个 
图腾 ：大鸦 （耶耳）、狼（卡努赫）、鲸、鹫（彻思耳）。……只有不同图 
腾的人才能通婚，子女通常均属其母亲的图腾。” @ 

赫伯特 • 班克罗甫特先生对他们的组织说得更为详尽，他指 
出他们有两个胞族，并指出其每个胞族所辖之氏族。他在提到特 
林吉特人 时说： “这一族分为两大部，或两大克兰，其一称为狼部， 
另一称为大鸦部。……大鸦这一支又再分为几个分部，名为蛙、鹅、 
海獅、枭和鲑。狼部则再分为熊、鹫、海豚、鲨和海雀。……同一克兰 
的诸分部彼此不得交战，同时，同一克兰中的成员亦不得相互通婚。 
因此，狼部的一个靑年战士必须要到大鸦部去找寻他的配偶 ，㉝ 

爱斯基摩人不属于加诺万尼亚族系。他 n 立足于美洲大陆要 
比加诺万尼亚人为晚。他们也沒有氏族。 

八、 萨利什、萨哈 普廷、 库特尼等部落 

哥伦比亚河谷诸部落以本题所提到的这几部为主要代表，他 
们都沒有氏族组织。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霍瑞修 • 赫耳和已故的 
乔治 • 吉布斯都曾专门注意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两人在这些部落 
中未发现任何氏族组织的痕迹。我们有坚实的理由相信这个辽阔 
的地区是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发祥地，这个族系以此地区为出发点， 】5 7 
向外迁徙扩散而遍布于南北美洲。因此，上述部落的祖先看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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槪是有氏族组织的，他们的氏族组织日趋衰微，终于消灭了。 


九、首首尼诸部落 

得克萨斯州的科曼赤人，以及犹特诸部落、崩纳克人、首首尼 
人和若干其他部落都属于这 一支。 一个维安多特族的混血种马 
休 • 倭克尔 ㉝ 于 1859 年吿诉作者，他曾在科曼赤人中居住过，他 
们有下列诸 氏族： 

1•狼氏 2.熊氏 3.麋氏 4.鹿氏 

5.小栗鼠氏 6.羚羊氏 

旣然科曼赤人有氏族组织，可以推想这一支人的其他部落也 
有氏族组织。 

我们对新墨西哥州以北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社会制度，就 
谈到这里为止。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数部落在被欧洲人初发现时正 
处在低级野蛮社会，余者则处在高级蒙昧社会。在他们当中，氏族 
制度流行极广，几乎普遍存在，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有理由假定， 
他们在古代是一律有氏族组织的，而且其世系也是一律由女性下 
传的。他们的制度纯属社会性的，以氏族为其基本单元，而以胞族、 
部落和联盟为其体系中的其余 环节。 这四个顺序相承的组合与再 
组合的阶段> 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念在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经验。 
雅利安族和闪族的一些主要部落，当它们从野蛮社会走出来时， 
也有着与印第安人相同的社会组织体系，因此，大体而言，这套制 
度在古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幷可以推想其出自一个共同的来 
源。我们在后文谈到家族观念的发展过程时，将要充分地叙述伙 
婚群，氏族显然是从伙婚群产生出来的，所以人类当中的雅利安、 
闪、乌拉尔、土兰尼亚、加诺万尼亚等族系看来极其明显地出于一 
个共同的祖源，这个祖源是实行伙婚制的，氏族组织即绿此而产 
生，所有的族系都出自这个祖源，最后才分化为各支。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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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将来硏究工作深入开展而若干事实得到精密证明时，这个结 
论终于会使人们不得不接受它。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能维系人 
类社会经历蒙昧阶段晚期、经历整个野蛮阶段而达于文明阶段初 
期，因此决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从先已存在的因素中自然发展出 
来的。 如果合理地、谨严地阐明这一点，看来就可以证明人类当中 
一切具有氏族组织的各族系均出自同源。 

十、村居邱第安人 

(1) 摩基村印第安人摩基诸部落现仍据有他们自古相传的 
群居宅院，未受侵扰，这种宅院共有七处，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小科 
罗拉多河畔，此地曾一度属新墨西哥州。他们仍在他们的古老制 
度下生活着；他们目前无疑能完全代表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从苏尼 
直到库斯科的村居印第安人当中所流行的那种生活方式。苏尼、 
阿科玛、塔阿斯以及另外一些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村落都具有相 
同的组织结构，它们都是科罗纳多于1540—1542年在此地发现的。 
虽然这些印第安人表面上容易接近，但实际上我们对他们的生活 
方式和內部组织却知道得很少。从来沒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査。凡 
是能得到发表机会的点滴资料都是一般性的、偶然性的。 

摩基人按氏族组织起来，他们有下列九个 氏族： 

1•鹿氏 2•沙氏 3•雨氏 4.熊氏 

5•野兎氏 6•郊狼氏 7 •响 尾蛇氏 8.烟草氏 

9. 芦草氏 

美国助理外科医生泰恩 • 布鲁克曾向斯库耳克拉夫特先生提 
供一个关于摩基人起源的神话故事，这是他从一个摩基村中听来 
的。据摩基人说 ：“很 久很久以前，他们的老祖母㉞从西方老家带 
来九个人种，其形状 如下： 第一、鹿种；第二、沙利 M 第三、水 〔雨〕 种； 
第四、熊种；第五、野兎种；第六、郊 狼种； 第七 ，响尾蛇种； 第八，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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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种；第九、芦草种。她把这九个人种栽种在他们今天村落所在的 
地方，幷将它们变成了人，这些人建造了现在的村落；至今仍保持 
着人种的区別。有一个人吿诉我说他是属于沙种的，另一个人说他 
是属于鹿种的，等等。他们都坚信灵魂轮回之说，认为自己死后就 
会返回原形，仍变成熊、鹿之类。……他们的政府是世袭的，但不一 
159 定传位给在职者的儿子；因为，只要他们宠爱任何一个血亲，即可 
选定他为继承人。” ㉟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氏族组织在由低级 
野蛮社会转入中级野蛮社会以后，仍然十分发达，由此可以证明这 
种组织能适应他们业已改变的环境。在村居印第安人中，很有可 
能普遍存在氏族组织；但是，从这个地点往南， 在北美 的其余部分， 
以及南美全境之內，除了拉古纳人以外，我们找不到任何确凿可靠 
的报道。由此可见，美洲民族学的硏究工作以往做得多么不完善; 
以至我们对美洲土著的社会制度单元仅只发现其一部分，而对其 
重要意义亦不了解。然而，在早期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中还可见到 
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线索，在后来少数几位作家的书中也能见到有 
关的直接材料，如把这些综合起来，也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氏族 
组织在古代整个印第安人当中是普遍流行的。 

有许多氏族都流行某些传说，就同摩基人的传说相似,认为他 
们的始祖是从动物或无生物变成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动物或无生 
物即成为他们氏族的徽志。例如，鄂吉布瓦人的鹤氏族有这样一 
个传 说:有 一对鹤从墨西哥湾飞过辽阔的地面来到大湖地区，又从 
密西西比河飞往大西洋沿岸，为了想找寻一个食料丰富的地方，最 
后选择了苏必利尔湖口的急流地区，因为看中了这里的渔场。当 
它们降落在河岸边把翅膀收拢之后，大神立刻把它们变成为一男 
一女，这就是鄂吉布瓦部鹤氏族的祖先。在各个不同的部落中，有 
一 S 氏族都禁食本氏族名称所代表的动物•，但这种禁忌不大普遍^ 

(2) 拉古纳人根据塞缪尔 • 戈尔曼牧师 ㉚ 于 I 860 年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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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州历史学会上所作的报吿来看，拉古纳村印第安人是有氏 
族组织的，他们的世系由女性下传。戈尔曼说 ：“每 一个村镇都分 
为若干部或若干族，每一个这样的集团都以某种兽、鸟、草、木、星 
或风、火、水、土四元素之一为名。拉古纳村是居民超过一千人的 
村落之一，这个村有十七个这样的部;或名为熊，或名为鹿,或名为 
响尾蛇，或名为玉蜀黍，或名为狼，或名为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子女与母亲同属一部。按照老规矩，同部的人禁止通婚；但近来， 
这个规矩已经不象早先遵守得那么严格了。” 

“他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是全村社的财产，但是，当一个人耕种 
了一小块土地以后，这块土地即应属他个人所有，他可以将它卖给 
本村社的任何一个人；或者，在他死后，这块土地属于他的寡妇或 
女儿们；如果他是一个单身汉，这块土地仍保留在他父亲的家族 
里。” ㉝ 寡妇或女儿能否继承父亲的财产，这一点还有疑问。 

(3) 阿茲特克人、特茲库坎人和特拉科潘人这些部落以及 
墨西哥其余的纳华特拉克部落的氏族组织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讨 
论。 

(4) 尤卡坦的马雅人艾瑞腊在其著作中屡屡提到“亲族” 
( kindred ) —词，他在谈到墨西哥、中美、南美部落时，就用这个词 
来表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所组成的团体，其人数之多只可能 
相当于一个氏族，除了氏族以外再也见不到这么多人的亲属团体 
了。例如，他 说道: “凡杀害一自由人者，必须对死者的子女和亲族 
尽赔偿之责。”这是指尼加拉瓜的土著说的，易洛魁人也有这个习 
惯，如果我们谈的是易洛魁人，“亲族”一词就相当于“氏族”了。又 
如，他在槪述尤卡坦的马雅族印第安人时说道 :“无 论向受害者尽 
何种赔偿，倘被判受罚之人因赔偿而勢将陷于穷困时，则其亲族对 
他提供捐助。〃 ㉟ 我们可以看出，这又是一个氏族制度的习惯。他在 
谈到阿茲特克人时又说 :“他 们如果确实犯了罪，无论任何恩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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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亲族都不能使他们免于死亡。” _对 于这个词的使用法，我们 
还可以再引一个例子，那是他用于佛罗里达州的印第安人的，这些 
印第安人有氏族组织。他 说道： “他们极端喜欢子女，珍爱子女，倘 
遇子女死亡，其父母及亲族为之哀悼终生。”⑳早期的观察者注意 
到印第安人的社会中有一个特点，即为数很多的人以亲属关系而 
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把这个团体称为“ 亲族' 但是，他们考察的深 
度还未足以发现亲族之组成氏族，而氏族乃是印第安人社会制度 
的基本单元，这才可能是事实的眞相。 

艾瑞腊进一步谈到马雅 人说： “他们一贯非常重视血统，因而 
认为他们全都有亲属关系，彼此相互援助。……他们不与母辈的 
161 人或兄弟之妻通婚， 也不与 父亲同姓的人 通婚， 这都被视为非法 
的。” @ 一个印第安人的血统，在他们的亲属制度下，除了指氏族以 
外，不可能有別的意义；即使对这一点姑置不论，在印第安人的制 
度下，除非父亲和他的子女属于同一氏族，而这个氏族将一个共 
同的姓赐予其全部成员，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同姓的。要使父亲及 
其子女属于同一个氏族，还需要由男性下传世系。而且，艾瑞腊 
的叙述证明马雅人是禁止氏族內通婚的。假定艾瑞腊的话正确不 
娛，我们就可以肯定马雅人当中存在氏族组织，而其世系由男性下 
传。泰勒的《人类远古史硏究》是一部极有价値的书，是一部详征 
博引、提要勾玄的民族学知识宝库，他在该书中根据另外的来源引 
述了同一事实，其说 如下： “因此，北美印第安人的风俗与澳大利 
亚人的风俗相同之处，即在于他们都把女性世系下的氏族作为禁 
止通婚的界限，但如果我再往南去，进入中美以后，就出现了与此 
相反的风俗，那种风俗倒与中国相同。据迪耶戈•德•兰达说，尤 
卡坦人从不娶与自己同姓之女为妻，而他们的姓是按父系论的，他 
们认为同姓通婚是一种非常可耻的 秽行； 但是，他们可以同母系方 
面最亲的表姊妹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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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南美印第安人诸部落 


在南美各地均发现氏族的痕迹，也发现到处确实存在加诺万 
尼亚式的亲属制度，不过，这个问题尙未得到充分的硏究。艾瑞腊 
谈到印加人把安第斯山区的许多部落组成一种联盟， 他说: “由于 
这些族类分为若干种、若干部或若干族，因此使语言上出现了这种 
分歧。”⑬我们根据他所谓的“族”即可看出他们是有氏族的。泰勒 
先生在讨论有关婚姻和世系的规则时 指出： “再往南去，过了巴拿 
马地峡，又出现女性世系的氏族及其禁例。柏尔瑙说，在英属圭亚 
那的阿腊瓦克人中/族籍是承袭母亲的，子女允许同父亲家族中 
的人通婚，但不得同母亲家族中的人通婚。’末了，马丁 • 朵布里佐 
弗神父说，瓜腊尼人避免同最远的亲属通婚，认为这是罪大恶极 
的事；他在谈到阿比朋人时有下面一段 记载： ……‘阿比朋人受天 
然的教导，学他们祖先的榜样，他们深恶同任何一个与自己有最远 
的瓜葛之亲的人通婚，乃至对这种想法都绝不能容忍。’”⑭以上所 
引有关土著社会制度的材料都说得不淸 不楚； 但我们借鉴于前文 
所提供的事实，即可领会到这些材料的意 思是: 存在氏族制度，世系 
按女性下传，幷禁止氏族內通婚。布瑞特指出，圭亚那的印第安人 
部落“分为若干家族，毎一个家族都有不同的姓，如‘悉维辿\‘卡 
茄阿弗迪鄂尼悉辿’。和我们的家族不同，所有这些家族都是按 
女系下 传的，无论男女，任何人都不得与同族姓的人通婚。例如， 
‘悉维迪’家的一个妇女是与她母亲同姓的，但她的父亲和她的丈 
夫都不得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人。她的子女，以及她女儿的子女，也 
都姓‘悉维迪但她的儿子和女儿都不得与任何一个同姓‘悉维 
迪’的人通婚；不过，只栗他们愿意，他们却可以同父亲家族里的人 
通婚。他们严格遵守这个习俗，稍有不合即被认为乱伦。”⑬我们 
立刻可以看出，布瑞特所谓的“家族”即指原始形态下的氏族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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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南美诸部落，除了安第斯山区的部落以外，当初被发现时， 
均处于低级野蛮社会或处于蒙眛社会状态下。印加族村居印第安 
人建立了政府，秘鲁许多部落都集中在其统辖之下，关于他们的內 
部制度，我们在加尔西拉索•德•拉 • 维加的著作中见到一些不 
完备的描写，如果根据这些描骂能作出判断，那么，应当说，这些部 
落是处在低级野蛮社会的。 

我们在硏究氏族制度转变过程的历史时，自然会把注意力转 
向南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固有的文化已经使他们进 
入野蛮阶段中期很发达的地步，幷已临近于中期的末尾了。我们 
已说明了氏族的原始结构；至于这个制度的最后阶段，留在论希 
腊、罗马人的氏族时再谈。不过，在野蛮阶段中期已经在世系和继 
承两方面发生了过渡性的转变，这些转变对于叙述一部完整的氏 
族组织史来说是很关紧要的。关于这一伟大制度的早期状况和末 
期状况，我们所知者甚详，但对其转变阶段的知识却很贫乏。在人 
类任何部落中，凡是发现有处于末期形态的氏族，则其远古粗先必 
定有过原始形态的 氏族； 但史学上的考订却荽求有确凿的证据，而 
163不能凭借推理^在村居印第安人当中，曾经一度有过这种证据。现 
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他们的政府制度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 
治性的。其体系的上层环节，即部落与联盟，是我们在许多方面都 
接触到的；而在村居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中，我们也能确实证明这 
个制度的基本单元是氏族组织。但是，我们着手硏究整个村居印 
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时，得不到象处于低级野蛮社会下的那些部落 
所提供的精确资料。当年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是有绝好机会 
的，但他们错过了，显然是由于这些文明人的进步程度使他们距离 
这种社会状态太远，以致无从 k 解它。 西班牙的史学家们对于村 
居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缺乏知识（这种基本单元在整 
个社会机体中深深地打下了它的烙印），所以在描写他们的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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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时完全弄错了。 

只要对中美和秘鲁的古建筑遗址稍一涉目，即可充分证明野 
蛮阶段中期在人类的发展上、在知识的进步上、在智力的增长上， 
是一大进步。在东半球，相继而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阶段，这就是 
随着冶铁术的发明给人类的进步带来了无比强大的推动力，终于 
把人类中的一部分推入了文明社会。村居印第安人为野蛮阶段中 
期的社会状态提供了如此鲜明的例证，我们如果对这种社会状态 
具有精确的知识，那么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在野蛮阶段晚 
期的辉煌成就，在那个时期中，发明和发现层出不穷，何等迅速! 
我们倘能致力以求，孜孜不倦，仍有可能将这一个已经任其丧失的 
知识宝库重新恢复过来，至少能恢复其大部分。根据现有的资料, 
我们敢于作出下面的 结论： 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在初被欧洲人发现 
时已普遍地按氏族组织起来，虽见到极少数的例外，但不足以妨碍 
这一总的规律。 


本章洼释 


① 〔怀特注〕本章中的许多资料都是摩尔根本人到西部作郊野旅行时获 得的； 参 
看怀特编，《路易斯_ 亨利. 摩尔根所著之“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安阿 
伯，密执安州，1959年)。其中有许多资料已见 《 人类家 族的亲厲制度 h 


③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 所报告 ，第17卷(华盛顿，1871年），第 
131 页。 


③ 


④ 


1. 狼氏，托尔-约-内 

3. 海狸氏，农-加尔-内-厄-阿尔-哥 

5. 鹿氏，纳-鄂-格 


2. 熊氏，内-厄-阿尔-吉-伊 

4. 龟氏，盖-内-厄 - 阿尔 - 泰-哥-瓦 
6. 鹬氏 ，杜- 伊塞-杜-韦 


7. 苍鹭氏，约-阿斯-塞 
1. 阿-纳-瑞塞-夸，啮骨者 
4. 格-阿-维什，沃土 
7. 雅-腊-哈兹-锡，高树 


8. 鹰氏，鄂斯-斯韦-盖-达-盖-阿 
2. 阿-努-耶，树栖者 3. 佐-塔-伊，懦兽 

5. 鄂斯-肯■■鄂-托 ，漫游 6 . 悉内-根-锡，爬行 
8. 达-索克，飞翔 


⑤霍瑞修 * 赫耳先生已于最近证明图特洛人与易洛魁人有关系。〔怀特注〕摩 
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手稿中，于此处划掉“易洛魁人”而代以“达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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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弗兰西斯 • 帕克曼先生关于美洲殖民史写了一系列的名著，他最先确定苏斯 
&罕纳人与易洛魁人有血缘关系。 

® 乔纳森_卡佛，《北美腹地三年巡游纪行》(费城，1796年），第164页。〔译者 
注〕卡佛书中所用术语与摩尔根所用者不同，往往词同而义异，所以不得不改变译法， 
并将其重要而易混者列出原文对照 于下: 集团—— body ; 群 —— band ; 部一 tribe * 族 
类- nation 。 

⑧卡佛，《北美腹地三年巡游纪行》，第165页。 


⑨ 

1. 

瓦-萨-贝 

2. 

德-阿-杰-塔 

3. 

纳-科-波兹-纳 


4. 

摩-库 

5. 

瓦-沙-巴 

6. 

瓦-扎-扎 


7. 

诺-加 

8. 

瓦-加 




1 . 

瓦-哲塞-塔 

2. 

印克-卡-萨-巴 

3. 

拉—塔_达 


4. 

卡-伊 

5. 

达-松-达 

6. 

瓦-萨-巴 


7. 

洪-加 

8. 

孔査 

9. 

塔-帕 


10. 

印 - 格腊 - 哲-达 

11. 

伊什-达-孙-达 

12. 

鄂-农-厄-卡-盖-哈 

⑪ 

1 . 

梅 -杰 - 腊-贾 

2. 

土-嫩-佩 

3. 

阿-罗-华 


4. 

贺-达什 

5. 

切-赫-塔 

6. 

卢-启 


7. 

瓦-吉 

8. 

玛-科赤 



⑬ 

1 . 

梅-杰-腊-贾 

2. 

孟 - 察 

3. 

阿一罗—华 


4. 

胡-玛 

5 ‘ 

克哈■•阿 

6. 

卢特-贾 


7. 

瓦-卡 

8. 

玛-科赤 



⑬ 

1 . 

塔-韦-卡-舍-盖 

2. 

辛-贾-耶-加 

3, 

摩-厄-魁-阿-哈 


4. 

呼-厄-雅 

5. 

洪-哥-廷-加 

6. 

梅—哈-申-加 


7. 

鄂-帕 

8. 

梅-卡 

9. 

朔-玛-库-萨 


10. 

多- 哈-克 耳-雅 

11.摩-厄-卡-内-卡-舍-盖 12. 

达-辛-贾-哈-加 


13. 

伊克-哈-舍 

14. 

洛-内 -卡 - 舍-盖 



⑭ 

1. 

匈克-春-加-达 

2 , 

贺内-察-达 

3. 

柴-腊 


4. 

瓦克-察-赫-达 

5. 

胡-温■■纳 

6. 

察-腊 


7. 

瓦-孔-纳 

8, 

瓦-孔-察-腊 



⑮ 

卡佛，《北美洲腹地三年巡游纪行》，第166页。 



⑯ 

1. 

贺-腊-塔-木-玛克 2. 

玛-托-诺-玛克 

3. 

悉-普什-卡 


4. 

塔-纳-楚-卡 

5. 

奇— 塔-内-玛克 

6, 

厄-斯塔-帕 


7. 梅-泰-阿-克 

© 〔怀特注〕约瑟夫 • 基普生于1849 年； 其父詹姆斯 • 基普是一个著名的商人， 
在密苏里河上游一带经商多年；其母厄思.伍门是一个曼丹部的印第安人；参看摩尔 
根《印第安人杂记， 1859— 1862年》，第166—167页，并参看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第184页。 

⑬ 1. 米特-切-罗-卡 2. 明-内-帕-塔 3. 巴-贺-哈〜塔 

4.悉赤-卡-贝-鲁-帕-卡 5. 厄-提什〜朔-卡 6. 阿-纳赫-哈-纳-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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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厄-库 -帕-贝-卡 

⑲ 1. 阿-切-帕-贝-柴 2. 厄-萨赤-卡-布克 3. 贺-卡-鲁特-柴 

4. 阿什-博特-齐-阿 5. 阿-辛-纳-德-阿 6. 厄塞-凯普-卡-布克 

7. 乌-萨-博特-锡 8. 阿-哈-奇克 9. 西普-泰特-査 

10. 阿什-卡内-纳 11. 布-阿 •■达 ~沙 12. 鄂-贺特-杜-沙 

13. 保特-柴勒-鲁赫 - 帕-卡 

〔怀特注〕摩尔根“发现了克劳部的母系族外婚氏族组织，这个观察结果曾一度遭 
到怀疑，但被后来的研究工作彻底证实了……”引自罗伯特 • 洛维的“路 易斯* 摩尔 
根在历史展望中’’一文，载罗伯特 • 洛维所编之《献给 A . L . 克娄伯的人类学论文集: K 柏 
克利，加利福尼亚州，1936年），第169页。 

⑳〔怀特注〕摩尔根于1862年在密苏里河流域旅行时，从梅耳居姆那里获得大 
量民族学的资料；参看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 1859—1862 年》，第167—176页， 
183—192页;并参看<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33页和第186页注。 

㉑ 以这种行为来表示哀悼，这在克劳人当中是常见的习俗。他们在举行一种宗 
教大典“巫术会”的时候，也常用这种行为来表示宗教上的献礼。我听说，在巫术会上 
悬挂一个篮子盛献神之物，这种篮子往往能收集五十节、甚至一百来节手指。我在密 
苏里河上游地带的一个克劳人的营地里，见到一些男人和女人都因履行这个习俗而将 
手指切除了。〔怀特注〕见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 1859—1862 年》，第187页，有梅耳 
居姆关于这部分仪节所写的报道。 

㉒ 〔怀特注〕这种风俗已渐为我们所了解而称之为娣媵制。摩尔根在密苏里河 
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发现许多这种婚姻的 例子； 参看《印第安人杂记， 1859-1862 
年》，第22,35, U 1-112, 128, 170页;并参看《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38页， 

㉝ 1. 雅-哈 2. 诺-库塞 3. 库-木 

4. 卡耳-普特-卢 5. 厄-绰 6. 土斯-瓦 

7. 卡特-楚 8. 贺-托尔-利 9. 索-帕克-图 

10. 土 克-科 U . 楚-拉 12. 窝-特科 

13. 胡-赫洛 14. 乌-彻 15. 阿-阿 

16. 鄂~彻 17. 鄂克-春-瓦 18. 库-瓦-库-彻 

19. 塔-木耳-基 20. 阿克-图-雅-楚耳-基 21. 伊斯-法 -努耳 ■■克 

22. 瓦 -赫拉 克-库耳-基 

㉔ “未详”指该名称的意义不明。 

㉕ 〔怀特注〕劳瑞芝牧师是阿肯色州以西克利克代监厅塔拉哈悉传道会长老派 
传道团的一位传教士。他还把克利克人的亲属称谓提供给摩尔根，见《人类家族的亲 
厲制度》，第286页。 

㉖ 第一胞族库-沙普 鄂克-拉 

1. 库什-伊克-萨 2. 劳-鄂克-拉 3. 鲁-拉克伊克-萨 

4. 林-鄂克〜鲁-沙 
第二胞族瓦-塔克-伊-胡-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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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楚-番-伊克-萨 2. 伊斯-库-拉-尼 3 .奇-托 

4. 沙克-楚克-拉 


@ 〔怀特注〕拜英顿牧师是乔克塔土邦惠洛克地方长老派传道团的一位传 教士， 
他也曾协助摩尔根调査乔克塔人的亲属 称谓； 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35，190, 
285页。 

㉙ 〔译者注〕“印第安准州”原文为 “Indian Territory ”， Territory 指当时尚未 


建州但已有本地立法机构的地区。 



⑳ I .科伊 

1. 料-茵 -楚什 

2. 哈-塔克-弗 ■■什 

3. 

嫩〜尼 

4. 

II . 

1. 

伊斯■■锡 
伊西-班-伊 
沙-乌-伊 

2. 伊西-班-伊 

3. 

明-哥 

4. 

胡什-科-尼 

5. 蓳-尼 

6. 

贺 - 冲-察 布-巴 

7. 

纳-朔-拉 

8. 楚-赫拉 




⑳〔怀特注〕柯普兰德牧师是乔克塔土邦本宁顿地方长老派传道团的一位传教 
士，他于1859年5月给摩尔根提供了有关乔克塔人亲属称谓的资料，见《人类家族的 
亲属制度》，第190 , 286页。 

@) 1- 阿-内-惠-雅 2. 阿-内-呼-泰 3. 阿-内-加-塔-加-尼 

4. 祖-尼-利-阿-纳 5. 乌-尼-斯达-斯迪 6. 阿-尼-卡-维 

'7. 阿-尼~萨-贺克-尼 8. 阿-努-卡-洛-亥 
“阿''尼”表示复数 

㉘ 〔怀特注〕摩尔根于 I 860 年作郊野旅行时，曾到衣阿华州艾理士牧师的家里 
去拜访他，但未见着。至1862年，摩尔根终于到他家和他见了面，进行了交谈；见《印 
第安人杂记， 1859— 1862年》，第 89—90, 135—136页，又第213页注 ㉚ ，有传记性的 
资料。 


㉚ 按鄂吉布瓦语，“基-奇”的意思是“大”，“加-米”的意思是“湖”，“基奇加米”是 
土著们对于苏必利尔湖及其他大湖的称呼。 


㉔ 〔怀特注〕亨利 • 劳维* 斯库耳克拉夫特 (1793 —1864)，美国的民族学家。他 
是“大易洛魁社”的荣誉 社员； 见卡尔 • 雷塞克 〆 美国学者路易斯 • 亨利_摩尔根》(芝 
加哥，1960年），第 25— 26页。〔译者注〕“大易洛魁社”是摩尔根等人所组织的一个团 
体，详见本书所附“摩尔根传略”。 


㉘ 1. 迈-茵-根 
4. 梅-舍-卡 
7. 阿-迪克 
10. 卡-卡克 
13. 阿-阿-韦 
16. 瓦-朱什 
19. 阿-瓦-西斯-萨 


2. 玛-夸 

5. 米克-鄂-诺 

8. 楚-厄-斯奎-斯凯-瓦 

11. 鄂-梅-基-兹 

14. 舍-舍贝 

17. 瓦-贝-扎斯 

20. 纳-玛-宾 


3. 阿-米克 
6. 梅-斯夸-达-瑞 
9. 鄂 - 季-爵克 

12.孟 

15. 凯-纳-比格 
18. 木什 '■卡 ■'乌-兹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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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纳〜玛 23. 凯-诺-哲 

m 鄂吉布瓦部有一位名叫凯-威-孔斯的首领死于1840年左右，享年九十岁。为 
我提供材料的人曾经问他，他为什么不退休，把职位传给他的儿子？答 复是： 他的儿子 
不能够继 承他； 继承权属于他的外甥艾-夸-卡-米克，他会得到这个职位。这是他的姊 
妹的儿子。根据这个说明便可知道，自古以来，直到近代，世系是按女性下传的。从 
这个说明的口气看来，并不是说这位外甥裉据世袭职位的权利一定要得到这个职位， 
不过只是说他是世系上的继承者，因此他实际上肯定会被选中而已。 


㉚ 

1. 摩-阿 

2. 

姆-科 

3. 木克 


4. 米斯-沙-瓦 

5. 

玛阿克 

6. 克-瑙 


7. 恩-玛 

8. 

恩 - -佩-纳 

9. 姆-格-泽-瓦 


10. 彻-夸 

11. 

瓦- 博-佐 

12. 卡-卡格-舍 


13. 瓦克-锡 

16. 渥-太-华 

14. 

彭-纳 

15. 姆-凯-塔什-舍-卡-卡 

㉚ 

当读作渥-太-华。 




㉚ 

1. 摩♦瓦 , 

2. 

孟-瓜 

3. 肯-达-瓦 


4. 阿-帕-科塞-厄-阿 

5 ‘ 

卡-诺- 査-瓦 

6. 皮-拉-瓦 


7. 阿-塞-朋-纳 

8 ‘ 

孟〜 纳-托 

9. 库耳-斯瓦 


10. (原名读音未详） 





1. 姆-瓦-瓦 

2. 

玛-瓜 

3. 姆-夸 


4. 韦-瓦~锡 

5. 

姆-塞-帕-斯 

6. 姆-阿思-瓦 


7. 帕-拉-瓦 

8. 

普萨凯-瑟 

9. 沙-帕-塔 


10. 纳-玛-撒 

11. 

玛- 纳-托 

12. 慨-萨-瓦 


13. 帕-塔克-厄_诺-瑟 




〔译者注〕试以本注同上注对照，虽然不能一一^ 对应， 但可看出邵尼人的方言和迈 


阿密人的方言是很近似的。例如 :狼氏 ——迈阿密人读作“摩-华-瓦”，邵尼人读作“姆 

-瓦 - 瓦”。 

野凫氏——迈阿密人读作“孟-瓜”，邵尼人读作 

w 玛-瓜”。 

火鸡氏一迈阿密人读作“皮-拉-瓦”，邵尼人读作 
“帕-拉-瓦”。 

这几个名词的读音，彼此相距极近。但也有一些名词则对应不上，如鵰氏、豹氏、 
浣熊氏等。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怀疑的名词，那就是迈阿密人的“雪氏”，据注 ㉚ 读作 
“孟-纳-托”；而邵厄人的“蛇氏”则读作“玛-纳-托”，这两个读音非常近似；而且，我们 
根据“孟■■瓜”与“玛-瓜”对应之例类推，則此处之“孟-纳-托”亦当与“玛-纳-托”对应。 
因此，我们怀疑迈阿密人的“雪氏”即是邵尼人的“蛇氏”。“雪”的英文作 “ Sncw ”， “蛇” 
作 “ Snake ”， 在英文萆书中颊易混淆，此处是否系摩尔根手稿之误，或系排印之误，姑 
且提出，以待进一步的考订。 

⑨在每个部落中，个人名字即能表明属于哪一个 氏族。 例如，在索克部和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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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部中，“长角”这个名字是属 T 鹿 氏的； “黑浪”是属于狼氏的。在鹫氏族中，有下列这 
些名字为 例:“ 卡-波-纳”，意为“曳巢之鹫”;“贾-卡-夸-佩”，意为“昂首而蹲之鹫”；“佩 
-阿-塔-纳-卡-贺克”，意为“飞越一大树枝之鹫”。 

m 1 . 摩-华-维斯-索-乌克 又玛〜奎斯-索-季克 

3. 帕-沙-加-萨'•维斯-素-乌克 4. 玛-沙-瓦-乌克 

5. 卡-卡-奎斯-索-乌克 6. 帕-米斯-索-乌克 

7, 纳-玛-西斯-索-乌克 8. 纳-努斯-苏斯-索-乌克 

9. 纳-纳-码 -勾-乌克 10. 阿 - 库-内-纳克 

11. 瓦-科-阿-维斯-索-季克 12. 卡-彻-科内-阿-韦-索-乌克 

13. 纳-玛-韦-索-乌克 14. 玛- 舍-玛 -塔克 

m 〔怀 特注〕 I860 年6 月，摩尔根在美属堪萨斯准州的索克人和福克斯人特居 
地会见了安托万*古奇。古奇是一个麦诺米尼人，他替索克人和福克斯人充当 翻译； 
见 《 印第安人杂记， 1859—1862 年 》 ，第 80 页， 212 页，注 12。 


㉞ 

1 . 

基诺 

2. 

玛-麦-鄂-雅 

3. 

阿-佩-基 


4. 

阿…内-波 

5. 

波-诺-基克斯 



© 

1 . 

阿-阿-皮-塔-佩 

2. 

阿-佩-基-厄 

3. 

伊-波-塞-玛 


4. 

卡-卡-波-雅 

5. 

摩-塔-托-西斯 

6. 

卡-提-雅-耶-米克斯 


7. 

卡-塔-格-玛-内 

8. 

厄-科-托-皮斯-塔克斯 


㉚ 〔怀特注〕卡伯特森夫妇是摩尔根于 1862 年溯密苏里河而上作郊野旅行时乘 
轮船“大鹫展翅号”的旅伴。卡伯特森是一个著名的商人，曾在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经商 
多年。摩尔根从他们夫妇那里获得许多民族学的资料。见《印第安人杂记， 1859 — 
1862 年》，第 142 及以后诸页，第 221 页；又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 289 页。 

© I . 狼氏 土克-悉特 

1. 玛-安-格里特 ，大足 e 2. 维-索 -赫特 -科，黄树。 

3. 帕-萨-昆-阿-孟，摘玉蜀黍。 4. 韦-雅尔-尼-卡-托，忧虑者。 

5. 土什-瓦尔-卡-玛，渡河。 6. 鄂-伦姆-阿-内，朱红。 

7. 彭-阿尔-尤，立于炉旁之犬。 8 •坤-伊克-察,长身。 

9. 孟-哈尔-塔尔-内，挖掘。 10. 农-哈尔-敏，逆流而上。 

11. 龙-乌什-哈尔-卡 尔〜托 ，木柴。 12. 毛-索 -托，取来。 

II .龟氏 波克-库-温-哥 

1. 鄂-卡-贺-基，统 治者。 2 . 塔-科〜翁〜 鄂-托，高岸 (j 

3. 悉 - 哈尔-翁-鄂-托，拉下山。 4. 鄂勒-哈尔-卡尔-麦-卡尔-托，选举人。 
' 5. 玛-哈尔-鄂-卢克-提，勇敢。 6. 土什-基-帕-奎斯-伊，绿叶 。 

7. 通-乌耳-温-锡，最小之龟。 8. 韦-伦-温-锡，小龟。 

9. 利-坤-阿-伊，啮龟。 10. 奎斯-艾塞-基斯-托，鹿 

其余两个亚氏族已绝灭。 

III . 火鸡氏 普耳-拉 - 乌克 

1. 摩-哈尔-阿-拉,大鸟。 2 . 勒 -勒- 瓦-尤，鸟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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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昆-瓦-贺 -基， 眼痛。 

5. 鄂-平■■贺 -基 ，负鼠所栖之地。 

7. 董-鄂-纳-鄂-托，漂流 之木。 

9. 木-克棱特-哈尔-内，掘根者。 
H . 库-瓦-贺-克，忪林地带。 


4. 木-哈尔-摩-维-卡尔-努，以爪在 
小径上抓搔。 

6. 木-贺-韦-卡-肯，老陉骨。 

8. 努耳-阿-玛尔-拉尔-摩，水栖。 

10. 木-卡尔姆-胡克-塞，赤而。 

12. 乌■■楚克-哈姆，以爪抓地者。 


⑬〔怀特注〕威廉 * 亚当斯是一个特拉华部的印第安青年，他在东堪萨斯的特拉 
华传道团受过教育。摩尔根于1859年和他会 过面； 见《印第安人杂记， 1859-1862 
年 》 ，第55 页； 又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89页。 

⑩〔怀特注〕这份材料是摩尔根于1859年在东堪萨斯的浸礼会特拉华传道团得 
到的；见 《 印第安人杂记， 1859— 1862年》，第52~53页，第209页；又见 《 人类家族的 
亲属制度》，第289页。 

1 . 土克~塞~吐克 

2. 玛-夸 


㉚ 


I . 内-赫-贾-鄂 
4. 瓦-帕-魁 

1 - 加克-波〜木特 
4. 韦-骚-•玛 -温 

1. 纳-阿-玛-鄂 


II . 托内-巴-鄂 

2 . - 

III . 火鸡胞族 
2. 加-赫-科 


恩-德-雅-鄂 


3. 托内 •■巴 -鄂 


3. 


㉛ 〔怀特注〕这次是1862年摩尔根到堪萨斯准州去作的郊野旅行；见《印第安人 
杂记， 1859—1862 年》，第135页；又见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19页注。 

㉜ 读者可以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中找到一些重要的印第安部落的原 
名及其 意义。 


(§) 1. 玛耳斯-逊 

4. 斯库克 
7. 玛-古赫-勒-卢 
10. 克-彻-加-贡-哥 
13. 库斯-库 


2. 皮 斯-苏 

5. 阿-伦克-苏 
8. 卡-巴赫-塞 

11. 麦赫-科-阿 
14. 玛-达-韦 -苏斯 


3. 阿-韦赫-苏斯 

6. 塔-玛-夸 

9. 木斯-夸-苏 

12. 彻-瓜-利斯 


㉞ 〔怀特注〕见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 1859-1862 年》，第128页。 

㉟ 〔怀特注〕罗伯特_肯尼科特 （1835— 1866 )，自然科学家，探险家，芝加哥科 
学院创办人之一，他在雷德河地区和加拿大西北部游历过。他向摩尔根提供了奴隶湖 
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还有乌塔人的亲属称谓（那是从他们派往华盛顿访问的一个代 
表团那里打听来的）；见 《 印第安人杂记，1859— 1862年》，第128，219 页； 又见《人类 
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32，234，252，289，290页。 

㉖ 〔怀特注〕乔治 •吉 布斯于 I 860 年在华盛顿准州的西北边界勘测队工作，他 
向摩尔根提供了斯波坎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90贝。 

㉜ 〔怀特注〕艾伯特 • 加拉丁 (1761—1849), 瑞士一美国政治家、财政家、学 


m 



者。他担任过纽约史学会的主席，摩尔根的“关于易洛魁人的几封信”就是 “投寄 ”给他 
的（这些信后来成为《易洛魁联盟>一书的基础）。他又是1842年美洲民族学会的创办 
人 之一。 

壊）〔怀特注〕见本书第113页注④。 

⑳艾伯特 • 加拉丁，“赫耳的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美洲民族学会报告书》，第 
2卷（纽约，1848年），第149页。 

^ 〔怀特注〕威廉_希利 • 朵尔 (1845-1927), 美国自然科学家；他于 1871- 
1884年间在阿拉斯加的美国海岸勘测队工作。 

@威廉 * 朵尔， 《 阿拉斯加及其资源 》 (波士顿，1870年），第414页。 

#赫伯特 * 霍威•班克罗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诸州的土著》，共五卷（纽约， 
1875年），第】卷，第109页。 

㉝ 〔怀特注〕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书第283页感谢马休 * 倭克尔 
的帮助，倭克尔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维安多特族混 血种' 参看《印第安人杂记， 1859- 
1862年》，第59,210页。 

㉞ 邵尼人早先崇拜一位女神，叫做“哥-哥麦-撒-玛”，意即“我们的老祖母”。 

㉟ 亨利 * 劳维 * 斯库耳克拉夫特，《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现况和前景共六 
卷,修订本（布法罗，1851年），第4卷，第86页。 

㉚ 〔怀特注〕塞缪尔 * 戈尔曼妆师于 I 860 年在新墨西哥克瑞桑印第安人的拉古 
纳村担任浸礼会的传教士。他向摩尔根提供了拉古纳人的亲属称谓；见《人类家族的 
亲属制度：》，第290页。 

m 安东尼约•德_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 • 斯蒂文斯英 
译本（伦敦， 1725—1726 年），第3卷，第299页。 

㉚ 同上书，第4卷，第171页。 

㉚ 同上书，第3卷，第203页。 

⑳同上书，第4卷，第33页。 

⑪同上书，第4卷，第171页。〔怀特注〕引文中的重点是摩尔根加的。 

@爱德华•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版（伦敦，1870年），第 286— 287页。 

⑬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4卷，第231页。 

㉔ 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 287 页。 

⑮ W . H •布瑞特牧师， 《 圭亚那印第安人部落的现况与风俗》（伦敦，1868年）， 
第98 页； 转引自约翰 • 卢博克的 《文明 的起源》(纽约，1874年），第98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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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阿兹特克联盟 ® 


对于阿兹特克社会的错误见解——阿茲特克人的进 
步水平——纳华特拉克部落——他们定居于墨西哥'一一 
公元1325年建立了墨西哥村——公元1426年成立了阿 
兹特克联盟——领土范围——人口估计数——阿茲特克 
人是否按氏族和胞族组织——曾长会议——曾长会议可 
能具有的职权^■蒙蒂祖玛所担任的官职——任职由选 
举产生 一 蒙蒂祖玛之被罢免——该职位可能具有的职 
权——阿兹特克人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其政体为 
一种军事民主制 

攻占墨西哥村的西班牙冒险家们有一个错娛的见解，他们认 
为阿茲特克人的政体是君主政体，以为其基本性质同欧洲当时的 
君主国完全一样。早期的西班牙著述者对阿茲特克人的社会制度 
的结构和原则未加以细致的考察，就普遍地接受了这个意见。随 
着这种误解产生的是一套与阿茲特克人的制度不相符合的术语， 
因此，他们所叙述的历史情节几乎完全失实，以至于筒直象是有意 
伪造的一样。阿茲特克人唯一的域堡被攻陷以后，他们的政府机 
构随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西班牙人的统治;而阿茲特克人的內部 
组织和政治体制问题基本上也就无人过问了。<!> 

阿茲特克人以及参加他们联盟的各部落都不知道用铁，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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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铁制的工具;他们沒有货币，以物易物；但他们使用天然金属， 
从事灌漑耕作，织造粗糙的棉织品，用土坯和石块建筑公共住宅， 
幷制造质量精良的陶器。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中级野蛮社会。他 
们的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他们过着大家庭生活，一个大家庭包括了 
许多有亲属关系的小家庭；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 
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我们确切 知道： 他们每天只 
/安排一顿正餐就餐时是分別进行的，男子先单独吃，然后才是妇 
女和小 孩吃。 他们沒有用餐的桌椅，他们还沒有学会用文明民族 
的方式来用这一天仅有的一顿饭。上述这些社会状况的特征已足 
够表明他们相应的进步水平了。 

阿茲特克人以及墨西哥其他地方和中美、秘鲁的村居印第安 
人，共同为处于这个阶段的古代社会状态提供了世界上无可比拟 
的最好例证。他们代表了走向文明的一个伟太进步阶段•，我们看 
到，来自上一个文化阶段的种种制度在这一个阶段中达到了高度 
的水平，而且，这些制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将要转入一个更高级的 
文化状态，在文明未能出现以前还要经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 
村居印第安人的命运却沒有使他们达到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所充分 
体现的那个高级野蛮社会。 

墨西哥峡谷的印第安村落为欧洲人展现出一幅久已湮沒了的 
古代社会情景，这种社会状态是那么稀奇古怪，以至当时引起了越 
来越大的好奇心。人们对于墨西哥的土著和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 
所写的著作，比起对其他进步水平相同的民族、或对其他重要性相 
166等的事件所驾的著作要多出十倍。然而，人们对墨西哥土著的制 
度和生活方式所得到的正确知识，却比对任何其他民族所知道的 
要少。令人惊异的景象燃起了幻想的火焰，于是，传奇式的故事到 
处流传，而且一直保留到今天。因此之故，我们竟无从确知阿茲特 
克人的社会结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严重損失。我们不能归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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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任何 人， 只好对此深表遗慽。不过，我们将来如果想恢复阿茲特 
克联盟的历史原貌，那么，即使是经过这样一番辛苦加工所写出来 
的作品看来还是有些用处。某些事实还是可以肯定的，而根据这 
些事实又可以推知一些另外的 事实； 所以，只要方向正确，从头 
开始硏究，仍有可能恢复阿茲特克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面貌，至少 
可以恢复一部分。 

早期史学箸作中所谓的“墨西哥王国”和后来的史学著作中所 
谓的“墨西哥帝国”，都是凭幻觉虛构出来的。在那个年代，由于对 
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制度缺乏正确的了解而把他们的政府描写成一 
个君主国，仿佛还说得有根有据；但我们不能再替这种错误见解作 
辩护了。要知道，西班牙人所发现的只不过是由三个印第安部落 
所结成的一个联盟，象这样的联盟在美洲大陆上到处都有，那些西 
班牙著述者毫无必要来对这一筒单的事实加以夸大。墨西哥印第 
安人的政府是一个由酋长会议掌管的政府，此外再配合一个指挥 
军队的总司令。这是一种两权政府；內政权由会议代表，军权由 
一个最高军事會长代表。因为参加联盟的各部落的制度基本上是 
民主的，所以，如果需要一个比联盟更专门一些的名称，我们可以 
把它称之为军事民主政府。 

阿茲特克联盟是由三个部落组成的，即阿茲特克部（或称墨西 
哥部）、特茲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在这里只出现社会体系中的两 
个上层环节。至于它们是否具备第一层环节和第二层环节，也就是 
说，它们是否具有氏族和胞族，这在西班牙著述者们的任何一部作 
品中都找不到明确的说法；但是，他们曾含糊地描写过某些制度， 
我们只有将那些制度作为社会体系中缺少的那两个环节才能理解 
它们。虽然胞族幷非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氏族却是决不可少的，因 
为氏族是这种社会制度所凭借为基础的单元。阿茲特克人的许多 
事情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上的渺茫而无路可寻的迷宮，我不打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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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个迷宮，而冒昧地要求读者只注意有关阿茲特克人社会制度 
的少数细节，这些细节可能有助于说明这种社会制度的眞正性质。 
在这个步骤之前，必须略谈一下这个联盟同 它周围 各部落之间的 
关系。 

167 从北方迁来定居在墨西哥峡谷及其附近的同种部落共有七 

个，阿茲特克部即其中之一；他们也是西班牙征服时期当地具有历 
史意义的部落之一。按照他们的传统，他们把自己统称为纳华特 
拉克人。阿科斯塔于 1585 年访问过墨西哥，他的著作 1589 年出 
版于塞维耶，在这部著作里记载了土著中所流行的关于他们分批 
从阿茲特兰迁来的传说，幷记下了各批移民的名称及其定居的地 
址。他记载他们来到此地的顺序 如下： 1. 索契米耳卡人，意即“花 
籽之族'他们定居在荷契米耳科湖畔，位于墨西哥峡谷的南坡;2_ 
察耳卡人，意即“口民 '他 们在前者迁来以后很久才来到此地，定 
居于前者附近的察耳科湖畔； 3. 特帕內坎人，意即“桥民”，他们定 
居在特茲库科湖西岸的阿茲科波査耳科，位于墨西哥峡谷的 西坡； 
4, 库耳华人，意即“弯曲之民”，他们定居在特茲库科湖东岸，后来 
被称为特茲库坎人； 5. 特拉特卢伊坎人，意即“锡腊山之人'他们 
发现谷中环湖之地均已有人占领，就往南越过锡腊山而定居于该 
山之南； 6. 特拉斯卡拉人，意即“面包之民'他们同特帕內坎人共 
同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往东迁出峡谷而定居于特拉斯 卡拉； 7. 
阿茲特克人，他们最后来到此地，占有今天墨西哥城所在之地。③ 
阿科斯塔又说，“他们来自北面的一个遙远的地方，他们现在在那 
里建立了一个王国，称之为新墨西哥。”®艾瑞腊⑤和克拉维黑罗 ® 
也都记载了这个传说。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传说中沒有提到特拉 
科潘人。他们很可能是特帕內坎人的一个分支，他们始终住在特 
帕內坎部的原地，而该部落其余的人似乎已经迁往特拉斯卡拉人 
正南面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被称为特佩阿卡人。特佩阿卡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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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七洞”的相同传说，他们所操的方言亦属纳华特拉克语。 ® 

这个传说表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不可能是杜撰的事实， 
即： 七个部落直接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的方言证实了这一 
点；这个传说还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 事实： 他们是从北方来的。由 
此可见，他们原先本是一个族，由于自然分化的结果，变成了七个 
或更多的部落。而且，大槪是由于这样，也只有是由于这样，才产 
生了阿茲特克联盟，象这种组织，其最重要的基础就在于共同的语 

曰 o 


阿茲特克人来到这个峡谷的时候，发现最好的位置都已经被 
人占据了，他们经过几次迁移之后，终于在一块小小的沙壤空地上 
定居下来，这块空地位于一片沼泽之中，周围环绕着火山岩原野和 
一些天然的池沼。据克拉维黑罗的记载，他们于公元1325年在这 
里建立了著名的墨西哥村（即铁诺支第特兰），时在西班牙征服前 
一百九十六年。⑧他们的人口不多，生活贫困。所幸的是，荷契米 
耳科湖和察耳科湖的出口以及西面山坡上流下的溪涧，都流经他 
们的住地而注入特茲库科湖。他们具有认识地利的智慧，于是就 
开渠筑堤，利用上述这些水源所供之水，在他们的村落周围开辟一 
个面积庞大的人工池沼；那时候，特茲库科湖的水面比今天的水面 
要高一些，因此，当他们的建池工程全部完毕以后，这个峡谷中任 
何一个部落的位置都不如他们的位置安全了。完成这项任务所依 
靠的机械工程知识是阿茲特克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们如果沒 
有这种成就，或许就不能崛起而凌驾于周围各部落之上。此后继 
之以独立与繁荣，他们应时而兴，成为峡谷中诸部落的霸主。根据 
阿茲特克人的传说，他们的村落就是建立在这么晚近的年代，其情 
况如上所述，这个传说基本上是可以相信的。 

在西班牙征服时代，七个部落中有五个居住在峡谷里， 即：阿 
茲特克部、特茲库坎部、特拉科潘部、索契米耳卡部和察耳 卡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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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峡谷十分狭小，面积大约相当于罗德艾兰州。这是一个山区的 
盆地，或者说是一个高原上的盆地，它沒有出口，呈椭园形，南北最 
长，周围一百二十英里，除了水面积以外，占地约一千六百平方英 
里。如上所述，这个峡谷的周围山岗连绵不断，一条山脊高过一条 
山脊，在两层山脊之间有着法地，这样就把这个峡谷环绕在层峦叠 
障之中了。上面提到的五个部落分居在三十个左右的村落中，其 
中以墨西哥村为最大。沒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部落曾有相当数量 
的人移殖于峡谷之外或移殖于附近的山坡之上；但相反的，却有极 
多的证据表明今天墨西哥的其余地区在当时是为许多不操纳华特 
拉克语的部落所占据的，而且那些部落大多数是独立的。纳华特 
拉克部落中，其佘不住在墨西哥峡谷里的有特拉斯卡拉部、乔卢拉 
169部(据推测为前者的一个分支）、特佩阿卡部、徐荷金科部、麦茲第 
特兰部(据推测为特茲库坎部的一个分支）和特拉特卢伊坎部，除 
最后一个部落和特佩阿卡部以外，余者全都是独立的部落。其他 
一大批部落按地域形成集团，约有十七个集团，操各种语系的方 
言，占据墨西哥其余的地区。他们四分五裂，各自独立，其情况同 
一百多年以后在美国和英领美洲境內发现的那些部落几乎完全 
一样。 

阿茲特克联盟是在公元1426年组成的，在此以前，峡谷中的 
部落沒有发生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他们不统一，彼此交 
战不已，势力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占据的地方。大约就在这时候，阿 
茲特克部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开始显露出来，其结果是使他们 
人口繁殖、力量雄厚。在他们的军事會长伊茨考特耳的领导下，把 
特茲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早先建立的霸权推翻，而组成一个同盟 
或联盟，这是他们以前彼此交战所产生的成果。这是他们三个部 
落间的一种攻守同盟，幷约定彼此当按某种固定的比例分享战利 
品以及分享今后被征服部落所缴的贡品。⑨这种贡品包括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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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落所制造的纺织物和园艺产品，似乎是按一种制度征取的，而 
且勒索甚为苛严。 

这个朕盟的组织方式已经湮沒无 闻了。 它究竟仅系一种可以 
随意继续或解散的 同盟； 还是一种象易洛魁眹盟那样的固定组织、 

其成员彼此间的关系具有永久性的明确规定 7 这个问题现在很难 
断言，因为缺乏详细的资料。在一切有关地方行政自治方面，每一 
个部落都是独立自主的；但在一切有关进攻或防御的问题上，这三 
个部落对外却是一个整体。虽然每一个部落自有其曾长会议和最 
高军事會长，但阿茲特克部的军事會长则为全联盟部队的总司令。 
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推测出来，那 就是： 特茲库坎部和特拉科 
潘部对于阿茲特克部军事曾长的推选和认可都有发言权。阿茲特 
克部之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自然表明他们在三个部落建立联盟 
的条款时具有操纵的势力。 

特茲库坎部的最高军事曾长尼查华耳科乔特耳曾被罢黜过， 

或至少曾失去他的职位，而由于阿茲特克部的处理，使他于这时候 no 
(1426 年）复职。这个事件可以视为组成联盟（或称之为同盟亦可） 

的纪元。 

我们在讨论那些有助于说明联盟组织性质的少数几件事实以 
前，必须先筒单地叙述该联盟在其短短的存在期间在扩张领土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 

从公元1426年至1520年，九十四年之间，这个联盟同它的邻 
近部落不断进行战爭，特別是从墨西哥峡谷往南到太平洋沿岸、再 
由此向东直抵危地马拉这一带的弱小的村居印第安部落受其攻击 
尤甚。他们首先着手征服距离最近的一些部落，仗着他们的人多 
和行动的集中取得胜利，他们迫使被征服者向他们纳贡。这一个 
地带的村落为数很多，但都是很小的村子。许多村子只是一大栋 
由土坯或石块盖造的建筑物而已，一些村子则有几栋这样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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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些集体公有的共同住宅对于阿茲特克人的征服活动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不过它们幷不是不可战胜的。阿茲特克联盟 
不时地向它们进行抄掠，公开地要求获取战利品、征索贡赋，幷捕 
捉俘虏作为祭神的牺牲；⑩直到最后，这个地区內的主要部落，除 
了少数例外，都统统被征服而成为藩属了，就连今天维拉克鲁斯 
附近的托通纳克斯一些零散的村落也包括在內。 

他们幷未想把这些部落合幷入阿茲特克联盟之內，因为在他 
们的制度下，语言的障碍使他们不可能这么办。对那些部落，仍任 
其由它们自己的酋长管理，任其遵循它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偶尔也 
派一个收集贡品的人住在他们那里。这种无所收获的征服，正反映 
了他们的制度的眞正性质。一个强者统治了一个弱者，除了强迫弱 
者违背心愿地交纳贡品以外，再沒有其他目的，甚至也不打算组成 
171 一个民族。如果他们是按氏族组织的，那么，个人除了通过氏族以 
外別无其他途径可以成为其政府的一员，一个氏族除了幷入阿茲 
特克人、特茲库坎人或特拉科潘人的氏族以外也別无其他途径可 
以被接纳。阿茲特克联盟对待被征服的部落，本可以采取罗木卢斯 
把被征服的拉丁部落幷入罗马的那种办法 •，但 是，即使能够消除语 
言的障碍，他们的进步水平也还不足以形成这样的观念。由于同 
样的理由，假如他们向被征服的部落移送殖民者，也不可能使那些 
部落受其同化而达到加入阿茲特克社会体系的程度。阿茲特克联 
盟虽然施加了威胁，虽然迫使那些情绪敌对而随时准备反叛的部 
落受到了压力，但他们自己实在幷沒有增添什么力量。不过，他们 
似乎有时也使用被征服部落的军队，幷与他们分享战利品。阿茲 
特克人在成立联盟以后能做的只有把这个联盟扩大到其余的纳华 
特拉克部落身上。他们未能完成这个任务。索契米耳卡部和察耳 
卡部幷未加入该联盟，他们虽然也要纳贡，但名义上仍享有独立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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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阿茲特克王国或帝国，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根据仅 
仅如此。这个联盟在其西面、西北、东北、东面和东南，都与敌对的 
独立部落相 对峙. •例如，在西面有米乔卡人，在西北有鄂托米人（鄂 
托米人中有些散居的分支邻近墨西哥峡谷，已被迫纳贡），在鄂托 
米人之北有契契麦克人或野人部落，在东北有麦茲第特兰人，在东 
面有特拉斯卡拉人，在东南有乔卢拉人和徐荷金科人，在这两个部 
落之东和东南的则有塔巴斯科人、恰帕人和査波特克人。在这几 
个方面，阿茲特克联盟的统治范围不超过墨西哥峡谷一百英里，其 
周围有一些地区无疑是中立地带，它将联盟同其世代的仇敌隔开。 
那些西班牙编年史中的墨西哥王国就是根据这样一点有限的资料 
虛构出来的，而后来在近代的历史书中更煊染成为阿茲特克帝 
国了。 

关于墨西哥峡谷和墨西哥村的人口数字，似有必要稍微谈一 
谈。我们沒有方法确定住在峡谷中的五个纳华特拉克部落究竟有 
多少人。任何估计都必然是推测性的。那么根据我们对他们的园 
艺、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有限地域以及对他们接 
受的贡物所知道的一切来进行推测，如果估计其人口总数为二十 
五万，大槪已经过髙了。根据这个估计，每平方英里约一百六十 
人，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纽约州平均人口数的两倍，而与罗德艾兰 
州的平均人口数大致相等。峡谷中的村落据说只有三十个到四十 
个，在这么些村落中如何能拥有上述那么大量的人口，要找到充 
分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有些人认为他们的人口数比 
这个数字还要更高，那么，势必要说明一个问题，即：一个野蛮民 
族，旣沒有成群的牲畜，又沒有田野农业，其维持生存的人数如何 
能超过一个具有这些优越条件的文明民族现在在同等大小的地域 
內所能维持的 人数？ 这个问题是无法说明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 
根本不可能是眞实情况。在此人口总数中，或许可能有三万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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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墨西哥村 。⑪ 

我们沒有必要超出上面所提示的观念范围来讨论墨西哥峡谷 
中诸部落的位置与关系。必须从美洲土著的历史中删除阿茲特克 
君主国，因为这是虛妄的，而且也是对印第安人的歪曲，他们旣不 
曾发展过君主制度、也不曾发明过君主制度。阿茲特克人所组成 
的政府只不过是一种部落联盟，仅此而已；其组成方式与配合机能 
或许还不如易洛魁眹盟。在谈到这个组织时，只要用军事曾长、首 
领和會帅来区別他们的公职人员就足够了。 

墨西哥村是美洲最大的一个村落。它很神妙地位于一个人工 
湖的中央，其庞大的公共住宅涂满了石膏，发出耀眼的白光，四面 
以堤道与外界相通，西班牙人在远处望着这个村落，不禁惊心眩 
173目。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古代社会，这个社会比欧洲社会要落后两 
个文化期，而它那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和激动情绪。因此，对它的看法产生一定程度的夸张是不可避 
免的。 

上文已经列举了少许细节，以便于表明阿茲特克人的进步水 
平，现在还可以再补充几点。我们发现他们有装饰的花园、储藏武 
器和军服的仓库、文雅的服饰、织造精美的棉织品、进步的工具和 
器皿以及种类日繁的食物；他们有图象文字，主要是用来记载每一 
个被征服村落所要交纳的实物贲品；他们有计算时间的历书，还有 
供物物交易之用的正式市场。他们已经创立了公廨，以适应市镇生 
活曰益繁杂的需要；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祭司团体，幷有神庙和包 
括杀人祭在內的种种祭典。最高军事會长职位的重要性亦在有增 
无已。上述这些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无需详叙的细节，已经暗示出 
他们的制度发展到了何等水平。易洛魁人同阿茲特克人无疑地都 
曾有过同样的原始制度，而他们的现况相互对比之下，正显示了低 
级野蛮社会同中级野蛮社会之间的某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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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出了上述这些初步的意见，但对于阿茲特克人的 
社会制度还有三个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有待于讨论。第一、氏族 
和胞族的存在；第二、會长会议的存在及其职能；第三、蒙蒂祖玛所 
担任的最高军事统帅职位的产生及其职能。 

第一 、氏族和胞族的存在 如果阿茲特克人有氏族组织，而早 
期西班牙的著述者们却沒有发现它们，这似乎很奇怪;我们的先人 
对易洛魁人的观察也同西班牙人差不多，而且两百多年来一直是 
这样看的。早先曾有人指出阿茲特克人当中存在以动物命名的氏 
族，但沒有猜想到它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而部落和联盟就 
是以它为基础的。@西班牙的硏究者未能在西属美洲领地的部落 
中注意到氏族组织的存在，这幷不证明它之不 存在; 但是假如它确 
实存在，那就能完全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硏究工作很不深入。 

在西班牙人的著作中，有大量间接零散的证据指明阿茲特克 
人旣有氏族又有胞族，我们现在来硏究一下其中的一些材料。前面 174 
已经提到，艾瑞腊经常使用“亲族”这个术语，表明他已注意到由血 
缘关系团结在一起的集团。根据这种集团的大小来看，似乎只可 
能是氏族。他有时用“宗族”这个术语来指一个更大的集团，那就 
是指胞族了。 

墨西哥村在地理上分为四区，每一区由一个宗族占据，这一个 
集团里面的人彼此在血缘关系上比，同其他各区的人要亲密得多。 
每一区再划分为若千小区，每一个小区则由一个靠某种共同联系 
而结合成的团体所占据。⑬我们推测，这个团体就是氏族。再就与 
他们有亲属关系的特拉斯卡拉部来看，差不多也见到同样的现象。 
特拉斯卡拉人的村子也分为四区，每区各为一宗族所占据。每区 
各有其吐克特利（或最高军事酋长），各有其不同的军服、旗帜与徽 
记。⑭整个部落则由一个會长会议统治，西班牙人把这个会议尊称 
为特拉斯卡拉的元老院乔卢拉部与此相似，他们分为六区，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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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腊称之为六个“市区”，其情况可以类推。®划分成各个社会团体 
的阿茲特克人，将墨西哥村中各个地区一一分配而占有之，这些地 
理上的区域是由于他们的居住方式产生的。艾瑞腊根据阿科斯塔 
的报道对墨西哥村初建时划分这些“区”的经过作了简单的叙述， 
如果我们依照上面的解释来理解他的叙述，那就能与事实的眞相 
相去不远了。艾瑞腊谈到阿茲特克人“用石灰和石块建造一座崇 
拜偶像的神殿 '他 接着说 :“当 这个工程完毕以后，神像命令一位 
祭司吩咐各个會长，要他们把自己以及他们的亲属和从人分为四 
区，把为安置神像所建造的这座堂宇作 f 中心，每一区的人可以 
各随其所好去建造他们自己的住宅。这 k 是墨西哥城的四区，现 
在分別称为圣约翰区、圆圣玛丽区、圣保罗区和圣塞巴斯提安区。 
他们当即遵照命令划分了四区，神像再教导他们把他所指名的诸 
神按区分配，每一区都选定专门崇奉神祗的地方；因此，各区之 
內都有若干小区，其多少则根据神像指令他们崇奉的神祗数目而 
定。……墨西哥城，即铁诺支第特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当上述的分区划定以后，那些自认为受损害的人就带着他们的亲 
属和朋友离开这里，另投他处。”®那就是附近的特拉泰卢耳科。对 
这一段话作出合理的解释如 下:他 们按照血缘关系而进行划分，先 
分为四大部分，然后再分为许多小部分；这是为了叙述淸楚所常用 
的方式。但是，实际的过程却与此恰恰相反；那就是，每一个亲属 
集团自己定居在一个地区，而关系最亲近的集团在自己选定地区 
时彼此毗邻相依。如果我们假定最低一层分划单位是氏族，而占 
有各区的是由亲近的氏族组成的胞族，那么，阿茲特克人在其村落 
中的基本分布状况就可以完全理解了。沒有这个假定，就不可能得 
到满意的解释 。一 个民族，如按氏族、胞族和部落组织起来，定居在 
一个村镇或城市里，由于他们的社会组织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必然 
是按氏族、按部落分地而居。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部落即按照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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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定居在域市中。例如，罗马三部落都是按氏族和库里亚组成 
的，库里亚即等于胞族；他们在罗马域中也是按氏族、按库里亚、按 
部落分区定居的。腊姆尼部占居帕拉丁山，梯铁部大部分占居奎令 
纳耳，卢策瑞部大部分占居艾斯奎林。如果阿茲特克人分成氏族 
和胞族，但只有一个部落，那我们就必然会发现他们有多少个胞 
族就分多少区。同一胞族之中的每一个氏族大体上也是各占一地 
的。因为夫妻是不同氏族的，而子女究属父亲的氏族或属母亲的 
氏族则视世系由男性下传或由女性下传而异，所以，每一个地区內 
绝大多数的人自然是属于同一氏族的。 

他们的军事组织是以他们的社会分划为基础的。正如涅斯托 
耳劝亚加米农把军队按胞族和部落编制那样，阿茲特克人的军队 
也是按氏族和胞族编制的。在一位土著作者泰佐佐莫克所写的 
«墨西哥编年史》中，提到有一次计划进攻米乔卡部的事。（我之能 
引用下面这段文字，得感谢友人伊利诺斯州海兰德的 Ad. F •班 
德利耶先生⑬，他现在正从事于该书的翻译工作 J 该书说，阿亥 
卡特耳“向墨西哥人的队长特拉卡泰卡特耳和特拉乔赤卡耳卡特 
耳以及其他所有的人讲话，他问全体墨西哥人是否都已按照各区 
的风俗习惯、在各区的队长率领下准备就绪；如已准备就绪，即可 
开拔，全体开往马特拉金科-托卢卡再集合。”⑲这段话表明他们的 
军队是按氏族、按胞族组织的。 

我们从阿茲特克人的土地所有制也能推定他们是有氏族的。 
克拉维黑罗指出，“所谓‘阿耳台佩特拉里，（‘邑田 D 〔阿耳台佩特 
耳==邑〕就是那些属于市镇公众集体或乡村公众集体所有的田地， 
这些田地按市镇有多少区而划分为多少部分，每一区都占有自己 
的一部分田地，与其他区的田地各有分疆，不相干涉。这种田地不 
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 ㉚ 我 们知道，这所谓的公众集体就是氏族，其 
各自分据一地区乃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克拉维黑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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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标志公众集体，实则是这些公众集体划分了地区，而且也是他 
们共同占有田地。朕系每一个公众集体的因素是血绿关系，这个因 
素被克拉维黑罗忽略掉了，但艾瑞腊作了补充。艾瑞腊说，还有另 
外一些领主，称为大父母〔即首领〕，他们的地产统统属于一个宗族 
〔即氏族〕，一个宗族住在一个地区之內；当新西班牙开始有居民幷 
对土地进行分配之时，这种宗族为数很多；每一个宗族获得自己的 
一份土地，一直占有到今天；这种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全体 
公有；占有这种土地的人虽然可以终身享有，幷可以遗留给自己的 
子嗣，但不得出卖；如果某一家族绝后无嗣，就必须将它交给最近 
的大父母，这些土地原是给予他的，但不得交给別人，这位大父 
母也就是这个地区或这个宗族的主管者。” ㉛ 在这段叙述中，作者 
想®把事实同关于阿茲特克制度的流行理论两者调和起来，以至 
苦费心机而令人困惑莫解。他向我们介绍阿茲特克人有一种领主， 
就象一个封建所有主一样持有采地，幷有爵号，他将他的采地和爵 
号传给他的子嗣。但是，为了符合于眞实情况，他陈述了土地属于 
一个亲族团体这一基本事实，他把这个亲族团体称为大父母，这就 
是说，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大父母即氏族首领，而土地则归氏族公 
有。认为首领是土地的保管人这种提法毫无意义。西班牙人发现印 
第安人的會长与氏族有关，每一个氏族共有一份土地，而据艾瑞腊 
说，当曾长死去时，其职位由他的儿子补任。于是就尽其可能地把 
这种现象与西班牙的采地和爵号等同起来；幷由于对會长一职的 
177性质和权限缺乏了解而产生了误解。有时他们又发现父亲的职位 
幷不由儿子继承，而传给了別人；因此就有了进一步的 说明： “如果 
某一家族 (algima casa ， 又一个封建的面貌）绝后无嗣，就必须将它 
C 土地〕交给最近的大父母”，这就是说，另外一个人被选为 首领； 我 
们从这句引文所能得出的最近于眞实的结论即是如此。西班牙著 
述者们关于印第安人的曾长以及各部落的土地所有权方面给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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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点滴资料，巳被他们在行文时采用封建制度的术语弄得乱七 
八糟，其实在印第安人当中根本不存在封建制度。我们可以有把 
握地说，西班牙著述者们所谓的“宗族”就是阿茲特克人的氏族，所 
谓的“领主”就是阿茲特克人的首领，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种首领 
的职位是由氏族世袭的，而在氏族成员中则由选举产生。如为男 
性世系，则人选将属于已故首领的亲生儿子或侄子，或属其直系孙 
子，或属其亲兄弟或从兄弟。但如为女性世系，则人选将属于他的 
-个兄弟或外甥，无论亲的或从的，这一点已在前文阐述过了。首 
领对于土地沒有任何所有权，因此沒有任何土地可以转给別人。他 
之所以被设想为土地所有者，是因为他有一个终身的职位，同时因 
为有一份土地永久属于一个氏族，而他正是这个氏族的一位首领。 
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关美洲土著的历史书中，由于对首领职位及其 
权限发生误解，已经产生了无数的错误推论。艾瑞腊的“宗族”、克 
拉维黑罗的公众集体”，显然都是一种组织，而且是同一种组织。 
他们发现这种亲属团体是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但不 
明其眞相——我们不得不假定，这就是氏族。 

西班牙的著述者们把印第安人的曾长描写成领主，赋予他以 
支配土地和支配人身的权利，这#权利实在是他所不曾有过的。把 
印第安人的曾长描写成欧洲人心 Ei 中的领主，这是一个错 i 吳观念， 
因为领主一词所暗示的一种社会状态在印第安人中根本不存在。 
一个领主是由世袭特权而获得爵级和头衔的，他凭借剝夺全民权 
利的特殊立法来保有这种世袭特权。自从封建制度被推翻以后，国 
王或者王国再不可能宣称有这种爵级和头衔的人有权拒任什么职 
务了。与此相反，一个印第安會长之任职不是由于世袭权而是由全 
体选民的选举，全体选民只要有充分理由就有罢免他的权利。这 
个职位负有增进全体选民某些利益的义务。他无权支配氏族成员 
的人身、财产或土地。由此可见，在一个领主及其头衔和一个印第 


201 



安酋长及其职位两者之间完全沒有共同之处。一个是属于政治性 
社会的，其所体现者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侵占；另一个是属于氏族 
I 78 社会的，其基础为氏族成员的公共利益。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 
不容许有不平等的特权。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找到阿茲特克人有氏族组织的痕迹。至少 
巳经发现了一个表面现象，可作为他们有氏族的例证。再者，我们 
本来早就可能产生这个印象了，因为我们已经见到他们具有社会 
体系中的两个上层环节，即部落和联盟，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氏族 
组织在其他各部落中是普遍流行的。早期西班牙的著述者们只要 
稍作精密的硏究，即可使此问题不保留任何疑窦，那样一来，阿茲 
特克人的历史也就会大为改观了。 

关于阿茲特克人继承财产的习俗规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 
料混淆不明，矛盾百出。这些习俗反映在他们之中存在血缘集团， 
幷反映出父亲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除了这两点之外，对我们现在 
所讨论的这个题目便无关紧要了。如果父亲的遗产确由子女继 
承，则表明他们的世系由男性下传，也表明他们对财产的认识是非 
常进步的。但看来，享有继承权者大槪不会只限于子女，任何阿茲 
特克人大漑也不会有方寸之地可称为自己的私产，而得以随意出 
卖或转让他人。 

第二、曾长会议的存在及其职能我们可以预先推知阿茲特 
克人有會长会议，因为根据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体系来看，这是不 
可缺少的机构。从理论上言之，这个会议当由号称首领的这一级 
曾长组成，这些首领以其终身任职代表各亲族团体。在这里，和在 
別处一样，我们看出他们必然会具有氏族组织，各氏族的主要會长 
代表他们社会基层单元的人民，与北美各部落的情况相同。我们 
显然需要以阿茲特克人的氏族来解释他们之有會长。阿茲特克人 
有一种会议，这是沒有任何疑问的；至于这个会议成员的人数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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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职能，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布腊塞•德 • 布尔堡曾槪括地 
指出，“儿乎所有的村镇或部落都划分为四个克兰或四个区，由 
其會长组成大会。”鎪他的意思是否指每一区限定一名會长，这可 
不淸楚；但在另一处，他指出阿茲特克人的会议仅限于四名會长。 
迪耶戈 • 杜朗的著作是在 1579—1581 年间驾的，因此要比阿科斯 
塔和泰佐佐莫克两人的著作更早，他的记述 如下： “首先我们必须 
知道，在墨西哥推选了一位国王以后，再在这位国王的兄弟或近 
亲中选举四名贵族，賜以亲王的爵位，他们将来的国王也必须从这 179 
四人中选出〔他列举这四个职位的名 号是： 特拉卡赤卡耳卡特耳、 

特拉卡泰卡耳、艾祖阿瓦卡特耳、菲兰卡耳克〕。……这四名贵族 
在被选为亲王受爵之后，即组成王室会议，就象是最高会议的主席 
和裁判官一样，不经他们的同意，任何重要事务都办不成。” ㉘ 阿科 
斯塔也列举了这四个职位的名号，随后他称占有这种职位的人为 
“选侯”，他说/这四位显贵统统是大会的成员，国王如不同他们磋 
商则不能办任何一件大事。” ㉞ 而艾瑞腊则把这种职位列为四级， 
他接 着说： “这四种贵族都是最高会议的成员，国王如不同他们磋 
商则办不了任何大事，而任何一届国王必须由这四级显贵中选出， 
不得选举他人。” ㉕ 用国王这个名词来称呼一个最高军事會长，用 
亲王来称呼印第安人的曾长，这样的描写幷不能在一个根本不存 
在国家、不存在政治性社会的地方创造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性 
的社会；但这旣是一种误称，自然就夸大歪曲了美洲土著的历史， 
因此必须予以废弃。据泰佐佐莫克所述，当徐荷金科部派使节到 
墨西哥建议双方缔结同盟以对抗特拉斯卡拉部的时候，蒙蒂祖玛 
对这些使者 说:“ 兄弟子侄们，我欢迎你们！请你们稍稍等待一下， 
虽然我是国王，但我不能单独答复你们，我必须同神圣的墨西哥元 
老院全体會长一道来答复你们。” ㉖ 上引各条记载，均承认有一个 
最高会议，其权力足以支配最高军事酋长的行动，这就是主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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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由此可见，阿茲特克人为了使他们自己免于受一个不负责的 
专制领袖的统治，所以规定领袖的行动必须受制于一个會长会议， 
而且规定领袖由选举产生，幷可以罢免。上引这些作家的记载很 
有局限性，且不完备，如果其中的意思表示该会议的成员仅限于四 
人（社朗似乎暗示出这一点），那我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假如真 
是那样的话，这个会议就不是代表阿茲特克部落，而是代表一个小 
小的亲族团体、由其中选出军事指挥官而已。这与曾长会议的原 
理不符。每一个曾长代表一个选民团体，所有的會长合起来代表 
整个部落。有时候，从许多曾长中选出一部分人组成大会；但要通 
过统一的规定来决定人数，幷规定今后永久维持这个名额。据说， 
】8 0特茲库坎部的会议由十四名成员组成，@而特拉斯卡拉的会议是 
一个人数很多的团体。根据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和原则，阿茲特 
克部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会议，因此可以推想它是存在的。我们从 
这个会议可以看出阿茲特克历史中被湮沒的成分。了解这个会议 
的职能对于认识阿茲特克人的社会很关紧要。 

有一些流行的历史书把这个会议视为蒙蒂祖玛的顾问机构， 
视为他自己所设置的大臣会议；例如，克拉维黑 罗说: “在这段征服 
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将见到蒙蒂祖玛经常同他的会议商量西班牙 
人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每次会议的人数，也沒有任何一位史学家 
向我们提供一点必要的线索来说明这个问题。” ㉘ 这是首先需要硏 
究的问题 之一； 而早期的作者未能确知这个会议的组织情况及其 
职能，这就充分证明他们的工作浮于表面。然而，我们知道，會长 
会议是一个随氏族而产生的组织，它代表各个选民团体，它自古以 
来就具有一种天职和原始的统治权。我们已经发现一个特茲库坎 
部和特拉科潘部的会议、一个特拉斯卡拉部的会议 、一 个乔卢拉部 
的会议和一个米乔卡部的会议，每一个会议都是由會长组成的。这 
可以确证阿茲特克人也有一个會长 会议； 至于说这个会议只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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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员，而且这四人都属于同一族，这却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 
墨西哥和中 美的每 一个部落都有其啻长会议。这个会议是部落的 
统治机构，它是美洲各地的土著所必具的特征。會长会议是人类 
最古老的政府组织。在几个大陆上，从高级蒙昧社会，经过野蛮社 
会的三个期，直到文明社会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酋长会议持续不 
断，等到人民大会出现以后，它才转变为一种筹商会议，然后由此 
产生了近代的两院制立法机构。 

看来阿茲特克联盟幷沒有一个由三部落主要曾长组成的联盟 
大会，以区別于每一个部落各自的会议。对这个问题需要作全面 
的阐述，要等这个问题阐明以后才能知道阿茲特克人的组织究竟 
只是在阿茲特克部初步控制下的一个攻守同盟，还是各部成员力 
量均等地共同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个问题必须等待以后再解决。 

第三、最高军 事曾长 职位的权限与职能/ 根据最容易见到的 
材料，蒙蒂祖玛所任的职位仅称为“吐克特利”，意即“军事曾长”。 
作为會长会议的一个成员，他有时称为“特拉陶尼”，意即“议长”。 
这个军事总指挥的职位是阿茲特克人当中最高的职位。它与易洛 
魁联盟的最高军事曾长是同一种职位，其权限亦同。在某些部落 
中，最高军事晉长在会议进行讨论和发表意见时有优先发言之权， 
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测，凡是任最高军事曾长的人便成了會长会议 
的当然成员。 ㉙ 沒有一个西班牙的著述者用这个头衔来称呼蒙蒂 
祖玛及其继任者。他们都代之以不适当的称号，称之为国王。有一 
个特茲库坎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名叫“伊希特利耳荷契特耳”， 
他在记叙墨西哥、特茲库坎和特拉科潘的最高军事酋长时，均简单 
地称之为军事酋长，另外附以一个标志部落的名称。他谈到当联盟 
初成立时三个會长分配权力的事，又谈了成立联盟时召集三个部 
落的曾长开会的事，于是他接 着说： “特茲库坎国王被人们尊称为 
‘阿库耳华 • 吐克特利’，又被称为‘契契麦卡特耳 • 吐克特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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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先人所拥有的称号，也是帝国的 标志； 他的舅 父< 伊茨考钦’ 
接受库耳华 • 吐克特利’的称号，因为他统治着托耳特克斯-库 
耳华人•，而 f 托托基华钦’接受‘泰克帕努阿特耳 • 吐克特利’的称 
号，这个称号曾经是属于‘阿茲卡普察耳科’的。从此以后，他们的 
继承者各自沿袭原来的称号。”⑳这里所提到的伊茨考钦’（即‘伊 
茨考特耳 ’） 就是联盟初成立时阿茲特克部的军事會长。这个称号 
旣是军事酋长的头衔，后来又为许多其他的人所袭用，因此，人们 
就把它和部落名称连在一起以表示敬意。蒙蒂祖玛所任的职位， 
在印第安语中相当于最高军事會长，在英语中相当于将军。 

克拉维黑罗承认在纳华特拉克的其他几个部落中有此职位， 
而独独从来不用来称呼阿茲特克部的军事會长。他说 道：“ 在特拉 
斯卡拉，在徐荷金科，在乔卢拉，贵族的最高一级是吐克特利’。要 
获得这个爵位，必须出身高贵；必须在若干次战役中表现得最勇 
敢;必须到达一定的年龄；还必须拥有大量的财富，因为凡是享有 
这种显贵地位的人开支甚为浩大，所以不得不有大量财富以维持 
其排场。” © 自从蒙蒂祖玛被夸大为执掌文武大权的专制君主以 
• 后，他所任的职位的性质与权力便被人们忽略了——实际上未予 
以硏究。蒙蒂祖玛的身分是他们的军事总指挥官，所以他具有赢 
得民众欢心和博取民众尊敬的条件。这个职位，对于部落和联盟 
是有危险性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历览人类的经验，从低级野蛮 
社会以至今日，这一直是一个有危险性的职位。在现代各文明民族 
中，只要设置这个职位，就要靠宪法和法律来保障民众的安全。在 
先进的印第安部落中，在墨西哥峡谷的部落中，很可能产生出一套 
习俗成规来控制这个职位的权力和规定这个职位的义务。我们推 
测阿茲特克人的會长会议掌握最高权力，不仅在內政方面是如此， 
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军事曾长本身及其指挥行动亦在此会 
议的控制下；从一般道理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上述推测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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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茲特克的政治体制在人口繁殖、物质进步的情况下无疑地 
日益复杂化，因此，我们如对这个体制有所认识，自当获益更多。 
他们的政府组织的详情细节如能精确地探究明白，即使不加以夸 
张，也将会使我们咸到惊异不置。 

西班牙的著述者们都说蒙蒂祖玛所任的职位是由选举产生 
的，其人选则限定于某家族內，这个说法大体上一致无二。他们发 
现这个职位是兄弟相传，或由舅及甥。但他们不能说明为什么在 
某些情况下不由父传子。因为这种继承方式对西班牙人来说是很 
新奇的，所以 对其基 本现象的观察不大可能发生错误。而且，征服 
者曾亲眼看到两次袭位。蒙蒂祖玛由奎特拉华承袭。这一次，该 
职位是兄弟相传，不过，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亲属制度，所以不 
淸楚他们两人是亲兄弟还是从兄弟。奎特拉华死后，选举瓜特摩 
金袭位。这一次是由舅及甥，不过我们不淸楚他是亲外甥还是从 
甥。（参看第三編第三章。 ） 已往的若干次袭位都是兄弟相传，也 
有由舅及甥的。 ㉝ 旣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就表示有一个选 
民团体；但在这种场合下，选民是些什么 人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 
题，杜朗提出他所列举的四名酋长（见前文）是选侯，同时再加上特 
茲库坎的一名选侯和特拉科潘的一名选侯，凑成六个人，于是认为 
赋予这六个人以权力，让他们从某一固定的家族中选出最髙军事 
曾长。这种说法，与印第安人选举公职的原理是不符合的，旣无此 
可能，自可废而不论。萨哈根则提出一个范围大得多的选民团体。 
他说: “当国王或国主死后，凡是号称为‘泰库特拉托克斯’的元老 
院议员 ，凡是 号称为•阿赤卡考赫提 5 的部落老人， 凡 是号称为‘姚 
泰基奧克斯’的队长和老战士，以及其他一些在战爭中出名的队 
长，还有号称为‘特勒纳玛卡克斯”或‘帕帕萨克斯 , 的祭司们，所有 
这些人统统聚集在王宮中。于是他们磋商幷决定该由谁来继任国 
主，他们要在过去历届国主的苗裔中选出最高贵的一人，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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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一位英雄，熟谙军事，剽悍勇敢。……当他们同意某一个人 
以后，立刻就拥戴他为国主，但这种选举不采取投票或表决的方 
式，而是大家共同协商最后同意这一个人。他们选出国主之后，还 
选出另外四人，有似于元老院议员，这四个人必须经常伴随国主， 
幷受理王国的一切事务。” @象这样由一个大会进行选举的制度， 
虽然表现出政府具有民主的因素（这种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却 
是印第安人的制度中所沒有的方式。我们在了解这个职位的权限 
及其选举方式以前，必须先探明他们究竟是否按氏族组织起来，他 
们的世系是由女性下传还是由男性下传，还需要对他们的亲属制 
度有所了解。他们的亲属制度大槪同我们在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 
许多部落中所见到的制度一样，果眞如此，那么，一个男子就会将 
其兄弟之子称为自己之子，将其姊妹之子称为自己之甥；将其父之 
兄弟称为自己之父，将其母之兄弟称为自己之舅•，将其父之兄弟之 
子女称为自己之兄弟姊妹，将其母之兄弟之子女称为自己之表兄 
弟姊妹，余可类推。如果他们是按氏族组织起来，其世系由女性下 
传，那么一个男子就会与他的兄弟、舅甥、从祖、从孙同属一个氏 
族；但其亲生父、亲生子或直系孙则均不属同一氏族。他的亲生子 
和他的兄弟之子都要属于旁的氏族。现仍不能肯定阿茲特克人是 
按氏族组织的；不过，其最高军事酋长职位的承袭方式本身却强有 
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倘若有氏族组织就能彻底阐明这种承袭 
方式了。再加以世系由女性下传，于是这个职位即会在一个固定 
的氏族內承袭，但在其氏族成员间则由选举决定之。在这种情况 
184下，这个职位便会在氏族內通过选举方式由兄弟传给兄弟，或由舅 
及甥，正如阿茲特克人的实况，而决不会由父亲传给儿子。在同一 
个时代的易洛魁人当中，首领和最高军事會长的职位都是根据选 
举的结果而决定兄弟相传或由舅及甥，但从不传子。这种继承方 
式是由女性下传世系的氏族产生的，无论任何其他途径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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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方式。单凭这些事实就不得不承认这个 结论： 阿茲特克 
人是按氏族组织的；其世系由女性下传，至少就最髙军事酋长这个 
职位而言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几点来作为一种可能的 解释： 蒙蒂祖 
玛所任之职位是在一个氏族內世袭的（鹫是蒙蒂祖玛所居的房宅 
上的徽志或图腾），其人选则由全氏族成员从本氏族內选出；然 
后把他们提名的人选分別通知阿茲特克的四个宗族或四区（估计 
即等于胞族）以求取得他们的同意或否决；此外还要通知特茲库 
坎部和特拉科潘部，军事总指挥官的人选对于他们有着直接的 
利害关系。当他们分別考虑而认可这个提名以后，毎一区派一个 
人去宣布他们同意；由此而被 误称为 六名选侯了。某些著述者称 
之为选侯的那四名阿茲特克的高级曾长实际上可能就是阿茲特 
克四区的军事曾长，有如特拉斯卡拉四宗族的四名军事會长。这 
些人的职权幷不是由于瑪举，而是彼此磋商对于该氏族所提之人 
选是否决定同意，如果同意，即宣布其结果。以上所述，是我根据 
残存的证据对阿茲特克最高军事曾长职位的继承方式所提出的一 
种推测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着眼点在于符合印第安人的习俗， 
符合印第安曾长职位被选任的原理。 

对于一个终身任期的职位旣然有选举权，自然必须有罢免权。 
由此，终身任期便变为行为称职时的长期任职。在美洲土著的社 
会制度中，普遍规定选举和罢免这两大原则，于此可以充分证明他 
们的最高权力实际上仍操在人民手中。这种罢免权虽然很少行使 
过，但在氏族组织中却是不可缺少的。蒙蒂祖玛也不能例外地避 
免这项规则的约束。但遇情况特殊而达到要行使罢免权的地步亦 
需要相当的时间，因为这必须有充分正当的理由。蒙蒂祖玛当时 
虽受到威吓，但毕竟是 ft 愿地从他的居住地迁到柯尔蒂斯的军营 
里去，他在那里遭到拘禁，这时候，阿茲特克人瘫瘓了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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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沒有军事统帅了。西班牙人把蒙蒂祖玛连人身带职位一 
起掌提在手中了。 ® 阿茲特克人等待了几个星期，希望西班牙人退 
却；可是，当他们发现西班牙人幷不想走的时候，他们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必须罢免缺乏决断力的蒙蒂祖玛才能应付紧急的局面，于 
是他们选举蒙蒂祖玛的兄弟来代替他执行该职务。然后，他们立 
即猛烈地攻击西班牙人的军营，终于把西班牙人从他们的村子里 
赶出去了。艾瑞腊对这段事实的记载充分证实蒙蒂祖玛被罢免之 
说无可置疑。柯尔蒂斯在阿茲特克人开始发动攻击以后，发现对方 
已听从一个新统帅的指挥，立刻就对眞实情况发生怀疑，他就“派 
遣玛利纳去问蒙蒂祖玛，他是否想到阿茲特克人已把政府转交给 
那个人的手中” ㉟ ，就是说，转交给那个新统帅的手中。据说蒙蒂祖 
玛答称 •. “只要他本人尙存，他们谅不至于在墨西哥另立新王 。”㉚ 
他随即走到屋顶上去向他的国人讲话，讲到许多事情，其中也提到 
“听说他们因为他被拘禁和偏向西班牙人，已经另立新王 了”； 有一 
个阿茲特克战士用粗暴的话回答他说 ：“闭 上你的 嘴吧！ 你这个不 
中用的下流胚，天生下来只配织布 纺纱； 这些狗徒把你当作俘虏， 
你眞是个懦夫于是他们就向他放箭投石，蒙蒂祖玛受了伤，同 
时也因为深受屈辱，不久以后就死了。在这次攻击中，指挥阿茲特 
克人的军事會长是奎特拉华，他是蒙蒂祖玛的兄弟和继任者 。㉚ 
关于这个职位的职能问题，我们从西班牙的著述者那里得不 
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材料。沒有任何根据能推测蒙蒂祖玛对阿茲特 
克的民政事务具有任何权力。而且，一切推论恰与此相反。即就 
186军事方面而论，在战场上，他具有一个将军的 权力； 但军事行动大 
槪还是要由會长会议决定。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 
就是： 最髙军事會长兼任祭司之职，有人认为，还蒹任法官之职 。㉚ 
关于这个军事职位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怎样出现这些职能的问 
题，留待下文讨论巴赛勒斯的职能时再谈。虽然阿茲特克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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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是两权分立制，但在双方发生冲突时，曾长会议大槪对于民政和 
军事都具有最高决定权。我们应当记住，酋长会议的历史是最悠 
久的，它具有玑固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即在于社会的需要，幷在 
于會长职位具有民众代表的身分。 

最高军事曾长的权限，以反存在一个有权罢免此职位的会议， 
这两者倾向于 证明阿 茲特克人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有关军事 
曾长的选举原则（我们不得不假定在首领和會帅方面也存在这个 
原则），以及具有一个會长会议，这就决定了最关紧要的事实。在 
低级、中级、甚至高级野蛮社会中，人们还不知有雅典型的纯民主 
制度；但是，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制度时，务必要知道他们 
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性的还是君主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基本 
上属民主性的制度与基本上属君主性的制度相距之远几乎有如民 
主政治与君主政治之相左。西班牙的著述者们旣未考察阿茲特克 
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不知道他们是否按氏族组织（他们大槪 
是如此的），又对确实存在的制度茫然无知，竟大胆地为他们虛构 
一种具有高度封建特征的君主专制政#:，居然能将此虛构的现象 
纳入历史之中。美国人的懶惰更让这种谬见尽其可能地维持了这 
么久。呈现于西班牙人面前的阿茲特克组织显然是一种部落同盟 
或部落联盟。西班牙的著述者们从一种民主性的组织中凭空捏造 
出阿茲特克君主政体，这不可能是由于別的原因，而只可能是他们 
对明显的事实进行粗暴的歪曲。® 

从理论上说，在曾长会议休会期间，阿茲特克部、特茲库坎 
部和特拉科潘部应当各自有一个最高首领代表本部落处理民政事 
务，幷在安排工作时起带头作用。在阿茲特克部，我们从齐亚华 
卡特耳”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职位的痕迹，他有时被称为第二酋 
长，因为军事會长被称为第一會长。但我们关于这个职位所能得187 
到的资料太有限了，所以无法进行探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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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在易洛魁人中，战士们可以出席會长会议发表 
自己对公共问题的意见；妇女们也可以通过自己选定的代言人发 
表意见。民众参预政府的这种行动经过一段时期便产生了人民大 
会，人民大会有权批准或否决會长会议提出的公务议案。就作者所 
知，在村居印第安人中，见不到有人民大会来讨论公共问题幷有权 
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遇到特殊问题时，四个宗族举行会议商讨， 
但这与处理公共问题的大会迥然不同。根据他们的制度的民主性 
和他们的进步水平来看，阿茲特克人已发展到将可望产生人民大 
会的阶段了。 

前文已经指出，美洲土著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始于氏族而终 
于联盟。他们的组织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要等到财产观念 
发展到远远超过他们所达到的水平以后，才有可能以政治社会来 
取代氏族社会。沒有任何一个事实可以表明美洲土著的任何一支 
对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产生了丝毫槪 
念，至少在北美洲是如此。政府的精神和人民的状况是与他们所 
处的制度相适应的。象在阿茲特克人当中那样，尙武精神正占上 
风，自然而然就在氏族制度下产生了一种军事民主政体。这种政 
府旣不剝夺氏族的自由精神，也不削弱民主的原则，而是与之协调 
一致。 


本章注释 


①〔怀特注〕早期西班牙的编年史作者和后来一些美国史学家关于阿兹特克文 
化的记载使摩尔根大为激怒，他对 H.H. 班克罗甫特尤其反感，班克罗甫特谈到蒙蒂祖 
玛的王国，后来又改称之为帝国，说他是一个住在华丽的王宫中的君主。摩尔根认为阿 
兹特克人的组织原则基本上同于易洛魁人，而蒙蒂祖玛只是一种“军事民 主政体 ”下的 
—个“军事酋长”，他的“王宫”只不过是一栋“公共住宅”。 

阿道耳夫_弗兰西斯 * 阿耳丰斯_班德利耶 （1840—1914) 在青牟时代曾致力于 
研究西班牙文的美洲文献史，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文献史学家。他在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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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个晚上开始同摩尔根就上述题目通佶交换意见，这种通讯关系后来一直维持到 
摩尔根去世。班德利耶逐渐改变自己的看法而相倍摩尔根关于美洲土著文化的观点， 
并且成为一位热诚的信徒，他花费了 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来捍卫摩尔根的思想^(参看勒 
斯利_怀特所编之 《美 国人类学的 先驱： 班德利耶与摩尔根通信集， 1873—1883 年>， 
典二卷〔阿耳伯克尔基，新墨西哥州，1940年〕。该书的引言〔自第1至108页〕对摩尔 
根的论文和班德利耶有关阿兹特克的研究作了分析批判。） 

1876年，摩尔根在《北美评论》第122号第 265-308 页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 论文： 

“蒙蒂祖玛的宴餐”，他在这篇论文中对早期的编年史家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并对后 
来的史学家，特别是对班克罗南特作了严酷的 批判； 该文中有些句子一字不改地重见 
于本书第186页。 

⑧西属美洲的历史，凡涉及西班牙人的活动、印第安人的活动和人物性格，涉及 
印第安人的武器、工具、器皿、纺织品、食物、衣著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等等方面者都可 
以信赖。但涉及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政府，涉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方面者都几 
乎毫无可取之处，因为他们对于这两方面都不研究，都不了解。我们完全可以拒绝采 
用他们这一部分文献而重新开始 研究。 其中可能包含某些事实与我们所已知的印第 
安人社会相符，则可采用之。 

③何瑟_德 • 阿科斯塔，《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风土志》，爱德华 * 格里姆斯顿 
英译本(伦敦，1604年），第 497— 504页。 

⑷阿科斯塔，同上书，第499页。 

⑤ 安东尼约•德 • 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 * 斯蒂文斯英 
译本（伦敦， 1725— 1726年），第3卷，第188页。 

⑥ 弗兰西斯科 • 萨维里奥 • 克拉维黑罗长老，《墨西哥史》,査理 • 卡伦英译本， 
共二卷 （伦 敦， 1807 年），第 1 卷，第 119 页。 

⑦ 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110、112页。 

⑧ 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第1卷，第162页。 

⑨ 克拉锥黑罗，《墨西哥史》，第1卷，第229页 ，•艾 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 
第3卷，第312 页； 威廉 ■普瑞 斯科特， 《 墨西哥之征服》，共三卷(纽约，1843年），第1 
卷，第18页。 

⑩ 阿兹特克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一样，既不交换俘虏，也不释放俘虏。北美印第 
安人的俘虏除了被收养得以活命以外，一律被处以炮烙 之刑； 阿兹特克人则在祭司阶 
级的教导下把不幸的俘虏供献给他们所崇奉的主神作为牺牲品。蒙昧人和野蛮人自 
远古以来的习俗就是杀俘虏以施报复，把俘虏的生命用以供神，这是僧侣制度初步阶 
段的一种崇高观念。一种有组织的祭司团体最初出现于中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土 著中； 
而且，这种团体之成立是与偶像的发明与杀人祭有关的，它是作为通过宗教感情取得 
支配人类的权威的一种方式。在人类各主要的部落中，它的历史可能是相似的。在野 
蛮社会的三期中，对于处理俘虏出现了三种顺序相承的习俗。在第一期中，把俘虏烧 
死在炮烙柱上；在第二期中，杀俘虏以祭神;在笟三期中，以俘虏为‘奴隶。所有这三种方 
式都是根据一个共同的原则 ，即： 俘虏的生命应交付俘获者。这个原则在人类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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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乃至需要文明和基督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将它拔除。 

⑪在西班牙人所写的史书中，关于墨西哥的人口估计，颇有分技 t 但其中某几部 
书对户数的记载却相符，说来很奇怪，它们都作“六万户”。苏瓦索于1521年访问 M 
西哥，他的记载是“六万居民”(普瑞斯科特，《墨西哥之征服》，第2卷，第112页 注)； 
跟随柯尔蒂斯的一位无名氏征服者也记作“六万居民' ( H . 特尔诺-龚班，《美洲发现 
史原始资料中之行纪、杂记与回忆录》〔巴黎，1838年〕，第10卷:《有关征服墨西哥的书 
简摘选第92页)。但是，〔弗兰西斯科 • 洛培兹•德.〕戈玛腊和玛提尔都记作“六 
万户”，采用这个估计数字的则有克拉缠黑罗 (《 墨西哥史》，第2卷，第360页），有艾瑞 
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2卷，第360页），还有威廉 • 普瑞斯科特 (《 墨西哥之征 
服》,第2卷，第112页)。〔唐 • 安东尼约 •德. 〕索利斯则说“六万家”0 墨西 哥征服 
史汤玛斯•汤森德英译本，共二卷〔伦敦，1738年〕，第1卷，第393^1按六万户 
估计，则口数将达三十万，而当时的伦敦还只有十四万五千人（亚当■布莱克、査理 • 
布莱克合著，《伦敦指南 》 〔爱丁堡，1870年左右〕，第5页）。此外还有克拉维黑罗所引 
托尔奎玛达之说(《墨西哥史》，第2卷，第360页，注文），他竟大胆地记作一百二十万 
户。墨西哥邑中的住宅一般都是大型公宅，或称之为公共住宅，和当时新墨西哥的住 
宅类似，每栋住宅之大足可容纳十家至五十家、百家不等，这一点是不会有什么疑问 
的。上述各种数字的错误都大得惊人。苏瓦索和无名氏征服者的估计是最合乎情理 
的了，因为他们所估计的数字比实际可能的数字只超出两倍多一点。 、 

@摩尔根，易洛魁联盟》（罗彻斯特，纽约州，1851年），第79页。 

⑬艾瑞腊 ，美洲 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194、209页。 

⑭艾瑞腊，同上书，第2卷，第279、304页；克拉维黑罗，《墨西哥 史》， 第1卷， 
第146页。 

⑮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第1卷，第147页。这四名军事酋长是酋长会议的 
“当然”成员，见同书，第2卷，第137页。 

⑯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2卷，第310页 # 

⑫艾瑞腊，同上书，第3卷，第 194— 195页。 

® 〔怀特注〕见本章注①。 

⑬菲尔南多.德 • 阿耳瓦腊多.泰佐佐莫克，《墨西哥编年史爱德华.金. 
金斯博罗爵士英译，载 《 墨西哥古史集》，共九卷（伦敦，1830年），见第5卷，第83 页； 
参看第9卷。 

⑳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第2卷，第141页。 

@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 》 ，第3卷，第314页。本段引文系班德利耶先 
生根据西班牙原文重译者。〔译者注〕因其他各处所引都是约翰.斯蒂文斯英译本，故 
摩尔根于此处特为注出。 

㉝ 〔査理 * 埃田纳 • 〕布腊塞 * 德_布尔堡， 《 波普耳. 兪》 ，引言，第117页，注 
2。〔怀特注〕班德利耶在与摩尔根的书信中曾批判过布腊塞•德 • 布尔堡的这部 
著作。 

㉘ 迪耶戈 * 杜朗，《新西班牙所辖印度群岛及大陆附近诸岛史》,何瑟•腊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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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编（墨西哥， 1867 年），第 102 页。据原手稿发表。班德利耶先生英泽。 

㉔ 阿科斯塔，《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风土志》，第485页。 

㉕ 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224贞。 

㉖ 泰佐佐莫克,《墨西哥编年史>，第97页，班德利耶英译。 

㉗ 菲尔南多 •德 •阿耳瓦 * 伊希特利耳荷契特耳，《契契麦卡史》。爱德华 • 
金 • 金斯博罗爵士英译，载《墨西哥古史集》，第9卷，第243页。〔怀特注〕班德利耶将 
此书介绍给摩尔根。该书作者伊希特利耳荷契特耳（约1568— 164 S ) 是“特兹库坎 
部的一个混血种”，他是一个官方的译员。他奉总督之命写了各种有关古代墨西哥人 
的著作。参看怀特编'美国人类学的先驱々，第1卷，第132苋。 

㉘ 克拉维黑罗， 《 墨西哥史》，第2卷，第132页。 

㉙ “凡是晋升到‘吐克特利’这个髙贵爵位的人，都把这个头衔加在0己个人名 
字之后，有如姓氏一般〔译 者按： 欧美人习惯,姓在名后。〕，例 如： 契契麦卡-吐克特利， 
丕耳-吐克特利，等等。在元老院中，不论在席次或表决次序上，‘吐克特利’均居首位， 
并且，他还可以有一个仆人站在自己的座位后面，这被视为最髙级显贵的特权引自 
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第2卷，第137页。这与易洛魁人的副首领站在正首领身后 
的习俗完全一样。 

㉚ 伊希特利耳荷契特耳，《契契麦卡史》，第9卷，第219页。 

㉛ 克拉维黑罗， 《 墨西哥史 》 ，第2卷，第136页。 

㉜ 克拉维黑罗，同上书，第2卷，第126页。 

㊃ 《通史》，第18页。〔怀特注〕这大概是班德利耶供给摩尔根的贝尔纳迪诺_ 
德 .萨哈根所著《新西班牙通史》—书的译文。 

㉞ 在西印度群岛上，西班牙人发现，每当他们俘获一个部落的酋长并将他枸禁 
起来以后，那些印第安人便士气沮丧、不肯再作战了。他们到达大陆以后，就利用这种 
经验，千方百计，或用强力，或用诡计,使印第安人的最髙酋长陷入罗网，于是将他拘禁 
起来，直到达到目的而后止。柯尔蒂斯之俘捉蒙蒂祖玛而将他拘禁于军营之内，也就 
是单纯根据这一经验；皮萨罗之俘捉阿塔华耳柏亦复如是。按照印第安人的习惯，俘 
虏是处死的，如果一个最高酋长死了，那么，他的职位即交还部落，立刻由别人补任。但 
在这种情况下，俘虏仍然活着，仍然保持他的职位，所以就不能由别人补任。由于情况 
之新奇，前所未经，于是民众的活动便瘫痪下来了。柯尔蒂斯就使阿兹特克人陷于这 
种境地。 

㉟ 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66页。 

㉚ 艾瑞腊，同上书，第3卷，第67页。 

㉗ 克拉维黑罗， 《 墨西哥史》，第2卷，第406页。 

㉚ 克拉维黑罗，同上书，第2卷，第404页。 

㉚ 艾瑞腊 〆 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393页。〔怀特注〕我们找不到这 
个出处。 

<S 〔怀恃注〕这一段中有几句一字不移地出自摩尔根所写的“蒙蒂祖玛的宴餐” 
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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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腊人的氏族 


188 


希腊部落的早期状况——组成氏族——氏族性质的 

改变—— 需要 一种政治制度- 小需要解决的问题 

-4邦的形成——格罗特对希腊人氏族的描给—— 

对他们的胞族和部落的描绐——氏族的属性——类似于 

易洛魁人氏族的属性 ■氏族首领之职-是选举的还 

是世袭的——氏族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氏族世系的古 
老——财产的继承一■早期的规则和未期的规则——氏 
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氏族是社会势力和宗教势力的 
核心 

文明之出现，在亚细亚的希腊人中可以说始于荷马诗篇的写 
成，时在公元前850年 左右； 在欧洲的希腊人中始于希西阿德诗篇 
的写成，为时约晚一个世纪。在此以前的数千年间，希腊部落正 
通过野蛮阶段的晚期向前迈进，准备开始他们的文明经历。他们 
最古老的传说谈到他们那时已经定居在希腊半岛、地中海东岸以 
及这两个地区之间和附近的群岛之上。这些地域的大部分地方， 
在希腊人来到之前，先已被同族系中较古老的另一支人所占，其中 
以佩拉斯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先后或被希腊人所同化，或被迫他 
移。关于希腊诸部落及其先行者在远古时代的状况，我们只有根 
据他们从早先沿袭下来的技术和发明、根据他们的语言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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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在文明阶段零碎残存下来的古老传统和社会制度等等来 
推断。本文所讨论者一般只限于社会制度这一项目。 

佩拉斯吉人和希腊人同样地组成氏族、胞族①和部落；而希腊 
人则更通过合幷而结成民族。在某些例子中，这一套组织幷不完 
备。不论在部落或在民族中，他们的政府都是以氏族为其基本单 
元组织，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氏族社会或一个民族，因而不同于一 
个政治社会或一个国家。其政府机构为曾长会议，与之合作的则 
有一个阿哥腊（即人民大会）和一位巴赛勒斯（即军事统帅）。人民 
是自由的，制度是民主的。在进步观念和需要二者的影响下，他们 
的氏族已经脫离其原始形态而进入其最后形态了。改善社会的要 
求不可抗拒，氏族制度自不得不发生变革；然而，氏族制度尽管作 
出了让步，它仍然不能适应需要,这个缺点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变 
革主要只限于三个方面 ：第一 、世系已改变为以男性为中心；第二、 
孤女或承宗女允许在本氏族內通婚;第三、子女取得对于父亲遗产 
的独占继承权。关于这些变化以及产生此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将 
在另一章试作筒单的探索。 

全体希腊人分为若干零散的部落，他们的政府形态所呈现的 
特征，与一般野蛮部落当其按氏族组织起来幷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时的特征相同。他们的情况与我们对氏族制度下的情况所能预言 
者恰好相符，因此沒有表现出任何独特的地方。 

希腊社会之最初登上历史舞台约在第一次奥林比亚期间（公 
元前776年），从那时候起，下迄克莱斯瑟尼斯之立法（公元前509 
年），它一直在致力于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这等于对政治方式 
作根本的变革，包括各种制度的重大改变。人民力求摆脫他们自 
远古以来即生存于其中的氏族杜会，而转入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 
的政治社会，这是进入文明领域所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归根结底， 
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这是雅利安族的初次 尝试; 他们还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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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家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国家的基础 
就是这样。古代社会建立在人身关系的组织上，它是通过个人与氏 
族、与部落的关系来进行治理的；但希腊部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 
种原始的政治方式而开始感到需要一种政治制度了。要达到这个 
目的，所需要的就是创立乡区，环之以边界，命之以专名，幷将其中 
的居民组成一个政治团体。于是，乡区连带它所包括的固定财产以 

190及当时居住于其中的人民，便成了新政治方式中的组织单元。从此 

1 

以后，氏族成员一变而为市民，他与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域关系来 
体现的，不是通过他个人与氏族的人身关系来体现的。他将注籍 
于他所居住的乡区，籍贯成为他的市民身分的证据;他将在他的乡 
区投票，纳税和被征服兵役。要达到这个结果，虽然看上去只是一 
个很简单的理想，但却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和对旧存的政治观念 
进行彻底的革命。前面已经提过，氏族组织之作为社会制度的单 
元已如此长久，现已证明它不能再适应一个进步社会的需要了。但 
是，耍把这个组织连同胞族和部落统统废弃，而代之以若干划定的 
地域，使每个地域內都有其公民团体，这从事理来说是非常难办到 
的一件措施。必须把个人对氏族的人身关系转变为个人对乡区的 
地域关系；乡区长官在某种意义上便取代了氏族會长的地位。拥 
有固定财产的乡区将会是永久性的，属于乡区的居民也完全是永 
久性的•，但氏族却是一种流动性很大的个人集合体，或多或少是散 
居的，因而造成了不可能永久定居于一个地域范围內的情况。以 
乡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单元，这是未曾经历过的事，当这种观念 
尙未形成和尙未付诸实现以前，其深奥难解的程度实足以绞尽希 
腊人和罗马人的脑汁。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 
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旣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 
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 
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因为希腊部落以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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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经验都是属于氏族的，而氏族的权力现在将要转让给新的政 
治帆体了。 

从开始试图建立这种新的政治制度起，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时 
止，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之久。当经验证明氏族不能成为国家的基 
础以后，在希腊人的各个集团中曾试行过若干不同的立法方案，他 
们多少相互抄袭彼此的经验而统统趋向于同一目标。我们将以雅 
典人的经验作为主要的例证，在雅典人中，可以列举瑟秀斯的立法 
(根据传说）、德腊科的立法（公元前624年）、梭伦的立法（公元前 
594年）和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公元前509 年）; 后三者已属有历 
史的时期了。都市生活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于都邑之內，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便为氏族社会的覆灭、为建 
立政治社会以代替氏族社会作好了准备。 

由氏族社会转变为政治社会，也就是氏族制度吿终的历史•，我 
们在试行探讨这个变化之前，先得考察一下希腊人的氏族及其属 
性。 

希腊人的一般制度，凡与氏族、部落的组织有关者，晚至他们 
进入古代社会末期的时候，均可用雅典人的制度作为代表。大家 
知道，阿提卡的爱奥尼亚人在有史时期之初是分为四个部落的（格 
勒溫特部、霍普內特部、伊基科尔部、阿尔加德部），他们操同一种 
方言，占居同一块领地。他们已经合幷成为一个民族，而与部落联 
盟有所不同；但在早先也很可能存在过部落联盟。②阿提卡的每一 
个部落由三个胞族组成，每一个胞族由三十个氏族组成，故四部落 
共计有十二个胞族，有三百六十个氏族。这是就其大体言之，部落 
的数目和每个部落所包含的胞族数目是固定不变的，但每个胞族 
所包含的氏族数目则不免有变动。多利安人与此相似，他们大体 
分为三个部落（希莱部、潘菲利部、辿曼部），不过他们同时形成若 
干邦，如在斯巴达、阿尔果斯、锡基溫、科林斯、埃皮道鲁斯和特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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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以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梅加腊等地。我们看到在某些 
情况下，有一个或更多的非多利安人的部落和他们合幷在一起，例 
如，在科林斯、锡基溫和阿尔果斯诸地就是如此。 

无论如何，希腊人的部落总不可能沒有氏族，血绿的联系和 
方言的联系成为它们结成部落的基础；然而，部落却不一定包含胞 
族，胞族是一种中间组织，虽然在他们所有的部落中非常普及，但 
也不免有缺少此一环节之例。在斯巴达，各部落又划分成一种名 
叫鄂拜(0月夂）的组织，每个部落包含十个鄂拜，颇与胞族 相似； 但 
关于这种组织的功能，目前还有一些情况不淸楚。③ 

我们现在来硏究一下雅典氏族的 情况： 雅典的氏族正处于氏 
族制度的末期形态下，具有充分的活力•，但它面临着文明始萌的一 
些因素的对垒，幷在这些因素面前步步退却，它连同它所创造的社 
会制度即将被这些因素所覆灭。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正是这个了 
不起的组织的历史中最有趣的一段，这个组织曾引导人类社会脫 
离了蒙昧阶段，经过野蛮阶段，而进入文明阶段的 初期。 

雅典人的社会制度的体系 如下： 第一、氏族 （ ye 〃 o ?)， 以血缘 
为基础；第二、胞族与 < Pparptot )， 可能是从一个母氏族分 
化出来的兄弟氏族结合成的;第三、部落 OAov ， 后称抑岣），由几 
个胞族组成，同一部落的成员操同一种方言•，第四、民族，由几个部 
落组成，它们合幷在一起构成一个氏族社会，幷占居共同的领域。 
这一套递升的完备组织就是他们的氏族社会制度的全部內容，其 
中只是沒有包括各部落分占一块领土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虽在 
早期曾存在于某些例子中，而且也是由氏族组织自然而然产生出 
来的，但却未产生重要的后果。雅典人的四个部落似乎在合幷以 
前曾有过联盟，当它们受到其他部落的压力而集中于一个领域內 
以后才开始合幷。如果它们的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多利安人和其 
他部落的实况也会是一样的。当这样一些部落合幷成一个民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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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除了用一个民族的名称来称呼它们以外，在语言中再也沒有別 
的术语能表达这个产物了。罗马人处于与此非常类似的制度下， 
他们自称为罗马民族 (Popuhis Romanus )， 这是很恰当的称呼。这 
时候，他们仅仅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任何別的；将氏族、库里亚和部 
落加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就是一个民族。雅典人的四个部 
落形成一个社会，或者说，形成一个民族，他们在传说时代即以雅 
典人为名称而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了。在早期希腊人的各个分支 
中，普遍地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其社会制度的常规现象，只是偶 
尔缺少胞族而已。 

格罗特先生搜集了有关希腊氏族的主要史实，他的鉴別能力 
之高，使我们除了引用他的原文以外，別无其他更为可取的途径； 

我们所要引用的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槪述。他在解释希腊人的部 
落划分以后，接 着说： “但胞族和氏族却是完全与此不同的一种分 
类。它们似乎是由一些小的原始单位集合而成大单位的；它们不 
依靠部落而自存，它们的存在不以部落为必需的 条件; 它们是个別 
地、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旣沒有预先协议要取得一致，也沒有考虑 〗93 
到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立法者发现它们旣已存在，就对它们加以 
变通修改,使之适应于一种民族的方案。我们必须将下列两个问题 
区別 开来： 一个问题是关于一般的分级及其顺序相承的隶属关系 
问题，即是否划分为家族、氏族、胞族和部落，是否家族隶属于氏 
族、氏族隶属于胞族、胞族隶属于部落；另一个问题是 :这种 隶属关 
系是否如我们在书本上所见到％，有着那样整齐划一的数字比例， 
即三十个家族为一氏族，三十个氏族为一胞族，三个胞族为一部 
落。即使立法者对已存的自然因素加以约束，从而确实能够得到 
这样一种精确划一的数字规格，这个比例也不可能永久保持不变。 
不过，我们更有理由怀疑或许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个比例数字。…… 
毎一个胞族包括同等数目的氏族，每一个氏族包括同等数0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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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这样的假定，据现有证据来看，是难以接受的，除非我们能有更 
好的证据。但是，撇开这个有疑问的精确数字比例不谈，胞族和氏 
族本身在雅典人中却是眞正存在的、起源很古的、维持长久的组 
织，我们极其需要了解它们。整个体系的基础在于戶宅、炉灶或家 
族——若干家族（其数多少不等)组成氏族 （ Gem 或 Genos )。 由此 
可见，这种氏族即相当于一个克兰、一个塞普特，或相当于一种扩 
大的、半出于人为的兄弟团体。它们之结合在一起则依靠下面数 
点.共同的宗教仪式，和祭司团体所独有的特权，崇拜一个共同 
的神，认作它们的始祖，幷以一个专用的姓氏来作为标志。 2 •一处 
共同的墓地。④3•互相继承财产的权利。4.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 
损害的义务。5•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特別是在一个孤女或承宗 
女的情况下，有內部互相通婚的权利和义务。6.具有他们自己的 
公共财产、一位执政官和一位司库，至少在某些例子中是如此。以 
上几点就是标志氏族联合的权利和义务。由若干氏族联合而成之 
胞族，其关系就沒有这么亲密了，但仍包括某些与此性质近似的 
相互权利和义务，特別是共同参预一种特殊的祭典，以及当一个 
胞族成员被杀害时本胞族中人有代死者起诉的特权。每一个胞族 
都认定属于四部落中之一部落，同一部落的所有胞族定期参加共 
同的祭典，这种祭典由一位称为部帅或部落王的领袖主持，他是由 
世袭贵族中选出来的。〃⑤ 

194 如上所引，我们立刻就看出希腊人的氏族和易洛魁人的氏族 

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看出彼此的特征中有一些差异，这是由于 
希腊人的社会状态更为进步，幷由于他们的宗教制度更得到充分 
发展所产生的。对于格罗特先生所列举的那些氏族属性，无需乎 
再加以证实，因为那在古典作家的著述中已经写得一明二白了。希 
腊人的氏族无疑地还具有另外几点特征，不过很难以一一加以证 
实罢了；那 就是： 7.世系仅由男性 下传； 8.除了承宗女以外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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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內通婚； 9•收养外人为氏族成员的 权利； 10•选举和罢免曾长 
的权利。 

我们可以把希腊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与义务，包括补列诸 
项，综述 如下： 

( 一 ） 公共的宗教仪式。 

(二） 一处公共墓地。 

(三） 互相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的权利。 

(四） 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五） 孤女与承宗女有在本氏族內通婚的杈利。 

(六） 具有公共财产、一位执政官和一位司库。 

(七） 世系仅由男性下传。 

(八） 除特殊情况外禁止氏族內通婚的义务。 

(九） 牧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的权利。 

(十）选举和罢免庆族曾长的杈利。 

对于补列的几项特征，需要稍加阐述。 

7.世系仅由男性下传这一项规则是沒有疑问的，因为他们 
的世系谱可作证明。我未能在任何希腊作家的著述中找到一项对 
氏族或氏族成员所下的定义，可以用来检验某一个人在氏族联系 
方面的权利。西塞罗、瓦罗和斐斯土斯对罗马氏族和氏族成员所 
下的定义却足以充分证明他们的世系是由男性下传的，而他们的 
氏族制度则与希腊人的氏族制度极为近似。就氏族的性质而论， 
世系或由女性下传，或由男性下传，其成员则只包栝始祖的一半子 
孙。希腊人的氏族和我们的家族正好相似。凡是由男性传下来的 
后裔都具有共同的姓氏，他们也组成一个十分合乎标准的氏族，不 
过这个氏族处在分散的状态下，除了那些关系最亲近的人以外其 
他成员之间沒有任何联系。女性一自结婚以后便失去了她的姓 
氏，连同她的子女均属于另一家族。格罗特指出，亚理士多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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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阿斯克勒皮亚达氏族的医生尼科玛库斯之子”。 © 亚 理士多 
J 95 德是否属于他父亲的那个氏族，这取决于另一个问题，即，他和他 
的父亲是否都是从伊斯库拉皮攸斯一直通过男系传下来的后裔。 
莱尔修斯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亚 理士多德是尼科玛库斯之子。… 
…而尼科玛库斯是由玛康之子尼科玛库斯传下来的，玛康是伊斯 
库拉皮攸斯之子。”®虽然这个世系中较远的祖先们可能是出于杜 
撰，但其追溯世系的方式表明了个人与氏族的关系。赫尔曼根据 
伊赛乌斯的叙述，也证明了这 一点： “每一个幼儿都注籍于其父亲 
的胞族和氏族 （7 〜 os )。” ⑧注籍于其父亲的氏族即表示子女属于 
其父亲的氏族。 

8 .除特殊情况外禁止庆族內通婚的义务 这项义务可以从婚 
姻所带来的后果方面推断得知。一个女子结婚以后便不得再参加 
原氏族的祭典，而要参加她丈夫所属氏族的祭典。这条规定之普 
遍见于记载，表示出通常均在氏族外通婚。瓦赫斯穆特指出 ：“一 
个处女旣已离开了她父亲的家，就不再参加父家的祭灶，而参加她 
夫家的宗教团体，由此使婚姻之缔结具有神圣的意义。”⑨赫尔曼 
对已婚女子的注籍说明 如下： “每一新结婚的妇女 ，如 本身是公民， 
即注籍于其丈夫所属之胞族。”⑩每一个氏族有其专门的宗教仪式 
(sacra gentilicia 〔氏祀〕），这是希腊氏族和拉丁氏族共同之点。但 

是，希腊的妇女是否也象罗马妇女那样在婚后便丧失其父家的权 
利，这一点我不能肯定。婚姻大槪不会割断她与原氏族的一切联 
系，已婚妇女无疑地仍自认属于其父亲的氏族。 

氏族內禁止通婚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原则•，毫无疑问，当世系改 
由男性下传以后，这项原则仍维持不变，只是对承宗女和孤女的 
情况作了特殊的例外规定。当专偶制家族完全建立以后，虽然会 
随着出现在某层亲属以外可以自由通婚的一种倾向，但只要氏族 
仍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要求人们在本氏族外通婚的规定也就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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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维持不变。柏克尔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亲厲关系对于婚姻虽稍 
有限制，幷不是很大的障碍，在各层近亲或族內人196 
( cnryyeueux ) 之间是可以通婚的，当然在氏族（7^的）本身之內不 
得通婚。” © 

9•牧养外人为本氏 族成员的权利 这项权利在较晚的时期是 
常常行使的，至少在家族中是 如此； 不过要举行公开的仪式，无疑 
地仅限于特殊情况。⑫在阿提卡氏族中极为重视血统的纯粹，这当 
然对本项权利的行使成为严重的障碍，所以只有在具备非常重要 
的理由时才得以运用。 

10 •选 举和罢免氏族曾长的权利 在早期的希腊氏族中，无疑 
地存在这项权利。我们推测，他们处在高级野蛮社会时即具有这 
种权利。每一个氏族都各有其执政官 Opzm )， 这是对一个會长的 
通称。究竟这个职位是象荷马时代那样由选举产生的，还是转变为 
由长子世袭的，这是一个疑问。长子世袭是不符合这个职位的古老 
原则的；如果说发生了一次这么重大的、激烈的变革，影响到全体 
氏族成员的独立地位和个人权利，那就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足以推 
翻与此相反的假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情况： 一种是对一个职 
位有世袭权，享有这种世袭权的人能支配一个氏族的成员幷为他 
们规定义务;另一种是根据自由选举授予职位，幷对不称职者保留 
罢免之权。雅典氏族一直到梭伦和克莱斯瑟尼斯的时代仍具有自 
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使我们不可能设想他们或许已经丧失了与 
氏族成员独立身分有重大关系的一种权利。对于这个职位的权 
限，我未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说明。如果存在世袭制，那就说明 
贵族政治因素已在古代社会中、在摧毁氏族的民主体制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进展。而且，这至少是氏族制开始衰替的一个象征^一个 
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平等的，贫富都享受平等的权利和特权， 
幷且相互承认彼此的平等地位。我们看到，在雅典氏族的组织规 




章中，对自由、芋等和友爱精神写得明明白白，一如在易洛魁氏族 
中一样。氏族最高职位的世袭权却是与权利、特权一律平等这项 
古老的原则完全矛盾的。 

至于阿纳克斯、科伊腊诺斯和巴赛勒斯⑬这些高等职位是父 
子世袭，还是由一个较大的选民团体选举产生或加以认可，这个问 
题也不淸楚。下文将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是世袭，即说明氏族制 
197已遭到破坏 •，如 果是选举，即说明氏族制仍保存下来。现在每一种 
推测都否定世袭权，还沒有任何反面的确证。当我们探讨罗马人 
的氏族时，将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补充说明。如能对这个职位的 
权限问题重新加以细心的硏究，未尝不可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公认 
的说法。 

希腊人的氏族具有上文所列举的十项主要属性，这一点基本 
上可以视为确定不移的了。除了世系由男性下传、承宗女可以在 
本氏族內通婚、最高军职可能世袭这三者以外，其余各项与易洛 
魁人的氏族差异很小。我们由此可以明了，希腊部落和易洛魁部 
落具有一种同源的组织，那就是氏族。希腊人的氏族属于晚期形 
态，而易洛魁人的氏族则属于原始形态。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前面所引的格罗特先生的那段话， 
可以说，假如他对氏族的原始形态、对专偶制家族以前的几种家族 
形态有所了解，他大槪就会对他的某些说法作根本性的修改了。我 
对他的理论必须提出一个异议，那就是，不同意他所谓希腊人的社 
会体系基础“在于戶宅、炉灶或家族”之说。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心目中的家族形态显然是罗马人那种由“一家之父” (pater fami - 
lias ) 严格控制的家族，荷马时代的希腊家族在父道绝对尊严方面 
与罗马人的家族是相似的。即使格罗特所指的不是这种家族而是 
早于这种形态的其他家族形态，他的论点也同样地难以成立。氏 
族，就其起源来说，要早于专偶制家族，早于偶婚制家族，而与伙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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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家族大致同时。它决不是建立在任何一种家族基础上的。它决 
不以任何形态的家族为其构成要素。与此相反，无论在原始时代 
或在较晚时代，每一个家族都是一半在氏族之內、一半在氏族之 
外，因为丈夫和妻子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要解释这一点旣简单， 
又能解释得彻底，那就是 ：家族 之产生与氏族无关，它从低级形态 
发展到高级形态完全不受氏族的影响，而氏族则是社会制度的基 
本单元，是长期存在的。氏族全部加入了胞族，胞族全部加入了部 
落，部落全部加入了民族；但家族不可能全部加入氏族，因为丈夫 
和妻子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仅是格罗特先生一人， 
还有尼布尔、瑟耳沃耳、梅因、蒙森以及其他许多才识兼备的学者， 
都认为在希腊罗马制度中父权式的专偶制家族是一个单元，社会198 
就是环绕着这个单元而綜合形成的。其实，任何形态的家族都不 
能作为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因为家族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 
—个氏族。氏族是纯一的，它维持的时间相当长久，因此它也就自 
然而然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个专偶制的家族也可能在一 
个氏族內和在一般的社会中具有个体化的倾向，幷且具有力量；但 
是，氏族还是不曾、也不可能认定或依靠家族作为它自身的单元。 
这个论点，就近代家族和政治社会而言，亦复正确。近代家族虽然 
由于财产上的权利和特权而得以个体化，幷由于法律条文的规定 
而成为法律上的实体，但它幷不是政治制度的单位。国是由各州 
组成的，它只认州为其单元；州是由各市组成的，它只认市为其单 
元•，但市幷不以家族为其单元。同样，民族认部落为其单元，部落 
认胞族为其单元,胞族认氏族为其单元，但氏族幷不以家族为其单 
元。我们在讨论社会结构时，只考虑有机的联系。市与政治社会 
的关系正等于氏族与氏族社会的关系。这两者都是一种制度的基 
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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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特先生对希腊氏族的看法，有一些是很有价値的，我想引 
来作为说明；不过，这些看法似乎表示希腊人的氏族幷不比当时存 
在的神话更古，或者说，幷不比那个神祇团体更古（某些氏族宣称 
他 ri 所从得名的始祖就是由其中的一些神祇产生出来的）。根据 
目前所知的事实，可以看出早在神活发达以前，早在人们心中尙未 
想象出主神、海神、战神和爱神以前，氏族即已存在了。 

格罗特先生接着说道 ，这 就是阿提卡的居民在其逐渐提高的 
过程中所达到的原始宗教和社会的结合，这和政治的结合不同，政 
治的结合可能出现较晚，其起初体现在‘叁一区’和‘舰区’上，而后 
来体现在克莱斯瑟尼斯所划分的十 f 部’以及‘部’以下所分成的 
叁一区’和 f 乡区’上。在这两种结合过程中，宗教和家族方面的 
结合要早一些，政治方面的结合开始得晚一些，但政治结合却对这 
一段历史的大部分具有不断增长的影响。在前一种结合中，人身 
关系是基本的、最主荽的标志"一一地域关系是从属的；在后一种结 
合中，财产和住址变成了主要的因素，而人身只有在连带财产和住 
址一道来衡量时才被视为一种因素。所有这些胞族组织和氏族组 
199织，无论大小，都是根据希腊人思想中同样的原则和倾向而建立起 
来的——这就是，把祭神的观念和祖先的观念掺合在一起，或者 
说，把某些特殊宗教仪式上的集体关系和血统上的关系（眞正的或 
设想的）掺合在一起。这些集体成员供奉祭品所祭祀的神或英雄， 
被他们视为自身所出之始祖；在始祖和他们之间通常列着许多代 
祖先的名字，例如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这在前文已一再提及。每 
一家都有其自己的宗教仪式和祭祖的典礼，这些典礼由家长主持， 
除了本家人以外，別人不得参预。……较此更大的组织，就是所谓 
氏族、胞族、部落，也都是将这同一原则加以扩大而组成的——它 
们认为彼此在宗教上有着兄弟关系而自成一个系统，它们共同崇 
奉某一位神祇或英雄，这位神祇或英雄有其独用的名号，幷被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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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共同的祖先；瑟奥尼亚节和阿帕图里亚节(前一种是阿提卡地 
方的节日，后一种是全体爱奥尼亚人的共同节日）每年一度把这些 
胞族和氏族聚集在一起以举行祭祀、庆祝活动和保持同气相求的 
感情；他们由此加强了大范围的团结而幷不削弱小范围的团结。 
……但是，历史学家却必须把从史料证据中所了解到的初步状况 
作为极限,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形下，我们不能妄想可以彻底探 
明氏族和胞族开始是怎样联合的问题。”⑭ 

“在雅典，以及在希腊其他地区，氏族都有一个传自祖先的族 
姓，这是他们相信出于同源的标记。⑮……但是，在雅典，至少从克 
莱斯瑟尼斯的改革以后，人们就不用这个族姓 了：一 个男人的名字 
是这样写的，首先是他个人的本名，紧接着是他的父名，再其次是 
他的乡贯—— 例如： 伊斯契尼斯，阿特罗梅图斯之子，科梭基德乡 
人。……无论就财产或就人身而言，氏族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团 
体。直到梭论时代为止,沒有任何人有立遗嘱处置事务之权。如果 
一个人死后无子女，其同氏族的人则继承他的 财产; 甚至在梭伦以 
后，若死者未立遗嘱，仍沿此旧例不改。本氏族中的任何成员可以 
有权利要求娶同氏族的孤女，而她的最亲近的同宗亲属有优先权； 
如果她很贫穷，而她的近亲本人不 E 意和她结婚，则根据梭伦所立200 
之法，强追他按照他所登记的财产以一定的比例为她出一份嫁妆， 
让她同別人结婚。……如果一个人被杀害，首先是他的近亲，其次 
是他的同氏族人和同胞族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去起诉控吿凶犯•，但 
是，与死者同乡贯的人却无此起诉权。我们所听到的最古的雅典 
法律莫不以氏族与胞族的划分为基础，对氏族与胞族则一律视为 
家族的扩大组织。我们看到，这种划分与任何财产分级完全无涉 
一~ •窗 人与穷人属于同一氏族。而且，不同的氏族地位尊 卑很悬 
殊，这主要是由于宗教仪式所造成的，每一个氏族都世代专门执掌 
某一宗教仪式，而其中有些宗教仪式在某种情况下被视为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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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关因而特別神圣，于是便成为全民的宗教仪式了。例如，欧 
摩耳皮达氏和基里克氏专门为埃路西尼亚的德梅特尔女神提供祭 
司幷主持其秘密祭典；布塔达氏专门为雅典娜 • 波丽亚丝女神提 
供女祭司，幷为雅典卫城的波赛顿神和艾瑞克秀斯王提供祭司，所 
以这三个氏族似乎受人们尊崇高出于其他氏族之上。”⑯ 

格罗特先生把氏族视为家族的扩大组织，幷以彖族为氏族存 
在的前提条件;以家族为基本组织，而以氏族为衍生组织。我们不 
能接受这个观点，理由已如前述。这两种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根本 
不同，彼此无关。氏族只包括一位想象的共同祖先的一部分子孙， 
而排除其另一部分 子孙; 它也只包括一个家族的一部分成员，而排 
除其另一部分成员。家族如要成为氏族的组成分子，必须全部加 
入氏族的范围，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直到后代才被推论为如此。 
在氏族社会的组织中，氏族是基本组织，它旣是该体系的基础，又 
是其单元。家族也是一种基本组织，它比氏族更古老；伙婚制家族 
和血婚制家族在时代顺序上均早于氏族；但家族在古代社会中幷 
不是组织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正如它在近代社会中不是组织体系 
的环节一样。 

在雅利安族系中，当操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的部落尙未分化 
的时候，氏族组织即已存在，根据他们的方言用同一名词 （ gens , 
7 ^^?， ganas ) 来表示这种组织，即可证明这一点。这个名词是从 
他们处于野蛮阶段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更往上溯，则是从蒙昧阶 
段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雅利安族系大槪早在野蛮阶段中期即已 
开姶分化，果眞如此,那么，当时他们所承袭的氏族组织必然是处 
201 于原始形态下的。自此以后，这些部落彼此分离，又经历了长久的 
时间才开始出现文明，在这一大段期间內，氏族组织必定发生了可 
以想象到的那些变化。氏族之最初出现，除了它的原始形态以外， 
不可能设想有任何其他形态；因此，希腊人的氏族最初必定也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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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始形态。如果我们再能找到适当的理由来说明世系之由女性 
下传转变为由男性下传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论据便齐全了，不过 
其结果只是在氏族內以 ( 一个新的亲属团体代替一个旧的亲属团体 
而已。财产观念的发展和专偶制的兴起产生了强烈的动机，足以要 
求发生这样的变化，幷能实现这样的变化，其目的是为了使子女属 
于父亲的氏族，而得以分享父亲财产的继承权。专偶制确定了子 
女的亲生父亲是谁(这在氏族初组成时是无从确知的），因此也就 
不再能排除子女继承其父亲的财产了。面临着新的情况，氏族便 
不得不进行改组或解体。我们把出现于低级野蛮社会的易洛魁氏 
族同出现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氏族幷列对比，不可能不感到它 
们是同一种组织，其一是处于它的原始形态下，而另一是处于它的 
末期形态下。这两者的差別恰好就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剧烈变化 
所强加于氏族身上的。 

我们发现，与氏族组织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幷行的则有继承规 
则的变化。财产始终是在氏族内继承的，最初由氏族成员 继承； 
其后由同宗亲属继承而排除其余的氏族 成员； 再其后，到了这时， 

便由同宗亲属按照与死者的亲疏次序继承，死者的子女是死者最 
亲的同宗亲属，由此便获得了独占继承权。财产必须保留在死者的 
本氏族內这项原则坚定地维持到梭伦时代，这便证明了氏族组织 
在此以前一直是富于生命力的。正是由于有这项规定，所以才强 
迫承宗女在本氏族內通婚，以免她与另一氏族人通婚而把财产转 
移出去。梭论规定一个人如无子女，可以立下遗嘱来处理自己的 
财产，他这样规定是破天荒地侵犯了氏族的财产权。 

一个氏族的成员们在亲属关系上的亲疏程度如何，或者他们 
究竟有无亲属关系，这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格罗特先 生说： 
“波鲁克斯明白地吿诉我们，在雅典，同一氏族的成员们通常幷沒202 
有血绿关系——即使沒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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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无论对于雅典人的氏族，或对于一切主要之点均与之相似 
的罗马氏族，我们都无从确定氏族在其最初形成的远古时代是以 
多大范围的亲属关系为其基础。氏族制度本身是一种结合关系； 
这与家族的结合关系不同，不过氏族以家族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它是根据人为的类推将家族扩大化而形成的，一部分以宗教信仰 
为基础，一部分以具体的盟约为基础，因此才能包容不同血绿的外 
人。同一氏族、甚至同一胞族的全体成员都相信他们出于同一位神 
或同一位英雄始祖，但幷不是眞正出于同一位祖父或曾祖父。…… 
希腊人心中是很容易产生这种基本信仰的，他们就接受了这种信 
仰，幷以具体的盟约将它改变成为氏族与胞族的联合原则。…… 
尼布尔对古代罗马的氏族发表了高明的议论，他猜想那些氏族幷 
不是眞正由历代的任何一位共同祖先繁衍下来的家族，这一点毫 
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同样眞实的是(虽然尼布尔的意见似乎与 
此不同） :氏族 观念包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有一位共同始祖，这位 
始祖或是神，或是英雄——我们的确可以把这样的一部世系谱称 
为杜撰的，但是，氏族成员却把它视为神圣的而深信 不疑； 幷且以 
此作为他们之间相互结合的一条重要的纽带。……天然的家族世 
代相传下去，必定会有所改变，有些家族繁衍扩大了，有些家族衰 
微或灭绝了；但氏族，除了其所由组成的家族有繁衍、灭绝或分化 
以外，它本身是沒有任何变化的。由此可知，家族与氏族的关系永 
远是在波动变化之中，氏族共祖的世系在氏族的初期状况下当然 
是适用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就有一部分內容变得陈旧而不适用 
了。我们只是偶尔听到一点有关这种世系的內容，因为他们只有 
在非常情况下和在极其肃敬的场合下才当众提到这种世系。然而， 
卑微的氏族也有他们的共同仪典，也有他们共同的神圣始祖和世 
系，完全和著名的氏族一 样：所 有的氏族在制度和想象中的基础方 
面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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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鲁克斯、尼布尔和格罗特所说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是眞实 
的，但不是绝对的眞实。一个氏族的世系追溯到大家都公认的祖 
先，因此，古代的氏族就不可能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始祖；他们的 
亲属制度也不可能证明他们确实具有血缘关系；然而，一个氏族的 
成员不仅相信他们同出一系，而且他们是有正当理由相信这一点 203 
的。希腊人大槪曾经一度有过与原始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亲属制 
度，这种亲属制度保存了有关一个氏族全体成员彼此间的亲属关 
系的知识。随着专偶制家族的兴起，这种亲属制度便废弃了，我将 
在后文对这一点试图加以证明。氏族的名称创造了一个世系谱， 
一个家族的世系谱与之相比便显得不重要了。氏族名称的作用就 
在于使凡属拥有此名称的人即同出一系这样一个事实得以留传勿 
忘;但由于氏族的世系追溯太远，以至其成员无法证明他们彼此之 
间存在确凿的亲属关系，而只有少数成员出于晚近的共同祖先者 
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氏族名称本身就是他们出于同系的证据，而 
且是一个确凿的证据，除非在氏族早先的历史上由于收养不同血 
绿的外人以致其世系陷于紊乱。波鲁克斯和尼布尔事实上否定氏 
族成员之间有任何亲属关系，这样就把氏族变成一种纯粹托诸虛 
构的组织，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氏族成员中有大部分人都能 
根据共同祖先的世系而证明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至于其余的成 
员在实际需要之时即以他们所拥有的氏族名称作为他们出于同系 
的充分证据。希腊人的氏族通常包括的人数幷不很多。三十家为 
一氏族，将各家家长之妻排除不计，按照普通的推算规则，则平均 
每一个氏族为一百二十人。 

氏族旣是社会机体的基本单元，自然就成为社会生活和活动 
的中心。它是作为一种社会团体而组织的，有它的执政官或酋长， 
有它的司库；有相当面积的公共土地，有一处公共墓地，有共同的 
宗教仪式。此外，氏族授予其成员以权利和特权，幷规定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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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宗教活动就是发端于氏族，然后扩及于胞族，最后就发展 
成为所有部落共同参加的定期节日活动了。德•古朗士先生在其 
近著 < 古代城市》—书中对这个问题已作了精辟的论述。⑬ 

如要了解希腊国家尙未形成以前的社会状况，就必须了解希 
腊氏族的组织和原则；因为，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 
上层体系的性质，只有通过基本单元的性质，才能阐明整个的社会 
体系。 


本章注释 

①胞族在多利安部落中不是普遍存在的。一 C.O. 缪勒,《多利安人的历史和古 
代风俗》，亨利*图甫尼耳祐乔治 • 康瓦耳 * 路易斯英译本，共二卷（伦敦，1839年），第 
2卷，第82页„ 

③赫尔壘提到伊耆那、雅典、普腊西亚、瑙普利亚等联盟。——査理*弗烈德里 
克-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牛津，1836年），第1章，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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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再者，有谁曾容许人们不按家族关系安置在祖传的墓中德摩斯瑟尼斯， 

«驳欧布利德斯词、1307。 _ 

⑤ 格罗特，《希 腊史》 ，第3卷，第 7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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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布利德斯词24。 

⑨ 威廉 .瓦赫斯穆特，《希腊有史时期的古代典章制度》，艾德蒙 • 伍耳里契英 
译本，共二卷（牛津，1837年），第1卷，第451页。 

⑩ 赫尔曼 '希 腊古代政典备览力，第5章，第100节。 

⑪ W.A •柏克尔,《査里克利斯 》 ，弗烈德里克 • 麦特卡夫英译本(伦敦，18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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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利德斯词力，1304;普卢塔克，《泰米斯托克勒斯传》，32;鲍萨尼亚斯书， 1. 7. 1;阿 
契勒斯 • 塔修斯书，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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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y u 

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 

204 雅典人的胞族——它是怎样组成的——狄凯阿库斯 

所下 的定义 - 生要目的在于宗教方面 - 胞族长 一- 

部落一~■由三小胞族组成——部落巴赛勒斯——呙族 
-~■由四个部落组成——■布列 ，即曾 长会议一"阿哥腊， 

即人民大会——巴赛勒斯——该职位的权限一一该职位 
在军事和祭祀方靣的职权——未见有管理民政之权—— 

英雄时代的政府，军事民主制——亚理士多德对巴赛勒 
斯所下的定义——雅典晚期呙主政治一一由氏族制承袭 
而来-这种政治对雅典的发展影响极大 

我们已经知道，胞族是希腊社会制度中的第二层组织。它是 
由若干氏族为了它们全体的共同目的、特別是宗教上的目的，联合 
组成的。从传说中所保留的事实可以推测，一个胞族所包含的氏 
族大槪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所以胞族的天然基础即在于 
血缘关系。格罗特先生指出/在赫卡泰乌斯所属的胞族中，凡与 
他同辈的胞族成员都共同以一位神祇为其第十六代祖先”，①除非 
认为赫卡泰乌斯的胞族所包含的那些氏族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出 
来的，否则就不可能确定这种共祖关系。这个世系，虽然有一部分 
是出于虛构的，但却是根据氏族的传统相传如此。狄凯阿库斯认 
为是由于某些氏族彼此相互提供妻子的习惯引起它们组成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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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举行共同的宗教仪式。这是一种颇近于眞实的解释，因为这 
样的婚姻使氏族间的血统混合起来了。另一方面，经历了很长的 
时间以后，由于一个氏族的分化和不断再分化所形成的那些氏族， 
就会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系，而为它们之重新组合为胞族形成了天 
然的基础。情况是这样，所以胞族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组织；也 
只有情况是这样，才能把胞族作为一种氏族制度来加以解释。组 
成胞族的氏族都是兄弟氏族，胞族这个名称即已表示该组织本身 
是一种兄弟同胞的关系。 

拜占庭的斯蒂法努斯的著作中，保存了狄凱阿库斯的片段文 
字，其中有他对氏族、胞族和部落的起源问题所作出的解释。若要 
把他的解释当作定义，无论对其中哪一种组织来说，都是不够完备 
的；但就我们认识古代希腊社会具有这三层组织而言，他的解释是 
很有价値的。他使用宗族 Oarpa ) 这个词以代替氏族平 
达尔在一些例子中也是如此，荷马偶尔也这样用过。我们可以把 
斯蒂法努斯的这一段原文引用于 下:“ 据狄凯阿库斯之说，宗族为 
希腊社会的三种结合形态之一，这三种结合形态，我们分別称之为 
宗族、胞族和部落。当原先单方面的亲属关系转进到第二阶段〔即 
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与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时，便出现了宗族，宗族 
是以其最早的主要成员命名的，如艾契达斯、佩洛皮达斯等。” 

“后因某 些宗族将其女儿出嫁给另外的宗族，于是就产生了所 
谓胞族。因为出嫁之女不再参加本宗族的祭典，而加入其丈夫的 
宗族；所以，在原先由姊妹兄弟间的咸情所维持的关系以外，又建 
立了一种以宗教结社为基础的关系，他们将这种结合关系称为胞 
族；由此也可看出，宗族的起源，如 前所述 ，是由于父母对子女与子 
女对父母的血绿关系产生的，而胞族的起源，则是由兄弟之间的关 
系产生的。” 

“但部落和部落民则是由于合幷为共同体和所谓的民族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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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因为每一个参加合幷的团体称为一个部落。” 

我们会注意到，氏族外的通婚在这里已被视为一种习俗，而且 
妻子幷非加入丈夫的胞族，而是加入丈夫的氏族。狄凯阿库斯是亚 
理士多德的门徒，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氏族主要是作为个人的家门 
世系而存在着，其权力已经转移到新的政治团体手中去了。他追溯 
氏族起源于原始时代;怛他说胞族起源于氏族间通婚的习俗（这种 
习俗无疑是眞有其事），这只能是作为对于胞族起源问题的一种看 
法。通婚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同宗教仪式固然会加强胞族的团结； 
但我们如要探索胞族的基础，仍当求之于组成胞族的各氏族所具 
有的共祖关系，才能感到理由更为充分。我们不要忘记，氏族制度 
的历史，曾经历过野蛮阶段的三个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蒙昧阶 
段，甚至在雅利安族和闪族还不存在的时代就已经有氏族了。胞 
206族的出现，根据美洲土著的例子来看，是在低级野蛮 社会； 但希 
腊人对早先历史的知识仅能使他们回溯到高级野蛮社会。 

格罗特先生幷未打算阐明胞族的功能，只是作些一般性的槪 
述而已。胞族的功能无疑地主要是在宗教方面；但希腊人的胞族 
也可能象易洛魁人的胞族那样，其功能体现在下列这些活动 中:死 
者的埋葬、公共竞技、宗教节日、酋长会议、人民大会等，在这些活 
动中，會长和民众都可能是按胞族分组而不是按氏族分组的。它 
的功能自然还会表现在军队的编制方面，这在荷马的诗中有一个 
著名的例子，那就是涅斯托耳劝吿亚加米农的话 :“亚 加米农1你 
把军队按胞族和部落分編,那样就可以使胞族支援胞族、部落支援 
部落 (^ XP lp， Kara Kara ^prjrpa^y Ayayjeyovov y a>s 

< PPV T PV < ppvrp^<piv apr ) yr) y < pv%a 6 e 入。代）。假如你这么办了， 
希腊人听从你的命令，那么，你就能看淸哪些指挥官和哪些兵士是 
怯懦的，哪些是勇敢的，因为他们将尽力作战。”③同一氏族参加军 
队的成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成为军队编制的基础•，如将胞族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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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较大的结合单位作为基础就足够了。我们从涅斯托耳的劝吿 
中可以推论出下面 两点： 第一、按胞族和部落来編制军队的方式在 
当时已经不常见了；第二1这种军队编制方式在更古的时候曾经是 
习用的方式，到这时候，人们也还沒有忘记。我们看到，处于中级 
野蛮社会的特拉斯卡拉人和阿茲特克人是按胞族组织他们的军队 
和派遣军队的，在他们的处境下，这种方式大槪是他们所能采取的 
唯一的军队组织方法。古代日耳曼人部落也按照与此类似的原则 
组织军队进行战斗。④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人类部落在他们的社会 
制度的理论方面是多么密切接近。 

报血仇的义务（后来转为到法庭控吿凶手的义务）最初由被杀 
害者的氏族承担；但也由胞族分担，而成为胞族的一项义务。⑤在 
埃斯库罗斯的《复仇神>一剧中，艾闰尼斯谈起他母亲被鄂瑞斯特 
斯杀害的事情以后，接着提出问题说 :“他 〔译者 按：指 凶手〕的同胞 
族人将为他准备好什么样的淨水呢?”⑥这句话似乎是 暗示： 如果 2 0 7 
凶手得以免刑，则为他履行最后祓除礼的不是他的氏族而是他的 
胞族。再者，氏族的义务之扩及于胞族也表示出一个胞族中所有 
的氏族是共祖的。 

胞族是氏族与部落两者之间的中介组织，它不负担政府功能， 
所以它的根本作用和重荽性旣比不上氏族，也比不上部落*,但是， 

它却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常见的、自然的、或许不可少的重新 
结合起来的一层。如果我们能够对希腊人在这段原始时期中的社 
会生活重新获得深邃的知识，可能会见到许多现象集中在胞族组 
织方面，比我们根据目前的贫乏记载所推论的內容要精彩得多。作 
为一种组织，它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可能比我们通常所认定者要 
大。在雅典人中，当氏族已不复成为一种制度的基础时，胞族依然 
残存，幷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仍对公民的注籍、婚姻的登记以及在 
法庭上控吿杀害本胞族人的凶手等等方面保持着一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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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总说雅典的四个部落各分为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分为三 
十个氏族；这不过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已。一个民族处在氏族制度 
下不会按照均衡的比例一分再分。各层组织形成的自然过程恰好 
与此相反；氏族组合成胞族，而最后组合成部落，部落再联合构成 
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每一次组合都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如果 
说雅典人的每一个胞族都包括三十个氏族，这显然不可能用自然 
发展的道理来加以解释。可能有一种充分有力的动机，如力求使胞 
族和部落成为数目均衡分配的组织这类愿望，引起大家同意于将 
氏族再分划，使每一个胞族的氏族数目都增至三十为止;如某一部 
落的氏族数目过多时，即将有亲属关系的氏族合幷，亦使每一个胞 
族的氏族数目戚至三十为止。尤其可能采取的方 式是： 凡需®增 
补氏族数目的胞族将本胞族外的氏族收容进来。在自然发展过程 
中旣已具备一定数目的部落、胞族和氏族以后，就可以如以上所述 
在四个部落中将胞族和氏族的数目加以调整，使其分配达于均衡。 
一旦使数目比例达到每一胞族三十氏族、每一部落三胞族之后，这 
个比例可以很容易地维持数百年之久，只是每一胞族所包括的氏 
族数目或许不免有所改变。 

希腊部落的宗教生活，其中心和来源在于氏族和胞族。我们不 
得不认为，在古典世界的人们心灵中印象十分强烈的奇迹般的多 
神教制度、包括它的群神体系以及崇拜象征和崇拜形式，都是在氏 
族和胞族组织之中完成的，幷且是通过这些组织来完成的。这一 
套神话对于传说时代和有史时代的伟大成就曾起过很大的鼓舞作 
用，由此而产生的热情曾建造了近代人极为欣赏的神庙和装饰建 
筑。在起源于这些社会团体的宗教仪式中，有一些仪式被人们认为 
具有特別崇高的神圣意义，从而使之全民化；由此亦可看出氏族 
和胞族所起的宗教搖篮的作用有多大。在雅利安族的历史上，这 
段特殊时期在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事件，但大部分都湮沒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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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说的世系和故事、神话和零散的诗歌，终之以荷马和希西阿 
德的诗篇，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文学遗产。但是，他们的制度、技术、 

发明、神话体系，总而言之，他们所创造的和带来的文明事物，都是 
他们对新社会作出的贡献，这个新社会是注定要由他们来建立的。 

这段时期的历史，还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知识来源編写出来，把组 
成政治社会以前不久所出现的氏族社会的主要面貌重新恢复 
起来。 

各个氏族都有其执政官，执政官在氏族举行宗教典礼时充当 
司祭；与此相似，每个胞族也都有其胞族长 Op ^/ ototppO , 胞族长 
主持胞族会议，幷在胞族举行宗教祭典时充当司祭。德 • 古朗士 
先生 说：“ 胞族有它自己的会议和法庭，幷能通过法令。在胞族中， 
和在家族中一样，有一位神，有一个祭司团体，有一个法庭和一个 
政府。” © 胞族的宗教典礼就是其所包括的各氏族的宗教典礼的扩 
大形式。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这些方面，以便了解希腊人的宗 
教生活。 

组织体系中再上一层就是部落，部落由若干胞族组成，而每一 
个胞族包含若干氏族。每一个胞族的成员都出自共同的祖先，都 
操共同的方言。前面已经说过，雅典人的毎一个部落包括三个胞 
族，各部落的组织状况都与此相似。他们的部落即相当于拉丁人 
的部落，也相当于美洲土著的部落;每一个部落必定具有一种独用 
的方言，这样才使得它们同美洲土著的部落完全一样。这些希腊 
部落旣已合幷成一个民族而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內，便倾向于 
遏制方言的差异；其后出现书面语言和文学，即进一步倾向于消209 
灭这种差异了。但是，由于需要一种奠基于人身关系的社会制度， 

所以每一个部落仍沿袭从前的习惯在不同程度上集中于一定地区 
內。大槪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會长会议，专管有关本部落的一切 
事务。但因管理这些联合部落总体事务的全体酋长大会的职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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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其湮沒无闻，自然不能指望下级会议的职权得以保持长久。如 
果这样一个会议确实存在过的话(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下，必然会有 
过这样一种会议，这是沒有疑问的），那么这个会议就是由氏族的 
會长组成的。 

当一个部落中的几个胞族联合举行他们的宗教典礼时，是以 
更高一级的组织机构、即以部落的名义来举行的。因此，如我们所 
见到的，这种典礼要由部落的巴赛勒斯来主持，巴赛勒斯就是部落 
的最高酋长。他是否充当他们的军事指挥官，这一点我未能肯定。 
他掌握宗教上的职能，这始终是巴赛勒斯的专职；此外在发生谋杀 
案件时，他也有司法之权;不过我不能断言他的权力是审讯凶犯还 
是检举凶犯。巴赛勒斯的职位兼具宗教和司法的职能，这一点有 
助于说明这个职位在传说时代和英雄时代之所以显贵^但是，就 
狭义的民政而言，我们找不到任何充分的证据足以表明巴赛勒斯 
具有管理民政的职能，这就充分证明通常总以国王这个名词来称 
巴赛勒斯是不恰当的。在雅典人中，有所谓“部落巴赛勒斯”，希腊 
人本身正规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是指参加联合的四个部落的军事 
总指挥官。如果把每一个巴赛勒斯都称为国王，那么，四个部落将 
各有一个国王，而同时它们又同受另一个国王的统治，这就讲不通 
了。在这里，虛构的王位之多竟超乎情理。而且，如果我们一旦了 
解雅典人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制度，这种说法就成了对希腊 
社会的一种讽刺。由此可见，我们最好返回那筒单的原始 I 吾言，凡 
希腊人称为巴赛勒斯者，我们仍以巴赛勒斯称之，而将国王这个误 
称废弃不用。君主制度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氏族制度本 
质上是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 
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 
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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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第四个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就是在一个氏族社会 
中合幷成为民族。象雅典人的几个部落或斯巴达人的几个部落一 2】 0 
旦合幷成为一个民族时，社会就扩大了，但这种集合体也只不过是 
象部落一样的一个更复杂些的复本而已。部落在民族中所居的地 
位，正如同胞族在部落中的地位，和氏族在胞族中的地位。当一个 
机体仅仅是一个社会 （ societas ) 时幷沒有名称，®但当这个机体成 
为一个民族时则出现了专名。荷马在描写那些集合起来进攻特洛 
伊城的各支部队时，对凡是有专名的民族都列举其专名，如雅典 
人、伊托利亚人、洛克里亚人等；而对无专名者则以他们所来自的 
城市或乡土名之。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如下： 希腊人在李库尔 
古斯和梭伦以前，其社会组织只有四个阶段（氏族、 胞族、 部落、民 
族），这四个阶段在古代社会中几乎是很普遍的，在蒙昧社会即已 
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到了低级、中级、高级野蛮社会而臻于完备，至 
文明社会伊始以后仍然持续着。这一个体系表现了人类在建立政 
治社会以前，其政治观念发展到何种程度。这就是希腊人的社会 
制度。它产生出一种社会，这个社会由一系列按人身关系结合的 
集团所组成，其政治机构就是通过它们对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身 
关系而进行管理的。它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不同的氏族社会，这 
两种社会在本质上有区別，很容易分辨出来。 

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在其政府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部或权力机 
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 等的： 第一是曾长会议（戶0认7?) ; 第 
二是阿哥腊即人民 大会； 第三是巴赛勒斯 C /3 aaclev ?), 
即军事总指挥官。虽然由于需要不断增多，已经增添了许多市政 
官职和下级军事官职，但其主要的政府权力仍掌握在上述三者之 
手。我不可能对會长会议、阿哥腊或巴赛勒斯的职权作充分的讨 
论，而不得不仅限于对那些极其重要而値得专门硏究希腊的学者 
重新探讨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243 




(一） 曾 长会议 在希腊部落中，巴赛勒斯一职之引人注意远 
过于酋长会议或阿哥腊。因此，这个职位被人们过分夸大，而會长 
2 H 会议与阿哥腊却被人们轻视或忽略。然而，我们知道，希腊的每一 
个民族从我们所知的最早时代起直到建立政治社会为止，始终存 
在着曾长会议。这种会议旣然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中是一个永久性 
的特色，就肯定证明它的功能是很重要的，它的权力是至高无上 
的，至少据推测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作出这种推论，其根据在于我 
们对會长会议在氏族制度下的原始性质和功能已经有所了解，幷 
在于这种会议的天职。这种会议在英雄时代是如何组织的，以及 
會长之职具有何种权限，关于这些，我们沒有获得明确的材料；但 
我们可以根据情理推测这种会议是由氏族會长组成的。因为组成 
该会议的會长人数通常总是少于氏族的會长总人数，所以，必然会 
用某种方式从全体#长中选出一些人来。我们不知道采取什么方 
式来决定人选。會长会议的天职就是代表主要氏族的一个立法团 
体，它是氏族组织下的天然产物，由于这两点，所以它从一开始就 
具有最髙地位，而且很可能直到它被废止的时刻为止始终保持这 
种地位。巴赛勒斯职位之日益重要，以及由于他们人口繁殖，财富 
增多而在军事和市政方面设置若干新的官职，这多多少少使會长 
会议对处理公共事务的关系有所改变，或可能使它的重要性有所 
减损；但是，只要在制度上沒有发生剧烈的改革，它就不可能被废 
止。因此，看来大槪是这样 ：政府 的每一个官职，从最高级至最低 
级，在公务上始终要向曾长会议负责。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中，曾长 
会议是最主要的机构； ® 这个时代的希腊人是自由自治的民众，他 
们生活在基本上是民主的制度之下。我们可以从埃斯库罗斯的作 
品中引一个例子来证明曾长会议是确实存在的，这个例子仅仅用 
来证明會长会议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经常出现幷随时在活动。在他 
的 《 反底比斯的七人 》 一剧中，艾条克勒斯是底比斯域的指挥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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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兄弟波利尼塞斯却是围攻该城的七會长中的一个。进攻被击 
退了，但这两兄弟在一个域门口进行了袼斗。在这个事件之后，一 
个传令官说 道：“ 我必须宣布我们卡德穆斯市人民参议员们的决议 
和善良愿望。他们已经决定”⑩云云。一个会议能够在任何时刻 212 
制订命令，宣布命令，幷期望民众能够听从，这个会议自握有政府 
的最高权力。埃斯库罗斯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写的是传说时代的 
事，但他把會长会议认作希腊每一个民族的政府制度的一个不可 
缺少的部门。古代希腊社会的“布列”〔即會长会议〕乃是后来的希 
腊政治制度中的元老院的前身和范本。 

第二、 阿哥腊 虽然在传说时代开始成立了人民大会，公认 
这个大会有权批准或批驳會长会议所提出的公务措施方案，但是， 
这个大会的历史不如酋长会议之古老。會长会议是在氏族初组成 
之时就产生了的；但阿哥腊及其上述的功能是否在高级野蛮社会 
阶段以前即已存在，却大有疑问。如前所述，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 
的易洛魁人中，民众通过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发言人在酋长会议上 
提出他们的愿望，同时在部落联盟的事务中也可以咸到民众意见 
的影响；然而，一个有权批准或批驳公务措施方案的人民大会却显 
然必须要超越易洛魁人的智力和知识发展水平才能产生。阿哥腊 
始见于荷马的诗篇和希腊悲剧中，象那样的阿哥腊，其特色与后来 
雅典人民政治集会以及罗马人的库里亚大会 (comitiacuriata) 所保 
持的特色相同。拟定公务措施方案的大权属于曾长会议，拟定之 
后，提交人民大会听候批准或批驳，人民大会具有最后决定权。阿 
哥腊的功能仪限于这一项行动。它旣不能提出议案，也不能干涉行 
政；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力量，显然足以保障民众的自 
由。可以肯定阿哥腊在英雄时代的希腊部落中是一直存在着的， 
也许追溯到传说时代即已如此;将阿哥腊同會长会议联系起来看， 

就可以确证他们经历整个英雄时代和传说时代的氏族社会制度是 




民主的制度。我们按情理推测，民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必定会运 
用他们的智慧而产生一种舆论，會长会议咸到很希望、也很需要同 
舆论协商，一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再则是为了维持他们自身的威 
信。在人民大会上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凡是想说话的人都可 
以自由发言,@大会听取了讨论之后，即作出决议，在古代，通常是 
2 J 3 用举手来表决的。⑬民众参与关系全体人民利害的公务，由此而经 
常学习自治的本领•，其中一部分人，如雅典人，即为后来克莱斯瑟 
尼斯宪法所建立的完全民主政治作好了准备。有一些著述者不能 
理解或不能体会民主政治的原则，他们往往嘲笑人民大会商讨公 
务，视为乌合之众，殊不知这就是雅典人的公民大会 CTUX ) 与 
近代立法机构下议院的萌芽。 

(三）巴赛勒斯这个职位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中开始成 
为一个显要的角色，而在传说时代也同样地突出。史学家们把巴 
赛勒斯置于当时制度的中心地位。第一流的希腊著述者们都用这 
个职位的名称 （ jQaatheuO 来标志政府，而称政庥为巴赛勒亚 
(々 aatAeux )。 近代的著作家则几乎一律把巴赛勒斯译作“国王”，把 
巴赛勒亚译作“王国”，也不另加注脚，好象这两个译名同原名十分 
吻合似的。我希望喚起人们注意希腊部落中所存在的巴赛勒斯一 
职，幷对上面所举的这种译法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古代雅典人的巴 
赛勒亚同近代的王国或君主政治毫无相似 之处； 使用同一个名词 
来称呼这两种制度显然沒有充足的理由。我们对于一个王国政府 
的观念基本上是指这样一种类型:在这个政府中有一个国王，他的 
周围环绕着一个有特权和爵衔的阶级，这个阶级占有土地幷握有 
土地所有权，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颁布诏令敕谕来进行统治•，因为 
他不能说他的统治权是由于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的，所以只能宣 
称有世袭的统治权。这样的政府是根据世袭权的原则自封的，又 
找一个僧侶阶级来替这种世袭权加上一层神权。英国的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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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的波旁王朝就是这种政府的例子。君主立宪制是近代的发 
展物，本质上不同于希腊人的巴赛勒亚。巴赛勒亚旣不是君主专 
制政体，也不是君主立宪政体；旣不是僭主政治，也不是独裁政治。 
那么，问题就在于 ：它究 竟是什 么呢？ 

格罗特先生认为，“原始的希腊政府基本上是君主政府，它的 
基础是建立在个人意向和神权上面的；”⑬为了证明这个看法，他 
进一步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实际政治行动都证实了 <伊利亚特》 
诗篇中的这句 名言： 多头统治不是好事；让我们只听从一个唯一 
的统治者一■一个国王——宙斯曾把权杖和保障权赐给他 
了。⑭格罗特先生在史学界的声望固然为人们心悅诚脤,而这种 
看法也非他所独有；凡治希腊史的荖述家都普遍地坚信这一点，乃 
至这已经被公认为历史的眞相。这些著述家已习惯于君主政府和 
特权阶级，他们或许欣然想乞灵于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希腊部 
落的政府来证明君主政府旣是合乎自然的、又是必要的和原始的 
政治形态；而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种种问题的看法就是他们塑造出 
来的。 

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眞相似乎恰恰与格罗特先生的看 
法相反；那就是说，原始的希腊政治基本上是民主政治，它的基础 
是建立在氏族、胞族、部落这些自治团体上的，幷且是建立在自由、 
平等、博爱的原则上的。 我们 对氏族组织所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证 
实了这一点，前文已经表^月氏族组织所根据的原则基本上是民主 
的。然则，问题在于，巴赛勒斯一职是否眞正根据世袭权而父子相 
传，如果眞是这样，那就会倾向于证明上述的那些原则业已被推 
翻。我们已经知道，在低级野蛮社会中，會长的职位是在一个氏族 
內承袭的，也就是说，每遇该职位出缺时通常总由本氏族的成员来 
补任。在世系由女性下传的地方，如在易洛魁人中，通常选出已故 
曾长的一位亲兄弟来继任其职位;而在世系由男性下传的地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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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吉布瓦人和奧马哈人中，则选举他的长子来继任。只要人们 
对这位继任者个人沒有反对意见，那就照例按上述方式继承；但 
是，选举的原则仍然保 持着， 这是自治政府的根本原则。我们不能 
认为巴赛勒斯的长子在其父亲去世以后可以根据绝对的世袭权继 
承其职位，这样的看法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这是一件至关紧要的 
事；要确定这件事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承认，巴赛勒斯的长子 
或其任何一个儿子通常继承其父亲的职位，但这个事实幷不能确 
定他所根据的是绝对的世袭权；因为，按照惯例，根据一个选民团 
体的自由选举，他正属于可能被选中的继承人之列。从希腊制度 
的表面来推测，其结论与巴赛勒斯一职根据世袭权继承之说不相 
容；而偏向于承认这个职位的继承是由民众通过其法定的组织进 
行自由选举，或予以认可，其情况同罗马人的勒克斯一样。@如果 
215 巴赛勒斯的职位采取后面所说的这种方式来承袭，那么，他们的政 
府就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因为，不通过选举或得不到认可，继任 
者就不可能取得这个职位；而且更因为，选举权或认可权就暗示出 
保留罢免权。 

格罗特先生从《伊利亚特》诗篇中所征引的实例对于上述问题 
幷无任何意义。他所引的一段话是取自攸力栖茲在一个被围攻的 
城市面前关于军队指挥权所发表的讲话。攸力栖茲当时自然很有 
道理这么说 :“在 这里，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希腊人都来发号施 
令。多头统治不是好事。让我们只听从于一个科伊腊诺斯，一个 
巴赛勒斯，宙斯已经把权杖和神圣的裁可权授给了他，为的是让他 
来指挥我们。”⑭科伊腊诺斯同巴赛勒斯在此处是同位语，因为这 
两个名词的含义相同，都是指军事总指挥官。这幷不是攸力栖茲 
讨论或批准任何政治方式的场合;这是在一个被围攻的域市面前， 
他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主张大家听从于单一的军事指挥官了。 

我们可以给巴赛勒亚下一定义，视之为军事民主制，在这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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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人民是自由的，政治的精神（这是最关紧要的问题）是民主 
的。巴赛勒斯是他们的司令官，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下，这是我们所 
知道的级別最髙、权力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一个职位。由于缺乏一 
个更好的名词来表达这种政府，所以希腊的著述者们就采用了巴 
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个名词具有军事指挥职位的含义，而这个职位 
在当时的政府中已成为一个显著的象征。与巴赛勒斯幷立者则有 
曾长会议和阿哥腊，如果对这种政府形式需要下一个更加专门的 
定义，那么，用军事民主制来表达它至少具有合理的正确性；而使 
用王国这一名词及其所必然包含的意义是错误的。 

在英雄时代，希腊部落都居住在城郭之內，由于经营农、牧和 
制造等业而日臻富庶。于是需要增设新的职官，职权幷要有一定 
程度的划分•，随着知识程度和各种需要的提高，产生了一种新的市 
政制度。这也是一个为了占有最理想的地域而不断发生军事斗爭 
的时代。随着财富的增多，无疑地在社会上也增多了特权阶级分 
子，从瑟秀斯时期到梭伦和克莱斯瑟尼斯时期，雅典社会之所以充 
满着那些动乱不安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在这段期间，一 
直到第一次奥林比亚（公元前776年）以前不久最后废除巴赛勒斯 
一职为止，这个职位，由于它本身的性质和当时的局势，日益煊赫 
起来，权力越来越大，达到了他们的历史上以往任何个人所未曾达 
到的地步。巴赛勒斯还兼领祭司和法官之职权，这或者是本来即 
有此权，或者是后来增 添的； 他似乎还是會长会议的当然成员。这 
是一个地位崇高而不可缺少的职位，在战场上指挥部队，在城市內 
统领卫戍军，旣有此大权，就使他获得同时影响內政的手段。但 
是，看来他幷不拥有內政权。麦逊教授®指出，“关于比较接近有 
史时期的希腊诸王的情况，我们的资料不丰富、不详细，不足以 
使我们详尽地描叙他们的职权。”⑩我们对于巴赛勒斯在军事上和 
宗教上的职权大致上还了解得比较淸楚，对其司法权则了解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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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而对于其內政权更无从确言其具有与否。在氏族制度下，象 
这样一种职位，其权力本会逐渐受到经验习惯的限制，但巴赛勒斯 
却不断地倾向于攫取新的权力而危及社会。啻长会议仍然是政府 
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它代表了他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原则， 
氏族也是如此，而巴赛勒斯却很快地趋向于代表贵族政治的原则 
了。在曾长会议同巴赛勒斯这两者之间大槪始终进行着斗爭，为 
了把后者控制在人民同意授职的权力范围內。而且，雅典人之取 
消这个职位，很可能是他们看到这个职位由于攫取新权力的倾向 
而难以驾驭，而且与氏族制度也不相容。 

在斯巴达部落中，因为有着与此相似的经验，所以在很早的时 
期就建立了保安官制度来限制巴赛勒斯的权力。虽然我们对荷马 
时代和传说时代酋长会议的职权了解得不大淸楚，但这个会议的 
经常出现足可证明它的权力是实际的、根本的、永久的。旣然同时 
存在着阿哥腊，幷且沒有证据表明制度有所改变，由此我们得出结 
论： 曾长会议按成规是统驭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的最高权力机 
构，而巴赛勒斯在行使职务时要向这个会议负责。该会议的成员 
即是各氏族的代表，所以各氏族的自由是以该会议的独立性及其 
最髙权力为前提的。 

修昔底德偶尔谈到传说时代的政府，其言 如下： “现在，希腊人 
217 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比从前更多；许多城市都由 
于稅收的日增而兴起了僭主政治;但在此以前，本只有世袭的巴赛 
勒亚制，其权力有详细的规定 (^porepov 8 a acrav mi pvroi ^ 
yspacn irarpiKai 和 oUetat )。” ⑲这里所说的世袭，意思是指这 
个职位是常设的，因为每遇出缺，即行补充，但很可能是在氏族內 
承袭，人选由本氏族成员自由选举产生，或许由會长会议提名而得 
到氏族的认可，其情况与罗马的勒克斯相同。 

亚理士多德对英雄时代的巴赛勒亚制和巴赛勒斯所下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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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较其他任何希腊著述者所下之定义更为令人满意。他所说 
的四种巴赛勒亚制如 下:第 一种是英雄时代的巴赛勒亚，这是管理 
一群自由人民的政府，它的权利受到若干详细条款的约束；巴赛勒 
斯是他们的将军、他们的法官和他们的大祭司。第二种是蛮族的 
巴赛勒亚，那是一种世袭的专制政府，受法律的 调节； 第三种是他 
们所谓的艾辛纳提克的巴赛勒亚，那是由选举产生的一种僭主政 
府。第四种是拉契戴蒙的巴赛勒亚，那不过是一种世袭的将军制 
而已。⑳不管对后面这三种形式怎么说，总之，第一种形式同绝对 
专制的王国的槪念是不相符的，同我们所能认识的任何形式的君 
主政体也不相符。亚理士多德特別淸楚地列举了巴赛勒斯的主要 
职权，其中沒有一项涉及內政权，所有的职权均与一个由选举产生 
的终身职位相符。这些职权也与他之完全隶属會长会议的身分相 
符。上面所引的这些著述者的定义中，提到“权利受约束'提到 
“权力有着详细的规定”，自然表明政府之发展成为这种形态是与 
氏族制度相适应的，也是在氏族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在亚理士多 
德的定义中，最关紧要的一点在于人民的自由，在古代社会中，这 
就是指人民能将政府的权力置于他们的控制 之下； 指巴赛勒斯之 
职位是由他们的志愿来授予的，幷且只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即可 
撤除其职。象亚理士多德所描写的这样一种政府可以理解为一种 
军事民主制，作为自由制度下的一种政府形态而言，它是由氏族组 
织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当时尙武精神盛行，人们居住在城郭之218 
內，财富与人口日增，而他们的经验还沒有为一种纯粹的民主政治 
作好准备，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军事民主制。 

在氏族制度下，一群人民组成若干氏族、胞族和部落，每一个 
组织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团体，所以人民必然会是自由的。如果 
说，在达样的社会中，会由一个根据世袭权而不经直接选举的国王 
来进行统治，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其所以不可能，就因为氏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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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一个国主或同一个国王政府是不相容的。从希腊古代社会的 
结构和原则所得出的这个假定如果要被推翻，那就需要有肯定的 
证据能证明巴赛勒斯之职具有绝对的世袭权利，幷证明它曾掌握 
过內政的职权，而我认为这种证据是不可能找到的。一个处于君 
主立宪政体下的英国人，同一个处于共和政体下的美国人一样地 
自由，他的权利和自由也同样地受到保障；但他之获得这种自由和 
这种保障是倚仗一部成文法典，这些法律是通过立法活动制定的， 

幷由法庭执行之。在希腊古代社会中，习惯和成规代替了成文法， 

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依靠他的社会体制下的组织。尤其是他的安全 
保障即在于这些组织，他之享有选举职官的权利正反映了这一点。 

罗马人的勒克斯同样也是军事统帅而兼领祭司 之职； 其所谓 
国王政府亦属于军事民主制的范畴。前文已经说过，勒克斯由元 
老院提名，由库里亚大会认可•，最末一任勒克斯是被罢免的。随着 
他的罢免，就把这个职位废除了，因为它与罗马政治社会组成以后 
所保留的民主原则不相容。 

在希腊部落中，最近似于王国的是僭主政府，在早期时候，希 
腊各个地区到处都兴起僭主政府。它们是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政 @ 

府，其所据有的权力幷未超过中古时代封建国王的权力。若要使 
僭主完全等同于国王，那还需要使该职位父死子继相传数代以弥 
补所缺之世袭权。但是，这样的政府同希腊人的观念太不相容，同 
他们的民主制度相去太远，以致沒有一个僭主政府能在希腊获得 
长久的立足之地。格罗特先生指 出：“ 假如有任何一个精力绝伦的 
人，仗着他的胆量或权术，破坏宪章，使自己成为一个随心所欲一 
意孤行 的终身统治者，即使他统治得很好，他也永远不可能激发人 
民对他产生丝毫责任感。他的统治权自始就是非法的，甚至人们 
认为将他杀掉是一件功勋，若在別的情况下，这种流血行动将会受 
到道德心的谴责，但对于谋杀这样的统治者，却决不会受到这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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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心的制止 @ 非法的统治权在希腊人心中所喚起的憎恨还不如 
民主观念同君主观念互不相容所引起之甚，民主观念是从氏族制 
度沿袭下来的。 

当雅典人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新的政治体制时，他们 
的政府是一种纯粹民主制的政府。这幷不是什么新鲜的原理，也 
不是雅典人的头脑所独特发明的东西，这只是一种久已习惯的制 
度，其历史之悠久与氏族本身的历史相等。从远古以来，在他们祖 
先的知识和实践中，即已存在民主 观念； 到了这时候，这种民主观 
念得以体现于一个更加精心组织而在许多方面较前更为进步的政 
府之中。那种不合法的贵族政治的因素，曾一度渗入制度，幷在过 
渡时期造成了多次的斗爭•，这种因素与巴赛勒斯一职有着关联，而 
在该职位被废除后依然存在；但新体制把这种因素彻底消灭了。 
雅典人比其他希腊部落更为成功，他们能把他们的政府组织观念 
加以发展以达到其必然的结果。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 
其人口比例而言乃为最卓越、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一支人，其所以 
如此，上述的成就即其原因之一。在纯心智的成就方面，他们至今 
仍为人类所惊叹不置。这就是因为在前一个文化阶段中所萌芽的 
观念，已被他们绞尽一切脑汁予以组织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果实， 
这个果实就是以民主精神组成的国家。在诞生这个国家的动力 
下，出现了他们最高度的智力发展水平。 

克莱斯瑟尼斯所定下来的政治方式废除了一个最高行政长官 
的职位，而以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元老院的形式保留下了會长会议， 
以人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了阿哥腊。氏族制度下的曾长会议、阿 
哥腊和巴赛勒斯显然就是近代政治社会中元老院、人民大会和最 
高行政长官（国王、皇帝或总统）的萌芽。最高行政长官是有组织 
的社会出于军事需要而产生的，这个职位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 
其发展过程对于我们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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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军事啻长，第一步发展成为易洛魁联盟中的那种大战士 •，第二 
步发展成为更进步的部落联盟中与此相同的军事统帅， 蒹 领祭司 
220之职，有如阿茲特克联盟中的吐克特利；第三步发展为联合各部落 
所组成的民族中与此相同的军事统帅，兼领祭司和法官之职，有如 
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最后发展成为近代政治社会的最高长官。雅 
、典人用以接替巴赛勒斯的选任执政官，现代共和国定期改选的总 
统，都是氏族制度的天然产物。我们要感谢野蛮人的经验，他们建 
立幷发展了三个主要的政府机件，现在文明国家的政治方式将这 
三个机件包括在其编制之中，这是非常普遍的了 D 人类的心灵，特 
別是人类所有的个人、所有的部落和民族所共同具有的心灵，其力 
量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心灵的活动所遵循的途径是（而 
且必须是）彼此一致的，分歧很小的。在空间远离的不同地区，在 
时间遙隔的不同时代，这种心灵活动的结果把人类共同的经验联 
成了一条在逻辑上前后相连的链索。在这种人类经验的伟大汇合 


中，仍然可以辨认出少许原始的思想根芽，那些根芽根据人类原始 
的需要而发展，经历自然发展的过程以后，终于产生了如此丰硕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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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 

221 氏族制作为一种政治基础所遭遇的失败——瑟秀斯 

的立法一~^阶级代氏族的尝试——尝试的失败——巴 
赛勒斯一职的废除——执政官制——舰区和叁一区—— 

梭伧的立法——识财产划分的阶級——行政杈部分地从 
氏族转移到各个阶级手中——不属于任何氏族的小人 

-——公民的产生-元老院-公民大会 半成熟的 

政治社会——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政治社会的建立 

-阿提卡的乡区-其组织与权力-■一其地方食治政 

府——地区化的部落或乡部——阿提卡联邦一"~雅典的 
民主政治 

希腊各邦由氏族社会转变为政治社会的经验基本上是相似 
的；伹我们可以用雅典的历史作为最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转变方 
.式，因为有关雅典人的史实保存得较为完备。我幷不打算对政治 
观念的发展追溯到新政治体系出现以前，所以只要简要地叙述具 
体事件即能解答我们所着眼的问题。 

当社会的需要臻于复杂的时候，氏族制度显然不再能适应，从 
而产生一种运动来取缔氏族、胞族和部落原有的一切行政权力，把 
这些权力重新交给新的选民 团体。 这个运动是逐渐进行的，经历 
了很长久的时间，它体现于一系列用以补救现存弊病的连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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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新体系是逐渐出现的，正如旧体系是逐渐消亡的一样，新旧 
两个体系在一段时间曾幷存过。我们从那些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 
性质和目的当中，可以看出氏族组织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再能适 
应社会的需要，可以看出氏族、胞族和部落之所以必然不再成为权 
力的来源,还可以看出完成这个运动的办法。 

在回顾人类进步过程时，可以注意一点，那就是：在低级野蛮 
社会中，各个部落常住的家是用栅栏围起来的村落。在中级野蛮 
社会中，开始出现了用土坯和石头盖造的群居宅院，有似于一个碉 222 
堡。但到了高级野蛮社会，在人类经验中，首次出现以环形垣垒围 
绕的域市，最后则围绕以整齐叠砌石块的城郭。人们想到要用整 
齐叠砌的石块筑成城郭来围绕一块足以容纳人口相当多的地面， 
在城郭上造起憔楼、女墙幷开辟城门，使它旣便于保卫公众又便于 
公众合力防守，而且把这种想法付诸实现，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具有达到这种水平的域市，就表示已经有了稳定、发达的田野农 
业，已经有了成群的家畜,有了大量的商品贸易，有了房产和地产。 

这种城市使社会状况发生改变，从而对政治艺术产生了新的要求^ 
人们逐渐感到需要行政长官和法官，需要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吏，还 
要有一套措施来征募军队和维持兵役，那就需要向公众征收賦税。 
城市的生活和需要必然大大加重了酋长会议的职责，或许已经超 
过了它的治理能力所能负担的限度。 

前面已经说过，在低级野蛮社会，是一权政府，即會长会议•，在 
中级野蛮社会，是两权政府，即曾长会议和军事指挥官；在高级野 
蛮社会，是三权政府，即會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但自 
从文明社会开始以后，政府权力的分化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起 
初授予巴赛勒斯的军事权力现在改归受更大约束的将军和舰长们 
来行使了。由于进一步的分工，在雅典人中现在出现了司法权。 

这项权力由执政官和大理官来行使。行政权现在交给了市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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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 凡可以 i 兑成是人民把會长会议作为一个代表团体而會委交给 
该会议的一切权力，即如上面所述的各项，都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进 
步而逐步地从这个原始的會长会议所总揽的全权中分化出来了。 

这些市政官吏的设置是事务日繁的必然后果。在负担不断加 
重之下，氏族组织崩溃了。出现了无数的混乱现象，或由于爭夺权 
势，或由于滥用尙未明确加以限制的权力。修昔底德关于过渡时 
期希腊部落的情况所作的简练的槪述，①以及其他著述者印象相 
同的佐证，使我们可以肯定当时旧政府体制正在崩坍，而一个新的 
政府体制已经开始迫切地需要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了。为了社会的 
223福利和安全，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更广泛的分配，加以更明确的 
规定，幷对官吏个人的责任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尤其需要由有能力 
的权威人士制订成文法以代替习俗成规。正是由于在这一个文化 
阶段以及上一个文化阶段中获得了经验知识，才在希腊人的头脑 
中逐渐形成了政治社会的观念，或者称之为国家观念。从开始出 
现一种改变政治方式的需要时起，直到全部效果实现以前为止，这 
是一段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发展过程。 

在雅典人中，企图推翻氏族组织而建立一种新体制考首推瑟 
秀斯，因此只好以传说为 根据； 不过，某些事实一直保留到有史时 
期，这些事实至少可以证实推测中的瑟秀斯立法活动的部分情 
况。我们把瑟秀斯代表一个时代，或代表一连串的事件就行了。按 
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从栖克罗普斯的时代到瑟秀斯的时代，阿提卡 
的人民一直居住在城市里，有着他们自己的迎宾馆和执政官，当他 
，们不受到危险的威胁时，幷不去找他们的巴赛勒斯商量，而各自听 
从自己的会议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当瑟秀斯受任为巴赛勒 
斯以后，他便说服他们毁掉他们各域市的会议厅和废除他们各自 
的行政长官，而同雅典联合起来，只要一座会议堂 
和一座迎宾馆（町所有的人都被视为属于此同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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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这段叙述包含了或暗示了一些重荽的事实，那就是 ： 阿提卡 
居民是组成若千独立部落的，每一个部落都有着自己的领土，其成 
员即定居在此领土內，有着他们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由于他 
们还是自治的团体，他们大槪为了彼此互相保卫而缔结联盟，幷选 
举他们的巴赛勒斯或将军来指挥他们的共同部队。这里所描写的 
各邦的状况是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在他们的情况需要下有一 
个军事指挥官，但他们的氏族制度不准许他们把內政职权交给这 
个军事指挥宫 D 在瑟秀斯的领导下，他们合幷成为一个民族，以雅 
典为其政府所在地，这使他们有了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而过去他们 
不可能达到这一步。各部落在一个统一的领土范围內合幷成一个 224 
民族，这种过程在时间上要晚于部落联盟，因为在联盟中，各部落 
仍各自占有一块独立的领土。这是更高一级的组织过程。各个氏 
族曾经常因通婚而混合，现在各个部落则由于领土界限的消除、由 
于使用共同的会议厅和迎宾馆而混合起来了。归名于瑟秀斯的这 
一行动表明了他们的氏族社会已从一个低级组织形式上升到一个 
高级组织形式，这是到了 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发生的，其实现的方式 
大槪即如上述。 

但是，归功于瑟秀斯的另一行动表明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计划， 

也表明了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对政治方式进行根本的改变。瑟秀斯 
把民众分为三个阶级，不论其氏族关系如何，这三个阶级分別称为 
“士族” (Eupatridae); “农民” (Geomori); 和“工匠” (Demiurgi)。 凡 

属民政和宗教方面的主要官职都由第一阶级的人担任。这一次阶 
级划 分不仅 是承认财产和贵族分子在管理社会方面的地位，而且 
是一次直接反对氏族掌握管理权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各 
氏族的會长及其家族同各氏族中的富人联合起来，自成一个阶级， 
而垄断社会权力所寄托的主要官职^把其余的人区分为两大阶级， 

也破坏了氏族的关系。假如当时曾把氏族、胞族、部落的表决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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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各阶级，幷使人们承认第一阶级掌握主要官职的权利，那么， 
可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虽然绝对有必要赋予阶级以活力， 
但是似乎幷沒有做到上面所假定的那一步。而且，这次运动沒有 
从根本上改变担任官职的旧规章。现在所谓士族的一些人大槪就 
是各氏族中原先有资格担任官职的那些人。瑟秀斯的这一计划渐 
归于破灭，因为实际上幷沒有把氏族、胞族、部落的权力转移给阶 
级，因为这样一些阶级就其作为一种制度的基础而言仍不如氏族。 

瑟秀斯的时代不能确知，从他那时候起到梭伦立法时（公元前 
594年）止，其间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是雅典人的经验中最重要的 
时期之一 •，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连续发生的事件知道得很不全面。 
巴赛勒斯一职之废除早于第一次奥林比亚(公元前776年），设置执 
政官以代替之。执政官似乎是在氏族內世袭的，而且据说是在氏 
族內某一家族中世袭的，最早的十二位执政官被称为麦顿提德，这 
个名称来源于麦顿，据说第一位执政官乃是最末一代巴赛勒斯科 
225 德鲁斯之子。这些执政官是终身职，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前文讨 
论巴赛勒斯时曾提出的同一问题 ，即： 执政官在任职之前必须由一 
个选民团体选举或由他们认可。这个推测与该职位根据世袭权继 
任之说是相反的。至公元前711年，执政官的任期为十年，幷采取 
自由选举法将此职授予公认为最称职的人选。这时候已经进入了 
有史时期，不过刚刚进入不久，我们就已见到，最高的职位是由人民 
授职的，在这方面，已经明确地完全建立了选举原则。从氏族的组 
织和原则来看，所期望的发展后果正是 这样; 虽然我们必须设想，随 
着财产的增加，贵族政治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加强，而且凡有世袭 
权之处，其世袭权必借此原则为其凭据。对于后期执政官之任职， 
出现了选举的原则；如联系到雅典人先前的习惯这个问题来看，这 
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至公元前683年，该职位又定为每年一选，员 
额增至九人，幷规定他们负政务和司法之责。③我们可以从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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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看出，他们对于官职权限的知识显然在逐渐进步。雅典部落 
从他们远古的祖先那里承袭下执政官 （~ PZoO 之职，以此作为氏 
族的會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定，这个职位是在氏族內世袭的， 

在氏族成员当中选人充任之。自从世系改为由男性下传以后，會 
长身死，他的儿子们都属于继任人选之列，其中之一人如果本身不 
遭到反对就会很容易被选上。而现在，他们重新使用这个原始的职 
位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规定它必须经过选举而不论其氏族 
出身，幷限制它的任期，起初定为十年，最后定为一年。在此以前， 

按照他们的习惯，职官的任期总是终身制。我们已经见到，在低级 
和中级野蛮社会中，會长一职是选举产生的，也是终 身制； 或者说， 

在其无不良行为时一直任职，作此限制是根据氏族有罢免该职的 
权利而来的。我们推想，在希腊人的氏族中，酋长之职也是自由选 
举产生，幷有着同样的任期，这种推想是合理的。雅典部落对他们 
最重要的官职改而规定任期的年限，幷让若干候选人进行竞爭，这 
在那么早的时代，不能不视为知识获得一显著进步的证据。他们 226 
由此创造了一整套关于选任的代议制官职的理论，幷把这套理论 
置于其眞正的基础之上。 ： 

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在梭论时代，已经出现了由卸任执政宫组 
成的阿里奥帕古斯院，掌握审讯罪犯和检察风俗之权，此外在陆、 
海军和行政部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官职。然而，在这时候左右所 
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设置“舰区肌)，每个部落分为十 
二个舰区，共计四十八个；每一个舰区就是一个包括若干戶主的地 
方分区，陆、海军的兵役即从这些戶主身上征调，赋税大槪也是从 
他们身上课取。舰区为乡区的雏型，等到地域基础的观念充分发 
展以后，乡区便成为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的基础了。我们不知道 
舰区是由谁创置的。贝克 赫说: “甚至早在梭伦时代以前，必定已 
经有了舰区，因为在梭论尙未立法之时，已经有人提到这些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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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司 Opirravetcr vav — y ， 亚理士多德虽将舰区的设匱 

归功于梭伦，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说法只不过是表示梭伦以政治宪 
章 对舰区予以追认而已 。”④ 十二个舰区组成一个“#一区” ( Tpw - 
r ^), 这是一种更大一些的地方分区，但它们的领域不一定相连。 
同样，巻一区就是州的雏型，州就是比乡区高一级的地域结合 
单位。 

尽管在政府组织机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仍然处在 
氏族社会中，仍然生活在氏族制度之下。氏族、咆族和部落仍然具 
有充分的活力，幷被公认为权力的来源。在梭伦以前，任何个人， 
如果不通过他同一个氏族与部落的关系，即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 
的一个成员。凡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都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以內。 
會长会议仍然存在，这是个古老的、历来受尊重的政府机构;但是， 
政府的权力现在已经在會长会议、阿哥腊(或人民大会）、阿里奥帕 
古斯院以及九位执政官之间平分了。起草幷完成公务法案以提交 
给民众表决，这是會长会议的特权，它有这种特权，因而能制订政 
府的政策。它无疑地掌握财政大权，而且，它自始至终一直是政府 
227的核心。人民大会现在更加突出了。它的职权虽仍限于通过或否 
决會长会议提交它表决的公务法案；但是，它已开始对公务产生有 
力的影响。这个大会之兴起成为政府的一支权力，最确凿地证明 
了雅典民族在知识和智力上的进步。遗慽的是，这么早的时代中 
的會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职能和权力，其有关情况流传下来的很 
不寒备，只有部分情况得到说明。 

公元前624年，德腊科为雅典人制订了一部法律，其主要特点 
在于它那不必要的严密性;然而，这部法典证明在希腊人的历史过 
程中，以成文法代替陈规陋习的时刻即将来 临了。 不过，雅典人当 
时虽已出现了对法律的需要，他们尙未学会制订法律的技术 * ，因为 
制订法律需要对立法团体的职权具有比他们所已知者更为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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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他们正处在那样一种阶段，在那个阶段中，出现了立法者， 

而所立之法乃是以个人名义制订的一种初步方案或大纲。人类进 
步的伟大程序就是这样缓慢地自行展开的。 

当梭伦任执政官的时候（公元前594年），社会上弊端丛生，到 
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财产所有权这时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兴趣所 
在，为此而进行的爭斗产生了奇特的结果。一部分雅典人由于负 
偾沦为奴隶——负偾者如无力偿淸偾务即成为奴隶；另外一部分 
人虽典押了自己的土地仍不能卸除地产的 负担； 由于诸如此类的 
困难所造成的后果，社会正处于自我毁灭之中。梭伦制订了一部 
法律，其中有一部分是新法，不过是针对主要的财政困难而修订 
的•，除此之外，他又重新提出瑟秀斯把社会按阶级组织的计划，不 
再使用以前的称谓，而是按照人们的财产多少定名。我们依次叙 
述这些废除氏族制度而代之以新体系的经验积累过程是有好处 
的，因为我们即将看到罗马部落在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也 
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试行过同样的经验。梭伦按照人民的财产数量 
将他们分成四个阶级，他走得比瑟秀斯更远，他把某些权力交给 
这些阶级，同时也规定了某些义务。于是有一部分內政权从氏族、 
胞族和部落的手中转移到了这些按财产划分的阶级手中了。随着 
剝夺前者的实权而移交给后者的趋势日强，氏族则相应地日益衰 
弱，它们的消亡即将开 始了。 但是，氏族是由人身组成的，代替氏 
族的阶级也是由人身组成的，只要是这样，那么，政府也就仍然以 
人身为其基础，以纯粹的人身关系为其基础。这个计划沒有能接 
触到问题的本质。而且，梭伦把會长会议改为四百人的元老院时， 228 
其成员幷不是来自各阶级，而是来自四个部落，各部落的名额相 
等。不过,我们将注意到，梭伦现在已经把以财产作为一种政治体 
制的基础这个观念灌注在新的以财产划分阶级的方案中了。然而， 

这样仍然未能达到政治社会的观念，政治社会必须奠基于地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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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两者之上，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地域关系来和个人打交道。梭 
伦 规定： 只有第一阶级才能充任高级官职，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 
三阶级服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兵役。最后一个阶级人数最多。 
他们沒有担任官职的资格，亦不纳税；但在他们参加的人民大会 
中，对于一切文武官职的选举都有投票权，也有权力向这些官员提 
出质问。他们还有权赞同或否决元老院提交他们表决的一切公务 
法案。按照梭伦的宪章，他们的权力是眞实可靠的，他们对于公务 
的影响是永久有力的。所有的自由民，即使不属于任何氏族和部 
落，现在也成为公民和人民大会的成员，幷有上述种种权力，因此， 
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政府。这就是梭伦立法最重要的成果 

之 一 "o 

我们还将注意到，现在已把人民按照一支军队组织起来了，这 
支军队分为三种部队 :骑兵 、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每一种部队各有 
其大大小小的军官。上述体制只限于后面三个阶级之列，而第一 
阶级垄断政府的主要官职，他们不服军役，因此沒有爱国热情。这 
一点无疑地需要加以改革。罗马人在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的领 
导下重复了与此相同的组织方案，但却把五个阶级统统包括 进去； 
塞尔维乌斯将全体人民组成一支军队 ( exercitus ), 每一个部队的军 
官和装备都很齐全。在梭伦的宪章和塞尔维乌斯的宪章中，都重 
现了军事民主制的观念，但为这种观念換上了 新装; 这与先前的军 
事民主制虽然组织形式不同，理论原则却是一致的。 

财产因素固已渗入了新体制的基础，除此之外，地域因素也部 
分地渗进来了，那是通过前文所谈到的舰区制度，当时大槪按舰区 
登记公民及其财产作为兵役和税课的根据。有了上述这些设施，再 
加上元老院，加上这时称为公民大会的人民大会，加上九位执政官 
以及阿里奥帕古斯院，这就使雅典人具有一个比他们以往所知道 
的政府要精密复杂得多的新政府，管理这样一个新政府需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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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 力水平。这个政府本质上也是民主政府，同他们祖先的观念和 229 
制度在这一点上是调协的；事实上，它乃是从前的观念和制度顺逻 
辑发展的后果，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但是，就下列三个方面 
来看，它还未足以称为一种纯粹的 体制： 其一， 它不 是以地域为基 
础的； 其二，国家所有的要职幷不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的；其三，除了 
可能在舰区中部分地体现地方自治的原则之外，在其基层组织中 
还不知道采行这种原则。氏族、胞族和部落仍有充分活力 ，但 权力 
已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过渡状态，现在需要新的经验来发展这种 
政治制度的原理；向这种政治制度前进就是一大进步。人类的制 
度就是这样缓慢而稳步地由低级形式进化到高级形式，在这个过 
程中，人类的心灵以共同的思维方式、幷按照一定的路径合乎逻辑 
地发挥作用。 

推翻氏族制而代之以新的政治方式，有一个重大的理由。瑟 
秀斯可能认识到这一点，梭伦则是无疑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 
在传说时代和在梭伦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希腊部落动乱不安，人民 
不可避免地迁徙流动，许多人从这一个民族转到另一个民族里，从 
而丧失了与原氏族的关系，却未能与另一个氏族发生关系。由于 
个人的遭际、勇于经商的精神以及战爭所造成的危难等因素，上述 
现象不时地发生，以致到后来在每一个部落里都有相当多的人以 
及他们的后裔不属于任何氏族的现象。如前所述，所有这样的人 
都不属于政府管辖范围之內，因为不通过氏族和部落就不可能同 
政府发生联系。格罗特先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他指出，“不论在 
任何时代，胞族和氏族大槪从来不曾包括境內的全部人口——到 
克莱斯瑟尼斯以前的时代，以及在他以后的时代，这些不包括在胞 
族和氏族內的人口趋向于愈来愈多。”⑤早在李库尔古斯的时代， 

即有相当多的侨民从地中海诸岛以及从地中海东岸的爱奧尼亚诸 
城市迁入希腊，这就增加了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人口。如果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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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迁来的话，那就带来了不完整的新 氏族； 但是，他们仍然是异 
邦人，除非这个新氏族被吸收进一个部落9这种情况也许发生得 
不少，这可能有助于我们解释希腊氏族数目为什么异常之多。氏 
族和胞族本都是不容外人滲入的团体，旣以收养的方式将这些异 
邦人吸收入本地的氏族之內，那么它们就不是货眞价实的氏族和 
23 0胞族了。著名的人物可能被某些氏族收养，或将他们的氏族吸收 
入某些部落；但贫苦阶级将得不到这两种特权中的任何一种。我 
们可以肯定，上溯到瑟秀斯时代，尤其是在梭伦时代，除开奴隶不 
算，无所隶属的这一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了。他们旣不属于任何 
氏族或胞族，也就沒有任何直接的宗教特权，因为这是氏族和胞族 
所固有的和垄断的特权。在这个阶级的身上不难看出一种危及社 
会安全的不满情绪正在溢长。 

为了想通过阶级授予这些人以公民身分，瑟秀斯和梭伦的计 
划都曾作过不彻底的规定；但因氏族和胞族依然存在，它们又被 
排斥在氏族和胞族之外，所以这种补救方式仍是不完善的。格罗 
特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对于古老的氏族和胞族，梭伦将它们放在 
什么政治地位上，要弄淸楚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四个部落都由氏 
族和胞族组成，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某个氏族和某个胞族的成员， 
即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部落。现在，筹商公务的新元老院包括四 
百名成员——每个部落出一 百名： 不隶属于任何氏族和胞族的人 
因而就不可能进入元老院。按照古老的成规，九名执政官被选举 
的条件也与此相同——阿里奥帕古斯院自不在话下。所以，一个 
不属于这几个部落的雅典人所能参加的就只有人民大 会了： 不过， 
他还是一个公民，因此他有投票选举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之权，幷 
能参加对他们的职责所进行的年度评定，此外，他还有权亲自要求 
执政宫为他平理冤屈——而侨民则必须通过一个公民居中作保 
(称为护理人）才能提出这种要求。因此，凡是不属于这四个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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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论其财产可能属于哪一个级別，他们在政治特权方面似乎是 
与梭伦所定的戶籍中最贫穷的第四级相等的。前面已经说过，不 
属于任何氏族和胞族的雅典人，其数目甚至在梭伦以前大槪就已 
经相当 多了： 这个数目越来越多，因为氏族和胞族这种团体是 
关门而不接纳別人，而新的立法者却倾向于欢迎希腊其他地区的 
勤劳移民来到雅典 © 罗马之所以产生了平民，其原因与此正复 
相似。他们也是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人，所以不成为“罗马民族”的 
组成部分。我们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氏族组织不再能适应社会 
需要的一个原因。到了梭伦时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氏族组 
织的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社会事务日新月异，与氏族起源时候的 
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一个民族发展到这种地步，若以氏族组织 23 1 
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就嫌其太狭隘了。 

同时,要使一个氏族、一个胞族、一个部落的成员继续聚居在 
一个地域之內，也越来越困难了。划分地域，使之成为政府体系 
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必要的。在很早的时候，氏族有其共有的土 
地，胞族有为宗教用途而共有的若干土地，而部落大槪也有另外某 
种共有的土地。人们在定居于乡村或域市里的时候，是按氏族、胞 
族、部落而分地区聚居的，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组织造成的结果。 
每一个氏族大体上自成一区——不是包括所有的成员，因为每一 
个家族中都有两个氏族中的人，不过，使该氏族蕃衍的那个团体是 
聚集在一起的。属于同一胞族的各氏族自然力求居地互相毗连， 
至少求其相距不远；属于同一部落的各胞族也是这样。但到了梭 
伦时代，土地和住宅都已成为个人私有，所有者有权将土地转让给 
氏族以外的人，不过对住宅还不能如此。由于个人与土地的关系 
时常改变，由于氏族成员在氏族以外的地区添置产业，这样一来， 

要使一个氏族的人继续聚居在一起当然越来越不可能了。他们 
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不仅在地域方面不稳定，而且在人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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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稳定了。如果顺着他们情况中的这种现象再继续观察下去， 
那就必然会找到旧的政治方式失效的理由之一。乡区由于有其固 
定的财产和暂时的居民，正具有氏族此刻所缺少的稳定因素。社 
会已经从它原先极端简单的状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时候同刚 
刚建立氏族组织来实行治理的状况已大不相同了 3 从雅典部落定 
居于阿提卡时起到梭伦时代为止，氏族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而不 
致消灭，不是依靠別的，而是依靠混乱的局势和各部落间不停的战 
爭。当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內以后，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氏 
族制带来了最后的考验，其结果证明它沒有能力来治理一个此刻 
已在迅速接近文明的民族。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要取代氏族 
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建立一个政治社会，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很艰巨的，雅典人的经 
验在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到梭论时代，雅典已经出了有能力 
的人物；各行手艺已经到达了很髙的水平;海上贸易已经成为国计 
民生利害攸关的事业；农业和工业都很 先进； 用文字写成的诗篇已 
经开始出现了。他们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而且已经进 
232入文明有两个世纪了•，但是他们的政府组织仍然是氏族组织，仍然 
是通行于野蛮阶段晚期的那种类型的组织。梭伦所创的新制度已 
经给雅典公民带来了一个强烈的刺激 •，然 而，此后又度过了将近一 
百年之久，经历了多次的纷扰，才在他们的头脑中充分地发展起国 
家观念。最后终于从舰区制产生出以乡区作为政治制度基本单元 
的设想 •，但 这却需要一个天分极高、号召力很大的人物来充分掌握 
这个设想，而使它体现于组织之中。这样的人物最后出现了，他就 
是克莱斯瑟尼斯(公元前509年），我们应当把他视为雅典第一位 
立法者——人类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的创建人，近代文明民族就 
是按这个方式组织起来的。 

克莱斯瑟尼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为雅典政治制度所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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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基础一直维持到雅典国家终止其独立存在之日。他把阿提卡 
划分为一百个乡区，每一个乡区都以界碑划定范围，各取一个专 
名。 每一个公民必须注籍，幷且必须登记他在其所居住之乡区中 
的财产。这份登记表就是他的公民特权的凭证和依据。乡区代替 
了舰区。各乡区的居民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享有地方自 
治权，有如现代美国的市镇。这是这个制度中重要的、显著的特 
色。同时它也反映出这个制度的民主性质。政府掌握在基层地区 
组织的人民手中。乡人选举一位乡长 (3 川乡长负责保管 
民众的籍册；他还有权召集乡人来选举行政官吏和法官，改订公民 
籍册，登记每年中开始到达成年的公民。乡人选举一位司库，幷规 
定税额和征税办法，规定本乡区为国家所应分担的兵役名额。他 
们还选举三十名审判员来审讯本乡区內部所发生的一切诉讼案 
件，在一个乡区之內，全部案件的总数已下降到一定数量限度以 
下。这些地方自治权是民主制度的根本，除了这些权力以外，每一 
个乡区都各有其神庙和宗教信仰，各有其祭司，祭司也聋由乡人选 
举的。一些细微末节可以略去不谈，我们见到了一个很有教育意 
义的重要事实，那就是 乡区： 自初建之日起即掌握地方自治的一切 
权力，其规模之完备与宏大甚至超过了一个美国的市镇。其宗教 
之自由也是値得注意的，这种自由适得其所地置于人民支配之下。 
凡是注了籍的公民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权利和特权是平等的，只有 233 
出任高级官吏的资格不平等。上述的乡区，就是雅典政治社会的 
新组织单元，同时也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典范，是智慧和知识的奇 
迹。雅典人以一个民主组织作为出发点，把政府置于该组织的公 
民掌握之下，任何一个民族如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必须从 
这样的出发点开始。 

地区组织体系的第二层由十个乡区组成，这十个乡区联在一 
起，形成一个更大的地区。这个更大的地区叫做乡部（?>从叩 


269 



ro7n K op ), 其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保存旧氏族制度的部分名称。⑦ 
每一个乡部都以一位阿提卡的英雄命名，它相当子近代的县。每 
一个乡部所包括的乡区通常是毗连的，如果要说这些乡部完全等 
同于近代的县，那么就必须在这一点上毫无例外；不过，在少数例 
子中，十个乡区也有一两个幷不毗连而分隔在另一处，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大槪是由于原先有血绿关系的某部落被划分在不同地域 
內，而他们希望把他们的乡区组合到他们近亲所在的乡部中去。每 
一个乡部的居民也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享有某些地方自治权。他们 
选出一位部帅 OAfWpO 来指挥骑兵；选出一位队帅 ( ra ^ tacp ^ o ?) 
来指挥步兵；选出一位将军 OT P a 7^ 70 0 来统辖这两种 部队； 同 
时，因为每一个乡部需要提供五艘三楼舰，所以他们可能还选出若 
干名三楼舰长 ( T / uT ^ apps ) 来指挥这些兵舰。克莱斯瑟尼斯将元 
老院的名额增至五百人，每一乡部分配五十个名额，由其居民选 
举。乡部这个更髙一层的政治团体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职能， 
不过沒有得到全面的说明而已。 

地区组织体系的第三层，也就是最髙一层，即雅典联邦，或称 
之为雅典国家，它由十个乡部组成。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 
包括了雅典全体公民。代表这个国家的有一个元老院、一个公民 
大会、一个阿里奧帕古斯院、若干名执政官、法官以及一个由选举 
产生的陆海军司令官团体。 

雅典人就这样创立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的政 
治方式。他们以地域结合的体系代替了由人身结合的迭进体系。 

234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它奠基于必须永久固定的地域，奠基于多少有 
些地域化的财产；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和它的公民打交道，这些公 
民现在已经定居在乡区中了。一个人悪成为国家的公民，首先必 
须成为一个乡区的公民。人们都在其所属的乡区中投票、纳税，幷 
且从这里被征去服兵役。同样，人们都从其所属的乡部这个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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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单位被选进元老院，被选去指挥一支陆军或海军。个人同 
氏族或胞族的关系不再支配他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尽的责任了。这 
两种制度的对比非常鲜明，正如它们显然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一样。 
人民现在已经完全在地域范围內联合成为政治团体了。 

各级地区姐织已成为近代文明诸国政治方式的一个部分。例 
如，在我国即为市 ( township )、 县 ( county )、 州 ( state )、 合众国；每一 

层组织的居民都是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享有地方自治权。每一层组 
织都有着充分的活力，幷在它所统驭的一定范围內发挥其职能。法 
兰西也有一套与此相似的体系，那就是市府 ( commune )、 郡 ( amm - 
dissement ), 州 （ department )、 帝国（现在是共和国）。在大不列颠， 
这套体系是区 （ parish )、 郡 （ shire )、 王国、三联合王国。萨克逊时代 
的邑 ( hundred ) 似乎相当于市；⑧但除了邑府 (hundred court ) 以 
外，其余的地方自治权已经被阉割了。上述各种地区內的居民都是 
组成政治团体的；但处于最高一层地区组织下的政治团体,其权力 
非常有限。实际上，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倾向已经使所有的下 
层组织统统萎缩了。 

由于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势力已被剝 
夺，因为现在已 经把它 们的权力移交给乡区、乡部和国家了，乡区、 

乡部和国家从此成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根源。氏族、胞族和部落虽 
经此摧折，却幷未解体，它们仍保留作为一种血统世系关系、作为 
宗教生活的源泉，残存了数百年之久。在德摩斯瑟尼斯的某些演 
说词中，凡涉及个人权利或财产权利、世系或墓葬权之处，都提到 
氏族和胞族，好象这些组织当时仍然存在似的。⑨这些组织同宗教 
仪式的关系、同某些刑事诉讼的关系、同某些社会习俗的关系，凡 
属这些方面，新制度均予以保留，未加触动，所以使氏族等组织沒 
有全部解体。但是，瑟秀斯所制定的阶级以及后来梭伦所设立的 235 
阶级，自从克莱斯瑟尼斯以后就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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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通常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创始人，而某些著作家则将 
一部分功绩分给克莱斯瑟尼斯和瑟秀斯。我们认为，应当把瑟秀 
斯、梭伦和克莱斯瑟尼斯看作同雅典人民三大运动有关的标志人 
物，而且，他们的活动也不是为了建立民主政治而是为了将政治 
方式从氏族组织改变为政治组织，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要比 
这三位人物更为 古老： 这样的看法会更近乎实况一些。他们都沒 
有想改变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的现存的民主原则。这三个人各在 
其当时对于形成国家的伟大运动作出了贡献，要形成国家就需要 
以一个政治社会来代替氏族社会。创立乡区，幷将乡区的居民组 
成一个政治团体，这是问题的主要特点。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 
桩简单的 事情； 但是，当村社观念还沒有找到实现的方法时，这件 
事却竭尽了雅典人的才智。这是克莱斯瑟尼斯天才的发挥；这是 
一个伟大心灵的伟大成就。他们在新建的政治社会中实现了完全 
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每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早已存在，却需 
要对政治方式加以改革，才能使它得到更广阔的园地和更充分的 
表现。格罗特先生这位大史学家对于希腊制度的槪念非常肯定、 
非常明确，他认定希腊部落的早期政 府基本上是君主制，⑪ 据我看 
来，我们正好在这一点上受到他的错误假设的迷惑。如果他的假 
设成立，那就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革命才能解释雅典民主政治的 
出现，雅典人就是在这种民主政治下才取得智力方面的伟大成就 
的。然而，幷沒有发生这样的革命，幷沒有对制度实行急进的改 
革，其理由就 在于： 他们的制度原来一 直基本 上是民 主制。 固然， 
幷非沒有发生过僭主活动，幷继之以恢复旧秩序的论战;但他们从 
来沒有丧失过他们的自由，或者说，沒有丧失过他们历代相承的自 
由观念和自治权观念。 

我们暂时再回过来谈一下巴赛勒斯，这个职位很容易使任职 
236者在公务中比其他人更为突出。他是依靠神权而被推为一种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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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首脑的，但因为他是历史学家首先注目的人物，所以历 
史学家就使他变形成为国王了。我们把巴赛勒斯看作军事民主制 
的一位将军，就能理解他的地位，而不至于歪曲当时制度的本来面 
目。设置这个职位幷未改变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原则，氏族、胞族 
和部落的组织基本上是民主的，幷且必然会在氏族制度上打下这 
种民主性质的烙印。民众不断采取行动来反抗对个人权利的侵 
犯，这种事件为例不鲜。巴赛勒斯属于传说时代，当时政府的权力 
幷不十分明确;但处于该制度的中心者则有酋长会议，而氏族、胞 
族和部落也正处于鼎盛时期。上述种种已足以确定当时政府的性 
质了。⑫ 

克莱斯瑟尼斯所改组的政府同梭伦时代以前的政府形成鲜明 
的对比。但是，只要人民随着他们的观念向合乎逻辑的结果发展， 
这个转变就不仅很顺乎自然，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方式 
的改变，，旣不是原则的改变，甚至也不是机构的改变。曾长会议以 
元老院的形式保留下来了，阿哥腊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了； 
三位最高执政官仍同过去一样分別为国家事务、宗教和司法三个 
部门的长官，至于那六位次级执政官，则同法院以及同现在每年 
为司法事务而改选一届的庞大的审判员团体一道执行司法上的职 
务。在这个制度下沒有最高行政长官，这是它的突出的特征之一。 
最近似于最高行政长官的是元老院的主席，主席的人选由抽签决 
定，任期只有一天，一年之中不得再任。他在这一天任期中主持人 
民大会，幷掌管卫城和府库的钥匙。在新政府下，人民大会掌握实 
权，决定雅典的命运。给国家带来安定与秩序的新因素是享有完全 
自治权的乡区和地方自治政府。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百个乡 
区将决定雅典共和国的总体活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 
是怎样的。如前面所指出的，人民如果要学会自治之术，要维护平 
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与特权，那就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他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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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把不是国家所必需的一切社会权力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保 
证实行有效的一般行政管理，幷且对行政管理本身也掌握控制权。 

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幷著。由于民主制度 
237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 
族中最卓越的地位。 

随着克莱斯瑟尼斯之建立政治社会，氏族组织象是野蛮社会 
所留下的一片残襟被抛弃在一边了。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氏族制度 
下度过了不知其数的岁月，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已踏上了走向文明 
的征途，幷创造了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內。氏族组织的历 
史将保存下来作为在此以前的时代的永久纪念碑，它确实是人类 
最突出、最广泛的一段经验。我们必须永远把它列为人类最卓越 
的组织之一。 

我们在这段简单而不充分的评述中仅限于讨论雅典历史上一 
些事件的主要过程。我们会看出，希腊其他部落的实况基本上与 
雅典诸部落的实况相同，不过沒有显示出象雅典这么广阔宏伟的 
规模而已。由此自然会使我们所提出的一项主要命题更为明豁， 
这项命题 就是： 在人类所有的部落中，政治观念都是经历顺序相承 
的发展阶段而成长起来的。 


本章洼释 

① 修昔底德书， 1. 2. 2—13。 

② 修昔底德书， 2. 15。普卢塔克所述，大致与此相同，他说:“瑟秀斯……使阿提 
卡的全部居民定居于一个城市中。在此以前，这些人分散在各处，如遇全体公益事业有 
所需要，要把他们召集起来是很困难的。他现在使这些人成为一个城市里的一个民族 
了。……他把各个市镇的市府大厅、会议堂和判事都废除了，在今天的首府所在地建 
筑了全体公共的市府大厅和会议堂，于是把这个城市取名为雅典。’’见普卢塔克，《瑟秀 
斯传》，24。 

③ “从公元前683年直到自由民主政治结束之日止，九名执政官的名额始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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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其中三名有特殊的头衔-为命年执政官，他在职的一年即以他的名字为标志， 

通常单称‘执政宵’就专指他而言 （ 一为执政巴赛勒斯（国王），通常即称为巴赛勒斯； 
还有一个为波勒玛赫。其余六名则统称之为瑟斯摩瑟台。……命年执 政岱判 决有关 
家族、氏族和胞族关系的一切 纠纷： 他是孤儿寡妇的法律保护人。执政巴赛勒斯（或执 
政王）有权处理涉及违反宗教感情和涉及谋杀的案件。波勒玛赫（就克莱斯瑟尼斯时 
代以前而言）是军事首领和判决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纠纷的法官。”——乔治•格罗 
特，《希腊史 》 ，第3版，共十二卷（伦敦，1851年），第3卷，第 99—100 页。 

④ 奥古斯都 • 贝克赫雅典人的国民经济》，安 东尼* 兰姆英译（波士顿，1857 
年），第353页。 

⑤ 格罗特，《希腊史》，第3卷，第90页。 

⑥ 格罗特，同上书，第3卷，第 178— 179页。 

⑦ 拉丁文中“部落” ( tribus ) —词的原意为“第三部分”，用以指当人民组成三个 
部落时的第三部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拉丁部落成为地区组织，而不再是血缘组织， 
正如雅典的乡部一样，此后，部落一词便丧失其序数的涵义而变成了地区名词，亦如克 
莱斯瑟尼斯的 phylon 。 〔译者注：即希腊文中之“部落” < pvl ^ v 的拉丁拼法。〕——请 
看特阿多_蒙森之《罗马史》，威廉 • 狄克孙英译，共四卷(纽约，1870年），第1卷，第 
71页。 

⑧ 亨利_亚当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法庭》，载《盎格鲁萨克逊法律论文集》(波 
士顿，1876年），第20,23页。 

⑨ 特别请看驳欧布利德斯的演说词和驳马尔卡图斯的演说词。 

⑩ 査理* 弗烈德里克 • 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牛津，1836年），第5卷， 
第96节。 

⑪“原始的希腊政府本质上是君主制的，它奠基于个人情感和神权之上。”一 
格罗特，《希腊史》，第2卷，第94页。 

⑬斯巴达进入文明阶段以后仍保留巴赛勒斯的职位。它是一个由两人同任的 
将军职，由某家族世袭其职。政府权力由格鲁西亚（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五位长官 
和两位司令官平等分掌。长官每年改选一次，其权力相当于罗马的保民官。斯巴达有 
国王之说有待斟酌，巴赛勒斯指挥军队，并以大祭司的身分向诸神供奉牺牲^ 


275 







结一杳 

弟^ 早 

罗马人的氏族 

意 大利诸 部落是按氏族组织的—— 罗马城的建立 238 

——部落按军事民主制组织起来——罗马人 的氏族 一 
西塞罗对氏族成员一词所下的定义-一斐 斯土斯所下的 
定 义——瓦 罗所下的定义 一一世系由男性下传——氏族 

內互 不通婚 - 氏族成员的 权利、特权和义务 -古代 

拉丁社会的呙主政体^一小氏族的人数 

拉丁人及其同种萨贝利人、鄂斯坎人、翁布里人大槪是作为一 
支人进入意大利半岛的，当时他们已饲养家畜，还可能种植谷类和 
其他作物。①他们至少早就发展到中级野蛮社会了；当他们开始登 
上历史舞台时，则已进入高级野蛮社会，接近文明之域了。 239 

拉丁诸部落传说时代的历史，涉及罗木卢斯以前者，比之希腊 
人更为残缺贫乏，因为希腊人在这一方面的文学创作产生得比较 
早，文学爱好比较强，所以能把他们的历史传说保留下一大部分。 
关于拉丁部落祖先的经历，传说仅始于他们在阿耳班丘陵以及在 
罗马城址以东的亚平宁山脉中的生活，在此以前毫无所闻。这些部 
落在生活技术方面已十分发达，因此他们占据意大利必然已有很 
长的时间，才会把他们在发祥地时的情况全忘光了。到了罗木卢 
斯时代^他们已经由于分化而形成了三十个独立的部落，但为了 
共冏防御仍结成一个不紧密的联盟。它们所占的领土也彼此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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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贝利人、鄂斯坎人和翁布里人的一般状况与此相同；他们各自所 
包括的部落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与拉丁诸部落相同；而他们的领土 
界限，可想而知，是以方言为标准的。连他们北面的邻居埃特鲁里 
亚人包括在內，他们都一样地按氏族组织着，其制度与希腊部落 
相似。当他们从原先幽暗的幕布中初露头角的时候，当历史的光 
明 P 屏射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一般情况即如上述。 

关于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左右）以前的一大段经历的细 
节，罗马史虽然有所涉及，但却微乎其微。在那时候，意大利部落 
的数目已经很多，人口也很 繁盛; 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眞正的 
务农者，他们有成群的牲畜，他们的生活技术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他们也已经发展到专偶制家族的阶段。所有这些都表现在他们刚 
刚为我们所知的那个时代的状况中；但他们如何从一个低级状态 
进至高级状态，其详细情况多半已无从知晓了。他们在政治观念 
的发展方面是落后的；因为他们前进的最远限度还只是部落联盟。 
三十个部落虽然已结成联盟，其性质不过是一种攻守同盟，其紧 
密或亲近的程度都还不足以倾向于形成一个民族。 

埃特鲁里亚人部落是结成联盟的；萨贝利人、鄂斯坎人和翁布 
里人部落大槪也是如此。而拉丁人部落则有许多筑着城郭的市镇 
和乡间的坞壁，他们为了经营农业和牧放牲畜，分散居住在乡村各 
科0处。在归功于罗木卢斯的伟大运动（它导致了罗马城的建立）发生 
以前，集中和联合沒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这些联合得不紧密 
的拉丁部落为罗马这座新城市吸收力量时提供了主要的材料。从 
阿耳巴的會长们占最高统治地位时起，到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 
之时止，关于这段时期诸部落的记载大部分都是用神话和传说构 
成的；但是，在流传到有史时期的一些制度和社会风俗中保留下某 
些事实，这些事实显然有助于说明他们早先的状况。它们甚至比 
叙述具体事件的历史梗槪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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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部落开始进入 ff 史时期的各种制度中，罗木卢斯及其 
后继者借以奠定罗马权力的组织就是氏族、库里亚和部落。新政 
府幷非在一切方面都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它借立法措施对原 
有体系的上层组织进行了变革。但是，构成组织基础的氏族却是 
自然产生的，这些氏族大体上或具有共同血统，或具有亲戚关系。 
这就是说，拉丁诸氏族具有共同血统；而萨宾人等其他氏族，除埃 
特鲁里亚人以外，都有亲戚关系。到了罗木卢斯的第四代继承人 
塔尔昆纽斯 • 普利斯库斯的时代，曾将这种组织按数目比例分成 
级別，即 ：以十 个氏族为一个库里亚，十个库里亚为一个部落，而将 
罗马人总共分为三个部落；共计凡三百个氏族，结合成一个氏族 
社会 o 

罗木卢斯有明察之慧，他看出：一个包括若干氏族的部落眹 
盟，居地分散，无一致的目的，其力量仅足以维持独立生存而已。分 
裂的倾向抵消了联合因素的好处。因此，罗木卢斯及其同时代的 
明智之士便提出了集中与合幷运动作为补救之策。就那个时代而 
言，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运动；而从罗木卢斯时代进步到塞尔维乌 
斯 • 土利乌斯建立政治社会时止，在这段过程中，这一个运动的意 
义尤其重大。他们步雅典部落之后尘，向一个城市集中，经五代人 
的努力，终于在政治方式上进行了与雅典人相似的一次彻底的改 
革，将氏族组织改变为政治组织。 

只要请读者回想下面这些普通史实就 够了： 罗木卢斯在帕拉 
丁山上及其周围联合了一百个拉丁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即腊姆尼 
部；凑巧在情势有利的配合下，这个新团体中又增加了一大批萨宾 
人，后来萨宾人的氏族也增至一百之数，于是就组成了第二个部 
落，即梯铁部；到了塔尔昆纽斯 • 普利斯庳斯时代，又组成了第三 
个部落，即卢策瑞部，这个部落也由一百个氏族组成，均来自四邻 
部落，包括埃特鲁里亚人在內 9 三百个氏族，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241 


279 



內，就这样聚集于罗马而完全组织起来了，领导这个组织的是这时 
候称为罗马元老院的會长会议、当时称为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 
以及一位军事指挥官勒 克斯； 他们组织起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 
意大利称雄称霸。 

在罗木卢斯所创立的体制下，以及在后来塞尔维乌斯 • 土利 
乌斯的立法下，罗马政府基本上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因为军事精 
神在政府中凌驾一切。我们在说明这一点的时候可以指出，这时 
在社会制度的中心已经有了一个与军事民主制相对抗的新因素， 
那就是罗马元老院，它把贵族头衔授给了它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子 
孙。于是一下子就创造出一个特权阶级，这个阶级首先侵犯了氏 
族制度，然后又俊犯了政治制度，最后摧毁了由氏族组织承袭下来 
的民主原则。使罗马人民的制度和他们的命运发生转变的就是罗 
马元老院及其所创造的贵族 阶级； 按照他们所承袭的原则自然而 
然地合乎逻辑地发展，其历程本来应与雅典人相似，但元老院和贵 
族阶级却改变了这个发展道路。 

从这个新组织的主要特征来看，它是达到军事目标的一个智 
慧的结晶。它使罗马人很快地就完全超越于意大利其他部落之上， 
终于成为整个半岛的霸主。 

关于拉丁及意大利其他部落之组成氏族的情况，尼布尔、赫尔 
曼、蒙森、朗恩等人已经硏究过了；但这些人的叙述对意大利氏族 
的结构和原则还缺乏一个淸晰完整的说明。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 
于该问题的若干情节晦暗不明，以及拉丁著述家未作详细的记载。 
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学者中有些人对家族与氏 
族的关系产生 i 吳解所致。他们以为氏族是由各家族组成的，其实氏 
族只是由各家族的一部分成员组 成的； 因此，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 
是氏族而非家族。要把硏究工作从他们所停留的水平往前大大推 
进，这也许是很困难的；但是，从氏族的原始结构所得到的知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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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阐明至今尙未明了的某些氏族特征。 

关于意大利部落中氏族组织之普遍流行，尼布尔指出 如下： 

“现在如果还有谁坚持认为从雅典人的氏族 ( gemotes ) 同罗马人的 
氏族 （ gentiles ) 二者的性质之间得不出任何结论的话，那他就必须 
说淸楚整个古代世界普遍流行的一种制度为什么在意大利和在希 242 
腊两地产生完全不同的性质。……每一个公民团体都是按氏族划 
分的；雅典人如此，哲菲瑞安人和萨拉米尼安人也 如此； 罗马人如 
此，图斯库兰人也如此。”⑧ 

我们除了知道罗马人具有氏族组织以外，还希望知道这个组 
织的性质，希望知道该组织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具有 
的权利、特权和义务，以及各氏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硏究了上 
述问题以后，关于氏族同库里亚、同部落的关系，关于它们之终于 
组成民族等问题，则留待下章再讨论。 

我们从有关上述问题的各种史料中汇集了可能得到的情况之 
后，就会发现这些情况在许多方面是不完备的，因而对氏族的某些 
属性和功能，仍只有付诸推测。当罗马人尙未正式着手著述历史 
以前，氏族的权力已被取消而转给新的政治团体了。所以，罗马对 
于这一个实质上已被抛弃的制度的特征，幷无予以保存的实际需 
要。于公元2世纪初期写下 《 法学阶梯》的盖乌斯曾顺便提到：全 
部“氏族法”业已废止不用，茲不赘述。④但是，在罗马域初建之时 
以及其后若干世纪中，氏族组织仍是生机蓬勃的。 

在讨论氏族的特征以前，我们必须先谈谈罗马人对“氏族”和 
“氏族成员”所下的定义，以及他们所承袭的是哪一种世系。在西 
塞罗的 <立论术书中给氏族成员所下的定义 如下： 凡属姓氏相 
同之人则称之为本氏族成员。这还不够。他们的父母必须是自由 
人。甚至这也不够。在他们的祖先当中不得有任何人曾为奴隶。还 
需要补充一点。他们必须从未受过褫权的处分。这样大槪可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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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我不知道太祝斯凯沃拉对这个定义还能补充什么。⑤斐斯 
土斯所下的定义是 这样： “本氏族成员者，指出生于同一族系幷具 
243 有共同姓氏的人。”⑧瓦罗也下过 定义： 从一个名叫艾米留斯的人 
蕃衍出一些以艾米留斯为姓氏的人，也就蕃衍出该姓氏的氏族成 
员；于是便由艾米留斯这个姓氏产生了属于该氏族的种种名称。⑦ 

西塞罗幷未打算为氏族下一定义，但却提供了若干判断的标 
准，我们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证明氏族关系所具有的权利，或者说， 
可以看出怎样就丧失了这种权利。上面所引的各种定义，沒有一 
条表明了氏族的结构 •，那 就是说，沒有表明一个假定的氏族始祖的 
子孙究竟是全体还是只有一半有资格使用这个氏族的姓氏；如果 
只有一半，是哪一半。假如世系由男性下传，则氏族只会包括那些 
完全由男系一豚相承下来的人•，假如世系由女性下传，则氏族只会 
包括那些完全由女系一豚相承下来的人。假如不限于男系或女系， 
那么就会把全体子孙都包括在氏族之內了。上面所引的那些定 
义，必然认定世系由男性下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旁的 
材料来看，似乎只有能从某氏族男性成员方面溯其世系的人才属 
于该氏族。罗马人的族谱为此提供了证据。西塞罗遗漏了一个重 
要事实，那 就是： 只有能在氏族內完全由男性世系追溯至一个公认 
的祖先的人才得称为本氏族成员。斐斯土斯和瓦罗部分地谈到了 
这一点。瓦罗指出，从一个名叫艾米留斯的人蕃衍出一些以艾米 
留斯为姓氏的人，也就蕃衍出该姓氏的氏族 成员； 其每一个氏族成 
员必须是由具有该姓氏的男子所生的。不过西塞罗的定义也表明 
了氏族成员必须具有氏族的姓氏。 

在罗马保民官卡努莱攸斯（公元前445年)提议废除禁止贵族 
与平民通婚的现行法律的演说词中，有一段暗示出世系是由男性 
下传的。他说，假如一个贵族男子要同一个平民女子结婚，或者一 
个平民男子要同一个贵族女子结婚，这样的事有什么关系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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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后果会使权利发生什么变化呢？子女反正一定是跟从父 
亲的 （nempe patrem sequuntur liberi .) 。⑧ 

我们举一个姓氏下传的实例即可彻底证明世系是由男性下传 
的。卡攸斯•尤留斯•凯撒的姊妹尤利娅同马尔库斯 • 阿提攸 
斯 • 巴耳布斯结了婚。她的名字表明她是属于尤留斯氏族的。⑨其 
女儿阿提雅按照习惯使用她父亲的姓氏而属于阿提攸斯氏族。阿 2 44 
提雅同卡攸斯 • 屋大维结了婚，成为第一代罗马皇帝卡攸斯•屋 
大维的母亲。其子按照通例使用他父亲的姓氏而属于屋大维氏 
族。⑩他当了皇帝以后再加上凯撒 • 奥古斯都等称号。 

从奥古斯都上溯至罗木卢斯，以及在罗木卢斯以前的一段不 
淸楚的时代中，罗马人的氏族都是按男性下传世系的。除了能在 
氏族中完全由男性世系追溯至某个公认的祖先的人以外，其他任 
何人都不是本氏族成员。但是，要所有的人都能追溯其世系上达 
某个共同的祖先，这沒有必要，因为这是不可 能的； 要追溯到氏族 
因之得名的那位鼻祖，那就更不必要了。 

象上面所举的实例，我们还可以添举一 大堆； 値得提醒 的是： 
在该实例中，每一个人都同本氏族以外的人结婚。这无疑是遵守 
习惯法的通例。 

罗马氏族的特征表现在下面这些权利、特权和义务 之中： 

(一） 本氏族人有相互继承死者遗产之权。 

(二） 有一处公共墓地。 

(三） 有公共宗教仪式，氏祀。 ^ 

(四） 遵守氏族內互不通婚的义务 a 

(五） 土地公有。 

(六） 有相互援助、保卫及代偿损害的义务。 

(七） 有使用本氏族姓氏之权。 

(八） 有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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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九〕有选举及罢免氏族會长 之权； 此条存疑。 

现按上列次序对这些特征逐一予以讨论。 

(一） 氏族成员有相互继承死者遗产之权 当十 二铜表 法公布 
之时（公元前4 5 〗年），即已用较进步的法律条文代替了古老的法 
规，据我们推理，那古老的法规一定是将遗产继承权摊派给本氏族 
成员的。现按十二铜表法，一个未立遗嘱的死者，其遗产首先要由 
他的直接继承人 （sui heredes ) 继承； 也就是说，要由他的子女继 
245 承；若无子女，则由他的男性直系后裔继承。⑪在世的子女平均分 
配遗产，已故儿子的子女则平均分配其亡父应得的一份。要注意 
的是，遗产继承权仍保留在本氏族內；一个未立遗嘱的死者，其女 
性后裔所生之子女因属于另一氏族，故不得有继承遗产之权。其 
次，倘若死者沒有直接继承人，则据同一法律，其遗产将由同宗亲 
族继承。⑬凡是能与此未立遗嘱之死者各由男性世系追溯至一共 
同祖先的那些人，都算同宗亲族。由于他们有着这样的世系，所以 
他们无论男女都用同一姓氏，而且同死者的关系比其他氏族成员 
要 更亲密一等。 最亲的同宗亲族有优 先权； 第一就是死者的兄弟 
和未婚姊妹；第二是死者的叔伯和未婚 之姑； 如此依次类推直到所 
有的同宗亲族算尽为止。再其次，倘若这位未立遗嘱的死者沒有 
任何同宗亲族，那么，根据同一法律，其遗产将由本氏族成员继 
承。@骤然看来，这似乎很 奇怪； 因为这位死者的姊妹所生之子女 
无权继承其遗产，反而把遗产给予本氏族的亲族，他们与死者的亲 
属关系实在太疏远，根本无法追溯，仅只由于同姓氏而保存一种出 
自同源的关系而已。然而，这种规定却有着明显的理由。这位死 
者的姊妹所生之子女是属于另一氏族的，其血缘关系虽至为亲近， 
但氏族权利压倒了这种血绿关系，因为财产必须保留在本氏族內 
的原则不能 动搖。 根据十二铜表法可以很淸楚地推断，当初遗产 
继承权的顺序是与上述顺序相反的，三类继承人代表三种依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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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继承规则 •，即： 第一是本氏族成员•，第二是同宗亲族，当世系转 
由男性下传以后， 其 中包括死者的子女；第三是死者的子女，其余 
的同宗亲族排除在外。 

一个女子若结婚了，便遭受掼失；这种损失，术语上谓之丧失 
特权，或称为褫权 (deminutio capitis )； 她由于结婚而丧失了她在 
同宗亲族方面的权利。这也有明显的理由。假如她在结婚以后仍 
能以同宗亲族的身分继承遗产，那么，她从本氏族所继承的这份财 
产就会转移到她丈夫的氏族里去了。所以，一个未婚的姊妹可以 
继承财产，而一个已婚的姊妹不可以继承。 

根据我们对于原始的氏族原则的知识，可以上窥拉丁氏族尙 
处于女性下传世系、其财产尙微不足道而由本氏族成员分得的那 
个时代；这不一定在拉丁氏族出现以后，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当上 
溯至他们占领意大利以前。在某些历史事例中见到财产还归本氏 
族成员的情况，这种情况部分地说明了罗马氏族由原始状态进入 
有史时期的状态。⑭ 

尼布尔 指出： “氏族成员对于本氏族中旣无亲族又未立遗嘱而 
死去的成员的遗产所具有的继承权，是维持得最长久的权利;其长 
久的程度乃至引起了法学家们的注意，甚至到盖乌斯的时代还如 
此。可惜的是，盖乌斯的稿本中有关这一部分的文字已经难以辨 
读了。”⑮ 

(二） 有一处公共墓地 氏族感情到了高级野蛮社会似乎比在 
以前的社会状态下更加强了，这是由于社会组织更为高级、智力与 
心理更为进步所造成的。每一个氏族通常都有一处公共墓地，专 
供本氏族成员埋葬之用。茲略举数例以见罗马人在墓葬方面的风 
俗习惯。 

克劳丢斯氏族的會长阿丕攸斯 • 克劳丢斯在罗木卢斯时代从 
萨宾人的一个市镇瑞吉里迁到了罗马，经过相当的时间，他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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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从而成为贵族。他是率领着克劳丢斯氏族迁 
来的，还带来了一大群靠客，其数额之多以至人们把他之加入罗马 
视为一个重大的事件。隋托尼乌斯说，该氏族从国家方面接受了 
阿尼约河畔的土地以安置他们的靠客，又接受了卡庇托耳山附近 
的一块土地作为他们自己的墓地。⑯这段叙述似乎暗示，在当时人 
247 们的心目中，一块公共墓地是一个氏族所不可少的。克劳丢斯氏 
族抛弃他们同萨宾人的关系而幷入罗马民族，同时就为本氏族接 
受土地和一处墓地，从而与罗马其他各氏族幷列于平等的地位。这 
一事件反映了当时的习俗。 

到了尤留斯•凯撒的时代，氏族的墓地还沒有完全被家族的 
墓地所取代，这可以从昆梯留斯•瓦茄斯的例子看得出来。瓦茄 
斯因在日耳曼尼亚丧师而自杀，他的尸身落到了敌人的手中。据 
帕特尔库卢斯说，野蛮的敌人把瓦茄斯那烧得半焦的尸体砍得粉 
碎；把他的脑袋割下，交给了马罗博社乌斯，马罗博杜乌斯再送到 
凯撒手中，最后以礼葬之于氏族墓地。⑫ 

西塞罗在他讨论法律的论文中谈到了他那个时代有关墓葬的 
习俗，其说如下 ：如今 ，墓地如此神圣，乃至人们如果不守氏族神圣 
的典礼而自行埋葬则被判为非法。在我们祖先的时代， A . 托尔夸 
图斯对于波丕利攸斯氏族的案件就是这样判决的。⑱这段叙述的 
含意表明，以神圣的典礼安葬死者是一项宗教上的职责，幷应尽可 
能地安葬在属于本氏族的土地上。再者，十二铜表法禁止在城市 
內埋葬或焚化尸体，由此看来，在此法公布以前，似乎土葬与火葬 
之风幷行。⑲罗马人的骨灰安置房通常能容纳几百个骨灰瓮，那显 
然是适用于一个氏族。在西塞罗时代，氏族组织已经衰微，但与氏 
族特別有关的某些习俗仍然保存下来，关于公共墓地的习俗即属 
其一。随着家族从古老的氏族中完全独立出来，家族的墓地就开 
始代替了氏族的墓地；然而，有关墓葬的古代氏族制的遗风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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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幷在过去的历史中记忆犹新。 

(三） 有公共宗教仅式，氏祀 罗马人的祀典 （ sacra ) 相当于我 
们的崇神观念，祀典有公的，也有私的。一个氏族所奉的宗教仪式 

称为私祀 （sacra privata) ， 或称为氏祀 （sacra gentilicia )。 这种祀 248 

典由氏族定期举行。⑳由于氏族成员人数减少而使这些祀典所需 
之费用成为沉重负担的例子也偶尔被人们提到。情况的改变，如 
被收养或结婚，可以使人获得或丧失参加这种祀典的权利。@尼布 
尔说•.“罗马氏族成员有公共的宗教仪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 
们在规定的日期、规定的地点供献牺牲。” ㉙ 无论公祀或私祀，均由 
太祝管理，民政当局不得过问 。㉓ 

罗马人的宗教仪式看来最初是与氏族有关，而不是与家族有 
关。在相当的时期逐渐形成，终于建立了一个太祝集团、一个库里 
亚祭司集团、一个卜人集团，以及在这些宗教职司集团主持下的一 
套细密的崇神制度；但这种制度是宽容的、自由的。宗教职司主要 
由选举产生。 ㉔ 每一个家族的家长也就是合家的祭司。 ㉕ 希腊人和 
罗马人的氏族乃是古典世界那一套宏伟的神话所由产生的源泉。 

在罗马的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 
的祀坛。这些氏族各有其专奉的祀典，世代相传，视为职守；例如， 

瑙丘斯氏专祀智慧女神，费边氏专祀大力神，贺拉丘斯氏则主持为 
贺拉丘斯犯杀姊妹之罪而举行赎罪的祭祀。 ㉚ 我已槪括地说明了 
每个氏族各有其专奉之宗教仪式这一点乃是氏族组织属性之一， 
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四） 遵守氏 族内互不通婚的义务 氏族的规章就是具有法律 
效力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有义务不在本氏族內通婚。这项规章 
似乎一直到很晚的时候都不曾成为法律条文•，但是，从许多方面都 
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这是氏族的规章。罗马人的族谱表明他们是 
在氏族以外通婚的，其例证我们已经在前面举过了。如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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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这是以血绿关系为理由的一种原始的规定。一个妇女结婚 
以后便丧失了她在男系亲族方面的权利，这一点毫无例外。其目 
的在于防止财产因婚姻而从这一个氏族转移到另一个氏族，从她 
249 出生的氏族转移到她丈夫的氏族。由于同样的理由，便进而规定 
女系的子女无权继承其舅父或外祖父的遗产。因为女子必须出嫁 
到本氏族以外去，她的子女又必须属于他们的父亲的氏族，而两个 
不同氏族的成员之间不可能有相互继承财产的关系。 

(五）土地公有 土地公有制在野蛮部落中极其普遍，所以，在 
拉丁部落中同样存在这种土地所有制，这是毫不足怪的。似乎从 
很早的时候起，他们的土地就有一部分为个人所瓜分。我们无从 
指出在什么时候还沒有出现这种情况；但如前文屡次提到的，这种 
情况最初大槪是对实际占据的土地获得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远 
溯至低级野蛮社会阶段即为人们所承认的。 

在乡居的拉丁部落中，土地为各个部落所公有，另外有一些土 
地为各氏族所有，还有一些土地则为各家所有。 

到了罗木卢斯时代，在罗马城，将土地分配给个人的现象才开 
始习以为常，此后就十分普遍了。瓦罗和迪约奈修斯都说到罗木 
卢斯曾分配给每一个人以两罗亩的土地（约相当于二又四分之一 
英亩）据说后来努玛和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也进行过类似的 
土地分配工作。这就是绝对私有制的开端，在此以前，想来必然先 
有定居生活，必然先在智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政府不 R 分以 
土地，而且还授以私有权，这与由于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土地私有权 
截然不同。对土地的绝对私有，这种观念是积累经验才得出的，其 
彻底实现则属于文明阶段。不过，这些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都是取 
自罗马民族所公有的那些土地。文明伊始以后，在各个私人所有 
的土地之外，也还有某些土地分別为各氏族、各胞族和各部落所 
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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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指出，罗乌人的领土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划分为若干克兰 

区，其后就此而形成最早的乡区（ tribus rusticae 乂 . 它们的名称 

幷不象后来所增设的那些区域名称一样取自地名，而是毫无例外 
地一律取自克竺的名称 ， ㉘ 每一个氏族分占一个地区，自然就定 
居于此区內。各个氏族分区定居的办法不仅普遍施行于乡间，而 
且也普遍施行于罗马城內，虽然如此，这毕竟是一个进步的行动。 25 <) 
蒙森接着 又说： “正如毎家各有其一份土地一样，整个克兰或者一 
个村庄也有其厲于克兰的土地；下文即将说明，这种属于克兰的土 
地也象属于每家的土地一样，是采取公有制来管理的，这种管理方 
式一直维持到相当晚的时代。……然而，这些克兰自始即不被视为 
独立的社会团体，而被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 civitas ， populus ) 所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首先表现为若千同种族、同语言、同风俗的 
克兰村庄 ( clan - villages ) 之结合，它们约定相互遵守法律、相互在 
法律上尽赔偿的义务，幷约定在侵略或防御时采取联合行动 。”㉙ 
在这段引文中，蒙森，或者说该文的英译者，用克兰这个词来代替 
氏族，在別的地方还用邦 （ caruoii ) 来代替部落，这都是令人感到奇 
怪的，尤其是因为拉丁语对这些组织本具有专用的术语，那些术语 
已经成为有历史性的了。蒙森认为，在罗马建域以前的拉丁部落， 
其土地是由家、氏族和部落所 有的； 他还指出了这些部落中的社会 
组织的递进序列。我们若拿这个序列同易洛魁人的情况对比一下， 
就会发现彼此相同，那 就是： 氏族，部落，部落联盟。 ㉚ 蒙森沒有提 
到胞族，虽然胞族大槪是存在的。他所提到的“家”决不可能是一 251 
个简单的 家庭； 而似乎是由若干有亲族关系的家庭组合起来的，它 
们占居一所群居宅院，在全家之內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 

(六） 有相互援助 、保 卫及代偿损害的义务 在野蛮阶段，本氏 
族人相互依靠以保障其个人权利，这是常见的 现象； 但自从建立政 
治社会以后，氏族成员都成了公民，他们就会把先前由本氏族负责 


289 





保障的事项转而依靠法律和国家了。在新制度下最先消灭的古代 
制度特征，此其一也。因此之故，在罗马早期著述者的作品中仅能 
见到少许涉及这种相互义务之处。但是，幷不能由此便认为在前 
此时期中的氏族成员彼此不履行这种义务 •，相 反的，根据氏族组织 
的原则来推断，他们倒是会必然履行这种义务的。直到进入有史 
时期很久以后，在特殊情况下，仍可见到这些特殊风俗的残佘痕 
迹。当阿丕攸斯•克劳丢斯入狱之时（公元前432年左右），当时 
与他结仇的卡攸斯 • 克劳丢斯却同整个克劳丢斯氏族的成员一样 
表示悲痛。 ㉛ 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受到了灾难或侮辱，则全体成员 
都咸到共同受难或共同受辱。尼布尔 指出： 在第二次布匿战爭期 
间，“氏族成员曾联合起来赎救本氏族被敌俘虏的成员，而元老院 
则禁止这一行动。这种义务是氏族的一项基本特征。” ㉚ 在卡米卢 
斯一案中（有一位保民官控吿卡米卢斯吞沒从威伊域居民那里掳 
来的战利品），他于指定受审的前一天把他同部落的人和他的靠客 
统统召集到他的家中，征求他们的 意见； 他得到的答 复是： 无论他 
被判罚款多少，他们都能为他征齐，但他们不能为他洗淸罪 名。® 
上述这些事例淸楚地表明了氏族制度精神的积极原则。尼布尔还 
指出，罗马氏族的成员负有救济本氏族贫苦成员的义务 。㉞ 

(七）有使用本 氏族姓氏之权 根据氏族的性质就必然会具有 
这项权利。凡属氏族中男性成员所生之子女都是本氏族成员，都 
252 有使用本氏族姓氏之权。由于历时久远，一个氏族的成员们巳不可 
能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始祖，因此，氏族內的各家族就只有从一个 
较晚近的共同祖先身上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追溯到 
始祖这一点证明世系之悠远，但幷非证明这些家族不出自一个遙 
远的共同祖先。因为，本氏族人都出生于本氏族之內，而且，每一 
个人都能通过一系列公认的本氏族成员而追溯其世系，这两件事 
实即足以证明氏族的世系是可靠的，尤其有力地证明氏族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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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之间存在着血绿关系。然而，某些硏究者却否认一个氏族中 
各家族之间存在血绿关系，因为这些家族不能证明它们有一共同 
的祖先。尼布尔就属于这种硏究者之列。 ㉟ 这就是把氏族视为一种 
纯粹虛构出来的组织，所以我们难以接受这种看法。尼布尔根据 
西塞罗所下的定义而得出否认血绿关系的推论，这是不能成立的。 

假使一个人使用氏族姓氏的权利发生了疑问，那么，幷不要把他的 
世系追溯到氏族始祖来证明他具有这项权利，只要凭着氏族內公 
认的若干代祖先就能证明他有此权利了。当文字纪录尙未出现之 
时，沿世系上推的世代，为数是有限的。在同一个氏族中，有极少 
数的家族可能找不出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不能由此便认为它们 
不是从氏族內某代遙远的祖先所传下的后裔 。㉚ 

古老的氏族姓氏很可能取自动物@或无生物，当世系改由男 
性下传之后，就改用人名作为姓氏了。在氏族史上著名的某人即 
成为该氏族以之命名的祖先，如下文所示，经过长久的时间以后， 
这个用以命名的祖先也可能为另一人所代替。当一个氏族由于分 
处两地而分为两部分时，其一部分很容易取一个新 姓氏； 但象这样 
的姓氏变更幷不打乱该氏族所依据的亲属关系。罗马人氏族的世 
系，虽经历姓氏的改变，但可上溯至拉丁人、希腊人和操梵语的印度 
人尙未分化的时代，我们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虽不能探求氏族的起 253 
源，对于它的历史悠久总可以获得相当的槪念了。任何时候，任何 
个人都绝不可能丧失他的氏族姓氏；因此，享有氏族姓氏就是他同 
本氏族人出于同一古老源流的铁证。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氏族的血 
统搞得不纯，但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收养血统不同的外人为本 
氏族成员。这个习惯是流行的，但规模很小。假如尼布尔曾经说过， 
同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绿关系由于时迁世异而渐趋疏远，以至其中 
某些人彼此已找不到什么关系，那么，对他这样的论点是反对不了 
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一切血绿关系，而把氏族变为一种由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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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起来的人群，认为他们之间幷无任何联结的纽带，那就否定了 
氏族所基以形成的原则，否定了使氏族得以长久持续于人类文化 
三大阶段的原则。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醒读者们注意一个事实 ，即： 氏族是与一种 
亲属制度同时产生的，那种亲属制度把所有的亲族归纳入少数几 
个范畴之內，幷使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出自己原来的范畴。人们不 
论其实际的共同祖先多么遙远，都可以很容易地辨淸他们之间的 
亲属关系。在一个五百人的易洛魁氏族中，所有的成员彼此之间 
都有亲属关系，每一个人都能知道或能辨淸他与其他任何一个人 
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在原始形态的氏族中，血缘关系是一直表 
现出来的。自从出现专偶制家族以后，随之出现了一种与此截然 
不同的新式亲属制度，在这种新亲属制度下，旁系亲族关系很快就 
消失了。这就是拉丁人和希腊人部落刚出现于历史舞台时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之前则为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制度，至少据推测应当如 
此；在那种制度下，同氏族人彼此之间的亲族关系还会是很淸 
楚的。 

当氏族组织开始衰落以后，旧曰那种由分化而产生新氏族的 
过程便停止了；还有一些现存的氏族也消灭了。因此，势必增强氏 
族世系在论族谱时的价値。在罗马帝国时期，不断地有新家族从 
外地移居于罗马城，幷僭用氏族姓氏以图获取有利的社会地位。皇 
帝克劳丢斯（公元40 — 54年）认为这是一种弊端，于是下令禁止 
外地人僭用罗马人的姓氏，尤其不许僭用那些古老氏族的姓氏 。㉚ 
属于历史上著名的各氏族的罗马家族，无论在共和国时期或在帝 
国时期，始终极其重视他们的族谱。 

254 —个氏族的全体成员，无论最穷的或最富的，无论扬名显声的 

或默默无闻的，一律都是自由的，在他们的权利和特权方面一律平 
等；至于氏族姓氏，是作为出生权而享有的，凡是这个姓氏所娬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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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尊荣，他们都一律平等地分享。自由、平等、友爱，是为罗乌 
氏族的主要原则；在这一点上，决不逊于希腊人和美洲的印第 
安人。 

(八） 牧养 不同血 统的外人为本氏族成员之杈 在共和国时 
期，以及在帝国时期，都有把外人吸收入本家族所属之氏族的做 
法。但收养必须通过一些手续，因而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一个 
人沒有子女，幷超过了能生育子女的年龄，他可以取得太祝们和庳 
里亚大会的同意收养一个义子。太祝集团之所以具有备咨询权，是 
为了怕被收养者原来所属之家族的祀典因此事而受到损害； © 而 
库 里亚大会之所以也具有备咨询权，是因为被收养者将承用氏族 
姓氏，幷得继承其义父的产业。我们从西塞罗时代仍然保留着的 
那些防范谨严的手续来看，自可得出合理的推论，认为在早先的纯 
氏族制度之下，限制必定更严，而收养的事例必定罕见。在早先时 
代，如未得氏族的同意和未得氏族所属胞族的同意而收养义子，那 
大槪是决不可能的•，若是这样，则被收养的人数必然有限得很了。 
有关古代收养义子的习俗，保留下来的详细纪录极少。 

(九） 选举及 罢免氏族酋长 之权； 此 条存疑关于氏族會长 
( princeps ) 的职权，缺乏直接的资料，由此可以十分淸楚地看出我们 
对罗马氏族的知识是很不完备的。在政治社会建立之前，每一个 
氏族都有其酋长，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位。当这个职位出缺时，必须 
有人补任，补任的方式或者象易洛魁人那样选举一个本氏族成员 
充当，或者由世袭。但是，我们见不到任何有关世袭权的证据，而 
在共和时代以及在此以前的勒克斯执政时代，几乎所有的官职都 
是按选举原则产生的，因此我们推断世袭权与拉丁部落的制度是 
不相容的。最高的职位勒克斯是由选举产生的，元老院议员由选 
举产生或由任命，执政官以及下级行政官吏也是一样。至于努玛 
所建立的太祝集团，其情况则在不断变化中。起初， 太祝出 缺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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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选举补任 人员。 李维提到在公元前 2 12年左右有一次由 
255库里亚大会选举一位太祝长。⑩根据《多米戚亚法》，把选举某些太 
祝集团和祭司集团成员的权利转给了民众，但这条法律后来又被 
苏拉修改过了 当拉丁人初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时，以及从那时以 
后一直经历共和时代，在他们的氏族中选举原则始终表现得很活 
跃，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使我们推断他们的氏族會长 
也是由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民主特征表现在很 
多方面，这些特征都是从氏族组织承袭下来的。如果要推翻上述 
的假定而认为會长的职位由世袭权递任，那就必须有肯定的证据。 
无论职位的任期是否终身，总之，旣有权选举之，便有权罢免之。 

在罗马建城以前，拉丁部落的议会即由这些會长组成，或由其 
中选一部分人组成，这种议会就是主要的政府机构。在拉丁部落 
中，也同希腊部落一样，其政府中表现出三权分立的迹象，即 :會长 
会议、人民大会(我们不得不推想凡是比较重要的政佘都要交付人 
民大会表决乂军事指挥官。蒙森指出，“在原始时期，所有这些邦 
〔部落〕在政治上都是自主的，各由其邦君统治之，与邦君相辅者则 
有长老会议和战士大会。” ® 我们必须把蒙森这一说法的次序颠倒 
过来，幷且予以订正。这个长老会议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它 
在这个制度中处于中心地位，我们根据这种地位来看，以及根据它 
的职能来看，这个会议必然握有处理內政的最高权力。居统治地位 
者是这个会议而不是军事指挥官。尼布尔 说:“ 在地中海沿岸，凡属 
文明民族的一切城市中，其元老院在城邦里所处的不可缺少的重 
要地位，不在民众大会之下；它是由高年公民中选出来的一个团 
体； 亚理士多德说过，什么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会议，不论这个会议 
是贵族的还是民主的；甚至在寡头政治中，参与统治权的人数是那 
么少，也要任命一些参议人员来草拟政令。” ® 政治社会的元老院 
接替了氏族社会的會长会议。罗木卢斯组成罗马最早的元老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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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百名元老；当时正有一百个氏族，由此我们推断这一百名元老 
就是这一百个氏族的會长，这个推论大槪是沒有疑问的。元老是 
终身职，但非世袭；由此得出最后的推论*.會长之职在那时是由选 
举产生的。倘若不是这样，那罗马元老院大槪就会组织成一个世 
袭团体了。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遇到证据，表明古代社会的体制基 256 
本上是民主的；但近代史学对希腊罗马氏族社会所作的阐述中却 
未能表达这一事实 a 

关于罗马一个氏族所包括的成员人数，我们幸而不无所知。在 
公元前474年左右，费边氏族曾向元老院提议，愿以一个氏族来应 
付威伊人的战爭，他们说这场战爭幷不需要强大的兵力，却需要持 
久的兵力。⑭他们的提议被接受了，于是他们征发三百零六名战 
士，全都是贵族，这些战士在国人欢呼声中开出了罗马。⑮经过一 
系列胜利以后，他们最后遭到一次伏击，被杀得一人不剩。但是，他 
们在罗马留下了唯一的男性成员，一个尙未成年的男孩，就保存他 
一人为费边氏传宗接代。 ® 三百人在他们的家中就只能留下一个 
男孩，这似乎有些难以相信，但记载是如此。上述人数自然表明还 
有相等数目的女子，再加上男子所生的子女，合计起来，则费边氏 
族的人口总数至少有七百名。 

罗马氏族的权利、义务和职能虽然表现得不够充分，但我们所 
援引的材料已足以表明这种组织是他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 
宗教活动的动力来源。作为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氏族将 
它本身的特点反映在比它更高的各层组织之中，它本身亦将参加 
到那些组织之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如要充分了解罗马各项 
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那就必须对罗马氏族具有比我们现在所知 
者充分得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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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①“当现已分离的印度一日耳曼系诸民族尚未分化并操同一种语言的时候，他 
们的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且他们已经有一套与此文化相适应的询汇^>芮后 
各民族带右这套词 r 及其 >]惯用法作为他们共同获得的嫁妆，并作为进一步构成他们 
各白方言的基础。……由此我们便能从固定不变的家畜名称中找到那个遥远的时代 
已经发展畜牧生活的证据；例如，梵语的 gaus (牛），即拉丁语的 bos ，即希腊语的 
兵 0 叫梵语的 avis (羊），即拉丁语的 ovis , 即希腊语的梵语的 a?vas (马），即拉 
丁语的 equus ， 即希腊语的 tTrTiGf ; 梵语的 hafisas (鹅），即拉丁语的 anser , 即希腊语 
的 X 呀；……另一方面，我们尚未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当时已经有了农业。从语言来 
看，颇倾向于否定有农业的观点，——特阿多 • 蒙森，罗马史》，威廉 * 狄克孙牧师英 
译本，共四卷（纽约，1870年），第1卷，第37—38页。他在一个附注中指 出：“ 我们在 
幼发拉底河右; V :河纳赫西北处发现大麦、小麦和斯佩耳特小麦一同处于野生状态下。 
巴比伦的史学家 JM 罗苏斯已经提到大麦和小麦在美索不达米亚是野生的。” 

费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如下： “畜牧业显然构成原始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我们在 
原始社会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农业萌穿的痕迹却微乎其微。他们固然熟悉少数几种谷 
物，但 H 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栽种这些谷物，目的是为了获得乳类和肉食的供应。人 
们的物质资料完全不取给 F 农业。涉及农业的原始词汇为数甚少，即可完全说明这一 
点。这类阔汇有： yava — 野果， varka — 働或犁， rava — 镰，以及 pio , pinsere 〔焙烤〕，和 
mak ， 即希腊语之^邮⑽，义为打谷和碾谷。”——奥古斯特_费克，《印欧语的原始共同 
体》(哥廷根，】873年），第280页。〔怀 特注： 摩尔根本段引文意译之处颇多。〕又清参 
看马克斯•缪勒，《从一家德阐作坊所见到的片段》，共二卷（纽约，1869年），第2卷， 
第42页。 

关于希腊一意大利居民之具有农业，请看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42 — 46页^ 

吻我们使用罗木卢斯这个名字及其后继者的名字，并非表示采用古代罗马传 
说。这些名字把我们所主要论及的发生于那个时候的伟大运动人格化了。 

③ B . G . 尼布尔 ， 《 罗马史》，尤留斯 • 查理 • 海尔和孔诺普_瑟耳沃耳英译本，共 
三卷（剑桥，1828年），第1卷，第270页，275页。 

④ “我们在第一条注释中已经论及氏族成员 （gentiles ) 指的是什么人了^而且， 
闽为我们在该注中已强调指出整个的氏族法 (jus gentilicium ) 业已废弃不用，所以如 
采在此处#对它作充分论述就嫌冗赘了。”——盖乌斯法学阶梯》， 3. 17。 

西塞罗 J 立论术》 ; 6。 

⑥转引自威廉 • 斯密士所编之 《 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波士顿，1870年）.第 
567页。 

“在人们当中苻一些王位，其中一部分是从男子产生的，另一部分足从氏族产 
生的；名灿 Hi 与此相似，因此，从一个艾米留斯便产生出一些以艾米留斯为姓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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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属于该姓氏的氏族成员，并_艾米留斯的姓氏引出该氏 族名词 的各种变格；因 
为这个姓氏既以艾米留斯 （Aemilius ) 为其主格，从而产生了 Aemilii ， Aemilium , 
Aemilios ， Aemiliorum ， 凡属这一系统的其他名词都采取这个变法。”——瓦罗，《拉丁 
语》， 8. 4。 

® 李维，《罗乌史》， 4. 4。 

@ “如果某家只有一个女儿，通常即以姓氏来称 呼她： 如西塞罗的女儿称土利 
娅，凯撒的女儿称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姊妹称屋大维娅等等即属 此例； 这些女子结婚以 
后，仍用原名。如果一家釕两个女儿，则以‘大’‘小’为別，如多于两个，则按她们的行 
第依次称之为‘大娘二娘’‘三娘^四娘’‘五娘’ 等等； 或称呼得更悦耳一点，就称之 
为‘三娘子’ （ 四娘子’‘五娘子’等等。 在兆和 国鼎盛时期，氏族姓氏和家族姓氏一直是 
固定不变的。〔译者注 ：氏族 姓氏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姓’，家族姓氏约相当于春 
秋时代的‘氏’，此仅就二者的区别而言，不包括其性质和使用 习惯。 ] 这两种姓氏是一 
家所有的子女共同的，世代相传。但自从自由精神被摧灭以后，这些姓氏便有改变并 
被混淆了。” —— 亚历山大*亚当，罗马古代制 度》， 修订版（纽约，1819年），第49贝。 

⑱隋托尼乌斯,《屋大维传》， 3. 4。 

⑪盖乌斯'法学阶梯》, 3. 1,2。 

⑬同上书 ，3. 9。 

⑬同上书， 3. 17。 

⑭马尔策卢斯家和克劳丢斯家是克劳丢斯氏族中的两个家族，在这两个家族之 
间，为了马尔策卢斯家一个免奴的儿子的产业问题，发生了一场奇怪的 笋执； 前者诉诸 
家族权，而后者诉诸氏族权。按照十二铜丧法的规定，一个免奴的故主既将该奴脱籍就 
成为他的靠主，如果该免奴死去，未立遗嘱，又无直接继承人，则其产业应归其故主所 
有; 然而，铜表法却没有一项条例涉反免奴的儿子。固然，克劳丢斯家是一个贵族 * ，而马 
尔策卢斯家不是贵族，但这并不能影响这个 问题。 虽然允许免奴用其靠主的氏族姓氏， 
如西塞罗的免奴悌罗称为 L 利乌斯•悌罗；但是，免奴不能因为脱籍便可享受其主人的 
氏族杈利。这件诉讼案是西塞罗所提到的(《论演说》, 1. 39)，朗恩（见斯密士之《希腊 
罗马古代制度词典》,第568页）和尼布尔两人对此均有考释，该案敁后如何判决则不 
得而知；不过，尼布尔认为结果大概是克劳丢斯家败诉（尼布尔 〆 罗马史第1卷，第 
276页注）^无论克劳丢斯家怎么强求，很难看出他们有任何申诉的 理由； 也很难看出马 
尔策卢斯家有任何理由，除了借法官对靠虫权利作扩大的解释。这件案子值得投们注 
意，因为它表明了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在氏族屮是多么根深蒂固^ 

@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1页。〔怀特注〕摩尔根在原文“甚至到盖乌 
斯的时代”一语后面添进了一句插入 语：“ —— 虽说这的确不过足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 
已 

⑯隋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 3. 1。 

® 韦累攸斯 * 帕特尔库卢斯书， 2. II 9 a 

⑱西塞罗，《论法律》， 2. 22。 

胆同上书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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⑳“有某些祀典 （sacragentilicia ) 是属于某一氏族的，这个氏族的所有成员，不 
论是出生于本氏族的，或是收养来的，或是由公众投票纳入的养子，只要是本氏族成 
员，即一律有遵奉这种祀典的义务。如果一个人丧失了他的氏族，就用不着再遵奉这 
种祀典，同时也就丧失了与氏族权有关的种种特权。”——斯密士，《希腊罗马古代制 
度词典》，第568页。 

@ 西塞罗，《论克己》，13。 ^ 

㉘ 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1页， 

m 西塞罗，《论法律2^ 

㉔ 迪约奈修斯书 ，2. 20。 

㉚ 同上书 ，2. 21。 

⑳尼布尔，《罗 马史》 ，第1卷，第271页。 

㉗ “罗木卢斯最初规定以两罗亩为每一个部落成员应得的一份财产，于是这就 
成了世代相传的产业单位而被称为永业了。”——瓦罗，《农事杂谈》， 1. 10。 

㉘ 蒙森 '罗马 史》，英译本，第1卷，第 62—63 页《^他列举了卡米利、加勒里、勒 
莫尼、波利、普丕尼、沃耳梯尼、艾米利、科尔纳利、费边、贺拉戚、梅纳尼、帕丕里、罗米 
利、塞尔基、韦图里等名称。——同上书，第1卷，第63页。 

㉙ 同上书，第1卷，第63页。 

㉚ “在这样一种邦中，完全同在一个克兰中一样，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地区中心； 
但是，由于克兰的成员，换句话说，由于邦的组成分子，是住在乡村里的，所以，邦的 
中心不可能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镇或居民集中点。相反地，这个中心只可能是一个 
公共集会的场所，设有审判的公堂和全邦公共的祀坛。邦的成员为了交际和娱乐每八 
天到这里来聚会一次，而在战时,他们于此可以得到一个比乡村较为 安全的 避难所，用 
以保护他们自身及其 牲畜； 至于平时，这个聚会场所根本无人或很少有人居住。…… 
这些邦，既有一个堡邑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且包栝一定数量的克兰，当然就形成原始 
的政治单位，意大利的历史就是由此开始的。……在原始时期，所有这些邦在政治上 
都是自主的，各由其邦君统治之，与邦君相辅者则有长老会议和战士大会。但是，基于 
世系相共、语言相同的亲睦;友情不仅渗透在所有这些邦中，并且还表现于一个重要的 
宗教政治组织之中，那就是拉丁诸邦聚集起来的永久联盟。”——蒙森，《罗马史》，第1 
卷，第64—66页。他说邦（即部落）由邦君统治而辅之以会议云云，这一叙述顛倒了正 
确的次序，因而令人发生误解。我们必须假定，军事指挥官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 
选举他的选民们可以随意罢免他。不仅如此，而且没有任何根据能认为他掌握丝毫内 
政职权。因此，我们得出结论 如下： 部落由氏族酋长组成的一个会议和一个战士大会 
统治而辅之以一个最高军事统帅，最高军事统帅的职杈仅限于军事 方面； 这即使不说 
是必然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是合理的结论。这是一个三杈分立的政府，在髙级野蛮社 
会中甚为普遍;它是一种基本上具有民主性质的制度。 

㉛ 李维书，6, 20。 

㉚ 尼布尔， 《 罗马史》，第1卷，第272页 0 

㉝ 李维书 ，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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㉞ 尼布尔，《罗 马史》 ，第〗卷，第272 页； 引迪约奈修斯书 ，2. 10. 2:“（靠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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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庳里亚、部落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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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氏族社会-组织的四个阶段： 一 、 氏族； 

二、库里亚，由十小氏族组成；三、部落，由十小库里亚组 
成；四、民族，由三个部落组成——数目此例是如何产生 
的一一氏族之集中于罗马城一一罗马元老院——其职能 

--人民大会-其权力-人民掌 握生权 -军事统 

帅之职位（勒克斯）一-一其权力与职能——罗马人的氏族 
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 

我们考察了罗马人的氏族以后，还要进而硏究由若千氏族组 
成的库里亚、由若干库里亚组成的部落，以及由若干部落组成的罗 
马民族。在探讨这个主题时，硏究的范围仅限于从罗木卢斯时代 
到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所出现的社会制度，此外幷稍稍注 
意共和初期当氏族制度趋于消亡而新的政治制度正在建立时所发 
生的变化。 

我们将看到，有两种政治组织同时幷存，其一正在崩溃，而另 
一正在形成，其情况有如雅典人一样。前一种是一个社会 （socie- 
tas), 以氏族为其基础，后一种是一个国家 （civitas)， 以地域和财 
产为其基础，后者正在逐渐取代前者。处于转变阶段的政府必然 
是很复杂的，所以不易于了解。这些变化幷不是剧烈的，而是逐渐 
的，从罗木卢斯时代开始，迄至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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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结束，但已大体完 成； 因此，其所经历的时间姑且定为二百年 
左右，这二百年间，这个幼年时代的共和国充满了极为®大的事 
件。我们为了叙述氏族的历史直到它在国家中的影响消灭为止，必 
须在探讨了库里亚、部落和民族之后，还要简单地说明一下新的 
政治制度。后面这一点将作为下一章的主题。 

罗马人的氏族社会显示出四个组织 阶段： 第一、氏族，这是一 
个血缘亲族组成的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第二、库 
里亚，相当于希腊人的胞族，这是由十个氏族联合组成的一个更高258 
一层的团体•，第三、部落，由十个库里亚组成，它具有氏族制度下的 
民族的若干 属性； 第四、罗马民族 （ PopulusRonianus ), 在屠卢斯 • 
贺斯提留斯时代，它包括三个上述的那种部落，这三个部落联合组 
成一个氏族社会，总共包括三百个氏族。根据一些事实可以确知 
所有的意大利部落在有史时期之初都是按类似的方式组成的；但 
或许有一点差异之处，那 就是： 罗马人的库里亚组织比之希腊人 
的胞族、或比其余的意大利部落中相应的胞族要更为进步一些；再 
则，罗马人的部落由于不得不扩充自己，其组织之庞大遂至超过意 
大利其他各支人。关于上述种种说明的论据将见于下文。 

在罗木卢斯以前，意大利人分成各支，已经成为一个人口繁多 
的种落。他们再分为若干小部落，这些小部落数目之多反映了随 
着氏族制度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分化现象。但是，在其他的意大 
利部落中也同在拉丁部落中一样，联合的原则已经自动发展起来 
了，不过尙未结成具有重要作用的联盟而已。正处于这种局势之 
时，发生了归名于罗木卢斯的伟大运动，那 就是： 把台伯河两岸的 
一百个拉丁氏族集中起来，随后又以类似的方式把萨宾、拉丁、埃 
特鲁里亚及其他氏族集中起来，遂增加了两百个氏族，最后将它们 
彻底结合为一支人。罗马的基础就此奠定，罗马的威力与文明便 
随之而来。将氏族、部落集中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这个运动发端 


301 



于罗木卢斯，而完成于他的一些后继者；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运动， 
才为新的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才能从一个奠基于个人和人身 
关系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奠基于地域和财产的政府。 

无论罗马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眞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 
论归功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是出自虛构，这对 
于本文所硏究的问题来说均无关 紧荽： 因为，有关拉丁社会古代 
组织的种种情况仍为罗马制度所吸收，从而流传到了有史时期。我 
们咸到幸运 的是： 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 
有形的纪录之中，这种纪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 
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历史家们出于一种需要使个別人物在这些 
259事件的产生过程中大为 突出； 于是就把昙花一现的个人当作了持 
久不变的原则。一切的进步都要依靠社会整体的工作才能产生， 
但人们对此归功于个別人物者太多，归功于群众智慧者太少。总 
的说来，我们承认人类历史的实质与观念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 
关系，而观念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在人民的制度、风俗习 
惯和各种发现之中。 

前面已经谈过，罗马人以十个氏族组成一个库里亚，以十个库 
里亚组成一个部落，以三个部落组成罗马民族，这种数目是由立法 
规定的；在前两个部落中，此项规定不早于罗木卢斯时代。其所以 
能够规定这样的数目，是因为他们以引诱或征服的方法从邻近部 
落中获得新添的人口；这些新人口主要被吸收在梯铁部和卢策瑞 
部之中，当时这两个部落正相继形成。但是，象这样的精确数目规 
定不可能一直保持数世纪而无改变，尤其是每个库里亚所包括的 
氏族数更不能无所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希腊人的胞族，与其说是一种政府组织，毋宁 
说是一种宗教组织、一种社会组织。胞族的地位处于氏族与部落 
之间，在未赋予以政府职能之前，其重要性自然旣不如氏族，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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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部落 0 在易洛魁人中 J 包族是以一种原始形态出现的，在这样早 
的阶段，胞族也同样明显地体现其不同于政治性质的社会性质。 
但是，罗马人的库里亚，不论它在早先阶段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时它已经发展成一种比希腊人的胞族更完整、更具有政府性质 
的组织了；而我们对于罗马人的库里亚所知者比对希腊人的胞族 
为多。大槪每一个库里亚所包含的氏族大体上都是互有亲属关系 
的氏族；这些氏族之再度结合为这种更髙一级的组织，由于相互通 
婚而益臻巩固，同一个库里亚中的各个氏族彼此相互提供妻子。 

早期著作者未曾记载过库里亚组织；但幷不能由此便认为这 
种组织是罗木卢斯所首创的。最先提到库里亚是把它作为与罗木 
卢斯立法运动有关的一种罗马组织，有两个部落的库里亚数目是 
在罗木卢斯时代定下来的。就这种组织作为胞族而言，它可能从 
远古以来就存在于拉丁部落中了。 

李维谈到萨宾人同拉丁人通过萨宾妇女的调解而媾和，萨宾 
妇女从此受到优待，由于这个缘故，当罗木卢斯将全民分为三十个 
库里亚之时，便以她们的名字命名。①迪约奈修斯用胞族一词来 
指库里亚，但他也举出后者之名②幷说罗木卢斯将库里 
亚分为十组，每一个库里亚中的十组当然是指氏族了。③同样，普 
卢塔克也说到每一个部落包含十个库里亚的事实，幷谓有人说这 
些库里亚均以萨宾妇女命名。®他说每个部落包含十个库里亚，而 
不说每个部落分为十个库里亚，其用词较之李维和迪约奈修斯更 
为准确，因为库里亚是以氏族作为原单位而组成的，幷不是由库 
里亚再分成氏族。罗木卢斯所履行的工作是调整每个库里亚中的 
氏族数目和每个部落中的库里亚数目，他从邻近的部落中得到增 
补，从而得以完成这项工作。从理论上讲，毎一个库里亚都应当由 
一个或更多的氏族因分裂而产生的若干氏族组成，部落是由一个 
以上的库里亚相 S 组合而自然形成的，每一个部落所包括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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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同一种方言，以此为联合的纽带。腊姆尼部的一百个氏族都是 
拉丁人氏族。当他们组成十个库里亚时，每一个库里亚包括十个 
氏族，罗木卢斯无疑地会尊重亲族的联系而尽可能地把有亲属关 
系的氏族編入同一库里亚，然后再从氏族数目本来较多的库里亚 
中抽取其过剩之氏族以弥补那不足的库里亚，于是便人为地达成 
数额上的平衡。梯铁部的一百个氏族大多是萨宾人的氏族。这些 
氏族也分編成十个库里亚，其编组原则很可能与上述相同。第三 
个部落卢策瑞部形成较晚，它是由逐渐增添和征服得来的。它的 
成分都是异族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埃特鲁里亚人的氏族。他们也 
凑齐了十个库里亚、每个库里亚包括十个氏族的同等数额标准。 
在这种重新组织的运动中，作为基本单位的氏族仍保持其原有的 
完整性而未发生改变，但库里亚却超出了它在逻辑上的准则，在某 
些情况下，竟使它包括了不属于一个严格的天然胞族的异类分子； 
部落也超出它的天然准则，使得它包括了在部落自然发展情况下 
不会属于它的异类分子。由于这一立法运动的制约，部落及其库 
里亚和氏族一一均衡起来，而第三个部落大部分是在环境的压力 
261 下人为制造出来的。埃特鲁里亚人的语言接近于何种语系，这个 
问题尙在讨论之中。有一种假定，认为他们的方言幷非完全不能 
为拉丁人部落所了解，否则，在那个纯粹流行氏族制的时代就不会 
容许他们参加罗马人的社会体系中来。数额比例就这样确定下来 
了，这十分有利于成为整体的社会进行组织政府的活动。 

对于这个时期罗马人的制度具有眞知灼见者当首推尼布尔， 
他认识到当时罗马的主权在人民手中，所谓国王在行使人民所授 
予的权力，而元老院则以代议制的原则为基础，每一个氏族有一名 
元老院议员。但是，当他涉及上述分级的标准 时说： “这种数额比 
例无可爭辩地证明了罗马人的家族〔当读作氏族〕⑤幷不较立法运 
动更古•，这只是一位立法者为了使立法方案取得协调而组成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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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团体。” © 尼布尔的这种说法便与他所面对的事实大相径庭了。 

少数外来分子被迫加人第二部落和第三部落的库里亚中，尤其是 
加入第三部落，这固然是不可否认的 事实； 但如果说氏族的结构被 
改变，或被重新改组，或被创造出来，那简直是决不可能的事。一 
个立法者不可能创造一个 氏族； 他除了以一个氏族为核心而联合 
一些与之有亲属关系的现有 氏族而 外，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库里亚； 
不过，他可以用强制手段增减一个庳里亚所包括的氏族数额、增减 
一个部落所包括的库里亚数额。尼布尔又已经证明氏族在希腊人 
和罗马人中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组织，这就更使他上面的那段言 
论不可理解了。再者，胞族看来也是普遍存在于希腊人当中的，至 
少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当中是如此。由此推之，库里亚在拉丁人 
部落中也是很古老的，或许用的是別的名称。上面提到的数额比 
例无疑是罗木卢斯时代立法措施的结果，我们有丰富的资料可以 
证明那些新的氏族是如何得来的，由于增加了这些新氏族，便得以 
产生上述的数额比例。 . 

同一库里亚中的十个氏族的成员彼此以“同库里亚人 ” （ curi- 
ales) 相称。他们选出一个祭司，称为“库里亚祭司” (curio )， 这是这 
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每一个库里亚都有其祭典，举行祭典时 
同胞族人均 参加； 每一个库里亚都有其祭坛作为祭神的处所，都 
有其聚会场所供他们集会商议事务之用。除了为他们的宗教事务 
负主要责任的库里亚祭司以外，“同库里亚人”还选举一个助理祭 
司，称为“库里亚司祝” (flanien curialis )， 他是为这些祭典负临时 262 
责任的。聚集诸氏族的大会因库里亚而得名，被称为“库里亚大会” 
(comitia curiata), 在氏族制度下，这个大会在罗马的统治权大于 
元老院。罗马的库里亚或胞族的组织大体如上所逑。⑦ 

再上一层组织便是罗马的部落，一个部落包括十个庳里亚，包 
括一百个氏族。如果按自然发展，不受外来影响，则一个部落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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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母氏族或一对母氏族经分化而形成的若千氏族的集合体； 
其所有成员操同一种方言。当部落本身尙未经历前文所指出的那 
种变化过程而进行分裂以前，它即当包括这些氏族中所有成员的 
后代。但是，我们现在专门讨论的罗马部落却因特殊目的、借特殊 
手段而被人为地扩大了，不过，部落的基础和主体则仍是自然发展 
出来的。 

在罗木卢斯时代以前，毎一个部落选举一个首领，负行政、军 
事和宗教的责任。⑧在罗马城里，他执掌部落行政职责幷主持部 
落的祭祀；在战场上，他指挥军队。⑨他大槪是由各库里亚联合举 
行的大会选举出来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资料也不齐全。这无 
疑是每一个拉丁部落中的一个古老的官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定 
期选举产生。这也就是更高的职位勒克斯 ( rex ) 的萌芽，或者是最 
髙军事长官一职的萌芽，这两种职位的职权是相似的。迪约奈修 
263 斯把部落首领称为部伯 OpWcov 777 印 ovtot ?)。 ⑩当三个罗马部 
落合幷成一个民族，处于一个元老院、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军事长 
官的领导下时，部落首领之职便黯然失色而变得无足轻重了；但这 
个职位仍然定期选举，维持未废，足以证明我们推想它原先具有人 
民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 

部落大会也一定是从远古以来即巳存在的。在罗马建城之前， 
意大利部落虽然多少具有联盟的关系，但每一个部落实际上都是 
独立的。这些古老的部落旣然都是一种自治团体，所以每一个部落 
都有它的曾长会议（这无疑地是氏族的 t 长）,都有它的人民大会， 
都有它的首领，首领指挥它的军队。啻长会议、部落首领、部众大会， 
这就是部落组织的三个要素，后来罗马元老院、罗马勒克斯和库里 
亚大会就是以这三个要素为原型而构成的。在罗马建城以前，部落 
首领很可能即以勒克斯为称;元老院议员 ( senex ) 和大会 ( con - ire ) 这 
两个名称也可能与此同例。就我们对这些部落的组织情况所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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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 ，即： 其制度基本上是民主制的。当三个 
罗马部落合幷以后，各个部落的民族性便消失在更高一级的组织 
中了;但部落仍然保存下来，作为这个有机体系中一个必要的整体。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组织阶段为罗马民族，如前所述，这 
是由三个部落合幷组成的。就外表言，由一个议会(元老院）、一个 
民众大会(库里亚大会）和一位统帅（勒克斯）体现其最高组织。它 
还进一步体现为一个市政府、一个军队组织和一个由各种教阶组 
成的全民宗教祭司团体。⑪ 

一个强有力的城市组织，自始就是他们的政治军事制度的核 
心观念，罗马以外的一切地方对于罗马而言始终是外省。在罗木卢 
斯的军事民主政治下，在共和时期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混合形成 
的组织下，在更后的帝国制度下，他们的政府都是以一个大城市为 
其中心，这是一个永久的核心，凡是由征服得来的地方都被视为264 
这个核心城市的附庸，而不是与这个域市平列成为政府的一般组 
成部分。在人类经验中，还未曾见到与这种罗马组织、与这个罗马 
大国、与罗马民族的经历非常近似的现象。它将一直成为历史上 
的奇迹。 

因为他们是由罗木卢斯 （ Romulus ) 组织起来的，所以他们自 
称为罗马民族 （ PopulusRomanus )， 这是十分正确的。他们组成了 
一个氏族社会，如是而已。但是，在罗木卢斯时代，人口迅速地增 
长，从这时到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人口增长得更多，表明 
他们有必要对政治方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改革。罗木卢斯及其同 
时代的贤智之士已经使氏族组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要感 
谢罗木卢斯的立法运动，因为这次立法运动力求在氏族制度的基 
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民族性和军事性的强大政权；而且，若不是有了 
这次运动，那么，有关这些制度的性质和结构的一些知识，即使不 
致完全湮沒无闻，也会逐渐淡沒成一片朦胧的印象。罗马人在氏 


307 




族制度的基础上兴起成为一个强国，这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件了不 
起的大事。与这次运动有关的事件流传至今，虽不说必然会蒙上 
神话的外衣，但必然会渲染上浪漫的色彩，这原是不足为奇的。人 
们把罗马城的诞生归功于罗木卢斯的灵机一动，他的后继者也接 
受了他的想法，他们想尽可能地把最大多数的氏族集中在一个新 
建的城市里，置于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幷使他们的联合军事力量归 
一个统帅指挥。其目的基本上是军事性的，为了称霸于意大利，无 
怪乎其组织采取军事民主制。 

罗木卢斯是拉丁人的一个部落的會长，他在台伯河流出山豚 
进入平原之处选择了一个形胜的地址，带着他的部落占据了帕拉 
丁山，这是一个古代城堡的旧址。按照传说，他是阿耳巴诸酋长的 
后裔，这一点是次要的。新移殖的居民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说在 
他临终以前已有46, 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如果这个说法可 
靠，那就是说，在罗马城及附近受它保护的地区总共有200, 000人 
左右。李维说，古代建域者的一个策略就是把一大群卑贱的人吸 
引到自己身边来，这样就使建城部落的子孙有资格称为土著了。⑮ 
罗木卢斯便实行了这个古老的办法，据说他曾在帕拉丁山附近开 
设了一个收容所，招致邻近部落一切的人，不论其品质或地位如 
265 何，一律同他自己的部落分享这座新城的利益和命运。李维还说， 
有一大批人从邻近地区逃亡到这里来，其中有自由人，也有奴隶， 
这是这桩新兴事业第一次接受的外来力量。⑬普卢塔克⑭和迪约 
奈修斯®两人都提到这个收容所或丛林，可见，为了上述目的而 
开设这个收容所幷取得上述成就，都可能实有其事。这自然表明 
意大利当时的居民作为野蛮人来说已繁殖得极 多了； 而且，居民 
当中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这无疑是由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不周 
全，由于存在家庭奴隶制，由于暴力逮捕所致。一个足智多谋的 
人，只要其天赋的军事才能足以驾驳山此招榄来的一批人，自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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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这种情况中大得好处。我需要再向读者提醒的是，在这段富 
于浪漫色彩的记载中，第二件重大的事就是萨宾人的攻击，萨宾人 
是为了本族处女被拉丁人诱拐而进行报复的，这些处女此时已成 
为俘获者的娇妻了。这场冲突的结果是作出一种明智的安排，拉 
丁人与萨宾人合幷为一个集体，但各自保留其军事领袖。萨宾人 
占居奎令纳耳山和卡庇托耳山。第二个部落的主要部分便是这样 
增加进来的，这个部落的军事會长名叫梯铁斯 • 塔修斯4亥部因以 
梯铁为名。梯铁斯死后，他们便统统归罗木卢斯统领了。 

罗木卢斯的继承者努玛 • 庞皮留斯为罗马人建立了一些规模 
更广的宗教制度，努玛的继承者屠卢斯_贺斯提留斯攻下了拉丁 
人的阿耳巴城，将该城的全体居民迁到罗马。这批人占居塞利安 
山，享有罗马公民的一切权利。据李维说，公民的人数这时增多了 
一倍;@但其来源似乎不止此一端。屠卢斯的继承者安库斯•马 
尔丘斯攻下了拉丁人的波利托里乌姆城，也按照成规，将其居民集 
体迁来罗马。®将这批人安置在阿宛丁山，予以同样的权利。不久 
以后，特利尼城和菲卡纳城的居民也被征服而移于 罗马， 他们也 
住在阿宛丁山。®我们会注意到，每次将一些氏族迁来罗马时，都 
与原来的拉丁氏族和萨宾氏族一样，彼此保持地区分划。无论在 
中级野蛮社会或髙级野蛮社会，毎当部落开始集中居住在坞壁和 266 
城堡中时，所有的氏族总是按氏族、按胞族分地区聚居，这是氏 
族社会普遍的习惯。 ® 各个氏族之定居于罗马就是按照这种方式。 
这些新增加的氏族大多数组成了第三部落，即卢策瑞部，它为拉丁 
氏族带来了一个广阔的基础。这个部落的氏族数额不全，直到罗 
木卢斯以后第四代军事领袖塔尔昆纽斯 • 普利斯库斯时期才补 
足，其中有些新氏族是埃特鲁里亚人。 

依靠这些方式以及其他方式，在罗马城聚集了三百个氏族，他 
们在这里组成胞族和部落，虽然在部落的血统上略有 区別; 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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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腊姆尼部是拉丁人，梯铁部大多数是萨宾人，卢策瑞部可能大 
多数是拉丁人幷增添了许多其他族类的人。罗马民族和组织就这 
样诞生了，多少借着强制力量将氏族聚合成胞族，将胞族聚合成部 
落，将部落聚合成一个民族社会 （gentile society )。 但除了最后一 
层组织以外，其他每一分层组织的模型都是原来在他们当中已经 
存在着的，而且从远古以来就在他们的祖先当中存在着。每一个 
库里亚都有其天然的基础，它实际上是由那些有血缘关系的氏族 
组成的；毎一个部落也有其天然的基础，它实际上是以那些有共同 
世系的氏族为主体而组成的。唯一新出现的组织方式就是规定每 
个库里亚所包括的氏族数额和每个部落所包括的库里亚数额以及 
将部落合幷成一个民族。这可以称之为立法强制下的产物，因为象 
这样形成的部落不可能完全避免混入外族分子；由此出现了一个 
新的名词——第三部分人民 （ tribxis )， 现在就用这个名词来标志 
“部落”组织。在拉丁语中，必然曾经有过一个与希腊语的部落 
C 恤⑽) 相当的名词，因为他们也有这种组织；但果眞如此的话， 
这个名词也已消失了。发明“第三部分人民”这个新名词多少可以 
证明罗马人的部落包含有异族成分•，而希腊部落则是纯种的，其所 
包含的氏族在血统上是亲密的。 

我们对拉丁社会早先的结构，主要是根据以罗木卢斯为名的 
立法运动才知其梗槪，因为这次立法运动反映了拉丁部落早先的 
组织状况，以及当时人的智慧所能提出的改良和变革方案。我们 
从元老院（即曾长会议）,从库里亚大会(即按库里亚召开的民众大 
会），从最高军事统帅的职位，以及从一套递层上升的组织体系，看 
267出了拉丁社会早先的结构。我们尤其了解的是那些氏族的面貌以 
及公认的氏族权利、特权和义务。而且，首创于罗木卢斯而为他以 
后紧接着的几个继承者所完成的政府组织，体现了氏族社会最高 
级的结构形态，这是人类其他任何民族所未曾达到的。这里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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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时代就是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建立政治社会的前夕。 

罗木卢斯的第一项重要的立法措施就是设立罗马元老院。元 
老院由一百名议员组成，每个氏族一名，或者说，每个库里亚十名。 
以一个酋长会议作为政府的主要机构，这在拉丁部落中幷不是新 
鲜事。他们从远古以来就一贯存在这个机构幷熟悉它的权力。但 
可能在罗木卢斯以前，这个会议即已象希腊人的曾长会议一样改 
变为一种筹划机构了，它的职责已变为筹备召开人民大会,幷在大 
会上提出最重要的公务措施付诸表决。这事实上就是人民收回了 
他们已往委托给曾长会议的杈力。任何具有紧要性质的公务措施 
未获人民大会批准不得执行，由这一点即可看出国家的主人是人 
民，而不是酋长会议，也不是军事统帅。这也反映了民主政治原则 
已经深入他们的社会制度。罗木卢斯所设立的元老院，虽然在职 
权上无疑地基本近似于先前的會长会议，但就若干方面言都是一 
大进步。元老院的成员旣有氏族會长，又有各氏族中的贤明人士。 
如尼布尔所说，每一个氏族“都派出它的什长作为它的参议员”，⑳ 
以充当本氏族在元老院中的代表。因此，元老院自设立之始就是 
一个代议制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直到帝国时期，它仍然维持着 
选举或选任的办法。元老院议员任职终身，当时他们只知道终身 
任期，所以这一点不足为怪。李维说第一届元老院议员由罗木卢 
斯选任，这可能是错 i 吳的，因为这样就会同他们的组织原则不符 
合了。李维说，罗木卢斯选出了一百名元老院议员，旣是由于这 
个数额已经足够，同时又由于能够成为元老者只有一百人。他们 
之所以被称为元老当然是因为其职位尊贵，他们的后裔便被称为 
贵族。 ㉑ 元老院具有一个代议机构的性质，它的成员被授以人民 2 沾 
元老的头衔，终身任轵，而比这些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子子 
孙孙永远赐以贵族的特殊身分，这样便在他们的社会制度梭心里 
一举建立了一个贵族阶级，这个阶级在他们的#会制度下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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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保障。罗马元老院，由于它的崇高职位，由于它的组成方 
式，由于它的成员接受贵族爵位幷传之子孙，便在此后的国家中占 
据了一个有权势的地位。于是，在氏族制度中第一次种下了贵族 
政治的因子，这种因子使共和国具有混血种的性质，而且可以预料 
到的是，到了帝国时期这种因子将发展至于顶峰，于是整个种族 
便随之而彻底解体。这一因子可能曾经增加了罗马武功，扩大了 
罗马的征服范围，罗马的制度从一开始便是以军事发展为旣定目 
标的；但是，这个因子却缩短了这一伟大卓绝的民族的生命，幷证 
明了下述的命题，即 ：帝政 制度必然会摧毁任何文明的种族。罗马 
人就在这种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共和制度下获得了他们的 
声誉，但是，只耍我们试想一下，假如当时全民都能自由平等而取 
消不平等的特权和那万恶的奴隶制，那么，他们的声誉就会更高， 
他们的成果就会维持得更久。罗马平民为了铲除元老院所体现的 
贵族政治因子，为了恢复古代的民主政治原则，曾进行了持久的斗 
爭,这必须列入人类英勇的事业之中。 

萨宾人合幷以后，由梯铁部诸氏族中增选一百名元老院议 
员， ㉘ 元老院因此增至二百人到了塔尔昆纽斯 • 普利斯库斯时 
期，卢策瑞部增加到一百个氏族，从这个部落又增加了第三批元老 
院议员一百名。 ㉙ 但西塞罗说，塔尔昆 纽斯. 普利斯库斯把元老院 
269 议员原来的名额增多一倍， ㉔ 因而对李维之说不无可疑之处。施 
密茨却对这个矛盾提出了一种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当元老院最后 
一次增加名额时，其原来的议员可能先已逐渐减成了一百五十名， 
因此这一次旣从第三部落增选一百名，同时又将第一、第二部落的 
名额补足二百之数。从此以后，腊姆尼部和梯铁部所选出的元老院 
议员称为大>族元老 （Patres maiorum gentium), 而卢策瑞部所选出 
的元老院议员称为小族元老 （patres minorum gentium )。 ㉕ 据这段 
文字的语气推断，这三百名元老院议员即代_三百个兵镌;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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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代表一个氏族。而且，旣然每一个氏族无疑地原先都有其为 
首的曾长 ( princeps )， 因此最可能的是，这位會长的氏族把他推选 
出来作为元老院议员，也可能是由库里亚把它所包括的十个氏族 
的十名为首會长一起推选出来。象这样的选举代表的方法最能符 
合于我们所知道的罗马氏族制度。 ㉘ 当共和国建立以后，戶籍官可 
以随自己的志愿补充元老院的缺额，直到它发展成为执政官时为 
止。他们通常都是从高级的前任行政长官中选出来的。 

元老院掌握着眞正的实权。一切的公务措施，无不由元老院 
倡其议，其中有些措施是他们可以自己作主付诸行动的，有些措施 
必须提交人民大会表决，等通过以后才能施行元老院的职责在 
于全面维护公共福利1处理外交关系、征税、征兵以及全面控制财 
政收支。虽然宗教事务由各个祭司团体管理，但元老院也有监管 
宗教的最高权力。从元老院的职权和地位来看，它是氏族制度下 
所存在过的最有势力的机构。 

人民大会有公认的权利来对重大的公务措施进行讨论幷付诸270 
表决。在低级野蛮社会不知道有这种机构，在中级野蛮社会大槪 
也不知道；到了髙级野蛮社会便出现了这种机构，如希腊部落中的 
阿哥腊，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就是雅典人的公民大会*，又如在拉丁 
部落也存在着武士大会，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就是罗马人的库里 
亚大会。财产的发展，促成了人民大会的设立，以此作为氏族社会 
的第三权力机构，来保护个人权利，幷借以抵制會长 会议和 军事统 
帅的僭越行为。从蒙昧阶段组成氏族以后，一直到梭伦和罗木卢 
斯的时代，人民因素始终在古代氏族社会里很活跃。在较早的阶 
段，曾长会议上经常让民众的演说家公开发表意见，舆论足以影响 
事件进程。但自从希腊和拉丁部落见诸历史记载以来，人民大会 
之讨论和表决公务措施就完全同举行會长会议一样，已成为经常 
的现象 Q 罗马的人民大会经罗木卢斯立法以后，其制度的完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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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梭伦时代的雅典人民大会。从这一制度的创立及其演进， 
可以探索到民主政治原则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在罗马人中，这种大会称为“库里亚大会”，因为其成年的氏族 
成员是按库里亚聚集于一个大会之內，幷按库里亚投票的。每一 
个库里亚有一集体票，而每一个库里亚分別调查它的多数意见，以 
便决定如何投这一票。 ㉗ 这是各氏族聚集的大会，只有氏族才是 
政府的成员。平民和靠客虽然已经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却 
被屛除于政府之外，因为不通过氏族和部落，便不可能与“罗马民 
族”有任何关系。如前所述，这个大会旣不能倡议任何公务措施， 
也不能修改提交它讨论和表决的方案；但是，具有一定重要程度的 
措施如不经“库里亚大会”通过就不能施行。一切法律的施行或取 
缔都要经这个大会通过；一切行政长官和高级公职，包括勒克斯 
271在內，都由元老院提名而由这个大会选举。 ㉙ 罗马授任官职的方式 
就是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道命令一一《库里亚授权令 curiata de 
imperio )- 把“权”授予上述这些宫员。这些官员，即使选举手续 
已完成，还必须通过这种授“权”方式，然后才能就职。凡涉及罗马 
公民生命的刑事诉 i 公案如果上诉到“库里亚大会”，则该大会有最 
后栽决之权。勒克斯一职是由民众运动废除的。尽管人民大会从 
来沒有提出议案的权力，但它是有实权的。在这个时代，主权属于 
人民 D 

人民大会沒有自行召开的权力；据说由勒克斯召开，当勒克斯 
缺席时则由市长 （ Praefectusurbi ) 召开。在共和国时代，它由执政 
官召开，当执政官缺席时则由大法官召开；每一次开会，其召集人 
在讨论时即充任主席。 

至于勒克斯一职，我已在另一有关的地方讨论过。勒克斯是 
一位将领，也是一位祭司，但他沒有管理內政之权，尽管某些作者 
极力想说成他有內政权。⑳作为一位将领， S 无明确规定，他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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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场上或在城中都必然具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如果他在某 
些特殊情况下曾行使过內政权，我们不得不设想那是临时授予他 
的。倘若把他称为国王，按照国王这个名词所必然得到的理解来 
看，那就是对勒克斯所隶属的人民性的政府及其所依据的制度作 
出歪曲和 谬误的 描写。出现勒克斯和巴赛勒斯的政府体制是与氏 
族制度相符合的，当氏族社会瓦解以后，这种职位也就不复存在 
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官制，在近代社会中找不到可以与之比拟的 
职位，我们不能用君主政治制度所采用的名称来表达它的意义。 
这样一种特殊的政府仅见于古代社会，它所依据的制度基本上是 
民主的，对于这种政府的特征，我们只好作出下面的 槪括： 这是由 
一个元老院、一个人民大会以及由它们提名和选举的一位统帅所 
领导的军事民主制，这个提法虽然可能还不够完备，但总算近乎眞 
实了。罗木卢斯完全可能仗着自己有伟大成就而大胆搜取被人们 
认为危及元老院和危及人民的权力，流传至今的记载谈到他的神 
秘失踪，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想他是被罗马會长们暗杀掉的。虽然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凶残的行为，但却表现了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 272 
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是不会向个人独载势力屈服的。这就难怪 
在勒克斯一职被废除而代之以执政官制度的时候，不是设立一个 
执政官而是设立两个。因为这个职位的权力可以把一个独任者抬 
高到危险的地步，但若由两人幷任，就不可能如此了。易洛魁人幷 
沒有旧的经验，但出于同样敏烕的理由，他们的联盟不是设立一个 
军事會帅而是设立两个军事會帅 5 以免最高统帅的职位委于一人 
以后将会把他抬高到势力太大的地位。 

勒克斯所具有的大祭司的职能，就是在事关紧要的时刻主持 
占卜，这是罗马人的宗教制度中一项最髙级的活动，罗马人认为， 
在战场上也完全与在域中一样，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 
勒克斯也主持其他一些宗教仪式。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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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希腊人一样，其宗教职权由最髙军事长官附带地执掌或由他 
专管，这是不足为奇的。当勒克斯一职被膜除以后，人们感到必须 
把他所掌管的宗教职权另外委交给某一官职，因为这种职权显然 
是要有专人负责的。于是设立了一个新官职，称为“司祭勒克斯” 
(rex saerificulus 或 rex sacrorum ) ,任此职者执行上述的宗教职务。 
雅典人的九位执政中，其第二位称为“巴赛勒斯执政 ” (archcm basi - 
leus ), 他有总辖宗教事务之权，我们从这个官职也可看出与罗马 
人相同的观念。为什么一些宗教职权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中要属于 
勒克斯和巴赛勒斯执掌，而在阿茲特克人中要属于吐克特利执掌 
呢？ 为什么在前两者被废除以后普通的祭司团体不能履行这些宗 
教职 务呢？ 这个问题迄今尙未能得到解释。 

罗马人的氏族社会就这样从罗木卢斯时代起一直维持到塞尔 
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经历了两百多年，在这期间，罗马的霸权 
即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如前所述，罗马的政府三权分 立：二 
个元老院，一个人民大会，一个军事统帅。他们根据经验，认识到 
有必要由他们自己制订固定的成文法以代替习惯成规。从勒克斯 
可以看出他们早已具有需要一个最高行政长官的萌念，这种需要 
逼迫着他们，当他们建立政治社会以后就把这个官职演进为二种 
更完备的形式。但是，他们发现，在那种对较高级的政治观念缺乏 
足够经验的时代，这是一种有危险性的官职•，因为勒克斯的权力总 
的说来是未加限制的，也是难以限制的。无怪乎当民众同塔尔昆 
纽斯 • 苏佩尔布斯之间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就罢免了他，幷 
273废除了这个职位。他们只要面临象一位国王的专制权力那样的现 
象，就会发现这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而自由终于会获得胜利。然 
而，他们愿意在政府机构中容纳一位权力受限制的行政长官，于是 
设立了两人幷任制的官职，即两名执政官。这件事发生在政治社 
会建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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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之前，沒有采取任何直接的措施来 
建立一个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但先前的一些措施为这件 
事作了准备。在上述制度之外，他们还设立了一套市政组织、一套 
完备的军事制度，包括骑士团的建立。在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 
时代，罗马在纯氏族性的制度下已经成为意大利最强大的军事 
力量 

在新设立的官职中，以市政长官 （ custosurbis ) 最为重要。这 
个官职就是元老院主席 （princeps senatus ), 据迪约奈修斯说，其第 
一任是由罗木卢斯指定的。 ㉚ 元老院本身无权召集自己开会，必 
须由这位主席召集之。也有人认为，勒克斯有权召开元老院会议。 
在勒克斯的要求下，很容易通过元老院自己的官员召集而开会，这 
倒是可能的；但是，从元老院职权的独立性、从它的尊严、从它所具 
有的代议性质来看，勒克斯不可能下令召开元老院会议。自从十 
立法官时代以后，这个官职被改成了市长 （ praefectusurbi )， 其权 
力扩大了，市长改由新成立的“百人团大会”选举产生。在共和国 
时期，执政官有权召开元老院会议，也有权召集库里亚大会，执政 
官缺席时，由大法官代之。后来，大法官 （ praetorurbanus ) 之职接 
管了这个古代官职的职权，从而成为它的替身。罗马大法官是一 
位司法长官，即近代法官的原型。由此可见，每一种基本的政治制 
度或社会事务组织一般都能找到一个简单的苗芽，这个苗芽是由 
于人类的需要而从其原始形态生长起来的，当它能经受时间和经 
验的考验以后，就发展成一种永久性的制度了。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罗木卢斯时代以前的酋长职位是怎样取得 
的，了解那时的曾长会议有些什么职权，那么，对于罗木卢斯时代 
的罗马氏族社会的状况就能明白多了。再者，对于各个阶段应当 
分別硏究，因为各种社会状态下的事务是随着智力发展而改变的。 
意大利在罗木卢斯以前的阶段，即七勒克斯阶段，以及此后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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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国阶段和帝国阶段，其政治组织的精神和性质都有显著的根本区 
別。但是，第一阶段的制度为第二阶段所吸收，这两个阶段的制度 
又为第三阶段所因袭，再经过修改而传至第四阶段。这些制度的 
产生、发展和衰落，体现了罗马民族重要的历史。我们只有在人类 
各部落和民族的广泛范围內去探索这些制度，从它的萌芽状态开 
始,通过它的顺序相承的各个发展阶段，才能了解人类心灵从蒙昧 
阶段的幼稚状态进化到今天的髙度发达状态所经历的伟大运动。 
由于人类有组织社会的需要，才产生氏族；由于有了氏族，才产生 
曾长、部落及其會长会议；由于有了部落，才通过分裂作用而产生 
部落群，然后再联合为部落联盟，最后合幷而形成一个民族；由于 
有了酋长会议的经验，才产生成立一个人民大会以与會长会议分 
掌政权的需要；最后，由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需要，才产生最高军事 
统帅，这个职位经过一段时间形成政治上的第三权力，而隶属于前 
两种高级权力之下。最高军事统帅就是此后的最高行政长官、国 
王和总统的萌芽。文明民族的主要制度完全是萌芽于蒙昧阶段、 
扩大于野蛮阶段的那些制度的继续，那些制度到了文明社会仍在 
继续发展中。 

罗马政府在罗木卢斯去世之时即已存在，因此它是社会性的 
而不是政治性的，是以人身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固 
然，那三个部落在罗马城范围內是分地而居，幷有划分淸楚的地 
域；但是，这是氏族制度下流行的定居方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如氏族、库里亚和部落等等关系， 
统统都是人身关系，政府把他们作为人的团体来对待，而把他们全 
体作为罗马民族来对待。他们旣然按这种方式定居在域郭之內， 
当事务日益繁杂使他们迫切需要改变政府方式之时，分设市区的 
观念就会油然而生。他们立刻要求通过试验性的立法运动来进行 
一次重大的改革——与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以前不久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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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经着手进行的改革完全一模一样。罗马域是在纯氏族制度下 
建立的，它早期的军事胜利也是在纯氏族制度下取 得的； 但是，这 
些成就的果实，其数量之多，表明氏族组织无力形成一个国家的基 
础。然而，为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铺 
平道路，还需要在这不断发展的共和国中进行两个世纪的紧张活 275 
动。必须付出的牺牲代价就是取消氏族、库里亚和部落的统治权， 

而把这些权力授给新的选民。要使这种改革成为可能，只有当人 
们觉 悟到： 使氏族产生一种政府来适应他们发达的社会状态的要 
求是办不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究竟要向前跨入文明社会还是继 
续停留在野蛮社会的问题。这种新制度的建立将是下一章的 
主题。 


本章洼释 

①李维书， 1. 13。 

⑧哈利卡纳苏斯的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 2. 7. 3。 

③ “他又把这些库里亚分为十组，每一组由其自己的首领统率，土语称这种首领 

为什长 （decurio 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 2. 7. 4。 

④ 普卢塔克;，《罗木卢斯传》， 20. 2。 

⑤ 究竞是尼布尔用“家族”一词来代替氏族，或者这是翻译者的想法，我无从说 
明。〔中译者注 :尼布 尔原著是用德文写的，本注中的“翻译者”指的是英译者。〕有一位 
翻译者瑟耳沃耳经常把这个词用来指希腊人的氏族，无论如何这是不合适的。 

⑥ B . G . 尼布尔，《罗马史 》 ，尤留斯.査理.海尔和孔诺普瑟耳沃耳二氏英译 
本，共三卷 （ 剑桥，1828年），第1卷，第 273— 274页。 

® 对归功于罗木卢斯的这种组织，迪约奈修斯曾作过一次明确详细的分析，尽 
管其中有一部分分析似乎是后人增加的。他将罗马人的氏族组织同希腊人的氏族组 
织（那也是他同样熟悉的）相提并比，这是很有意思的。 他说： 首先我要谈谈他〔译者 
按： 指罗木卢斯〕的政治制度，我认为这种制度无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完全足以适应一 
切政治措施。其制度 如下： 他将全民分为三大部，然后指定最杰出的人物充当每一大 
部的 首领； 接着，他又将这三大部的每一大部再分为十小部，指定最勇敢的人充当各小 
部的首领，授以同等的 级位； 他将大部称为部落，将小部称为库 里亚； 这两个名称沿用 
至今 a tribus (部落）的字面意义为“第三部分”，如按照希腊语解释，即相当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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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h curia (库里亚）相: Vf 抑⑴ ( 胞族）.也相当 f (队）；而那些宂任部落首 

领职位的人在希腊语有 q > v \ apxoi 与即 xw ，罗马人则称之为 tribunes (保民官 ）* 
那些统率库里亚的人在希腊语有 < pp « T7 ) ta /> xot 与 Aoxtryo :， 罗马人则称之为 curiones 
(库里亚祭司）。每一个胞族又再分为十组，统率每一组的 i ■领，俗称为。当 
他将全民按部落和胞族编制定了以后，又将土地划为三十等分，分别授予每一胞族，选 
定一块够用的土地充宗教祀典和建造神庙之用，并保留一块一定面积的土地作为公用 
土地。——迪约奈修斯 ，《罗 马古事记》 ，2. 7。 

⑧同上书， 2. 7。 

⑧威廉 • 斯密土（编）， 《 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波士顿， 1870 年），第 1148 页。 

⑩迪约奈修斯书， 2. 7。 

⑪三十个库里亚祭司集体组成一个祭司团，由其中之一任祭司长 (curio maxi- 
mus )。 这个人选是由氏族大会选定的。此外，根据奥古耳尼安法（公元前300年）还 
组织了一个包括九人的卜人团，其中有他们的首脑太卜 （ magistercoHegii); 根据同一 
法律又组成一个包括九人的太祝团，其中有太祝长（ pontifexmaximus ) 0 

⑬李锥书， 1. 8。 

⑬“从邻近的居民中有一大批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不分奴隶与自由民，渴求新 
的环境，因而逃亡到了那里〔译 者按： 指罗马城〕。这就为罗木卢斯致志于其伟大事业而 
发展势力的第一步。”——李维书， 1. 8。 

⑭普卢塔克'罗木卢斯传》，20。 

⑮迪约奈修斯书， 2. 15。 

@李维书，丨 . 30。 

© 同上书， 1. 33。 

⑱同上书， i . 33。 

⑩在新墨西哥的村落中，每一所住宅的全部占居者均属同一部落，有时单单一 
所公共住宅即包括了一整个部落。我们已经讲过，墨西哥村划分为四个大区，每一大 
区由一个宗族（大概即是一个胞族） 占居； 而特拉泰卢耳科人则占居另一个第五区。在 
特拉斯卡拉村也有四个区，由四个宗族(大概即胞族)分别占居。 

㉚ 尼布尔， 《 罗马史》，第1卷，第290页。 

㉛ “他指定了一百名元老院议员，也许因为他认为一百名已经足够，也许因为一 
百人之外再也没有人能接受元老的尊衔了。不管怎样，他们由于自己的职位尊贵而接 
受了元老的头衔，而他们的后裔便被称为贵族。”——李维书， 1. 8。又西塞罗说 ：“这 
些最显赫的冬由于威(言足以胀人而被称为‘元老’。”——《共和国》, 2. 8。 

㉜ 迪约奈修斯书 ，2. 47。 

㈣ “……他〔译 者按: 指塔尔昆纽斯 • 普利斯库斯〕增补了一百名元老院议员，这 
一举不仅扩大了政府，也加强了他个人的势力。这一百名元老院议员此后便被称为 
‘小’族元老，他们形成对国王矢忠不渝的一派，因为他们是依靠国王才能加入库里亚 
的。”——李维书， 1. 35。 

㉞ “（塔尔昆纽斯）促使通过一项法律来加强他的王杈，接着他立刻把元老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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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原来的名额增加一倍,把原已称为‘元老’的那些人加上‘大族元老’的头衔(通常总 
是先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把他自己所增补的那些人称为‘小族元老’。”——西塞罗， 
«共和国》，2. 20。 

㉕ 同上书， 2. 20。 

@这基本上是尼布尔的意见 3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断言，最早，当家族 
〔氏族〕的数额臻于齐全之时，它们便立刻在元老院中有自己的代表，而代表的人数是 
与家族数额成比例的。三百名元老院议员与三百个家族正好对应，我们在上文已经合 
理推断家族之数为三百了。每一个氏族都派出它的什长到元老院去作为它的代表，什 
长是氏族的首领和氏族开会时的主席。……如果说，元老院议员是由国王任意指定的， 
那不可能是原始的制度。甚至迪约奈修斯也假定曾经有过选任的 制度： 不过他对这一 
点的想法是完全不足取的，这呰职位至少在最早的时候必然是由家族而不是由库里亚 
选举产生的。” —— 尼布尔，《罗马史》，第 i 卷，第 290— 291页。〔你 特注： 上面引文中 
的括号是摩尔根加的。〕假如这个职位并非必然落在酋长身上，那么，从原则上说，最可 
能还是由库里亚选举，因为一个库里亚中的各氏族对于每个氏族的代表具有直接的利 
害关系。由于同样的理由，易洛魁氏族成员所选出的首领必须获得同部落中其他氏族 
的承认，然后才算完成提名手续。 

% 李维书 ， h 43。迪约奈修斯书， 2. 14; 4 . 20 . 84。 

㉘ 努玛 •庞 皮留斯(西塞罗'共和国》, 2. 13;李维书， 1. 17)、屠卢斯 * 贺斯 
提留斯（西塞罗，《共和国》，2 17) 和安库斯•马尔丘斯（西塞罗，《共和国》，2 18;李 

维书， 1. 32) 都是由库里亚大会选举的。至于塔尔昆纽斯 • 普利斯库斯，据李维说，是 
绝大多数人民把他选举出来担任勒克斯的 U . 35)。这必然是由库里亚大会进行选 
举。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先僭取了这个职位，后来由库里亚大会追认（西塞罗，《共 
和国: N 2. 2】）。由此可见，选举权保留在人民手中，从而证明勒克斯一职是民选的职 
位，他的权力是受委托的。 

㉙ 雷昂哈德 • 施密茨先生是为希腊罗马人有王权政府之说捍卫最力的人物之 
一，他非常坦率地指出：“我们很难确定王权的范围，因为古代的著作家们自然以他们 
自己的共和政体去衡量王政时代，他们往往把只符合于他们本身时代的执政宫、元 
老院和库里亚大会的代议权和职能给与早先的国王、元老院和库里亚大 会 ，——斯 
密士'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第992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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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T^ I - * - " I * 

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 

国人——平民——靠客一一贵族——阶级界限一 -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立法一'按财产划分阶級 

-百人团- 不平等的表决权-百人团大会-百 

人团大会代替了库里亚大会——阶级代替了氏族——定 
戶籍——平民成为公民——设置市区——设置乡镇一^ 
部落增至四个-—双地域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新政治 

制度的性质-氏族组织的衰落和消灭-氏族组织的 

功缋 


罗马军事民主制第六代曾长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之继位， 
约在罗木卢斯死后一百三十三年左右，这是我们所能确定的最近 
似的年代。①由此可以把他的即位年代定在公元前576年左右。 
罗马人建立政治制度主要该归功于这位伟人。我们只要叙述这一 
制度的主要特征以及导致采用这一制度的某些原因就够了。 

从罗木卢斯时代到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罗马人分为 
两个不同的阶级，其一为国人 ( populus )， 另一为平民 （ plebeians )。 
这两种人的人身都是自由的，都编入军籍；但只有前者组成氏族、 
库里亚和部落，只有前者才掌握政府权力。反之，平民不属于任何 
氏族、库里亚或部落，因而也不在政府之內。®平民不得担任官职， 
不得参加库里亚大会，不得参预氏族的祭典。在塞尔维乌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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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人数即使不完全等同于国人，也已相差无几了。他们的身 
分很特殊，旣服兵役，又有家孥、财产，因而同罗马城有着共同的利 
益，但是却与政府无丝毫关系。如前所述，在氏族制度下，如不通 277 
过公认的氏族就不可能与政府有任何关系，而平民不属于任何氏 
族。这样一种情况，影响这么多的一部分人，对于共和国来说是很 
危险的。在氏族制度下旣无从补救，必然就会成为试图推翻氏族 
社会而代之以政治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理由。若不是想出了一种补 
救方法，罗马组织很可能已土崩瓦解了。这种补救工作，发端于罗 
木卢斯时代，为努玛 • 庞皮留斯所改汀，而完成于塞尔维乌斯•土 
利乌斯之手。 

关于平民和贵族两者的起源以及此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已经成为聚讼纷纭的题目。我不揣冒昧来对每一个问题略抒 
己见。 

一个人之所以是平民，就因为他不是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而 
任何一个氏族都是同其他氏族一道组成库里亚和部落的。在罗马 
建城前后那个局面不定的时代，会有那么多的人从自己出生的氏 
族中分离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从邻近部落成群来到这个新城市 
的冒险者，在战爭中被俘而后来又被释放的那些人，混杂在移殖于 
罗马的氏族中的那些无族籍的人，很快地组成了这个阶级。还有 
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在把每一个部落编足为一百个氏 
族的时候，有一些破落的氏族和一些不足规定人数的氏族都可能 
被排除出来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无族籍的人，再加上由此被排斥 
于库里亚组织之外的破落氏族，子孙蕃衍，不久就形成一个人数众 
多、有增无巳的阶级。这些人就是罗马的平民，他们旣然是平民， 
所以他们也就不是罗马氏族社会的成员。卢策瑞部被接受为第三 
个罗马部落，属于这个部落的元老院议员有一个绰号，叫做“小族 
元老'从这个绰号看来，旧氏族是不甘于承认同他们完全平等的。 

$ 2 $ 




这一推论似无不妥之处。他们更有理由禁止平民参预政府的一切 
活动了。当第三个部落编足了法定的氏族数额时，接纳新成员的最 
后门路便吿关闭，从此以后，平民阶级的人数就更加迅速地增长。 
尼布尔说，平民阶级的存在，可以上溯到安库斯时代，这就是说，他 
们是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③他又否认靠客是平民团体中的 
278 —部分;④尼布尔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均不同于迪约奈修斯⑤ 
和普卢塔克。⑥后面这两位作者都认为靠主和靠客的关系是罗木 
卢斯制定的，隋托尼乌斯则认为这种关系存在于罗木卢斯时代。⑦ 
当出现一个沒有氏族身分、沒有宗教祭典的阶级时，自有必要建立 
这样一种制度，以便于这个阶级的人借这种关系来保护自己的人 
身和财产，这种关系还能给予他们以获得宗教特权的门路。一个 
氏族的成员自然不会沒有这种保障，也不会沒有这种 特权； 而且， 
如果让一个氏族的成员认另一个氏族的人为靠主，那就会损害一 
个氏族的尊严，也不符合一个氏族的义务。換句话说，只有无族 
籍的阶级，只有平民，才自然会要找寻靠主而成为他们的靠客。由 
于上述理由，靠客不成为国人的一部分。尽管尼布尔对于罗马史 
问题具有崇高的权威地位，靠客是平民团体中的一部分这一点看 
来是很明显的。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极其难于解答的问题，这 就是： 贵族阶级 
的起源及其范围一一究竟这个阶级是起源于罗马元老院制度、其 
范围仅限于元老院议员及其子孙呢，抑或它包括与平民有別的全 
体国 人呢？ 近代最著名的一些权威学家都认为全体国人皆是贵族。 
尼布尔当然是罗马史问题的第一位权威，他采用这个观点，⑧而 
朗恩、施密茨等人也都表示同意。⑨但是，他们列举的理由幷不是 
结论性的。如前所述，贵族阶级同平民阶级的存在均可以上溯到 
罗木卢斯时代。⑩国人就是组织在氏族中的全体人民，如果他们在 
那么早的时代即全部是贵族，那么，这种高贵的身分只会是名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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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那时的平民阶级幷不重要。而且，西塞罗和李维都有明白 
的记载，他们的记载同这个结论有矛盾。固然，迪约奈修斯把贵族 
阶级的组成说成是早于元老院的建立，幷把贵族阶级说成是由少 279 
数以出身、品行和财富显著的人组成的；但由此正可以看出，那些 
贫穷而出身卑微的人，即使属于历史上存在过的氏族，也被排除在 
贵族阶级之外。⑪即使承认有一个同元老院议员无关的贵族阶级， 
在各个氏族中也还有一个人数很多的非贵族的阶级。西塞罗留下 
了明白的记载，指出元老院议员及其子女都是贵族，他沒有说到在 
这些人之外还存在任何贵族阶级。 他说： 罗木卢斯的元老院是由 
最贤明的人组成的，罗木卢斯本身对他们崇敬备至，所以希望将他 
们称为元老，而称他们的子女为贵族，当这个 X 老院企图⑬…… 
云云。此处所用的元老 ( patres ) —词的涵义，在罗马人本身即成为 
一个有爭论的题目；不过，表示贵族阶级的 patricii —词旣由 patres 
(元老）而来，当然就反映出贵族与元老院议员的职位有着必然的 
联系。因为每一个元老院议员最初很可能是代表一个氏族，所以， 

三百个元老院议员代表了全部公认的氏族，这件事实本身幷不能 
使所有的氏族成员都成为贵族，因为贵族的荣位仅限于元老院议 
员及其子孙。李维的记载同样淸楚。他说，他们由于职位尊贵，自 
然被称为元老，他们的后裔 ( progenies ) 则被称为贵族 。◎在 勒克斯 
体制时代以及在共和时代，个人有由政府特授贵族的；但是，除了 
由于元老院议员的职位以及政府特授而得到贵族身分以外，一般 
的人们是不可能得到这种身分的。有一些人在元老院组成之时未 
能列入元老院，后来通过公开法令被授以与元老院议员相等的地 
位，从而厕身于新贵族之列，这幷非不可能；不过，在全体“罗马 
民族”的三百个氏族的成员中，这样的人只会占一小部分。 

也可能是，早在罗木卢斯以前，各氏族的酋长即已被称为元 
老，用以表明他们的职位具有父老的性质；而且，这种职位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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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种公认的显贵身分授给他们的子孙。不过，我们沒有这方面 
的直接证据。我们假定实况是如此，我们再假定元老院初建立时幷 
280未包括全部主要的曾长，我们更进一步假定后来当元老院出缺补 
选时的标准是以功绩而不以氏族，那么，早先即可能存在一个与元 
老院互不相关的贵族阶级的基础。我们可以用这些假定来解释西 
塞罗所说的奇特的话，那就是，罗木卢斯之所以希望元老院议员们 
能够被称为元老，可能由于这个名称原来就是氏族會长们的尊号。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贵族阶级有一个与元老院互不 
相关的有限基础；但它不会广泛到足以包括全部公认的氏族。建 
议将元老院议员子孙后代称为贵族，这是与元老院议员有关的。 
帕特尔库卢斯也有与此相同的记载 

由此推论，虽然可能有个別家族在这一个氏族中是贵族，而在 
另一个氏族中则是平民，但不可能有贵族氏族和平民氏族。⑮在这 
一点上还有一些混淆不淸之处。费边氏成员中的全体成年男子三 
百零六人都是贵族。®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该氏族中所有 
的家族都能追溯其世系出自元老院议员，或者他们的祖先曾由某 
项公开法令擢升至贵族地位。当然在许多氏族中都有贵族家族，而 
到后来，就在这同一氏族中旣有贵族家族，又有平民家族。因此，前 
文（原文第246页)提到的克劳丢斯家和马尔策卢斯家是克劳丢斯 
氏族的两个家族，但只有克劳丢斯家是贵族。我们会记得，在塞尔维 
乌斯•土利乌斯以前，罗马人是分为国人和平民两个阶级的；但是， 
自从那时以后，特別是自从李启纽斯立法（公元前367年）以后，由 
于这次立法，国家的一切荣贵地位向每一个公民打开了大门，因 
此，罗马人，凡身分属自由人者，槪区分为两个政治阶级，可以別之 
为宦族与庶族。宦族包括元老院议员及其后裔，还包括曾任三公 
(执政官、大法官、大营造）中的一个职位者及其后裔。庶族此时就 
是罗马公民。氏族组织已经衰落，旧的区分已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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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早一个时期属于国人的人不能归入平民之列，而在后一个时期 
属于宦族的人则幷非贵族。克劳丢斯家能够追溯其世系到罗木卢 
斯时代曾任元老院议员的阿丕攸斯•克劳丢斯;但马尔策卢斯家不 
可能认阿丕攸斯 • 克劳丢斯为祖，也不可能追溯其世系到另外任 
何一位元老院议员，尽管这一家族如尼布尔所说，“在其所获得的 281 
名声荣耀方面可与阿丕攸斯一家相比，而对国家的贡献则远为过 
之，®这一点已足以说明玛尔策卢斯家的门第，用不着采取尼布 
尔所虛构的设想，他曾设想马尔策卢斯家是由于缔结过一次受到 
谤议的婚姻而丧失其贵族地位的。⑬ 

贵族阶级的人数必然很多，因为元老院议员的名额难得有少 
于三百的时候，每逢出缺，即时递补，从而经常地把新的家族包括 
到贵族阶级中来；再一个原因是把贵族身分授予元老院议员的后 
裔。另外还有一些人不时通过国家硕令而成为贵族。@这种贵贱 
之別在起初可能沒有多大意义，但随着贵族阶级的财富、人数与权 
力的增长，便成为非常重要的现象，而使罗马社会的面貌为之一 
变。在罗马人的氏族社会中新出现一个特权阶级，当时大槪幷未 
意识到这个现象的充分影响；这个制度对于罗马人民此后前途所 
发生的影响是否利多弊少，倒是一个疑问。 

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氏族不再是具有政治功用的组织，这时候 
的国人也就不再与平民有別了；但是，旧组织与旧区別的影子却在 
共和制度建立以后很久还残存着。⑳新制度下的平民就是罗马公 
民，不过他们现在是庶族；至于有无氏族属籍的问题则与身分的贵 
贱无关。 

如前所述，从罗木卢斯到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罗马人的组 
织只不过是一种与地域、财产无关的氏族社会。我们所见到的只 
是一系列由个人、氏族、库里亚和部落所组成的层层集体，政府通 
过这些组织来对待人民，把人民作为组成这些有机单元的人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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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对待。他们的情况恰好与梭伦时代的雅典人相似。4、辻，他 
们组织了一个元老院，以代替旧的酋长会议；组织了一个“库里亚 
大会”，以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选举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兼负祭司 
和法官之责。罗马人有一个三权幷列的政府，这三权为适应他们 
的基本需要而相互配合；他们又把按同等数额的氏族和同等数额 
的库里亚组成的三个部落合幷成一个民族，因此他们所具有的政 
282府组织比以前拉丁部落所达到的水平更高、更完备。但是，逐渐发 
展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除了一部分已经转为靠 
客以外，都被摒斥于政府圈子之外，也都沒有宗教特权。如果这不 
是一个有危险性的阶级，却不让他们获得公民身分，不让他们参与 
政府，那对国家是有害的。一个自治域市正在蓬勃发展，其规模之 
宏大为他们以前的经验所未知晓，需要一个专门的组织来管理该 
城市的地方事务。改革政治方式的需要，必然会愈来愈强烈地迫 
使有思想的人注意这个问题。人口和财富增加了，因人口的重荷 
和利益的不一致使他们的事务现在变得复杂起来，难于处理；我们 
不得不设想，这些现象开始暴露了他们不能再在氏族制度下保持 
团结的事实。需要用这样的一种结论来解释他们所试行过的各种 
权宜之策。 

罗木卢斯的继承者努玛推行了第一次重大的运动，因为这次 
运动揭露了当时存在一种 印象： 一个庞大的政权不可能将其体制 
的基础建筑在氏族上。努玛采取瑟秀斯一样的做法，企图撇开氏 
族，另外按照人民的技术和职业将他们分为八个阶级。 ㉑ 对这件事 
的记载，普卢塔克是主要的权威，他把这种按职业区分民众的办法 
说成是努玛改制中最値得赞赏的一项;他还进一步指出，采用这种 
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在名和实两方面取消拉丁人和萨宾人的差別， 
把他们混合起来而加以新的区分。但是，由于他沒有把氏族所行 
使的权力授予这些阶级，所以他的措施失败了，同瑟秀斯的计划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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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类似的结局，理由也相同。据普卢塔克吿诉我们，每一个行会各 
有其会堂、法院和宗教仪式。在阿提卡和在罗马，经历了相同的实 
验，其目的一致，原因类似，手段相同，虽然这些记载带有传说性， 
但我们推想，无论在阿提卡或在罗马，都曾确实进行过上述的实 
验，这一推论还是合理的。 

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建立了新制度，新制度所凭借的基础 
一直维持到共和国的末期，尽管后来作过一些改良性的变革。塞 
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的时代（约公元前 576— 533年）是紧接在梭伦 
时代（公元前596年）以后，在克莱斯瑟尼斯时代（公元前509年） 
以前。归功于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的立法运动显然是仿效梭伦 
的立法；认为这次立法运动发生在上述那么早的时代，这个说法是 283 
可以接受的，因为共和国建立于公元前509年的时候，已经进入有 
史时期，而这种制度当时正在实际施行。再者，将这种新政治制度 
的建立归功于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也可以说是很正当的，这就 
好比把一些重大措施归功于其他某些人 一样； 尽管在这两个例子 
中，立法者只不过是把经验向他所提供的建议和迫使他注意的事 
项订成制度而已。废除氏族制而创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 
社会，其主要变革 有三： 第一、以根据个人财产多少而定的阶级来 
代替氏族；第二、以“百人团大会 ” （comitia centuriata ) 作为新的 
民众大会来代替氏族制度下的库里亚大会，幷将后者的实权转交 
给前者；第三、设置四个市区，其性质有如美国的市区，每个市区各 
有划定的边界，各有名称以标志为一个领域，其中的居民需要登记 
他们的名籍和财产。 

塞尔维乌斯无疑熟知梭伦的政治方式，他仿效梭伦，按照人民 
的财产値把他们分为五个阶级，其结果是将各个氏族中最富有的 
人集中于一个阶级中。 ㉚ 然后再把每一个阶级划分为若干百人团， 
每一个阶级所包含的百人团数额是强性规定的，幷不问它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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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人数是多少，而毎一个百人团在百人大会中有一票之权。 
因此，每一个阶级所享有政治权力的大小，是由它按规定所具有的 
百人团的多少来决定的。第一阶级包括八十个百人团，在百人团 
大会中便有八十票•，第二阶级包括二十个百人团，附加两个工匠百 
人团，有二十 二票； 第三阶级包括二十个百人团，有二十票；第四阶 
级包括二十个百人团，附加两个号角手百人团，有二十二票；第五 
阶级包括三十个百人团，有三十票。此外，还有由骑士组成的十八 
个百人团，有十八票。迪约奈修斯在上述阶级之外再加上一个第 
六阶级，这个阶级包括一个百人团，有一票。第六阶级是由那些沒 
有财产、或虽有财产而数量不足以收入第五阶级的人组成的。他 
284们旣不纳稅，也不参加战役。 ㉓ 按迪约奈修斯之说，这六个阶级总 
共的百人团加上骑士百人团合计为一百九十三个。 ㉔ 李维关于五 
个阶级中正规的百人团的数目，说法与迪约奈修斯相符，其不同的 
是，在他的记载中沒有第六阶级，他把这些组成一个百人团幷有一 
票的人包括或附属在第五阶级之內了。据他的说法，号角手百人 
团是三个而不是两个。因此，李维所记载的百人团总数比迪约奈 
修斯多了一个。 ㉕ 西塞罗曾说过，九十六个百人团不足半数，这对 
上面两种说法都能符合。 ㉖ 每一个阶级的百人团分为老年百人团 
和少壮百人团两种，老年百人团由年过五十五岁的人组成，他们在 
服军役时负责罗马城的 防守； 而少壮百人团由年龄在五十五岁以 
下至十七岁以上的人组成，他们担负对外作战的任务。 ㉗ 每个阶级 
的甲冑都有规定，各不相同 。㉘ 

我们会看出，就人民大会所能影响于政府的行动而言，政府是 
控制在第一阶级和骑士之手的。他们共有九十八票，占全体的过 
半数。在百人团大会召集的时候，每一个百人团分別决定本团的 
统一意见，正好象过去每一个库里亚在召开库里亚大会时所做的 
一样。在对任何公共问题表决时，首先传骑士们投票，然后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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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 ㉙ 如果他们两者取得一致意见，问题就此决定，而不再传其 
佘各阶级来投票了；但如果他们意见不一致，就再传第二阶级，倘 
若还沒有出现多数，便以此下推至最后一个阶级。 

原先由库里亚大会执掌而现已转交给百人团大会的权力，此 
后在若干细节方面有所扩大。百人团大会根据元老院的提名选举 
文武官吏；它制订或否决元老院所提出的法令，任何议案未经它的 
裁可不得成为法令；它可以根据元老院的建议取缔现行法令，如果 
它决定这么办的话；它还有权根据元老院的意见对外宣战。但元老 
院可以不咨询大会而与敌人媾和。这个大会是全国最高法庭，凡 
牵涉人命的案件均可向它上诉 。 上述各项权力都是它所具有的实 
权，但也是有范围的——其中不包括财政支配权。然而，多数票在 285 
第一阶级手中（加上骑士），第一阶级包括了贵族集团，可想而知， 
也就包括了最富裕的公民。支配政府的力量是财产而不是人数。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却能制订一部法律，对所有的人加以平 
等的保障，从而对制度不平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也就有所补救。 

百人团大会每年在马尔丘斯广场举行一次，选举文武官吏，其 
他时候如国务需要也可举行。开会时，人民按百人团集合，按阶级 
集合，由他们的将领率领，组织得象一支军队 ( exercitus ); 因为百人 
bH 和阶级之设置，就是为了成为一种旣完全适应于內政又完全适 
应于军事的组织。当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举行第一届大检阅的 
时候，在马尔丘斯广场上出现了八万名武裝的公民兵，每一个人都 
列在自己所属的百人团中，毎一个百人团都列在自己所属的阶级 
中，每一个阶级都自成一个团体。 ㉚ 任何一个百人团的每一个成员 
现在都是罗马公民了，这就是新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成果。在共和 
国时期，执政官有权召集百人团大会，执政官不在，便由大法官代 
行，号召举行大会的人便是大会的主席。 

我们现在有了更进步的经验，因此看这种政府似乎是旣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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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但是，尽管它有缺点，尽管它很简陋，对于在它之前的氏族政府 
来说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罗马就是在这种政府的领导下成为世 
界霸主的。财产因素此时一跃而为支配一切的势力，从而决定了 
这种政府的性质。它使贵族政治和特权大为突出，它们乘机大幅 
度地剝夺人民支配政府的权力，将这种权力交给了富人。这是与 
由氏族继承下来的民主原则的自然发展倾向背道而驰的一个运 
动。罗马平民为了反抗他们的政府制度中这时所混合的贵族主义 
和特权这两种新因素，在整个共和时期不断进行斗爭，有时获得少 
许胜利。但是，上层阶级所掌握的贵族地位和财产势力太大了，平 
民所提出的权利均等、特权均等的原则虽比较明智，比较崇高，却 
难以取胜。甚至在那时的罗马社会，要维持一个特权阶级也是一 
项沉重不堪的负担。 

西塞罗固然是一位爱国而髙尙的罗乌人，但他却对这种将人 
民划分为若干阶级、幷将支配政府的势力交给少数公民的办法深 
286 为赞同和嘉许。他说，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从人民大众中挑出 
一大批人置为骑士，然后将其余的人分为五个阶级，幷将年 老者与 
少壮者加以区別，他建立这种制度便使表决权不掌握在群众手中 
而掌握在富人手中；他决心要在我们的政府中建立这样一条原则， 
即不使最大多数人具有最大势力，因为任何政府都应当遵守这一 
原则。” ㉛ 他赞成权利不平等，他赞成取缔自治权，根据从那时到 
现在两千年来的经验来看，可以淸楚地看出，他所赞成的两个原 
则造成幷发展了无数愚昧腐败的行为，终至使政府和人民同归于 
尽。人类逐渐学到了一个简单的教训，那 就是： 为公众的利益和公 
众的繁荣计，全体人民比历史上已出现过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任 
何特权阶级的人都要高明，不论那些特权阶级的人是怎样精选出 
来的和受过什么样的培养。支配最先进的社会的各种政府也都还 
处在过渡阶段中；正如格兰特总统在他最后一次就任演说中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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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这些政府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转向民主制度，这句话不无道 
理； 这种自治形式体现和表达了一个自由的、有教养的民族的平均 
智慧水平和道德水平。 

罗马富裕阶级所起的有益作用在于他们摧毁了氏族组织，将 
其权力转交给另一种团体，从而使氏族不再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 
基础。塞尔维乌斯立法运动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从氏族这种闭 
塞的团体求得一种解放，和为了使新政府能有一个广阔得足以包 
括罗马全体居民（奴隶除外）的基础。可以预 料到： 当阶级制完成 
了这项任务以后，它就会自行消灭，象雅典的情形 一样； 而市区和 
乡镇及其作为政治团体组织起来的居民就会成为新政治制度的基 
础，这是合理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罗马的市政组 
织却妨碍了这个运动的彻底成功。罗马城自始就在政府中占据中 
心地位，一直维持到最后，所有的外地都得从属于它。罗马成了 
一个庞大的中央市政府，实际上，它起先君临意大利，而最后君 
临三大洲被征服的各行省，呈现出异常状态。五个阶级一直维持 
到共和制的末日，其间仅对投票方式略有改革。塞尔维乌斯体制 
设立新的人民大会以代替旧的大会，这就显示出这种体制的根本 
性质。如果沒有一个重新组织的大会将政治权力赋予这些阶级， 
它们便不会具有生命力。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长，这个大会的职287 
责大为加重。务期废除库里亚大会幷随而取消氏族组织的权力， 
这分明是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的意图。 

据说这位立法者创立了部落会议 (comitia tributa ), 这是每一 
个地方部落或市区单独举行的大会，其主要任务在于估定稅收和 
征税，以及征集应征的军队。后来这个会议还选举，保民官。市区 
是他们的政治制度的天然单位，如果罗马人民想建立一个民主国 
家，其地方自治政府必将以市区为其中心。但元老院和富裕阶级 
却预先阻碍他们走向这一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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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祢塞尔维乌斯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创立注戶籍的办 
法。李维认为戶籍制对于即将形成的如此庞大的帝国来说是一项 
最有益的措施，按照这种制度，无论平时或战时，人民履行职责不 
再象以往那样以个人为标准，而是以个人财富的多寡为标准了 。㉜ 
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所居住的市区注籍，幷登记自己的财产数额。 
这是在戶籍官监临下办理的；戶籍册登记完毕后便为定阶级提供 
了根 据。® 与此相辅而行的还有这个时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 
即四个市区的建立，这四个市区都划定边界，幷命以适当的名称以 
资区別。从时间上看，四个市区的建立比克莱斯瑟尼斯之设置阿 
提卡乡区更早；但这两者对政府的关系完全不同。如前所述，阿提 
卡乡区是作为一种政治团体而组成的，同样也有公民注籍和登记 
财产的制度，此外还有一个完备的地方自治政府，有由选举产生的 
行政官、司法官和祭司团体。另一方面，罗马的市区却是一个地理 
区域，有公民注籍和登记财产的制度，有一个地方组织、一个保民 
官及其他选任官吏，还有一个民众大会。政府只是在为数有限的 
一些特殊事件上才通过地域关系同这些市区的居民打交道。但市 
区政府缺乏阿提卡乡区政府所具有的实体性。它比较近似于早先 
雅典的舰区，很可能就是模仿雅典的舰区而产生的，有如塞尔维乌 
288 斯模仿梭伦划分阶级的措施一样。迪约奈修斯说，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把七峰山圈在城垣以內之后，即将域中划分为四区，分別 
命以山峰 之名： 第一区称为帕拉丁纳区，第二区称为苏布腊区，第 
三区称为科林纳区，第四区称为埃斯奎林纳区。这座城原先包括三 
个区，现在变成四个区了。他命令居住在各区的人民要象乡村居民 
一样不得移居于本区以外的其他处所，不得向其他处所纳稅，不得 
到其他处所去报名当兵，也不为军事目的或其他需要而缴纳任何 
赋课，每一区必须为公众福利满足这些需要。这些事项此后不再按 
三个血绿部落（和⑽ yevtftw ) 执行，而按他最后編定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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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部落 ras roTTiKas ^) 执行了。他对毎一个部落都指派 
了指挥官，名之为“部帅 ” (phylarchs ) 或区长 ” (comarchs ) ，他指示 
他们监管各区的住戶。 ㉞ 蒙森说/这四个征课区的每一区必须提 
供四分之一的兵力，不仅是按全部兵力计，而且是按每一支部队来 
分配的，这样，毎一军和每一个百人团都平均摊派从各区征集来的 
兵士；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把氏族的差別和地域性的差別消灭在全 
民统一的征兵制之中，特別是要通过军事精神的强大均衡作用把 
外来人 （ meteoci ) 和市民们凝结成一个民族 。”㉟ 

罗马统治下的城外周围地区也按同样方式组成乡区 （dbus 
rusticae ), 其数目据某些作者记载为二十六，另一些作者记载为三 
十一；因此，加上四个市区，总数或为三十，或为三十五。 ㉚ 总之，其 
总数始终未超过三十五。从参与政府行政事务的情况看来，这些 
乡区幷未成为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塞尔维乌斯建制下最后设立的政府就此定型，一直维持到 
共和时期之末；执政官代替了早先的统帅。它的基础幷不在于雅 
典政府那种含有特定意义的地域，也不是今天所谓的地域；其组织 
的基本单元为区，区以上为县或郡，县以上为国，每一层都有组织 
机构，幷赋以政府职能，作为一个整体中的组成成分。中央政府压 
倒了地方政府而使后者趋于萎缩状态。它之奠基于财产胜过了奠 
基于地域；它把控制政府的权力交给了最富裕的阶级，这就表明财 
产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然而，它也有一种地域基础，因为它为 2 的 
了公民注籍以及为了财政和军事目的而承认地域划分，幷予以利 
用，它在这些方面都通过地域关系来和公民们打交道。 

罗马人到这时候已完全脫离了氏族社会，进而处于以地域和 
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之下了。他们抛弃了氏族制和 
野蛮社会，上升至一个新的文明领域。从此以后，创造财产、保护 
财产，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的，再加±为了统治远处的部落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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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事征服活动。这一重大的制度改革创造了不同千氏族社会的 
政治社会，这不过是使地域和财产二者成为新的荽素，使过去只 
具有影响作川的财产现在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假如把市区和乡区 
都组成具有充分权力的地方自治政府，假如元老院由这些地方组 
成部分选举产生而不论阶级差別，那么，其结果必会形成一个象雅 
典一样的民主政府；因为这些地方政府会把国家塑造得同它们本 
身一样。但是，元老院及其所造成的世袭贵族，再加上限制人民大 
会表决权的财产基.础，这一切使形势转向反对民主制度，从而产生 
一个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混合政府；其用意显然是在公民的 
两个阶级之间酿成永久的仇恨，而这两个阶级则是有意地、不必要 
地由积极的立法运动制造出来的。我想，罗马人民显然是被塞尔 
维乌斯的制度欺骗了，假如他们充分理解这种制度所可能造成的 
结果，那么，加在他们头上的这样一个政府就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 
对。早先的氏族制度具有民主原则，这是有确凿证据的，虽然那种 
民主原则不包括他们的集体以外的人，但在他们內部是充分实行 
的。这种自由精神和他们的自由制度，有着十分明确的佐证，所以 
本书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氏族制度与君主制度互不相容”的命题 
看来是反驳不了的。 

罗马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造成这种特 
殊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政治方式以君临一切的罗马市府为其中 
心。将人民編到军队的基本组织中去以及这种组织所奖励的军事 
精神，造成了一股团结的力量，这力量起先团结了共和国，后来团 
290 结了帝国。罗马人有一个选任的、终身职的元老院掌握着实权；有 
一套由个人世袭的贵族爵级；有一批适应首都需要的各级选任官 
吏；有一个按财产等级组成的人民大会，具有不平等的表决权而对 
一切立法案均有权裁可或否决；还有一套精心组成的军事组织 
肚界上还未曾出现过与此裉共类似的任何政府。罗马政府鸯 





一种人为的、不合逻辑的、接近于畸形的政府；但它却有取得惊人 
成就的能力，这是由于它的军事精神，由于罗马人生来擅长于组织 
和管理事务。组织这个政府时所进行的全盘安排乃是富裕阶级的 
精心杰作，他们一方面伪装为尊重全体的权利和利益，一方面却力 
图攫取实权。 

新的政治制度建立以后，旧的政治制度幷沒有立刻消灭。元 
老院和军事统帅的职能依旧保留 下来； 但富裕阶级取代了氏族，阶 
级大会取代了氏族大会。变革虽然是急剧的，但主要只限于这几 
点，而且进行这些变革时幷未发生摩擦或暴力行动。旧的大会（库 
里亚大会)仍允许保持其部分权力，因而使氏族、库里亚、血缘部落 
等组织继续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高级官吏在选举手续完 
毕以后仍然由库里亚大会授权，虽然这逐渐成为只是一个形式 •，库 
里亚大会还为某些祭司举行就职典礼以及制订各库里亚的宗教仪 
节。上述情况一直继续到第一次布匿战爭时期，此后库里亚大会 
便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不久就沒有再听见说起了。大会和库里亚， 
与其说是被废除，不如说是被取代，它们都是由于无所事事而消失 
的。但氏族到帝国时期以后还维持了很久，不是作为一种组织，因 
为那种组织也已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消失了，它只是作为一种世系 
族谱存在下来。由氏族社会进入政治社会的转变过程就这样逐渐 
而有效地完成了，罗马人用人类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代替了从 
远古以来流行已久的第一个方式。 

从雅利安族系单独存在之时算起，拉丁部落从他们的远祖那 
里继承下氏族组织,经历了持续极久的时间以后，这种组织终于为 
文明的需要所迫而在罗马人当中消灭了。氏族组织在人类文化的 
这几个阶段中曾经一直垄断着社会，直到它通过经验而获得文明 
社会的一切因素时才吿 终止； 到了这时，它已表现出沒有能力来 
处理这些罔幸了。 A 类应当感谢处于蒙昧阶段的祖先，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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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了一种制度，能把人类中的先进分子从蒙眛社会带进野蛮社 
291会，又通过野蛮社会的几个顺序相承的阶段而把他们带进文明社 
会。当氏族制度还存在的时候，它还通过自身经验而积累起发明 
政治社会所必需的智慧和知识。氏族制度，就其影响言，就其成就 
言，就其历史言，在人类进程图表上所占的地位实不亚于其他任何 
制度。作为一种政治方式，氏族组织已不能适应文明人的需要；但 
是，它使近代文明国家的主要政府制度从萌芽状态下发展起来， 
这一点可说是値得纪念的。例如，前面曾经提过，近代的参议院 
就是从古代的曾长会议发展而来；近代的众议院就是从古代的人 
民大会发展而来；这两者合组成近代的立法机构。又如，近代的 
最高行政首脑，无论是封建国王或立宪国王，无论是皇帝或总统， 
都是从古代的军事统帅发展而来的，这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结果。又如，罗马的大法官和近代的法官都是从古代的市政长官 
(custos urbis ) 经过曲折的演变发展而来的。平等的权利、个人的 
自由、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也都是从氏族制继承下来的。当人们 
大量增加财产以后，当社会上开始感受到财产的影响和力量以后， 
奴隶制便出现了。奴隶制破坏了上述种种原则，它认为变成奴隶 
的人是非我族类的外人，是被俘虏的敌人，它就是靠这种自私而虛 
伪的理由支撑下去的。力求建立特权阶级的贵族政治原则，也随 
着财产逐渐产生出来。在相对说来为时较短的文明社会中，财产 
因素已大大地控制了社会，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 
权阶级，最后带来了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它还使文明民族的发展 
历程基本上成了一种创造财产的历程。但是，一旦人类的智慧提 
高到涉及财产的抽象权利（包括财产与国家的关系、个人权利与财 
产的关系等）这个重大问题时，相信现存的秩序将会发生改变。未 
来变化的性质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普遍 
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 



苒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 

一个美国人，受过民主原则的教育，对于承认人类自由、平 等、 
博爱这种伟大槪念的尊严和崇高是有深切咸受的，他可以自由地 
发表意见，表明自己喜爱自治和自由制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 
其他任何人也有同等的自由，他们可以接受和赞成他们所喜爱的 
任何形式的政府，无论其为帝制政府或君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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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四章 

世系从女系到男系的转变 

世系是怎样才能发生转变的一一 ■ 转变的动力在于财 

产继承 一 一 利契亚人的女性世系 克里特人的女性世 

系一一埃特鲁里亚人的女性世系一 -雅典 人在栖克罗普 
斯时代的世系可能是女系一一洛克里亚人的一百家族 

-从婚姻方面找到的证据 ■—- '希腊部落中的土兰尼亚 

式亲属制度——关于达瑙斯的女儿们的传说故事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于考察，那 就是： 有沒有证据能 
证明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上古世系是女性世系。从理论上说，在某 
段上古时期，在他们遙远的祖先当中必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 
这个问题上不能 仅仅停 止在理论阶段 而已。 世系之由女系转变为 
男系，几乎牵涉到一个氏族中的所有成员关系全部发生变化，因 
此必须指出这一变化之所以能够完成，采用的 是什么 方法。而且 
在此以外，如有可能还应当说明，当社会的进步超越了女性世系所 
由犮生的阶段以后，必定会出现一种足以要求转变世系的动力。 
最后，还应当提出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上古世系是女性世系的现存 
证据。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处于原始阶段的氏族，包括一位假定的女 
性始祖、她的子女、她的女儿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由女性下传的 
一切女性后裔的子女。至于这位女性始祖的儿子的子女以及由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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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下传的一切男性后裔的子女，则均被摈斥在本氏族之外。反之， 
如肚系由男性下传，一个氏族则包括一位假定的男性始祖、他的子 
女、他的儿子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由男性下传的一切男性后裔的 
子女。而他的女儿的子女以及由女性下传的一切女性后裔的子 
女，均被摈斥在本氏族之外。前一种情况下被滨斥的那一部分人 
正是后一种情况下的本氏族成员，反之亦然。于是，产生了一个 
问题， 即：氏 族制旣未破坏，世系何以能由女系转变为男系？ 

293 倘若产生这种转变的动力是普遍的、迫切的、有支配力的，那 

么转变的方法就很简单、很自然。当人们根据预先的决议在指定 
的时间完成这一转变时，只需要约定，氏族內的一切现有成员仍然 
保留为本氏族成员，但此后只允许本氏族男子所生之子女保留为 
本氏族成员和使用本氏族的姓氏，而女性成员所生子女一律被排 
除出去。这幷不会破坏或改变现存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绿关系或亲 
戚关系；但从此以后，本氏族保留过去所摈斥者而摈斥过去所保留 
者。虽然这看上去可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在一种充分强 
' 大的动力的驱迫下，也就会容易解决，再经历几代以后，便能完全 
转变过来。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在美洲土著中就有许多可以说 
明世系由女系转变为男系的例子。如，在鄂吉布瓦人中，现在的世 
系是男系，但与他们同族系的特拉华人和摩黑冈人却仍是女系， 
毫无疑问，整个的阿耳贡金族系原来的世系必然是女系。 

女性世系是原始的，这种世系比男性世系更适合于古代社会 
的早期状态，所以我们的推论就倾向于认为在希腊人和拉丁人的 
氏族中早先也是盛行女性世系的。而且，对于任何一种流传下来 
的组织，当我们旣已发现它的原始形态幷加以确证以后，就不可能 
设想它是起源于后来较进步的形态。 

假定在希腊人和拉丁人中发生过由女性世系到男性世系的转 
变，那么，这个转变必定发生在距离有史时期以前很遙远的时代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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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r ] 处在中级野蛮社会下的历史已经完全泯灭了，仅仅能从他们 
的艺术、制度、发明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略窥其若干痕迹而已。 

至于他们在高级野蛮社会下的情况，则还有一些传说和荷马的诗 
篇可使我们了解当时所具有的生活经验和发展水平。但根据他们 
的传说所描叙的状况来判断，大槪当他们进入高级野蛮社会时，女 
性世系尙未完全消失，至少在佩拉斯吉人和希腊人部落中是这样。 

当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氏族按女性下传世系时，其氏族除了其 
他特征外当具有下列两点特征 ：（ 一）氏族內禁止 通婚； 因此，子女 
便与其身分不明的父亲分属不同的氏族。（二）财产和酋长职位在 
本氏族內世袭；因此，子女不得继承其身分不明的父亲的财产或职 
位。上述现象当持续不变，直到出现一种充分普遍、充分强烈的动 
力时，才会面临他们业已改变的社会状况，而规定这种排除子女继 
承父亲的现象为非法。 

天然的补救办法就是将女性世系转变为男性世系。要促成这 294 
一转变，唯一的需要就是一种充分的动力。当牛羊开始作为家畜 
饲养从而成为生活资料和私有财物以后，当耕作促使房宅和土地 
属于私有以后，必然会出现一种与当时流行的氏族成员继承制相 
对抗的运动，因为此时父亲的身分日益确定，而旧有的继承制却排 
除财产所有者的子女的继承权，而将他的财产给予他的同氏族的 
亲属。父亲们和他们的子女共同为爭取新继承制而奋斗，这就为 
世系的转变提供了充分强烈的动力。随着财产的大量积蓄幷具有 
永久性，随着私有财产比例的日益扩大，女性世系必然会解体，而 
男性世系相应地必然会取而代之。这样的一种转变仍然保留继承 
权于本氏族之內，一如旣往，不过，它使子女改属于其父亲的氏族， 
幷使他们优先于其余的同宗亲属。很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內，子女 
与其他同宗亲属共同分享 遗产； 但是，同宗亲属排斥氏族其他成员 
这一原则一旦扩大，迟早将导致排除子女以外的同宗亲属，而使 




子女独享继承权。再到后来，就是把儿子放到父亲职位的继承人 
的行列中了。 

在梭伦时代或在其后不久的雅典人氏族中，其继承法即如上 
述；当时，父亲的遗产由所有的儿子平均继承，他们必须承担抚养 
姊妹的义务，幷在她们结婚时分给一部分财产，如无儿子，则由女 
儿们平均继承。如果沒有子女，则由同宗亲属 继承; 如果沒有同宗 
亲属，则由本氏族成员继承。罗马人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基本与此 
相同。 

此外还有可能的是，当希腊人与拉丁人的世系转变为男系时， 
或在此以前，氏族的动物名称即被废弃，而代之以个人名字。随着 
社会的进步，随着财产私有权的扩大，个人地位将越来越突出，以 
( 致用祖先中的某位英雄来命氏族的名。虽然不时由于分裂而形成 
一些新氏族，也有另一些氏族绝灭，但是一个氏族的世系至少可以 
上溯几百年，即使不说上溯几千年。在我们设想氏族改为以人命名 
之后的长时期內，其命名的祖先也会改換他人，前一位祖先的事迹 
295 逐渐模糊了，消失在迷茫的历史印象中，于是在氏族历史上某位后 
出的名人便取而代之。那些比较著名的希腊氏族曾经改变过名称， 
而且，改变得很雅驯，这可以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 ：他们 
保留了氏族始祖的母亲的名字，幷认为始祖是由他的母亲同某位 
神祇交合诞生的。例如，阿提卡的欧摩耳皮达氏是以其始祖欧摩 
耳普斯命名的，而欧摩耳普斯则是海神同祁萼妮结合所生 之子； 但 
是，希腊人甚至在未有海神的观念之前便先已有氏族了。 

现在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虽然对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古代 
存在女性世系一事缺乏直接的证据，这幷不会促使我们不提出这 
一假定；而事实是，在同希腊人有亲密关系的某些部落中仍保存女 
性世系，在希腊人的一些部落中亦存在若干痕迹。 

喜欢探索'而又敏于观察的希罗多德曾经发现，在他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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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40 年），有一个民族是用女性肽系的，那就是利契亚人， 
这个民族在血统上属佩拉斯吉人，但巳加入了希腊人的联盟。希 
罗多德指出利契亚人兴起于克里特岛，他又叙述了他们在萨尔佩 
顿的率领下迁往利契亚的某些细节，接着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一 
部分是克里特人的 ，一 部分是卡里亚人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与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同的风俗。当你问一个利契亚人他是谁的时 
候，他会向你回答他自己的本名、他母亲的名字、以及按女系往上 
溯的各代名字。更有甚者，如果他们的一个自由妇女同一个男奴 
隶结了婚，其所生的子女都是自由公民；而一个自由男子如果同一 
个外邦妇女结了婚，或同一个妾妇同居，即使这个男子是国內的头 
号人物，他的子女也不得享有任何公民权。”①根据这段详细的记 
载，必然会得出下面的 推论： 利契亚人是按氏族组织的，他们禁止 
在同氏族內通婚，他们的子女属于其母亲的氏族。这对原始形态 
的氏族提供了一个淸楚的例子，幷通过利契亚男子同外族妇女通 
婚以及利契亚女子同奴隶通婚所产生的后果提出了确凿的证 
据。⑧克里特岛的土著有佩拉斯吉人、希腊人和闪族人，他们分地 
而居。一般都认为萨尔佩顿的兄弟米诺斯是克里特岛佩拉斯吉人 
的首领；但是，在希罗多德时代，利契亚人已经希腊化，而且在亚 
细亚的希腊人当中已因其先进而十分著名了。他们是在传说时代 
迁往利契亚的，在迁徙之前，他们的祖先居住在克里特岛上，与外 296 
界隔绝，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他们之所以保持女性世系到这 
样晚近的时代。 

在埃特鲁里亚人当中也流行着这种世系制度。克腊默 尔说： 

“非常奇怪的是，我们从埃特鲁里亚人的碑铭中发现他们有两种特 
殊的风俗，而这两种风俗就是希罗多德所指出的小亚细亚的利契 
亚人和考尼亚人具有的特征。其一，埃特鲁里亚人陈述他们的世 
系和家族时照例是提母亲而不提父亲。其二，他们允许妻子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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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宴会。”® 

寇秋斯对利契亚人、埃特鲁里亚人和克里特人的女性世系作 
如下的 评论： “把我们所讨论的这种风俗习惯理解为对女性的尊 
重，那是错 误的。 这无宁说是根源于原始的社会状态，在这种原始 
状态下，尙未建立专偶制，故无确证足以肯定父系关系。因此，这 
种风俗习惯的范懷远远超出利契亚族所统辖的地域。印度甚至到 
今天还有这种风俗 习惯; 我们可能证明在古代埃及人当中亦有之； 
桑绰尼雅松曾提到这种风俗习惯（见 《奥雷耳》 ，第16页），幷对其 
存在的理由作了极其随便的阐释。除了东方以外，在埃特鲁里亚 
人和克里特人中也出现这种风俗习惯，克里特人与利契亚人的关 
系非常密切，他 f 门把祖国称为母国此风俗习惯亦见于雅典人当 
中，可参考巴霍芬的言论等。因此，如果希罗多德认为这完全是利 
契亚人所特有的风俗习惯，那就必然是说在所有与希腊人有关的 
民族中只有利契亚人保持它最为长久，利契亚人的碑铭正好也证 
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大体认为，使用母方的名字来 
标明世系的方法乃是社会生活和家族制度都不完善所留下的残 
迹，当生活趋于正常化以后，这种方法即被取消，而代之以子女姓 
氏随父亲的风俗习惯，后一种风俗习惯此后通行于希腊。这两种 
风俗习惯的差异对于古代文明史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最近巴霍芬 
巳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见上面提到的他的演说。”④ 

巴霍芬在一部从事广泛硏究的著作中，搜集幷讨论了利契亚 
人、克里特人、雅典人、莱姆尼亚人、埃及人、鄂尔绰美尼亚人、洛克 
里亚人、勒斯堡人、曼梯尼亚人以及东亚诸民族中有关女权（母权） 
和女性统治(女权政治)的证据。⑤现在我们再重提一下，如果我们 
要对古代社会的状态作出充分的解释，就必须承认上述现象的根 
源在于存在原始形态的氏族。正因为有这种氏族，所以才使母亲 
和她的子女属于同一氏族;而且？在以乓莰为基础来 缉织舍 共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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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便把公共家宅的主权交给了母方氏族。当时家族也许已达到偶 
婚制形态，伹仍缠绕着属于前一社会状态下的同居制度的残余。 
这样的家族由一对结婚的配偶及其子女组成，它在一个公共家宅 
中自然会求助于有亲属关系的家族以为庇护，而在这个公共家宅 
中，各个母亲与她们的子女属同一氏族，关系不明的父亲则与他们 
的子女属于不同的氏族。土地公有，共同耕种，因而产生公共住 
宅和共产主义的生活；看来必须要有女性世系，才能建立女权政 
治。妇女就象这祥在大家宅中有巩固的势力，得到公共储积的供 
应，她们本身所属的氏族在这个大家宅中人数占绝对优势，从而 
产生了母权和女权政治的现象，巴霍芬已经从历史文献的片段和 298 
传说中发现和探索了这一现象。我在前面已提到对于妇女地位不 
利的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一则是由于世系从女系转变为男 
系，再则是由于专偶制家族的兴起，专偶制家族兴起以后便取消了 
公共住宅，而在一个纯粹氏族制的社会中使妻子和母亲住在单门 
独戶之內，与她的本氏族亲属隔绝开来。 © 

希腊人部落在尙未进入高级野蛮社会以前大槪还沒有建立专 
偶制；我们似乎看到那个时期的婚姻关系是混乱的，特別是雅典部 
落。关于雅典人的情况，巴霍芬指 出：“ 如我们所知，在栖克罗普斯 
时代以前，他们的子女只知有母，不知 有父； 他们只有一个亲系。 
妇女不专属于任何一个男子，因此她所生的子女只可能是杂种。 
栖克罗普斯是最先改变这种情况的人；他把两性乱交的现象引回 
到专偶婚姻的道路上来；他使子女有父有母，从而使他们由只有一 
个亲系——单亲系 ( unilateres )， 变为有两个亲系——双亲系 （ bila - 
teres )。”® 对于这里所说的两性乱交应作一些修改。按我们估计， 

在这样相当晚近的时代，应当会出现偶婚制家族，但是伴随着早先 
由伙婚所产生的同居制度的残余。巴霍芬所述的情况正好符合于 
伙婚制家族，当雅典人进入上述文化阶段时，这种伙婚制家族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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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消失了。这个题 H 将留在下文讨论家族发展的各章中再谈。 

波利比攸斯对意大利的洛克里亚人的一百家族有一段有趣的 
叙述3 他说： “洛克里亚人亲自向我保证，关于他们本族的历史传 
说，亚理士多德所记载的要比泰米阿斯所记载的符合眞实一些。在 
这方面，他们提出了下列的证据。其一，他们当中的名门贵族统统 
出自女系而非出自男系。例如，只有那些出自一百家族的人才是 
贵族。而这一百个家族是在洛克里亚迁来以前即已成为贵族的；的 
299 确，根据神托所的指示，也就是从这一百个家族中抽签选出一百 
个处女送往特洛伊去的。”®至少作出下面这个假设是合理 的：这 
里所提到的贵族身分当与氏 族會长 的职位有关，这种职位使某些 
个別家族在氏族內成为显贵的家族，而酋长一职即授予其中某一 
家族的成员。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就等于说，无论就人身言 
或就职位言，洛克里亚人都是由女性世系继承的了。會长一职是在 
氏族內继承的，在原始时期是由氏族中的男性成员选举出来的；而 
在女性世系下，这一职位是兄终弟及或由舅传甥。但无论是哪一种 
情况，这个职位均通过女性世系来继承，个人有无候选资格取决于 
他母亲的氏族，他与氏族的关系、与他所继任的已故曾长的关系， 
都是由母方取得的。凡是公职或贵族身分通过女方继承，就必须 
用女性世系来解释之。 

希腊部落在古代有过女性世系的证据见之于传说时代所出 
现的某些特殊婚姻事件。例如，萨耳摩娄斯同克雷瑟乌斯是亲兄 
弟，他们都是艾阿卢斯的儿子。萨耳摩娄斯把他的女|儿蒂萝嫁给 
她的叔父。 1 按照男性世系，克雷瑟乌斯与蒂萝属于同 i 氏族，因而 
不得 结婚； 但若按女性世系，他们两人属于不同氏族，因此幷非同 
氏筷的亲属。处于后一种情况，他们两人的结婚幷未违犯严格的 
氏族习惯。上述人物虽是神话中人，这却无关紧要，因为神话故事 
也要适合氏族习惯。假设当时存在女性世系，这件婚姻便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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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通；根据这件婚姻也可转过来设想女性世系在当时是存在的，或 
者说，他们的古老习惯当时尙未完全泯灭，因此才容许有这样的 
婚姻。 

进入有史时期以后，在婚姻事件中也反映出同类的现象，即在 
世系转变为男系以后，古老的习惯似乎仍有残存，尽管它违犯了通 
婚双方的氏族义务。到了梭伦时代以后，兄弟得与其同父异母姊 
妹结婚，但不得与异父同母姊妹 结婚。 按女性世系，同父异母子女 
属于不同氏族，因而幷非同氏族的亲属。他们之间通婚幷未违犯 
任何氏族义务。但若按男性世系，则下面所引事例的通婚双方属 
于同一氏族，因而这件婚姻应当是被禁止的 •. 西蒙与他的同父异母 
姊妹艾耳苹妮斯结了婚。我们在德摩斯瑟尼斯的《驳欧布利德斯 
词》中见到一个与此相似的例子。欧克西怵斯 说:“ 我的祖父与他 
的姊妹结了婚，她与他不是同母所生。”⑨早在梭伦时代，雅典人即300 
已对这类的婚姻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们可以将这类婚姻解释为 
一种古老的婚姻习惯的残余，这种习惯在女性世系时代是普遍流 
行的，到了德摩斯瑟尼斯时代仍未彻底消除。 

存在女性世系的前提，就是按氏族来区別血统。我们现在巳 
经知道，在古代和近代，氏族组织遍及于五大洲，包括澳大利亚人 
在內；我们也已了解氏族的原始结构；根据上述的现有知识，我们 
可以料想到，女性世系的痕迹即使不存在于有史时期所沿袭的风 
俗习惯之中，至少也存在于当时的传说故事之中。因此，我们不 
能设想女性世系这样一种特殊的习俗是由利契亚人、克里特人、 

雅典人、洛克里亚人（如果证据充分足以包括后两者的话)所创造 
的。我们假设它是拉丁人、希腊人以反其他希腊一意大利氏族的一 
种古老制度，这倒是对事实提出了一种比较合理而又令人满意的 
解释。财产的影响和把财产遗交子女的愿望，为世系之转变为男 
系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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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梭伦时代之前和之后，雅典人的习惯是女子结婚后即注籍 
于其丈夫的胞族，儿子和女儿都注籍于其父亲的氏族和胞族，从这 
种习惯可以证明那个时期雅典人的婚姻规则是在氏族外通婚 
的。⑩氏族所依靠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本氏族成员为血亲，而禁止其 
相互通婚。每一个氏族的成员人数幷不多。假定梭伦时代注籍的 
雅典人数为六万，平均分配于阿提卡的三百六十个氏族之中，则每 
一个氏族只有一百六十人。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一个 
大家族，他们有共同的宗教祀典，有公共的墓地， 一 般都有公共的 
土地。从氏族结构的理论而言，氏族內通婚是不会得到许可的。 
随着世系之转变为男系，随着专偶制的兴起和子女之独享继承权， 
301随着承宗女的出现，逐渐为开放的婚姻开辟了道路，这种开放的婚 
姻可以不管氏族，只在一定程度上禁止近亲通婚而已。人类的婚 
姻起端于群体通婚，在一群人中，所有的男子和女子，除了子女以 
外，都是共同的丈夫和共同的 妻子； 但是，丈夫与妻子分属不同的 
氏族。人类的婚姻终止于一夫一妻的婚姻，禁止对方与他人同居。 
我打算在下文各章中探索各种婚姻制度和家族形态，由其最初的 
阶段至最末的阶段。 

随着氏族而产生的一种亲属制度，在亚洲名之为土兰尼亚式 
亲属制，在美洲名之为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这种亲属制度将兄弟 
与姊妹的关系扩及于旁亲支系，从而也就将禁止內婚的范围扩大 
到旁亲支系了。这种制度迄今仍流行于美洲土著中，仍流行于亚洲 
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毫无疑问，在同样古老的希腊 
人和拉丁人部落中亦必流行过这种制度，其痕迹则遗留到传说时 
代。我们可以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一个特征复述 如下： 凡兄弟 
的子女互为兄弟姊妹，因而彼此不得 通婚； 凡姊妹的子女也具有同 
样的关系，也同样禁止通婚。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关于达瑙斯的 
女儿们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的一种说法被埃斯库罗斯采用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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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剧《恳求者》中的主题。读者会记得，达瑙斯和埃及图斯是兄 
弟，他们都是阿尔基芙 • 艾奥的后裔。达瑙斯及其众妻生下五十个 
女儿；埃及图斯及其众妻生下五十个 儿子； 到了子女成年以后，埃 
及图斯的儿子们求婚于达瑙斯的女儿们。在原始形态的氏族所具 
有的亲属制度下（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为专偶制所产生的亲属制 
取代时止），他们彼此是兄弟姊妹，因而不得结婚。如果当时的世 
系是男系，则达瑙斯与埃及图斯的子女会属于同一氏族，那么，他 
们之间的婚姻就会加上另一重同等严重的障碍。但是，埃及图斯 
的儿子们企图突破这些障碍而强求与达瑙斯的女儿们缔婚；于是 
这些女儿从埃及过海逃往阿尔果斯，以避免她们断言为非法的、乱 
伦的结合。在同一作者的《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剧中，普罗米 
修斯曾将上述的事向艾奥预言过，他说 ：从她 未来的儿子埃帕夫斯 
往下到第五代，将有五十个处女结伙来到阿尔果斯，她们不是自愿 
来的，而是为了逃避与埃及图斯的儿子们缔结乱伦的婚姻。⑪她们. 
怀着僭恶的心情逃避对方的提婚，这可以不涉及氏族规章而单独 
从古代亲属制度中找到解释。除了作这种解释，这件事就沒有任30 2 
何意义，而她们之厌恶结婚也就会只是假正经了。 

«恳求者》这出悲剧所根据的题材是 这样： 这些女子过海逃到 
阿尔果斯，请求阿尔果斯的亲族保护她们，以抗拒埃及图斯的儿子 
们所提出的无礼要求，那些儿子们正在追踪她们。达瑙斯的女儿 
们在阿尔果斯声称，她们幷不是被判处流放才离开埃及的，而是由 
于逃避同宗男人才跑出来，她们不曆与埃及图斯的儿子们结婚，认 
为那是亵凟神圣的行为。⑫她们之所以对此反抗完全由于这是血 
族通婚，由此反映当时对这种婚姻是禁止的，她们所受的教育襄她 
们遵守这一禁令。阿尔果斯人听了这些“恳求者”的诉词以后，通 
过会议决定保护她们，这项决议本身也反映了当时对这种婚姻是 
禁止的，反映了她们的抗拒是正当的。在写作这出悲剧的时代，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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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法律规定，承宗女或孤女容许、甚至必须与其同祖兄弟结婚，虽 
说这项规定看来只限于上述特殊情况，但由此可见，这种婚姻对于 
雅典人来说似乎旣非乱伦，也非不合法了。然而，关于迖瑙斯的女 
儿们的传说故事从远古流传下来，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那禁止这 
种婚姻的习俗力量。这个传说及其情节的转折点就在于她们对法 
律和习俗所禁止的求婚怀着由来已久的反感。她们幷沒有提出旁 
的理由，也不需要旁的理由。同时，如果假定当时不允许这种婚 
姻，有如今天我们不允许兄弟与姊妹通婚一样，那么，她们的行为 
就可以理解了。埃及图斯的儿子们企图突破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所 
设的障碍，这可以被视为这种亲属制开始崩溃和随着专偶制婚姻 
而来的现行亲属制开始露头的 标志； 现行亲属制注定要废除氏族 
习惯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代之以固定的亲等，作为禁止通婚的 
界限。 

根据上面所引的证据来看，很可能在佩拉斯吉人、希腊人和罗 
马人部落中，世系原来是女系，后因财产和继承权的影响，才转为 
3 G 3 男系。这些部落在古代是否曾有过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等到我们 
介绍这种亲属制幷列举证据以说明它曾广泛流行于古代社会以 
后，读者就能更好地下判断了。 

这些部落的传说时代究竟持续了多久，当然已无从査考，但必 
须估计它有几千年。这个时代可能追溯到发明铁矿熔炼术的时 
候，果眞如此，那么就会经历野蛮阶段晚期而上达野蛮阶段中期。 
他们在野蛮阶段中期的发展水平至少当与阿茲特克人、马雅人和 
秘鲁人的状况相等，因这些部落被发现时正处于同一阶段•，而他们 
在野蛮阶段晚期的状况则应当大大地超过了上述这些印第安部 
落。欧洲的这几个部落在上述两大文化阶段中完成了其佘的文化 
要素，他们在这段时期所具有的广泛复杂的经验，仅仅零星地透露 
在他们的传说中，和比较完整地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技术、风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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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语言、制度等方面，如我们在荷马诗篇中所得到的印象，除此以 
外，其他均已完全泯灭了。在这两个阶段必然不知有帝国和王国； 
但部落和范围很小的民族，城市和乡村生活，生活技术的创造与 
发展，体质、精神和道德的改善，这些都包括在上述进步过程的种 
种项目之內。这两大阶段的具体事实已被人们遗忘了，这一损失 
对人类知识而言，其严重超乎我们一般所能想象的程度。 


本章注释 

® 乔治 • 劳林逊，《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共四卷（纽约，1859年）， I ，173。 

( 2 ) 在易洛魁人中，如果一个塞内卡部的男子与一个外族女子结婚，其所生之子 
女都算外 族人； 但如果一个塞内卡部的女子与一个外族男子、或与一个鄂农达加部的 
男子结婚，其所生之子女都算塞内卡部的易洛魁人，并且属于他们的母華的氏族和胞 
族。子女的部落籍和氏族籍传自母方，而不问其父亲为何人。 

③ J . A . 克腊默尔，《古代意大利史地槪览》，共二卷(牛津，1825年），第1卷，第 
153页；引证吕吉 • 兰萃，《意大利绘画史》，汤玛斯 • 罗斯科英译本，共六卷(伦敦，1828 
年），第2卷，第314页。 

④ 恩斯特 • 宼秋斯 ，《希 腊史》，阿多耳甫斯 * 威廉 • 瓦德英译本，共三卷(纽约， 
1871年），第1卷，第94页注。米诺斯是埃条克雷特人的英雄，埃条克雷特人肯定是 
佩拉斯 吉人。他们占据克里特岛的东端。米诺斯的一个兄弟萨 尔慨顿 率领一支人迁 
到利契亚，赶走了原住此地的索利米人，后者大槪是闪族的一个 部落； 但在希罗多德 
时代以前，利契亚人已经象其他许多慨拉斯吉部落一样希腊化了，因为希腊部落与佩 
拉斯吉 部落本来出自同源，所以这件事极其重要。当希罗多德之时，利契亚人在生活 
技术方面非常进步，其水平同欧洲的希腊人相等（宼秋斯书，第1卷，第93页；乔治* 
格罗特， 《 希腊史》，第3版，共十二卷〔伦敦，1851年〕，第1卷，第224页)。看来利契 
亚人的女性世系很可能是从他们的佩拉斯吉祖先那里沿袭下来的。 

⑤ 《母权论》(斯图加特，1861年）。〔怀特注〕约翰_雅各布 * 巴霍芬 （ 1815— 
1887)，瑞士法律学家兼人种学家。我们不能确知摩尔根在何时获阅《母权论》一书。 
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中没有提到这本书（参看雷塞克，《美国学者路易斯 • 亨利 • 
摩尔根》，第95页，注8)。摩尔根于1874年12月25日致巴霍芬的信中写 道：“ 我最先 
是从寇秋斯教授的《希腊史》〔怀 特注： 见前注〕中知道你的研究工作的，我从那里获悉 
你正在考察的那类现象与我若干时期以来所考察的现象非常类似。现在我手边有你 
的《母权论》—书。……”(摩尔根手稿）。摩尔根给巴霍芬的第二封信的日期是1878年 
6月4日，这封信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丫。此后他们曾多次通信，直到摩尔根逝世。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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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从巴藿芬给摩尔根的书信中摘引了许多段落（英文），都是从巴塞尔寄出的，其日期 
计有： 1878年 U 月21 日； 1879年1月24 日； 1880年10月28日；1881年1月4日 
( 《 社会进化论者路易斯 • 亨利 * 摩尔根》，第 145-152 页）。卡尔.穆利博士在1937 
年11月28日的《巴塞尔报星期口版》中发表了下列巴霍芬给摩尔根的书信（德 文)： 
1878年5月 14日；1878年 11 月21 日； 1879年2月24 日； 1880年 10月29 日； 188i 
年1月4 0。巴霍芬把他的《考古书简》(斯特拉斯堡，1880年）献给摩尔根及其他两 
位学者。摩尔根把许多人类学著作送给巴霍芬，或指定送给巴霍芬。 

卡尔 • 穆利博士在哈罗德 * 弗赫斯、吉斯塔夫 * 梅耶尔和卡尔 * 谢福耳德的协助 
下，非常细心地重编了《母杖论》—书的第二版，并加以注释，该书分为两卷，千1948年 
由巴塞尔的本诺 * 施瓦伯公司出版。《美国人类 学者》 杂志第51期 （ 1949年）第628 
_629页载有罗伯特 * 洛维对该书所写的评论。 

© 巴霍芬在谈到克 里特岛 的利克托斯城 时说： “这座城市被认为是拉契戴蒙人 
〔译 者按： 即斯巴达人〕的殖民城，也认为与雅典人有关。这两种情况都只属于母方， 
因为只有其母亲们是斯巴 达人； 而它与雅典人的亲属关系则要上溯到那些据说被佩拉 
斯吉的狄伦尼安人从布劳隆地岬诱拐走的雅典妇女身上。” 一- «母权论》，第13章，第 
31— 32 页。 

如果由男性下传世系，则不会再提起妇女们的世系，但如果这些殖民者是由女性 
下传世系，那么他们就会仅从其女性方面叙述他们的谱系了。 

® 《母权 论》，第38聿，第73页。 

⑧ 波利比攸斯，《历史》， 12. 5. 5。 

⑨ 德摩斯瑟尼斯，《驳欧布利德斯词》，1304。 

⑩ 同上书，1306:在德摩斯瑟尼斯的时代，是在乡区注 籍的； 但要写明注籍人的 
同胞族者、血缘亲属、同乡区者和同氏族者 为谁； 如欧克西休斯所 说的： “我指的是那些 
同胞族的、同血缘的、同乡区的、同氏族的人。”——同上书，1306；又参看査理.弗烈 
德里克•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牛津，1836年 ），5. 100。 

⑪埃斯库罗斯，《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853。 

⑫“埃及图斯的儿子们真正恶毒， 

是他们使我们蒙羞 受辱； 

由于他们的淫念和侮辱，由于男人的接触， 

使我们的肌肤不禁一阵阵起粟。” 

埃斯库罗斯，恳求者'9。 



I T" -iV- 

第十五早 

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 

苏格兰人的克兰一■爱尔兰人的塞普特一-一日耳曼 304 

人 部落—一早先存在的一种氏族制的遗迹 -南亚细亚 

部落中的氏族-北亚细亚部落中的氏族-乌拉尔部 

落中的氏族-中国人的百姓- ■希伯 来部落-显然 

按氏族和胞族组成-非洲部落中的氏族-澳大利亚 

部落中的氏族斐济人和雷瓦部的两层划分一一氏族 
组织分布极广 

我们已经考察了氏族、胞族、部落组织的原始形态及其后来的 
形态，现在还需要探溯这些组织在人类中流行的范围，特別着重于 

这套体系的基本单元-氏族。 

在雅利安族中，除了印度的雅利安人以外，克尔特人一支保持 
氏族组织的时代较其他各支更为晚近，他们的氏族组织表现为苏 
格兰人的克兰和爱尔兰人的塞普特 (sept)。 尤其是苏格兰人的克 
兰，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苏格兰髙地上仍然生气勃勃。它是表现氏族 
组织和精神的一个最好典型，也是表现氏族生活的力量支配其氏 
族成员的一个突出例证。< 威佛累 HWaverley) —书的大名鼎鼎的作 
者使一些在克兰生活下发展出来的、盖着克兰烙印的特殊人物永 
垂不朽。作者想要用具体例子来描绘氏族对塑造个人性格的影响， 
于是产生了伊凡 • 社、托尔査耳、罗布 • 罗伊等等人物。即使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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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 司各脫爵士对这些人物的某些方面作了夸张以适应故事情节 
紧凑的需要，他们毕竟是有一种现实基础的。在两三百年前，当 
克兰生活更加活跃而外界影响较弱的时候，这些克兰大槪就能证 
实他所描写的状况。这些克兰有结世仇和血族报仇的风俗，他们 
按氏族划分地界，他们共同使用土地，他们的克兰成员效忠于其 
會长，同一克兰的成员彼此之间相互忠诚，我们从这些现象中看到 
了氏族社会常见的固定特色。如司各脫所描绘的，这种氏族生活 
具有那么热烈、那么豪侠的精神，那是我们在希腊、罗马人的氏族 
中所见不到的，而且，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我们在美洲土著的氏族 
305 中也见不到那样的精神。在他们当中是否存在胞族组织，这一点 
沒有表现出来；但在早一些时候，胞族和部落这两者都必然是存在 
的。不列颠政府不得不解散苏格兰高地的克兰组织，为的是使其 
人民处于法律的权威和政治社会的习惯之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的世系是按男性下传的，男性所生的子女保留为本克兰的成 
员，女性成员所生之子女则各属其父亲的克兰。 

爱尔兰人的“塞普特 '阿 尔巴尼亚人的“菲司” （ phis) 或“弗腊 
腊 ” (phrara ) 都 体现了早先存在的一种氏族组织的残佘，在达尔马 
提亚和克罗地亚也有与此类似的组织的痕迹，关于这些，我们都略 
而不谈了；在梵语中有 ganas 一词，由此可以推测雅利安人 这一支 
早先也曾有过同样的组织，关于这一点，也略而不谈了。亨利•梅 
因爵士在其近著中谈到早先法兰西田庄上的庄戶团社，据他的提 
示，这种组织可能就是古代克尔特人氏族的残余^他 指出： “前文 
已经作过说明，因此，毫无疑问，这些组织幷非眞正自愿结合的社 
伙，而是由亲属组成的团体；不过，按正规村社组成者不如按正规 
家社组成者之常见，最近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对这种家社组 
织作了调査。每一个家社即相当于印度人所谓的同堂家族 (joint- 
undivided family )， 这是假定从一个共同祖先传下来的子 孙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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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们在几代人当中保持一座公共的炉灶和全体会食的习 
惯。”① 

曰耳曼人部落最初出现于历史舞台的时候是否还保存着氏族 
组织的痕迹，对这个问题需要简单地谈一下。他们大槪同雅利安 
族其他部落一道从该族的共同祖卑那里承袭了这种组织。当罗马 
人最先知道日耳曼人的时候，那些日耳曼人正处于高级野蛮社会。 

他们在政治观念方面的发展水平决不可能超过希腊人或拉丁人部 
落初闻于世时所具有的水平，因为希腊人或拉丁人均较日耳曼人 
先进。虽然日耳曼人对以地区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可能已经具有 
一种不完备的观念，但是，他们不可能对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具 
有任何知识，那种方式在雅利安族中是由雅典人最先创立的。据 
凯撒和塔西佗所述，日耳曼人部落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势必使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他们 的各个社会都是通过人身关系结合 
而成的，与领土关系不大；而他们的政府就是通过人身关系组成 3 ⑽ 
的。管理民事的酋长和指挥军事的将帅都要通过选举的原则才能 
任职，他们组成的会议就是主要的政府机构。塔西佗指出，小事由 
曾长们商定，事关重大就要由全民商定。虽然一切重大问题的最 
后决定权属于人民，但首先要由曾长们考虑成熟 。@一 望而知，这 
些习俗与希腊人、拉丁人极为近似。他们的政府是由三权组成的， 
即：會 长会议、人民大会、军事指挥官。 

凯撒指出，日耳曼人幷不勤于农作，他们的食物以乳、酪和肉 
类为主；任何人都沒有一块定量的土地，也沒有个人私有的地界， 

而只是由长官和會长们每年一度将土地分配给那些“结成一个团 
体的氏族和亲族 ” （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 hominum , qui una 

coerint )， 所分配的土地面积和位置都按最合理的想法安排，到了 
第二年就强迫他们迁移到另一块土地上去倘认为上引括号中 
的词汇 〔译者 按：即 “结成一个团体的氏族和亲族” 一语〕确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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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意义，那就必须设想凯撒曾发现在日耳曼人当中有一种以亲属 
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团体，其范围大于家族，将这种团体作为单位 
而分配以土地。这种团体旣非个人，甚至也不可能是家族；为了便 
于耕种和获取生活资料，个人同家族两者都归幷到按上述方式结 
成的团体之中了。根据凯撒的说法来看，当时日耳曼人的家族可 
能是实行偶婚制的，而且，一些有亲属关系的家族合为一戶而在生 
活上实行共产主义。 

塔西佗谈到日耳曼人部落在作战时布阵的习惯是将亲属排列 
在一起。如果他所说的亲属关系仅限于亲近的血族，那就沒有多 
大意义了。塔西佗说，他们幷不是随机应变地、或任意地将军队集 
合起来编排成骑兵方阵或步兵楔形队伍，而是按照家族和亲属关 
系 （familiae et propinquitates ) 来编阵的，最足以激发他们勇气的 

一个原因也就在于此。④我们根据这一说法以及前面所引凱撒的 
说法来看，似乎表明在日耳曼人中至少保存早先的一种氏族组织 
的遗迹，那种组织到这时候已经为马尔克（地区单位）所取代，后者 
G 成为一种尙未完备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307 日耳曼人部落为了便于军事征课而设置马尔克 （ markgenos- 

senschaft)( 在英国的萨克逊人中也有马尔克)和一种更大的团体， 
称为高乌 (gau )， 凯撒和塔西佗则称之为帕古斯 （ pagus )。 当时的 
马尔克和高乌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是地理区域，这二者的关系是否 
相当于“乡区”同“县”的关系，它们是否都有划定的地界，是否住 
有按政治上组织的 居民： 以上这些都有疑问。看来更可能的是，高 
乌是一群住宅区，这些住宅区是由于军事征课的关系而联合成一 
个单位的。由此，马尔克和高乌就是未来的乡区和县的萌芽，正如 
雅典的舰区和叁一区是克莱斯瑟尼斯的乡区和地区部落的雏型一 
样。这些组织象是介乎氏族体系同政治体系之间的过渡阶段，其 
民众的组合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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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会转向亚洲大陆去找寻氏族组织最古老的痕迹，因 
为亚洲大陆是人种最繁的地方，从而也是人类栖息时间最长久的 
地方。但是，在那里，社会的转化延续得最长，部落同民族二者彼 
此相互的影响最频繁。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发展之早，以及近代 
文明强烈的影响，对亚洲各种族生活状况造成种种变化，以致我们 
对这些种族的古代制度不易探索。然而，在亚洲大陆上，人类从蒙 
昧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全部经验已经获得；我们现在必须到亚 
洲那些业已分裂的部落中去找寻他们的古代制度的残迹。 

在亚洲比较原始的部落中，按女性下传的世系仍很习见•，但许 
多部落已按男性下传世系。由此，在意指氏族的共同名称下，按世 
系不同而区分为两类，其亲属团体也各按不同的世系而组成。 

累瑟姆指出，在尼泊尔的马加尔人部落中“有十二个萨姆。凡 
属同一萨姆之人均认为出自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但幷不需要出 
自同母。〔译者按:摩尔根在本书后面附录的“回驳约•弗 • 麦克伦 
南先生 的&原 始婚姻一文中也引了这段文字，此句的“同母”在彼 
处作“同一女性祖先' 见原书第435页。〕因此，夫与妻必然分属 
不同的萨姆。在同一萨姆之內不得通婚。你想要娶 妻吗？ 想要的 
话，得到邻近的萨姆中去找；无论如何要在你本萨姆以外去找。这 
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提到这种风俗习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机会；相 
反的，这种风俗习惯所表现的原则非常普遍，几乎遍于全球。我们 
会在澳洲见到它；我们会在北美和南美见到它•，我们会在非洲见到 
它；我们会在欧洲见到它；在许多地方，存在这种原则的实例已不 
完备，但我们也会猜想推断它的存在我们从萨姆这个例子中 
可以见到存在按男性下传世系的氏族的确证。 

“穆尼波利人以及住在穆尼波尔附近山区的下述四个部落 
-一一科波伊人、谟乌人、穆拉姆人，穆林人——都各自划分为四个家 
族，称为库穆耳、鲁昂、安哥姆、宁塔闍。每一个家族的成员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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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另外任何一个家族的成员结婚，但本家族內的成员之间则严格 
禁止通婚。”⑧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家族就是这些部落中每一个部 
落所具有的四个氏族。贝耳谈到塞尔卡西亚人的特鲁施 ( TeMsh )， 
他说，“有关这种组织的传说认为，每一个特鲁施的成员全都出于 
同一支或同一祖先；因此，可以将这些特鲁施视为许多塞普特或视 
为许多克兰。……这些具有近亲关系的同宗兄弟姊妹，或者说，这 
些具有胞属关系的成员们，不仅彼此之间禁止通婚，连他们的家奴 
也只许同另一胞属的家奴通婚。”⑨这种特鲁施大槪就是氏族。 

在孟加拉人中，“四个种姓再分成许多不同的教派或等级，每 
一个教派或等级又再有所划分；例如，我是属于侬底部落〔氏 族?〕 
的，虽然必须与种姓相同的人结婚，但如果我是一个异教徒，便不 
能同本部落的妇女结婚了。子女属其父亲的部落。财产传给儿 
309子。如无儿子，则传给女儿；如子女俱无，则传给最近的亲属。种 
姓又再进行划分，如修罗 （ Shuro ) 就是第一级划分的一个分支的 
名称；而修罗又再划分为喀伊尔 （ Khayrl )、 梯利 （ Tilly )、 塔玛利 
( Tamally )、 坦梯 ( Tanty )、 緯摩尔 （ Chomor )、 卡里 （ Kari )， 等等。 

在后面这一级划分的小支中，属于任一小支的男子均不得与同一 
小支的妇女结婚。”⑩这些最小的团体，其成员通常在一百人左右， 
至今还保留着氏族所具有的若千特征。 

泰勒指出，“在印度，一个婆罗门如娶同姓氏或同哥特腊 ( gho - 
tra , 字面上的意义为“牛栏”）之女为妻是非法的，这一禁例禁止在 
一切男系亲属中彼此通婚。这项规定出现在摩奴法典中，适用于 
前三个种姓，而女系方面的亲属也在相当广的范围內禁止彼此通 
婚。”⑪泰勒又指出，“在绰塔-纳格普尔的科耳人中，我们发现鄂腊 
翁部和孟达部的许多克兰都以动物为名，如鳗氏、隼氏、鸦氏、苍鹭 
氏等，而且他们不得宰杀或食用本克兰所用以为名称的动物。”⑬ 

蒙古人在体质特征方面同美洲的土著十分接近。他们分为许 




多部落。累瑟姆 说:“ 同一部落的成员之间具有同血缘、同谱系、或 
者说同祖先的关系；部落有时即以一位眞实的或设想的鼻祖命名。 

我们将蒙古语的 aimaiik 或 aimak (艾马克）译作部落，这是一种大 
的区分，其下又分为许多 kokhums (和硕），即所谓 <旗’。”⑬这段 
叙述幷不足以充分证明氏族之存在与否。他们的邻居通古斯人在 
部落之下再划分为若干小支，而以动物为名，如称为马氏、犬氏、鹿 
氏等，似隐约地表示出有氏族组织，不过，倘无更详细的资料，则 
这一点殊难断言。 

约翰 • 卢博克爵士在谈到卡尔玛克人时说，据戴 • 赫耳所云， 
他们“分为若干群，任何男子不得与同一群的妇女结婚”;在谈到沃 
斯恰克人时说，他们“认为与同族、甚至与同姓的妇女结婚是一种 
罪行”；他还谈到，“当一个雅库特人（西伯利亚）想结婚时，他必须 
到旁的克兰里去挑选一个女子。”⑭在上述的每一个例子中都有存310 
在氏族的证据，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氏族的条例之一便是禁 
止同氏族成员之间相互通婚。尤拉克-萨摩耶第人是按氏族组织 
的。累瑟姆引克拉普罗斯的话 说：“ 对于这种亲族区分，遵守得非 
常严格，乃至沒有任何一个萨摩耶第人娶自已所属之亲族中人为 
妻。与此相反，他在另外两族的任一族中去择偶。”⑮ 

在中国人当中流行一种特殊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似乎含有 
古代某种氏族组织的遗迹。住在广州的罗伯特 • 哈特先生⑯在给 
作者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人称民众为百姓 ( Pih - sing )， 意指‘一百 
个家族的姓’；但是，这究竟只是字面上的形容呢，还是说，它起源 
于古代，彼时全中国人是由一百个分族或部落〔氏族?〕组成的呢？ 
这一点我不能肯定。现在，在这个国度里约有四百个姓，我发现其 
中某些姓与动物、果实、金属、自然事物等有关，可以译为 Horse 
(马）、 Sheep (羊） 、 0 x ( 牛）、 Fish (鱼） 、 Bird (禽） 、 Phoenix ( 凤）、 
Plum (李） 、 Flower (花 ）、 Leaf (叶） 、 Rice (米） 、 Forest (林） 、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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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Hill ( 丘 ）、 Water (水 ）、 Cloud (云 ）、 Gold (金 ）、 Hide (皮）、 
Bristles (毛），等等。在中国许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一 
姓；比方说，在一个地区见到三个村庄，毎一个村庄住着两三千人， 
第一个村庄全姓马，第二个村庄全姓羊，第三个村庄全姓牛。…… 
正如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夫与妻不属同一部落 〔氏 族〕一样，中国人 
的夫与妻也总是属于不同的家族，即不同姓。习惯和法律都禁止 
同姓通婚。子女属于父亲的家族，即承袭父亲的姓氏。……若父亲 
未留遗嘱而死，其家产通常不分，当寡母在世时由其长子掌管。寡 
母死后，则长子与其兄弟分产，各个兄弟能得多少遗产完全由长兄 
的意志决定。” 

上面所描写的家族看来近似于罗木卢斯时代的罗马人的氏 
族；但它是否与另外一些出自共同祖.先的氏族再行组合成胞族，这 
3 H 一点不淸楚。而且，这些氏族仍然作为一个血缘团体定居在某一 
地域，有如罗马氏族在古代分地定居 一样； 各氏族的名称也还保留 
着原始的形态。这些氏族由于分化而增至四百，这是可以料想得 
到的结果；但是，当野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 
代，这却是値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十分固定的 
又一证据。我们还可以料想，在这些村庄中，专偶制的家族尙未得 
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他们当中也未必沒有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和共妻的现象。在中国的山区里还居住着一些野蛮的土箸部落， 
他们操着与官话不同的方言，在这些部落中还可能发现处于原始 
形态的氏族。我们自然应当向这些与世隔绝的部落中去探索中国 
人的古代制 度。® 

与此相似，据说阿富汗人部落也分为若干 克兰； 但这些克兰究 
竟是不是眞正的氏族，这一点还未能肯定。 

用不着再引用性质类似的情节来麻烦读者了，我们所列举的 
事例为数之多已足可得出如下的 推论： 在今天亚洲部落和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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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祖当中，氏族组织之流行极其普遍广泛。 

我们在圣经《民数记》中见到希伯来人的十二部落体现了一种 
用立法方式对希伯来社会的改组。当时野蛮社会状况已经过去， 

文明社会状况已经开始。这些部落是作为血缘团体而组成的，其 
组织原则使我们料想到在此以前必已存在一种氏族制度，那种制 
度依然存在，而到这时候作出了有系统的调整。在这时候，他们除 
了由血缘团体（这种血绿团体是按人身关系结合的）组成的氏族社 
会之外，不懂得按其他任何方式来组织政府。以后，他们就按血缘 
部落分別定居在巴勒斯坦，各个地区分別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定 
名，只有利未部例外；通过这件事实就可以了解到他们是按血统组 
织的，而幷不是组成一个公民社会。⑱闪族中这支最著名的民族的 
历史集中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身上。 

希伯来人的历史基本上从亚伯拉罕开始，关于他的祖先的记 
载只不过是一串语焉不详的家谱而已。引用几段话便可以看出当 
时所达到的进步程度以及亚伯拉罕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他被描 
写为一个“广有牲畜和金银”的人。⑲关于马比拉的 墓穴： “亚伯拉31 2 
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族人面前所说的话，秤了商业上通用 
的银子四百舍克勒给了以弗伦。”⑳关于家庭生活和生计，可以引 
用下面几 段话: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幕见撒 拉说： 你速速拿三升细 
面，揉成饼子，烤到炉子上@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以及煮 
好了的犊子肉，来摆在他们的面前。” ㉘ 关于工具和 服饰： “亚伯 
拉罕手里拿着火与刀。” ㉘ “当下仆人拿出金银饰物和衣服，送给 
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她哥哥和她母亲。” ㉞ 当利百加遇见以撒时， 
“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了脸。” ㉕ 就在这一段文字中还提到了骆驼、 

驴、牛、绵羊、山羊以及成群的 牲畜; 还提到磨房、水瓶、耳环、手镯、 
帐幕、房屋、城镇等。此外提及者有弓、矢、刀剑、谷物、酒、种谷的 
田 地等。 以上这些说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处在高级野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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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闪族的这一支人当中，当时大漑还不知有文字。从他们的发展 
水平来看，基本上相当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 

古代希伯来人的婚姻习惯表明他们是有氏族的，而且其氏族 
处于原始形态。亚伯拉罕通过他的仆人，似乎是购买了利百加给 
以撒作妻子，把“贵重物品”送给新娘的兄弟和母亲，而不是送给 
她的父亲。在这个例子里，将礼物交给同氏族的亲属，即证明有氏 
族，而且是按女性下传世系的。再者，亚伯拉罕娶了他的异母姊妹 
撒拉为妻，他 说：“ 诚然，她是我的姊妹，她是我父亲的女儿，但她不 
是我母亲的女儿；她作了我的妻子 。”㉖ 

旣然有氏族，而世系又是按女性下传，所以亚伯拉罕同撒拉 
就会属于不同的氏族，他们虽然是 血统上的亲属 ，却不是同庆族的 
亲属 ，因此，按照氏族的习惯，他们是许可结婚的。倘若世系按男 
性下传，血统和氏族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会与此完全相反。拿鹤娶 
了他的侄女为妻，即娶了他兄弟哈兰的女儿； ㉗ 摩西的父亲暗兰娶 
3〗3 了自己的姑母为妻，即娶了自己父亲的姊妹，她就是这位希伯来立 
法者的母亲。 ㉘ 在这几个例子中，如世系由女性下传，则结婚的双 
方就属于不同的氏族;如世系由男性下传，则情况恰恰相反。以上 
事例虽不能绝对证明氏族之存在，但我们却能用氏族来解释这跌 
事例，从而可以得出一个 假定： 在他们当中存在着原始形态的氏族 
组织。 

当摩西立法完成之时，希伯来人就成了一个文明民族了，但还 
沒有进步到足以建立政治社会的水平。据《圣经>的记载，他们组 
成一系列逐级递升的血缘团体，类似于希腊人的氏族、胞族和部 
落。例如，利未部 落由八 个氏族组成，这八个氏族分组成三个胞 
族，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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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部 


(一、革顺 男子7, 500人 

利未的子孙2二、哥辖 男子8, 600人 

、三、米拉利 男子6, 200人 

一、 革顺胞族 


芄族 —— 1. 立尼氏 2.示每氏 

二、 哥辖胞族 

氏族—— 1. 暗兰氏 2 •以斯哈氏 3 •希伯仑氏 
4•乌泄氏 


三、 米拉利胞族 
庆族 —— 1. 抹利氏 2•母示氏 

“……按照利未人的家室、宗族来计算他们儿子的人数。…… 

利未的儿子名叫革顺、哥辖、米拉利。革顺的儿子，按着宗族是 
立尼、示每。哥辖的儿子按着宗族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企、乌泄。 
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宗族是抹利、母示。这些按着宗族是利未人的 
家室，@ 

关于这种团体的记叙，有时从上层开始，有时从下层即基本单 
位 开始。 例 如说： “西缅子孙的后代，照家室、宗族……” ㉚ 云云。 

在这里，“西缅子孙的后代”组成 部落； “家室”就是 胞族； “宗族”就 314 
是 氏族。 《圣经》 又云： “乌泄的儿子以利撒反，是哥辖宗族家室的 
首领。”®在这里便是首先提氏族，然后才是胞族，最后才是部落； 

所举名的人乃是胞族的首领。每一个宗族都各有其徽章或旗帜以 
资区別。“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纛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安 
营 0 ” ㉚ 这些名称所描写的都是实际的组织；它们表明希伯来人的 


军队是按氏族、胞族、部落而组织起来的。 

根据上述每个胞族的人数估计，其基层的最小团体“宗族” 
当有数百人。希伯来语的 beth ’ ab 表示“父族”、“宗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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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如果希伯来人有氏族，那就是这种团体了。用两个饲来描 
写这种团体自会使人感到疑惑，除非专偶制的个体家族在当时已 
经非常多、非常突出，以至不得不使用这种曲折的说法来槪括这种 
亲属。我们从字面上见到有暗兰家、以斯哈家、希伯企家、乌泄家 
等；但是，在那个时代，希伯来人不可能具有现代指一个有爵位之 
家的那种“家”的槪念，所以他们之所谓家，大槪是用以指亲属或血 
统而言。 ㉟ 由于每一个分划的团体和再分划的团体都以一个男子 
为首，由于希伯来人的世系一律按男性追溯，因此，可以肯定他们 
的世系在这时候是按男性下传的。比“宗族”高一级的为“家室”， 
看来这就是胞族。希伯来语对这种组织的名称是 mishpacah ， 意即 
“联宗'“睦族”。它是由两个或更多的“宗族”组成的，是从一个最 
初的团体分化出来的，而各有一胞族式的名称以资区別。这与胞 
族是非常符合的。这种家室，或者说，这种胞族，有一年一度的祭 
祀宴会。 ㉞ 最后一级，即部落”，在希伯来语中称为 matteh , 意指 
“树枝”、“茎干”或“支条”，其组织类似于希腊人的部落。 

这些血缘团体的成员有些什么权利、特权和义务，关于这方 
面的详细情况记载得板少。由“宗族”到“部落”，每一级组织都是 
以亲族观念结合起来的，这种观念体现之显著与明确，远远超过 
希腊人、拉丁人或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相应的组织。虽然雅典人的 
传说认为他们的四个部落出自爱翁的四个儿子，但他们却未企图 
以此来解释氏族和胞族的起源。希伯来人的记载就不同了，不仅 
将十二个部落在谱系上推源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而且将各个氏 
族和胞族都分別推源于此十二人的子孙。在人类的经验中，按这 
种方式明确地指出氏族和胞族的产生过程，还沒有见过第二个例 
子。对于他们这种记载，我们不得不理解为对现存血缘团体所作 
的一种区分，这是按照传说中所保存的知识来区分的，在区分时如 
遇到小小的障碍就以立法的约束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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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自称为“以色列人民”，又称“会众”。 ® 这就直接承认 
他们的组织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在非洲，我们见到的是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交错的一片混乱 
现象。原有的技术和发明由于外界传入的组织和工具大部分都消 
失了 •，然而，最低级的蒙眛社会（包括吃人的风气）以及最低级的野 
蛮社会普见于该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內地部落比较接近于土著固 
有的文化和标准的生活状况；但非洲在人种学上基本上还是一块 
荒园。 

虽然非洲是黑人的故乡，但是，大家知道，黑人的人口有限， 

占有的领域很小。累瑟姆意味深长地说 过：“ 黑人不是典型的非洲 
人。” ㉟ 杜 • 沙伊鲁曾访问过刚果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阿锡腊、阿 
波诺、伊硕戈、阿山戈等部落，这些部落是地地道道的黑种人。杜 • 

沙伊鲁说 •.“ 每一个村庄有其曾长，进入內地更深一些以后，似乎所 
有的村庄都由长老们统治，每一个长老带着他的民众分占村中的 
一个区域。在毎一个克兰中都有伊弗牟、弗牟或公认的克兰头目 
(伊弗牟的意思是“根源' “父亲”）。我从土人那里始终未能弄明 
白他们的部落是怎样分成克兰的；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 
发生的，但是如今在他们当中也沒有形成新的克兰。……一个會 
长或长老的住宅幷不比邻居的住宅更好。他们不知有专制政庥。 
……在处死一个人以前，必须召开长老会议。……各部落与各克兰 
之间相互通婚，由此而在人民当中发生友爱的感情。同一克兰的人 
是不许彼此通婚的。即使血绿关系极为疏远的人结婚也被视为邪 
恶的行为；但是，外甥娶舅母为妻则丝毫不受谴责，而具，在巴拉凯 336 
人中，儿子承娶父亲的妻室，只除开生母。……在我所访问的部落 
中，到处都存在多妻制和畜养奴隶。……在西部部落中，按继承法规 
定，长兄的财产（妇女、奴隶等）由次弟继承，但如最幼的兄弟死去， 

则丼财产由斧％举承，如果沒有兄弟，则由外甥继承 9 克兰或家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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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领是世袭的职位，其继承法与财产同。如所有的兄弟均已死 
去，职位则由苌姊的长子继承，以此类推，直到这一支脉绝灭为止， 
因为所有的克兰都视为是从女性传下来的 。”㉛ 

上述的详细情节已经体现了一个标准的氏族所具有的一切要 
素，即 •.世 系仅由一性下传，在上面的例子中是由女性下传，表现其 
氏族处于原始形态。再者，公职和财产，均与姓氏一样按女性世系 
继承。曾长的职位，兄终弟及，或由舅传甥，同美洲土著一样;而曾 
长的儿子不得继承，因为他们不是死者本氏族的成员。氏族內也 
是禁止通婚的。在上述这些精确的记载中唯一遗漏的资料是一些 
氏族的 名称。 关于世袭的现象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赞比西河的班雅人是比黑人发展水平较高级的一支人。利文 
斯顿博士 ㉚ 在他们当中观察到有下述的 习俗： “班雅人的政治制度 
颇为特殊，那是一种封建的共和制。曾长由选举产生，一个曾长死 
后，他们宁可选死者姊妹的儿子继任，而不选他自己的子女。如果 
对某个候选人不满意，他们甚至到一个远处的部落中去找寻一个 
继承者，继承者通常是属于已故會长家族中人，是他的兄弟，或他 
的姊妹的儿子，但决不是他自己的子女。……前任會长所有的妻 
子、财产和子女均由继任者继承。” ㊃ 利文斯顿博士虽沒有详细记 
载班雅人的社会组织，但是，仅从曾长职位兄终弟及或由舅传甥这 
一点已暗示出他们的世系是由女性下传的了。 

317 据利文斯顿博士说，占居赞比西河流域以及由此往南直到开 

普殖民地的无数部落，其土著均自认为属同一种族所分成的三大 
支人 ，即： 贝专纳人、巴苏陀人和卡菲尔人。⑩利文斯顿谈到第一 
支人时 说：“ 贝专纳人部落均以某些动物为名，这可能表示出在古 
代他们也象古埃及人一样热中于动物崇拜。如巴卡特拉部的名称 
意即 f 猴部人’；巴阔纳部意即<鳄部人巴特拉皮部意即‘鱼部 
人’；每一个部落对于其所命名的动物都怀着一种迷信的敬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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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何一个部落从来不食用与本部落同名的动物。……许多 
古代部落现已绝灭了，但我们从其个別成员的名字中仍可发现那 
些部落名称的痕迹；例如，巴陶意即部人％巴诺加意即蟒部 
人’，尽管今天已经不存在这类部落了。”®这些动物名称与其说表 
示是一个部落，不如说表示是一个氏族。尤其是，发现某些个人 
各为其所属部落的最后残存者，在这种现象中，若将部落浬解为 
氏族，似更合乎实况。利文斯顿说，在阿尔哥拉地方卡桑吉河谷 
的班加拉斯人中，“會长的继承人宁取其兄弟而不取其子。姊妹之 
子属于她的兄弟；而她的兄弟往往卖掉他的外甥以偿偾。”@我们 
在这里又见到女性世系的证据•，不过，利文斯顿对于诸如此类的事 
例叙述得过于筒略，过于槪括，以致无从断定他们是否有氏族。 

说到澳大利亚人，关于卡米拉罗依人的氏族制已经在前文谈 
过了。就文化发展水平言，这个大岛上的土著接近于阶梯的底层。 
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不仅是蒙昧人，而且还处在蒙昧社会的低级 
状态中。有一些部落是吃人者。有关吃人的问题，前文提到过的 
斐孙先生曾驾信吿作 者说： “至少某些部落是吃人的。证据是确凿 
的。怀德湾的部落不仅吃战场上杀死的敌人，而且还吃他们自己 
这边被杀死的伙伴，甚至连那些自然死亡者只要情况良好也在被 
吃之列。他们在吃人之前，先剝下死者的皮，将油脂混合木炭擦在 
皮上，把它保存起来。他们对这种人皮非常珍视，相信它具有很高 
的医药价値。” 

上面描述的这种人类生活使我们了解蒙昧社会的状况、其风 
俗习惯所处的水平、其物质发展的程度，了解这种人的精神生活和 
道德生活之低下。从澳大利亚人的吃人风俗即可看出他们发展水 
平之低是公认为接近于底层的了。而澳大利亚人占有一大洲之 
地，矿产丰富，气候宜人，生活资源十分充足。他们占居在这样的 
地方，历时须以千年计,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处于上述水平的蒙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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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倘若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可能再过几千年还保持原状，纵使不 
能沒有任何进步，但恐其进步之缓慢不足以脫离他们那种蒙昧状 
态的黑暗而获得光明。 

澳大利亚人的制度是标准的 、一 律的，氏族组织不仅存在于卡 
米拉罗依人中，而且看来普遍存在。澳大利亚南部拉塞佩德湾附 
近的纳林耶里人是按氏族组成的，他们的氏族以兽类和昆虫命名。 
乔治 • 台普林牧师写信吿诉我的朋友斐孙先生，谈到纳林耶里人 
不在本氏族內通婚，他们的子女属于其父亲的氏族。他接着说： 
“他们沒有种姓，他们也不象新南威尔士操卡米拉罗依语的那些部 
落一样有婚级制度。但其每一个部落或家族(一部落即一家族）各 
有其自己的图腾，或称之为<霭帖 ’（ ngaitye ); 某些个人确有这种霭 
帖。这被视为该人的护身元神。它是某种兽、鸟或昆虫。……他们 
的通婚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一个部落〔氏族〕即被视为一个家族， 
任何人决不在本部落之內通婚。” 

斐孙也 写道： “昆士兰州的马腊诺阿区部落所操的方言称为 
f 乌尔吉’语。据 A . S . P . 凯麦隆先生寄给我的材料说，在他们当中 
也有着与操卡米拉罗依语的部落相似的婚级划分制度，旣有类似 
的婚级名称，也有类似的图腾。”斐孙先生接着谈到达令河流域的 
澳大利亚人，他说，据查理 • 洛克伍德先生寄来的材料，“他们再分 
为若干部落〔氏族〕，提到的有 鸸鷂氏 、野鸭氏和袋鼠氏，但未说明 
是否还有其他部落；他们的子女均取用母方的婚级名称和图 
腾 

上述部落中都存在氏族组织，由此看来，氏族组织在澳大利亚 
土箸中很可能是普遍流行的；固然，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他们的 
氏族制度尙处于萌芽阶段 

关于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巴布亚群岛的居民的內部 
组织, 我们所 知道的材料仍很有限$而且也不全面。在夏威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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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人、马克萨斯岛民或新西兰人当中，未曾发现氏族组织的痕 319 
迹。他们的亲属制度还是很原始的，由此可见他们的制度尙未进 
步到足以为氏族制度提供前提条件的水平。⑭在密克罗尼西亚群 
岛的某些岛上，曾长的职位由女性下传；⑯但这个习俗幷不依靠氏 
族而可以独立存在。斐济人再分为若干部落，各操属于同一语系 
的方言。其中之一的雷瓦部又包括四个分部，各有不同的名称，每 
一个分部又再有所划分。最后的一层划分单位似乎幷不是氏族， 

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层单位的成员可以相互通婚。世系是由男性 
F 传的。与此相似，汤加人也由若干分部组成，各分部再有所划 
分，一如雷瓦人。 

环绕着有关婚姻和家族、有关生计和政治等方面的一些简单 
的观念，最早的社会组织就此形成;如欲阐明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原 
则，必须从这里开始。倘若承认人类通过年代长远的经验才取得 
进步发展的理论，那么，大洋洲的居民由于与世隔绝、地域狭隘、物 
资有限，其进步速度之慢是早已注定的了。他们所呈现的状态还 
是亚洲大陆的人类在远古时代的 状态； 由于他们与世隔绝，无疑存 
在一些特点，然而，这些岛民社会毕竟体现人类进步的长河的一个 
早期阶段。对于他们的制度、发明和发现、精神和心理特征等方面 
作出说明，将大有裨益于人类学。 

我们至此结束关于氏族的组织及其分布范围的讨论。我们已 
经在澳大利亚人和非洲黑人当中发现了这种组织，幷在其他的非 
洲部落中见到这种制度的痕迹。美洲土著中有一 1 部分人当被发现 
时正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在这部分人中已经见到氏族组织是普遍 
流行的•，在另一部分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村居印第安中也是如此。 
同样，在处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拉丁部落中，氏族组织亦具有 
充分的活力；而在雅利安族系其余各支人当中也见到氏族组织的 
痕迹。在土兰尼亚族系、乌拉尔族系和蒙古族系当中，在通古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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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族当中，在属于闪族的希伯来人当中，都发现 T 氏族组织， 
或发现存在这种组织的痕迹。我们已经引证 f 足够多、足够有说 
服力的事实以断言氏族组织在人类的古代是普遍存在的，幷断言 
320 这种组织广泛流行于整个蒙昧阶段晚期和整个野蛮阶段。 

本书也列举了充分的事实，以证明这一卓越的制度乃是古代 
社会的根基。这是通过经验发展出来的最早的结构原则，它能根 
据一定的方式将社会组织起来，幷使这种结构保持一致性，直到它 
充分发展到足以转变为政治社会时止。氏族制在各大洲都长久存 
在，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充分表明了它是非常古老的、它在大体 
上是普遍流行的、它的活力是持久的。氏族组织对于人类在上述 
各个阶段和状态下的需要具有惊人的适应力，这一点也为它的广 
泛流行和它的持久存在所充分证明了。它确实是人类经验中最丰 
富的部分。 

究竟氏族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自发产生的，因而在不相毗 
连的地域里它本身会不断出现呢，还是它只有一个单独的来源，从 
这个来源中心通过人类不断的迁徙而传播于全球 的呢？ 这确实是 
一个値得思考硏究的问题。后一种假说，若略加修改，似较前一假 
说为优，其理由如 下：我 们发现在氏族制出现之前有两种婚姻形态 
和两种家族 形态。 达到第二种婚姻形态和第二种家族形态需要一 
种特殊的经验，幷需要创立氏族来补足这一经验。蒙昧人实行的 
完全是一种极其广泛的同居制度，幷受到这种制度的有力控制，后 
来经过天然的选择，才将这种同居制度限制到一种较窄的范围內， 
其最终结果便是产生了第二种家族形态。如果我们认为蒙昧人之 
得到这一最后的解脫会在相互隔离的广阔地域內，在不同的时期 
中多次重复出现，那未免过于离奇了，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一些 
有血缘关系的团体，为了保障安全，为了维持生计，相互联合起来， 
这种现象无疑地从人类的幼稚时期起即已存在；但是，氏族却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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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不相同的-种亲族集团。氏族只收容一部分亲族而排除其余 
的另-部分亲族 •， 它用亲族关系为纽带将收容的这-部分人组织 
起来，命以共同的姓氏，幷赋以共同的权利和特权。在本氏族內禁 
止通婚，以保证与无亲族关系的外人通婚的优点。这是这种组织 
最根本的原则，也是最难建立的原则之一。氏族幷不是一种自然 
形成的 、容 易明了的槪念，与此相反，它实在是奧妙难懂的；因此， 

就它起源的时代而言，它乃是一种高度智慧的产物。当这一观念 
由孕育至于诞生以后，仍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使它臻于成熟，幷使 
它的效用得到发展。波利尼西亚人已经有了伙婚制家族，但未能 
发明氏族；澳大利亚人也具有这种家族，幷具有氏族。氏族的根源 321 
在伙婚_家族，无论哪一个部落，只要发展到了伙婚制家族的阶 
段，就会具有氏族所由形成的那些要素。这是对上 文所取 的那一 
假说所作的修订。在早于氏族的组织、即以性为 基础的 组织中，存 
在着氏族的根苗。当具备原始形态的氏族制已获得充分发展时， 
它就借其所创造的一支进步的人群而传播于广阔的地域上。解释 
它的传播，要比解释它的创立容易得多。我们从上述各点来考虑， 
自然会看出它不可能在相互隔绝的地区不断地重现。另一方面， 

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具有一种优越的效果，即它能造成一支在当时 
超过地球上任何其他种族的蒙昧人。在蒙昧人的生活规律中，人 
们象候鸟一般地定期迁徙，或者为了找寻更好的地方而转移，在那 
样的时代，这一支优秀的人群就会一浪逐一浪地向外散布，直到他 
们遍布于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为止。对于现在所确定的有关这个问 
题的一些主要事实进行一番考察，似乎倾向于同意氏族的组成起 
于一源的假说，否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得追溯到澳大利亚人的 
婚级制（那种制度 产生了 氏族所由起源的伙婚制家族），幷认为那 
些婚级是古代社会的原始 基础。 就此而谂，无论何处，只要创立了 
塒级制，就有可能存在氏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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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洼释 

亨利 • 萨姆纳 * 梅因 ，远 古制度史讲章 W 纽约，1875年），第7页，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2。 

凯撒，《髙卢战记》， 6. 22。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7。这位作家指出，战阵是按楔形排列的 o Acies 


假定人类是出于同源，则是从一个中心通过迁徙而分据全球 
的。那么，我们不得不把亚洲大陆视为人类各种族的搖篮地，因为 
这个大陆所包含的人种原型的数量多于欧洲、非洲和美洲。由此 
也就会推证，黑人和澳大利亚人是在社会组织以性为基础以及家 
族处于伙婚制形态的时代从这个共同根系分离出 去的； 波利尼西 
亚人之迁徙较他们为晚，但社会结构仍与 前同； 最后，加诺万尼亚 
人之迁往美洲为时更晚，那是在氏族已经组成之后了。提出上述 
这些推论仅供参考。 

若要正确地理解古代社会，绝对需要对氏族及其属性、对氏族 
制分布的范围具备知识。这是目前需要进行专门的、大规模的硏 
究调査的重要项目。在文明民族的祖先当中，这种社会曾发展到 
它的最高阶段，即野蛮社会的末期。但是，再往上溯到遙远的古 
代，这种社会还有它的其他阶段，那是我们现在必须从社会状态与 
之相应的野蛮人和蒙昧人当中去探索的。有组织的社会这一观 
322念，是经历人类全部存在期间而不断发展的 产物； 它的各个阶段都 
有其逻辑上的联系，每一个阶段都产生继起的另一个阶段，而我们 
所考虑的这个社会组织形态是起源于氏族制的 。人类沒有任何一 
个其他的制度对于人类进步的历程具有氏族制这样古老、这样突 
出的关系。人类眞正的历史就包含在各种制度的发展史之中，氏 
族制仅其中之一而已。然而，那些曾对人类事务施加重大影响的 
制度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 


①③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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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cuneos componitur . ——同上书，7。柯耳劳 什说： “同一个马尔克或同一个百 
户的人，同一族或间一个塞齊特的人，并肩作战。弗烈德里克 ■ 柯耳劳什，《日耳 
曼史》，詹姆斯.哈斯英译本〔纽约， 1852 年），第 28 页。 

⑤ 凯撒，《高卢战记》，4.1。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6。 

⑥ 弗里曼博士专门致力于研究这个主题，他指 出：“ 政治制度中最低层的单元就 
是那些仍以各种名目存在着的组织，如‘马尔克’、‘格曼德’、‘社’或‘村’等。如前所述，这 
就是‘氏族’的许多形态中的一种，在这种形态中，不再是一个游荡不定的团体，也不再 
是一个仅仅以掠夺为生的 团体； 但另一方面，当时它也还未曾与旁的团体联合起来成 
为一个城邦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阶段，‘氏族’表现为一种农业团体的形式，有其公有的 
上地——这是罗马的公田 （ager publicus ) 和英格兰的民田 （ folkland ) 的萌芽形态。这 
就是西方的村社 (markgenossenschaf t )。 这种最基层的单位，这种真正的或人为的亲属 
团体,是由若干家族组成的，每一个家族都在父亲的统治之下，在父亲的庇护之下生活， 
这种父权 (patria potestas ) 残存于罗马，而在罗马法中成为非常突出、非常持久的一个 
特征。家族组合成‘氏族’，以地域形态表现的‘氏族’组合成‘村社’，以此类推，若千这 
种村社及其‘马尔克’（或公地）组合成更髙一级的政治组织，名为百户 （ hundred )， 在条 
顿族所分布的地区，大多数地方都见到这个名称，只是形式不一，或这样，或那样。…… 
在‘百户’之上则有帕古斯 ( pagus ) ，髙乌 ( gau ) ，丹麦人谓之 syssel ，英格兰人谓之 shire , 
这就是看上去象是占据一块固定地域的部落。这种单位，无论大小，每一个都有其头 
目。……‘百户’是由村、马尔克、格曼德组成的，不管我们对那最基层的组织怎样称呼; 
shire , gau ， pagus 则是由‘百户’组成的。”——爱德华 • 弗里曼，《比较政治学》，共三卷 
(伦教，1874年），第1卷，第 116— 119页。 

⑦ R . G . 累瑟姆,《绘图民族学 》 ，共二卷（伦敦，1859年），第1卷，第80页。 

⑧ 约翰•麦克伦南，《古代历史研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的重印本》(伦敦，1876 
年），第87页。 

⑨ 同上书，第80, 81页。〔怀特注〕麦克伦南此文引自詹姆斯•贝耳的《塞尔卡 
西亚寓卢日记》（伦敦，1840年)。 

⑩ 孟加拉的一位土著牧师戈伯纳思，侬底 《 致本作者信 》 。〔怀特注〕戈伯纳思 • 
侬底牧师是美国长老派传道团派驻印度北部福特波尔的一位传教士，他给摩尔根的这 
封长信是1860年7月26日写的，发表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 408— 410页。书 
中此处的引文并不象是该信发表的文字，但原来标有星号，表示该信可能有一部分已 
被节略。依底牧师向摩尔根提供了有关孟加拉人亲属制度的资料。 

⑪爱德华‘泰勒， 《 人类远古史研究》，第 2 版（伦敦， 1870 年），第 282 页， 

@同上作者， 《 原始文化》，共二卷（纽约，1877年），第2卷，第235 页， 

⑬累瑟姆，绘图民族学第1卷，第290页。 

⑭约翰 • 卢博克文明的起源》(纽约，1874年），第 96—97 页。 

⑬累瑟姆，《绘图民族学》，第1卷，第475页。 

⑯〔怀特注〕罗伯特•哈特先生是“广州的一位英国绅士，……是中国海关衙门 
的首长。”(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414页。）本文所引的信是1860年9月18日从 
中国广州寄出的，发表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书上，第42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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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译 者注〕 摩尔根对 T 中国姓氏的解释足欠正确的。中国有史时期的姓氏制 
度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战国时代以前，“姓”和 “氏” 冇别，“姓”可能与上古氏族的图 
腾有关；“氏”应相 ivr •氏族下的家族,其名称与图腾无关。战国时代以后，“姓”和“氏” 
的区別消失，即形成流传至今的姓氏，这些姓氏大多沿袭前一阶段的“氏”，所以与氏族 
的图腾无关。摩尔根根据这一点离至猜想在这些村庄中“专偶制的家族尚未得到充分 
的发展”，还可能“有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共妻的现象”，这完全是错误的臆断。 

⑩〔译者注〕 citizen 一词通译作“公民”，实指“市民”，有相当于我国周代的“国 
人”或“邑人”之义。此处所谓“公民社会”即指按地域组织的居民社会，4按血缘组织 
的氏族社会不同。 * 

⑲《创世纪 2 o 

㉚ 同上书，23: 16。 

㉑ 间上书，18: 6。 

㉜ 同上书，18: 8。 

㉝ 同上书，22: 6。 

@同上书，24: 53。 

㉝ 同上书，24: 65。 

㉚ 同上书，20: 12。 

㉗ 同上书，11: 29。 

㉘ 《出埃及记》，6: 20。 

㉙ 《民数记》,3: 15—20。 

㉚ 同上书，1:22。 

㉛ 同上书，3: 30。 

㉜ 同上书，2: 2。 

㉝ 基尔与戴利慈二氏在其注释《出埃及记14的注文中指出，“‘父族’是一个 
专门术语，指的是若干家族以一位共同袓先为称而组成的团体。”这是对氏族的最恰3 
的定义。——卡尔•基尔和弗兰茨•戴利慈，《圣经旧约全书注》，共二十二卷。刊于 
《克拉克氏外文神学丛书》(爱丁堡， 1864— 1877年）。 

㉞ 《撒母耳前书》，20: 6,29。 

㉟ 《民数记》， 1:2 。 

㉚ 累瑟姆，《绘图民族学 》 ，第2卷，第〗84页。 

㉜ 保罗•杜.沙伊鲁， 《 阿山戈地区旅行记》，（纽约，1867年），第 425— 429页。 

㉘ 〔怀特注〕大卫 * 利文斯顿 （1813— 1873年），苏格兰传教士，非洲探险家„ 

㉚ 大卫 •利文 斯顿， 《 南非行纪 》 (纽约，1858年），第 660—661 页。“如果一个# 
年男子爱上了另一个村庄的一个姑娘，而女方的父母不反对他们结合，他就必须移住 
到女方的村庄里去。他必须为他的&母服某些劳役。……假若他对这种仆役生活方式 
感到厌倦而希望返冋自己的家屮，那就必须把他所有的子女留下，因为这些孩子都是 
M 于他妻子的。”——同上书，第667—668页。 

㊃ 利文斯顿， 《 南非行纪 》 ，第219以、 

⑪冋上书，第471页， 






吧 同上书 ，第 471 — 472 页。 

@参看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84—285页。 

啦《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 45 l 、482 

㉚ 《密克罗尼西 亚：探 险纪航》，载《传教通报 》 ，第49期 （1853 年），第 81—90 页, 
特別是第90页^ 




家族观念的发展 





Afr _ tV. 

弟一早 

古代家族® 


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 一 第一种形态：血婚制 
家族——由此产生马来亚式亲属制——第二种形态：伙 
婚制家族——由此产生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 
制——第三种 形态： 专偶制家族——由此产生雅利安 
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介乎中间的偶婚制家 
族和父权制家族——这两种家族形态均未能产生任何亲 
属制度-上述亲属制都是食然形成的一一两种基本形 
式一一其一为类别式，另一为说明式——这些亲属制的 
总原则——其持续之长夂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专偶制家族看作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家族 
形态，以为只不过在某些特殊地区间杂有父权制家族而已。其实 
不然，家族的观念原是经历了几个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才臻于成 
熟的，而专偶制家族乃是一系列家族形态中最后的一种形态。我 
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在专偶制家族之前还有更古的家族形态，那些 
家族形态曾普遍流行于蒙昧阶段，幷经历野蛮阶段初期而下达野 
蛮阶段中期；我还要说明的是，无论专偶制家族或父权制家族，都 
不可能上溯到野蛮阶段晚期。这两种家族形态基本上都是近代的 
产物。而且，在古代社会中，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必须等到更早 
的家族形态所具有的先行经验在人类每一个种族中为它们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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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好了准备以后，它们才可能出现。 

现可把家族分为如下五种顺序相承的不同形态，每一种形态 
都有其独具的婚姻 制度： 

(一） 4婚制家族 这是由嫡亲的和旁系的兄弟姊妹集体相 
互婚配而建立的。 

(二） 伙婚制家族 这是由若干嫡亲的和旁系的姊妹集体地 
同彼此的丈夫婚配而建立的•，同伙的丈夫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 

326它也可以由若干嫡亲的和旁系的兄弟集体地同彼此的妻子婚配而 
建立；这些妻子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不过，在上述两种情况下， 
往往对方彼此也都是亲属。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一群男子伙同 
与一群女子婚配。 

(三） 偶婚 制家族 这是由一对配偶结婚而建立的，但不专限 
与固定的配偶同居。婚姻关系只有在双方愿意的期间才维持 
有效。 

(四） 父权制家族 这是由一个男子与若干妻子结婚而建立 
的；通常由此产生将妻子幽禁于闺房的风俗。 

(五） 专偶制家族 这是由一对配偶结婚而建立的，专限与固 
定的配偶同居。 

在上述这些家.族形态中，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五种这三种形态 
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流行之广、影响之深，足以建立三种不同的 
亲属制，所有这些亲属制度迄今都仍在通行。反过来，这些亲属制 
本身也足以证明与它们各自相关的家族形态和婚姻形态都先它们 
而存在。其余两种形态，即偶婚制和父权制，都是介乎中间的家族 
形态，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足以建立一种新的亲属制，或者 
说，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现存的亲属制。不要以为这 几个类 
型的家族彼此各不相干、界限 分明； 与此相反，由第一种形态过渡 
到第二种形态，由第二种形态过渡到第三种形态，由第三种形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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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第五种形态，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步转变过来的。我们所要 
阐明、所要确定的命题就 是：这 些家族形态原是一种接着一种顺序 
相承而产生的，它们综合起来正体现了家族观念的发展。 

为了说明这几种家族形态和婚姻形态的产生，必须介绍它们 
各自所具有的亲属制的內容实质。这些亲属制度具体表现了与此 
问题直接有关的证据，旣扼要又确凿，毫无牵强附会之嫌。而且， 
这些证据是具有权威性的，是极端肯定的，因此，由它们所得出的 
推论沒有置疑的余地。但是，任何一种亲属制度，在我们尙未对它 
熟悉以前，是会令人感到错综复杂、困惑难明的。务请读者耐心深 
入考察这个问题，其深入的程度要足以体验到亲属制所包涵的证 
琚有何等的价値和分量。我在从前写的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一书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所以，在本书中只限于叙 
述一些重要的事实，我把这些事实减到最少数量，只要足以使人明327 
了其意义就够了，关于更详细的情节和一般的表格，均标注参考前 
一著作。我所提出的主要命题就是家族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顺序相 
承的形态，作为人类史的一 1 个部分，这个命题太重要了。由于这个 
缘故，我不得不提出这些亲属制而予以硏究，希望它们或许眞正能 
确定这个事实。因此，本章及以下四章都要用来对这种证据作简 
要的槪述。 

迄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亲属制度是在波利尼西亚人中发现 
的，其中夏威夷人的亲属制将作为典型代表。我已把它称为马来 
亚式亲属制。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血缘亲属，不论远近亲疏 ，一 
律归纳到下列几种亲属关系中的某一种 之內； 那就是 ：父母 、子女、 
祖父母、孙儿孙女、兄弟、姊妹。他们不知有其他的血缘关系。除此 
之外则有姻戚关系。马来亚式亲属制是随着第一种家族形态血婚 
制家族而产生的，它还包含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血婚制家族形态 
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个推论来说，根据似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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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但是，我们假定他们认每一种亲属关系时都是确实存在那 
样一种关系，倘若这个假定能证明不误，那么，上面的推论就完全 
得到支持了。这种亲属制非常普遍地流行于波利尼西亚人之中， 
虽然他们的家族已经由血婚制转入伙婚制了。其亲属制之所以保 
持未变，是因为沒有足够强烈的动力，因为他们的制度沒有发生 
足够急剧的改革，不足以引起亲属制的改变。大约五十年前，当 
美国传教会立足于桑威奇群岛〔译者按 ：即指 夏威夷群岛〕之时，在 
当地居民中，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尙未完全绝迹。这种亲属制在 
古代曾普遍流行于亚洲，那是沒有疑问的，因为迄今仍在亚洲流 
行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即以这种亲属制为其基础。中国人的亲属 
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随着时代的前进，第二种伟大的亲属制度土兰尼亚式秦属制 
继第一种亲属制而起，传布于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这种亲属制 
在北美的土著当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在南美的土著中也发现许 
多痕迹，足以推想这一亲属制在那里也曾普遍存在过。在非洲的 
部分地区也曾见到这种亲属制的痕迹；不过，一般而言，非洲部落 
的亲属制度是接近于马来亚式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在印度南部 
操达罗毗荼语的印度人中迄今仍然流行；而在印度北部操髙拉语 
的印度人中也在流行着，不过形式有所改变而已。在澳大利亚也 
流行这种制度，但处于尙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下，在该地，它或者起 
源于婚级组织，或者起源于导致同样结果的初期氏族组织。在土 
328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的主要部落中，这种亲属制起源于 
集团婚配的伙婚制和氏族组织，氏族组织之兴起势必遏制血族间 
的通婚。我们在前文已经说明过，由于禁止氏族內通婚怎样造成 
了这一结果，这种禁规使亲兄弟姊妹之间永远不得再发生婚媾关 
系。当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出现之时，家族形态是伙婚制。这可以 
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 ：集团 婚配的伙婚制正好说明了这 
384 




种亲属制度 T 的主要亲属关系；同时，证明这些亲属关系是根据这 
种婚姻制度而确实存在的。我们按照事理推论，即可指出伙婚制 
亦 A 曾经 ▲度 象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同样地广泛流行。土 "〔尼 亚式 
亲属制之所以产生，必须归功于氏族组织之形成与伙婚制。我们 
将会在下文中看到，这种亲属制是从马来亚式亲属制演变出来的， 
它所改变的仅只有早先由亲兄弟姊妹通婚和从兄弟姊妹通婚所产 
生的那些亲属关系，那些亲属关系事实上由于氏族组织的出现而 
已经发生改 变了； 由此可以证明这两种亲属制之间是直接关联着 
的。从亲属制度的这一变化即可证明氏族组织对于社会、尤其是 
对于伙婚集团的影响非常强大。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眞正是宏伟惊人的。它能辨认出雅利安式 
亲属制下的一切亲属关系，以及若干雅利安式亲属制所忽略的亲 
属关系。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下，所有的亲属，无论远近，都分 
成各个类別；根据该制度所特具的方法，其亲属关系的追溯范围远 
远超出雅利安式亲属制的正常范围之外。在日常寒暄和正规问候 
中，人们彼此均以亲属关系相称呼，而从不用个人名字；这种方式， 
自然不仅使最疏远的亲族之间得以保持亲属关系，幷且有助于向 
外界推广这种亲属制度的知识。当双方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之 
时，问候的方式就只简单地互称“我的朋友”。无论就其区別亲属之 
细密而言,或就其表征之特殊程度而言，在人类实找不出另一种亲 
属制度可与之相比。 

美洲土著初被发现时，他们的家族形态已经脫离了伙婚制而 
进入了偶婚制；因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下所认的亲属关系，有一些 
幷不是偶婚制中实际存在的关系。这同马来亚式亲属制阶段所发 
生的情况恰好如出一辙，在那个阶段，家族形态已经脫离了血婚制 
而进入了伙婚制，但亲属制度仍保持未变；因此在马来亚式亲属制 
中所规定的奉属关系乃是血婚制家族中实际存在的关系，它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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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伙婚制家族中的一部分亲属关系幷不实际相符。与此相似，土兰 
尼亚式亲属制所规定的亲属关系乃是伙婚制家族中实际存在的关 
系，它们与偶婚制家族中的一部分亲属关系幷不实际相符。家族 
形态的发展步骤必然要速于亲属制度，亲属制度是跟随在后面来 
记录家族亲属关系的。伙婚制家族的建立沒有提供充分的动力来 
改革马来亚式亲属制，同样，偶婚制家族的产生也沒有提供充分的 
动力来改革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把马来亚式亲属制改变为土兰尼 
亚式，需要象氏族组织这样一种伟大的制度；推翻土兰尼亚式亲 
属制而代之以雅利安式，则需要象具体财产这样一种伟大的制度， 
连带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杖以及该制度所创造的专偶制家族。 

随着时代的再一步前进，出现了第三种伟大的亲属制，我们 
可以称之为雅利安式，或闪族式，或乌拉尔式，均无不可。这种亲 
属制度在此后进达文明阶段的主要民族中大槪取代了原先的土兰 
尼亚式亲属制。专偶制家族中的亲属关系就是由这种亲属制规定 
下来的。土兰尼亚式是以马来亚式为基础的，但雅利安式亲属制 
幷非以土兰尼亚式为基础;不过，它却在文明民族中取代了原先的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这可以从別的方面得到证据。 

后四种家族形态一直存在到有史时期；但第一种形态血婚制 
家族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们可以根据马来亚式亲属制推断 
这种家族形态在古代是存在过的。因之，我们有三种基本的家族 
形态，它们代表三大种基本不同的生活状况，幷有三种截然有別的 
亲属制度足以证明这三种家族形态是存在过的（如果只有这种亲 
属制度才保存唯一证据的话）。这一结论将引起我们注意 i 到亲属 
制度之异常稳定与持久性，幷注意到亲属制度对于古代社会状况 
所体现的证据是何等的珍贵。 

在人类各部落中，上述三种家族的每一种都曾经历过一段很 
长的时间，都曾有其幼稚期、成熟期和衰落期。专偶制家族起源于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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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正如孕育专偶制家族的偶婚制家族起源于氏族一柞。当希 
腊部落初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时，即已有了专偶制家族；但是，要等 
到制订成文法规定这种家族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以后，它才完全 
建立起来。财产观念在人类心灵中的成长过程，包括财产的创姶、 
财产的享有，特別是包括对财产继承权的法定，凡此均与专偶制家 
族的建立密切有关。财产力量之强大从此开始足以影响社会机体 33G 
的结构。确定子女的父亲是谁，这件事情此时必将具有先前的社会 
状况下所不知道的重要意义。一男一女的婚配从野蛮阶段早期以 
来即已存在，其形式是在双方合意的期间结为配偶。随着古代社 
会的进步，由于制度改进，由于各种发明和发现都跨进了较高级的 
状况，这种婚姻形式也就逐渐趋于稳定状态。但是,这时候还缺少 
专偶制家族（独占的同居权）的基本要素。早在野蛮阶段，男人就 
开始强迫妻子忠贞不二，对不贞者处以残暴的刑罚，但却认为自己 
可以放纵自由。其实贞操必须是相互遵守的义务，保持贞操也必 
须是双方相应而行的。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中，妇女在家族中处 
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位，受其丈夫的统治，沒有充分的权利，非常不 
平等。如果把荷马时代到伯里克利斯时代前后不同时期的希腊家 
族作一比较，就可看出一个显著的进步，幷看出这种进步逐渐成为 
固定的制度。近代的家族比之希腊罗马人的家族毫无疑问又是一 
个进步；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提髙了。在希腊人和罗马 
人中，就一个女子对其丈夫的身分高低而言，她在尊严方面以及在 
得到承认的个人权利方面已经近乎平等的地位。专偶制家族的历 
史记录，能上溯将近三千年，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期间，它的性质有 
着逐渐不断的改进。它注定了仍将进一步改善，直到两性的平等 
获得公认、婚姻关系的公平合理得到充分认识时为止。我们对偶 
婚制家族的逐步改善过程也有同样的证据（虽然还不够充分），证 
明这个过程始于偶婚制家族的低级形式，而终于专偶制家族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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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事实，因为它们在本文讨论中极 X :重要。 

在以前几章中，我曾请读者注意与人类初期历史密切关联的 
范围广泛的同居制度，那种制度一直流传到文明阶段，不过随着 
社会的进步渐次丧失其地位而已。这一制度由于遭到社会上道德 
因素的对抗而日渐缩减，其缩减的程度多少可以衡量出人类进步 
的比例。顺序相承的每一种家族形态和婚姻形式就是缩小这种同 
居制度范围的一个重宴的标志。当它缩戚到完全消灭以后，也只 
有到这时候，专偶制家族才有可能建立。专偶制家族可以上溯到 
野蛮阶段晚期，它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从偶婚制家族中脫颖而 
出的。 

331 我们由此可以对于这两种家族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所经历的年 

代得到一点印象。但是，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彼此各异，幷 
且分別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状况，它们之相继建立使我们对于家 
族观念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时距有着更加长远的估计，家族观念就 
是经历了这些阶段才从血婚制通过过渡形态而发展到迄今仍在前 
进的专偶制的。人类沒有任何其他制度具有较此更为惊人、更为 
丰富的历史，或体现较此更为悠久复杂的经验果实。维持家族制 
度的存在，幷使它通过若干阶段而达到今天的形态，这需要在智力 
和心理上经历无数世代的极度努力才能办到。 

在婚姻形式由伙婚制经过偶婚制而达到专偶制的过程中，土 ， 

兰尼亚式亲属制幷未发生重大的改变。这种亲属制所记录的是伙 1 

婚制家族的亲属关系，但是，直到专偶制家族建立时为止，它却基 
本保持未变，其实到了这时候，它已几乎完全不符合于血统关系的 
性质，甚至成为专偶制家族的一种玷辱了。现举例以说明之 ：在马 
来亚式亲属制之下，一个男子称其兄弟之子为子，因为其兄弟之妻 
同时亦即自己之妻。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之下，其兄弟之子仍称为 
子，理由同上，但其姊妹之子现称为甥，因为在氏族组织中，其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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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不再是自己之妻了。在易洛魁人当中，家族是偶婚制的，一个男 
子仍称其兄弟之子为子，然而其兄弟之妻已不再是自己之妻了 •，此 
外还有一大串亲属关系都象这样同现行的婚姻形式不相吻合。这 
种亲属制度所由产生的习俗已经改变，而它却残存得更久，尽管基 
本上已不符合现实，但仍一直在他们当中维持到现存的一代。始 
终沒有出现一种动力足以推翻这一庞大的原始亲属制度。当雅利 
安人各民族临近于文明阶段时，正好出现了专偶制家族，为他们提 
供了这种动力 O 专偶制家族使子女认准了父亲，从而确定了合法 
的继嗣。要想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加以改革，使之符合于专偶制 
家族的血统关系，这是不可能的。它同专偶制一点也不能吻合。 
然而，却有一个补救的方沬，旣筒单，又完备。那就是废除土兰尼 
亚式亲属制，而代之以说明式的方法，土兰尼亚部落当他们希望把 
某一亲属关系提得更突出之时即往往使用这种方法。他们回过头 
来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将基本的称谓结合在一起，以说明每一个 
人的亲属关系。因此，他们的称谓就有“兄弟之子”、“兄弟之孙' 
“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之子”等等。每一个词组描叙一个人，其亲 
属关系也就不言而喩了。我们在希腊语系、拉丁语系、梵语系、日 
耳曼语系和克尔特语系诸部落中所见到的形态最古老的雅利安式 
亲属制就是如此；闪族人也是如此，有希伯来《圣经》上的世系谱可 
证。前文已经提过的某些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痕迹在雅利安人和 
闪族人各民族中一直保持到有史时期；但它基本上已废除，而代以 
说明式的亲属制了。 

为了说明和证实上述种种命题，现必须将这三种亲属制度以 
及分別与之相关的三种基本的家族形态按其出现的先后次序一一^ 
予以论述。它们彼此又能互相阐释。 

一种亲属制度就其本身而论是沒有多大意义的。它所体现的 
思想意识很有限，而且显然是以一些简单的暗示为依据，所以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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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可能提供很有用的知识，尤其不可能反映人类早期的生活状 
况。至少当我们抽象地考察一个亲属集团的亲属关系时，必然会 
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是，当我们把许多部落的亲属制度进行比较 
硏究，把它视为一种家族制度，幷看出它已经流传了极其漫长的时 
间以后，它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这三种亲属制度，一一衔接，体 
现了家族从血婚制到专偶制的全部发展过程。我们有理由作出下 
面的 假定： 每一种亲属制度表迖了该制度建立时所存在的家族的 
实际亲属关系，因此，它也就反映了当时所流行的婚姻形态和家族 
形态，不过这两种形态都可能进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而其亲属制 
度仍保持不变。 

我们还会进一步看到，这些亲厲制度都是随着社会从低级状 
态发展到高级状态而自然产生的，每一次亲属制度的改变都标志 
着某种对社会体制影响深刻的制度的出现。母亲与子女的关系1 
兄弟与姊妹的关系、外祖母与外孙外孙女的关系，在任何时代都是 
能完全确认的；但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外祖父与外孙外孙女的 
关系，在专偶制提供了最髙度的辨认保证以前一直是无法确认的。 
当人们实行集体婚配的时代，会有许多人同时同样可能处于上述 
亲属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在古代社会极端原始的情况下，这些亲 
属关系，无论是实际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都会被人们理解，从而 
333创造一些称谓来表达它们。不断地使用这些称谓来称呼由此而形 
成一个亲属团体的那些人，久而久之，便产生了 一套亲属制度。但 
是，如前所述，这种亲属制度的形式一定是以婚姻形式为依据。凡 
是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之间相互集体通婚的地方，其家族就 
是血婚制的，而其亲属制就是马来亚式的。凡是若干姊妹同她们 
彼此的丈夫集体通婚、或若干兄弟同他们彼此的妻子集体通婚的 
地方，其家族就是伙婚制的，而其亲属制就是土兰尼亚式的。凡是 
婚姻限于一夫一妻之间而且禁止与他人发生同居关系的地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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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就是专偶制的，而其亲属制就是雅利安式的。因此，这三种 
亲属制是以三种婚姻形态为基础的；每一种亲属制度都力求尽事 
实所可能知道的情况来表达与之相应的婚姻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 
实际亲属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亲属制度幷不基于天然关系， 
而基于婚姻；幷不基于虛想，而基于事实；每一种亲属制在其使用 
期间都是旣合乎逻辑、也合乎实况的制度。它们所提供的证据价 
値极高，也最富于启发性。亲属制度以最明白的方式直接准确地 
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情况。 

这些亲属制本身分为根本不同的两大类。其一为“类別式”， 
另一为“说明式”。③按照前一种形式，对亲属从不加以说明，而是 
把他们区分为若干范畴，不论其与“自身”的亲疏如何；凡属同一范 
畴的人即以同一亲属称谓统称之。例如，我的亲兄弟，与我父亲的 
兄弟之子，均称为我的 兄弟； 我的亲姊妹，与我母亲的姊妹之女，均 
称为我的姊妹；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制都用这样分类法。 

按照后一种形式，对于亲属，或用基本亲属称谓来说明，或将这些 334 
基本称谓结合起来加以说明，由此使每一个人与自身的亲属关系 
都各各不同。例如，其称谓有兄弟之子、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之子 
等。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就是如此，这是随着专 
偶制婚姻而产生的。后来由于发明了称谓的共名，也采用了少许 
分类的方法；但这种制度最早的形式纯粹是说明式的，如上述例子 
所表现的情况，埃尔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亲属制度即其典型 
代表。这两种亲属制度之所以存在着根本的区別是由于在一种精 
形下实行集体的多偶婚姻，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实行一夫一妻的单 
偶婚姻。 

雅利安人、闪族人和乌拉尔人的家族中所采用的说明式亲属 
制是相同的，但类別式亲属制却又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 
边马来亚式，在时间上最早；第二种是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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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二者基本相似，都是将先前的马来亚式加以改革而形成的。 

如果简单地参照一下我们自己的亲属制度，就会对各种亲属 
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引起注意了。 

亲属关系有 两类： 第一类是由血缘产生的，或称血亲；第二类 
是由婚姻产生的，或称姻亲。血亲又分直系、旁系两种。如某甲的 
血统出自某乙，这两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叫做直系血亲。如某 
甲与某乙的血统出自共同的祖先，但幷非彼出于此或此出于彼， 
这两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叫做旁系血亲。至于姻亲则按风俗习惯 
而定。 

我们不必过分专门地讨论这个题目，但可以就一般情况来说， 
在每一种亲属制中，只荽存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就必然会有一个直 
系和几个旁系亲属关系，其旁系是从直系分出来的。每个人都是 
一个亲属团体的中心，每一个亲属的亲等都是根据“自身”来辨別 
的，而“自身”也对那些亲属报之以同样的亲等，自身”必然处在直 
系之中，而这条世系是垂直的。在这条世系上，由本人上溯和下 
推，世代父子相继，可以列入本人各代直系祖先和各代直系后裔， 
这些人合起来构成他的直系男性世系。从这一干系产生了若干旁 
系，其中有男性世系，也有女性世系，由內向外依次排列数序。我 
们若要充分了解亲属制度，只须认识其主要千系以及最亲的五支 
旁系中任何一支男性旁系和女性旁系，包括父党和母党在內，而在 
每一支中只须从父母推及他或她的一个子女就行了；尽管无论就 
上溯或下推而言，这都只包括“自身”的一小部分亲属，但具备这些 

f 

335 知识已足够了。各个旁系往下推，其分支的数目将按几何级数增 
加，如果想追究各个旁系所有的分支，幷不会使这个亲属制度更容 
易了解。 

第一支旁系中的男系包括我的兄弟及其子孙；第一支旁系中 
的女系包括我的姊妹及其子孙。第二支旁 系：就 父系言，其男系包 
392 



括我父亲的兄弟及其子孙，其女系包括父亲的姊妹及其子孙； 第二 
支 旁系： 就母系言，其男系包括我母亲的兄弟及其子孙，其女系包 
括我母亲的姊妹及其子孙。第三支旁系 ：就父 系言，其男系包括我 
祖父的兄弟及其子孙，其女系包括我祖父的姊妹及其子孙；第三支 
旁系 ：就母 系言,其男系和女系相应地分別包括我外祖母的兄弟和 
姊妹以及他们各自的子孙。我们要 注意： 上述最后一项已经由父 
系的直系转变为母系的直系了。第四支旁系中的男系和女系分別 
溯自曾祖父的兄弟和姊妹，以及溯自母亲的外祖母的兄弟和姊妹。 
第五支旁系中的男系和女系分別溯自高祖父的兄弟和姊妹，以及 
溯自外祖母的外祖母的兄弟和姊妹。第四、第五支旁系及其分支 
均与第三支旁系同例。这五支旁系，加上直系，包括了我们的一大 
群亲属，这都是实际能认的亲属。 

对于这些旁系，需要作些补充说明。如果我有若干兄弟和姊 
妹，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便相应地形成若干各自独立的系统；但 
是，他们全体都算作我的第一支旁系中的男系和女系两分支。同 
样，我父亲如有若干兄弟姊妹，我母亲如有若干兄弟姊妹，他们以 
及他们的子孙，便相应地形成若干各自独立的系统；但他们全体都 
算作第二支旁系中的父系和母系 两门； 而分成四大分支，两大分支 
男系，两大分支女系。如果把第三支旁系中的各个分支统统计算 
起来，就有四门祖先和八大分支；旁系每向外扩一层，其分支数目 
也就会按上述同样的比例增多。 

要作出一种排列方法和说明方法使这样一大群支系庞杂、人 
数众多的亲属表达得有条不紊而能全部了解，一望而知这不是一 
件寻常能办到的事。罗马的民法家们却彻底完成了这项任务，他 
们的方法已为欧洲主要的民族所采用，这种方法之简单实足以引336 
起我们的赞赏。④亲属称谓之发展到合乎要求的范围，这必然是一 
件极端困难的事，倘若不是受到一种紧急需要的刺激，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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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是迫切地需要制订一部有关世系的法典来规定财产继承问 
题，那么，上述的事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要产生一个新形式，就必须把属于父方的诸父、诸母和属于母 
方的诸父、诸母用具体名称加以区別，这一成就只在人类少数几种 
语言中实现了。这些称谓最后出现于罗马人的语言中，他们称父 
方的诸父、诸母为 patriius 〔伯叔父〕和 amita 〔姑母〕，而称母方的 
诸父、诸母为 avunculus 〔舅父〕和 matertera 〔姨母：]。自从发明了 
这些称谓以后，罗马人改进了的说明式亲属制就建立起来了 。©在 
雅利安族系中，除了埃尔斯人 （ Erse )、 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斯拉夫人 
以外，其他各支均已采用了罗马人这套亲属制的基本特点。 

当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被废弃以后，雅利安式亲属制必然会采 
用说明式的称谓，有如在埃尔斯人中一样。在直系和五支旁系中， 
每一种亲属关系各各不同，其数目当在一百以上，需要同样多的表 
达词汇，或者逐渐发明共名来表达它们。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类別式和说明式这两种基本形式差不多 
恰好符合于野蛮民族同文明民族之间的分界。根据上述各种婚姻 
形态和家族形态所反映的进步规律来看，可以料想得到，其结果必 
然如此 D 

各种亲属制的采用、改变和废弃，都不是随心所欲造成的。它 
们的起源都与使社会状况产生重大变革的有机运动符合一致。当 
某种形式的亲属制被普遍采用以后，其称谓业已构成，其方法业 
已确定，根据这种情况的自然道理，它要发生改变当然是极其缓慢 
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亲属团体的中心，因此，每一个人都不得不 
使用和了解当时流行的亲属制。要改变任何一种亲属关系都是极 
其困难的。这些亲属制旣是自然产生的而不是人工制造的，它们 
之所以存在主要依靠习俗而不是依靠法律规定，因此，必须要有一 
种与习俗同样普遍的动力才能改变它们；这一点更有助于使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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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长久的稳定性。旣然每一个人都是亲属制的当事人，所以亲属 
制的传导途径就是血绿。由此，当毎一种亲属制所由产生的社会 337 
状况已经改变或已经完全消逝以后，还存在着使这种制度维持不 
变的强大影响0正是由于有这种维持稳定的因素，才使我们能肯 
定从若干事实中所得出的 结论； 也正是这一因素才把古代社会保 
存的一份记录流传下来，否则人们就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了。 

我们不会设想，象土兰尼亚式这么复杂的一种亲属制能在人 
类不同的民族和族系中保持绝对的一律。我们发现细节上各有不 
同，不过主要特征基本上沒有变化。迄今印度南部泰米尔人的亲 
属制与纽约州的塞內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还有两百种亲属关系 
完全一样。象这样运用自然逻辑于社会实况的例子在人类心灵的 
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还有一个经过修改的形 
式，这种形式单独存在，靠它自己来说明它的历史。这就是印地 
语、孟加拉语、马腊泰语以及印度北部其他民族的亲属制，它是把 
雅利安式同土兰尼亚式合幷起来构成的。一支文明民族婆罗门人 
与一群野蛮人混合以后，他们自己的语言也被上面所提到的那些 
新遇到的土语所融蚀了，那些土语保持其原有的语法结构，而从梵 
语中吸收了百分之九十的词汇。因此就使他们两种亲属制度（其 
一种以专偶制或偶婚制为基础，另一种以集体多偶制婚姻为基础） 
发生冲突，结果产生了一种混合的亲属制度。人数上占优势的土 
著在这种亲属制中深深地打下土兰尼亚式的烙印，而梵语成分则 
对它作了一些使专偶制不致遭受非难的修改。斯拉夫语系似乎也 
是由这种种族混合而形成的。一种亲属制，其所表现的仅只有蒙 
眛阶段和野蛮阶段所经历的两种形态，但稍加修改而设计成一种 
新的制度，长期使用于文明阶段，那么，这种亲属制表明它本身是 
一种値得引起注意的具有持久力的因素。 

对于建立在多妻制之上的父权制家族就不必加以探讨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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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制度流行范围有限，所以对人类事业的影响很小。 

对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居室生活的硏究，尙未予以应有的重 
视。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家族是偶婚制的；但他们一般都住在公 
共宅院中，在一戶之內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当我们沿发展阶梯 
下降至伙婚制家族和血婚制家族时，每一戶的集体越来越大，在同 
一间房內集中居住着的人愈多。委內瑞拉沿海部落的家族看来象 
是伙婚制的，据当初发现他们的人说，他们住在钟形的住宅中，每 
一栋容纳一百六十人。⑥许多丈夫和许多妻子集体同居在一栋住 
宅內，而且通常同居在一间房子里。我们推想这种方式的居室生 
活在蒙昧社会极其常见，这种推论应当是合理的。 

以下各章将对上述各种亲属制的起源提出解释。产生这些亲 
属制的婚姻形态和家族形态就是这些亲属制的基础，我们设想这 
些形态是确实存在的。如果由此对每一种亲属制得出了令人满意 
的解释，则可以从所解释的亲属制度推证出每一种婚姻形态和家 
族形态必存在于此制度之前。在最后一章中，我打算把促使家族 
沿着顺序相承的诸形态而向前发展的一些主要制度排成一个有条 
理的序列。我们对于人类原始状况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以致不 
得不利用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迹象。我所要提出的序列有一部 
分是假设的；伹有足够丰富的例证作为凭据，所以提出来请大家考 
虑。要使这个序列能完全确定，那必须等待将来人类学的硏究工 
作取得新的成果。 


本章注释 

(D 〔怀特注〕我在本书引言（译 者按： 怀特所写的引言，我们没有译成中文）中已 
经指出，《古代社会》—书是从《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产生出 来的； 本章即复述 
后者所包含的部分论题，不过特別加以引申和发展罢了。本书第3编“家族观念的发 
展”特别发展了《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6章“总结”所提出的社会进化 理论。 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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枏在那部 书 第 480 页概述了各种亲属制度及其相应的家族形态的发展序列，上起杂交 
阶段，下迄专偶制。 

④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 n 卷（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71年)。 

③ 〔怀特注〕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第12页、第142—;143页、第 
468页对“类别式”亲属制和“说明式”亲属制加以区分，并下了定义。现在对摩尔根所 
使用的名称及其区分原则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批判 意见； 按照罗伯特 • 洛维的说法，这 
两者“不属于同一逻辑范畴”(见《大英百科全书》“亲属称谓 〔Kinship Terms 〕” 一条， 
第14版，1929年，第19卷，第84页)。这个问題曾进行了多次辩论，辩论的人大槪都 
没有读过摩尔稂专门探讨这一点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2页）以后所写的著作 
——他们认为，我们的“说明式”亲属制包括“类别式”亲属制的称谓，如 cousin 〔从、 
表兄弟姊妹〕或 uncle 〔伯叔或舅〕。但是，这些称谓并不是类别式的，因为它们并没 
有把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合并在一起。洛维，“亲属称谓”一条，乔洽 * 穆尔多克(《社会 
结构》，纽约，1949年）以及其他某些人曾倡议用亲属称谓的类別来代替摩尔根的提法。 
但如 A . R . 雷德克利夫-勃朗在“亲属制度之研究”一文（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学报 I 
第71期〔1941年〕，第〗 一 18页）第7页上所指出的，“类別式”和“说明式”这两个术语 
看来并不“合乎理想”，但它们“使用已久，而且也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更完善的术语，虽 
然某些人切盼革新”。参看勒斯利 •■怀 特，“类别式亲属称谓是什么 T ”(《 西南人类学杂 
志 》 ，第 K 期〔1958年〕，第 378— 385页)对这些论点的评介。 

④ 査斯丁尼，《罗马法全书 》，38. 10 o “按照他们的身分、他们的籍贯和他们的姓 
氏”；又见《査斯丁尼法典》，3.6。 

⑤ 我们的称谓 aunt 〔姑母〕是从拉丁语 amita 〔姑母〕来的， uncle 〔舅父〕是 
从拉丁语 avunculus 〔舅父〕来的。拉丁语的 avus 〔祖父〕一词加上指小词尾就成了 
avunculus 。 因此它的意思是指“小祖父”。有人认为拉丁语的 matertera 〔姨母〕一 
词源于 mater 〔母〕和 altera 〔另一个〕，意即“另一位母亲”。 

⑥ 安东尼约•德 • 艾瑞腊 ，美洲 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 • 斯蒂文斯英 
译本（伦敦，1725-1726年），第1卷，第216，218，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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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血婚制家族 

史前时期存在过血婚制家族——用马来亚式亲属制 
来证明——识夏威夷人的亲属制为典型——■五+亲等 

-该亲属制的详细情况-以兄弟与姊妹的相互集体 

通婚来说明其起源——夏威夷群岛上的早期社会状况 
——中国人的九族——原则上与夏威夷人的亲属制相同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五小亲等——马来亚式亲属制 
度表 


血婚制家族的存在必须由这种家族本身产物以外的证据来证 
明。作为家族制中最早和最古老的形式的这种家族，即使在最低 
级的蒙昧部落中也已不复存在了。这种家族属于产生人类最落后 
部分的社会的状况。有史以来，在野蛮民族、甚至在文明民族之 
中，也曾有过兄弟与姊妹通婚的个別事例；但是，这却截然不同 
于以这种婚姻为主体、以这种婚姻为社会制度基础的社会状况中 
那种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习俗。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巴布亚 
群岛和澳大利亚，有些蒙昧部落去原始状态似乎不远；但它们 
的进步也已超出了血婚制家族所具有的状况。那么，我们不妨试 
问 一下： 证明人类存在过这种家族的证据 何在？ 所引的任何证据 
都必须确凿无疑，否则命题便不能成立。证据是在一种亲属制中 
找到的，这种亲属制在产生它的那种婚姻习俗消失了不知多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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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之后依然存在，它的残存证明在这种亲属制形成的时候存在过 
这样一种家族。 

这种亲属制就是马来亚制。这种制度说明在一个血婚制家族 
中所存在的亲属关系，而这种亲属关系本身的存在也需要用这样 
一种家族的存在来说明。而且，它确切无疑地证明了当这种制度 
形成的时候，血婚制家族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将用这种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制度的亲属关 
系来证明上述主要事实。这种家族也是就我们所知的家族制度中 3 ^0 
最古老的形式。 

古代社会状况的这一値得注意的记录，只有通过亲属制所特 
有的持久性才得以保存到现在。例如，雅利安亲属制持续了将近三 
千年之久而沒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如果由它阐明其亲属关系的 
专偶制家族能够再维持十万年，那么雅利安亲属制就还可以在将 
来再继续十万年而不变。雅利安制所描述的是在专偶制下实际存 
在的亲属关系，因此，只要这种家族按目前的结构继续下去，它是 
不能变化的。如果在雅利安人之中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家族，那么 
只有在这种新形式成为普遍形式之后才会影响现行的亲属制；在 
那时，它可能改变制度的某些细节，而不会推翻这种制度，除非新 
的家族与专偶制截然不同。这种情形与在产生的顺序中仅居其前 
位的土兰尼亚制以及土兰尼亚制以前的马来亚制完全相同。与血 
婚制家族同时产生而在伙婚制出现之后仍维持过一个时期的马来 
亚制，可能就是不知其持续时间是多久的远古时代所存在的制度， 

随着氏族组织的建立，这种制度在別的部落中似乎是被土兰尼亚 
制取代了。 

陂利尼西亚人包括在马来亚家族的范围之內。他们的亲属制 
称为马来亚制，虽然眞正的马来亚人在某些细节上已改变了他们 
自己的制度。在夏威夷人和其他波利尼西亚部落中，目前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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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下表所列的亲属制，这种亲属制可算是人类中所知的最老的制 
度。夏威夷式和洛特马式①将用来作为这种制度的典型。它是类別 
式亲属制中最筒单的、因而也就是其最古老的形式，它揭示了后来 
产生土兰尼亚制和加诺万尼亚制的原始 形式。 

马来亚制显然不能出自任何现存的制度，因为沒有任何能够 
构成一种槪念的东西比它更为简单。这种制度所承认的血缘关系 
只有基本的五种，沒有性別之分。一切血亲不论远近一律归纳到 
34】 分为五类的亲属关系之中。因此，我自己，我的兄弟姊妹，我的从、 
表、再从、再表、三从、三表以及更疏远的从表兄弟姊妹都属于第一 
等或第一类。所有这些人不加区分一律都是我的兄弟姊妹。这里 
所用的从表兄弟姊妹一语是根据我们的意识使用的，波利尼西亚 
人幷不知道这种亲属关系。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姊妹，他们 
的从、表、再从、再表和更疏远的从表兄弟姊妹属于第二等。所有这 
些人毫无区別一律都是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他 
们的兄弟姊妹和他们的种种从表兄弟姊妹属于第三等。所有这些 
人都是我父母的父母。在我之下，我的儿女以及他们的种种从表 
兄弟姊妹，同前例一样，属于第四等。所有这些人毫无区別一律都 
是我的子女。我的孙男、孙女以及他们的种种从表兄弟姊妹属于 
第五等。所有这些人同样都是我的孙男孙女。此外，同一等中的 
一切个人彼此都是兄弟姊妹。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人的一切可能 
的亲属就都被纳入这五类中去了；每一个人都用相同的亲属称谓 
称呼与之处于同一类中的任何其他人。对于马来亚制的五等亲属 
需要加以特別的注意，因为同样的类別法也出现在中国人的“九 
族”制之中，这种制度扩展为包括再加上两代祖先和两代后裔在內 
的制度，关于这种制度我 a 将在下文论及。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 
两种制度之间的基本联系。 

夏威夷人称父母之 a 亲”为 Kupiina ； 称“亲”为 MSkiia ; 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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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不分性別〕为 Kaikee ； 称“孙”为 Mcx > puna a KJina 表示 
男性， Waheena 表示女性；因此 ， Kupiina kana 等于父母的父亲， 
Kupiina waheena 等于父母的母亲。它们是祖父、外祖父和祖母、外 
祖母的等同称谓，具体地表示这些亲属关系。祖以上的祖先和孙 
以下的后裔在需要区別的时候，用数字来表示区別，如一世、二世、 
三世；但是，在普通用法中，用 KupiiM 表示祖以上的一切人，用 
MoopiinS 表示孙以下的一切后代。 

兄弟和姊妹的亲属关系包括长幼两种形式，各称以不同的名 
称•，但这幷未获得完全彻底的贯彻。因此，在作为例证的夏威夷语 
中，我们 有：② 


兄，男子呼， Kaikuaana； 

弟，男子呼， Kaikaina； 

姊，男子呼， Kaik^waheena； 
妹，男子呼， Kaik&waheenaj 


女子呼， KaikQnana 
女子呼， Kaiktinana 
女子呼， KaikQaana 
女子呼， Kaikaina 


不难看出，男子称呼其兄为 Kaikiiaana , 女子用同样的称谓称 342 
呼其姊；男子称呼其弟为 Kaikaina , 女子用同样的称谓称呼其妹。 
因此，这些称谓是通性的，这就使人想到在卡陵式亲属制中所发现 
的相同的观念，即，先生者与后生者的观念。③男子用同一个称谓 
称呼姊或妹，女子也用同一个称谓称呼兄或弟。由此可见，男子之 
兄弟有长幼之別，其姊妹则无；女子之姊妹有长幼之別，其兄弟则 
无。这样就发展了两套称谓，其一为男子使用，另一种为女子使用， 

这一特点存在于许多波利尼西亚部落的亲属制之中。④在蒙昧部 
落和野蛮部落中，兄弟与姊妹之间的亲属关系很少以槪括方式 
来表达。 

这种制度的实质就包含在这五类亲属之中；但是，有些特別 
之点値得注意，这就需嬰详细列举前三个旁系。在说明这三个旁 
•系之后，这种制度与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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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之间的联系，就会在亲属关系本身中看出来了。 

第一旁系。在男支中，己身为男，用夏威夷人的称呼法来说, 
我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 父亲； 他们的子女 
都是我的孙男孙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祖父。 

在女支中，我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子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父 
亲；而他们的子女都是我的孙男孙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祖父。 
若己身为女，则上述各人的亲属关系在男女两支中均不变，唯性別 
有相应的改变。 

这样一些儿子的妻子和这样一些女儿的丈夫都是我的儿媳和 
女婿；其称谓为通性，而分別加以表示男性和女性的名称。 

第二旁系。在父党的男支中，我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父亲，他称 
我为他的儿子；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 姊妹； 他们的子女则是我的子 
女；而后者的子女是我的孙男孙女，他们每个人在上下两种场合都 
以完全相应的名称称呼我。我的父亲的姊妹是我的 母亲； 她的子 
343 女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则是我的 子女； 而后者的子女是我 
的孙男孙女。 

在同系的母党中，我母亲的兄弟是我的父亲•，他的子女是我的 
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而后者的子女则是我的孙男孙 
女。我母亲的姊妹是我的母亲；她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 •，他 们的 
子女是我的子女；而后者的子女则是我的孙男孙女。在己身为女 
时，本系以及下一系的所有各支中的各人的亲属关系均相同。 

这些亲兄弟和从兄弟之妻旣是他们之妻，也是我之妻。在我 
称呼她们中任何一个的时候，我称她为我的妻，使用通常的称谓 
以表示这种关系。同我以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女子之夫是 
我的连襟。若己身为女，则我的亲姊妹和从姊妹之夫旣是她们之 
夫，也是我之夫。当我称呼他们中任何一个的时候，我使用表示 
夫的那个普通称谓。同我以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夫之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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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妯娌。 

第三旁系。在本系父党男支中，我祖父的兄弟是我的祖父；他 
的子女是我的父母•，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后者的子女是我 
的子女；而他们的子女则是我的孙男孙女。我祖父的姊妹是我的 
祖母；她的子女及其后裔，在亲属关系上与前者相同。 

在同系的母党中，我的外祖母的兄弟是我的外祖父；他的姊妹 
是我的外祖母；而她们的各个子女及其后裔在亲属关系上与本系 
前支的那些人属于同一类。 

这一系中因婚姻关系带来的亲属关系与第二旁系相同，这样 
就大大增加了因婚姻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数。 

即使血亲追溯至更疏远的旁系之中，这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在 
类別法上也是相同的。因此，在第四旁系中，我的曾祖父亦称为我 
的祖父；他的儿子仍是我的祖父；后者的儿子是我的父亲；他的儿 
子是我的兄或弟；我的兄弟的儿子和孙子也是我的儿子和孙子。 

由此可见，无论上下辈，各旁系都被归纳入直系之中；这 
样，我的从兄弟姊妹的祖先和后裔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祖先和后 344 
裔。这就是类別式亲属制的特征之一。沒有一个亲属被遗漏。 

从这种亲属制的简单性可以看出血亲的亲属关系是多么容易 
被知晓和认识，以及有关它们的知识是怎样世代相传的。我们可 
用单一的规则作为例证来加以说 明：兄 弟的子女均互为兄弟姊妹； 

他们的子女亦互为兄弟姊妹；以此类推以至无穷。姊妹之子女及 
后裔、兄弟姊妹之子女及后裔也都如此。 

每一亲等中的全体成员，不论世系远近，一律视为同等关系； 
每一亲等中的人对于自身来说，亲属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对于数 
字等级的知识就成了夏威夷式亲属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若沒有这种知识，每个人的正确等级就无从得知。这种亲属制如 
此简明的性质自然会使人想到，其产生的根源就是亲兄弟姊妹和 




从兄弟姊妹之集体相互通婚。 

我们将在下文 说明： 语言的贫乏或对亲属关系的漠视，对形成 
这种制度来说是毫无影响的。 

我们在这里详细叙述的这种亲属制也存在于夏威夷人和洛特 
马人以外的其他波利尼西亚部落之中， 例如： 马克萨斯群岛人和新 
西兰的毛利人。它也流行于萨摩亚人、库沙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 
的金茲米耳岛人之中，⑤而且，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太平洋岛屿上， 
除去那些接近土兰尼亚人的地方之外，无疑也都流行这种制度。 

根据这种亲属制可以直截了当地推 断出： 血婚制家族及其相 
应的婚姻制度必然存在于这种亲属制之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合 
乎自然的、实际存在的制虎，它所表达的是该制度形成时确实存在 
的亲属关系（就其对亲子的血统关系所能确知者而言）。当时流 
行的婚姻习俗现在即使不再流行也无妨。我们幷不一定需要这 
种习俗的继续流行来支持我们的推论。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 
过的那样，在产生某种亲属制的婚姻习俗部分或全部消灭之后很 
久，这种亲属制依然可以生机勃勃地继续存在，而不发生根本的 
变化。在人类漫长的经历中只产生数量很少的独立的亲属制，这 
一事实就是亲属制具有持久性的充分证据。它们只有在与各个 
重大进步阶段联系在一起时，才会改变。为了根据其世系的性质 
345 来说明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我们不妨假定在此以前存在过亲 
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发现为 
这种制度所承认的主要亲属关系确实在这种婚姻形式之下存在， 
那么这个制度本身就成了存在过这种婚姻形式的铁证。我们不难 
推断，这种亲属制起源于包括嫡亲兄弟姊妹在內的血亲间的多偶 
婚姻；事实上，这种婚姻开始于嫡亲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随着婚 
姻制度的扩大，才逐渐发展到从兄弟姊妹。随着时间的推移，嫡亲 
兄弟姊妹之间通婚的害处终于被觉察到了，这样就导致了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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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等之外去选择妻子，虽然沒有导致直接废弃在这一亲等之內选 
择妻子的方式。这种婚姻方式在澳大利亚人中因组织了婚级而被 
永远废止，在土兰尼亚人中因组织了氏族而被更广泛地废除。除 
了上面提出的假说之外，不可能找出任何其他的假说来说明这种 
亲属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因为只有这种婚姻方式才能提供解释 
这种制度的锁钥。在由这种婚姻方式组成的血婚制家族中，就男 
子而言，则为一夫多妻制；就女子而言，则为一妻多夫制，这种形 
式应被视为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形式。这样的家族旣无不自然 
之处，也无値得惊异之点。想在原始时代中找出任何其他可能的 
家族雏型都是困难的。更値得惊讶的倒是它竟能长期地以不完全 
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部落之中；在夏威夷人被发现的时候，这种 
家族制的痕迹尙未完全消失。 

<原始婚姻》的作者约翰 • 麦克伦南先生 © 怀疑幷否认本章对 
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以及下章对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 
亲属制的起源所作的解释，但我觉得沒有什么理由来修改我在这 
里提出的观点，它们基本上与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以及其他著 
作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请读者注意在此重复的解释 
和第六章末尾的附注，附注中反驳了麦克伦南先生的意见。 

现在如果用这种婚姻形式考核一下马来亚式亲属制所承认的346 
亲属关系，那么就会发现这种亲属关系是建立在亲兄弟姊妹和从 
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基础之上的。 

应当记住由家族组织产生的亲属关系有 两类； 一类是由世系 
决定的血亲，另一类是由婚姻决定的姻亲。由于在血婚制家族中 
存在着两类不同的人 ，一 类为父党，一类为母党，所以子女对双方 
的联系必然都极为密切，以致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从识別血亲与姻 
亲的区別。® 

一、己身为男，我的各支兄弟之子女均系我的子女。 



理 由：就 夏威夷人来说，我的各支兄弟之妻旣是他们之妻，也 
是我之妻。因为我无法区別我的子女与我兄弟的子女，所以如果 
我称其中之一■为我的子女，我就必须把他们都称为我的子女。其 
中任何一个都同其余的一样可能是我的子女。 

二、 我的各支兄弟之孙均系我之孙。 

理由： 他们都是我的子女的子女。 

三、 己身为女，上述亲属关系相同。 

这纯粹是因婚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问题。因为我的兄弟都是 
我的丈夫，所以他们与其他妻子所生的子女就是我的別出子女 
( step - children )。 由于夏威夷人幷不分辨这种关系，所以他们自然就 
被划归到我的子女这一范畴之中。否则他们所通行的就不是这种 
亲属制了。我们自己也是称继母为母、称前夫或前妻之子为子的。 

四、 己身为男，我的各直系与旁系姊妹之子女均系我之子女。 

理由:我的姊妹旣是我的各支兄弟之妻，也都是我之妻。 

五、 我的各支姊妹之孙均系我之孙。 

理由： 他们都是我的子女的子女。 

六、 己身为女，我的各支姊妹之子女均系我之子女。 

理由： 我的姊妹之夫旣是她们之夫，也是我之夫。但是，所不同 
者，我能够区別我自己的子女与我姊姝的子女，对于后者来说，我 
347是別母 （ step - mother )。 但是，因为不分辨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就被 
划归到我的子女这一范畴之中。杏则他们就不属于这种亲属制了。 

七、 自己的亲兄弟之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姊妹。 

理由： 这些兄弟都是这些子女的母亲们的丈夫。子女能够识 
別他们自己的生母，但不能识別他们的生父，因此，就母亲而言，有 
一部分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姊妹，另一部分则是异母兄弟姊妹；但是 
就父亲而言，他们都可能是亲兄弟姊妹。所以，他们自然就被划归 
到这一范畴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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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这些兄弟姊妹的子女彼此也都互为兄弟 姊妹; 后者的子女 
又互为兄弟姊妹，这样的亲属关系在他们的后裔之中无穷地继续 
下去。自己的亲姊妹以及各支兄弟姊妹的子女及后裔，其亲属关 
系与此完全相同。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无穷系列，它是这种亲属制 
的一个基本部分。为了说明这种系列，必须进一步 假定： 这种婚姻 
关系推广到一切承认存在兄弟姊妹关系的 地方； 每一个兄弟有多 
少亲姊妹和从姊妹，就有多少妻子，每一个姊妹有多少亲兄弟和从 
兄弟，就有多少丈夫。婚姻和家族看来就是按这种行辈或范畴组 
成，幷与之长久共存。以前曾多次提到的范围广泛得惊人的同居 
制度显然即起源于此。 

九、 我的父亲所有的兄弟都是我的 父亲； 我的母亲所有的姊妹 
都是我的母亲。 

理由同一、三和六。 

十、我的母亲所有的兄弟都是我的父亲。 

理由 ：他们 都是我母亲的丈夫。 

十一、我的母亲所有的姊妹都是我的母亲。 

理由同六。 

十二、我的从兄弟姊妹所有的子女毫无区別地都是我的子女。 

理由同一、三、四、六。 

十三、后者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理由同二。 

十四、我的祖父母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是我的祖父母。 

理由： 他们都是我的父母的父母。 

如上所述，这种亲属制下承认的亲属关系就按照以亲兄弟姊 
妹和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为基础的血婚制家族的性质而得到348 
解释。就父方而言，其亲属关系是尽可能按亲子血统关系所能确知 
的范围推求的，一切可能是父亲的人都被视为实际的父亲。就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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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言，其亲属关系则由婚姻类推原则来确定，別出子女都被视为 
自己的子女。 

转而谈到婚姻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如下表 所示： 


我兄弟之妻， 


我妻之姊妹, 


我夫之兄弟， 

我父亲的兄弟的 


汤加人 

男子呼， Unoho (我的妻)。 
男子呼， Unoho (我的妻)。 
女子呼， Unoho (我的夫）。 


夏威夷人 

Waheena (我的妻 ) d 
Waheena (我的妻)。 
Kane (我的夫 ） 9 


儿子之妻， 男 子呼， Unoho (我的妻)。 Waheena (我的妻）。 
我母亲的姊妹的 


儿子之妻，男子呼， Unoho (我的妻)。 Waheena (我的妻）。 
我父亲的兄弟的 

女儿之夫，女子呼， Unoho (我的夫)。 Kaikoeka 


(我姊妹之夫)。 


我母亲的姊妹的 


女儿之夫，女子呼， Unoho (我的夫)。 Kaikoeka 

(我姊妹之夫)。 


凡是妻之见于旁系者，其夫必见于直系之中•，反之亦然。⑧在 
这种亲属制度开始实行的时候，其亲属关系（它目前仍保存下来) 
不可能不是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不管婚姻习俗后来起了些什么 
变化。 


我们从这种亲属制所包含的证据可以 推论： 当形成这种亲属 
制的时候，在波利尼西亚人诸部落的祖先中存在过我所明确规定 
的血婚制家族。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形式的家族才可能解释得 
了这种亲属制。而且，它为每一种亲属关系都提供了足够精确的 
解释。 

奧斯加 • 佩舍尔先生的下面这段话値得我们注意，他说 ：“无 
论在什么地点和什么时间，同一母亲所生之子女相互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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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使后裔繁殖（不管经历多久时间），这尤其是沒有人相信的事 
了，因为即使在沒有血液的有机体中，例如植物，共同双亲的后代 
相互受精，在很大的范围內都是不可能的。”⑨必须记住：因婚姻关 
系而结合的血绿团体幷不限于亲兄弟姊妹，而是也包括旁系的兄 349 
弟姊妹。承认婚姻关系的团体愈大，近亲通婚的弊害就愈小。 

总的来看，在古代是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家族的。血婚制家族 
之于伙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之于偶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之于专 
偶制家族(每一种家族的存在都以其前者为前提），其自然而且必 
然的关系，可以直接引出这一结论。它们相互处于一个逻辑的序 
列之中，总合起来贯串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各个文化阶段。 

与这三种基本的家族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三大亲属制，也同样 
相互处于一个类似的连锁系列之中，与前者平行幷同样明确地表 
明了人类由蒙眛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同一进程。我们有理由 断定： 
雅利安族、闪族以及乌拉尔族的远祖当其处于蒙昧状况中时，也存 
在过与马来亚制相同的亲属制，后来由于氏族组织的建立而修改 
成土兰尼亚制，然后，在专偶制家族出现时终于消失而出现了雅 
利安式亲属制。 

除了已经提出的高度可信的证据之外，还存在其他不容忽视 
的证据，可以证明夏威夷人在古代是存在过血婚制家族的。 

人们开始详细知道夏威夷群岛上的社会状况以后，就从这种 
社会状况中看出该群岛古时很可能存在过这种家族。当美国人在 
这些岛上创设教区的时候 （1820 年），传教士们发现了一种使他们 
惊讶不已的社会状况。使他们最为吃惊的是两性的关系和夏威夷 
人的婚姻习俗。他们突然置身到旣不知专偶制家族、也不知偶婚制 
家族的古代社会状况中去了;但是，他们在这些岛上，在不了解其组 
织结构的情况下，却发现了尙未完全排斥亲兄弟姊妹的伙婚制家 
族，在这种家族中，男子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之中，女子生活在一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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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制之中。他们认为他们发现了人类退化的最低水平，且不说其堕 
落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些尙未能从蒙昧社会中走出来的无知的夏 
威夷人，却无疑是高尙而又纯洁地（在蒙昧人来说）生活在他们的 
具有法律力量的习俗之中。他们按照他们切实遵行的习惯生活， 
这与那些优秀的传教士恪守自己的生活习惯大槪是同样合乎道德 
的。传教士们因为自己的发现而烕到的震惊，这表明在文明人与蒙 
350 眛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有多么宽阔。经过多年的发展而形成的髙度 
的道德观念和高尙的情操，与这些最原始的蒙昧人的微薄的道德 
观念和粗野的情感面对面相逢了。这是一个绝对而全面的对比。海 
兰 • 宾汉牧师⑩是一位老传教士，他通过独创性的硏究，为我们撰 
写了一部出色的夏威夷群岛的历史，他在书中把那些人描写为人 
类道德败坏的最坏典型。他批 评道: “多偶（包括一夫多妻与一妻多 
夫）、野合、通奸、乱伦、杀婴、夫妻父母子女相互离弃•，妖术、贪婪、压 
迫，均极为风行，似乎不为他们的宗教所禁止或谴责。” ® 伙婚与伙 
婚家族反驳了这一严重指控中的主要罪状，使夏威夷人获得了具 
有道德品质的机会。必须承认即使在蒙昧人中也存在道德观念，当 
然其观念是低级的；因为自有人类以来，不可能存在沒有道德观 
念的时候。据宾汉先生说，夏威夷人的命名鼻祖威克亚曾与他的长 
女结婚。在那些传教士到达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尙不受指 
责。宾汉又 指出: “在最髙级的人之中，兄弟姊妹的结合曾十分时兴， 
幷一直继续到上帝的意旨为他们所知的时候为止。”⑫在夏威夷群 
岛上，在血婚制家族变为伙婚制家族以后，兄弟姊妹的相互通婚还 
能继续残存，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时的夏威夷人尙未到 
达氏族组织的阶段，因为伙婚制家族当时还是一个脫胎于血婚制 
的、不完善的产物。虽然家族已经基本上是伙婚制的了，但是亲属 
制度除了某些婚姻关系外，仍与血婚制家族时的情况无异。 

在夏威夷人中，家族的实际范围不可能有因婚姻关系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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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团体那么大。为了便于谋生和相互保护，分成较小的团 
体是必要的但每个较小的家族都将是这个团体的缩影。很可能 
有个別人随意从某个伙婚小团体或伙婚制家族中转入另一个小团 35 J 
体或另一家族，这样就出现了似乎是夫妻相弃或抛弃子女的现象， 
象宾汉先生所记述的那样。在血婚制和伙婚制家族中，必然而且 
必须流行生活上的共产制，因为这是他们的条件的需要。这种制 
度目前仍普遍流行于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之中。 

我们也应简述一下“中国的九族关系' 有一位中国古代作家 
说过下面这样 的话： “天下人都有九族的关系。我自己一代为一 
族，我父亲一代为一族，我祖父一代为一族，我曾祖父一代为一族， 

我高祖父一代为一族，因此，在我之上共有四族；我儿子的一代为 
一族，我孙子的一代为一族，我曾孙的一代为一族，我玄孙的一代 
为一族，因此，在我之下也有四族;连我本族在一起，共为九族。这 
些人全都同宗，虽然每一族属于不同的支系或家族，但都是我的亲 
属。这就是所谓九族关系。” 

“一个家族的亲等就象泉有分流、树有分枝一样；虽然分流分 
枝远近不同，但却出于同源同干/⑬ 

夏威夷式亲属制比中国现代的亲属制更加完善地实现了这种 
九族关系（夏威夷式亲属制的五等可以设想为从九族中的上下各 
减去两族而形成的）。⑭中国的亲属制由于引入了 土兰尼亚制成 
分，更主要地是由于为区別各种旁系而作了特別的规定，因而发生 
了改变，而夏威夷式亲属制则筒单、纯粹地保留了基本的等级，这 
些等级说不定也就是中国人最早所具有的形式。显然，中国人与 
夏威夷人一样，是通过辈分来划分亲属的；同一等级中的一旁系 
彼此都是兄弟姊妹。而且，婚姻与家族都被认为是在等级之內形 
成的，至少就夫妻而言是限于同等级的范围之內的。如果用夏威 
夷制的范畴来解释，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它也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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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中国人的古代祖先的过去状况，我们可以由这一断片窥视到那种 
状况之一斑，正象夏威夷式亲属制所反映的状况一样。換言之，它 
表明 ：在这 些等级形成的时候，曾存在过伙婚制家族，而血婚制家 
族又是这种家族的必然的先行形式。 

柏拉图的 < 泰米阿斯》也暗含着对与此相同的五等基本亲属的 
承认。《理想国》中的一切亲属都被划归五种范畴，其中，妇女为共 
有之妻，子女也为父母所共有。苏格拉底对泰米阿 斯说： “但是，怎 
样生育子女呢7这个，由于这项建议很新奇，你可能容易记得住； 
因为我们规定，不管是什么人，所有的人都要共同结为婚姻并共有 
子女，我们还特別注意不让任何人有可能识別其亲生子女，而让 
一切人认其他人都是其亲属；凡年辈相同的靑年，都被视为其兄 
弟姊妹，凡年辈较长和更长者，都被视为其父母和粗父母，而在其 
下者，都被视为其子孙⑮柏拉图无疑是熟悉我们所毫不了解的 
希腊与佩拉斯吉传统习俗的，这些传统习俗一直上达野蛮阶段，它 
们揭示了希腊部落的更早的状况的痕迹。柏拉图的理想家族可能 
出自这些描写，因而这一假想很可能不是哲学的推理。値得注意 
的是： 柏拉图的五等亲属关系与夏威夷制的关系完全相同；家族 
是在其亲属关系为兄弟姊妹的每一等级內形成的；而夫妻在团体 
之內是共有的。 

最后，我们将会 发现： 由血婚制家族所表明的社会状况，合乎 
逻辑地直接指出在它之前存在过杂交的状况。这种结论似乎是不 
可避免的，虽然曾受到达尔文先生这样杰出学者的怀疑。⑯即使在 
游牧群中，原始时期的杂交也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因为为了生 
存起见，游牧群必将分为更小的团体，从而产生血婚制家族。对 
于这个难题，我们能够最有把握地指出 的是： 血婚制家族是第一个 
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而它必然是从以前的无组织状况中进化而来 
的产物，不论那种无组织状况究竟如何。它揭示了人类的最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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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以此为已知的最低点，来探索人类进 
步的历史，幷通过家族的结构，通过发明和发现的进程，从蒙昧社358 
会一直硏究到文明社会。任何一系列的事件也沒有比通过顺序相 
承的形式所反映出来的家族观念的发展能够更淸楚地说明这部历 
史的了。我们已为血婚制家族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种制 
度的存在旣已确定，就容易说明其余的家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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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女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孙 ，男 

我的孙 ，女 

我的亲 ，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 

我的姊妹 

我的姊妹 

le f -e hon r -I 

le r -e fa 

| 


R 

m 

H 








I 





I 

sag-hon r -J 

sag-hon f -f 

我的孩子，女 

我的婿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孙，男 

我盼孙，女 

我的孩子，男 

我的媳 

我的孩子，女 

我的婿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 

我的弟 

我的妻 

我的姊妹 

kai^kee wa-hce f -na 

hfi-no^-nS 

moo-pii f -n^ ka ; -na 

moo-pii^-n^ wa-hee^na 

moo-pu f -n3. ka ; -na 

moo-p£i ; -na. wa-hee f -na 

kai f -kee ka f -na 

hii-no^-nS 

kai’-kee wa-hee r -na 

M-no f -na 

moo-pii^ni kfi ; -na 

moo-pti^-nfi wa-hec^-na 

moo-pi-nS ka ; -na 

moo-pfi-n^ wa-hee f -na 

ma-kCi r -5 ka f -na 

ma-kii f -a wa-hee^na 

kai ; -ka-a-a f -na 

ctf 

9 

1 

: S 

wa-hee f -na 

kai ; -ku wa-hee^na 

Hr 

«WT> 

t' 

屮 

4K 

-N 

Jjf* 

n!R 

氓 

镅 

mrt 

MK 

念 

*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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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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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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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f 1 

H - * 

'M 

-N 

泼 

栽 

部 

f 

H-* 

佘 
: im 

-N 

栽 
: S 

邾 

紫 

■JTt> 

*ilK 

*N 

m 

cx 

蓝 

m 

jrf» 

*N 

伥 

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长于己 
者，男子呼） 

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幼于己 
者，男子呼） 

m 

屮 

nw\ 

£ 

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长于己 
者，男子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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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孙，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 

我的姊妹 

我的姊妹 

我的兄弟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亲，女 

我的亲，男 

我的兄弟 

ma-pf-ga hon r -I 

: 

s > 

>4h 

a 

s 

ma-pi-ga hon f -I 

oi-fa 

oi-honM 

sa-sl-gi 

sa-sf-gi 

sag-hon ; -I 

sag-hon ; -I 

sa-sf-gf 

le f -e fa 

le^-e hon’-f 

le ; -e fa 

le’~e hon , -i 

ma-pi-ga fa 

ma-pf-ga hon f -i 

ma-pl-ga fa 

ma-pf-ga hon,_f 

oi-hon f -f 

oi-fa 

sa-sl-gf 

我的孙，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 

我的弟 

我的妻 

我的姊妹 

我的姊妹之夫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亲，女 

我的亲，男 

我的兄 

moo-pCi-n5 wa-hee^-na 

moo-pCi ka r -na 

moo-p£i-nS wa-hee ; -na 

EDa-ku-fl ka f -na 

ma-ku-S wa-hee f -na 

kai ? -kij-a-a ; -na 

kai ; -ka-i f -na 

wa-hec f -na 

kai^-kii wa-hee f -na 

kai-ko-ee ; -ka 

kai-kee ka ; -na 

kai-kee wa-hee f -na 

kai f -kee ka ; -na 

kai ; -kee wa-hee ; -na 

moo-pV-na k 往 ’.-na 

moo-pV-nS wa-h©e ? -na 

moo-pu 7 -!!^ ka f -na 

moo-pii ; -n^ wa-hee^-na 

ma*ku-a wa-hee^na 

ma-kii-i ka f -na 

kai^-ki-a-a^na 

(86)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87)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玄孙男 

(88)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玄孙女 

(89) 我的母亲的兄弟 

(90)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妻 

( 91 )|的男母子亲呼 T 弟之子 (长 于己 

( 92 )1 的男母潔兄弟之子 (幼 于己 

(93)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之妻 

(94)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 

(95)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之夫 

(96)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之子 

(97)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之女 

(98)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之子 

〔99)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之女 

(100)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101)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102)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男 

(103)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女 

(104) 我的母亲的姊妹 

(105) 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夫 

圆 1 的男母子梵姊 妹之子(长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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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女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弟 

我的姊妹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袓，男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弟 

我的姊妹 

e 

1 

B 

ma-pf-ga hon f -J 

ma-pf-ga hon’-f 

oi-fa 

oi-hon f -I 

sa-sJ-gi 

sag-hon f -I 

le ; -e fa 

le’~e hon f -I 

ma-pl-ga fa 

ma-pl-ga hon r -I 

a 

二 

1 

:坊 

3 

1 

| 

3 

> m * 

1 

:这 

sag-honM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女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 

我的姊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_ 孙屑 

我的孙，女 

1 

我的祖，男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 

我的姊 

moo-pfi-n3 ka-na 

moo-p(i-na wa-hee r na 

wa-hec^na 

ma-kii r -i ka f -na 

ma-kCi , -i wa-hee r -na 

kai^-kii-a-a^na 

kai^-kii wa-hee^na 

kai r -kee lca’-na 

kai f -kee wa-hce f -na 

moo-pd^-nft kS^-na 

moo-pii'-nd wa-hee , - 
na 

"kti-pii^ni ka^-na 

ma-k£i-i ka^-na 

ma-kd-4 wa-hee ; na 

kai^-kii-a-a^na 

kai^-kii wa-be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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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张 

CX 

堠 

CX 

: ㈣ 

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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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于父己亲者 1父亲的姊妹之孙男 

f 长的于父黑父雜姊妹之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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㉟ 于母激 母亲的兄弟之孙男 

p 长 的于母 己亲者 r 亲的兄弟之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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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女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弟 

我的姊妹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1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夫 

我的妻 

我的父_ 

我的母 

| 我的父 

le 7 -c fa 

le’-e hon ; -f 

ma-pf-ga fa 

1 

ma-pf-ga hon’-i 

ma-pi-ga hon r -I 

oi-fa 

oi-hon’-i 

sa-sf-gf 

1 

sag-hon r -I 

le ; -e fa 

1 

le 7 -e hon f -I 

■ 

na-pf-ga fa 

ma-pf-ga hon r -i 

ve-venM 

hoi-e-n 注及 hen * 

oi-fa 

oi-honM 

oi-fa 

我的孩子，男 I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女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兄 

1 

我的姊 

!我的孩子，男 

! 我的孩子，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夫 

我的妻 

我的公公 

我的婆婆 

我的岳父 1 

kai ; -kce ka^na 

1 

kai ; -kec wa-hee ; -na 

moo-pii^na ka’-na 

moo-pii ; -ni wS-hee f - 

na 

kd-pO-ni wa-hee ; -na 

ma-JcO-S ka ; -na 

ma-ku-3. wa-hee f -na 

kai^kii-a-a-na 

kai r -ku wa-hee^-na 

kai ? -kee ka^na 

kai ; -kcc wa-hee f -na 

moo-pQ f *nS ka^-na 

moo-pu-na wa-hee ; -na 

ka’-na 

wa-hee^na 

ma-ku ^-S-hu-na-ai 

ma-ku^^-hu-na-ai 

•3 

iCt 

a 

>h 

i 

(142)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 

男 

(143)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 
女 

(144)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 
男 

(145)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 

女 

(146)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 

(147)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子 

(148)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女 

(149)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孙男 

(长于己者，男子呼） 

(150)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孙女 

(151)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 
男 

(152)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 

-fr 

(153)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玄孙 

男 

(154) 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玄孙 
女 

(155) 我的夫 

(156) 我的妻 

(157) 我的夫之父 

(158) 我的夫之母 

(159) 我的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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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我的大伯、小叔 

我的姊夫、妹夫 



我的内兄弟 

我的大姨、小姨 

我的大姑、小姑 

我的嫂、弟妇 

我的嫂、弟妇 



我的亲，男 

我的亲，女 

我的孩子，男 

我的孩子，女 

1 oi-honM 

le ; -e fa 

le’*« hon r -f 

j hom-fu r -e 

me-i 



me-i 

hom-fu r -e 

me-i 

hom-fu f -e 

hom-fu’~e 



oi-fa 

oi-hon’-I 

le ? -e fa 

le’-e hon’-f 

| 我的岳母 

我的婿 

我的媳 

我的夫 

我的夫 


我的亲密的伙伴 

我的内兄弟 

我的妻 

我的大姑、小姑 

我的妻 

我的嫂、弟妇 

我的亲密的伙伴 

我的妻 1 

我的亲，男 1 

我的亲，女 

我的孩子，男 , 

I 我的孩子，女 

I ma-kii^i-hii-na-ai I 

hii-no^na ka f -na 

hii-no f -nu wa-hee^na 

ka r -na 

ka-na 


pu-aa-Ki-a 

kai-ko-a 7 -ka 

wa-hee f -na 

kai-ko-a f -ka 

wa-hee r -na 

kSi-ko-a 7 -ka 

pu-na-lu-a 

wa-hee r -na 

ma-kii^a ka^-na 

ma-ku ; -a wa-hee f -na 

kai f -kee ka f -na 

kai ? -kee wa-hee f -na j 

--- ! 

060) 我的妻之母 I 

(161) 我的婿 

(162) 我的媳 

(163) 我的大伯、小叔(夫之兄弟） 

(164) 我的姊夫、妹夫(姊妹之夫，女 

子呼） 

(165) 我的僚婿(妻的姊妹之夫） 

(166) 我的内兄弟（妻的兄弟） 

(167) 我的大姨、小姨(妻的姊妹） 

(168) 我的大姑、小姑(夫的姊妹） 

(169) 我的嫂、弟媳(兄弟之妻） 

(170) gP 、 弟媳(兄弟之妻，女子 

(171) 我的妯娌(夫的兄弟 之妻〉 

(172) 我的内兄弟之妻 

(173) 我的別父 

(174) 我的别母 

(175) 我的別子 

(176) 我的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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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洼释 


①洛特马式亲厲制为本书首次发表。它是由洛特马地方的威斯列安派传教士约 
翰•奥斯本牧师整理出来、再由澳大利亚悉尼的洛里默 * 斐孙牧师获得并寄给作者的。 

( Da 读若 ale 中之 a ; ii 读若 father 中之 a ; A 读若 at 中之 a ; If 读若 it 中 
之 i ; d 读若 food 中之 oo D 

③ 路易斯•摩尔根，《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 ，第17卷(华 
盛顿，哥伦比亚区，1871年）第445页。 

④ 同上书，第525、573页。 

⑤ 同上书，表I，第 521— 567 页。 

⑥ 〔怀特注〕约翰 • 弗格逊 * 麦克伦南 (1827 — 1881)，苏格兰法学家和人种学家。 
在 《 原始 婚姻; K1865 年)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在某些方面与摩尔根的 
观点相似，如在原始杂交群方面、在父权制家族形成之前先有母扠制世系方面等 ( ，摩尔 
根于1871年在伦敦的时候，至少会见麦克伦南三次。后者的学识与创见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也很喜欢麦克伦南 其人； 他曾在致科内尔大学校长 安朱. 怀特的信中力 
劝聘请麦克伦南为教授（见勒斯利_怀特所编《路易斯.磨尔根旅欧日记选》，罗彻斯 
特史学会丛刊，第16卷〔1937〕，第 221— 390页，主要见第339页，第367 — 368页，第 
371 页）。但是，脾气暴躁的麦克伦南却用近乎粗野的态度攻击《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一书，对此，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第3编的末尾插入了一个很长的附注作为答复。 

⑦ 〔怀特注〕对于马来亚式亲属制的特点的这一说明极为类似《人类家族的亲属 
制度》第 454— 455 页中对夏威夷式亲属制特点的描写。 

⑧ 在南非的卡菲尔人中，我父亲之兄弟之子之妻，我父亲之姊妹之子之妻，我母 
亲之兄弟之子之妻，我母亲之姊妹之子之妻，既是他们之妻，也同样是我之妻，与他们 
的亲属制所示情况相同。 

⑨ 《人类的种族〆伦敦，1876年），第222—223页。 

⑩ 〔怀特注〕海兰•宾汉 （1789— 1869)，美国公理教会传教士，夏威夷群岛最早 
的传教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儿子，小海兰 •宾汉 （1831 —1908)，密克罗尼西亚的传 
教士，曾把金兹密耳岛的亲属关系称谓和其他资料提供给摩尔根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 
度》，第458,460,518,521 页）。 

⑪海兰•宾汉夏威夷群岛上的二十一年》(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1847年)， 
第21页。 

⑬宾汉，同上书，第20页。 

⑬《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 ，第 415—425 页。 

⑭同上书，第 432—437 页，对中国式亲属制作了充分的叙述。 

〔怀特注〕用官话读音记录的中国式亲属制术语及其重要说明，是“广州的一位英 
国绅士……中国海关总监罗伯特•哈特”在 I860 年提供给摩尔根的。同上书，第 
414页。 

⑮柏拉图，《泰米阿斯》，第2章。 

⑯査理斯_达尔文，《人类的起源 》 (费城，1874年），第6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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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婚制家族 ® 


359 


伙婚制家族是在金婚制家族之后产生的——这种过 

渡是怎样产 生的- 夏威夷人的伙婚方俗-这种习俗 

在古代可能流行于广 大地区——氏 族可能起源于伙婚群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由伙婚制家族产生——土兰 
尼亚亲属制证明在该制度形成之时存在伙婚制家族一一 
土兰尼亚亲属制的详细情况 对这种亲属关系的起源 
的解释——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度表 

伙婚制家族曾在有史时期內存在于欧洲、亚洲和美洲，在波 
利尼西亚则存在于本世纪中。在蒙昧社会状况的人类部落中流 
行极广的这种家族，有时尙保存在已进步到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 
里，而在不列登人中则有一直维持到中级野蛮社会部落中的一个 
事例。 

这种家族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继血婚制家族之后出现，它因 
袭于血婚制家族而加以改革。由血婚制家族过渡到伙婚制家族， 
是通过逐渐排除亲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来实现的，这种婚姻的 
弊害不可能永久不被人类觉察到。即使不可能重新找到导致这一 
转变的种种事实；但是，我们幷不缺乏证据来说明这种情况是怎 
样出现的。虽然引导出这些结论的事实枯燥讨厌，但是必须对它 
们进行旣谨愼又耐心的考察，才能获得包含在其中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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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婚制家族中，通婚关系旣包括亲兄弟姊妹，也包括从兄 
弟姊妹，我们只须从其中排除前者，保留后者，就可将血婚制家 
族变为伙婚制家族。排除一类，同时保留另一类，这是一个困难的 
过程，因为它包含着家族结构的根本改变，更不必说还包含着古代 
家 庭生活 方式的根本变革了。它也需要放弃一种特权，这对于蒙 360 
眛人来说，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可以假定这种改变开始于几 
个孤立的事例，其利益逐渐被人认识，但仍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开 
始时在局部地区被采用，然后逐渐普遍，最后普及到比较进步而仍 
处于蒙昧阶段的部落，改革运动就从这些部落中开始。这一改革为 
自然淘汰原则的作用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在这里，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又一次显示出其意义。从婚级 
的形成方式来看，从有关婚姻和世系的规则来看，都可以明显地 
看出： 其主要目的在于排除亲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而保留从兄 
弟姊妹的婚姻关系。前一目的体现在对婚级所加的一项附带规定 
上；至于后一目的，从婚级的表面来看是不明显的，但通过追溯其 
世系便可以看出来。②由此可见，在他们的亲属制中被视为旁系兄 
弟姊妹的人，包括从、表、再从、再表以至更疏远的兄弟姊妹，都被 
永远纳入婚姻关系之中，而亲兄弟姊妹则一律被排除在外。澳大 
利亚人的伙婚群的人数比夏威夷人的多，其结构也略有差异；但 
是有一点値得注意的事实却是二者共同具有的 ，即： 在一群人中， 
丈夫的兄弟关系构成婚姻关系的基础，在另一群人中，妻子的姊妹 
关系构成婚姻关系的基础。不过，在夏威夷人中存在着一点不同 
的地方，即 ：在必 须结成婚姻的人之中幷不存在任何婚级。因为澳 
大利亚人的婚级产生了含有氏族萌芽的伙婚群，这就暗示了凡是 
后来形成氏族组织的人类部落中都可能曾经通行过这种以两性关 
系为基础的等级组织。夏威夷人如果在以前的某个时期曾存在过 
这种婚级组织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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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制度中三种最重要的、最广泛的制度，即 :伙婚 制家族、氏 
族组织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都渊源于类似伙婚群的这样一个先 
行组织，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找到其萌芽，这一点似应値得注 
361意。我们可以在讨论这种家族的过程中看到证明这一命题正确的 
佐证。 

因为伙婚产生伙婚制家族，所以，一旦将原来存在的亲属制改 
变一下，使之能表示实际存在于这种家族中的亲属关系，它就产生 
了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但是，除了伙婚群之外，还需要別的条件 
才能产生这种结果，即 :还需 要组成氏族，氏族通过一项有条有理 
的规则，把向来包括在婚姻关系之中的亲兄弟姊妹永远排除出这 
种关系之外。当完成这种排除的时候，建立在这种婚姻之上的一切 
亲属关系势必发生变化；而当亲属制与这种新的亲属关系达到一 
致时，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就会取代了马来亚式亲属制。夏威夷人 
具有伙婚制家族，但旣沒有氏族组织，也沒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 
他们对血婚制家族的旧亲属制的保留使人猜想一■这一猜想已为 
宾汉先生的记录所证实——亲兄弟姊妹还时常包括在伙婚群之 
中，因而不可能改变旧的亲属制。是否能认为夏威夷式的伙婚群 
与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同样古老，这是可疑的，因为后者较我们所知 
的任何社会结构都更为原始。但是，这两种类型的伙婚群必须存 
在其一才能产生氏族，正如必须存在氏族才能产生土兰尼亚式亲 
属制一样。我们将在下文分別讨论这三种组织。 

一、伙婚 制家族 我们很具体地发现一种习俗，它可以作为打 
开古代社会某些神秘之门的锁钥，从而解释以前不可能完全理解 
的现象，这种例子是少见的。夏威夷人的伙婚（普那路亚，沖 nalGa ) 
就是这样一种习俗。 I 860 年，檀香山法官罗林•安德鲁斯在附有 
一份夏威夷式亲属制一览表的信中对夏威夷人的亲属关系称谓作 
了如下的评述 •.③ “伙婚制的关系颇为混杂。它的起源是这样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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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两个以上的兄弟倾向于与他们的妻子相互通室，或者，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姊妹倾向于与她们的丈夫相互通室；不过，‘普那路亚’ 
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为 < 亲爱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安德鲁斯法 
官所说到的那种倾向，那种在当时可能已经衰落的习俗，被他们的362 
亲属制证明曾在他们之中普遍通行。这些群岛上的最早传教士之 
一、 最近逝世的阿特穆斯牧师于同年寄给作者一张类似的一览表， 
对同一问题作了如下的说 明：④ “亲属关系的这种混乱情况乃系亲 
属之间实行共夫和共妻的古代风俗的结果。”我们在前面一章中曾 
引宾汉的话，说明他所叙述的多 偶制“ 包括多夫与多妻”。 © 巴特勒 
特博士重述了这一事实， 他说： “土著们的羞耻之心与动物相差无 
几。丈夫多妻，妻子多夫，而且任意交換。” © 他们所发现的这种婚 
姻形式构成了这样一个伙 婚群： 其中丈夫们与妻子们集体相互婚 
配。每一个这种群体，包括因婚姻产生的子女在內，构成一个伙婚 
制家族;一种由兄弟和其妻子组成，另一种由姊妹和其丈夫组成。 

我们倘若再看一下以前表中的夏威夷式亲属制，那么，就可发 
现： 男子称其妻之姊妹为其妻。他妻子所有的姊妹，无论直系与 
旁系，都是他的妻子。而对于他妻子的姊妹的丈夫，则称之为普那 
路亚，即他的亲密的伙伴；他的妻子的姊妹们所有的丈夫同他的 
关系也都是这样。他们集体联婚。这些丈夫们可能不是兄弟；如 
果是兄弟，则血缘关系自然要超过远亲关系；但是他们的妻子却都 
是直系和旁系姊妹。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们的姊妹关系是构成这 
一群体的基础，而她们的丈夫则相互处在普那路亚的关系之中。 
在另一种建立在丈夫的兄弟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群体中，女子称其 
丈夫的兄弟为其夫。她丈夫的一切直系与旁系的兄弟都是其夫。 
而对于她丈夫的兄弟之妻，则称之为普那路亚，她丈夫的兄弟 
们的妻子们同她都处在普那路亚的关系之中。这些妻子，相互之 
间可能不是姊妹，其理由与前一种情况相同，虽然在这种习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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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中，无疑都会存在例外。这些妻子间的关系全都是普那 
路亚。 

伙婚制家族显然是由血婚制家族演变而来的。兄弟们不复娶 
他们的亲姊妹;而当氏族组织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之后，娶旁系姊姝 
363为妻的风气也就终止了。但是，在这过渡期间，他们仍共有他们其 
余的妻子。同样，姊妹们不复嫁给她们的亲兄弟；经过一段长时 
间之后，也不再嫁给她们的旁系兄弟•，但是她们仍共有她们其佘的 
丈夫。从血婚制家族到伙婚制家族这一社会进步标志着一次巨大 
的进步运动的开始，为逐渐导致偶婚制家族幷最终导致专偶制家 
族的氏族组织开辟了道路。 

关于伙婚习俗，还有一点値得重视的是，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 
万尼亚族系的祖先当其亲属制形成的时候，必然要普遍流行这种 
习俗。理由很简单而又确切无疑。伙婚群的婚姻情况解释了这种 
亲属制中的亲属关系。可以推定，这些关系在这种制度形成时是 
实际存在的。因此，在这种亲属制存在之先，就必需流行伙婚与 
伙婚制家族。进而来看文明民族，凡具有氏族组织之民族，例如 
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和希伯来人，其远祖在古代看 
来都同样有存在伙婚群的必要，因为可以相当肯定地 认为： 凡在 
氏族组织之下发展到专偶形式的人类家族，莫不在先前具有渊源 
于伙婚群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我们将 看到： 由伙婚群的形成而 
开始的这一巨大运动，大体上是通过氏族组织的建立来完成的， 
而在专偶形式出现以前，这种组织总是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幷存 
在一起的。 

伙婚习俗的痕迹在有些地方一直保持到野蛮阶段中期，在某 
些特殊情况下，亦可见诸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部落之中。最値得注 
意的记述是凯撒对古代不列登人的婚姻习俗的描写。他说/十个 
或十二个丈夫共有其妻子•，特別是兄弟共妻，亲子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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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述所表示的芷是伙婚制所解释的那祌集体逋婚的习 
俗*^处于野蛮社会的母亲不能指望有十个或十二个儿子，不论是就 
一般而论，还是就特殊情况而言，莫不如此；但是，在土兰尼亚式亲 
属制下我们有理由推想不列登人具有这种亲属制——总是很 
容易发现大群兄弟，因为男性从、表兄弟，不论亲疏，与己身的关系 
一律属于兄弟范畴。据凯撒之说，不列登人的若干兄弟共有其妻。364 
这里，我们发现了伙婚习俗的旣简单又纯粹的一个分支。我们预先 
假定这种习俗可能具有的另一相应的、姊妹共有其夫的群体 ，凯撒 
沒有直接提到；但它可能作为第一种形式的补充而存在。除第一 
种形式之外，他提到了亲子共妻的现象。这些妻子未必不是姊妹。 
无论凯撒所指是否是另一种群体，他的记述表明了存在于不列登 
人之中的集体多偶婚的范围有多么大；而这也正是引起这位有名 
的观察家注意的突出事实。凡兄弟与彼此之妻婚配的 地方， 妻子 
也与彼此之夫婚配。 

希罗多德曾提到处于野蛮阶段中期的马萨吉泰人，他说每个 
男子只有一个妻子，但是所有的妻子都是共有的。⑧从这一记述 
中，可以推断偶婚制家族已开始取代伙婚制家族。每一夫与一妻 
相配，这样，这个妻子就成了他的主妻，但在群体的范围之內，夫妻 
仍是共有的。如果希罗多德是想指一种杂交状况，那么，那种状况 
可能幷不存在。马萨吉泰人虽然对铁一无所知，但他们已有牛羊 
群，骑马作战，用铜斧和铜矛为武器，会制作和使用车辆 
我们不能设想生活在杂交状况中的民族能达到如此的进化程度。 
希罗多德还谈到可能处于相同状况中的阿加泰西人，说他们共有 
妻子，共有者可能都是兄弟，作为一个共有家族中的成员，相互之 
间旣无嫉妒也无惽恶。®对于希罗多德所记述的这些习俗以及其 
他部落中的类似习俗，用集体伙婚制来解释要比用多偶制或杂交 
来解释更加合理和圆满一些。但是希罗多德的记载过于简陋，因 



而不能说明这些人的实际社会状况。 

伙婚习俗的痕迹曾发现于南美洲土著的最不开化的部落中； 
但不得知其详情。比如，最早访问委內瑞拉沿海部落的航海家曾 
发现一种可以用伙婚群来加以解释的社会状况。“他们在婚姻上不 
365 遵守任何法律或规定，妻子的数目与丈夫的数目皆听其自便，离异 
也自由无阻，幷不认为一方对另一方有何损害。在他们之中，不存 
在所谓嫉妒之说，各人都尽情地生活，彼此互不生气。……他们的 
住房为大家共有，其宽大足以容纳一百六十人，虽以棕榈叶为瓦， 
但却筑得十分坚固，外形如钟/⑩这些部落使用陶器，因此应当 
处于低级野蛮社会中；但从这种记载来看，他们则刚刚摆脫蒙昧社 
会。这里的记载与希罗多德的叙述，其所依据的观察都不免失之肤 
浅。但它至少表明家族与婚姻关系的一种低级状况。 

当北美被部分发现时，伙婚制家族似乎已完全消失。据我所 
知，他们之中也沒有关于古代曾流行过伙婚习俗的传说。一般来 
说，家族已渡过伙婚形式进入了偶婚形式;但是，在这种形式之外 
仍有种种可以追寻到伙婚群的古代同居制度的痕迹。有一种习俗 
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认为起源于伙婚，这一习俗在至少四十个北美 
印第安部落中仍旧受到承认。这种习俗就是：一个男子在与某家 
的长女结婚之后，根据习惯，她的所有的姊妹在到达结婚年龄之 
时，他都有权娶以为妻。虽然多妻被普遍承认为男子之特权，但因 
一个人很难维持几个家庭，所以这是一种很少见诸实行的权利。 
我们在这种风俗中可发现流行于其远祖中的伙婚习俗的痕迹。毫 
无疑问，在他们之中有一个时期亲姊妹曾以姊妹关系为基础而加 
入婚姻关系之中；其中某一人之夫同时也是全体之夫，但丈夫不止 
一个，因为同群中的其他男子也同他一样都是集体中的共同丈夫。 
在伙婚制家族绝灭之后，这种权利保留下来为长姊之夫所享有，如 
果他愿意行使这一权利，他就可以成为全体姊妹之夫。把这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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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视为占代伙婚习俗的眞正遗风，不是沒有理由的。 - 

这种家族在人类部落中留下的其他痕迹可在历史著作中找 
到，这些痕迹有助于表明这种家族在古代不仅存在，而且广泛流 366 
行。不过我们幷沒有必要广泛征引这些例子，因为凡是具有或曾 
经具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部落，就可由这种亲属制本身推论出 
其祖先过去曾存在过伙婚制家族。 

二、 氏族组织的根源 我们已在上文 提到： 氏族组织兴起于 
蒙昧阶段，第一，因为我们发现在低级野蛮社会时它正处在全面发 
展的阶段；第二，因为我们发现在蒙昧社会状况时它已处于局部发 
展的阶段。不仅如此，不论是在澳大利亚人的婚级中，还是在夏威 
夷人伙婚群中，都可以明显地发现氏族的萌芽。氏族本身亦被发现 
于澳大利亚人之中，它以婚级为基础，而且显然是由婚级产生的。 
象氏族这样一种特殊的组织，不可能一旦发生就趋于完善，也不可 
能凭空产生，也就是说，不可能沒有由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先行基 
础。它的诞生必须求之于旣存的社会因素，它从产生之后到成熟， 

尙须经过漫长的时间。 

我们在澳大利亚人的婚级之中发现了氏族的原始形式的两条 
基本规则 ，即： 兄弟姊妹间禁止通婚与女性世系。当氏族出现的时 
候，女性世系这一点极为明显，因为子女属于母亲的氏族。婚级制 
度很自然地适应于产生氏族，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表明氏族可能 
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这种可能性还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加强， 

即：氏族与一个先行存在的、更加原始的组织有联系，后者在当时 
仍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这个位置正好是属于氏族的位置。 

现在，我们再谈一下夏威夷人的伙婚群，我们可看出它也具有 
包含氏族萌芽的相同因素。但是，它仅限于这种习俗的女支之中， 
在那里，直系和旁系的姊妹共有其夫。这些姊妹，以及其子女和女 
系后裔就是原始氏族的成员。世系必须通过女系追溯，因为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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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能很有把握地确定。这种特殊形式的集体婚姻一旦成为一 
种确立的制度，产生氏族的基础就出现了。然后便只须运用智力 
把这种自然的伙婚群变为一种只包括这些母亲、她们的子女和女 
系后裔的组织就行了。夏威夷人虽然存在这种群体，但却沒有上 
367 升到氏族的槪念。可是，恰恰是这种群体，这种以母亲的姊妹关系 
为基础的群体，或与此类似的、以同样的联系原则为基础的澳大 
利亚人的群体，成为氏族的根源。它就利用这种群体的固有形式， 
把其中的某些成员及其某些后裔组成以血绿为基础的氏族。 

精确地说明氏族的产生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与环境都属于 
遙远的古代。但是我们可以探索氏族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估计可 
能诞生氏族的那样一种古代社会状况。我所想做的也仅止于此。 
氏族起源于人类进步的低级阶段，起源于极古的社会状况•，但 
就时间而言，它翦晚于伙婚制家族的首次出现。氏族之起源于伙 
婚制家族是十分明显的，后者是由基本上与氏族成员相一致的人 
群组成的。 

氏族组织对古代社会的影响旣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在氏族 
充分发展幷扩展到广大地区之后，在经过足够的时间从而使社会 
受到它的全部影响之后，妻子的数目就不再象以前那样众多，而 
是稀少了，因为氏族组织倾向于缩小伙婚群，从而最后将它消灭。 
当氏族组织在古代社会中占据优势之后，偶婚制家族就逐渐在伙 
婚制家族內部产生。其间的过渡阶段虽不能十分确定，但是，若假 
定伙婚制家族处于蒙昧社会，偶婚制家族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则 
家族制由前者到后者的进程就可以相当肯定地推证出来。正是在 
偶婚制家族开始出现、伙婚群开始消失之后，才有买妻和抢妻的 
现象。不必探讨目前尙能获得的证据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下面这 
一结论 :氏族 组织是最终消灭伙婚制家族、幷逐渐缩小蒙昧阶段范 
围广泛的同居制度的有力因素。我 fn 必须假定氏族 纸织起 源于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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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群，但也正是氏族组织使社会进步到伙婚制以上的水平。 

三、 土兰尼亚式或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 这种亲属制与处于 
原始形式中的氏族组织往往是同时被发现的。它们幷不相互依 
存；不过它们出现的先后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可能相去不远。但 
是，各种亲属制与各种家族形态有直接的关系。家族表现为一种能 
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靜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 
级阶段的发展，本身也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展，最后脫离一种 
形态而进入另一种较高的形态。反之，亲属制却是被 动的； 它把家 368 
族每经一段长久时间所产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幷且只是在家族已 
经急剧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急剧的变化。 

除非当时存在过伙婚和伙婚制家族，否则土兰尼亚式亲属制 
便不可能形成。产生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条件 是：在 一个社会中， 
根据一般习俗，姊妹们集体地与彼此的丈夫结婚，兄弟们集体地与 
彼此的妻子结婚。为表示存在于这种家族中的实际亲属关系而形 
成的任何亲属制，都必然是土兰尼亚 式的； 其本身也必然说明当它 
形成的时候，这样的家族是存在的。 

现在，我打算开始讨论这种値得注意的亲属制，就按照目前仍 
存在于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中的那种制度来 讨论； 我 
要用它作为明显的证据，用以证明当它建立时曾存在过伙婚制家 
族。这种亲属制在产生它的婚姻习俗消失之后，在家族由伙婚制 
变为偶婚制形态之后，在两个大陆上一直维持到今天。 

为了硏究这一证据，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这种亲属制的洋细情 
况。 我们以塞內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为美洲加诺万尼亚部落的 
典型，以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的亲属制为亚洲土兰尼亚部落的典 
型。本章末尾的附表中列举了这两种形式中同一个人的二百多种 
基本相同的亲属关系。我在以前一本著作中，⑪已经对七十个美 
洲印第安部落的亲属制作了全面的记载;在亚洲的部落和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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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记载有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泰卢固人和卡纳里斯人的亲属制， 
在所有这些部落中，凡是表上所示的亲属制，目前在日常中实际 
都在使用。虽然在不同的部落与民族中，亲属制也存在着差异，但 
是，其基本特色是不变的。所有这些人，全都用亲属称谓互相问候， 
所不同的 只是： 在泰米尔人中，若受问候者年龄幼于问候者，则必 
须使用亲厲关系的称谓，反之，则用亲属称谓或个人名字均可。但 
是在美洲的土著中 ，一 律必须使用亲属关系的称谓^他们之所以用 
这种相互称呼的制度，因为这是一种亲属制度。在古代氏族中，在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遭到专偶制破坏之前，它也是每个人得以追溯 
36 9 他本人与同氏族的其他每一个人的关系的方法。在很多场合，我 
们都可以 看到： 许多人对于自己的亲属关系因己身的性別不同而 
异。因此，必须对问题重述两次 ，一 次为男子呼，一次为女子呼。但 
是，虽有这些差別，亲属制还是从头到尾都合乎逻辑的。为表明其 
特性起见，需要象对待马来亚式亲属制一样，对其几个支系作一些 
说明。我们选择塞內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为例。 

祖父 （ Hoc f - sote ) 和祖母 （ Oc' - sote ) ， 孙男 （ Ha-yf -da) 和孙女 

(Ka-ya^da), 分別是他们在上行系列与下行系列中认为最远的 
亲属关系。在此以上的祖先和在此以下的后裔，均分別列入这两 
个范畴。 

兄弟姊妹的亲属关系不是笼统的，而是有长幼之分；各有其特 
別的称谓，如下 所示： 

兄， Ha'-je 姊， Ah'-j6 

弟， Ha^ga 妹， Ka^-ga 

这些称谓为男女所通用，幷且适用于称呼一切较说话者年长 
或年幼的兄弟姊妹。在泰米尔人中，这些亲属关系本有两套称谓， 
但现已为两性不加区別地使用了。 

第一旁系 己身为男，按照塞內卡人的说法，我兄弟的子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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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子 女 （ Ha - ah '- wuk ，和 Ka - ah '- wuk ) ，他们每一个人都称我为 
父亲 ( Hf - nih )。 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 * 个标志性特征 & 它把我兄弟 
之子女放进我自己的子女这同一范畴之内。他们旣是他的子女，也 
是我的子女。我兄弟之孙是我的孙男和孙女 （ Ha - yf - da ， 和 Ka - 
成 - da ， 单数），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祖父 ( Hoc '- sote )。 这里所标出的 
亲属关系就是他们所承认和应用的关系•，他们不知有其他的关系。 

我们可将某些亲属关系提出来作为标志性的关系。它们通常 
控制那些在它们之上和之下的亲属关系。当它们在不同部落的亲 
属制中，甚至在不同族系如土兰尼亚人和加诺万尼亚人的亲属制 
中相一致之时，它们就建立了它们的基本的共同点。 

在第一旁系的女支中，若己身仍为男，我姊妹之子女则是我的 
外甥和外甥女 （ Ha - ya 7 - wan-da ， 和 Ka-ya ' - wan - da ) ， 他们每个人 
都称我为舅父 （ Hoc - no '- seh )。 这是第二个标志性特征。它把外甥 
和外甥女的关系限制在一个男子的直系或旁系姊妹的子女的范围 
以內，这些外甥与外甥女的子女，同前例一样，都是我的孙，他们每 
个人也都用合适的相应名称称呼我。 

若己身为女，则这些亲属关系就有一部分反过来了。我兄弟 3 兀 
的子女是我的侄男与侄女 （ Ha - soh '- neh '， 和 Ka - soh '- neh )， 他们 
每个人称我为姑母 （ Ah - gY - huc )。 値得注意的是男子称姊妹之子 
女所用的名称与女子称兄弟之子女所用的名称不同。⑮这些侄男 
与侄女之子女都是我的孙。在女支中，我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子女， 
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母亲 （ Noh - yeh ')， 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孙，他 
们毎个人都称我为祖母 ( Oc '- sote )。 

这些子、侄、甥之妻是我的媳 ( Ka ^- sa ), 这些女 1 侄女、外甥女 
之夫是我的婿 （ Oc - na '- hose ， 这两个称谓都是单数形式），他们也 
都用合适的相应称谓称呼我。 

第二旁系 在本系的 男支中 ，就父党而言，不论己身的 性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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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我父亲的兄弟都是我的父亲，依我的性別称我为他们之子或 
女。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三个标志性 特征： 父亲的兄弟都被列入 
父亲这一亲属关系之中。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我用称呼我 
的亲兄弟姊妹的同一称谓称呼他们。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四个标 
志性 特征： 把各兄弟的子女都列为兄弟姊妹这种亲属关系之中。 
若己身为男，则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他们的子女是我的 
孙；而这些姊妹的子女则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后者之子女是我之 
孙。若己身为女，则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侄男和侄女，这些姊妹 
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而兄弟及姊妹的子女的子女同样都是我的孙。 
由此可见，第一旁系中的分类法也适应于第二旁系，这种分类法即 
使是在第三旁系或更疏远的旁系中，只要是在血缘关系可溯的范 
围之內，也都适用。 

若己身为男，我父亲的姊妹是我的姑母，称我为她之侄。这 
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五个标志性 特征： 姑母这种亲属关系限指父亲 
的姊妹以及对我来说处于父亲地位的那些人的姊妹，母亲的姊妹 
则不算姑母。⑬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是我的表兄弟姊妹 ( Ah - gare '- 
seh ， 单数），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表兄弟。在己身为男的情况下， 
我的表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我的表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 
外甥女；但若己身为女，则最后这两种亲属关系就将颠倒过来。 
表兄弟姊妹的子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就母党而言，若己身为男，我母亲的兄弟则是我的舅父，称 
我为他的外甥 o 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六个标志性 特征： 舅父这 
371种亲属关系限指母亲的亲兄弟和从兄弟，父亲的兄弟则不算舅 
父。⑭.舅父的子女是我的表兄弟姊妹，我表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 
女，我表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但若己身为女，则最 
后这两种亲属关系将颠倒过来。表兄弟姊妹的子女的子女都是我 
的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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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旁系的女支中，我母亲的姊妹是我的母亲。这是这种 
亲属制的第七个标志性 特征： 直系或旁系的姊妹对于彼此的子女 
来说，都处于母亲的地位。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 
妹。这是这种亲属制的 第八个 标志性特征。它确立了姊妹的子女 
之间的兄弟姊妹关系。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这些姊妹的 
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后者的子女是我的孙。若己身为女， 
则与前例一样，相同的亲属关系也将颠倒过来。 

这些兄弟和表兄弟之妻是我的姻姊妹 ( Ah - ge - ah ^ ne - ah ), 她 
们每个人都称我为姻兄弟 （ Ha - yY - o )， 前一称谓的准确意义尙不 
明了。这些姊妹和表姊妹之夫是我的姊夫或妹夫，他们也都用适当 
的相应称谓称呼我。在 美洲土 著的姻亲关系中尙有 某呰地 方保留 
了伙婚习俗的痕迹，例如，在己身与兄弟之妻的关系上以及在己身 
与姊妹之夫的关系上^在曼丹人中，我兄弟的妻是我的妻，在庞尼 
人与阿利卡里人中，情况亦复如此。我丈夫的兄弟之妻，在克劳人 
中是“我的伙伴” ( Bot - ze '- no - pS - che ); 在克里克 A 中，则称为我 
的“现住者” ( Chu - hu '- cho - w 5) ; 在猛西人中，则称为“我的朋友” 
( Nain - jose ') ; 在溫內巴哥和阿查鄂廷內人中，则是“我的姊妹”。我 
妻的姊妹之夫，在某些部落中是“我的兄弟”，在另一些部落中是我 
的“姻兄弟”，而克里克人则称为“我的小分居者” ( Un - kkpu '- che )， 
其意义如何且不去管它。 

第三旁系 这一旁系的各支中的亲属关系，除了增加了一代 
祖先之外，均与第二旁系的相应各支中的亲属关系相同，因此，只 
须说明四支中之一支就够了。我父亲的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祖父， 
称我为他的孙。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九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标志 
性特 征：父 亲的父亲的兄弟都列入祖父这一关系之中，从而防止了 
将旁系祖先遗漏于这种亲属关系之外，这种把旁系列入直系的原 
则不仅适用于下行亲属，而且也适用于上行亲属。这种祖父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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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子 是我的 父亲；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 姊妹; 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 
子女，这些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的子女是我的 
孙。若己身为女，则与前例中一样，相同的亲属关系将颠倒过来。 
此外，相应的称谓适用于一切场合。 

第四旁系基于 相同的理由，也只须说明本系的一支就足够 
了。我祖父的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祖父；他的儿子还是我的祖父；后 
者的儿子是我的 父亲； 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和孙 
对己身的关系与在其他情况中相同。在第五旁系中，.其各支的类 
別法与第二旁系相应各支的类別法相同，只不过增加了几代祖先 
而已。 

由这种亲属制的性质 可知： 要正确地划分亲属，就必须具备 
关于亲属的数字等级的知识。但是，这种显然纷乱的亲属关系， 
对于习惯于日常使用它的印第安土著来说，幷不构成任何 
困难。 

在其他姻亲关系中，塞內卡-易洛魁人有称呼岳父的称谓 
( Oc - na '- h ' ose )， 和称呼公公的称谓 （ IM - gii '- sS )。 前者亦可用于 
称呼婿，可见它是一个互称。此外，还有称呼继父和继母的称谓 
( Hoc ^- no - ese 和00'_110-686)，称呼继子和继女的称谓（1^ / -110和 
Ka '- no )。 在许多部落中，有两对岳父母或公婆，因而也有表示这 
种关系的称谓。称谓的繁多，虽因亲属制的区分严密而有其必要， 
但仍然令人惊讶。关于塞內卡-易洛魁人和泰米尔人的亲属制的 
全部情况，请参阅附表。这两种亲属制的相似性是一望而知的。它 
不仅证明当这种亲属制形成之时,他们的远祖之中曾流行伙婚，而 
且表明了这种婚姻形式对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同时，它也是人 
类心理的自然逻辑对于人类经验中所保存的社会制度诸现象的一 
种最卓越的运用。 

我们已经证明了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系是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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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前的马来亚式亲属制（或在各个基本方面与之类似的一种 
亲属制）嫁接出来的。在我们列举的亲属关系中，约有--半在这两 
种亲属制中均相同。若我们硏究一下塞內卡人、泰米尔人同夏威 
夷人在亲属关系上的不同之处，我们会发现，这些差歧就在于那些 
由兄弟姊妹通婚或不通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之上。例如，在前两 
种人中，我姊妹的儿子是我的外甥，但在后者中，却是我的儿子。 

这两种亲属关系表示了血婚制与伙婚制家族之间的不同。因伙婚 373 
取代血婚而引起的亲属关系的变化使马来亚式亲属制变为土兰尼 
亚式亲属制。但是，我们不妨问 一问： 为什么具有伙婚制家族的夏 
威夷人不根据其家族制来改变其亲属 制呢？ 答案已经在前文提到 
过了，但在这里不妨重复一下。家族形态总是先亲属制而存在。 

在波利尼西亚，当亲属制仍是马来亚式的时候，家族已是伙婚制 
的了；在美洲，当亲属制仍是土兰尼亚式的时候，家族已是偶婚 
制的了；在欧洲和西亚，当家族变为专偶制的时候，土兰尼亚式 
亲属制似乎还维持了一个时期，然后才衰亡而由雅利安制所取代》 
不仅止此，虽然家族经历了五种形态，但就我们所知，却仅产生了 
三种不同的亲属制。只有当一场有系统的社会变革涉及到异常广 
泛的范围的时候，已经建立的亲属制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我认 
为： 我们将会发现氏族组织的力量与普遍性都足以使马来亚式亲 
属制改变为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当专偶制在人类家族较为进步 
的分支中彻底建立起来时，它的力量也足以与财产的力量一道推 
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代之以雅利安式亲属制。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来解释土兰尼亚式亲属关系中那些与马来 
亚式亲属关系不同之处的起源。伙婚制与氏族组织是进行这一解 
释的基础。 

一、 若己身为男，我的各支亲、从兄弟之子女都是我的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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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按照塞內卡人的说法，我兄弟之妻旣是他们之妻也都是 
我之妻。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这种亲属制形成的时候的情况。这一 
点与马来亚式相同，其理由见对马来亚式亲属制所作的解释。 

二、 若己身为男，我的各支亲、从姊妹之子女都是我的外甥 
和外甥女。 

理 由：在 氏族组织中，根据氏族的一项规定，这些女人不能是 
我的妻子。因此，她们的子女不能再是我的子女，而是同我处于一 
种更疏远的亲属关系之中；这样就产生了外甥和外甥女这种新的 
亲属关系。这是与马来亚制不同之点。 

三、 若己身为女，我的各支亲、从兄弟之子女都是我的侄男 
和侄女。 

理由同二。这一点也与马来亚式亲属制不同。 

四、 若己身为女，我的各支亲、从姊妹之子女，我的表姊妹的 
子女，都是我的子女。 

374 理由： 她们的丈夫也都是我的丈夫。严格地说，她们的子女 
是我的別出子女，在鄂吉布瓦人和其他某些阿耳贡金部落中正是 
这样称 呼的； 但是在塞內卡-易洛魁人和泰米尔人中，这些人还是 
依照古代的分类法而被列入我的子女的范畴，其理由见对马来亚 
式亲属制所作的解释。 

五、 这些子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理由： 他们都是我的子女的子女。 

六、 这些侄男、外甥、侄女、外甥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理由： 在马来亚式亲属制中，这些亲属关系是同一种人的亲属 

关系，而马来亚式亲属制被假定存在于土竺尼亚式亲属制之先。在 
沒有发明新的名称之前，总是会沿用旧的名称的。 

七、 我父亲的亲、从兄弟都是我的父亲。 

理由： 他们都是我母亲的丈夫。这一点与马来亚式亲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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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八、 我父亲的亲、从姊妹都是我的姑母。 

理由： 在氏族组织中，她们都不可能是我父亲 之妻； 所以，以前 
的那种母亲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亲属关系， 
于是产生了姑母这种关系。 

九、 我母亲的亲、从兄弟都是我的舅父。 

理由： 他们不再是我母亲的丈夫，因此，必然同我处于一个较 
父亲为疏远的亲属关系中 ，于 是产生了舅父这种新的亲属关系。 

十、我母亲的亲、从姊妹都是我的母亲。 

理由同四。 

十一、我父亲的亲、从兄弟的子女，我母亲的亲、从姊妹的 
子女，都是我的兄弟姊妹。 

理 由：这 一点与马来亚式亲属制相同，理由已在解释马来亚式 
亲属制时说明过了。 

十二、我的亲、从舅父和亲、从姑母之子女都是我的表兄弟 
姊妹。 

理由： 在氏族组织中，所有这些舅父与姑母都不能与我的父亲 
和母亲通婚，因此，他们的子女同我的关系不能象在马来亚式亲属 
制中那样为兄弟姊妹的关系，而必须是处在一 '个更 为疏远的关系 
中，这样就产生了表兄弟姊妹的新亲属关系。 

十三、在泰米尔人中，若己身为男，则我的表兄弟的子女都是 
我的侄男与侄女，而我的表姊妹的子女则都是我的子女。这一点恰375 
好与塞內卡-易洛魁人的规则相反。它有助于 说明： 在泰米尔人产 
生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时，我的表姊妹都是我的妻，而我的表兄弟 
之妻则不是我的妻。在与己身有亲属关系的二百个人之中，这两 
种亲属制仅在这种亲属关系上存在着唯一重大的区別，这是一个 
绝无仅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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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我祖父母的兄弟姊妹都是我的祖父或祖母。 

理 由：这 一点与马来亚式亲属制相同，其理由见对马来亚式亲 
属制所作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地 看出： 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 
这两种相同的亲属制均渊源于马来亚式亲属制；而且，在马来亚人 
未移居太平洋 岛屿上 之前，马来亚式亲属制一定曾普遍流行于亚 
洲。此外，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 这种亲属制一定是以马来 
亚式的形态，从亚洲的一个共同祖源，随血统而在这三个种族的祖 
先中传播开来的，而后来被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的远 
祖改良成现在的形式。 

我们已经通过对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解释，说明了这 
种亲属制的主要亲属关系，而且看到这种亲属关系是实际存在于 
伙婚制家族中的（就其对亲子血统关系所可能知者而言）。这种制 
度本身说明它是一种有机的发展物，若是沒有充分的原因它是不 
可能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由伙婚制家族产生的这种 
推论旣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应当注意 到：若 干姻亲关系已 
经改变了。 

这种制度视所有的兄弟为彼此之妻的丈夫，视所有的姊妹为 
彼此之夫的妻子，他们是作为集体而通婚的。在这种制度形成的时 
候，一个男子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直系或旁系的兄弟——具 
有这种关系的人是为数众多的，那么，他就因这个兄弟的妻子而多 
了一个妻子。同样，一个女子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直系或旁系 
姊妹——具有这种关系的人同样是为数众多的，那么，她就因这个 
姊妹的丈夫而多了一个丈夫。丈夫的兄弟关系和妻子的姊妹关系 
构成这种关系的基础。夏威夷人伙婚的习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 
理论而言，这个时期的家族应与由婚姻关系结成的群体大小相等； 
但是实际上，这种家族为了便于居住和生存，必然分为许多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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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不列登人由十个或十二个兄弟与彼此之妻相互通婚，这就可 
以视为是伙婚群的一般分群的大小。共产的生活方式似乎是起源3 83 
于血婚制家族的需要，然后由伙婚制家族所继承，再后被传 递到美 
洲土著的偶婚制家族之中，在这些人中，这种生活方式一直维持到 
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在他们之中现已不存在伙婚了，但是伙婚所 
产生的亲属制，在使之产生的那种习俗消亡之后却依然健在。我 
们对于野蛮部落的家庭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已经作了些初步的硏 
究。关于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习俗和他们的生存方式的知识，自然 
会十分有助于解决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问题。 

我们已经用两种平行的亲属制，按照两种家族形态起源，对这 
两种形态作出了说明。证据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当人类已经从一 
种更低级的状况进入血婚制家族这种结构之后，它为人类社会提 
供了一个出发点。从第一种形态到第二种形态是自然的 过渡； 是人 
类通过观察与经验由低级进入高级社会状况的一种发展。这是人 
类智力和德道品质能够提高所得出的结果。血婚制与伙婚制家族 
体现了人类度过大部分蒙昧阶段时所取得的进步的基本內容。虽 
然第二种家族较诸第一种家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是它距 
离专偶制家族尙十分遙远。假若我们比较一下这几种家族形态，我 
们就会对蒙昧社会进步之缓慢得到一种印象，在那个社会中，促进 
进步的因素微乎其微，而障碍则惊人之多。年复一年、时进时退的 
几乎停滞不前的生活无疑就是当时局面进展的 特征； 但是社会的 
总动向仍是从低级状况走向高级状况，否则人类就会停留在蒙昧 
社会之中了。发现人类开始其伟大的和惊人的进步历程的可靠起 
点总是一件有价値的事情，纵然它仅限于血婚制这样特殊的家族 
形态，纵然它是如此接近于发展阶梯的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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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屮轵)屮刊泼岩 宕雜 (le) 
( 坠屮轵 ) 私孟锄仞糚 ^ 运頮 ( 0 £) 
(id 屮睬 ) 轮念铷 N 疵 K 运谣 ( 63 ) 
(昏屮昧)私念忉裉部 (8CS) 
(昏屮睬)睬念 N 觖 K 运谳 ( a ) 
(皆^邮)张^私^诹 ㈤ 运郝 (93) 
(id 屮 ER )- M * N 狼親(幻) 
(皆+职)槲 < Niw 觖頮(寸 (S ) 
( lrtfffiR ) rf ㈧ 轵氓 S 邾 ( e ( s ) 
Q 联坻运谣 (3) 
E 珉 ㈤ S 郝 ( I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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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读着 -s'qss 昏 3S $齡 

装运蔣 ^ S 爱运鸹 

m^^s S 

运浍 * 袅贫 ^ 运鸽 c:i (. 0 ) funtirtUIcg 圾狼裉截运谣 

粮 S 邾 fqsrtluw 哝运银 

友运將 畏1泛 ug ㈤ 运蔣 
由运鹊 x^ua 啩系运稆 

(% 

CXJ 吞 );?< 瑤宕鹄 a^ds^lB-bss UPQ 

(碎 

cxJiH)^*m } 运骷 u^ds^ms.sd uwy 运谳 
私令 ^:1 滅 S 邾 'eJ^E'ospurtJ! UW 杯念运郝 
【 23 }!!飪宕鸽 sj^LUPPU5 UPQ 蚁念运镅 
私念 S 骷 s^d UW ^念运蔣 
轮途运郝 us^CS3 戒念萑韶 
屮宕鸹 E CW 醛运谣 
却运鸽 lpi?s CW 私运齡 

S 雲 7i 部 13?— UW 

屮运部 U2>eauj UU 屮运谣 
V 念 el 1城运蔣 py ! S ? PU 2? U 3 乜念 S 蔣 
轵涂 ¥1 !铖运鸹 U3d —PUSI UULJ 戒运銮黹 


(卿 

P3 rIJ 屮吞 )^ NfiRI^s 怅8运稆 (19) 

(御 

. ft - iqtfl ^涨氓运枨 y 苌镅 (09) 

qe-3u-i5Bisi;c4 腩 ^ 屮 -N 猓 W 运张 OK 运筘 (6f) 

(挪 

Ktfs - rtqnJi ^) 屮 N 稂氓 S 枨雜(泛) 

(御 

• 5 >, rrtqnJdt^)TfT 徕氓运怅 CXS 稆 ( G ) 
svou-un 郴^狼氓蓝张 8 蓝齡 ( 9 S ) 


fs 嗥？账8运雜(说) 
rtp-;ai (坠屮乜^垠堵 S 部(这) 
{皆屮 #) 蚁念 illlT 紫运运郝 CP ) 
(昏屮知)私孟 - N 袅坻运铝(泛) 
« Jp -/ ! s - c«q (皆屮私)疏^^进装运鸹 o £) 
asoq - yml-uo (^dEr-M )4 K ^^ -N 泼适运雜 ( OS ) 
3 tnM _ 与 i (昏+私)^^挺 © 运雜(6寸) 
? s-rt 3 t ( iarf ^) w ^ rf-N 拔装 S 雜 ( 8寸) 
JJnM - yqB-BJC ( t : rf ^) Tf ^ 垠装 S 部 ( r -寸) 
BP - rrtx-WI (皆屮私)^念麵^睞 t^s 雜 ( 9寸) 
cdp - rrtx-fftq (皆屮 #) 味运锄 *N 狼？ f 蓝崧 ( sTr ) 


446 







我的姊夫或妹夫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姑母 

我的姑父 

我的表兄弟 

我的表兄弟 

我的妹 

我的表姊妹 

En m^ittunan 

En mik^n 

En marum^kan 

En mkkkl 

En m^rumak^l 

En m^rum^k^n 

En makSn 

1 

En marum^kSl 

En m^kdl 

En p^ran 

En pdrtti 

■5 

t ； 

C 

En maman 

En attan b, maittunin 

En michch 如 

En tan gay 

En m^ittuni 

我的姊夫、妹夫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姑母 

我的别父 

我的表兄弟 

我的表兄弟 

我的嫂或弟妇 

我的表姊妹 

ha-yi’-o 

ha-ah r -wuk 

ha-soh^-neh 

1 

ka-ah’_wuk 

ka-soh’-neh 

ha-yi^wan-da 

ha-ah’-wuk 

ka-y^ r -wan-da 

ka-ah’，wuk 

! ha-ya’-da 

ka-ya’-da 

ah-ga ; -huc 

hoc-no ; -ese 

ah-g^re ; -seh 

ah-g^re ? -seh 

i 

ah-ge-ah f -ne-ah 

ah-g^re^seh 

1 

(62) 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之夫 

i 

(63)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子（男 
子呼） 

(64)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子（女 
子呼） 

(65)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女（男 
子呼） 

(66)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女（女 
子呼） 

(67)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子（男 
子呼） 

(68)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子（女 
子呼） 

(69)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女（男 
子呼） 

(70) 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女（女 
子呼） 

(71) 我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72) 我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73) 我的父亲的姊妹 

(74)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夫 

(75)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男子 
呼） 

(76)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女子 

* 4 J 

(77)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之妻 

(78)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男子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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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姊妹 

我的兄或弟 

我的侄男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舅父 

我的舅母 

我的表兄弟 

En m^chchi b, mdch- 
ch^rl 

En annan (o.) tambi 

( y .) 

En m 姦 rum 姦 k 蓋 n 

En mAkin 

En marumakal 

En m 義 k 爸 1 

En m^kan 

En mSrum^k^n 

En mSkal 

En mdrum^k^l 

En peran 

En p^rtti 

En maman 

Bn mame 

En m^ittiin^n 

我的表姊妹 

我的姊夫或妹夫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舅父 

我的舅母 

我的表兄弟 

ah-g^re’-seh 

ha-ya-o 7 

ha-ah’-wuk 

ha-soh'-neh 

ka-ah’-wuk 

ka-soh’-neh 

ha-yS r -wan-da 

1 

ha-ah ? -wuk 

ka-y^ ; -wan-da 

ka-ah’-wuk 

ha-ya’-da 

ka-ya^-da 

hoc-no r -seh 

ah-g4-n^-ah 

ah-gire f -seh 

(79)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女子 
呼） 

(80)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之夫 

(81 )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子（男 
子呼） 

(82)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子（女 
子呼） 

(83)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女（男 
子呼） 

(84)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女（女 
子呼） 

(85)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子（男 
子呼） 

(86)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子（女 
子呼） 

(87)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女（男 
子呼） 

(88) 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女（女 
子呼） 

(89)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90) 我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91 ) 我的母亲的兄弟 

(92)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妻 

(93) 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男子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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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兄第 

我的妹 

我的表姊妹 

我的表姊妹 

我的兄或弟 

1 

我的侄男 

我的子 

我的侄女 

我的女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En m^chch^n 

£n tingay 

En m^ittCiDi 

En m^chcharl 

En annan (o.) tambi 
( y .) 

En mSriimikdn 

En m^k^n 

En mSrum4kil 

En 

En mikiin 

En m^rum^kdn 

En mikm 

En mirCimSkil 

En pdrin 

En pdrtti 

我的表兄弟 

我的嫂或弟媳 

我的表姊妹 

我的表姊妹 

我的姊夫或妹夫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ah-g&re'-seh 

1 

1 

ah-ge-ah^ne-ah 

ah-gire f -seh 

1 

1 

ah-gSre’-seh 

i 

ha-y^-o 

ha-ah ; -wuk 

ha-soh’-neh 

ka-ah’-wuk 

i 

ka-soh^nch 

ha-yi-wan-da 

ha-ah^-wuk 

i 

ka*y^-wan-da 

ka-ah r -wuk 

ha-ya f -da 

ka-ya’-da 

•N 

•on 

嵌 

撇 

M 

■N 

m 

电 

餺 

taT> 

*N 

* CD . 

^tK 

: £ 

联 

-N 

邾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子（男 

子呼）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子（女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女（男 

子呼）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女（女 

子呼）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子（男 
子呼）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子（女 
子呼）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女（男 
子呼） 

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女（女 
子呼） 

cT> 

®r\ 

ii 

^rT» 

部 

-N 

m 

i 

N 

, ^._ y 

冢 

S 

& 

r—N 

茬 

S ： 

8 

/-"V 

— ^、 

<N 

O 

y*"-S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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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母 

我的少母 

我 ！ f (伯 父或叔 

我的兄 

我的弟 

我的嫂或弟妇，亦 
称从姊妹 

我的姊 

! 

我的妹 

我的姊夫或妹夫， 
亦称从兄弟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外甥 







Bn akk^rl, b, t^md- 
kay 








/periyS tay 

En 

js6r\yk tay 
k 幼于母者） 

En takk^pp^n 

( 长或少） 

En t 焱 mAiyin, b, 
nan 

En tambi 

En mSittiani 

En ting^ichchi* 
tangay 

En mSittunan 

En mdkdn 

>§ 

a 

>3 

a 

c 

En m^k^l 

En m^rum^k^l 

En m^rum^kin 

! 

我的母 


我的继父 

我的兄 

我的弟 

我的嫂或弟妇 

我的姊 

我的妹 

我的姊夫或妹夫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外甥 

■ 

no-yeh r 


hoc-no , -esc 

ha ; -je 

ha ， -g3 

ah-ge-ah’-ne-ah 

ah f -je 

i 

ka^-gS 

ha-y^-o 

ha-ah'-wuk 

ha-soh’-neh 

ka-ah^-wuk 

ka-soh f -neh 

ha-yA f -wan-da | 

1 

009) 我的母亲的姊妹 


(110 ) 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夫 

(11,) 歡母 亲的姊 妹之子 （长 于己 1 

(112) | 严亲的姊妹之子（幼于己 

013 ) 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之妻 

⑽）母雜姊妹之女（长于己 

(I15) 歡母亲的姊妹之女（幼于己 

(116 ) 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之夫 

(H7) 鹗严 __ 子之子 (男 

(118) 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子之子（女 
子呼） 

(U9) 辦亲的 姊妹的子之女（男 

(120) 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子之女（女 
子呼） 

(121) 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子（男 [ 
子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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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祖父，伯或叔 

我的父，伯或叔 

我的兄 

我的弟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I 我的侄女 

1 

1 

1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1 

我的祖母，伯或叔 

En m^k^n 

En m^rQm&k^l 

En m^kdt 

En pdrfin 

En pertti 

En pSddan (单数及复 
教） 

En t^kk^ppan (单数 
及复数） 

En annan, b, 
y 如 

En tambi 

En m^k^n 

En marum^kdn 

En m^k^l 

En m^rum^k&l 

En pdrin 

En pertti 

En piddi 〔单数及复 
数）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父 

我的父 

我的兄 

我的弟 

我的子 

我的侄男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母 

: ha-ah r -wuk 

ka-yi^wan-da 

i 

ka-ah f -wuk 

ha-ya^a 

ka-ya ; -da 

hoc f -sote 

ha’-nih 

: C 3 

X ： 

ha’-g 聂 

ha-ah f -wuk 

ka-soh f -neh 

ka-ah r -wuk 

ka-soh f -neh 

ha-y 益 , -da 

fca-y5/-da 

oc f -sote 

(122) 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子（女 
子呼） 

(123) 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女（男 
子呼） 

(124) 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女（女 
子呼） 

(125) 我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126) 我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127)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 

(128)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之子 

(129)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 
(长于己者） 

(130)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 
(幼于己者） 

(131)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 
子（男子呼） 

(132)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 
子（女子呼） 

(133)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 
女(男子呼） 

(134)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 
女(女子呼） 

(135)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之玄孙男 

(136) 我的父之父的兄弟之玄孙女 

(137) 我的父之父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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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长母或少母 

我的姊或妹 

我的姊或妹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兄 

我的孙女 

我的祖父，伯或叔 

我的 M 父 

我的表兄弟 

我的表兄弟 

我的侄男 

我的子 

En tay (单数及复数） 

En tSmakdy (o.) t 爸 n- 

g^y(y.) 

En ttaak^y (o.) t^n- 
g 放 y ( y .) 

En mSrumAkAn(r) 

En m^k^n(?) 

En mirum^kSI(T) 

En m^kal( ? ) 

En pdr^n 

En pdrtti 

以脑 （单 数及复 

/ 

En mta^n 

En maittunin 

En m^chch^n 

En marum^kin 

En mikan 

我的姑母 

我的表姊妹 

我的表姊妹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父 

我的舅父 

我的表兄弟 

我的表兄弟 

我的子 

我的侄男 

ah-ga f -huc 

ah-g^re^seh 

ah-gare f -seh 

ha-yS'-wan-da 

ha-ah^-wuk 

ka-y^^wan-da 

ka-ah f -wuk I 

ha-ya f -da 

ka-ya ; -da 

hoc f -sote 

hoc-no-seh 

ah-g^re r -seh 

ah-g^re r -seh 

ha-ah r -wuk 

ha-soh r -neh 

(138) 我的父之父的姊妹之女 

_ 麟父的 姊妹的女之女 

(140) 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 
(女子呼） 

(141) 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 
子 f 男子晬） 

(142) 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 
子（女子呼） 

灣 纖姊 妹的女之女 

⑽) g 纖画的女之女之 

(145) 我的父之父的姊妹之玄孙男 

(146) 我的父之父的姊妹之玄孙女 

(147) 我的母之母的兄弟 

( M 8) 我的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_产男的子繁 母的兄弟的子之子 

(150) 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 

(151) 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 
子 （男 子呼） 

⑽ 乾女母子之呼 ，弟 的子之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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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母，伯或极 

我的长母或少母 

我的姊 

我的妹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第二代祖父 

我的祖父，伯或叔 

我的父，伯或叔 

En miriimakil 


En 


En pdrin 

•5 

C 

H 

錕 

• VN 

En Uy (单数及复数） 

En 


Hn tingiy 


En marumak^n 


En nn^kdn 


En marum^k^l 


En mhkkl 


En pdrSn 

4^ 

C 

En irandam pidd^n 

En pMdkn (单数及复 
数） 

En tik^ppin (单数及 
复数） 

我的女 


我的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祖母 

我的母 

我的姊 


我的妹 


我的外甥 


我的子 


我的外甥女 


我的女 


我的孙男 

我的孙女 

我的袓父 

我的祖父 

我的父 

ka-ah’*wuk 


ka-soh’-neh 


ha-ya^da 

ka-ya'-da 

oc r -sote 

no-yeh r 

ah’-je 


ka ? -ga 


ha-yd^-wan-da 


ha-ah f -wuk 


ka-y^^-wan-da 


ka-ah f -wuk 


ha-ya ; -da 

ka-ya f -da 

hoc’-sote 

hoc f -sote 

ha r -nih 

(153) 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 | 

女(男子呼） 

(154) 我的母之 母的兒 弟的子之子之 

女(女子呼） 

(155) 我的母之母的兄弟之玄孙男 

(156) 我的母之母的兄弟之玄孙女 

(157)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 

(158)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159)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 

(长于己者） 

(160)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 

(幼于己者） 

(161)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 

子（男子呼） 

(162)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 

子(女子呼） 

(163)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 

女（男子呼） 

(164)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 1 

女(女子呼） 

(165)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之玄孙男 

(166) 我的母之母的姊妹之玄孙女 

(167) 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兄弟 

(168) 我的父之父之父之兄弟之子 

(169) 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兄弟之子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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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子 

我的孙男 

我的第二代祖母 
我的祖母，伯或叔 

我的长母或少母 

我的姊或妹 

我的侄女 

我的孙女 

我的第二代袓父 
我的祖父，伯或叔 

我的舅父 

我的表兄弟 

我的侄男 

我的孙 

我的第二代祖母 

En 

En pdr^n 

En irandam p^ddi 

En p^ddi (单数及复 
数） 

En tay (单数及复数） 

En t^mikiy b, t4n- 
g^y(r) 

En mariimik^l 

En p^rtti 

En irandim p^dd^n 

En p^dddn (单数或复 
数） 

En m^m^n 

En m^ittOn^n 

En m&rum^k^n 

£ 

5 

a 

6 

2 
■ 叫 

C 

我的子 

我的孙男 

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 

我的母 

我的姊 

我的侄女 

我的孙女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 

我的舅父 

我的表兄弟 

我的子 

我的孙男 

我的祖母 1 

ha-ah^-wuk 

ha-ya r -da 

oc ; -sote 

oc^sote 

no-yeh r 

ah r -je 

ha-soh ; -neh 

ha-ya ; -da 

hoc r -sote 

hoc’-sote 

hoc-no^seh 

ah-gare f -seh 

ha-ah’，wuk 

ha-ya ; -da 

oc ; -sote 1 

( no ) 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 
子之子之子（男子呼） 

070 戣鞋鞋子之 

072) 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 
(173) 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女 

泼 

■N 

：X 

/■ ~ S 

(175) 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 
女之女之女（男子呼） 

(176) 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 
女之女之女 

(177) 棼鞋鞋 女之 

(178) 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 

(179) 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剛孽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 

(⑻） 男母端 的兄弟的子之 

(i82) 

(183) 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 
子之子之子之子 

(184) 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姊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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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靼眩侩，楚运锘 

装 S 谣 
^錐讫~醎轺艏 

纷餿銾诠，笈运鸹 

<<<<#侩，||运鹄 

咻运葙 

识运髂 

杯念运筘 

#运部 

爱运黹 

绝夺裙啩牟 S 槪 

瑤嗒 *mK 电珀运镏 


En piddi (单数或复 
数） 

En t4y ( 单数或复数） 

En akkarl 

En mm\ 

En pdrtti 

En kdn^van, b, pum- 
shan 

En miinavi, b pern- 
ch^tti 

En mam^n, b, ma- 
manar 

En mami, b, mdn_ 
nai 

En m^m^D 

En mdmi 

En mapillai, b, m^- 
rumikdn 

En marumAk^l 


En sdriya tay 

En m^k^n 

我的祖母 

我的母 

我的姊 

我的外甥女 

我的孙女 

我的夫 

我的妻 

我的公公 

我的婆婆 

我的岳父 

我的岳母 

我的婿 

我的媳 

我的后父 

我的后母 

我的继子 

oc’-sote 

no-yeh , 

ah r -je 

ka-ya f -wan-da 

ka-ya f -da 

da-yake’-ne 

da-yake f -nc 

I 

茲 

i 

irt 

^3 

ong-ga^sa 

oc-na’-hose 

oc-na’-hose 

oc-na’-hose 

ka f -sa 

hoc-no f -€se 

oc-no f -ese 

ha’-no 


rf^-_ 

筢 - N 4 K 1 S ?* 屮 N 4 K 葙 T 椭运雜 (003) 
啩親运邾 (661) 
CX 親运雜 (86 t ) 
越 S 邾 P 60 

醛运漱 (961) 

CXN 槲运雜(寸60 
电^张运蔣 ( C 60 
W - N - K 运锹 ( Z 6 I ) 
椭运蔣 (161) 
张运谳 (061) 

yf^>fH^^^ 

N 杯 S 垠鸯 g 电 T 啩 W 啩宕部 (680 
(坠屮邮^ 

㈠ 私运泼鸯裳 ItN 电 运潲 (0080 
(郵-3屮半)私^奶 

T * MS 袅爱 S 审 N 电 N & s 領 P 81) 

^ 

N 乜宕坻堵 S 审 - N #菘鸽 (981) 
私^泼 se 啩仞电~ 审运網 ( S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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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笈多锥 
桧 * s 疳韬迺 S 镅 

泼鸷4餘 

*袅令噶？$¥宕鸽 

ii ^ 
-璲七鳐埏 4< s 雜 

秩^_锥侩 
*來尨猫 4 K 爲起鸹 

秘 K 

-ss 

戒^多 
铉哈•蓰运雜 

•¥袅强 4 K 栽运雜 

觖^彡餡侩 
*來泼辗來袞 S 雜 

觖途侩 
•堪令够 -nlIYg 谣 

泼裉爱运葙 

轶锯氓运部 

如运邾 


En m 似 1 

En atinan (o.) tambi 

( y .) 

如 

a 

s 

6^ 

M 

M 

勿 

mt 

En m^ittundn 

En m^ittunan 

En attan (o.) maich- 
ch^n 

En mSittun^n 

En saldkdn 

En sakotaraa 

Hn korlunti (o.) m3it- 
tuini 

En nattdnae 

En anni (o.) miittuni 

( y .) 

En anni (o.) m^ittuni 

( y .) 

我的继女 



我的大伯或小叔 

我的姊夫或妹夫 

我的姊夫或妹夫 

我的内兄弟 

无亲戚关系 

无亲戚关系 

我的大姨或小姨 

我的大姑或小姑 

我的嫂或弟妇 

我的嫂或弟妇 

ka 7 -no 



ha-yi f -o 

ah-ge-ah f -ne-o 

ha-yi’-o 

ah-ge-ah’-ne-o 



ka-y5’-o 

ah-ge-ah’-ne-o 

ka-y^ f -o 

ah-ge-ah f -ne-o 


(皆屮私)魏^狼^轺潘(!1!2:> 
(坠$恥 ) 槲 W 猓氓 运崧 (ZI3) 
尨坻 N4K 运骷 OICS) 
坻獐^撇运部 (OIZ) 
4 K ?: 尨鸯 N-Ks 谳 (60 CN > 
4 KN 尨装宕筘 ( S 03) 
裉槲稆骷 aotN) 
(鈀屮 * M )^ K 1 N 尨眾运頮 (903) 
(皆屮軺)张^敢鸯宕葙 (£0< n ) 
艰氓？：來宕邾 ( sfsl ) 
袅恶辑眯辗 cxIfts 谣 ( eofs > 
秧 ^ 电眯猫 y flk s 郝 (srNI) 

yf-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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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堠蔣 ks C 3 运导 琳〔艄 劫〕 


我的妯娌，亦称从 
姊妹 

我的内嫂或内弟 

妇，亦称从姊妹 

寡妇 


双屯子（梵语） 

En orakatti 

J 

EnttoakSy(o.) I 

tangay(y.) 

a 

3 

CX 

B 

C 


Dithambathie 

无亲戚关系 : 

无亲戚关系 


寡妇 | 

鳏夫 

双生子 




go-no-kw r -yes r -ha r -ah 

ho-no-kw’-yes r -ha’-ah 

tas-geek’-ha | 

(214) 我的夫之兄弟之妻 

(2J5) 我的妻之兄弟之妻 


(216) 寡妇 

(217) 鳏夫 

(218) 双生子 







本章洤释 

①〔怀特注〕正象我们已在第 31 页所看到的那样 ； 麼尔根是从夏威夷人的伙婚 
习俗得出这一术语的。 

③伊排与卡波塔是集体通婚的。伊排生慕里 , 反过来慕里生 伊排； 与此相同，卡 
波塔生玛塔，反过来玛塔生卡波塔；这样，伊排和卡波塔之孙彼此之间既是从兄弟姊 
妹，又复为伊悱与卡 波塔； 因而他们生来就是夫妇 ^ 

③ 〔怀特注〕参看详细的 “ 关于夏威夷人亲等的注释 ” ，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 
度》，第 452—453 页和 457 页，该词在彼处拼作 pinalua. 

④ 〔怀特注〕同上书，第 457 页。 

⑤ 〔怀特注〕见本书第 350 页。 

⑥ 塞 缪尔 * 巴特勒特，《夏威夷传教简史 W 波斯顿， 1871 年），第 5 页， 

⑦ 凯撤，《髙卢战记 5. 14 。 

⑧ 希罗多德书， 1.216 。 

⑧ “ 他们同女人的性关系是混乱的，他们之间可能是兄弟，而囡为他们彼此都是 
亲属，所以他们可能既不嫉妒也不憎恨他们的伙伴。 ” 一希罗多德书， 4. 104 。 

⑩安东尼约 • 德 • 艾瑞腊 , 《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约翰 • 斯蒂文斯上校译，六 
卷本（伦敦， 1725 — 1726 年）， I ， 216 。在谈到巴西海滨的部落时，艾瑞腊继续说道，“他 
们居住在大茅屋 (bohios) 之中，毎一个村子大约有八个大茅屋，里面住满了人，放着睡 
觉用的吊床。 …… 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野兽无异，毫无正义感与礼节一同上书 
94 。加尔西拉索 • 德 • 拉 • 维加对于秘鲁的某些最低级的部落的婚姻关系也作了同样 
鄙视的记叙。 —— 加尔西拉索 • 德 • 拉 • 维加，《敕撰秘鲁王家印加族源流纪略》，保罗 _ 
雷科特译（伦敦， 1688 年），第 10 页。 

(it)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 279—382 页。 

⑬〔译者注〕因英语中不分侄与甥，一律作 nephew; 不分侄女与外甥女，一律作 
niece ， 故摩尔根作此语。 

⑬〔译者注〕因英语中不分姑母与姨母，一律作 aunt ， 故摩尔根作此语。 

⑭〔译者注〕因英语中不分舅父与伯父、叔父 ，一 律作 uncle, 故摩尔根作此语。 




第四章 

偶婚制 ® 家族和父权制家族 


偶婚制家族- - 如何构成-它的特点-庆族组 

织对它的影响-向偶婚发展是较晚近的事情——-应当 

在发现最高范例的 地方研 究古代社会 父权制家族 

其基本特点为父权 夫多妻制是次要的一 与 

此类似的罗马家族——以前的家族中不存在父权 

当美洲土著被发现的时候，其中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那些部 
分，已经进入偶婚制家族。在以前的阶段必然存在过的庞大的婚 
姻群体已经消失，取代它们的是婚姻对偶，这些对偶组成了个体化 
的家族，虽然只是部分地个体化，却已十分明显。在这种家族中可 
以看到专偶制的萌芽，但这种萌芽现象在若干基本特色方面尙未 
达到专偶制的地步。 

偶婚制家族是一种个別而且特殊的家族。几个这样的家族常 
常居住在一幢房子里，构成一个共同的家室，在生活中实行共产的 
原则。几个这样的家族联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家室，这一事实本身 
说明： 这种家族的组织过于薄弱，不足以单独应付生活的艰苦。虽 
然如此，这种家族却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相婚配的基础之上的，因而 
具有若干专偶制家族的特点。这时妇女不仅是其丈夫的主妻，她 
也是他的伴侶，是为他安排饮食的主妇，她所生的子女现在也开 
始稍有把握地确认为他的亲生子女了。他们共同照料子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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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儿生女有助于巩固这 种结合 并使之能维持长久。 

但是，这种婚姻制度也象这种家族一样特別。男子寻找妻子， 
385幷不象文明社会中那样出于爱情，他们对爱情一无所知，他们还沒 
有发展到足以理解爱情的地步。 © 因此，婚姻不是以感情，而是以 
方便和需要为基础。事实上，子女的婚姻都是由母亲们安排的； 
而且，一般来说，将要结婚的双方幷不知道议婚的情况，婚姻也无 
须征得他们的预先同意。因此，常常有完全不相识的男女突然间便 
成为夫妇的现象。在某个适当的时候，他们被吿知成亲，幷举行一 
次筒单的婚礼。这就是易洛魁人以及许多其他印第安部落中流行 
的方式。服从这种婚约是一种很少有人拒绝的义务。在结婚之前， 
对新娘氏族中与新娘关系最密的亲属赠送礼物——礼物略含有购 
买的意思——是这种婚姻手续中的特色之一。但是，婚姻关系只 
能继续到结婚双方愿意维持时为止。正因如此，我们才适当地标 
以偶婚制家族之名。丈夫可以任意抛弃妻子，另娶他妻而不遭非 
议，妇女也享有同样权利，可以离弃原夫另嫁他人，而不违背其 
部落与氏族的习俗。但是，反对这种离异的舆论情绪逐渐形成，幷 
曰益强烈。在一对夫妇之间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异迫在眉睫的时 
候，双方氏族中的亲属就出来试图使之和解，他们的努力有时会 
获得成功，但若他们未能成功地排难解纷，也就只好听其离异。于 
是，妻子离开她丈夫的家，带走她的子女(这些子女被视为归女方 
独有）和她的个人财产，而她的丈夫对她的财产不能有任何 要求； 
386若在共同家室之中女方亲属占多数（常常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是 
丈夫离开其妻子之家。③由此可见，婚姻关系能否维持是由男女双 
方的意 愿来决 定的。 

这种婚姻关系还有另一特点，它 表明： 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 
美洲土著尙未达到专偶制所要求的智力发展水平。在智力很高的 
易洛魁人和其他同样进步的印第安部落中，一般来说，丈夫可以用 

460 



很严厉的惩罚来要求妻子的贞操，但是他却不承认自己有相应的 
义务。单方面的贞操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此外，一夫多妻被普遍视 
为男子的权利，虽然这种习俗因无力任其放纵而受到限制。还有一 
些习俗有助于进一步 表明： 若就专偶制这一伟大的制度的精确定 
义而言，他们尙未有专偶制的槪念，这些习俗用不着列举了。当然， 

例外是很可能存在的。但我 相信: 在一般的野蛮部落中，情况都是 
如此。区別偶婚制与专偶制的主要特点在于前者缺乏独占的同居， 
当然，有许多例外不能一槪而论。旧的婚姻制度——其记录仍保存 
在亲属制之中——无疑残留下来了，但其形式受到了削减和限制。 

就我们所知，在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村居印第安人中，情况与 
此相比幷不存在根本的不同。试比较一下美洲各土著的结婚和离 
婚的习俗，就不难看出 :它们 是极为类似的，其类似的程度足以说明 
它们同出一源。我们在这里只能列举少数几个例子。克拉维黑 罗说： 
在阿茲特克人中，—切婚姻都由父母决定，从未有过不经父母 
同意的婚姻， © “一 个祭司把新娘的外衣 ( huepilli ) 和新郞的外衣 3 87 
(tihnatli) 系在一起，于是，婚约就在这种仪式中大体完成了/⑤艾瑞 
腊在说到同样的仪式之后 指出： “新娘所带来的一切东西都牢牢记 
住，这样在离婚的时候财产就可以分开，而离婚的事在他们当中是 
常有的 •, 男人带着女儿，女人带着儿子，双方可以再自由婚嫁。”⑧ 

我们将会注意到，阿茲特克印第安人同易洛魁人一样，选择妻 
子幷不是个人的事情。在这两种人中，选择妻子与其说是个人的 
事情，不如说是公众的或氏族的事务，因此，它仍处于父母的绝对 
控制之下。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未婚男女间几乎沒有社交活动。 
因为沒有恋爱的事情发生，所以也不存在这种婚姻妨碍恋爱的问 
题，在这种婚姻中，个人的意愿是不被考虑的，而且实际上也不重 
要。再者，阿茲特克人象易洛魁人一样，妻子的财产是分开保管 
的，遇上离婚的时候一^^正象该作者所说的那样，离婚的事是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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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 〜她 可以根据印第安人的普遍习俗保留她的财产。最后一 
点，在易洛魁人中，妻子在离婚之时带走所有的子女，而在阿茲特 
克人中，则是夫取其女，妻取其子；这是对古代习俗的修改，它反映 
出阿茲特克人的祖先以前也曾有过一个时期具有易洛魁印第安人 
的那种规定。 

艾瑞腊在槪述尤卡坦的居民时，还曾 说过： “以前他们习惯于 
在二十岁的时候结婚，而后来则在十二或十四岁时结婚。由于对 
妻子幷无爱情，他们毎每因极小的事情而离异尤卡坦的马雅 
人在文化和发展上都高于阿茲特 克人； 但其婚姻也受需要的原则 
所支配，而不由个人的选择所决定，因此，婚姻关系的不稳定以及 
离婚随任何一方的意愿而决定，就不足为怪了。此外，在村居印 
第安人中，公认一夫多妻是男子的权利，而且一夫多妻之风似较比 
它落后的部落更为普遍流行。这里讲的纯粹是印第安人的制度的 
简况，但也是野蛮人制度的简况，它有力地揭示了在相对程度上比 
388 较进步的土著的实际情况。对待婚姻关系这样个人的事情，却不征 
询当事人的愿望或选择，再沒有什么更好的证据能说明这些人的 
野蛮状况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促使伙婚制家族发展到偶婚制家族的某些影 
响。在伙婚制家族中，出于社会状况的需要，或多或少已出现一男 
一女相配的事实，每一个男子在其诸妻之中有一个主妻，每一个女 
子在其诸夫之中有一个主夫；因此，从一开始起伙婚制家族的倾向 
就是走向偶婚制家族。 

氏族组织是完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媒介；伹过程是漫长的和渐 
进的。第一，氏族组织沒有立即结束由习惯建立的集体通婚的状 
况；而是仅只禁止氏族內亲兄弟姊妹的通婚以及亲姊妹的子女的 
通婚，因为所有这些人属于同一氏族。亲兄弟仍可共享其妻子，亲 
姊姝仍可共享其丈夫；因此，氏族只不过是缩小了伙婚的范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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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未直接妨碍伙婚。但是，它却把氏族內的毎一祖先的全部女系 
后裔永远排斥到婚姻关系之外了，这是对先前的伙婚群的一个巨 
大改革。当氏族再行分划的时候，这种禁止就被带到氏族的分支 
中去了，也象在易洛魁人中的情形一样，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 
间。第二，氏族组织的结构和原则容易造成一种反对血婚的成见， 
因为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通婚的好处通过在氏族外进行婚姻的 
实践 ffii 渐渐为人所发现。这种成见似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直到 
最后喚起了一种反对血婚的公共情绪，这种情绪在美洲土著被发 
现时已在他们之中极为普遍。®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在亲属表所 
列举的血亲中，沒有一种是能够通婚的。由于必须在氏族之外求 
妻，因此，通过谈判和购买来娶妻之风便继之而起。当氏族的影响 
变得普遍的时候，它必然是逐步地使以前多妻的情况变为妻子稀 
少；其结果遂逐渐地咸少了伙婚群中的人数。这种结论是合理的， 
因为有足够的根据推断当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形成的时候，这种群 
体是存在的。它们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这种亲属制依然保 
留着。这些群体必然逐渐衰落，幷因偶婚制家族的普遍建立而最终 
消失。第四，⑨在寻求妻子的时候，他们幷不限于在自己的部落、 
甚至不限于在友好的部落中寻求，而是可以通过武力从敌对的部 
落中俘获妇女为妻。这就为印第安人保全女俘的性命而杀死男俘 
的习俗提供了一条理由。当妻子变成是由购买、由俘获而得到的 
时候，当妻子愈来愈须通过努力和牺牲来获得的时候，男人们自 
然不会欣然与人共享其妻了。这种现象至少会导致排除那种并不 
使人涉想其实际存在而纯属理论上的婚姻群体，从而进一步缩小 
家族的规模和婚姻制度的范围。事实上，这种群体可能从一开始 
起就倾向于把自己限制在共同享有其妻的亲兄弟和共同享有其夫 
的亲姊妹的范围之內。最后，氏族创造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更高级 
的有组织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些发展过程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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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度以适应人类进入文明以前的需要。随着社会在氏族中的 
进步，出现偶婚制家族的条件也就渐趋成熟了。 

把沒有血缘关系的人带入婚姻关系之中，这种新的做法的影 
响必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它有利于创造一种在体力和智力 
两个方面都更为强健的种族。不同种族的结合所带来的利益，给 
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两个具有强健的体力与智力的、 
处于开化中的部落，因为野蛮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而结合在一起幷 
混为一个民族的时候，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将扩大到相当于两 
个部落才能的总和。这样的种族当然是以这两个种族为基础的一 
种改良种族，其优越性可以通过智力与人口的增加而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现在在文明种族中如此有力地发展着的偶婚倾向， 
在伙婚习俗幵始消失之前，尙未在人类头脑中形成。当然，就是在 
风俗允许这种特权的地方，例外的情况无疑也是存在的；但是，在 
偶婚制家族出现之前，它始终沒有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对于人 
类来说，这不能说是正常的倾向，而是象一切伟大的威情和精神力 
量一样，是经验的产物。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于这种家族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另一种势 
力。由于武器的改良和战爭动机的增加，在野蛮社会中，战爭对于 
生命的毁灭超过了蒙昧社会。无论在社会的什么阶段和什么情况 
390中，总是由男子来承担战斗的任务，这样就容易改变两性的平衡， 
从而使女性过剩。这就极易加强由集体通婚所造成的婚姻制度。 
这种情况也会造成对两性关系和对妇女的人格与尊严保持水平很 
低的情操，从而阻碍偶婚制家族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美洲土著对玉蜀黍和植物的栽培而来的生存 
条件的改善，却必然有利于偶婚家族的普遍发展。它导致定居，导 
致使用更多的技术，导致改进房屋的建筑和更有理性的生活。勤劳 
和节俭——虽然其程度是有限的一~及生活保障的增加，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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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必然是一夫一妻的家族的形成。这些利益愈是被发现，这种 
家族就愈稳固，而其特色也就愈增强。以前，它需要从共同的家室 
一一一群这样的家族在其中继伙婚群而兴起——获得保护，现在， 
它讨以从它本身，从家室，从夫套各自的氏族获得支持了。从蒙昧 
社会向低级野蛮社会的过渡所反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必然 
使家族状况的相应改进与之俱来，而家族的发展过程则在稳步地 
走向专偶制。如果我们不知道存在过偶婚制家族，仅知一端为伙 
婚制，另一端为专偶制，那么我们也能够断定存在过偶婚制这样一 
种中间形式。偶婚制家族在人类历史中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在蒙 
眛社会与野蛮社会交替之际出现的这种家族经历了野蛮阶段中期 
和晚期的大部分时间，然后才为专偶制的低级形式所取代。为当 
时的婚姻制度所遮盖着的这种家族，是随着社会的逐步前进而为 
人所知晓的。突出地由女性表现出来的人类的自私推迟了严格的 
专偶制的实现，一直推迟到人们的思想发生大动荡而将人类引入 
文明社会之时。 

在偶婚制之前出现过两种家族形态，创造过两种伟大的亲属 
制，或者更恰当地说，创造过同一种亲属制的两种不同 形式; 但是， 

这第三种家族旣沒有产生一种新的亲属制，也沒有明显地改变旧 
的亲属制。某些姻亲关系似乎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新家族的亲 
属关系；但是其基本特点却沒有发生改变。事实上，偶婚制家族在 
不知其长久的一个时期中，一直被一种与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基 
本不符的亲属制所掩盖，而无力摆脫出来。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它 
为什么比专偶制要低级一些，专偶制是继之而起的、能够瓦解这种 39 1 
亲属机构的力量。但是，偶婚家族虽然沒有其特殊的亲属制以证 
明其存在，它却象它以前的家族一样，曾在有史时期內存在于地球 
上的大部分地区，而且现在仍存在于许多野蛮部落之中。 

我们这样肯定地谈到这几种家族形态的相对次序，不免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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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之虞。我的意思幷不是说：某一种形态完全出现在某一级社 
会之中；某一种形态普遍而且绝对地盛行于处于同一级社会的一 
切人类部落之中；然后，它在下一个更高级的形态中消失。伙婚制 
的个別情形可以在血婚制中出现，反之亦然•，偶婚制的个別情形可 
以在伙婚制中出现，反之 亦然; 而专偶制的个別情形也可以在偶婚 
制中出现，反之亦然。专偶制的个別情形甚至可以出现于伙婚制 
那样的低级状况中，而偶婚制的个別情形甚至也可以出现于血婚 
制那样的低级状况中。不仅止此，某一部落也可以比较它更为进 
步的部落先进入某一种家族形态。例如，易洛魁人之具有偶婚制 
家族，是在低级野蛮社会之时，而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不列登人却 
仍实行伙婚制。地中海沿岸的高度文明曾把技术和发明传到不列 
颠群岛，但这些技术和发明远远超过居住在那里的克尔特人的智 
力发展水平，因而不能为他们充分利用。克尔特人似乎一面披着属 
于比较进步的部落的技术外衣，但仍保留着其野蛮的头脑。我想试 
图说明的 只是： 家族开始于蒙昧社会的血婚制，然后进步为专偶 
制，其间经历了两个有着明显标志的过渡形式。对于这种结论，证 
据似乎是充分的。每一种形态在开始时都只是部分地、然后才是 
一般地、最后才是普遍地流行于广大地区。普遍流行之后，它又逐 
渐为继起的形态 所吞沒，而 后者又幵始部分地，然后一般地，最后 
普遍地流行于同上地区。在这种顺序相承的进步过程中，进步的 
主流是从血婚制走向专偶制。除了经过这几种形态的人类进步的 
一致性中的变异之外，就一般而言，血婚制与伙婚制家族属于蒙昧 
社会——前者属于其最低级，后者属于其最高级——而伙婚制一 
直继续到低级野蛮 社会; 偶婚制属于低级和中级野蛮社会，幷继续 
到高级野蛮 社会; 专偶制属于高级野蛮社会，幷继续到文明社会。 

392 即使篇幅允许，我们也沒有必要:根据旅行家和观察家的不完 

全的记载去全面探索偶婚制家族在野蛮部落中的情形 Q 毎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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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可以把这 M 提出的检验标准应用到他所知的楠形中去。当处手 
低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土著被发现的时候，偶婚制家族正是他们盛 
行的婚姻形式。虽然西班牙著述者提供的有关村居印第安人的知 
识旣笼统又一般，但是，这种家族无疑也正在他们之中盛行。他们 
的联合住宅所具有的共有性质本身就极为明显地说明其家族尙未 
摆脫偶婚的形式。它旣不具有专偶制所包含的个体性质，也不具 
有其独占性质。 

在东半球的一些地区，与本地文明混合在一起的外来因素产 
生了一种变态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文明生活的技术加以改革， 
以适应蒙眛人和野蛮人的习性和需要。⑩完全过着游牧生活的部 
落，也具有由他们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特点，关于这一 
点，目前尙不十分淸楚。许多部落的本来的文明受到来自高级种 
族的影响的阻碍，其文化受到严重搀杂，以致改变了他们前进的自 
然过程。他们的制度和社会状况因此也被改变了。 

有关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的情况，应当在其制度纯粹的地区 
內选择正常的发展情况作为硏究对象，这一点对于民族学取得有 
系统的进步是十分重要的。我在前面提到过，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 
亚是硏究蒙昧社会的最好地区。几乎有关蒙昧生活的全部理论都 
可以从他们的制度、风俗、习惯、发明和发现中推断出来。南北美洲 
的被发现，为硏究低级和中级野蛮社会的情况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除爱斯基摩人之外，这些土著都属于同一种族和同一血统，他们占 
据了一个巨大的大陆，除了可供驯养的家畜外，其余供人类居住的 
自然资源比东半球的大陆更为丰富。这块大陆为他们提供了独自 
发展的广阔天地。他们占有这块地方时显然尙处在蒙眛状况之 
中•，但是，氏族组织的建立使他们具有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祖先所 
具有的进步的主要萌芽。⑪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与其他人类隔绝, 
完全失去了与人类进步的主流的进一步联系，他们就是这样以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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眛人的纯朴的心灵和精神禀赋在一块新大陆上开始了他们的生 
涯。他们所具有的基本观念是在保证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开始 
独立发展的。⑫政治、家族、家庭生活、财产和生活艺术等的观念的 
发展莫不如此。他们的制度、发明和发现，从蒙昧社会经过低级野 
蛮社会直到中级野蛮社会，彼此十分相似，幷显示出他们都在从同 
一个原始槪念向前继续发展中。 

在近代，地球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比易洛魁人和密西西比 
河以东的美国其他部落，为低级野蛮社会提供更完善的例证的了。 
他们的未经搀杂的固有技术，他们的纯粹而单一的制度，使他们能 
394 够对这个阶段的文明的范围、成分和可能性提供最好的说明。在 
这些现象尙未消失之前，我们应当对这种种问题作出系统的介绍。 

在更高一级中，能够为中级野蛮社会的情况提供最完善的说 
明的，是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洲、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和秘鲁的 
村居印第安人。在16世纪，地球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提供一 
个处于这个阶段的社会及其高度的技术与发明、经过改进的建筑 
术、初生的手工业和早期的科学。在这个有着丰富硏究资料的地 
域中，美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幷不多。它实际上是一种因美洲的发 
现而突然出现在欧洲观察者眼前的早已消失了的古代社会状况； 
但是，他们未能理解到它的意义，也未能弄淸它的结构。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社会状态，它属于高级野蛮社会，在现存 
的民族中不存在其范例；但是，可以在希腊和罗马以及后期日耳曼 
部落的历史和传说中发现。关于这个阶段的文明，虽有大量的说 
明材料，在荷马的诗篇中保存尤多，但其主要部分仍须根据他们的 
制度、发明和发现来加以推断。 

在根据其最髙范例硏究幷彻底理解这几种社会状态之后，人 
类由蒙昧社会经过野蛮社会到达文明社会这样一个进程，就会象 
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一样成为可以理解的了。我们将会象上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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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那样认识到，人类经历的过程差不多走的是同样的道路。 

出于前文申述过的理由，我们对于闪族部落的父权制家族只 
须稍事说明就够了；除了给它下一个定义以外用不着更费多少笔 
墨。这种家族属于野蛮阶段晚期，在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还维 
持过一段时间。至少其會长是多 妻的； 但这幷不是父权制的主要 
原则。这种家族的基本特征是 ：把许 多人，包括自由民与奴隶，在 
父权之下组织成一个家族，其目的在于占有土地、放牧牛羊。那些 
沦为奴隶的人，那些受雇为仆役的人，以婚姻关系为生活基础，以 
其家长为其會长，构成一个父权制家族。这种家族的重要特点在 
于支配其成员和财产的权力。这种家族之所以具有独创的制度的 
特点，是因为它把许多人置于前所未闻的奴仆和依从的关系之中， 
而不是因为它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产生出这种家族的闪族社会的 
巨大变拿中，支配其群体的父权是被追求的目标，由此也就产生了 395 
比较高度的个人独立性。 

处于父权 (patria potestas ) 支配之下的罗马家族也正是出于同 
样的动力才产生的；这种家族的核心及其得名的来由在于父亲具 
有生杀其子女、后裔和奴仆的权力，以及对于由他们创造的一切财 
富的绝对所有权。其家族之父 (pater familias ) 虽非多妻，但他是一 
家之长，在他支配之下的家族就是父权制家族^希腊部落的古代家 
族，在其处于低级状况时，也曾有过与此相同的特性。它标志着一 
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曾经湮沒在氏族之中的个人的个性 
开始高于氏族，从而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和一个更广阔的个人活 
动的范围。这种家族的总的影响十分有利于建立专偶制家族，后者 
是实现其所追求的目的的基础。与以前的各种形式大不相同的父 
权制家族的这些显著特点，使它占据了一个优越的 地位； 不过，希 
伯来人和罗马人的形式是人类经历中的例外情形。在血婚制和伙 
婚制家族中，父权旣不为人所知，也不可能 产生； 在偶婚制家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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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开始作为一种微弱的势力 出现； 但随着家族愈来愈个体化，它 
在稳步地向前发展，最后在能够确认出孩子的父亲身分的专偶制 
下完全确立了父权。在罗马型的父权制家族中，父权超出了合理 
的范围，而流于过分的专制。 

希伯来人的父权制家族沒有创造新的亲属制。土兰尼亚式亲 
属制可以与其部分亲属关系协调 一致； 但因这种家族形态很快就 
已消失，专偶制成了普遍的形态，所以，闪族式的亲属制便继之而 
起，正象希腊与罗马人的亲属制为雅利安制所取代一样。马来亚、 
土兰尼亚和雅利安，这三种伟大的亲属制都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 
有系统的社会运动的里程碑，它们也都证明它们记录其亲属关系 
的那些家族形态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本章注释 

①〔怀特注〕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第 31 页），摩尔根是从惫为 “ 配对 ” 和“合二 
为一 ” 这两个希腊词创造出 “ 偶婚制 ” 这个词的。 

(D 〔怀特注〕摩尔根在《荷 - 德 - 诺 - 骚 - 尼，或易洛魁联盟》（罗彻斯特，纽约， 1851 
年）一书的第 322 页中 写道： 易洛魁人 “ 根本不知所谓爱情 ” 。 “ 从婚姻制度的性质本身 ” 
和 “ 他们的性情 ” 可知 “ 他们连最低形式的爱情也不懂”。他在西部旅行时同碰到的白人 
——商人和设罟猎人等等 —— 交谈之后，他的这种看法更加坚定了。（见勒斯利 • 怀特 
编，路易斯 • 亨利 • 摩 尔根： 《印第安人杂记， 1859— 1862 年 》 ，安阿伯，密执安， 1959 
年），第 100 —101 ， 214—215 页。也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 
第 n 卷 ( 华盛顿，哥伦比亚区， 1871 年），第 206— 207 页中的很长脚注，他在注中断言 
这种感情在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中 “ 根本不被知晓 ”，“ 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在村居 
印第安人中例外 ” （第 207 页)。这个脚注也包括摩尔根对白人和印第安人杂交的有趣 
的观点。 

摩尔根的关于种族的观点在他那个时代是很普遍的。美国物理人类学的伟大开拓 
者，塞缪尔 * 莫顿博士 （ 1799 — 1851) 在《美洲人的头骨 》 （ 1839 年）中相当详细地叙述了 
各种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固有的性情特点。 

③已故的阿瑟 * 莱特牧师在塞内卡传教多年，他在 1873 年写给作者的信中对 
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 叙述： “ 讲到他们的家族，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宫中的时候，那里 
多半由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中招赘 婿的； 有时，他们 


470 



的某些儿子在感觉到有足够的勇气离开他们的母亲之前，也把他们的年轻的妻子娶进 
来，但是这种例子十分罕见。一般来说，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而她们无疑是相当排外 
的。贮藏品是公 有的； 但是，倘若一个做丈夫或倩人的男子不幸而极端不善于谋生，以 
致不能尽自己的职守来赡养家庭，那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不论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 
占有多少財产，也得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而一旦下达了这样的命 
令，想要反抗只会自讨苦吃。他将无法在这栋房子里居住 下去； 除非有某姑母或某祖母 
出面调解，否则他就非回到自己的氏族中去 不可； 或者，象他们通常所$的那样，去另 
寻新欢。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妇女在氏族中拥有极大的抆力。在必要的时候，她 
们会毫不犹豫地用他们的话来说——从酋长头上‘摘下角来’，把他们贬为普通的 
战士。酋长的最先提名权总是操在她们手中。”这些叙述可以说明 J . 巴霍芬在《母权 
论》(斯图加特，1861年）一书中所论述的母权政治。 

④ 弗兰西斯科 * 萨维里奧.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査理 • 卡伦译，三卷本 
(费城， 1817 年），第 2 章，第 99 页。 

⑤ 同上书，第2章，第101页。 

⑧安东尼约•德 • 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 》 ，约翰 • 斯蒂文斯译，六卷本 
(伦敦， H 25-1726 年），第3章，第217页 0 

⑦ 同上书，第4章，第171页。 

⑧ 一位夏安族 〔 Cheyenne 〕 的酋长曾告诉作者一件他们之中发生的事情，有从兄 
妹二人违反他们的习俗结了婚。对于这一行为并未施加什么 惩罚； 但是，他们不断地 
遭到他们的伙伴的嘲笑，以致他们宁可自愿离婚而不愿再与这种偏见进行斗争。〔怀 
特注〕摩尔根作郊野旅行时关于夏安人的“同族婚”的记录，见怀特所编《印第安人杂 
记， 1859— 1862年 》 ，第96页。 

(9) 〔译者注〕这里缺“第三”，但原文如此，前边从“由于必须在氏族之外求妻”开 
始的一节似应为第三。 

⑩许多非洲部落，包括霍屯督人在内，远溯到我们知道他们的时候，就已经会从 
矿石中炼铁了。 他们 在根据外来的粗糙冶炼技术生产出金属之后，成功地制造了粗糙 
的工具和武器。 

〔怀特注〕弗朗茨 • 博斯的某些学生提出的反对文明进化论的得意论据之一 是：许 
多非洲人由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而不经过铜器和青铜器时代。这种说法是想 
暗示象摩尔根和泰勒这样的进化论者不知道这种事实。他们又说什么“古典进化论者” 
对于“扩散的原理一无所知”，说什么冶铁技术的扩散正好宣告了进化论者所 L 胃的石 
器、青铜器和铁器这样的序列的破产。正象我在《美国人类学者》中的一篇文章（“‘扩 
散与进化对立说’是反进化论者的一个错误 ” ） (47〔1945 年〕，第 339—356 页）所说明 
的那样，摩尔根和泰勒很清楚非洲人的冶铁技术，而且他们也很清楚文明扩散的过程。 

⑪认为美洲上著发源于亚洲是一种假说。但是，它是另一假说即人类同源说的 
推论，而人类学中的一切现象都倾向于支持后一假说。有许多证据支持这两个最具说 
服力的结论。当然，他们的来到美洲，决不是有计划的移民的 结果； 而必定是由于海洋 
的偶然亊件，以及从亚洲流向美洲西北海岸的大洋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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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特注〕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摩尔根相信他已经证明了美洲印第安人发源 
于亚洲。其实这个观点根本没有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丹尼尔 • 加利逊_布林 
顿 （ 1837— 1899) 可能是 19 世纪 90 年代最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他却认为美洲印第安 
人起源于西北欧。近至 1911 年，美国人类学协会与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第八支部举行 
了一次联合会议，专门致力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发源地的问题（“美洲土著的可能发源地 
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美国人类学者 》,14〔 1912 年〕，第 1 一 59页）。 

⑫〔怀特注〕在 H、18 甚至19世纪，把各种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明“解释”为 
从旧大陆演变而来或受旧大陆的影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把印第安人说成是 
以色列失去的十二个部落，是威尔士人、希腊人、腓尼基人，等等。继这种观点而起的 
看法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在人类学家中尤为盛行，举 
例来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这种说法在美国人类学界实际上从未受到挑战。摩 
尔根的观点的权威性无疑促成了这种解释成为一种定论。但是，近几十年来，至少在 
某些范围内出现了 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美洲的文明有可能、甚至很可 
能受到亚洲和太平洋彼岸的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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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f 

第五早 

专偶制家族 


专偶制家族是比较晚近的产物——“家族”一词—— 

古代日耳曼人的家族——荷鸟时代的希腊家族 一一 文明 
化的希腊家族——幽禁妻子的阖房 一一'专 偶制的义务不 
为男子所尊重——罗马家族妻子处于管制之下 一- 
雅利安式亲属制——它随专偶制而来——在它之前的亲 
属制可能是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由土兰尼亚式亲属制 
向雅利安式亲属制的过渡——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亲属 
制——罗马人亲属制的详细情况——现代的专偶制家族 
——罗马人和阿拉伯人亲属制度表 

因为人们往往把社会的起源追溯至专偶制家族，因此，认为这 
种家族是较晚近的产物的观点不免使人感到新奇。那些从哲学的 
角度去探讨社会的起源的作者们很难想象社会能够脫离作为其单 
元的家族而存在，或除去专偶制家族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家族。 
他们也觉得有必要把一对配偶视为一群人的核心，这一群人中的 
一部分处于隶属地位，而其全体都处于权力之下，于是，他们就得 
出了这样的 结论： 社会的首次有组织化，始于父权制家族。事实 
上，这样的家族也是我们从拉丁、希腊和希伯来部落所能知道的最 
古形式。因此，父权制家族就被认为是原始社会的典型，这种家族 
不是被想象为拉丁式的，就是被想象为希伯来式的，父权则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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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实质。 

出现于野蛮阶段晚期的氏族，已为人所充分了解，但是在时间 
方面，它却被错误地列到专偶制家族的后面去了。用有关野蛮部 
落、甚至蒙昧部落的制度的某些知识来作为解释我们自己的制度 
的方法，这种必要性已愈来愈明显了。由于专偶制家族被假定为 
社会制度中的组织单元，因此，氏族被当作家族的集合体，部落被 
当作氏族的集合体，民族被当作部落的集合体。这种结论的错谀 
在于第一命题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说明了•.氏族全体加入咆族， 
胞族全体加入部落，部落全体加入 民族； 但家族不能全体加入氏 
397 族，因为夫妻必须来自不同的氏族。直至最后阶段，妻子仍认为自 
己属于她父亲的氏族，在罗马人之中，她还袭用她父亲的氏族的姓 
氏。因为一切部分都必须加入整体，所以家族不可能是氏族组织的 
单元。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就是氏族。此外，不论是罗马型的还是 
希伯来型的父权制家族，在整个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早期都还根 
本不为人类所知，而且就是在野蛮阶段中期或甚至晚期也很可能 
如此。在氏族出现之后，经过了不知多少世代才开始出现专偶制 
家族。而直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它才得以稳固地建立。 

我们可以从家族 （ family ) —词的意义推断出它在拉丁部落中 
是晚近才出现的。 family 出自 familia ， familia 含有 famulus 之意， 
fanuiliis = 仆从，因此 familia 可能出自鄂斯坎语的 famel ， famel ^ 
servus ， 意为一个奴隶。①从 family 一词的本意来看，它与配偶及其 
子女毫无关系，而是指在 Pater familias (家族之父）的权力支配下 
为维持家族而从事劳动的奴仆团体。在某些遗嘱条文中 ， familia 
与 patrhnonium 通用，意为“传给继承人的遗产”。③这个词被引入 
拉丁社会，来指明一种新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领支配妻室儿女和 
在父权控制之下的奴仆团体。蒙森用“奴仆团体”来表示 familia 
一词的拉丁意义。③因此，这个词及其槪念不会早于拉丁部落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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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家族制度，而后者旣晚于希腊人与拉丁人两支的分化，也晚于 
农业的出现和奴隶制的合法化。如果对于在此之前的家族也曾有 
过名字的话，那么，我们还不淸楚那个名字究竟是什么。 

在血婚制和伙婚制这两种家族中，不可能存在父权。在氏族 
出现于伙婚群中的时候，它把姊妹及其子女和女系后裔永远结合 
于一个氏族之中，氏族就成了它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的单元组织。 
偶婚制家族逐渐由这种状况中发展出来，而父权的萌芽也就与之 
俱来。这种权力的发展在开始时是微弱的、不定的，然后开始稳步 
增长，随着新的家族因社会的进步而愈来愈含有专偶制的特色，这 
种权力也就不断地得到增强。当财产开始大量产生和想把财产传398 
给子女的愿望使世系由女性改变为男性下传时，父权的眞正基础 
才第一次确立起来。当希伯来和拉丁部落初次闻名于世的时候， 
希伯来型的父权制家族已存在于希伯来人之中，而罗马型的父权 
制家族也已存在于罗马人之中。这两种家族都是以许多人及其家 
族受到一定程度的奴役或受绝对的奴役为基础，所有的人都处于 
父权控制之下，在希伯来人中是族长 ( patriarch ) 的妻室儿女受父权 
控制，在罗马人中是 pater familias 〔家族之父〕的妻室儿女受父权 
控制。这是父权的一种不正常的发展，在罗马家族中，它同时也是 
一种过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极不普遍，主要限于上面提到的这些 
种族。盖乌斯 曾说： 罗马人的父亲对其子女的权力是罗马人所独有 
的；一般来说，在其他民族中不存在这种权力。④ 

对于早期的专偶制家族，只须从古典时代作家们的著作中征 
引少数例证，使人对它的特点产生一个印象就足够了。专偶制家族 
以明确的形式出现于野蛮阶段晚期。在此阶段很早之前，它的某些 
特点无疑已随着先前的偶婚制家族而 出现； 但是它的基本特 点：绝 
对的独占同居，是不可能存在于偶婚制家族之中的。 

我们可以在古代 H 耳曼人的家族中找到其最早的同时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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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例证之一。他们的制度旣出于同源，又是他们自己所固有 
的；当时的日耳曼人正在向文明社会 前进。 塔西佗只是简单地叙 
述了他们的婚姻习俗，旣沒有说明他们的家庭结构，也沒有说明其 
性质。在说到他们的婚姻极为严格幷认为値得赞扬之后，他进而 
说道:：在野蛮人中，他们是唯一以一妻为满足的民族——多妻的例 
子极为罕见，而且这种现象幷非情欲所致，而是地位造成的结果。 
妻子不带嫁妆给丈夫，丈夫却要给妻子聘礼，……一匹装配整齐的 
马，一块盾牌，以反一根长矛和一柄剑。凭借这些礼物的效力以娶 
得妻子。⑤这些含有购买意义的礼物以前可能是赠给新娘氏族中 
的亲属的，现在则赠给新娘本人。 

他在其他地方提到两种可以从中看出专偶制家族的实质的重 
399 要现象。⑥第一种是，每个男子满足于一 个妻子 （singulis uxoribus 
contenti sunt )； 第二种是，对女子的贞操防范森严 （septae pudicitia 
agmit )。 从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已知家族情况来看，古代日耳曼 
人的这种家族似乎仍是一种十分脆弱、不足以单独应付艰难生活 
的组织；因此，它需托庇于由有关家族组成的共同家室。当奴隶制 
成为一种制度的时候，这些家室就渐趋消失。在当时，日耳曼人的 
社会发达程度尙不足以产生高级的专偶制家族。 

至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其家族虽是专偶制的，但却是低级形 
式的。丈夫用某种隔离的办法来要求妻子的 贞操; 但他却不承认有 
相应的 义务。 然而，只有承认相应的义务，贞操才能获得永久性的 
保证。荷马的诗篇中有许多证据 表明： 女子沒有什么权利是男子必 
须尊重的。希腊的曾长们在其赴特洛伊的途中，对于装载在他们船 
上的女俘，恬不知耻地、毫无克制地纵情取乐。不论诗篇中的叙述 
的事件是眞是假，它必须被认为是当时眞实情况的写照。虽然这些 
人是俘虏，但这种情况还是反映了对女性的极不尊重。女性的尊严 
不为人所承认，女性的人权沒有保障。为了缓和阿喀琉斯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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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加米农在一次希腊會长会上建议，除了给予他其他的东西外，再 
给他七个艳丽绝伦的勒斯堡女人，其中包括亚加米农留给自己享 
受的、从该域俘获的布丽西斯；而一旦攻下特洛伊域，阿喀琉 
斯还有权挑选容貌仅次于阿尔果斯的海伦的二十名特洛伊美 
女。⑦“美人与战利品”是英雄时代恬不知耻地提出来的口号。他 
们对女俘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的文明对待女性的一般态度。凡是不 
尊重敌人的亲权、姻权和人权的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槪念也髙 
不了。 

荷马对未婚的阿喀琉斯和他的朋友帕特洛克努斯的营帐生活 
有过一番描写，荷马认为那种生活是适合作为一个會长的阿喀琉 
斯的性格和尊严的。他 驾道： 阿喀琉斯躺在他那结构精美的营帐 
深处，在他身边躺着一个模样俊悄的女人狄奥美德，她是他从勒斯 
堡俘获来的。在另一边躺着帕特洛克努斯，他的身边也躺着腰身 400 
苗条的伊斐斯，她是慷慨的阿喀琉斯把她从西罗斯俘获后送给帕 
特洛克努斯的。®已婚和未婚男子的这种习俗旣受到当时伟大诗 
人的赞美口吻的记叙，也为公众感情所支持，这种情形有助于说 
明：在 当时即使存在专偶制，那也是通过对妻子施以高压手段来实 
现的，而她们的丈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专偶主义者。这样的 
家族中的偶婚制特点与专偶制特点，就数量而言是相等的。 

有人以为在英雄时代中女性的情况及其在家中的地位较文明 
社会初起之时，甚至较以后这二者的最高发展阶段更为有利、更为 
尊贵。在世系尙未变为男系之前的遙远的时代，情况可能如此，伹 
是在英雄时代，这种看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就生活方式和方法 
而言，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改善，但是野蛮阶段晚期对女人的眞实评 
价，到了英雄时代就看得更明显了。 

在本书的其他篇章中，我曾 指出： 当世系由女性变为男性下传 
时，妻子和母亲的权利和地位遭到了损失。女子的子女由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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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氏族转移到她丈夫的氏族，她因结婚而丧失了她父方的权利，但 
未得到相等的补偿。在这种世系改变之前，她本氏族的成员在家 
室中多半占多数，这就给母党以充分的力量，使女人而不是男人成 
为家族的核心。在改变之后，她在她丈夫的家室中是孤立的，她同 
她自己的亲属疏远了。这必然削弱了母党的势力，幷大大降低了 
女子的地位，阻碍她在社会地位方面取得进展。在富裕的阶层中， 
女人被迫与世隔离的境遇，以及公认在合法的婚姻下以生儿育女 

yMcr ⑻ 5) 为结婚的首要目的，使我们看 出：女 
性在英雄时代的处境要劣于在我们对其情况要淸楚得多的以后的 
年代中的地位。 

在希腊人之中，一种利己主义或有意的自私主义的原则一直 
在男子之中作祟，以图降低对妇女的尊重，这种情形在蒙昧人中是 
罕见的。这种原则表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在上层家庭中妻子 
被隔离起来，以达到独占的同居的目的，而丈夫却不承认有相应的 
401义务。这反映出在其前代之中曾存在过土兰尼亚型的婚姻制度， 
而隔离手段就是为防止这种婚姻制度而想出来的。维持了许多世 
纪之久的这种习惯，给希腊妇女的心理造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自 
卑感，以致直到希腊霸权的末期，她们都未能从这种心理状况中恢 
复过来。这也许是把这一部分人类从偶婚制家族引至专偶制家 
族时要求妇女作出的牺牲之一。象这样一个其禀赋之伟大足以使 
其精神生活在世界上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的民族，何以能在其文 
明的鼎盛时期对女性采取基本上是野蛮人的态度，这个问题至今 
仍是个不解之谜。女性幷未受到虐待，在其被允许的权限范围以 
內，她们也未受到粗暴的对待•，但是，她们所受到的教育是肤浅的， 
与异性的交往被禁止，而且女性低人一等被作为一种原则灌输到 
她们脑中，直至她们本人也承认这是一种事实为止。妻子不是丈 
夫的伙伴和地位平等的人，妻对夫的关系就象女儿对父亲 一样；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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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它就否定了专偶制在其最高形式时所必须具有的那种基本原 
则。妻子在尊严、人权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必须与丈夫平等。我们 
可以由此看 到：现 代社会的伟大制度之建立，是付出了多少忍耐与 
经历的代价的结果。 

我们对于有史阶段希腊妇女和希腊家族的情况的了解是相当 
详细的。以卓越的硏究而使其著作见称于世的柏克尔，搜集了有 
关的主要现象，幷以简明有力的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⑨他的叙述 
虽沒有为有史阶段的希腊家族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图象，但已足以402 
说明希腊家族与现代文明家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足以说明 
专偶制家族的早期发展状况。 

在柏克尔记叙的现象中有两点値得加以注意 :第一 ，宣称结婚 
的主要目的是在合法婚姻之下生儿育女；第二，对妇女实行隔离是 
为了保证这一结果。这两点是密切相关的，幷且反映出它们所由产 
生的先前的情况。第一，野蛮人不懂得爱情。感情是文明社会和高 
度修养的产物，野蛮人尙未达到理解感情的地步。一般来说，希腊 
人正如他们的婚姻习俗所反映的那样，还不懂得这种感情，不过， 

当然存在着不少例外。以希腊人的观点来看，肉体的价値是女性 
所能具有的一切美德之标准。因此，婚姻不是以感情，而是以需要403 
和义务为其基础的。支配易洛魁人和阿茲特克人的就是这些观 
念;事实上，这些观念起源于野蛮社会，幷且反映了希腊部落的祖 
先以前所处的野蛮状况。它们居然能够满足希腊文明社会对于家 
族关系的理想，这一点是颇为奇特的。财产的增长和希望把财产 
传给子女的愿望，是促成专偶制以保证合法继承人和将继承人的 
数目限制在一对夫妇的眞正后裔之內的动力。在希腊式家族所由 
产生的偶婚制家族中，已开始能识別子女的生父，但是尙未达到确 
定的程度，因为古代同居权 ( juraconjugialia ) 的某些部分还残存未 
消。这一点正好解释始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将妻子隔离起来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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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的起因。这种习俗的实行是由于当时一定存在将妻子隔离起 
来的必要性，这种制度十分可怕，以至已经走向文明的希腊人的家 
庭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幽禁和约束女性的制度。虽然以上所引 
述的现象主要反映的是富裕阶层的家庭情况，但它所反映的精神 
却肯定具有普遍性。 

下面我们来谈谈罗马家族，在罗马家族中，妇女的情况要好一 
些，但同样处于从属的地位。 

在罗马，妇女所受的待遇和在雅典一样，但是在罗马家族中， 
女性的影响与权力要稍大一些。作为家族之母 （mater familias )， 

她是一家之主妇。她可以不受丈夫的约束自由上街，幷可经常同 
男人一起出入剧院和赴节日宴会。在家里，她幷不被限于特殊的 
居室之內，也不被排斥于男人的座席之外。她不受加在希腊妇女 
身上的那些最恶劣的约束这一点，有助于使罗马妇女产生个人尊 
严与独立的感情。普卢塔克说，自从通过萨宾妇女的调停而与萨 
宾人媾和之后，妇女便获得了许多名誉上的特权。例如，在路上相 
遇时，男子须向女子让路；有女子在场时，男子不得口出秽言，不得 
赤身露体但是，结婚之后妻子就必须“从夫 ” (in manum viri )； 
这个观念 就是： 当她由于结婚而不再“从父”以后，显然还必须处于 
另一种力量控制之下。丈夫对待妻子象对待女儿而不象对待其同 
伴。而且，若其妻与人私通，他有权予以处死，不过，想行使这种权 
404力似乎须征得女方氏族会议的同意。 

与其他民族不同，罗马人具有三种婚姻形式。三种形式都同样 
将妻子置于丈夫的控制之下，幷都把在合法婚姻 （liberonun quer - 
endorum causa ) 下生儿育女视为结婚的首要目的。⑪这三种形式 
( confarreatio , co ^ mptio 和 usus ) 一直继续到共和时代之末，但在 
帝国时代便逐渐消除；到那个时候，第四种形式即自由婚姻被普遍 
采用，因为这种形式不把妻子置于夫权之下。从最早的时代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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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就一直由男女双方自行处理，这是偶婚制家族的一个特点，说不 
定正是从那种家族继承过来的。但直至共和时代末期止，离婚事 
件一直很少发生。⑫ 

希腊、罗马城市在文明的鼎盛时期流行淫荡之风，一般认为先 
前曾具有比较高尙纯洁的贞操与道德，后来堕落下来，才出现这种 
现象。但是，对于这种现象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至少是有所变更的 
解释。他们在两性关系上从来就沒有达到一种可以谈得上有所堕 
落的纯洁道德。在危及国家生存的战爭和斗爭中受到压抑或有所 
节制的淫荡之风随着和平和繁荣而复燃，因为社会的道德因素尙 
未产生出来以便铲除这种淫风。这种淫风很可能是从来沒有彻底 
消除的古代同居制度的遗风，这种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汚点从野 
蛮社会流传下来，而现在则在这种新型杂交之中得到了极度的表 
现。如果希腊人和罗马人懂得尊重专偶制的平等性，如果希腊人 
不将妻子幽禁于闽房之中，罗马人不将妻子置于夫权之下，我们则 
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社会将会呈现出一种极不相同的面貌。因为无 
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从来沒有产生任何一种较高的道德，所以 
他们也就沒有什么理由来哀叹世风之日下。这种解释的主旨在于40 5 
说明： 这两个民族都还沒有认识到专偶制的完整原则，而只有这 
种完整性才能将其各自的社会置于道德的基础之上。这两个卓越 
的种族，其文化生活之所以中道沦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由于 
他们未能发展和利用女性心智上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和保守力 
量，这些力量对于男子的进步与保持这些进步来说，其重要性幷不 
亚于他们自己的相应力量。他们经历了漫长的野蛮社会，幷从野蛮 
社会中获得了流传于后世的文明因素，但他们在昙花一现之后，很 
快便在政治上土崩瓦解了，这看来是他们陶醉在自己创造出来的 
新生活之中的结果。 

在希伯来人中，在早期的时候父权制家族是曾长中通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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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在百姓之间则通行专偶制，父权制即将向这种制度转化。关 
于后者的结构，以及家族內夫妇之间的关系的详细资料却很少。 

不必寻求更多的例证就可以明显地 看出： 专偶制家族是从一 
个较低级的类型发展成为它在有史时期开始阶段所呈现的那种形 
式的；它在古典阶段虽未臻于完善，但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它 
显然是从在它之前的、作为其直接萌芽的偶婚制家族之中产生出 
来的；它虽然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但在古典阶段它还远沒有达 
到其眞正的理想。至少它的已知最完善的形式直至近代才吿出现。 
早期著述者所描写的高级野蛮社会暗示出当时普遍实行 丨专彳 禹制， 
但其所伴随的情况却表明这种未来的专偶制正是在不利的影响下 
奋斗产生出来的，它的活力、权利和自卫力都还很脆弱，幷且仍处 
于古代同居制度的残佘势力的包围之中。 

正象马来亚式亲属制表示的是存在于血婚制家族中的亲属关 
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表示的是存在于伙婚制家族中的亲属关系 
一样，雅利安式亲属制表示的是存在于专偶制家族中的亲属 关系； 
每一种家族都以一种不同的、有特色的婚姻形式为基础。 

就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而言，我们不能绝对地证明雅利安人、 
闪族人和乌拉尔人的家族在以前曾有过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后 
来在专偶制之下才吿废止。虽然如此，这却是我们从确知的事实 
中必然引导出来的推论。所有的证据都如此明确地指向这一方 
向，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设想。第一，氏族组织在伙婚制家族中 
有其自然的根源，在那种家族中嫁与彼此之夫的一群姊妹连同其 
406女系子女和后裔一起，提供了原始氏族的确切范围和本体。当雅 
利安家族的各主要分支首次闻名于世的时候，它们都有氏族组织， 
这一事实支持了下述推论 ，即： 当他们是一个尙未分裂的统一种族 
时，他们也具备这种氏族组织。从这一事实又可进而 推断： 其氏族 
组织出自生活于同样的伙婚状况之中的远祖，而那种伙婚状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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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生这种非凡的、广泛传布的氏族组织的根源。除此之外，在美 
洲土著之中也可以发现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是与氏族的原始形式联 
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维持不变，一直到社会状况发生一场变革， 

才有力量冲破这种联系，例如专偶制就会产生这种变革。第二，在 
雅利安式亲属制中也存在着指向同一结论的某种证据。如果在雅 
利安人之中曾经存在过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那么我们也可以设想 
这种亲属制的大部分称谓将会在专偶制之下消失。凡是对原属同 
一种亲属关系而现在将予以区別开来的那些人的称谓都将不得不 
停止使用。除了这种假设之外，不可能再有別的说法来解释雅利 
安式亲属制的固有称谓之贫乏。在各种雅利安方言中，只有父母、 
兄弟、姊妹和儿女的称谓是共同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 
(梵语， naptar ; 拉丁语， nepos ; 希腊语， ave 和 o ? ; ) 不加区別地用来 

称呼甥、侄、孙和从表兄弟姊妹。就如此之少的血亲称谓而论，他 
们根本不可能到达专偶制所包含的那种进步状况。但是，如果以 
前存在过一种类似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制，那么这种贫乏现象就可 
以解释得通了。兄弟和姊妹的称谓现在成了一种笼统的、新创的称 
谓，因为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中，这两种亲属关系全部都按长于己 
者和幼于己者来分別表达；其各种称谓是用来指包括非亲兄弟姊 
妹在內的那些人的。而在雅利安式亲属制中，这种区別被弃置不顾， 

于是这种亲属关系首次按笼统观念来表达。在专偶制下，旧的称 
谓不能再适用了，因为它们也可称呼旁系兄弟姊妹。但是，以前的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残余仍保留在乌拉尔家族例如匈牙利人的亲 
属制中，在匈牙利人的亲属制中，兄与弟、姊与妹均以不同的称谓 
区別开来。在法语中也可发现同样的情形，除 frere 〔兄弟〕和 soeur 
C 姊妹〕外，还有 ^ 以表示兄; pUW 和 cadet 以表示弟； ain 6 e 和 
cadette 以表示姊与妹。梵语中亦有 agrajar 〔兄〕和 amujar C 弟〕，407 
agrajri [:姊〕和 amujri 〔妹:]来表示这种亲属关系；至于后者系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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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还是出自土著的语苕，我还不淸楚。在各种雅利安方言中，兄 
弟姊妹的称谓系同一词的方言变化，希腊语则以 ads ^ 代替 
( f > par V p 0 如果在这些方言中曾存在称呼兄弟姊妹的共同称谓，那 
么它们以前的那种使用范畴将使它们无法适用于专指亲兄弟姊 
妹的关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这一突出的优点在雅利安式亲属 
制中被取消了，这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而以前存在、后来又放 
弃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可以解释这一点。想找出任何其他的解释都 
是困难的。我们不能想象在雅利安民族的母语中不存在祖父这一 
亲属关系的称谓，蒙昧和野蛮部落都普遍认识到这种 关系； 但是在 
雅利安诸方言中却不存在这 … - 亲属关系的共同称谓。在梵语中有 
pitameha , 在希腊语中有，在拉丁语中有 avus， 在俄语中有 
djed， 在威尔士语中有 hendad， 最后这个词象德语的 grossvader 
〔大父〕和英语的 grandfather 〔大父〕一样，是个复合词。这些词 
的词根是不同的。但是，在以前的亲属制的称谓中，有一个词，不仅 
用来指眞正的祖父、祖父的兄弟、祖父的从表兄弟，而且还用来指祖 
母的兄弟和从表兄弟，它是不可能用来指专偶制下的直系祖父和 
祖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放弃这种称谓是不难的。这样来解 
释在这种原始语言中缺乏对这一亲属的称谓的现象似乎是合乎情 
理的。最后一点，在雅利安各方言中，对伯叔父、舅父和姑母、姨 
母旣无笼统的称谓，也沒有专门的称谓用以区別父党的伯叔父和 
姑母同母党的舅父和姨母。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分別有 
pitroya， ttoctpcos 和 patruus 指伯父和 叔父； 在斯拉夫语中则有 

stryc 指伯叔父，在盎格鲁萨克逊语、比利时语和德语中则有一种 
共同的词，分 別作: earn,oom 和 oheim， 用以指伯叔父，而在克尔特 
语中则沒有。我们同样不能想象在雅利安母语中不存在舅父这一 
称谓，这是在野蛮部落中因氏族的关系而显得极为突出的一种亲 
属关系。如果他们以前的亲属制是土兰尼亚式的，则必然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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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指母亲的亲兄弟和从表兄弟这种亲属关系的称谓。这种称谓所 
适用的人的范畴极广，根据我们已经陈述过的理由，其中许多人在 
专偶制下幷不是舅父，因此这一称谓不得不停止使用。显然，在雅 
利安式亲属制之前一定存在过某种亲属制，而后来让位给雅利安 
式亲属制了。 

假定雅利安系、闪系和乌拉尔系诸民族曾经有过土兰尼亚式 
亲属制，那么旧的亲属制因专偶制的关系而与当时实际存在的世 
系不相符合之后，这种亲属制要转变为说明式亲属制是理所当然 
的。专偶制下的每一种亲属关系都是专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 
的新的亲属制，必然是通过基本称谓或基本称谓之复合词来说明 
亲属， 例如： 称侄为兄弟之子，称伯父或叔父为父亲之兄弟，称从兄 40 S 
弟为父亲之兄弟之子。这就是雅利安族系、闪族系和乌拉尔族系 
现行亲属制的原始形式。现行亲属制中所包含的槪括性称谓是后 
来引入的。凡具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部落，当被问到某人与某 
人的关系时，一律都用与此相同的公式来说明其亲属关系。在土 
兰尼亚人和马来亚人之中都始终存在着一种与雅利安式完全相同 
的说明式制度，当然，因为他们另有一种永久性的亲属制，所以这 
种制度不是正式的亲属制，只是一种用来追述亲属关系的手段。从 
雅利安族、闪族和乌拉尔族的亲属称谓之贫乏，可以明显地看出他 
们必定曾放弃过一种先前存在过的亲属制。因此，下面的结论是 
合理的 ，即： 当专偶制家族普遍建立时，这些民族便翻回去使用在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下始终使用着的那种旧的说明式，从而听任那 
种与世系不相符合、对于世系无所用的过时的形式自行消灭。这应 
当就是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演变为雅利安式亲属制的自然而明白 
的过程；它也令人满意地解释了雅利安式亲属制的起源及特性。 

为充分说明专偶制家族与雅利安式亲属制的关系，需要象对 
前两种亲属制所做的那样，对这种亲属制加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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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一卞这种亲属制在雅利安诸方言中的形式就可以着 
到：现 行亲属制的原型纯粹是说明式的。@雅利安式的典型埃尔斯 
式，乌拉尔式的典型爱沙尼亚式，至今仍是说明式的。在埃尔斯 
语中，唯有表示血亲的称谓，例如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的称谓是 
基本的。其余一切亲属都通过这些称谓来说明，但都从反顺序开 
始，例如：兄弟；子，兄弟的〔兄弟之子〕；子，子的，兄弟的〔兄弟之子 
之子〕。雅利安式亲属制表示的是专偶制下的实际亲属关系，幷且 
假定子女的生父是已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与克尔特式 C 译者 按: 即指埃尔斯式〕有 
着本质区別的说明式传进了这种新的亲 属制； 但是幷沒有使它面 
目全非。这是由罗马的民法学家为完成世系法典大纲咸到需要而 
创造出来的，我们应当咸谢存在这种需要。他们的新方法已为一 
409些受到罗马影响的雅利安各族所采纳。斯拉夫式亲属制有些极为 
特別的现象，显然是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那里传来的。⑭为了从历 
史上来认识我们现在的亲属制，那就有必要依靠由罗马民法学家 
所完成的罗马式亲属制。®他们所增加的东西虽然有限，但是却 
改变了说明亲属的方法。我们已在上文说明过，这些增加的內容 
主要 在于： 发明一些称谓把父党的伯叔和姑母同母党的舅父和姨 
母明确地区別开来 J 也们发明了一个词称呼祖父，用来作为 nepos 
〔孙〕的对应词。依靠这些称谓和基本称谓以及适当的附加语，他们 
得以将包括每个人的全部亲属在內的直系的和五个最近的旁系的 
亲属关系系统化。罗马式亲属制是专偶制下出现的一种最完善、最 
科学的亲属制；它因发明了许多表示姻亲的称谓而更加引人瞩目。 
这种亲属制比盎格鲁萨克逊或克尔特式亲属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 
了解我们自己吸取了这种优点的亲属制。在本章末尾的表中，我 
们列举了拉丁式和阿拉伯式，前者作为雅利安式亲属制的代表，后 
者作为闪族式亲属制的代表。阿拉伯式似乎曾经历过与罗马式相 



同的过程，幷也获得了与之类似的结果。这里，我们仅对罗马式加 
以说明。 

在直系中，从己身到六世祖 （ tritavus ) 为上行六代，从己身到 
六世孙 （ trinepos) 为下行六代，在对这些亲属进行说明时只使用四 
个基本称谓。如果想表示第六代祖先以上，就以六世祖为新的说 
明起点；由此便有，六世祖之父 （tritavi pater ), 这样一直上溯至六 
世祖之六世祖 (tritavi tritavus )， 便是己身的第十二代直系男性祖 
先。按照我们笨拙的称谓方法，那就必须把祖父的祖父一语加上 
六番来表示这同一亲属关系，或宁可说来描写这位祖先。以此类 
推，六世孙之六世孙 (trinepotis trinepos ) 便是己身的第十二代直系 
男性 后裔。 

第一旁系的男支由兄弟 ( frater ) 开始，其序列 如下： 兄弟之子 
(fratris filius ) ，兄弟之孙 （fratris nepos )， 兄弟之曾孙 (fratris prone - 
pos )， 一直到己身的兄弟之六世孙 (fratris trinepos )。 若须说明第 

十二代后裔，就以兄弟之六世孙为第二个起点，由此而有兄弟之六 
世孙之六世孙 （fratris trinepotis trinepos )， 作为这一序列的终点 u 

按照这种简单的方法，把兄弟作为这一系中叙述世系的基本称谓，410 
属于这一系的任何人都根据这个基本称谓在说明中的效用来表达 
他与兄弟的关系；凡是按这种方式来说明的人，--望而知其属于第 
一旁系的男支。以此类推，同一系的女支由姊妹 ( soror ) 开始，其序列 
如下：姊妹之女 （sororis filia )， 姊妹之外孙女 （sororis neptis )， 姊妹 
之外會孙女 (sororis proneptis ), 直至姊妹之六世外孙女 （sororis 
trineptis ); 再推至姊妹之六世外孙女之六世外孙女 （sororis trinep - 
tis trineptis ), 即姊妹之第十二代后裔。第一旁系的两支，严格地 
说，都起源于彼此之间的共同纽带，即父亲 （ pater ); 然而，把兄弟 
和姊妹作为说明世系的基本称谓，这就不仅将这一系而且还将这 
两支都完全划分淸楚了，同时，每个人同己身的亲属关系也就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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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这种亲属制的主要优点之一，因为它体现为一种区別亲 
属和说明亲属的纯科学方法而贯串子所有各支之中。 

第二旁系的男支，就父党言，由父亲的兄弟“ 叔伯” （ patruus ) 
开始，包括他本人和他的后裔。每一个人，按照说明他的称谓，可 
以完全准确地表达出他在这一系中应处于什么位置，而他的亲属 
关系也就表达得很明确了；由此便有 ，叔伯之子 ( P a ) rui filius ), 叔 
伯之孙 ( P atrui nepos )， 叔伯之曾孙 (patrui pronepos )， 直至叔伯之 
六世孙 (patrui trinepos )。 若须继续往下表达这一系的第十二代后 
裔，则越过中间几代以后，到达叔 伯之六世孙之六世孙 （patrui 
trinepotis trinepos )。 我们看到，在 《 罗马法 》 所使用的正规称呼方 
式 中摈斥“从兄弟” 一词。这个关系被称为 “叔伯之子” (patrui 
filius ), 也被称为 “叔伯兄弟” (frater patruelis ), 而大多数人通常则 
用俗称而呼之为“ 从兄弟 ” ( copsobrinus ), 英文的 cousin —词即源此 
而来。⑱第二旁系的女支，就父党言，由父亲的姊妹 “姑” ( amita ) 开 
始；她的后裔都按照上述同样的方案说明；由此便有， 姑之女 ( ami - 
tae filia ), 姑之外孙女 (amitae neptis ), 直至姑 之六世外孙女 
(amitae trineptis ), 以及姑 之六世外孙女之六世外孙女 (amitae 
trineptis trineptis ) 。在这一旁系的这一支中，也不使用 “姑表姊妹” 
411 ( amitina ) 这个专用称谓，而代之以说明式的“姑 之女” (amitae 
filia ) 0 

以此类推，第三旁系的男支，就父党言，由祖父的兄弟开始，他 
被称 为“叔伯祖” (patruus magnus )， 或可译“ 叔伯大父”。 到了这一 
旁系，专用称谓就不方便了，不得不凭借复合词以表达之，尽管其 
亲属关系本身仍是具体的。显然，直到比较晚近的时候，也沒有 
对这种亲属关系标以专称。就现在调查所及，沒有任何一种现存 
语言对这种亲属关系具有一种原始称谓，然而沒有这种称谓就无 
法表达这一旁系，除非使用克尔特人的方法。如果简单地把他称 

m 



为“祖父之兄弟”，这个名称虽说明其人，但却对亲属关系表达得 
太含蓄；但如果称之为“叔伯祖”，这就表示出一个具体的亲属关系 
了。像这样把本系本支中的第一人确定下来，就以此为叙述世系 
的基本称谓，他所有的后裔都通过与他的关系用说明式表达 出来； 

于是，每个人在亲属关系中的系、党、支和亲等就统统一目 了然了。 
这一系也可以推及 第十二 代后裔，其序列如下 ，叔伯祖之子 (patrui 
magni films ), 叔伯祖之孙 （patrui magni nepos )， 推至叔 伯祖之 
六世孙 （patrui magni trinepos )， 然后 到叔伯祖之六世孙之六世孙 
(patrui magni trinepotis trinepos ) 为止。同系的女支由祖父之姊 
妹“ 祖姑” (amita magna ) 开始，她的后裔也按同样的方式说明之。 

第四旁系和第五旁系的男支，就父党言，分別由曾祖父的兄弟 
“叔伯會祖” (patruus major ) 和高祖父的兄弟 “叔伯高祖” (patruus 
maximus ) 开始。第四旁系的序列由 叔伯曾祖之子 （patrui majoris - 
filius ) 推 至叔伯曾祖之六世孙 （patrui majoris trinepos ) ；第五旁 
系的序列由 叔伯高祖之子 （patrui maximi filius ) 推 至叔伯高祖之 
六世孙 （patrui maximi trinepos )。 这两系的女支分別由“會 祖姑” 
(amita major ) 和“高祖姑” (amita maxima ) 开始，每一支中的人都 
按上述同样的方式说明之。 

以上所述各系都是仅就父党来说的。现在很明显地看出，对 
于母党的舅父和姨母，必须要有一些专用的称谓，才能使这套罗马 
说明式的方法臻于完备；母党的亲属在人数上与父党同样的多，也 
完全划分得很淸楚。这方面的称谓则有“舅” （ avunculus ) 和 “姨” 
( matertera )。 在说明母党亲属的时候，以女性直系代替男性直系， 

不过第一旁系保持不变。第二旁系的男支，就母党言，其序列为舅412 
( avunculus )， 舅之子 （avunculi filius ), 舅之孙 （avunculi nepos )， 推 

至舅之六世孙 (avunculi trinepos ), 而止于 舅之六世孙之六世孙 
(avunculi trinepotis trinepos )。 其女支序列为姨 （ matertera ),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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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女 (materterae filia), 余类推。第三旁系的男支和女支分別由 
舅祖 ” （avunculus magnus) 和“ 姨祖 ” (matertera magna) 开始；第四 
旁系分別 由 “ 舅曾祖 ” （avunculus major) 和 “ 姨會祖 ” （matertera 
major) 开始； 第五旁系分別由“舅 高祖 ” (avunculus maximus) 和 
“姨 高祖 ” （matertera maxima) 开始。各系各支中的人都按上述的 
方式以相应之法说明之。 

由第一旁系推及第五旁系，这五个旁系所包括的亲属范围已 
足可适应一部世系法典为实用目的所需要的范围，因此，罗马公民 
的日常用语也就不再推及第五旁系以外了。 

拉丁语中有关姻亲的称谓是特別丰富的，而在我们的英语中 
却使用 father-in-law 〔译 者按： 夫之父或妻之父〕、 son-in-law 〔译 
者按•.女之夫〕、 brother-in-law 〔译者按 ：夫之 兄弟、妻之 兄弟、 姊妹 
之夫、妻之姊妹之夫或夫之姊妹之夫〕、 step-father 〔译者 按：继 
父〕、 step-son 〔译者 按：夫 之前妻之子、或妻之前夫之子〕以及诸如 
此类不恰当的名称来表示二十来种非常普通、非常密切的亲属关 
系（对于这些亲属关系在拉丁语中差不多全都有专用的称谓词）， 
英语之贫乏由此可见。 

对于罗马式亲属制，我们无须再作详细的叙述了。我们已经 
说明了它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其详细程度足以使人理解其全 
貌。就方法的筒易、说明的确切、支系排列的明确和称谓的优美而 
言，罗马式亲属制是无可比拟的。从其方法来看，它在人类至今为 
止创造的亲属制中也当首屈一指。罗马人的头脑只要有机会创造 
一个有系统的形式，总是能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做到一劳永逸，上 
述的事实也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我们沒有说明阿拉伯式亲属制的详细情况；但是，因为表中已 
列举了这两种形式，所以，对其中之一的说明也就足以说明另 • 
种，对某一种的说明对另一种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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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亲属制所增添的专门称谓和完善的方法，使亲属通过其 
后裔、婚姻配偶和共同的祖先相互联系起来。他们把他们自己排 
列为一个直系和几个旁系后者始终与前者分道扬镳。这些都是 
专偶制的必然结果。每一个人对于居中心位置的己身的亲属关系 
都有精确的规定，除了亲属关系相同的人之外，各人都可通过专门 
的称谓或说明性的名称与其他人相区別。这种亲属制也反映了每 
个人的血统的肯定性，只有专偶制才能够保证血统确实无疑。此 
外，这种亲属制所说明的是专偶制家族中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413 
这种婚姻形式产生这种家族形态，这种家族形态又产生这种亲属 
制，沒有什么能够比这更明显的了。这三者是说明式亲属制所独 
有的一个整体的必要三部分。凡是对于专偶制家族、它的婚姻法 
和它的亲属制来说是确实者——这些是我们通过直接观察获知的 
——对于伙婚制家族、它的婚姻法和它的亲属制来说，也同样确 
实；而对于血婚制家族、它的婚姻形式和它的亲属制来说，其眞实 
性也丝毫不咸。只要已知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其余二者的存在总 
会在某个时候被人确切无疑地推断出来。如果可以对这三者的重 
要性作出区別的话，那么，亲属制可说是最为重要的。它通过每个 
人的亲属关系极其明确地表达了婚姻法和家族 形态； 因此，它不仅 
保存了最好的事实证据，而且保存了有多少由血缘联系起来的人 
就有多少与此相一致的说明方法。它提供了家族组织的高级形式 
的标准；我们必须认为它不可能是有意地歪曲眞相，因此，凡是它 
提供的线索大槪均可深信不疑。最后一点，我们也只有在亲属制 
方面得到的材料最为完备。 

在本书开始时就曾提到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现在我们 
已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所提供的关于证明它们存在的那些证据和关 
于其结构的那些细节，一一作了说明和解释。虽然对于每一种家 
族的叙述都是槪括性的，但都涉及了其基本事实及其厲性，幷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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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要的命题，即 •.家 族从血婚制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演 
变到专偶制。这个槪括性的结论中的每一点也许都已在推论时设 
想到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阻碍家族发展的困难和阻力，却远远 
超出了可能作出的预想。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曾分享人类经 
历的一切兴衰，现在，它也许能比其他制度更加明确地揭示人类从 
原續蒙昧社会的深渊、经过野蛮社会而到达文明社会的这一进步 
所遵循的渐进的阶梯。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家族在其进步的各个 
不同时代的日常生活，幷使我们在对照各个不同阶段之时多少看 
出它所遇到的困难、它所进行的斗爭和它所取得的进步。我们必须 
以与产生现行家族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多少成比例的尊重态度来看 
待目前存在的这个伟大的家族制度；幷把它作为古代社会传给我 
420们的最丰富的遗产来接受，因为它体现和记录了其漫长而且多变 
的经历的最高结果。 

当我们承认家族已经渡过了四个顺序相承的形态，而现在正 
处于其第五种形态这样一个事实时，就立即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这种形态在将来是否能永远存在 下去？ 能够对此作出的唯一 
回 答是： 它必须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 
一如它以前的经历一样。家族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自然要反映其 
文明。由于专偶制家族自文明社会开始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而且其进步在近代尤为显著，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它可以 
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直至两性达到完全的平等为止。假定文明社 
会继续进步，而专偶制家族在遙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那 
么，我们是无法预言其后继者的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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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继女 

女婿 

媳妇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 


我的姊妹之夫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 

我的兄弟之妻 

械 

鳏夫 




>3 

khatan b, saha 

kinnet 

ibn ^mmi 


zdj akhti 

ibn ammi 

bint kmmi 

bint &mmi 

amr^t akhi 

armelet 

armel 




继女 

女婿 

媳妇 

夫兄、夫弟（伯、 

瑤 

姊夫、妹夫 

内兄、内弟 

大姨、小姨 

大姑、小姑 

嫂、弟妇 

m 

鳏夫 

父党亲属 

母党亲属 

姻亲 

privigna 

gener 

nurus 

lever 


maritus sororis 

uxoris frater 

uxoris soror 

gloss 

fratria 

vidua 

viduus 

agnati 

C 

O 

aQines 

(144 ) 继女 

(145 ) 女婿 

(146 ) 媳妇 

047 ) 夫之兄弟 


(148 ) 姊妹之夫 

(149 ) 妻之兄弟 

(150 ) 妻之姊妹 

(151 ) 夫之姊妹 

(152 ) 兄弟之妻 

(153 ) 寡妇 

截 . 

(155 ) 父党亲属 

(156 ) 母党亲属 

(157 ) 姻亲 


502 



本章注释 


① Famulus 出自鄂斯坎语。在鄂斯坎人中称奴隶为 famul , 由此而产生 family 
一词。一斐斯土斯书，第87页。 

⑧ 他可以把他的家庭，即他的遗产作为财产贈给他的朋友 （Atnico famili - 

am suam，id est patrimonium suum mancipio dabat )。 -盖乌斯 ，《法 学阶梯》， 

2. 102。 

③ 特阿多 • 蒙森，《罗马史》，威廉 • 狄克孙译，四卷本(纽约，1870年），第】章， 
第 95 页。 

④ 我们通过合法婚姻而生育的子女亦处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这是罗马人所特有 

的一条法律。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民族象我们这样具有对其子女的权力。——盖乌斯 
书，1.55。此外，他们还具有生杀之权- jus vitae necisque . 

⑤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8章。 

⑥ 同上书，第19章。 

⑦ 《伊利亚特:?>，9.123。 

⑧ 同上书，9.668。 

⑨ 以下摘要摘自 W . A . 柏克尔，査里克利斯弗烈德里克•麦特卡夫牧师译（伦 
敦，1866年），其中包含说明这一问题的主要现象。他在发表了一番认为荷马时代的妇 
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英雄时代的妇女较受尊重的见解之后，对于希腊文明高级阶段中 
妇女的情况，尤其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妇女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他说，希腊人认为 
妇女的唯一优点在于可以稍胜一个忠实的奴仆(第464页)；她十分欠缺独立性,这使她 
终身被视为一个未成年人；既无教育女子的学校，家中也无教寶她们的私人教师，她们 
的全部教养都委之于母亲和保姆之手，而且仅限于纺织和其他女性职业(第465 页)； 与 
异性的社交这一增进女性文明的最基本的机会几乎被完全 剥夺； 陌生人以及其最近的 
亲属也完全与女性隔离；甚至她们的父亲和丈夫都很少与她们见面；男子的活动多半 
在外，就是在家的时候也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i 闺房虽不完全等于牢房，也不是 
上了锁的阃宫，但却是分配给妇女生活的幽禁之所;对于未婚女性尤其如此，直到结婚 
为止，她都与外界极为严格地隔离,说她们通常生活在锁闭之中，并不过分（第465页）； 
年轻的妻子不通知丈夫就离开家是不合礼 法的， 事实上她们也很少离开因此她的 
社会范围限于她的 女仆； 只要她丈夫愿意，就有杈把她幽禁起来（第466页)；在排除男 
子，专为女子举行的节日宴会中，她们 有机会 相互见见面，由于平素被隔离，所以她们 
对于这些节日极感兴趣。由于这些特别的限制，女子很难 出门； 没有丈夫指定陪伴她的 
女仆陪同，任何有身分的女子都不会想到出门〔第469页)；对女性的这种处理方法的 
结果是女孩养成了极度的羞怯，甚至矫作贞淑;就是已婚的妇女，若偶然在窗口被男子 
看见，也会立即赧颃退缩(第471页)；希腊人视婚姻的必要性在于生育子女，认为这是 
他们对神、对国家和对祖国应尽的 责任： 至少直至希腊的末期，他们没有对婚姻賦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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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观念，结婚的通常原因并不是強烈的爱情（第 473 页)；即使存在恋爱，也不过出自 
情欲； 夫妇之间除性爱之外一无所知（第473 页）； 在雅典，生儿育女被认为是结婚的主 
要目的，新娘的选择很少依据以前认识过，或至少是亲密的相识，希腊其他各城邦的情 
况大槪也无异 于是； 他们对女方家族的地位、嫁妆的数量的注意超过对女子本人条件 
的 注意; 这样的婚姻当然不利于真正的爱情的存在，因此，冷淡、漠不关心和不满的现 
象经常发生(第474—477页)；在无其他男人与丈夫共餐时 t 妻子才与丈夫共食，因为 
凡不愿意被人当作妓女的妇女，即使在自己家中也不愿意与男子同席，或在丈夫偶然 
带男朋友回家来吃饭时出席（第490 页)； 妻子的职责在于操持全部家务和管教子女 
——把男孩管到就师为止，把女孩管到出嫁为止;对妻子不贞的裁判极为 严酷； 虽然可 
以想象妇女在严格的隔离之下一般很难逾闲荡检，可是她们实际上却常常有办法欺骗 
她们的丈夫；法律对于贞操课以极不平等的义务，因为丈夫对妻子的贞洁要求极严，稍 
有不检就要严厉惩罚，但男子却可以同艺妓往来，这种行为虽然严格来说并不正当，但 
也不会遭到公然的谴责，更谈不上破坏婚姻的权利了（第 490—494 页）。 

⑳普卢塔克，《罗木卢 斯传* ，第20章。 

⑪魁克提利安书。 

⑬关于罗马妇女在同居方面的贞操问题，柏克尔说，“在早期，夫妇双方的纵欲 
放荡十分罕见”，这种说法只能当作一种揣测；但是，在道德开始败坏的时候，我们就 
首次看到大规模的道德堕落，男男女女竟在淫乐方面争胜。……妇女原来具有的淑德 
愈来愈罕见，而奢侈淫逸之风则愈来愈盛行，许多妇女都可用克利揉普抱怨他的巴奇 
斯的那些话来形容 ： Mea est petax , procax , magnifica , sumptuosa , nobilis . (特伦 
斯，贺特 》，2.1.15) 许多罗马贵妇人为了报复丈夫对她的忽视，都有自己的情人，这些 
情人以她的代理人的身分为掩护，一天到晚陪伴着她们。……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是 
男子中的独身者不断增加，和对离婚采取极为轻率的态度。”—— W . A . 柏克尔，《加努 
斯 I 弗烈德里克 • 麦特卡夫译(伦敦，1849年），第155页。〔怀特注〕引自特伦斯的引文 
意为： “我的妻子极为淫荡，骄矜自负，任意挥霍，声名狼藉。”《特伦斯喜剧集 》， F . 皮利 
译（伦敦，1929年）。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表1 ,第 71—127 页。 

⑭同上书，第40页。 

⑬査斯丁尼，罗 马法》 ,28. 10和《法学阶梯》，3.6。 

⑱“兄弟二人所生之子女为父党的兄弟和父党的姊妹 t consobrini 和 conso - 
brinae 系指姊妹二人所生之子女(象 consorini —样） ； amitini 和 amitinae 则指一个兄弟 
和一个姊妹所生之子女。但是人们一般将他们全部通称为 consobrinus 。” 査斯丁尼, 
«罗马法 • 罗马法论 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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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与家族相关的制度的顺序 


顺序本身含有假设的成分——这些制度在起源顺序 421 

方面的关系——上述起源顺序的证据——评退化说—— 

人类历史之悠久 


现在我们还需要把对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的发展有过贡献的 
各种习俗与制度的关系排列淸楚。认为它们构成一个顺序相承的 
系列自然含有假设的成分，但是，它们之间的 确具有 紧密的 、无可 
置疑的联系。 

这个系列包括对家族形态从血婚制鹿展到专偶制有过影响的 
主要社会制度和家族制度。①我们要懂得，这些制度大抵是按下列 
顺序起源于人类各族的，幷且普遍地存在于各族处在相应的社会 
发展阶段之时。 

系列的第一阶段。 

一、 男女 杂交。 

二、 亲、从兄弟姊妹的集体相互通婚•.由此产生 —— 

三、 血婚制家族（家族的第一阶 段）： 由此产生—— 

四、 马来亚式亲属制。 

系列的第二阶段。 

五、 以性为基础的组织和伙婚习俗，倾向于阻止兄弟姊妹之 
间的通婚•.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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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伙婚制家族(家族的第二阶段）•.由此产生—— 

七、 氏族组织，它将兄弟姊妹排除于婚姻关系 之外： 由此产 


生—— 

八、 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 

422 系列的第三阶段。 

九、 增进氏族组织的影响，改善生活的技术，使一部分人类进 
入低级野蛮 社会： 由此产生—— 

十、一男一女的婚姻，但无独占的同居：由此产生- 

十一、偶婚制家族(家族的第三阶段）。 

系列的第四阶段。 

十二、在有限范围內的平原地区营游牧 生活： 由此产生—— 

十三、父权制家族（家族的第四阶段，但这是一个特殊的 
阶段）。 

系列的第五阶段。 

十四、财产的产生和财产的直系继承法的建立•.由此产生—— 

十五、专偶制家族(家族的第五阶段) ：由 此产生—— 

十六、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引起土兰尼亚 
式亲属制的消亡。 

下面我们略微谈一谈上述习俗与制度的顺序，以便探索它们 
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幷以此结束对家族发展这一问题的探讨。 

我们可以根据人类部落的相应状况将这些部落排列为一个顺 
序相承的系列，正象地质构造的顺序相承的系列一样。在对它们 
作出这种排列之后，就可以相当确定地看到人类从蒙昧社会进化 
到文明社会的整个历程。若对这一系列的每一个阶段作一彻底的 
硏究，就可以发现其文化和性质的一切特色，幷对它们之间的区別 
和联系的全面情况产生一个明确的槪念。在完成这一步之后，就 
可以明确地理解人类进步的各个顺序相承的阶段。时间是形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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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阶段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划分每一个文化阶段时都不能以 
短促的时间来衡量。文明社会之前的每一阶段必然代表若千万年 
的时间。 

男女杂交 这种 情况所 表现的是蒙昧社会的最低的低级阶 
段，它所代表的是发展阶梯的底层。处于这种状况中的人类与他 
们周围的不会说话的野兽相差无几。他们对于婚姻一无所知 ，可 
能群居群游地生活，他们不仅是蒙昧人，而且只有很微薄的知识、 
很微薄的道德观念。他们要求上进的愿望依靠饱满的热情，因为 
他们似乎总是很勇敢；依靠他们在形体上已具有被解放出来了的 
双手；依靠他们初生的智力和心理方面有着进步的潜力。只要我 
们确信这种观点，那么，假如我们由文明人退化为蒙昧人，从脑 
容量的减少和动物特性的增加就能找到原始人必然低劣的某种证 
明。如果我们能见到人类的这种最原始的代表，那么我们必须向 
下走到比地球上现存的最低级的蒙昧人还要低得多的底层。在地 423 
球表面各处所发现的、连现存的蒙昧人都不使用的粗糙的燧石工 
具,可以证明他们从原始的居住地出现，作为捕鱼之民而开始遍及 
大陆各地区之后，其生活状况是极端简陋的。只有在这样原始的 
蒙昧人中才可能存在过杂交。 

那么，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以前存在过这种状况呢7关 
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作出如下的 回答： 血婚制家族和马来亚式亲属 
制必须以这种杂交为其前提。这种状况多半限于人类以果实为食 
物幷生活在原始居住地之內的阶段，因为在他们以捕鱼为业幷依 
靠人力所获的食物开始遍及地球各地之后，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再 
继续下去了。到了那个时候，血婚群就将形成，在群內进行婚姻的 
必要就将出现，而血婚制家族也将随之形成。总之，我们从亲属制 
推断出的最古老的社会形态就是这种家族。这种家族当是若干男 
子为了团体的共存幷为保护其共同的妻子使其免遭社会暴力的侵 




害而组成的 契约性 组织。另一方面，血婚制家族也印有这种假定 
的最原始的状况的痕:迹。它承认有限范围內的杂交，而且其范围 
幷不是十分狭窄的；它通过它的组织反映出一种更低级的社会状 
况，但它为这种社会状况加上一层掩蔽。血婚制家族与杂交状况 
中的群体，其间虽相去甚远，但无须一种过渡阶段。如果存在过过 
渡阶段，现在也是了无痕迹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无关 
紧要的。至少就目前来说，获得以血婚制家族为标志的这个远至 
蒙眛社会的明确起点就已经足够了，它使我们了解到颇为接近原 
始阶段的人类的早期状况。 

希腊人和罗马人知道有些蒙昧部落、甚至还有些野蛮部落是 
生活在杂交状况中的。在这些部落中，被希罗多德提到过的是北非 
424的奥西安人， ® 被普里尼提到过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加拉曼特人， ® 
被斯特腊博提到过的是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后者对阿拉伯人也 
重复过类似的说法。⑤其实，到了出现记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仍有 
象群居动物一样生活于杂交状况中的民族了。那样的民族不可能 
一直保持人类幼年时代的状况不变。上面提到的那些部落以及许 
多其他可能被提到的部落，应被视为处于伙婚制家族之下为妥，那 
种家族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很可能使外来的、观察手段有限的观察 
者得出与上述著者们相同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断杂 
交是血婚制家族的必要前提，但是，这种现象已湮沒于实证的知识 
所不能达到的人类的迷茫的远古之中了。 

二、亲、从兄弟姊妹的集体相互通婚 家族就是从这种婚姻 
形式中诞生出来的。它是这种组织的起源。马来亚式亲属制为它 
曾流行于古代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只有承认在古代存在过血婚 
制家族，其他的家族才能被解释为顺序相承的形态。这种婚姻形 
式产生了（三)血婚制家族和（四）马来亚式亲属制，这样就解决了 
系列中第三项与第四项。这种家族属于低级蒙眛社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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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伙 婚习俗 伙婚群存在于澳大利亚人的男女婚级中。在 
夏威夷人中也存在相同的群体及其所体现的婚姻习俗。凡是现在 
或曾经具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人类部落，在其远祖之中一定盛 
行过这种习俗，因为他们必须由实行伙婚的祖先获得这种亲属制。 
关于这种亲属制的起源似乎沒有其他的解释。我已经提醒过读者 
注意这样的事实， 即：伙 婚制家族所包含的成员与先前的血婚制家 
族相同，只是排除了直系兄弟姊妹而已。这种排除即使不是在一 
切场合都得到贯彻，至少在理论上是排除的。伙婚习俗之所以能 
被普遍采用，很可能是人类发现了它的有利的影响。由伙婚产生 
(六）伙婚制家族，它在系列中居第六项。这种家族可能起源于中 
级蒙眛社会。 

七、氏 族组织 这种制度在系列中所占的位置是唯一需要在 
此讨论的问题。在澳大利亚人的婚级中，伙婚群具有广泛的和有 425 
系统的规模。人们也被组织成氏族。在那里，伙婚制家族早于氏 
族，因为它是建立在早于氏族的婚级之上的。澳大利亚人也具有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婚级通过将亲兄弟姊妹排除于伙婚群之外而 
为这种亲属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生来就是不能通婚的婚级 
中的成员。在夏威夷人中，伙婚制家族不可能产生土兰尼亚式亲 
属制。亲兄弟姊妹还常常包括在伙婚群之中，这种习俗虽然在倾 
向于制止，但是并沒有制止住。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产生，旣需要 
伙婚制家族，也需要氏族组织。由此可见，氏族组织出现于伙婚制 
家族之后，幷且以这种家族为其 基础。 就其相对顺序而言，它属于 
中级蒙昧社会。 

八与九、对于这两项已经作过充分的探讨。 

十与十一、一 男一女 的婚姻和偶婚制家族 在人类迈出蒙昧 
社会而进入低级野蛮社会之后，他们的状 况大为 改善。为进入文 
明社佘而进行的战斗已取得了不止一半的胜利。早在蒙昧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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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之前就必然存在着减少通婚群体的人数的倾向，因为偶婚制家 
族在低级野蛮社会中就已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使比较 
进歩的蒙昧人在其为数众多的妻室之中认定一人为其主要妻子的 
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使一夫一妻的现象趋于成熟，幷使这个 
妻子成为伴侶和维持一个家族的伙友。随着一夫一妻的倾向的增 
加，子女的生父也更能得到确定。但是丈夫可以遗弃其妻，妻子可 
以遗弃其夫，双方都可以随意去找新的配偶。而且，男子幷未意识 
到他在婚姻关系中的义务，因此他也就无权要求妻子承认这种义 
务。旧的同居制度虽然随着伙婚群的逐渐消亡而进一步缩小了其 
范围，但它仍然笼罩着这种进步的家族，幷随着这种家族来到文明 
社会的边绿。进入专偶制的先决条件是这种同居制度的彻底消灭。 
这种制度最后转化成一种新型的杂交，后者作为家族的一个汚点 
一直随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伙婚制家族与偶婚制家族的差异大于 
偶婚制家族与专偶制家族的差异。在时间上，偶婚制家族晚于氏 
族，氏族对于它的产生起过重大作用。它是两种家族之间的一个过 
426 渡阶段，这一点可由它无力使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发生根本改变而 
得到证明，只有专偶制才能推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从哥伦比亚 
河到巴拉圭，印第安人的家族一般来说都是偶婚制的，只有例外的 
地区才有伙婚制，而专偶制则大槪根本不存在。 

十二与十三、 游牧生活与父权制家族 我们已经在上文说 
一夫多妻幷不是这种家族的基本特点，这种家族所代表的是一 
个发扬个人个性的社会运动。在闪族部落中，它是一种在族长控 
制之下为放牧牛羊、耕种土地和相互保护与依存而由仆从与奴隶 
组成的组织。一夫多妻不过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种家族有一个 
单一的男子为首领，有独占的同居，因此它是偶婚制上的一个进 
步，而不是一个后退运动。它对人类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它反 
映了在它之前的阶段的社会状况，而它本身正是为制止那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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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出来的障碍 D 

十四、 财产的产生和财产的直系继承法的建立 虽然财产在 
最终导致希伯来型和拉丁型的父权制家族的运动中沒有起什么作 
用，但是财产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增加，对于向专偶制方向的发展却 
一直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无论怎样高度估量财产对人类文明 
的影响，都不为过甚。它是使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摆脫野蛮社会、进 
入文明社会的力量。人类头脑中的财产观念的发展，开始时十分 
微弱，最终却成为其最主要的 欲望。 政府与 法律的 建立主要就是 
为了创造、保护和使用财产。是它导致了人类奴隶制的产生，使奴 
隶制成为产生财产的工具；在经过了几千年之后，又是它发现了自 
由人是更有利于生产财富的机器，从而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人类 
心中所固有的残酷性虽经文明和基督教予以削弱，仍然暴露了人 
类原先是野蛮的，而在有史以来的数千年中实行的奴隶制，最鲜明 
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残酷性。随着财产所有者的子女继承财产这种 
制度的建立，严格的专偶制家族才首次获得了确立的可能。这种独 
占同居的婚姻形式逐渐地、幷且是缓慢地从例外现象变成了普遍 
现象; 但是直至文明社会开始之后，这种制度才得以永久地确立。 

十五、 专偶制家族 作为最后建立的形式，这种家族确认了 
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以动产和不动产的个人所有权代替了共同所 
有权，以子女的绝对继承权代替了父党的继承权。现代社会以专427 
偶制家族为 基础。 人类已往的全部经历与进步在这种卓越的制度 
之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它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的产物 ，它 
的根源远在蒙昧阶段之中，它也是世世代代坚持不渝的努力的最 
终结果。虽然它主要是近代的产物，但也是广泛的、多方面的经历 
的产物。 

十六、 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 这三种墓本 
相同的亲属制是由专偶制家族产生的。它们的亲属关系是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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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形式和这种家族中实际存在着的。亲属制不是武断的教条， 
而是自然的产物。它所表现的是，而且必然表现的是，当其形成 
之时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实际亲属情况。正象雅利安式亲属制证 
明在它之前存在过专偶制家族一样，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也证明在 
它之前存在伙婚制家族，马来亚式亲属制证明在它之前存在血婚 
制家族。它们所包含的证据必须被视为是确实的，因为证据在每 
—种情况下都能令人信服。这三种家族形态和三种亲属制的存在 
旣经证实，则十六项顺序中的九项就获得了证实。其余各项的存 
在和其间的关系均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 

据我所知，我在这里提出的看法，是与若干世纪以来人们所普 
遍接受的假说相抵触的。那种假说就是用人类退化论来解释野蛮 
人和蒙昧人的存在，因为野蛮人和蒙昧人都大大低于设想中的原 
始人的假定标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科学命题。它 
为一系列互相连接的发明与发现，为社会制度的进步以及为家族 
的顺序相承的形式所否定。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是从野蛮的祖先传 
下来的。那么，我们不禁要 问：这 些野蛮人在问世之初，如果不是先 
经过中级野蛮社会从而获得中级野蛮社会的技术和发展，他们怎 
么能到达髙级野蛮社 会呢？ 我们进而还 要问： 他们若不是先经历过 
低级野蛮社会，又怎能达到中级野蛮社会呢7往下我们还要 问：若 
不是先有蒙昧人又怎能存在野 蛮人？ 这种退化论想要成立还得要 
承认： 凡与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无关的人种都是不正常的种族—— 
428由其正常状态墮落下来的种族。不错，雅利安人和闪族人代表着人 
类进步的主流，因为他们使人类到达了迄今为止的顶峰；但是我们 
有充分理由 认为： 他们在成为雅利安和闪族部落从而有別于其他 
种族之前，他们也是野蛮人群中的一个与众无別的部分。旣然这些 
部落本身的远祖是野蛮人，其更远古的祖先是蒙昧人，因此，所谓 
“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种族之间存在区別的说法乃系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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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里提出的这个顺序也与某些有 名学者的某些 结论相 
抵触，他们在有关社会起源的推论中把希伯来型和拉丁型的父权 
制家族视为最古的家族形态，幷认为是它们产生了最早的、有组织 
的社会。于是，人类被认为从其幼年时代起就具有父权家族的知 
识。在近人中，这类学者中最有权威者当推亨利 • 梅因爵士，他对 
古代法律起源和远古制度史的卓越硏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这些问 
题的知识。如果我们按照古典时代和古代闪族的那些权威作家的 
线索上溯，那么，父权制家族的确是我们所能知晓的最古形态；但 
是，沿着这条线索进行硏究不能对高级野蛮社会以前的情况有所 
了解，至少不能触及四个完整的文化阶段，不能了解它们之间的 
联系。不过我们必须 承认： 有关人类早期状况的现象是最近才被 
发现的，而严谨的硏究者只不过是对于滨弃旧的观点接受新的见 
解持愼重的态度而已。 

对于退化论不利的是，发明和发现是一个接一个出现的；人 
类对绳索的知识一定先于弓矢，正象对火药的知识一定先于毛瑟 
枪，对蒸汽机的知识一定先于火车和轮船一样；因此，人类生存的 
各种技术都是先后间隔颇长的时间出现的，人类在有铁制工具之 
前，先要经过了燧石和石器工具的阶段。同样，政治制度也是从原 
始的思想萌芽发展而来的。文明民族的政治制度必然经过发生、 
发展和传递的阶段。家族从其经历来说是由古代的血婚制家族和 
较后的伙婚制家族，再经过偶婚制家族，发展成为专偶制家族的， 
这个过程的明确性也不亚于前者。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放弃专偶 
制家族自古便有的说法，那么，我们就会对于其起源方面获得知 
识，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人类获得这种家族制所付 
出的代价。 

现在，地球上的人类之远古已为许多足以说服沒有偏见的人 
的证据所证实。在欧洲，人类的存在肯定可追溯至冰河期，甚至还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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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溯至冰河期以前的时代。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存在的年 
代是漫长的和无法估计的。旣然我们已经有把握地说人类在地球 
上已生存了极为长久的年代，那么想对人类近几十万年或更长一 
些年代中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解，这种好奇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些年代不都是白白度过的。人类的伟大的和奇迹般的成就在反 
映出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文化阶段的同时，也证明了光阴确实未曾 
虛度。文明直至如此晚近方才出现的事实，表明人类进步途中困 
难之大，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开始其历程时水平之低。 

上述系列可能尙须修改，某些地方说不定还要作根本的改变； 
不过，这个系列对于就目前所知道的人类经历、对于在人类各部落 
中发展家族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人类进步历程，提供了一种合理的 
和令人满意的说明。 


本章洼释 


①这个系列是根据《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480页所发表的系列修改而成的 
〔怀恃注〕值得注意 的是： 这里的范围与摩尔根十年前发表在该书中的系列相同。 

⑧“在那里，男女的性交是混杂的；他们并不慊得同居，他们只是象牛那样进行 
性交。’’《希罗多德》第4章，第180行。 

③ “加拉曼特人并无婚姻可言，他们只是混杂地与女人同居而已。”普里尼,《自 
然史》，5.8。 

④ “……不仅公开与其他女人性交，而且还与其母及其姊妹性交。”斯特腊博, 
《地理 志》，4. 5.4。 

© 同上书， 16.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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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回驳约•弗 • 麦克伦南先生的 
«原始婚姻》 

在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册《原始婚姻>的增订本。这本书是430 
由原书外加儿篇论文组 成的； 现名为《古代历史硏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的重 
印本 >。① 

在题为“类別式亲属制”的一篇论文中，麦克伦南先生用了一节（共四十 
一页）的篇幅反驳我对类別式亲属制的起源所作的解释；用了另一节（共三十 
六页）来阐述他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首先涉及的假说见诸我的《人类家族 
的亲属制度 》 一书（第479页至486页)。那些现象以及对那些现象所作的解 
释基本上与本书前几章所述相同(第三編，第二章和第三章)。《原始婚姻 》 一 
书初版于1865年，人类家族的亲属 制度* 初版子1871年。 

f 

我是在收集了证明类別式亲属制的存在的事实之后，才敢于以表格的形 
式提出有关它的起源的假说的。这个假说是有用的，对于获得眞理来说常常 
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沒有什么可以置疑之处。我在该书中提出的、在本书中 
加以重复的答案之正确与否，应依其是否能充分解释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现 
象而定。在尙未出现一种更好的、有资格在这方面代替它的学说之前，它在 
本书中的地位是合法的，并且也是符合科学硏究方法的。 

麦克伦南先生任意地批评这种假说。他的结论大致如下 G 古代历史硏 
究 》 ，第371 页)： “我对讨论这一问题所用的篇幅似乎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 
但是因摩尔根先生的著作系由斯密逊硏究所出版，且其著述曾得到美国政府 
的协助，故该书被十分广泛地当作权威著作而加以引用，从而使得我现在不 
厌其烦地来证明其完全不符合科学性似乎是幢得的。”他的攻击不仅针对这 
个假说，而且包括整个著作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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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S 包括“亲属表”一百八十七页，从数字上来看，它 
说明了代表人类五分之四的一百三十九个部落和民族的亲属制。不料，我仅 
431 用亲属称谓表示具体的亲属关系，而且是用表格的形式表示出来，居然被说 
成“完全不符合科学性”。②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是有关那些亲属制的枯燥 
的详细讨论。在全部五百九十页中只有由四十三页组成的最后一章用来比较 
那些亲属制，而那个假设或答案就是在这一章中提出来的。它是对这一大堆 
新材料所作的首次探讨，如果麦克伦南先生的攻击限于这一章，那么就沒有 
什么必要在这里加以讨论了。但是，他的主要攻击是针对那些表格的，因此， 
这个问题就非彻底澄淸不可了。 

麦克伦南先生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因为就它们作为亲属制而言， 
否认和反驳了《原始婚姻> 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和主荽理论。《原始婚姻> 的作 
者自然想坚持其先入之见了。 

举例来说，作为亲属制而言， （1) 这些表格表明麦克伧南先生的新术语 
“外婚制和內婚制”是否实用是成问题的，若按它们在 c 原始婚姻 > 中的使用法， 
它们的地位是根本不存在的；“內婚制”几乎不能适用于那本著作所讨论的现 
象，而“外婚制”则不过仅是氏族的一条规则，也应指出它只是一条规则。 （2) 
由于这些表格表明在同一民族中男系亲属被承认的机会与女系亲属均等，从 
而反驳了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仅有女系亲属”之说。 （3) 这些表格表明尼尔 
人和西藏人的多夫制绝不可能曾是人类部落中的普遍现象。 （4) 这些表格旣 
否认了 e 原始婚 姻&所 提出的“盗妻”的必要性，也否认了其广泛性。 

试检査一下麦克伦南先生的攻击所根据的理由，就不仅会看出他的攻击 
之不成功，而且会发现他的批评所依据的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样的检査所导 
致的结论对于他的整个著作来说都是不幸的，这种结果可由对下述命题的讨 
论而显示出来，这些命题是： 

一、 《原飴婚姻》中所使用的主要术语与理论在民族学上沒有价値。 

二、 麦克伦南先生关于类別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假说，并不能说明它的 
起源。 

三、 麦克俭南先生对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提出的假说所作的反駁沒 
有力量。 

下面我们依次来讨论这些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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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婚 姻&中 所使用的主要术语与理论在民族学上沒有价値。 

当《原始婚姻>出版的时候，它颇受民族学者的欢迎，因为作为一部推理 
的著作，它涉及许多民族学者长期以来所硏究的问题。但一经细读便可发现 
其定义方面的缺点、无根据的假定、粗疏的臆断和荒谬的结论。赫贝特•斯 
宾塞先生在他的 《 社会学原理 》 (《通俗科学月报》，1877年1月刊，淸样第272 432 
页）中曾指出其中不少问题。同时，他反对麦克伦南先生有关“杀女婴”，“盗 
妻”和“外婚制与內婚制”的理论的大部分內容。在麦克伦南的著作中，除了 
收集了一呰民族学方面的现象之外，很难再找出 什么有 价値之物。 

关于这个方面，我们考虑一下以下 三点就 够了。 - 

(1) 麦克伦南先生对“外婚制”和“內婚制”术语的使用问题。 

“外婚制”与“內婚制”这两个他自己社撰的术语，分別指在某种人群“以 
外结婚”和“以內结婚”的义务。 

麦克伦南先生极为随便地、极不精确地把这两个术语应用于一些有组织 
的群体——他对这些群体的知识是得自他所征引的著者一因此这两个术 
语和他的结论都沒有什么价値。《原始婚姻> 未能把氏族与部落或由它们所 
代表的群体视为一系列有机的组织中的不同单位，而把它们区別开来，从而 
无法使人知道“外婚制”或“內婚制”究竟系指哪种群体而言，这是&原始婚 
姻》的主要困难之所在。举例来说，在同一部落的八个氏族中，某一氏族就其 
本身而言可能是“外 婚的' 但就其余七个氏族而言，则是“內婚的”。不仅 
止此，在这种场合，这种术语即使运用得当，也容易引起娛解。麦克论南先生 
似乎是想提出两大原则以表示曾影响过人类事务的不同社会状况。事实上， 

“內婚制”几乎不适用于<原始 婚姻& 所讨论的社会状况，而“外婚制”指的是一 
个氏族即一种组织的规则或规律，这种氏族组织就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组织单 
位。影响人类事务的是氏族，氏族才是首要事实。我们立刻要想知道的是氏 
族的作用和性质，以及其成员的权利、特扠和义务。可是关于这些重大事实， 

麦克伦南先生却沒有加以讨论，不仅如此，他似乎对于作为古代社会的主要 
制度的氏族，连最起码的槪念都沒有。氏族有两条这样的 规则： （1) 氏族內禁 
止通婚。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外婚制”——这种禁令仅限于氏族，而 
麦克伦南在说到“外婚制”时却根本沒有提到氏族。 （2) 在原始氏族中，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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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女性，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仪有女系亲属”，而他在谈到这个 
问题时也沒有提到氏族。 

下面我们更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麦克伦南先生对部落体系和部 
落下了七条定义 G 古代历史硏究^第 113— 115页）。 

“纯外婚制。——1、部落（或家族）体系。——各部落之间是分离的。每 

• •婦 ♦癌 

—部落中的一切成员均同血统，或号称如此。部落成员之间禁止通婚。 

“ 2 、 部落体系。 —— 呼等孕 穿學夸 呼吟等今序，下分为区、克兰、萨姆 

等。同区的成员不能通婚；一切区之间均可通婚。 

“ 3 、部落体系。——凡姓氏指明其为同 
— 血统者，不能通婚。 

M 、 部落体系。——序考：¥兮$亨。同区的成员不能 通婚； 某些区之间 
可以通婚；其余各区之间仅部分人可以通婚。 

433 “ 5 、部落体系。——坪等$兮$写。同血统者不能 通婚： 每一区与其他 

某区之间可通婚。某些 E 之间不能 通婚。 种姓等级制。 

“纯內婚制。 6 、部落（或家族> 体系。—— 争序 考^$孕兮每一 
部落中的一切成员均同血统，或号称如此 J ® 姻在部落成员之间进行》部落之 
外禁止通婚，通婚者将受惩罚。 

“7、部落体系不明。” *** 异体字是我用的。〔译 者按: 中译本用着重点 J 
对部落制度下了七种定义，应当能够确定称之为部落的群体，使之具有 
能够被识別的足够的特色了吧。 

但是，笫一个定义便不知所云。在一种部落体系中包含几个部落，可是 
部落的集合体却沒有叫出名称。它们并未被认为构成一个联合体。至于这 
些分离的部落是怎样构成一个部落体系的或怎样联系起来的，则不得而知。 
每一部落的一切成员均同血统或号称如此，因此不能通婚。这种说法也许可 
以看成是对氏族所作的描写；但是并不存在与其他氏族相分离的、单独的氏 
族。在由氏族构成的每一个部落中，都有几个因通婚而混合的氏族。但是麦 
克伦南先生在此不可能是把部落与氏族混为一谈，也不可能是把部落视为家 
庭群体的集合体。他所指的是联合为一个部落体系的互相分离的血缘团体， 
团体沒有定义，体系未作说明，因此，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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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定义与此相同。符合这两个定义的部落决不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 
区存在过〗因为它旣不是氏族，又不是氏族构成的部落，也不是因部落的合并 
而形成的民族。 

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个定义多少比较明 白些。 它们都表明部落是由 
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区或氏族组成的。但是，与其说它是一种部落的体系， 

不如说它是一种氏族的 体系。 因为同一部落中的克兰、萨姆或区之间可以通 
婚，所以部落在两种情况下都不能说是实行“外婚制”的。就同一克兰、萨姆 
或区而言，它们是“外婚的”，但是，对于其他克兰、萨姆或区来说，则是“內婚 
的”。在某些场合则被说成存在某些限制 8 

当麦克伦南先生把“外婚制”或“內婚制”这样的术语应用到一个部落上 
的时候，我们怎能知道这个部落是处于同一部落体系中的若干部落之一呢？ 
还是那种被定义为家庭群体的集合体的部 落呢？ 在下一页（第116页），他 
说 •• “在数量上以及在某些方面的原始程度上，这些分离的內婚部落与分离的 
外婚部落相差无几。”如果他用部落指家庭群体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就 
是由氏族组成的部落，那么，就不能用“外婚制”来描述部落。在地球上的任 
何地区都丝毫不可能在由氏族组成的部落中存在过“外婚制”。凡是存在氏 
族组织的地方，氏族內都是禁止通婚的。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外婚 
制”。但是，作为一种同样普遍的规则，同一部落中的某一氏族的成员与任何 
其他氏族中的成员的通婚都是许可的。氏族是“外婚的”，而部落则基本上是 
“內婚的”。至少在这些场合，至关重要的是弄淸楚冠之以部落之名的群体到 
底是什么。又如（第42页），“如果我们首先能够证明外婚部落的存在或曾存 
在过，接着证明在原始时代分离的部落的相互关系是一律或大致一律彼此敌 
视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系列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男子娶妻的唯一方 
法是掳掠女子。”这里，我们找到麦克伦南先生的盗妻说的起点了。要发生434 
这“一系列情况”（部落由于互相敌视而分离），这里所谓的部落必须指较大的 
群体，指由几个氏族组成的部落。因为同一部落中的各个氏族的成员在该部 
落所占据的整个地区的任一家族中，都因通婚而互相混合了。这些氏族要么 
一定是全都互相敌视，要么便是谁也不敌视谁。如果这个术语是指较小的群 
体，指氏族，则氏族是“外蜡的”，而在这种情况中的部落则有八分之七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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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那么，使盗妻成为必要的“一系列情况”又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T 

在 S 原始婚姻 S 中被引来证明“外婚制”的主要例证是孔德人、卡耳马克 
人、塞尔卡西亚人、尤拉克-萨摩耶第人、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某几个部落以及 
美洲的某几个印第安部落，易洛魁人也包括在其中（第 75—100 页）。 美洲的 
部落一般都是由氏族组成的。男子不能同与他属于相同氏族的女子结婚；但 
是他可以同与他属于同一部落中的任何其他氏族中的女子结婚。例如，易洛 
魁人的塞內卡部落中的狼氏族的男子，不能与同氏族的女子结婚，不仅塞內 
卡部落如此，其余五个易洛魁人的部落也无不如是。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 
谓的“外婚制”，但是这种情形总是限于个別的氏族。而一个男子可以与其余 
七个塞內卡氏族中任一氏族的女子结婚。这就是部落的“內婚制”，这是由其 
余七个塞內卡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的成员所实行的。在同一部落中，这两种 
方式都同时并存，并且自古以来就如此。美洲的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一般都是 
这样。但是，麦克伦南先生却把它们作为“外婚部落”的例子加以征引，从而 
使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 

至于“內婚制”，麦克伦南先生最好是不要用到上述场合。首先因为“外 
婚制”和“內婚制”在此不能象他想象那样，代表两种相反的原则；其次因为实 
际上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即： 氏族內禁止通婚。一般来说，美洲印第安人可以 
在本部落內结婚，如果愿意，也可以与外部落通婚，但是，在本氏族內是不能 
通婚的。对于“內婚制”，麦克伦南先生只能征引一个较好的例子，即满洲鞑 
靼人（第116页），“他们禁止不同姓氏的人通婚”。在现存的部落之中还可以 
找到几个其他类似的例子。 

如杲我们从原始证据上检査一下，例如，西伯利亚的尤拉克-萨摩耶第 
人 （82 页），尼泊尔的马加尔人 (83 页） ，印度穆尼波利人的科波伊、谟乌、穆拉 
姆和穆林诸部落 （87 页）的组织，则很可能发现他们原是同易洛魁部落极为 
相似的；所谓的“区”和“萨姆”就是氏族。累瑟姆在谈到萨摩耶第人的尤拉克 
或卡索维的群体时，引用了克拉普罗斯的话 如下： “这种亲属关系的区划受到 
极为严格的遵守，以至沒有一个萨摩耶第人从其己身所属的亲属关系中娶 
妻。反之，男子总是从其他两个团体中的某一个中寻求妻室。”⑧还是这位作 
者，在谈到马加尔人 时说： “有十二个萨姆 o 凡属同一萨姆之人均认为 與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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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同的男性祖先；但并不需要出自同一女性祖先。 因此， 夫与妻必然分属435 
不同的萨姆。在同一萨姆之內不得通婚。你想要娶妻呜？想要的话，得到相 
邻的萨姆中 去找； 无论如何要在你本萨姆以外去找。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提 
到这种风俗习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机会； 相反，这种风俗习惯所表现的原 
则非常普遍，几乎普遍于全球。”④印度的穆林和其他部落划分为区，也具有 
相同的婚姻规则。在这些例子中，部落也可能是由氏族组成的，在氏族內禁 
止通婚。就每一氏族本身来说，都是“外婚的”，但就部落的其余氏族而言， 

则是“內婚的”。但是它们却被麦克伦南先生引作“外婚”部落的例子。澳大 
利亚人的主要部落是由氏族组成的，氏族內禁止通婚。这里，我们又一次看 
到： 氏族是“外婚的”，而部落是“內婚的”。 

旣然凡就氏族本身而言为“外婚”者，就其同一部落的其余氏族而言均是 
“內婚的”，那么，用两个术语来指禁止在氏族內通婚这一个现象又有什么用 
呢7把“外婚制”和“內婚制”作为一对术语，以图表示或代表两种对立的社会 
状况是沒有价値的。它们不适用于美洲的民族学，而且大槪也不适用于亚洲 
或欧洲的民族学。“外婚制”这个词单独地应用于小的群体（氏族） 一 它也 
只能用来描述这种群体一可能还得当。在美洲沒有“外婚”部落，但“外婚” 

氏族则比比 皆是; 在氏族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氏族的规则，这些规则 
始 终只能 认为是氏族的规则。麦克伦南先生发现克兰、萨姆和区是“外婚 
的”，克兰、萨姆、区的集合体是“內婚的”；伹他对“內婚制”并未作任何 j 兑明 a 
他也沒有说克兰、区或萨姆是“外婚的”，他说的是部落是“外婚的”。也许他 
所说的部落就是指的克兰、萨姆和区吧；但是那又怎样解释他对部落下的这 
种 定义： “部落是家庭群体的集合体，下分为区、克兰、萨姆等”（第114页）？ 
而且他还紧接 着说： “在数量上以及在某些方面的原始程度上，这些分离的內 
婚部落与分离的外婚部落相差无几 。” 如果我们以他的主要定义为根据，那 
么，我们可以这样地断言而不怕他进行 反驳： 麦克伦南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不 
曾提出一个“外婚”部落的例子。 

此外，对于这一对术语尙有另一可以非议之处。这两个互为反义的词被 
用来表示两种对立的和不同的社会状况。旣然如此，那么，在这两种社会状 
况之中，哪一种较原始，哪一种较进步呢？对此，麦克伦南先生采取了极不愼 

m 





重的态度。“它们可能表示由外婚制向內婚制是个进步，也可能由內婚制向外 
婚制是个进歩”（第115 页）； 它们“也许同样原始”（第 U 6 页）； “他们在某些方 
面”同样原始（第116 页）； 但是，在结束这一讨论之前，“內婚制”却又上升到 
优越的地位，变得倾向于文明社会了，而“外婚制”则倒向蒙昧社会去了。这为 
麦克伦南先生认为“外婚制”产生不纯、而“內婚制”则革除了这种现象、从而 
产生了同种的臆断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內婚制”最终就变成了优于“外婚制” 
的影响进步的因素了。 

436 麦克伧南先生的错误之一，在于他颠倒了这两个术语的位置。在人类进 

步的顺序中，他称之为“內婚制”者是在“外婚制”之前，并属于人类的最低状 
况。在上溯至马来亚式亲属制——它位于氏族之前一形成的时候，我们看 
到处于婚姻关系中的血婚群。这种亲属制旣表明了这种群体的现象，也说明 
了它的性质，并且反映出“內婚制”的原始力量。从这种状况向上发展，首先抑 
制“內婚制”的是伙婚群，它谋求把亲兄弟姊妹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同时仍 
以兄弟姊妹的名称把第一代、第二代以及更疏远的从表兄弟姊妹保留在这种 
关系之中。在澳大利亚以性为基础的组织中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同。再往后 
出现的是氏族及女系世系和氏族內禁止通婚。这就产生了麦克伦南先生所 
谓的“外婚制”。从此之后，“內婚制”就不再影晌人类的事务了。 

据麦克伦南先生之见，“外婚制”在进步的社会中巳趋于衰亡;而当世系 
变为男系之时，它在希腊和罗马部落中就已消失了（第225页）。事实远非如 
此，他所谓的“外婚制”开始于具有氏族的蒙昧社会，继续经过野蛮社会，一直 
维持到文明社会。它在梭伦时代和塞尔维乌斯 • 土利乌斯时代在希腊和罗 
马氏族中完整存在，与它今天在易洛魁氏族中的存在同样完整。《原始婚姻》 
中的使用法完全糟踏了“外婚制”和“內婚制”这两个术语，因此现在最好的办 
法只能是将它们束之高阁。 

(2) 麦克伦南先生的 术语: “仅有女系亲属系统。” 

《原始婚姻》中充满了这一术语。这个术语断言凡是流行这种亲属关系 
的地方都仪承认这种亲属 关系； 这样它就断言错了。土兰尼亚式、加诺万尼 
亚式和马来亚式亲属制明确地表明男系亲属象女系亲属一样始终受到承认。 
一个人有兄弟和姊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儿、孙女和外孙、外孙女，其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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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不仅有女系，而且也有男系。子女的生母是可以确定的，生父则不能 
确定 i 但是他们并沒有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否认男系亲属，而是把这种怀疑 
的利益带给了许多人——可能的父亲居于眞正的父亲的范畴以內，可能的兄 
弟居于眞正的兄弟的范畴以內，可能的儿子居于眞正的儿子的范畴以內。 

在氏族出现之后，女系亲属的重要性增加了，因为它现在成了有別于非 
氏族亲属的氏族亲属。在大部分场合，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从他所征引的作 
者那里获知的亲属关系。氏族的女性成员的子女仍留在氏族之內，而男性成 
员的子女则被排斥于氏族之外。在世系为女系时，每个氏族成员均仅从女系 
追溯其世系，而在世系为男系时，则仅从男系追溯其世系。氏族的成员构成 
一个具有一共同氏族姓氏的有组织的血缘团体。他们是通过血缘关系结 
合起来的，并进而得到共同的权利、特权和义务的维系。氏族亲属在这两种 
情况下均优于其他亲属；这并不是因为不承认其他亲属，而是因为氏族亲属437 
能够享受氏族的权利和特权。麦克伦南先生沒有发现这种区別，这表明他对 
于他所探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调査硏究。在世系为女系的情况下，一个男人 
在其氏族之內有外祖父母、母亲、兄弟姊妹，舅父，外甥和外甥女，外孙和外孙 
女；这些亲属有些是直系的，有些是旁系的；而除舅父这种亲属之外，他在其 
氏族之外也具有与此相同的 亲属； 此外还要加上父亲、姑母、子女、从表兄弟 
姊妹。女人在其本氏族內的亲属，除加上子女之外，与男人相同；其在氏族外 
的亲属也与男人相等。无论在氏族內外，兄弟均被认为是兄弟，父亲均被认 
为是父亲，儿子均被认为是儿子，相同的称谓在氏族內外对他们的使用是沒 
有区別的。由此可见，女性世系 —— “仅有女系亲属”所指的只可能就是这种 
世系——只不过是氏族的一条规则而已。我们应当这样看待它，因为氏族是 
基本事实，而氏族亲属是它的一种属性。 

在氏族组织之前，女系亲属无疑较男系亲属更为优越一些，而且无疑是 
低级部落群藉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基础。但是，《原始婚姻&中所提到的各种事 
实与氏族之前的人类状况沒有多少关系，或根本沒有关系。 

(3) 沒有证据证明尼尔人和西藏人的多夫制具有普遍性。 

根据麦克伦南先生的推断，这两种形式的多夫制似乎是普遍的现象。他 
用它们来对类別式亲属制的起源进行尝试性的说明。尼尔人的多夫制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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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沒有关系的人共有一妻（第146页)。它被称之为最原始的形式。西藏人 
的多夫制 是几兄 弟共有一妻。接着，麦克佗南先生便迅速地列举人类的部 
落，以表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多夫制的普遍优势，而其实他根本沒有能成功 
地表明它们的优势 O 麦克伦南先生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些多夫制形式不过是 
例外情形，即使在尼尔吉里山⑤或西藏，它们也不曾成为普遍现象。如果平均 
三个男人共有一妻（尼尔人以十二个丈夫共有一妻为限，第147页），而这是 
部落內普遍的现象，那么就有三分之二的可婚女子沒有丈夫。我敢于断言这 
种现象从来不曾在人类部落中存在过，而且若无更好的证据，则即使是在尼 
尔吉里山或西藏，这种现象也是难以置信的。关于尼尔人的多夫制，所知的 
情况并不充分 。“一 个尼尔人可能是几个丈夫联合体中之一员》即他可以有任 
意数量的妻子”（第148页）。这并无助于使未婚女子获得丈夫，不过可以增 
加一个妻子的丈夫数目而已。杀女婴也不能被夸大为足以使多夫制上升为 
普遍流行的形式。我们更不能断言多夫制曾给人类的事业带来普逼的影响。 

但是，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却能说明曾影晌人 
438类事业的多妻制与多夫制的形式，因为当这些制度形成之时，它们的流传之 
广正与这些制度相同。在马来亚式亲属制中，我们发现有以兄弟姊妹的通婚 
为基础的血婚群的证据，但是，这种群体中包括旁系兄弟姊妹在內。在这种群 
体中，男人行多妻制，女人行多夫制。在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中_ 
我们发现有一种更进步的群体一两种形式的伙婚群——的证据。一种以 
丈夫的兄弟关系为其基础，另一种以妻子的姊妹关系为其基础 i 直系兄弟姊 
妹则被排斥于婚姻关系之外。在每一个群体中，男子都是多妻的，女子都是 
多夫的。这两种现象并存于同一个群体之中，并且都是解释其亲属制所不可 
缺少的因素。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以伙婚群的存在为其前提这种亲属制以 
及马来亚式亲属制所反映的多妻制与多夫制的形式才是民族学所关心的；尼 
尔人和西藏人的多夫制不 仅不足 以解释达些亲属制，而且也不具备普遍的重 
要性。 

这些在表格中所列的亲属制给予《原始婚姻2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的打 
击是如此的沉重，以致我只好认为表上所说的事实就是麦克伦南先生之所以 
要攻击我对它们的起源的假说性说明的原因，以及他企图代之以另一种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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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它们为亲属制的原因 a 

二、麦克伦南先生关于类別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假说，并未说明它的 
起源。 

麦克伦南先生说(第372 页)： “〔类別式亲属制的〕各种形式所表现出来 
的现象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婚姻制上；因此，其起源也必须于此中寻求。’’这正 
是我的说明的 基础; 但是它只是麦克伦南先生的说明的一部分。 

他企图用来解释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婚姻制，是在尼尔人的多夫制 
中找到的；而他企图用来解释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婚 
姻制，则是西藏人的多夫制所提供的。但是他旣沒有尼尔人的亲属制，又沒 
有西藏人的亲属制可以解释或证明他的假说。他就这样在沒有任何得自尼 
尔人或西藏人的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依据具有类別式亲属制的部落和氏族中 
从未存在过的婚姻制形式，来开始他的论证。这样我们在一开始就发 现：他 
对问题所作的解释，不过是信口开河的臆说而已。 


麦克伦南先生否认表格中的制度（《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h 第293—382 
页；第523 —567 页）是亲属制。反之，他声称它们全都是“称谓款式”。他 
的否认是含糊不淸的，但他的话的大意是企图否认。在我的《人类家族的亲 
属制度》—书中，我曾 指出： 美洲印第安人在曰常交际和正式问候中均以相互 
之间的准确的亲属关系，而不是以个人的名字相 称呼； 在中国和印度南部也 
流行与此相同的方法。他们之所以在问候时运用这种制度，是因为它是一种 
亲属制 一 这是首要的理由。麦克伦南先生希望我们相信这些无所不包的制 
度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其形成的原因仅在于使人们能够在问候时彼此称呼， 

除此之外便別无目的了。芝倒是处置这呰制度、抛弃反映人类的早期状况的439 
最有价値的现存记录的方便办法。 

麦克伦南先生想象必须有一种完全独立于称呼制度的亲属制 I 因为“相 
信这一点看来是有理由的' 他说（第373页），“血缘制度与称呼制度一定是 
同时产生的，因此，它们在短期內会有一段共同的历史。”血缘制度就是亲属 
制度。那么，失去的那种制度又在什么地方呢7麦克伦南先生旣沒有把它创 
造出来，也沒有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却发现凡是表中的制度适合他的假说 
之处，他都把它们当作“亲属制”来使用，而并不劳神去修改他认为它们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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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称谓款式”的断#。 

全世界的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自古以来竟然是这么热心地关注称呼亲 
属的适当款式，以致产生这样全面与复杂的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 
尼亚式制度，其目的却仅在于用作称谓款式，而不在其他，而且在这两种制度 
之外便不再产生其他的制度——在亚洲、非洲、波利尼西亚和美洲，它们竟然 
是这么一致， 例如: 某人之祖父之兄弟应称为祖父，年长于己之兄弟应称之为 
兄，年少于己之兄弟应称之为弟，凡此种种都仅是为了提供一种称呼亲属的 
款式 —— 其一致性如此之显著，其原由如此之渺小，以致足以使这种巧妙的 
槪念的作者对此深信而不疑。 

称谓款式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一切习惯用法都只是暂时的。称谓款式必 
然也象人种的不同一样有別。但是亲属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所包括的 
亲属关系是由家族和婚姻制产生的，而且甚至要比家族本身更为持久，在家 
族向前发展的时候，这种制度可以继续不变。这些亲属关系所表示的是这种 
制度形成之时社会状况的实际情况，并且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日常的重要 
性。它们的遍及地球广大地区的一致性，它们的经历漫长年代的不变性，都 
是因它们与婚姻的法则联系在一起的 结果。 

在马来亚式亲属制形成之时，可以假定母亲能够威觉到她的子女与她处 
于某种可以用适当的称谓称呼的亲属关系之中；她自己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的 
母亲与她处于另外的某种关系 之中； 她母亲的其他子女与她又处于另外的关 
系之中；而她自己的女儿的子女又与她处于另外的关系之中一所有这些关 
系也许都可用适当的称谓表达出来。这就开创了以明显的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亲属制。它为马来亚式亲属制的五等亲属奠定了基础，而与婚姻的法则无 
任何关系。 

当婚姻群体和血婚制家族——这两者的存在都可由马来亚式亲属制提 
供证明——出现的时候，这种亲属制度将以这些主要槪念为基础在群体中普 
遍实行。由一群直系和旁系兄弟姊妹相互通婚所导致的亲属制必然是马来 
440亚式的。任何解释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假说，如果忽视了这些现象，必 
定会失败。这样一种婚姻形式和家族形态将产生马来亚式亲属制度。这样 
一种形式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亲属制，而且只能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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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这些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沒有必要详细讨论麦克伦南先生的假说 
中的各点了，他的假说过于含糊，因而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而且丝毫不能为这 
些制度的起源提供解释。 

三、麦克伦南先生对 <人类家族的亲属 制度& 提出的假说所作的反驳沒 
有力里。 

他在上一篇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现象的诶解和观念的混乱，同样 
地出现在达篇论文中。当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同时存在于同一些人之间时， 
他就不再加以区分；而且他在制度的关系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 

逐步地讨论麦克伦南先生对我的假说的批判是沒有必要的，其中有些是 
断章取义，有些是歪曲附会，沒有一处触反了问题的本质。他试图反驳的第 
一个命题是这样叙述的：“马来亚式亲属制是一种血亲制度。摩尔根先生是 
这样假定的，他却不提不利于这种假说的障碍。”（第342页）马来亚式制度一 
部分是血亲制度，一部分是姻亲制度。这个事实是明显的。父母、兄弟、姊 
妹、子女、叔伯、舅、姑、姨、侄、甥、侄女、外甥女、从表兄弟姊妹、粗父母和外祖 
父母、孙和孙女，以及由婚姻产生的一切亲属均列在表中，摆在麦克伦南先生 
的面前。这些制度不言自明，它们只能是亲属制，不能是任何別的东西。难 
道麦克伦南先生认为所列举的部落还有另一种有別于表中所提出的制度吗？ 
如果他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他就有义务创造一个出来看看，或者确立这种制 
度存在的事实。可是他两样都沒有做。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的两三个特殊的论点。他说（第346 页）： “如果某 
个人被称为某个并未生他的女人之 （ 子’，他的这个称呼显然不能用自然世系 
的原则来加以说明。 在这种情 况下， 名义上的亲属关系并非 （ 在个人亲子关 
系可知范 围內所 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因此，摩尔根先生的命题并未能把这 
一点弄淸楚 。”从这段叙述的表面上来看，所论及的问题并不是亲子关系的问 
题，而是姻亲关系的问题。一个人称其母亲的姊妹为其母，她称他为她之子， 
虽然 她并未 生他。这是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 加诺万 尼亚式亲属制中都存 
在的现象。无论是在血婚群还是在伙婚群中，一个人的母亲的姊妹都是他的 
名义上的父亲之妻。她与他的关系，与我们的亲属制中的继母的关系最为接 
近 i 在我们的亲属制中也称继母为母，称继子为子。不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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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关系，这是对的，它本身不是这种关系，但是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姻亲关 
系，它就是这种关系。麦克伦南先生的理由在许多地方都象在这里一样，是 
似是而非的和错 i 吳的。 


441 他在从马来亚式亲属制转而论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时说（第354页)： 

“由此 可见： 一个人之子与他的姊妹之女，虽然是名义上的兄弟姊妹，⑧但在 
‘部落组织’建立起来之后是可以自由通婚的，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系部 
落。”接着他就由此啰嗦不淸地论述了两三页，证明“由此可见，摩尔根的理由 
是不充分的”。如果麦克伦南先生非常仔细地硏究过土兰尼亚式或加诺万尼 
亚式亲属制的话，他应当 看出： “一个人之子与他的姊妹之女”并不是“名义上 
的兄弟姊妹”。反之，他们是表兄弟姊妹。这是马来亚式与土兰尼亚式亲属 
制的最明显、同时也最重要的区別，而且也是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血婚制家族 
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伙婚制家族之间的区別所在。 

一般的读者几乎不可能不厌其烦地去熟悉这些制度的详情。除非他能 
够轻松自如地弄淸这种亲属关系，否则，讨论亲属制不会是件令人偸快的事， 
而只会使人产生困惑。麦克伦南先生任意地使用这些亲属称谓，但是在所有 
的场合都用错了。 

在另一处（第360页），麦克伦南先生说我把婚姻与同居区別为二，其实 
我并沒有;但他却随之大发了一通议论，其词藻之华丽堪称 《 原始婚姻》之冠。 

最后，麦克伦南先生抓住了两个所谓的错误，他以为这两个错误将会宣 
吿我对类別式亲属制的起源所作的解释的破产。“在企图解释类別式亲属制 
的起源时，摩尔根先生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他沒有着 
实地考虑这种制度的主要特点一对于有关系的人的类別；他沒有从类別的 
起源中去寻求这种制度的起源”（第360页）。在这个问题上，制度与类別究 
竟有什么区別呢？这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而且决不可能用来指两样不同的 
东西。寻求其中之一的起源，就是寻求另一个的起源。 

“第二个错误，或者说第二个荒谨之处，在于十分随便地把这种制度假定 
为血缘制”（第361页）。这里根本不存在 谨误， 因为表中所列举的人都是从 
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或者是通过其中某些人的婚姻而联系起来的。他们与 
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表中所举的人相同（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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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第79—〗27页）。在所有这些表中，他们实际上都是通过血缘和婚姻相 
互联系在一起的。在后者中，每一种亲属关系都具体化了；在前者中，则按 
范畴类 別之； 但不论是在前者还是后者中，最后的基础是相同的，即是实际 
上的血亲和姻亲。在前者中，是集体相互通婚，在后者中，婚姻在一男一女 
之间进行，从而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差別。在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 
尼亚式亲属制中，在人的共同世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血亲关系具有坚实的基 
础；而姻亲关系则须我们在它们所表现的婚姻形式中去寻求。通过观察与比 
较就可以 看出： 想要解释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必须有两种不同的 
婚姻形式；从而使前者证明了血婚的存在，后者证明了伙婚的存在。 

至于亲属称谓经常在问候时用到，那正是因为它们是亲属称谓之故。麦442 
克伦南先生想把它们改为习惯的称谓款式只是徒劳。虽然他特別强调这种 
观点，但他在试图说明它们的起源时，并未把它们当作“称谓款式”来用。凡 
是他用到它们的时候，他都严格地把它们当作亲属称谓。“称谓款式制”不可 
能离开亲属制而独立产生(第373页），正象语言不能离开它所代表和表示的 
观念而独立产生一样。除了这些称谓所表示的血亲和姻亲之外，还有什么能 
给予这些称谓以意义呢？决不可能仅为需要一种称谓款式就产生这样一些 
在地球上的广泛地区內连微小的项目都相同的侑大制度。 

至于麦克伦南先生对类別式亲属制的起源的解释与本书所提供的解 
释一无论是对称谓款式制还是对亲属制——之区別究竟何在，我很乐意请 
读者来判断。⑦ 


本章洼释 

①约翰•麦克伦南，《古代历史研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的重 印本》 （伦敦， 
1876年)。 

⑧“但是，这些表格是研究的主要成果。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远远超过作者能 
够指出其内容的目前使用范围”。（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 
卷〔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71年〕，第8页。） 

③ R . G . 累瑟姆，《绘图民族学》，两卷本(伦敦，1859年），第1章，第475页。 
〔怀特注〕累瑟姆引自朱留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罗斯的《亚细亚的操多种语言者》 
(巴黎，1823年）。 

④ 同上书，第1章，第80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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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译者注〕尼尔吉里山在印度南部。 

⑥ 〔怀特注〕摩尔根用异体字以示着重„ 

( Z ) 〔怀特注〕杰出的英国人类学家 R . R . 马勒特在谈到 J . J . 巴霍芬， H . S . 
梅因和 J . F . 麦克伦南对社会发展的民族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时，对麦克伦南一摩尔 
根之争下过这种 结论: “在探讨蒙眛人的社会组织时，过去根本不存在可供参考的原 
始材料，也没有充分的、为人所了解的证据，直到路易斯 * 摩尔根，才为他自己制造出 
来一个证据。……但是，在他〔麦克伦南〕与摩尔根越过大西洋进行斗智的回合中，获 
胜的是摩尔根，这并不是因为他更聪明，而仅仅因为他始终能够打出更大的王牌来胜 
过对手的材料。’ ’(《 泰勒 》 伦敦，1936年，第180页。） 




财产观念的发展 




^BOr 

第一軍 

三种继承法 

蒙味社会状态下的财产——发展速度很慢——第一 
种继承法——在本氏族成员中分配财产——低級野蛮社 
会的财产——第二种继承法的萌芽——在同宗亲属中的 
分配'—改善的人性——中级野蛮社会的财产——我们 
对其继承法还不十分清楚 可能是同宗继承 

现在剩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财产在几个文化阶段中的发展， 
有关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法则，以及财产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对财产的最早观念是与获得生存资料紧密相连的，生存资料 
是基本的需要。在每一个顺序相承的文化阶段中，人所掌撞的物 
品将随着生活方式所依靠的技术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财产的发 
展当与发明和发现的进步幷驾齐驱。每一个文化阶段都显得较其 
前一阶段大有进步，不仅在发明的数量上如此，在由发明而产生的 
财产的种类和数量方面也是如此。财产种类的增加，必然促进有 
关它的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某些规则的发展。这些占有财产和继承 
财产的法则所依据的习惯，是由社会组织的状况和进步确定和限 
制的。由此可见，财产的发展，与发明和发现的增加，与标志着人 
类进步的几个文化阶段的社会制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 萦 眛社会的财产如果撇开人类通过发明和发现，通过 
由制度、风俗和习惯体现出来的观念的发展而获得的成就不谈， 


445 


533 



那么，无论采取什么观点，都很难想象得出人类刚刚出现时的状 
况。人类从无知无识的状况中获得进步，在时间上来说是缓慢的， 
但是从比率上来说却是成几何级数的。我们可以根据一系列必要 
446 的推论，将人类追溯至这样一个时候，那时，人类对于火是无知的， 
他们沒有淸楚的语言，也沒有手制的武器，象野兽一样，依靠地 
上自生的果实为生。他们以几乎觉察不到进展的缓慢速度进入蒙 
眛社会，从手势和不完全的声音发展到语音淸楚的语言•，由作为 
最早的武器的棍棒发展到以燧石为锋尖的矛，幷最终发展到弓箭； 
由燧石刀和凿发展到石斧和石槌；由柳条和藤条编的篮子发展到 
涂有粘土的篮子，使之成为能用火煮食物的容器•，最后掌握了制陶 
术，从而产生了耐火的容器。在获取生存资料的手段方面，他们从 
产地有限的野生果实，发展到海滨之鱗介鱼类，幷最终发展到淀粉 
块根和猎物。用树皮纤维制成的绳索，用植物浆滓制成的一种布， 
用作衣服和帐篷盖布的鞣制皮革，以及最后用柱为框架、以树皮为 
瓦的房屋，或以石楔劈开的木板制成的房屋，这些以及以上所列 
举者，都是属于蒙昧社会的发明。其他较次要的发明可以列举取 
火钻、鹿皮鞋和雪靴。 

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前，与原始时代相比，人类已学会了维持数 
量很多的人的生活的 技能； 他们已在地球表面广泛繁殖，幷占有各 
大陆上一切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可能条件。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 
已由血婚群进化到以氏族为组织的部落，从而具有了基本政治制 
度的萌芽。在这个时候，人类开始成功地登上了走向文明社会的 
伟大的征途，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发明了语音淸楚的语言，掌 
握了制陶的技术，出现了氏族的制度的时候，走向文明社会才获得 
了基本的保证。 

在蒙眛阶段，人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进步先导的那 
一部分人类终于组织成了氏族社会，幷发展为散居各处的村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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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这种惰况有助于促进发明的能力。他们的原始的精力和比 
较祖糙的技术主要集中于生存方面。他们旣不会以木栅来保卫村 
落，也不懂得淀粉食品，他们还沒有摆脫食人之风的灾难。除了在 
语言方面获得惊人进步之外，上面列举的技术、发明和制度几乎代 
表了人类在蒙昧社会中所获得的成就的总和。从总体来看，成果 
似乎很小，但其潜力却是无限的 I 因为它包含了语言、政治、家族、 
宗教、房屋建筑和财产的基本要素，以及生活技术的主要萌芽。他 
们的后代在野蛮阶段更加充分地发展了所有这一切，而他们的文447 
明子孙直到今天仍在使之趋于完善。 

但是，蒙昧人的财产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于财产的价値、财 
产的欲望、财产的继承等方面的观念很淡薄。粗糙的武器、纺织 
品、器具、衣服、燧石、石制工具、骨制工具，以及个人的装饰品，代 
表着蒙昧生活状况中的财产的主要项目。财产的占有欲尙未在他 
们的头脑中形成，因为几乎不存在财产。这种欲望直到相隔遙远 
的文明社会才发展为生气勃勃的“贪欲 ” (studium lucri )， 这种力量 
如今在人类头脑中成了一种极有支配作用的力量。土地在当时尙 
不构成为财产而为部落共有，公共住宅则由占居者所共有。纯属个 
人的物品随着发明的缓慢进展而增加，而强烈的占有欲这股新生 
力量也就从这里不断得到发展。被视为最有价値的物品都成为所 
有者的随葬品，以供他在冥中继续使用。剩余的物品足以引起继 
承的问题。我们对于氏族组织以前这些剩余物品的分配法的知识 
极为有限，或根本缺乏。在氏族制度建立之后，就出现了第一条继 
承大法，它规定把死者的所有物分给其氏族的成员。实际上，它们 
为其近亲所占有;但是，财产应留给死者的氏族，幷分配给其成员， 
这条原则是普遍的。这条原则由希腊和拉丁的氏族带到了文明社 
会。子女继承母亲的遗物，但不能继承其名义上的父亲的财产。 

二、 低級野蛮社会的财产 从陶器的发明到饲养动物，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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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到用灌毹法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这与饲养动物有 
同样的意义），所经历的时间必定比蒙昧社会为短。除了制陶术、手 
织术以及在美洲产生淀粉食品的耕作术之外，这个文化阶段不再 
具有其他的伟大的发明或发现。在这一阶段，制度方面有了更为 
显著的发展。经纬线的手织术似乎是在这个阶段发明的，幷必须 
被视为最伟大的发明 之一； 但是我们不能断定在蒙昧社会一定不 
懂得这项技术。处于相同状况中的美洲易洛魁等部落用质量优良 
的经纬线和精工细作的方法制成带子和负重带，其线绳是用楡树 
和椴木的树皮纤维做的。①这一在后来使人类得到衣著的伟大的 
448发明原理，在当时已充分认识 到了； 但是还未能使它达到纺织衣服 
的地步。图画文字似乎也是在这个阶段首次出现的。如果说它的 
发明较此为早的话，那么它是在这个阶段获得了非常重大的发展 
的。有趣的是，作为一种艺术的一个发展阶段而结果却发明了一 
种拼音字母。这一系列相关联的发明有如下述 ：一、 手势或个人符 
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约定成俗的符 
号；四、表音的象形文字或用于简单记事的音符•，五、拼音字母或书 
写下来的声音。因为记录声音的语言是一系列顺序相承的发展的 
产物，所以它以前的历次进步的出现都旣重要又具有启发意义。 
科彭纪念碑上的文字显然是处于约定俗成阶段的象形符号。它们 
表明使用着前三种文字形式的美洲土著正在独立地向一种语音字 
母的方向发展。 

发明木栅以保护村落，发明皮盾以抵御在当时已成为致命的 
投射武器的箭，发明装有石尖或鹿角的各种棍棒，似乎也是这个 
阶段的事情。当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印第安部落被发现的时 
候，他们都已广泛地使用所有这些东西了。装有燧石或骨的矛虽 
也偶尔为森林中的部落使用，但不是他们通常使用的武器。®这种 
武器用于蒙昧阶段，在发明弓箭 之前； 但是当开始使用装有铜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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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和战爭形式变近距离的战斗之后，它又成为髙级野蛮社会的主 
要武器了。弓箭和棍棒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土箸的主要武 
器。在制陶方面，容器体积和装饰取得了某些进步;③但直至这个449 
阶段的末期，陶器还是极为粗糙的。在房屋建造术方面，结构的大 
小及式样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在次要的发明中，有打鸟用的气 
铳，碾磨玉米用的杵臼，制颜料用的石臼钵，陶制和石制的烟斗及 
烟草的 使用； 骨制和石制的较高级的工具，以及柄和上部裹以生皮 
的石槌，饰以豪猪刺的皮带和鹿皮鞋等。其中有些发明很可能是 
从中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传过来的；因为较进步的部落正是通过这 
种经常重演的过程来促进比它们落后的部落的进步。至于进步的 
速度，则视后者认识和利用这些进步的方法的速度而定。 

玉蜀黍及其他作物的栽培，为人们提供了未经发酵的面包、印 
第安玉米豆羹和玉米饭。它也有利于引入一种新的财产，即耕地 
与园圃^虽然土地为部落共有，但耕地的所有权在当时已被视为是 
个人的，或某个集体的，因而也就成了一种可继承的东西。共同 
居住在一个公共住宅中的集体，大部分都属于同一氏族，因此，继 
承法自然不会让其与亲属相分离。 

丈夫和妻子的财产和所有物都分得淸淸楚楚，死后则分给各 
自所属之氏族。妻子和子女对于丈夫和父亲的东西一无所取，丈 
夫对于妻子的东西也一无所取。在易洛魁人中，若男子死后而遗 
有妻子及子女，则其财产为其所属的氏族成员瓜分，其姊妹、姊 
妹的子女及其舅父得到其中的大部分。他的兄弟可以得到一小部 
分。女子死后若遗有丈夫和子女，则她的子女、她的姊妹、她的 
母亲及其姨母将继承其财产；不过，分给其子女的是较大的一份。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之內。在鄂吉布瓦人中，若 
子女的年龄达到会使用财产的岁数，则母亲的财产将分给子女；反 
之，若其子女未达到这种年龄，则其财产将分给其姊妹、母亲和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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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但其兄弟被排斥在外。虽然他们的世系已变为男系，但其继承 
法依然遵循世系为女系时所流行的法则。 

与蒙昧社会相比，财产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多了，但是还不足以 
引起产生强烈的继承心理。在上述分配法中可以看到我在其他地 
450方提到过的第二种继承大法的 萌芽； 那种继承法是将财产分给同 
宗亲属，而将其余的氏族成员排除于外。这里所指的同宗关系和 
同宗亲属，是按男性世系而言的；这种世系所包括的人与女性世系 
中所包括的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则是相同的， 
而所用的称谓似乎能同时适应这两种情况。在世系为女系的时候， 
同宗亲属指的是那些仅仅通过女系而能与这位无遗嘱的死者追溯 
到同一祖先的人；在世系为男系时，则指 R 仅通过男系追溯到同 
一祖先的人。同宗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氏族內的各人之间的血绿 
关系上，这些人是由某一个共同祖先传下来的一支。 

现在，在先进的印第安部落中，对于氏族继承法的反感已经开 
始表现出来。在某些部落，已将它推翻，而代之以仅由子女继承财 
产。我已在前面提出了有关这种反感的证据，例如在易洛魁、克利 
克、切罗基、乔克塔、麦诺米尼、克劳和鄂吉布瓦人中，已采取措施 
使子女能够继承其父亲的财产，他们的财产数量现在已经大为增 
长了 。 

食人之风这种蒙昧社会的残酷灾难，在野蛮阶段早期已明显 
地咸弱了。它已不再是普遍的习惯；而是象我在前文说明的那 
样，作为一种战爭的手段保存下来，度过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野 
蛮阶段的中期。这种形式的食人之风在美国、墨西哥和中美的主 
要部落中均可发现。淀粉食物的获得是使人类摆脫这种蒙昧习俗 
的主要途径。 

我们已走马观花地越过了两个文化阶段，这两个阶段至少包 
括地球上人类全部历史的五分之四。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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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 
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但 
是，残忍、诡诈和狂热也同样是共同的特性。在宗教方面对自然力 
的崇拜，对于人格化的神和伟大的神灵的模糊槪念、原始的诗歌创 
作、公共的住宅、由玉米做成的面包，也都属于这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还产生了偶婚制家族，产生了按氏族和胞族组成的部落联 
盟。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此时已经 
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这种文学已经对人类产生451 
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三、中级野蛮社会的财产 这个文化阶段中的人类状况比任 
何其他阶段中的人类状况都湮沒得更多。呈现这种状况的有南北 
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他们被发现时正处于野蛮社会的鼎盛阶段。 
他们的政治制度、宗教教义、家庭生活方式、技术以及财产所有权 
和继承权的法则本可以完善地被我们所获得；但机会已经放过了。 

现在残留下来的一切不过是包 藏在误 解和浪漫传说中的一鱗半爪 
而已。 

这个阶段在东半球开始于动物的饲养，在西半球则始于村居 
印第安人的出现，他们多半居住在用土坯砌成的（在某些地区则是 
用石砖砌成的）庞大的公共住宅之中。这时还出现 以灌親 法种植 
出来的玉蜀黍及其他作物，这就要求有人工的渠道，作成方形的 
园畦，以及垒起田塍蓄水以便使水被吸收。当这些印第安人被发 
现之时，他们已接近野蛮阶段中期之末，其中部分人已制出靑铜， 
这就使他们接近掌提冶炼铁矿的较高的技术了。公共住宅具有堡 
垒的性质，是介乎低级野蛮社会的木栅村落与髙级野蛮社会的有 
墙的城堡之间的东西。就域市一词的正确意义而言，在美洲被发 
现时幷不存在城市。就战爭技术而言，除了在防御方面建造了对 
印第安人来说一般难于攻破的高大房屋之外，幷未取得什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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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却发明了一种棉甲 （ escaupiles ), 其中塡塞棉花以防矢 
石，④还发明了双刃 7 Kmacuahuitl )， ⑤在木刀体的毎一边嵌上一排 
有角的燧石尖。他们仍使用弓、箭、矛、棍棒、燧石刀、燧石斧和石 
制的工具虽然他们已经有了铜斧和铜凿，这两样东西因为某种 
原因始终未得到普遍的使用。 

除玉蜀黍、豆类、南瓜和烟草外，现在又加上了棉花、胡椒、蕃 
茄、可可和某些果树的培植。还有一种龙舌兰汁酿成的啤酒。伹易 
452洛魁人是用枫树汁酿造一种类似的饮料。由于制陶术的改进，质地 
优良、装饰精美、足以容纳数加仑的陶器也被生产出来了。手工制 
造的碗、壶和水瓶大量生产出来。自然金属的发现与使用也是在 
这个阶段，最初是用作装饰，最后是用作工具和器皿，例如铜斧和 
铜凿。他们是在坩堝中熔化这些金属，在熔化时可能使用风箱和木 
炭，在熔化之后将其浇注入模。靑铜的制造，粗的石雕，棉纱织成的 
衣服，⑦纹石造的房屋，刻在已故啻长墓表上的表意文字或象形文 
字,计时的日历，标志季节的至日石柱，巨型的墙垣，骆马、一种犬 
和火鸡及其他禽类的饲养，在美洲也都属中级野蛮社会 。一 种组织 
成教阶幷以法衣为标志的僧侶团体，人格化的神及代表它们的偶 
像，杀人祭，均在这一文化阶段中首次出现。包括两万多人口的两 
个印第安大村落墨西哥和库斯科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人口如此众 
多的村落是前所未闻的。由于同一政府下的人数的增加和事务的 
逐渐复杂，社会中的贵族成分已在民政与军事會长之间初露头角。 

现在我们来看看东半球的情形，这里处于相应阶段中的土著 
部落有供给他们肉食和乳食的家畜，但他们大槪沒有园艺和淀粉 
食品。当这一伟大的发现取得成功之时，野马、牛、羊、驴、豕和 
山羊已经可以 驯养了 ，而当成群的牛羊成为固定的生活资料之时， 
必将大大地促进人类的进步。但是，只有在产生幷维持牛羊群的 
游牧生活定型之后，其效果才会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森林占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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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的欧洲不适宜这种 生活； 但亚洲內地的草原、幼发拉底 
河、底格里斯河等流域则是游牧部落的天然家园。人群自然集中 
于此；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追溯自己的远祖，他们在那里过着 
象闪族游牧部落那样的生活。谷类和其他作物的耕种一定是发生 
在他们从草原迁徙至西亚和欧洲的森林地带以前。这次迁徙是由 
于家畜的需要，家畜在当时 已与他 们的生活方式不可分离了。因 453 
此，我们有理由 假定： 雅利安部落之耕种谷物是在他们西迁以前， 
只有克尔特人可能除外。在这个阶段在东半球出现了麻织品、毛 
织品、靑铜工具和武器。 

这些就是标志着野蛮阶段中期的发明与发现。在这个阶段 
中，社会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社会事务也已更为复杂。东西两半 
球当时存在的文化差异，是各自天赋不同的结果；但是，进步的主 
流是稳步地向前去掌握铁及其使用的知识。想要突破通向高级野 
蛮社会的障碍，锋利的金属工具是必不可少的。铁是能够满足这 
种要求的唯一金属。当时最进步的部落都在这一障碍面前止步不 
前，等待着冶炼铁矿的技术的发明。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明显 看出： 在此时个人的财产已有大幅度 
的增加，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土地的所有权依旧 
为部落所共有；但是一部分土地已被划分开来作为维持政府之用， 

另一部分用来支持宗教的用途，而更重要的一部分，人们藉以为生 
的那一部分则由几个氏族或由居住于同一村落的公众集体所瓜分 
(参见原书第176页)。当时还未出现个人对土地或房屋拥有主 
权、可以任意出卖或出让给他所愿意的任何人的情况，这样的情况 
在当时也不可能出现。他们的氏族和团体共有土地的方式,他们的 
公共住宅和他们那种由有亲属关系的家族共同住居的方式，都不 
容许个人占有土地和房屋。有权把这样的土地或这样的房屋的某 
一份出卖或出让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势必会破坏他们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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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在个人或家族中存在所有权的话，那它 
也是不可能转让的，除非是在氏族之內，在所有者死亡之时，只有 
在那种情况下，所有权才可以由其氏族內的继承者加以继承。公共 
454住宅和共有土地所表明的生活方式是与个人所有权背道而驰的。 

摩基〔即 Hopi〕 的村居印第安人，除了其七个大的村落和园圃 
之外，还有马、骡、羊群和其他不少个人财产。他们制造各种容 
积的精美陶器，用自己制造的纱和织机生产毛毯。 J . W . 鲍威尔少 
校@曾在鄂拉伊比村见到这样一件事，这伴事表明丈夫对于妻子 
的财产和婚生子女毫无权利。一个苏尼男子娶一鄂拉伊比女子为 
妻，同她生了三个子女他与他们同住在鄂拉伊比，直至其妻死 
亡，当时鲍威尔少校恰巧在场。已故妻子的亲属对她的子女和家 
中的财产拥有主权；只给丈夫留下他的马、他的衣服和他的武器。 
属于他的毯子允许他拿走，但是属于其妻者必须留下。他同鲍威 
尔少校一同离开该村，说他将同少校一起前往圣菲，然后再从圣 
菲返回其苏尼老家。在摩基的另一个村落 （She-pow-e-luv-ih) 中 
有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也被鲍威尔少校看到了。一个女人死了， 
留下了子女、丈夫和财产。子女和财产均被已故妻子的亲属取走； 
允许丈夫拿走的只有他自己的衣服。鲍威尔少校虽然见过此人， 
但不知他是属于印第安摩基部落还是属于其他部落。由此两例来 
看，子女系属于母亲而不属于父亲，即使在母亲死后，父亲亦无权 
领走其子女。在易洛魁和其他北方部落中，习惯亦复如是。此外， 
妻子的财产是分得很淸楚的，死后则属于其亲属。从丈夫沒有拿 
走妻子的东西这一现象来看，很可能妻子也不拿走丈夫的东西。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这就是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的习惯。 

女子同男子一样，对于自己居住的那部分村落房屋或房间大 
455槪拥有所 有权； 而且他们肯定把这些权力根据旣定规则遗交给其 
最近的亲属。我们需®知道每一村落中的这一部分的所有权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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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法的具体惰况，所有者是否有权将它出卖或出让给陌生人，如果 
沒有，那么他的所有权的性质和限度又是如何。我们也需要知道 
谁继承男子之财产，谁继承女子之财产。有计划地做一点努力，就 
可以得到现在正迫切需要的材料了。 

西班牙的著述者在南部部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上陷入了无法 
解决的混乱。他们发现共同领有土地的团体，而这个团体又不能转 
让这些土地，同时他们还发现团体中的某一人被视为其首领，他们 
立刻就把这些土地视为封建领地，把首领视为封建领主，把共同领 
有土地的人视为领主的臣属。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对事实的曲 
解。有一件事情是明显 的：这 些土地是由一个团体共有；但是，还有 
一件其重要性不亚于前者的事情未被说明，即 ：将这 些人联系在一 
起的纽带是 什么？ 其实，如果是一个氏族，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 
整个问题就可以立刻理解了。 

由女性下传世系如今尙保留在墨西哥和中美的某些部落中， 
而可能占多数的其他部落则都已改为男性世系了。财产的影响必 
然要引起这种改变，以便使子女可以作为父系的亲属而继承父亲 
的财产。在马雅人中，世系是由男性下传的，但在阿茲特克人、特茲 
库坎人、特拉科潘人、特拉斯卡拉人中则很难断定其世系究竟是男 
系抑或女系。很可能在村居印第安人中，世系一般都正在改为男 
系，但具有一些原始规则的残余，例如吐克特利的职务。世系的 
改变不会推翻氏族继承法。许多西班牙著述者 认为： 子女，有时是 
长子，继承已故父亲的财产；但是这种说法若与对其体制的说明分 
割开来，便沒有什么意义了。 

在村居印第安人中，我们应当发现第二种继承大法，即在同宗 
亲属中分配财产。若世系为男系，则死者的子女将居同宗亲属之 
首位，由他们继承大部分财产，自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三种继承大 
法，即只有已故物主的子女才能继承的办法，这种办法还不可能在 



他们之中建立。早期和后来的著述者对继承问题所作的论述都不 
456 能令人满意，幷都沒有精确的资料。制度、风俗和习惯仍支配着 
这个问题，而且只有它们能够说明继承的制度。如果不具备胜过我 


们今天所具有的证据，那么，我们就不能断言在这个阶段中子女独 
享继承权。 

本章注释 

① 《荷 -德-诺-骚-尼，或易洛魁联盟> (罗彻斯特丛刊，纽约，1851年），第 364- 
365页。 

( B 例如，鄂吉布瓦人就使用枪或矛 ( She - ma '^ gum ) ,以燧石或骨作其锋尖。 

③ 克利克人〔怀 特注: 艾德尔称之为 Cheerake (即切罗基人）〕制造容量从两加 
仑到十加仑的陶器〔怀 特注： 詹姆斯 • 艾德尔3美洲印第安人史》〔伦敦，1775年），第 
424 页〕； 易洛魁人以小型人面像装饰其瓮和烟斗，人面像有如钮扣大小贴在瓮和烟斗 
上。这是斯密逊研究所的 F . A . 库辛先生最近发现的。 

〔怀特注〕弗兰克 • 汉密尔顿库辛 （1857 —1900)，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美国民族学 
家，1879年，即美国民族学局成立的那一年，为该局局长 J . M . 鲍威尔少校任命为该 
局的顾问;他在该局供职直至逝世。他对民族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曾于1879年至1885 
年侨居苏尼村，象印第安人一样在那里生活，并以在那里进行的研究为基础而发表了 
各种论文。我们找不到摩尔根所说的库辛的“发现”的出处；库辛在1879年以前与斯 
密逊研究所(美国民族学局)没有关系，这一点我们已在上面点明了。 

④ 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约翰 * 斯蒂文斯上校译，六 
卷本（伦敦， 1725— 1726年），第4章，第16页。 

⑥同上书，第4章，第16页，第137页。弗兰西斯科 •萨 维里奥•克拉维黑罗， 
<墨西哥史》，査理 * 卡伦译，两卷本（费城，1817年），第2章，第165页。 

⑧克拉维黑罗，同上书，第2章，第238页。艾瑞腊，同上书，第2章，第145页； 
第4章，第133页。 

© 哈特鲁克，《航海记》，第1章， Ui ， 第337页。〔怀特 注:这 个材料没有找到。〕 

⑧拉古纳村印第安人中的传教士塞缪尔_戈尔曼牧师在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 
上发表的演说中说〔怀 特注： “美国浸礼教派国内牧师协会会员塞缪尔 * 戈尔曼牧师 
于1860年8月20日在圣菲城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上发表的演说”，第12页及以下几 
页。谢尔顿公司，纽约纳索街115号〕，“财产属于家族的女方，由女系中的母亲传给 
女儿。他们的土地是共有的，是集体的财产，但是一个人开垦了一块土地之后，他就对 
它拥有了主权，‘可以将它出卖给本集体内的其他人’。〔译者按：引号内文字原文是斜 
体，系摩尔根所用。〕……一般来说，他们的妇女控制谷仓，她们比与她们为邻的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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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人更能未雨绸缪。她们通常总作一年之积。只有连续两年 歉收时 ，作为一个集体的 
村落才会遭受饥荒。” 

⑨〔怀特注〕约翰 • 威斯利 • 鲍威尔 （1834 —1902)，南北战争时曾在联邦陆军中 
服役，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臂。他既是卓越的地质学家，又是杰出的民族学家。他 
曾负责创办 《 美国地理 》 刊物，并于化81年成为其负责人。1879年，他在美国民族学局 
创建之时被任命为该局的局长。他的最著名的事迹可能是于1869年领导一支探险队 
进入格林和科罗拉多河峡谷。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民族学局从事一项进取的研究计划 * 
第一幅北美综合语言图是他们的杰出成就之一。 鲍威 尔同摩尔根是朋友，相互之间有 
书信往还，有时也相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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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种继承法(续前） 

高级野蛮社会的财产——奴隶制——希腊部落的土 
地所有制——这个阶段的文化'—其灿烂光辉——第三 
种继承法——子女独享继承权-——希伯来人的部落—— 

其继承法——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财产保留在本胞族 
内，也可能保留在本氏族 內一^ 遗产归宗法——雅典人 
的继承法——子女独享继承权——遗产归宗法-—继承 
杈保留在本氏族內——承宗女——遗嘱——罗马人的继 
承法一一遗产归宗法——财产保留在本氏族內——贵族 
的出现——人类财产的发展过程——人类起于同源 

美洲的土著一直未能达到野蛮社会的最后一个伟大阶段。根 
据本书所采取的系统，这个阶段在东方是以铁的生产和 使用开 
始的。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熔炼铁矿的技术乃系发明中 
之发明，与它相比，其他一切发明和发现均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时 
的人类虽已获得有关靑铜的知识，但仍因缺乏有效的金属工具和 
缺乏其强度与硬度足以制成机械之金属而止步不前。所有这些性 
能统统首先在铁中发现了。人类智力的高速进展是从冶铁的发明 
开始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永远値得纪念的文化阶段是人类 
整个历程中最光恽灿烂和値得称道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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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多，以致使人们怀疑许多归之于这一阶段的成就应属于以前 
的阶段。 

四、 高级野蛮社会的财产 在接近这个阶段末期的时候，包 
括各种种类幷且为个人所有的巨额财产，由于定居的农业、手工 
业、对內的商业和对外的贸易而开始到处可以看到；但是，旧有 
的、集体占有土地的所有权除了部分情况外尙未为个人的所有权 
所取代。有组织的奴隶制始于这个阶段。它与财产的产生有着直 
接的联系。由此产生了希伯来型的父权制家族和拉丁部落的处于 458 
父权之下的类似家族，以及希腊部落中的与此相同的经过改变的 
家族形态。由于这些原因，特別是由于因农业而产生的生活资料 
的巨量增加，民族开始发展起来，属于一个政府之下的#几万人， 
而以前只是几千人而已。各部落在一定地区和设防城市中的定 
居，以及人口的增加，使为了占有最令人向往的地盘而进行的爭夺 
更加激化。这种情形有助于提髙战爭技术、增加对个人勇武的犒 
赏。生活状况与生活方式的这些改变表明人类已接近文明社会， 

这个社会将推翻氏族社会而建立政治社会。 

虽然西半球的居民沒有参与属于这一阶段的经历，但是他们 
当时正在遵循与东半球的居民所经历的相同的过程前进^他们从 
人类进步的行列中落伍了，而其落后的距离正好同高级野蛮社会 
加上文明社会业已经过的年头相等。 

现在我们来探索一下从我们所认识到的财产种类、从当时存 
在的财产继承法和所有法所反映出来的这一进步阶段中的财产观 
念的发展情况。 

在文明社会开始之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的最早的法律，只不 
过是把他们前代体现在风俗习惯中的经验的成果变为法律条文而 
已。我们旣有这种最后的法律，又有以前的原始规则，那么介乎其 
间的过渡形式虽不能精确地知道，也可以相当准确地推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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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蛮阶段晚期之末，土地所有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逐 
渐倾向于两种所有形式，即国家所有和个人所有。但是，直到进入 
文明社会之后，这种结果才得到充分的巩固。正象我们已经看到 
的那样，希腊人的土地仍有一些归部落共有，一些归胞族共有、供 
宗教之用，一些归氏族共有•，但是，绝大部分土地都已落入个人之 
手了。在梭伦时代，当雅典仍处于氏族社会的时候，土地一般来说 
均归已经知道抵押土地的个人所 有了； ①但在那时候个人所有权 
45 9幷不是一件新事物。罗马部落从其初创时起，就有一种公共的土 
地，称之为罗马土地 (Ager Romanus )； 同时又有供宗教之用的为 
库里亚所有的土地、为氏族所有的土地和为个人所有的土地。在这 
些社会团体消亡之后，共有的土地逐渐变成了私有财产。某些土 
地归这些组织所有,以供特种用途，而个人则逐渐地将国有土地据 
为己有，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 

这几种所有形式有助于表明 ：最早 的土地所有法是部落 共有； 
在开始耕种土地之后 ，一 部分部落土地为各氏族分得，每一氏族共 
享其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又被分配给个人，而这种分配最 
终便导致了个人所有权。无人占据的荒地仍然是氏族、部落和氏 
族共有的财产。这大槪就是土地所有权所经历的主要过程。个人 
的财产一般来说是受个人所有权支配的。 

专偶制家族在高级野蛮社会中首次出现，它之所以能从以前 
的偶婚制形态下演变出来，是和财产的增加、财产的继承习俗分不 
开的。世系已变为男系；但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仍象其自古以来的 
情况一样，仅在氏族內继承。 

我们对于这个阶段中希腊部落的财产种类的知识，是从荷马 
的诗歌、从反映出古代习俗的文明阶段的最早法律中获得的。在 
«伊利亚特》中记载有环绕农田的“栏栅”②，“五十亩的围地” 
( TreprriTTovroyvo ^^ 其中一半适于栽培葡萄，另一半适作 耕地；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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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且说泰杜斯住在物资丰富的广厦之中，拥有大量的种植谷物的 
田地沒有理由怀疑在当时土地是围以栏栅，经过测量，幷且是 
归个人所有的。它表明对于财产及其使用的知识有了大幅度的进 
步。人们已按照马的特长而分成各种品种了。⑤关于个人所有的 
牛羊群也有记载，如“富人羊栏中的羊不计其数'⑥当时尙不知货 460 
币，因此，商业的方式是以物易物，其情形如下 所述: “于基，长发的 
希腊人带着葡萄酒，有些去換黃铜，有些去換亮光闪闪的铁，有些 
去換皮革，有些去換牛，有些去換奴隶。”⑦但是，据说金条是按其 
分量进行交換，其计量单位为泰仑特。⑧金、银、铜、铁的制品，各式 
各样的麻毛纺织品，以及房屋和宮殿，均有记载。这些例子再列许 
多，自然沒有必要。上述例子已足以说 明：与 前一阶段中的社会相 
比,高级野蛮阶段的社会已十分进步。 

房屋、土地、牛羊群，以及可用以交易的商品大量增多，幷且归 
个人所有之后，继承财产的问题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在一 
种能使希腊人的头脑中正在发展的智力咸到满意的基础上建立起 
继承权为止。古代的习俗必然会朝后来的槪念的方向改变。家畜 
成了价値超过以前所知道的一切财产总和的一种财产。家畜可作 
食物，可交換其他商品，可赎回俘虏，可支付罚金，可用作宗教仪式 
上的牺牲。此外，因为家畜可以无限地增加，对它们的占有使人类 
头脑中第一次出现了财富的槪念。随着时间的前进，继之而起的 
是土地的有组织的耕作,这种耕作有利于使家族与土地结成一体， 
使之成为生产财产的组织。这种情形很快就在拉丁、希腊和希伯 
来部落父权制下包括奴隶与仆从的家族中表现出来了。因为父亲 
及其子女的劳动日益与土地、家畜的增殖和商品的制造结成一 
体，这就不仅有助于使在当时已是专偶形态的家族个体化，而且 
促使曾协助产生财产的子女在继承财产的问题上要求拥有特权。 

在土地得到耕种以前，牛羊群自然归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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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共同谋生的集体所有。同宗继承法易于适应这种情况。但是在 
土地成为财产之后，在土地分配给个人而导致了个人对土地的所 
461有权以后，第三种继承大法——把财产给予已故所有者的子女 
——就必将起而取代同宗继承法。除了大同小异地见诸罗马、希 
腊和希伯来法律中的遗产归宗法外，幷无直接的证据证明拉丁、希 
腊或希伯来部落中曾存在过严格的同宗继 承法； 但是可以从遗产 
归宗法推测出早期曾存在过排斥別人的同宗继承法。 

土地的耕种证明整个地球表面均可产生归个人所有的财产， 
家长已成为财产累积的自然中心，到了这时，人类的财产就开始了 
新的历程。这种情况在低级野蛮社会之末就已充分完成了。稍事 
回顾便会使任何人相信，到了这时财产已开始给人类的头脑产生 
强烈影响，财产必然导致的人类性格上新因素的大觉醒。许多方 
面都有证据 表明： 蒙昧人头脑中的微微的冲动已在英雄时代的伟 
大的野蛮人中变成了极强的欲望。不论是原始的还是较晚的习俗 
都不能在这种进步状况中维持原状了。在专偶制家族确定了子女 
的生父之时，它要求幷维持子女对于已故父亲的财产的绝对继承 
权的日子现在已到来了。⑨ 

希伯来部落——有关它们在野蛮社会中的经历我们几乎一无 
所知——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便已有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亚 
伯拉罕从以弗伦购买马比拉墓穴就是一个例子。⑯他们在以前肯 
定经历过一段在一切方面都与雅利安部落类似的 状况； 象他们一 
样，在脫离野蛮社会时，也拥有家畜、谷物，以及有关金、银、铜、 
铁、陶器和纺织品的知识。但他们对耕种土地的知识在亚伯拉罕 
时代是有限的。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据说在赴巴勒斯坦途中之 
时，曾以血绿部落为基础进行了一次社会改革，这次改革表 明：在 
他们到达文明社会之时尙处于氏族制度之下，幷且对政治社会一 
无所知。至于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其经历象可以相当淸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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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摩西的立法中窥见到的那样，似乎与罗马和希腊部落的经历完 462 
全相同。继承严格地在胞族內进行，或者在氏族（即所谓“宗族”） 

內进行。关于希伯来人的原始继承法，除了由遗产归宗法所反映 
出来的外，我们一无所知，而遗产归宗法基本上与罗马十二铜表法 
中的相同。这种遗产归宗法也是一个例证，它表明在子女获得绝 
对继承权之后，若无子则由女继承。由此可见，除非对女儿继承有 
某种限制，否则婚姻将把她们的财产由她们的氏族转入其丈夫的 
氏族。无论从假定还是从自然情况来看，在氏族內都是禁止通婚 
的。这就引起了氏族继承权上的最后一个大问题。这个在摩西之 
前已成为希伯来继承法中的问题，在梭伦之前已成为雅典继承法 
中的问题，就是氏族要求拥有将财产保留在氏族成员之內的最高 
权利；希伯来人和雅典人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类似的裁决方法。 
可以有理由设想同样的问题也曾在罗马氏族中出现过，罗马人规 
定女子结婚后便被剝夺公民权，从而使之丧失了同宗继承权> 这 
一规定使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这个问题又引起另一个问 
题； 即： 婚姻究竟应为氏族內禁止通婚的规定所限制，还是应任其 
自由；于是亲等（而不是血统）成了限制的标准。最后这条规则成 
了人类有关婚姻问题的经历的最后结果。在心中有了这些考虑之 
后，我们即将征引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希伯来人的早期制度，幷 
表明它们与处于氏族制度之下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基本相仿。 

西罗非哈死后留下几个女儿但沒有儿子,遗产给了他的女儿。 
后来，这些女儿要与她们所属的约瑟支派以外的人结婚，约瑟支派 
的人反对这种财产转移，于是，把问题带到摩西面前说 ：“他 们若嫁 
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 
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拈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⑪虽然这 
些话只是一个建议的结束语，但其中暗含有不平之鸣•，而不平的原 
因就在于要把根据世袭法应属于氏族和部落的财产转移到氏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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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部落以外去。希伯来的立法者在其判决屮承认了这种权利。“约瑟 
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 
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 
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的人的 
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⑬这就是要求她们必 
须嫁与她们同胞族的人（参见原书第313页），但不一定要嫁与自 
己同氏族的人。因此，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便“嫁了他们伯叔的儿 
子”⑬，他们不仅是她们同胞族中的成员，而且还是其同氏族中的 
成员。他们也是她们的最近的同宗亲属。 

在以前的一个场合中，摩西以如下明确的语言制订了财产的 
继承法和遗产归宗法。“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沒有儿 
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沒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 
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 
父亲若沒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 
为业。”⑭ 

这里列举了三个等级的继承 人：第 一等，已故物主之子女•，第 
二等，同宗者，以亲疏为序；第三等，氏族成员，仅限于与死者同胞 
族的成员。第一等继承人是子女；但推理可知系由儿子领取财产， 
负有抚养女儿的义务。我们在別处 发现: 长子可取得双份遗产。在 
无儿子时，由女儿继承遗产。第二等继承人是同宗者，又分为两 
级•.第一级，若无子女，由死者的兄弟继承遗产;第二级，若无兄弟, 
则由死者的父亲的兄弟继承。第三等继承人是氏族成员，也以亲 
疏为序 ，即: “他族中最近的亲属 '因 为“家室”是胞族的同义语(参 
见原书第313页及以下几页），所以在无子女和同宗者的情况下， 
464 财产就交给已故所有者的最近胞族。女系亲属被排除于继承权之 
外，所以，一个同胞族成员虽较父亲的兄弟为远，但丼继承衩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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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死者姊妹之子女。由此可知其世系为男系，而财产必须在氏族 
之內继承。应当 注意： 父亲不继承其子的遗产，祖父也不继承其 
孙的遗产。在此例以及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摩西的法律均与十二 
铜表法相同。这一点突出地证明了人类经历的一致性和不同人种 
的相同观念的平行发展。 

后来，利未法使婚姻建立在一种与氏族法无关的新的基础上。 
这种法律禁止在某些等级的血亲和姻亲中通婚，幷宣布在这些亲 
等之外可自由通婚。这就在希伯来人中根绝了氏族有关通婚习俗 
的规定•，幷且在现在成了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的法律。 

现在我们来看看梭伦的继承法，它们基本上与摩西的继承法 
相同。我们从这种相符之处可以推断，雅典人与希伯来人以前在 
财产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制度一定非常相近。在梭论时代，第三种 
继承大法已在雅典人中充分建立起来。儿子们平均分享已故父亲 
的财产；但儿子负有抚养女儿的义务，在女儿出嫁时须分与适当的 
份额。如果沒有儿子，财产就由女儿们平均继承。这种法律因授与 
女子以财产从而产生了承宗女 CeniKh ^ pos ) 的问题，她们象西罗 
非哈的女儿一样，会因婚姻关系把财产从她们的氏族转移到她们 
的丈夫的氏族中去。拿到摩西面前的问题，也拿到梭伦面前来了， 

而梭伦也采取了同样的裁决。为了防止财产因婚姻由一个氏族转 
入另一氏族，梭伦 规定： 承宗女应嫁与其最近的同宗男子，纵然他 
们属于同一氏族，而这种婚姻是为以前的习俗所禁止的。这个判决 
成了一条十分固定的雅典法律条文，以致德•古朗士先生在其具 
有独到见解和启发意义的著作中 认为： 同宗者的继承以与承宗女 
的结婚为条件。⑮于是又出现这样的事情 ，即： 最近的同宗者已经 
结婚，但为了与承宗女结婚而获得财产，就与原妻离婚。德摩斯瑟 
尼斯的 <驳欧布利德斯词*中的普洛托马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例。⑯ 
但是，很难设想法律会强迫同宗者与原妻离婚而与承宗女结婚，也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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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设想他不成为她的丈夫就可以获得财产。如果沒有子女，财 
产将分给同宗者，若无同宗者，则交给已故物主的同氏族成员。在 
雅典人中，也象在希伯来人和罗马人中一样，财产是坚定不移地保 
留在氏族之內的。梭伦可能只是把以前已经确立的习俗变为法律 
而已。 

财产观念的向前发展可由梭伦制定的遗嘱处分法的出现而得 
到说明。这种权利终久会被人采用，这是确实无疑的；但它的发展 
则需要时间和经验。普卢塔克说，梭伦由于他的遗嘱法而获声誉， 
这种法律在以前是不能容许的；但财产与房屋必须保留在已故者 
的氏族 Oevet ) 之內。当一个人在沒有子女的情况下把他的财产让 
与他所喜爱的某个人时，他对友谊的尊重超过了对亲属关系的尊 
重，从而使财产眞正成为物主之物。@这种法律已承认个人在世时 
对财产的绝对个人所有权，现在又增加了在无子女的情况下将财 
产遗交给他所喜爱的任何人的权力；但是，只要在氏族中有代表他 
的子女存在，则氏族对财产的权利仍是至高无上的。这样我们就 
在每一处都看到了证明目前支配着社会的这些伟大原则一步一步 
循序 渐进稳 定持久向前发展的证据。虽然这些例子中有几个系取 
自文明社会，但是沒有理由 假定： 梭伦的法律是一无先例的新产 
物。应当说它们只是以成文的形式把关于财产的那些槪念体现为 
权威的法律而已，他们关于财产的这些槪念是通过经验逐渐形成 
的。到了这时，成文法已取代习惯法了。 

罗马十二铜表法（最初公布于公元前449年)@包括了当时已 
经确立的继承法。财产首先由子女继承，死者之妻是与子女处于 
同等地位的共同继承人；若无子女且世系为男系，则由最近的同宗 
46 6 者 继承； 若无同宗者，则由氏族成员继承。 © 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 
法律的根本基础是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之內。关于拉丁、希腊和希 
伯来部落的远祖是否均先后具有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三种伟大继承 



法的问题，我们除了从遗产归宗法获得一些知识外，別无其他途 
径。这样的推论似乎是合理的， 即：继 承权产生的顺序正好与十二 
铜表法中的顺序相反；也就是说，氏族成员的继承权先于同宗者的 
继承权，而同宗者的继承权又先于子女的绝对继承权。 

在野蛮阶段晚期 ，一 种新的因素，即贵族的因素，获得了显著 
的发展。个人的个性和当时已为个人大量拥有的财产的增加，正 
在为个人的影响奠定基础。同时，奴隶制则通过永远降低一部分 
人的地位的方式，使个人境况的悬殊达到了以前各文化阶段不曾 
存在过的地步。这种情况，以及财产和官职，使贵族的威情逐浙发 
展起来，这种感情给现代社会以极深的影响，幷抵消了由氏族创造 
和培育起来的民主原则。它很快就引入了不平等的特权，引入了 
本民族內不同个人的不同身分，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平衡，终至成为 
不团结与斗爭的根源。 

在高级野蛮社会，原来由氏族內世袭幷由其成员选举产生的 
各级首领的职位，此时在希腊和拉丁部落中很可能已形成父死子 
继的惯例。固然现存的证据不足以说明子继父职是根据世袭权行 
事；但是，在希腊人中占有执政官、部落巴赛勒斯或巴赛勒斯任何 
一个职位，在罗马人中占有會长和勒克斯的职位，都有助于加强其 
家族的贵族威情。这种感情虽然已经有持久性的存在，但其力量还 
不足以改变这些部落的早期政府的基本上是民主的结构。财产与 
职位是产生贵族的基础。 

这种原则究竟应维持下去还是应消灭，这是现代社会在过渡 
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作为权利平等与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作为法律平等与法律不平等的问题，作为财富、爵位、官职的权利 
与正义、智力的力量两方面之间的问题，其最终的结果将是如何， 
这是无庸置疑的。多少世纪过去了，但是除了在美国之外幷未能467 
消灭特权阶级，特权阶级之为社会前进的泮脚石，已经充分表现出 





来了。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 
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 
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 
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威到迷惘而不知所措 
了。但是，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 
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 
围。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 
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象它对于过去那 
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 运了。 自从文明社 
会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 
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 
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 
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 
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 
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 
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人类的头脑中关于财产的观念的发展的 
某些原则和某些结果。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幷不充分，但至 
少对其重要的部分已经作了介绍了。 

人类是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 
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 
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人类的智力原理，虽然由于能力各有不同而有细微的差別，但 
其对理想标准的追求则始终是一致的。因此，它的活动在人类进 
步的一切阶段都是同一的。人类智力原理的一致性，实在是说明 
人类同源的最好的证据。我们在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身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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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一种共同的智力原理。正因如此，人类才能够在类似的 
条件下创造出相同的工具和器具，由相同的原始思想萌芽中发展 
出类似的制度。在这一原理之中存在着某种极为感人的东西，这 
种原理从一些微小之处开始，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创造 
出文明；从代表蒙昧人头脑中的思想的箭头，到代表野蛮人的较 468 
高智力的铁矿冶炼术，最后再到发明堪称文明胜利成果的飞驰的 
火车。 

一部分人类早在大约五千年前就已进入文明社会，这必须被 
视为一个奇迹。严格地说，只有闪族和雅利安族这两支是未假外 
力独立地达到文明社会的。雅利安人代表人类进步的主流，因为 
它产生了人类的最高类型，因为它通过逐渐地控制地球而证明了 
它內在的优越性。但是，文明社会仍然必须被视为是环境的偶然 
产物。它的产生有时是必 然的； 但是文明社会竟能在它实际完成 
的那个时候取得成就，仍然是一个特別的现象。阻碍蒙昧社会的 
人类向前发展的障碍极大，要克服它是困难的。在进入中级野蛮 
社会之后，文明社会能否到来尙在未定之天，当时野蛮人则正在 
通过试验自然金属探索掌握冶炼铁矿术的途径。直到人类掌握了 
铁及其使用的知识之后，文明社会才有可能到来。如果人类迄今 
仍未突破这一障碍，我们幷沒有正当理由对此表示惊讶。当我们 
认识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之长久，人类在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 
所经过的沧桑变化，以及人类必须取得的进步之时，我们也许会 
觉得文明社会如果再推迟几千年才出现，而不是象上帝的安徘那 
样出现于它实际出现的时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得 
不得出如下的结论 ，即： 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完成于它实际完成之 
时，乃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也可以提醒我们 :我们 今天极 
为安全和幸福的条件，乃是我们的野蛮的祖先和更远的蒙昧祖先 
经过斗爭、遭受苦难、英勇奋斗和坚持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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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试验、他们的成功，都是上帝为从蒙昧人发展到野蛮人、从 
野蛮人发展到文明人而制订的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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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人 Banyai 

半村居印第安人 Partially Village In¬ 
dians 

半腐肉氏 Half Dead Meat 
胞族 phratry 
胞族长 phratriarch 
保安官制度 ephoralty 
保民官 tribune 
保障权 tutelary sanctions 
豹胞族 Panther Phratry 
鲍萨尼亚斯 Pausanias 
鲍威尔，约翰 • 威斯利（少校） Powell, 
John Wesley(Major) 

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北美评论 》 North American Review 
贝耳，詹姆斯 Bell,James S. 

《塞尔卡西亚寓庐日记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ircassia 
贝尔普锡亚达氏 Belpsiadae 
贝克赫，奥古斯都 Boeckh, Augustus 
《雅典人的国民经济》 r/re Public 
Economy of the Athenians 
只罗苏斯 Beros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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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珠带 Wampum 

贝珠带的守护者 Keepers of the 
Wampum 

贝专纳人 Bechuanas 
本宁顿 Bennington 
本诺 * 施瓦伯公司 Beno Schwabe & 
Co. 

崩纳克人 Bonnaks 
比尔巴氏（袋狸氏 ） Bilba 
边区大牧场 frontier cattle-station 
扁头氏 Flathead 
宾汉，海兰 Bingham, Hiram 

《夏威夷群岛上的二十一年》(简称 
《夏威夷群岛 》) J Residence of 
Twenty one Years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冰氏 Ice 

波勒玛赫 Polemarch 
波利 Pollii 
波利比攸斯 Polybius 

《历史》 The Histories 
波利尼塞斯 Polynices 
波利尼西亚人 Polynesians 
波利托里乌姆 Politorium 
波鲁克斯 Pollux 
波罗的海 Baltic 
波旁 Bourbon 
彼丕利攸斯氏 Popilius 
波塞县 Posey Co. 

波赛顿 Poseiddn 
波塔瓦塔米部落 Potawattamies 
波特兰水泥 Portland cement 
波祖兰尼水泥 Puzzuolani cement 
勃兰特 Brandt 
勃朗契达氏 Branchidae 
博思 - 班克 “Bone Bank” 

博斯，弗朗兹 Boas, Fran? 


伯尔尼 Berne 
伯罗奔尼撒 Pelopennesus 
卜人 Augurs 

部伯 leader of the tribes 
部落（或特赖布 ） tribe 
部落巴赛勒斯 Phylo-basileus 
部落大首领 head-chief of the tribe 
部落会议 comitia tributa 
部落联盟 confederacy of tribes 
部落群 group of tribes 
部落王 tribe-king 
部帅 phylarch 
不列登人 Britons 
不疲君 Inexhaustible 
不笑氏 Never Laugh 
布尔堡，布腊塞 • 德 〔査理 . 埃田纳 ：] 
Bourbourg, Brasseur de [Charles 
Etienne] 

« 波普耳 • 兪》 Popu! Vuh 
布法罗 Buffalo 

布克利，特奥多尔 • 阿洛伊斯 Buck- 
ley, Theodore Alois 
布莱克，亚当 Black, Adam 

《伦敦指南》 Guide to London 
布莱克，査理 Black, Charles 
布劳隆 Brauron 
布里提亚达氏 Brytiadae 
布丽西斯 Briseis 
布列 bouM 

布林顿，丹尼尔_加利逊 Brinton, 
Daniel Garrison 
布鲁克，泰恩 Broeck，Ten 
布匿战争 Punic War 
布瑞特 Brett 

«圭亚那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现况与 
风俗》 The Indian Tribes of Guia¬ 
na :Their Condition and Habits 

布特斯 Bw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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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塔 Buta 
布塔达氏 Butadae 

C 

菜豆精 Spirit of the Bean 
苍狼氏 Gray Wolf 
苍鹭氏 Heron 
査波特克人 Zapotecs 
査斯丁尼 Justinian 
察耳卡人 Chalcas 
察耳科湖 Chaleo, L, 

缠结君 Tangled 
蟾蜍氏 Toad 
长岛 Long Island 
长发氏 Long Hair 
长宫 Long House 
长宫之民 People of the Long House 
长官之支柱 Braces in the Long 
House 

长人氏 Large People 
长索君 A Long String 
长野氏 Long Prairie 
场拨鼠氏 Prairie Dog 
被权 capital diminution 
赤氏 Red 

“ 崇丘 之民 ” “Great Hill People” 

與鼬氏 Skunk 

《出埃 及记 》 Exodus 

维鸡氏 Chicken 

《传 教通报 Missionary Herald 

《创 世纪 》 Genesis 

吹箭铳 blow-gun 

掉摩尔 Chomor 

绰塔 - 纳格普尔 Chota-Nagpur 

村 parish 

村居印第安人 Village Indians 
村社 ViJ 】 age"Cotnmunity ， —marfcge- 
nossenschaft 


t)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达科他人 Dakotas 
达科他语系 Dakotian stock lan¬ 
guage 

达科提亚 Dokotia 
达令河 Darling, R, 

达令河外地区 trans-Darling country 

达罗毗荼语 Dravidian 

达瑙斯 Danaus 

达瑙斯的女儿们 Danaidae 

大地氏 Earth 

大法官 praetor 

大父母 major parents 

大管部 Great Pipe 

大龟氏 Great Turtle 

大河君 At the Great River 

大湖地区 Great Lakes 

大口君 Large Mouth 

大力神 Hercules 

大酋长 Great Chief 

大神 Great Spirit 

大树部 Great Tree 

大树氏 Big Tree 

大苏兹河 Big Sioux ， R 、 

大鸦胞族 Raven Phratry 
大鸦氏 Raven 

大易洛魁社 Grand Order of the Iro¬ 
quois 

大营造 cumle aedile 
大战士 Great War Soldier 
大战士 Chief Warrior 
大族元老 Fathers of the Greater 
Gentes(=patres maiorum gentium) 
戴 . 赫耳 De Hell 
戴利慈，弗兰茨 Delitzsch,Franz J. 
袋狸氏 Bandic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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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氏 Kangaroo 
单亲系 unilateres 
刀氏 Knife 
德腊科 Draco 
德梅特尔 

德摩斯瑟尼斯 Demosthenes 

« 驳欧布利德斯词》 Against Eubu- 
lids 

地母神 Mother Earth 
地区部落 local tribe 
得克萨斯州 Texas 
低级蒙昧社会 lower status of sav¬ 
agery 

低级野蛮社会 lower status of bar¬ 
barism 

“ 低地之民 ” “People of the Low- 
lands” 

狄奥美德 Diomede 
狄凯阿库斯 Dikaearchus 
狄克孙，威廉 Dickson, William 
狄伦尼安人 Tyrrhenians 
狄嚢氏，即妈鹤氏 Dinoun 
迪曼部 Dymanes 

迪约奈修斯，哈利卡纳苏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罗马古事记 》 Roman Anti¬ 
quities 

底比斯 Thebes 
蒂萝 Tyro 
梯勝制 sor orate 
解氏 Buzzard 
紹氏 Marten 
冬青氏 Holly 
都铎 Tudor 

杜朗， 迪耶戈 Duran, Diego 

《新西班牙所辖印度群岛及大陆附 
近诸岛史》 History of the Indies 
of New Spain and Inlands of the 


Main Land 
杜利氏 Duli 

杜 ‘ 沙伊鲁，保罗 Du Chaillu, Paul B. 
« 阿山戈地区 . 旅行记 '，> Journey 

to Ashango Land 
杜，伊凡 Dhu,Evan 
队帅 taxiarch 
多丹 dodaim 
多夫制 polyandry 
多季氏 Many Seasons 
多利安 Dorian 
《多米 戚亚法 》/ex Domitia 
多民氏 Many People 
多偶制 polygamy 
多衷制 polygyny 

- 朵布里佐弗，马丁 Dobrizhoffer ， 
Martin 

朵尔，威廉 • 希利 Dali, William Hea¬ 
ley 

《阿 拉斯 加及其资源 》 Alaska and 
Its Resources 
盾呑 Shield 
盾牌部 The Shield 
渡溪君 Over the Creek 

E 

俄勒冈 Oregon 
鹅氏 Goose 
恶神 Evil Spirit 
鳄氏 Alligator 
鄂拜 ob^s 

鄂尔掉美尼亚人 Orchomenians 
俄亥俄州 Ohio 
鄂吉布瓦部 Ojibwas 
鄂加拉拉部 Ogalallas 
鄂腊翁部 Oraon 
鄂拉伊比 Oraybe 
鄂奈达部 One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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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尼阿台 Oneatae 
鄂尼悉德 Onisidi 
鄂农达加部 Onondagas 
鄂瑞斯特斯 Orestes 
鄂萨芝部 Osages 
鄂斯坎人 Oscans 
鄂托米人 Otomies 
鄂托伊部 Otoes 
踏鹤 Emu 

二心庐氏 Treacherous Lodges 

F 

法默尔斯 • 勃腊泽 Farmer’s Brother 
防风莱 parsnip 
菲吉耶，路易 Figuier,Louis 
《原始人》 Primitive Man 
菲卡纳 Ficana 
菲兰卡耳克 Fillancalque 
菲司 phis 

菲塔利达氏 Phytalidae 

菲塔卢斯 Phytalus 

腓尼基人 Phoenician 

斐济群岛 Fijiansjslands of 

斐济人 Fejees 

斐斯土斯 Festus 

斐孙，洛里默 Fison,Lorimer 

费边 Fabian 

费边氏 Fabius 

费城 Philadelphia 

费克，奥古斯特 Fick,August 

« 印欧语的原始共同体》 Primitive 
Unity of Indo-European Lan¬ 
guages 

“ 分离之族 ” “Divided People” 
视树节 Maple Festival 
风神 Spirit of the Winds 
风氏 Wind 
佛罗里达州 Florida 


福克斯人 Foxes 
福斯特 Foster, J.W. 

《美国史前时代的种族》 Prehis¬ 
toric Ra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福特波尔 Futtehpore 
拔除寺 L purification 
弗赫斯，哈罗德 Fuchs,Harald 
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弗腊腊（阿尔巴尼亚语中的 “ 胞族”） 
phrara 

弗里曼，爱德华 Freeman, Edward, 
A, 

《比较政 治学》 Comparative Po¬ 
litics 

弗罗斯特 Frost 

弗牟 foumou 

副首领 assistant sachem 

父权 patria potestas 

父权制家族 Patriarchal Family 

腹脂氏 Inside Fate 

负荷君 A Man bearing a Burden 

负鼠氏 Opossum 

G 

盖 - 奥（风神） G^-oh 
盖乌斯 Gaius 

《法学阶梯》 Institutes 
髙村氏 High Village 
高级蒙昧社会 upper status of sav¬ 
agery 

髙级野蛮社会 upper status of bar- 
bar ism 

高拉语 Gaura 
高乌 gau 

哥伦比亚 Columbia 
哥特腊 ghotra 

奸特式的建筑 Gothic architecture 
哥廷根 Gott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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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辖 Kohath 
戈德勒 Godley,A.D. 

戈尔德，德 • 特拉西 Gould, R.De 
Tracy 

戈尔曼，塞缪尔 Gorman , Samuel 
戈盖 Coquet 
戈利尔 ( 配偶 ） Goleer 
戈玛腊，弗兰西斯科 _ 洛培兹 • 德 Go- 
mara,Francisco Lopez de 
格兰特 Grant 

格兰特，攸利锡兹 Grant,Ulysses S. 
格勒温特部 Geleontes 
格莱斯顿，威廉 * 艾瓦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翩翩少年》 Juventus Mundi 
格里姆斯顿，爱德华 Grimston, Ed¬ 
ward 

格林纳达 Grenada 
格罗特，乔治 Grote,George 

《希 腊史 》 4 History of Greece 
格曼德 gemeinde 
格鲁西亚 Gerousia 
革顺 Gershon 
工匠 demiurqi (artisans) 

工匠百人团 century of artisans 
龚奈维耶，船长 Gonneville ， Capt. 

公共家宅 Communal household 
公民 citizen 
公民大会 ©cclesia 
公田 ager publicus 
弓矢之族 Family of the Bow and 
Arrow 

贡品承受者 Receivers of Tribute 
共夫共妻制 community of husbands 
and wives 

古朗士，菲斯泰耳 • 德 Coulanges,Fus- 
tel de 

《古代 滅市： 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制 


度之研究》 The Ancient City:A 
Study on the Religion，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古奇，安托万 Gookie,Antoine 
骨灰安置房 columbarium 
骨氏 Bone 
瓜腊尼人 Guaranis 
瓜特摩金 Guatemozin 
广额君 Great Forehead 
圭亚那 Guiana 
娃氏 Salmon 
龟胞族 Turtle Phratry 
龟氏 Turtle 
贵族 patrician 
国家 civitas 
国人 populus 

H 

哈得孙河 Hudson,R. 

哈得孙湾区 Hudson’s Bay Territory 
哈克鲁特 Hakluyt 
哈兰 Haran 

哈斯，詹姆斯 Haas,James D. 

哈特，罗伯特 Hart, Robert 

哈特福德 Hartford 

“ 海滨之民 ” “Sea-side People” 

海尔，尤留斯 . 査理 Hare, Julius 
Charles 

海兰德 Highland 
海狸氏 Beaver 
海伦 Helen 
海雀氏 Alca 
海神 Neptune 
海狮氏 Sea-lion 
海氏 Sea 
海豚氏 Dolphin 
海湾部落 Gulf tribes 
亥阿台 H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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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海记》 Coll.of Voyages 
号角手 百人团 century of horn-blow¬ 
ers and trumpeters 
豪猪氏 Porcupine 
好刀氏 Good Knife 
荷德诺骚尼人 Hodenosaunians 
荷马 Homer 

« 伊利亚特》 Iliad 
《奥德赛》 Odyssey 
荷契米耳科湖 Xochimilco, L. 

和平烟管 Pipe of peace 
和硕 kokhums 
鶴氏 Crane 
贺拉戚 Horatii 
贺拉戚安 Horatian 
贺拉丘斯氏 Horatius 
贺拉西 Horace 
《杂诗》 Sat, 

贺斯提留斯，屠卢斯 Hostilius, Tullus 
赫耳，霍瑞修 • 恩蒙斯 Hale, Horatio 
Emmons 

« 易洛魁人的仪典 》 TVie Iroquois 
Book of Rites 

赫尔曼 f 査理， 弗列德里克 Hermann 
Charles Frederick 
« 希腊古代政典备览 》4 Manual 
of the Political Antiquities of 
Greece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赫卡泰乌斯 Hekataeus 
赫墨兹 Hemez 
赫诺 （雷 神） He J -no 
赫锡库斯 Hesychus 
赫锡契达氏 Hesychidae 
赫族 Heth 

黑蛇督军 Governor Blacksnake 
黑蛇氏 Blacksnake 
黑氏 Black 
黑鹰氏 Black Hawk 


黑足辟氏 Blackfoot Lodges 
亨利，约瑟夫 Henry, Joseph 
红刀族 Red Knife 
胡桃氏 Hickory Nut 
狐氏 Fox 
虎氏 Tiger 
户级 order 
户籍调査 census 
户籍官 censor 
花斑兽氏 Spotted Animal 
“ 花籽之族 ” “Nation of the Seeds 
of Flowers” 

华尔特，爵士 Walter,Sir 
« 威佛累 》 Waverley 
华盛顿准州 Washington Territory 
怀德湾 Wide Bay 
怀特，安德鲁 White,Andrew ; D. 

怀特，勒斯利 White,Leslie A. 

« 摩尔根旅欧日记选》（怀特编） 
Extracts from the European Tra¬ 
vel Journal of Lewis H.Morgan 

《路易斯 * 亨利 • 摩尔根所著之‘‘印 
第安人杂记 '1859— 1862 年 : K 怀特 
编） Lewis Henry Morgan: The 
Indian Journals ， 1859 — 1862 

« 美国人类学的 先驱： 班德利耶与摩 
尔根通信集》 Pioneers in Ameri¬ 
can Anthropology:The Bandeiier- 
Morgan letters, 1873—1883 
坏裹腿氏 Bad Leggins 
宦族 aristocracy 
浣熊氏 Raccoon 
皇家氏 Royal 
黄狼氏 Yeiiow Wolf 
黄线氏 Yellow Eel 
黄熊氏 Grizzly Bear 
惠洛克 wheelock 

惠特尼，威廉 • 德怀特 Whitney,W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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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Dwight 

« 东 方学和语言学研究》 Orient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会议薄火 council fire 
回音地君 Place of the Echo 
会议火炬 Council Brand 
会议火炬的守护者 Keepers of the 
Council Brand 
会众 congregation 
伙婚群 punaluan group 
伙婚制家族 punaluan family 
火鸡胞族 Turkey Phratry 
火鸡氏 Turkey 
霍屯督人 Hottentots 
霍普内特部 Hopletes 
婚级 classes 

J 

基尔，卡尔 Kiel, Carl F. 

« 圣经旧约全 书注》 Biblical Com¬ 
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基里克氏 Kdrykes 
基尼腊达氏 Kinyradae 
基普，约瑟夫 Kip,Joseph 
基普，詹姆斯 Kip,James 
基奇加米部落 Gitchigamian Tribes 
饥氏 Starving 
吉布斯，乔治 Gibbs,George 
吉格勒 Quiquerez 
级别 Status 
急流地区 Rapids 
祭司长 Curio maximus 
祭坛 sacellum 
家社 House-Commun ity 
家庭形态 forms of the family 
家族 family 
夹行鞭刑 gauntlet 
加拉丁，艾伯特 Gallatin, 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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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耳的美洲西北邰印第安人 》 
Hale's Indians of Northwest Amer¬ 
ica 

加拉曼特人 Gara mantes 
加兰古拉 Garangula 
加勒里 Galerii 
加勒里安 Galerian 
加勒纳 Galena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 Ganow^nian 
system of consanquinity and af¬ 
finity 

加诺万尼亚族系 Ganowiuiian famiJy 

伽纳斯 ganas 

舰区 naukraries 

浆果节 Berry Festival 

郊狼氏 Prairie Wolf 

阶段 Period 

杰内锡河 Genesee, R. 

金斯博罗，爱德华 . 金 Kingsborough, 
Edward King 
金兹米耳岛 King’s Mill 
鸠鹰氏 Pigeon-Hawk 
鸠氏 Pigeon 
鸾氏 Eagle 
居住方式 house life 
绝种兽氏 Extinct Animal 
军事民主制 military democracy 
军事酋帅 war-chief 
军事统帅 general military command¬ 
er 

K 

咯伊尔 Khayrl 
卡波塔 Kapota 

卡伯特森，亚历山大 Culbertson,Alex¬ 
ander 

卡德穆斯 Cadmus 



卡尔玛克人 Kalmucks 

卡菲尔人 Kafirs 

卡佛，乔纳森 Carver,Jonathan 

«北美 洲腹地 三年巡游纪行 》 Three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North 
America 
卡里 Kari 
卡里亚人 Carian 
卡陵式亲属制 Karen system 
卡伦，査理 Cullen,Charles 
卡罗来纳 Carolina 
卡马什 （一 种面包薯） kamash 
卡米拉罗依 camilaroi 
卡米利 Camillii 
卡米利安 Camilian 
卡米卢斯 Camillus 
卡纳里斯人 Canarese 
卡南德瓜湖 Canandaigua, L. 

卡内迪恩河 Canadian River 
卡努莱攸斯 Canuleius 
卡庇托耳山 Capitol 
卡茹阿弗迪 Karuafudi 
卡桑吉河谷 Cassange Valley 
卡斯卡斯基亚部 Kaskaskias 
卡索维 Kasovo 
卡尤加部 Cayugas 
开林君 Opening Through the Woods 
开门君 Open Door 
开舞殖民地 Cape Colony 
凯春队长 Ketchum,Captain 
凯麦隆 Cameron, A.S.P. 

凯撤，卡攸斯 • 尤留斯 Caesar, Caius 
Julius 

《髙卢 战记》乃 e hello gaUico 
凯因斯，博士 Kaines,Dr.J, 

堪萨斯河 Kansas,R. 

堪萨斯准州 Kansas Territory 


康内尔，约翰 Conner,John 
康普兰特尔 Complanter 
考尼亚人 Caunians 
靠客 client 
柯德里达氏 Kodridae 
柯德魯斯 Kodrus 

柯耳劳什，弗烈德里克 Kohlrausch, 
Frederick 

« 曰耳 曼史 》 J History of Ger¬ 
many 

柯尔蒂斯 Cortes 

柯克斯，爱德华•屈勒佛斯 Cox, 
Edward Travers 

« 印第安纳州地质调 : 査报告》 Ge- 
ological Report of Indiana 
柯普兰德，査理 Copeland, Rev. 

Charles C. 4 

科波伊部 Koupooees 
科德鲁斯 Codrus 
科尔纳利 Comelii 
科尔纳利安 Cornelian 
科耳人 Kols 
科林纳区 Colima 
科林斯 Corinth 
科鲁舍人 Kolushes 
科罗纳多 Coronado 
科曼赤人 Comanches 
科内尔 Cornell 

科彭纪念碑 Copan monuments 
科斯 K6s 
科梭基德 Kothdkid 
科伊腊诺斯 koiranos 
克荷瑞阿台 Choereatae 
克拉克，乔治 •罗 哲斯 Clarke, George 
Rogers 

« 克拉克氏外文神学丛书》 aark’s 
Foreign Theological Library 
克拉普罗斯，朱留斯海因里希 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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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h,Julius Heinrich 
« 亚细亚的操多种语言者》 Asia 
Polyglotta 

克拉维黑罗，弗兰 西斯科 *萨维里奧 
Clavigero,D.Francesco Saverio 
« 墨西哥史》 The History of Mex~ 
ico 

克腊默尔 Cramer, J. A. 

《古代意大利史地槪览》 A Geo¬ 
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Descrip- 
tion of Ancient Italy 
克莱斯瑟尼斯 Cleisthenes 
克兰 clan 
克兰区 clan-district 
克劳部 Crows 
克劳迪安 Claudian 
克劳丢斯，阿丕攸斯 Claudius，Appius 
克劳丢斯，卡攸斯 Claudius，Caius 
克劳丢斯氏族 Claudius 
克尔特人 Celt 
克雷瑟乌斯 Kretheus 
克里特 Crete 
克里部 Cree 
克里克人 Creeks 
克利克代监厅 Creek Agency 
克利提亚达氏 Klytiadae 
克伦戚安 Cluentian 
克罗地亚 Croatia 
克瑞桑印第安人 Keresan Indians 
肯尼贝克河 Kennebec, R. 

肯尼科特，罗伯特 Kenn icott ,Robert 
肯塔基州 Kentucky 
孔博 Kumbo 
孔德人 Khonds 
“ 口民 ” “People of Mouths” 

寇秋斯，恩斯特 Curtius,Ernst 

《希腊史》 The History of Greece 
苦身君 Bitter Body 


库比 Kubbi 

库耳华部 Culhuas 

库耳华 * 吐克特利 Culhua Tcuctli 

库里亚 Curia 

库里亚大会 comitia curiata 

库里亚祭司 curio 

库里亚授权令 lex curiata de imperio 
库里亚司祝 flamen curialis 
库穆耳 Koomul 
库钦人 Kutchin 
库萨梯部 Coosatees 
库沙亚 Kusaien 
库斯科 Cusco 
库斯科 Cuzco 
库特尼 Kootenay 
库西克，大卫 Cusick, David 
库辛，弗兰克•汉密尔顿 Cushing, 
Frank Hamilton 

夸帕部 Quappas 
奎令纳耳 Quirinal 
奎特拉华 Quitlahua 
奎维腊 Quivira 
《魁克提利安》 Quinctilian 
昆士兰 Queensland 

L 

拉古纳人 Lagunas 
拉克海姆 Rackham,H. 

拉契戴蒙 Lacedaemon 
拉塞佩德湾 Lacepede Bay 
腊米瑞兹，何瑟 Ramirez ， Jos^ F. 

腊姆尼部 Ramnes 
莱尔修斯，迪奥格尼斯 Laertius, Dio¬ 
genes 

《著名哲学家传记 》 Lives of Emi¬ 
nent Philosophers 
莱姆尼亚人 Lemnians 
莱特，艾休尔 Wright, As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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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萃，吕吉 Lanzi, Luigi 

《意大利绘画史》 The History of 
Painting in Italy 

兰达，迪耶戈•德 Landa,Diego de 
兰姆，安东尼 Lamb, Anthony 
兰斯 Lance,T.E, 

蓝氏 Blue 

狼胞族 Wolf Phratry 
狼氏 Wolf 
朗思 Long 
朗费罗 Longfellow 
劳，査理 Rau,Charles 

« 印第安人陶器 》 Indian Pottery 
劳-鄂克拉氏 Law Okla 
劳林逊，乔治 Rawlinson, George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 The His- 
tory of Herodotus 

劳瑞芝 Loughridge,R.M. 

老年百人团 senior century 

勒克斯 rex 

勒莫尼 Lemonii 

勒莫尼安 Lemonian 

勒斯堡 Lesbos 

勒斯堡人 Lesbians 

雷德河 Red River 

雷德 - 贾克 Red-J acket 

雷科特，保罗，爵士 Rycaut,Sir Paul 

雷塞克，卡尔 Resek,CarI 

《美 国学者路易斯 _ 亨利 • 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 American 
Scholar 

雷神 Spirit of Thunder 
雷氏 Thunder 
雷瓦部 Rewas 
累瑟姆 Latham,R.G. 

《绘图 民族学 》 Descriptive Eth¬ 
nology 

类别式（亲属制） classificatory 


里德利 Ridley, W. 

鲤氏 Carp 

李科 梅述氏 Lykomddae 
李库尔古斯 Lycurgus 
《约法》 Rhetra 
李启纽斯 Licinius 
李维 Livy 
立尼氏 Libni 
利百加 Rebekah 
利克托斯城 Lyktos 
利契亚人 Lycians 
利未部 Levi 
利未法 Levitical law 
利文斯顿 Livingstone 

《南非行纪》 Travels and Re* 

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两权!分立政府 government of two 
powers 

燦发君 Hair Burned Off 
鬏蜥氏 Iguana 
林鄂克鲁沙氏 Linoklusha 
铃羊氏 Antelope 
刘易斯顿 Lewiston 
聋鸟氏 Deaf 
龙 4 下氏 Cray Fish 
卢博克，约翰 ，爵士 Lubbock,Sir John 
《史前时代》 Pre-Historic Times 
《文明的起源》 TAe Origin of Civ¬ 
ilization 

府氏 Lodge 
芦草氏 Reed Grass 
芦氏 Reed 
卢策瑞部 Luceres 
卢克莱修斯 Lucretius 

《天道賦》 rerum nature 
卢舒人 Louchoux 
鲁昂 Looang 
鲁 拉克氏 Lul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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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氏 Deer 
鹿尾氏 Deer Tail 
路技君 At the Forks 
路易斯，默里韦瑟 Lewis, Meriwether 
« 探溯密苏里河上源并横跨美洲到 
达太平洋沿岸的旅行 》 Travels to 
the Source of the Missouri River 
and Across the American ContU 
nent to the Pacific Ocean 
路易斯，乔 治 * 康瓦耳 Lewis, George 
Comewall 

伦敦大学 “ 大学学院 ” University Col- 
lege,London 
罗彻斯特 Rochester 
《罗彻斯特史学会丛刊》 Rochester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罗德艾兰州 State of Rhode Island, 
罗马法 Pandects 
罗马民族 Populus Romanus 
罗米利 Romilii 
罗米利安 Romilian 
罗亩 jugera 
罗木卢斯 Romulus 
罗木卢斯时代 Romulian period 
《 罗木卢斯传 》 Vita Romulus 
罗斯科，汤玛斯 Roscoe,Thomas 
罗伊，罗布 Roy，Rob 
洛德，约翰 • 基斯特，先生 Lord, Mr. 
John Keast 

« 温哥华岛和英领哥伦比亚的自然 
科学家》 The Naturalist in Van¬ 
couver Island and British Columbia 
洛冈 Logan 
洛克里亚人 Locdans 
洛克伍德 Lockwood, G.N, 

洛特马 Rotuman 

洛维，罗伯特 Lowie,Robert H. 

《路易斯 _ 摩尔根在历史展望中 》 


Lewis H. Morg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献给 A.L . 克娄伯的人类学论文 
集》 Essays\in Anthropology Pres¬ 
ented to A.L.Kroeber 
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s 
路马 llama 

M 

玛塔 Mata 

玛康 Machaon 

玛利纳 Marina 

玛玛 * 奥伊洛 Mama Oello 

玛提尔 Martyr 

马比拉 Machpelah 

马尔策卢斯 Marcellus 

马尔卡图斯 Marcatus 

马尔克 Mark(markgenossenschaft) 

马尔丘斯，安库斯 Martius，Ancus 

马尔丘斯广场 Campus Martius 

马更些河 Makenzie,R. 

马基诺 Mackinaw 
马加尔人 Magars 
马克萨斯 Marquesas 
马腊诺阿区 Maranoa district 
马腊泰语 Marathi 
马来亚式亲属制 Malayan system of 
Consanquinity and affinity 
马勒特 Marett,R.R. 

马里兰 Maryland 
马罗博杜乌斯 Maroboduus 
马尼土林群岛 Manitouline Islands 
马萨吉泰人 M^ssagetae 
马氏 Horse 

马特拉金科-托卢卡 Matlatzinco To¬ 
luca 

马雅人 Mayas 
麦顿 M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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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顿提德 Medontidae 
麦克伦南，约翰_弗格逊 McLennan, 
John Ferguson 

«古代历史研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 
的重 印本》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 
麦克伊耳温 McIlvaine,J.H. 

麦诺米尼人 Menominecs 
麦逊， 査理， 彼得 Mason Charles 
Peter 

麦特卡夫，弗烈德里克 Metcalfe, Fred¬ 
erick 

麦兹第特兰人 Meztitlans 
迈阿密人 Miamis 
鳗氏 Eel 

满洲駐靼人 Manchu Tartars 
曼丹人 Mandans 
曼科 • 卡帕克 Manco Capac 
曼梯尼亚人 Mantineans 
毛利入 Maoris 
帽氏 Bonnet 
墨西哥 Mexico 
墨西哥村 Pueblo of Mexico 
墨西哥谷地 Valley of Mexico 
《 墨西哥古史集 > Antiquities of Mex¬ 
ico 

梅耳居姆，罗伯特 Meldrum,Robert 
梅加腊 Megara 
梅纳尼 Menenii 
梅纳尼安 Menenian 
梅耶尔，古斯塔夫 Meyer,Gustav 
梅因，亨利•萨姆纳，爵士 Maine,Hen¬ 
ry Samner, Sir 

《远古制度史讲章 》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美国海岸勘测队 U.S.Coast Survey 
美国民族学局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美国人类学者 》 American Anthro¬ 
pologist 

美国文理研究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美国文理研究院 1872 年会议记录 》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 
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1872 
美湖君 Handsome Lake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美洲民族学会 American Ethnologi¬ 
cal Society 

夂美洲民族学会报告书》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 
ciety 

美洲皮毛公司 American Fur Com¬ 
pany 

《美洲 评论 》 American Review 
蒙昧阶段初期 old period of savagery 
蒙昧阶段晚期 later period of sav¬ 
agery 

蒙昧阶段中期 middle period of sav¬ 
agery 

蒙昧人 Savages 
蒙昧社会 Savagery 
蒙森，特阿多 Mommsen ， Theodor 
《罗 马史 》 The History of Rome 
蒙特利尔 Montreal 
蒙蒂祖玛 Montezuma 
猛西部 Munsees 
孟达部 Munda 
孟加拉语 Bengali 
糜氏 Elk 

米迪利达氏 Midylidae 
米拉利 Merari 
米利都 Miletus 
米诺斯 Minos 
米乔卡人 Mechoa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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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梯伦 Mitylene 

密克罗尼西亚 Micronesia 

《密克罗尼西亚探脸纪航》 Micronesia: 

Voyage of Exploration 
密克玛克人 Micmacs 
密勒，托马斯 Miller, Hon.Thomas 
密苏里部 Missouris 
密苏里河 Missouri ， R. 

密西西比 Mississippi 

密执安 Michigan 

秘备 Peru 

免奴 Freedman 

面包蓽 bread root 

“ 面包之民 ” “Men of Bread” 

《民 数记》 Book of Numbers ， 

民田 folkland 
民族文化生活 ethnic life 
明尼苏达 Minnesota 
明尼塔里人 Minnitarees 
命根子 “Our Life” 

命年执政官 Archon Eponymus 
命名部 Name-Bearer 
缪勒 Muller,C.O. 

《多利 安人的历史和古代风俗》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Doric Race 

缪勒，马克斯 MUller,Max 

《从一家德国作坊所见到的 片段》 
Chips from a German Workshop 
摩尔根，路易 斯 _ 亨利 Morgan,Lewis 
Henry 

«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蒙 蒂祖玛的宴餐 》 MontezunuCs 
Dinner 

《易洛魁联盟 》 The League of the 
Hode-no-sau-nee t or Iroquis 


摩黑冈人 Mohegans 
摩霍克 Mohawks 
摩基村 Moqui 
摩门教 Mormonism 
摩奴法典 code of Manu 
摩西 Moses 

摩西的开天辟地说 Mosaic cosmog¬ 
ony 

谟乌人 Mows 
抹利氏 Mahli 

莫顿，塞缪尔 Morton,Samuel G. 

《美洲人的 头骨》 Crania Ameri¬ 
cana 

牡牛头氏 Bull-Head 
母部落 original tribe 
母权 mother-right 
母示氏 Mushi 
母氏族 original gens 
慕里 Murri 
穆拉姆部 Muram 
穆利，卡尔 Meuli, Karl 
穆里腊氏 Murriira 
穆林部落 Murring 
穆尼波尔 Munniepore 
穆斯科基人 Muscokees 
穆特氏 Mute 

N 

拿鹤 Nahor 
纳彻人 Natchez 

纳黑腊，彼得罗 . 德 * 卡斯塔涅达•德 
Nagera,Pedro de Casta&eda de 
《 1540 年远征锡博拉行纪；有关当 
地各部落风俗习惯的研究》 Rela¬ 
tion du Voyage de Cibola Entre- 
pris en 1540：au Von traite de 
toutes fes Peuplades qui habitent 
cette contree^e leurs moeur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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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umes 

纳华特拉克人 Nahuatlacs 
纳腊甘塞特人 Narragansetts 
纳林耶里人 Narrinyeri 
奈厄布雷腊河 Niobrara River 
南瓜椿 Spirit of the Squash 
南人 “ Southerners” 

南洋群岛 South Sea Islands 
男女杂交 Promiscuous Intercourse 
灌多维锡人 Naudowissies 
璃普利亚 Nauplia 
堪丘斯氏 Nautius 
内布里达氏 Nebridae 
尼布尔 Niebuhr 

《罗 马史》 History of Rome 
尼査华耳科乔特耳 Nezahualcojotl 
尼尔人 Nair 

尼尔吉里山 Neilgherry Hills 
尼加拉瓜 Nicaragua 
尼科玛库斯 Nikomachus 
尼日尔河 Niger River 
尼亚加拉河 Niagara River 
泥龟氏 Mud Turtle 
鲇氏 Cat Fish 
鸟氏 Bird 
涅斯托耳 Nestor 
峨龟氏 Snapping Turtle 
宁塔阇 NingthajA 
纽斯河 Neuse River 
纽约 New York 

纽约史学会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农民 Geomori (husbandmen) 

侬底，戈伯纳思 Nundy，Gopenath 
《致本作 者信》 Letter to the Au 
thor 

奴隶湖 Slave Lake 
努莱氏 Nurai 


努玛 Numa 
女权 female authority 
女权政治 gyneocracy 
女性统治 female rule 
诺尔思 North 
诺曼人 Norman 
诺托维部 Nottoways 

O 

欧赫尼达氏 Euxenidae 
欧克西休斯 Huxithius 
欧里庇底斯 Euripides 

«鄂瑞斯特斯 》 Orestes 
欧摩耳皮达氏 Eumolpidae 
欧摩耳普斯 Eumolpus 
欧奈达氏 Euneidae 
偶婚制家族 syndyasmian family 

P 

帕克，阿瑟尔 Parker,Arthur C. 

《艾利 • 帕克将军传》 The Life of 
General Ely S. Parker 
帕克，艾利塞缪尔 Parker,Ely Sam¬ 
uel 

帕克，威廉 Parker,William 
帕克曼，弗兰西斯 Parkman,Francis 
帕拉丁纳区 Palatina 
帕拉丁山 Palatine Hill 
帕古斯 Pagus 
帕帕萨克斯 rapasaques 
帕丕里 Papirii 
帕 3 &里安 Paperian 
帕特尔库卢斯，韦累攸斯 Paterculus, 
Velleius 

帕特洛克努斯 Patroclus 
潘菲利部 Pamphyli 
庞尼部落 Pawnee tribes 
庞皮留斯，努玛 Pompilius,N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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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族（库里亚 ） curia 
培阔特人 Pequots 
佩拉斯吉人 Pelasgians 
佩洛皮达斯 Pclopidas 
佩舍耳，奥斯加 Peschel, Oscar 
《人 类的种族 》 Tke Races of 
Man 

彭悉利达氏 Penthilidae 
蓬卡部 Punkas 
丕耳 - 吐克特利 Pil-Teuctli 
丕干黑足部 Piegan Blackfeet 
皮安克朔部 Piankeshaws 
皮利 Perry ， F, 

皮林，伯纳多待 Perrin, Bernadotte 

皮欧里亚部 Peorias 

皮萨罗 Pizarro 

牝野牛氏 Cow Buffalo 

平达尔 Pindar 

平和君 Even-Tempered 

平民 plebeian 

平天君 Level Heavens 

婆罗门人 Brahmins 

蹊脂氏 Web Fat 

普吉特海块 Puget's Sound 

普拉特河 Platte, R. 

普腊西亚 Prasia 
普里尼 Pliny 

« 自 然史》 Natural History 
普里雅姆 Priam 

普利斯库斯，塔尔昆纽斯 Priscus,Tar- 
quinius 

普林斯顿学院 Princeton College 
普卢塔克 Plutarch 

《斯米斯托克勒斯传》 Themis- 

tocles 

《瑟秀斯传 》 Theseus 
《罗木卢斯传》 Romulus 
普洛托马克斯 Protomac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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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王尼 Pupinii 

普瑞斯科特，威廉 Prescott, William 
H. 

《墨西哥之征服》 7%e Conquest 
of Mexico 

普萨利契达氏 Psalychidae 
普通酋帅 common chief 

Q 

期段 stage 
期段或期 sub-period 
栖克罗普斯 Cecrops 
七洞 seven caves 
七峰山 Seven hills 
七会议篝火 Seven Council-Fires 
妻子的闺房 seclusion of wives 
齐姆悉亚人 Chimsyans 
齐亚华卡特耳 Ziahuacatl 
祁萼妮 Chione 
旗 Kokhums (banners) 

奇卡普人 Kikapoos 
骑士 equites 
契卡萨人 Chickasas 
契契麦 卡 - 吐 克特利 Chichimeca-Teuc- 
tli 

契契麦卡特耳，吐克特利 Chichime- 
catle Teuctli 
契契麦克人 Chichimecs 
恰帕人 Chiapas 
迁徙庐氏 Moving Lodges 
乔克塔人 Choctas 
乔克塔土邦 Choctaw Nation 
乔卢兰人 Cholulans 
乔治湾 Georgian Bay 
“ 桥民 ” "People of the Bridge” 

切罗基人 Cherokees 
青谷节 Green-Corn Festival 
亲属制度 systems of consanquinit? 



and affinity 

青铜时代 Age of Bronze 
琼斯，査理 Jones，Charles C. ， Jr. 

« 南方印第安人的古代文物》 Anti- 
quities of the Southern Indians 
琼斯，贺拉西 • 罗纳德 Jones, Horace 
Leonard 

丘民氏 Hill People 
酋长，或酋帅 chief 
酋长会没 council of chiefs 
球氏 Ball 
区 ward 
区长 comarchs 
杈杖 sceptre 
犬氏 Dog 

群居宅院 commual houses 

R 

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 ethnical period 
《人类学》 Anthropologia 
人伦称谓 term of relationship 
人民参议员 counselor of the people 
人民大会 assembly of the people 
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瑞吉里 Regili 

S 

« 撒母耳前书 》 / Samuel 
萨贝利人 Sabellians 
萨宾人 Sabine 
萨耳摩娄斯 Salmoneus 
萨尔佩顿 Sarpedon 
萨哈根，贝尔纳迪诺 * 德 Sahagun ， 
Bernardino de 

《新 西班牙通史》 Historia univer¬ 
sal de Nueva Espana 
萨哈普廷 Sahaptin 
萨克逊人 Saxon 
撒拉 Sarah 


萨拉米尼安人 Salaminians 
萨利什 Salish 
萨摩亚 Samoan 
萨姆 thum 

萨斯嗦彻温河 Siskatchwun,R. 
塞尔基 Sergii 
塞尔基安 Sergian 
塞尔卡西亚人 Circassians 
塞利安山 Coclian Hill 
塞利格森，格尔述 Seligson, Gerda M. 
塞米诺耳人 Seminoles 
塞内卡部 Seneca 
塞浦路斯 Cyprus 
塞普特 sept 
塞维耶 Seville 
三公 three curule offices 
三楼舰 trireme 
三楼舰长 trierarch 
“ 三权并立政府 ” government of 
three powers, 

三姊妹之神 Three Sisters 
卷一区 trittyes 
桑緯尼雅松 Sanchoniathon 
« 奥雷耳》 Orel! 

瑟奥尼亚节 Theoenia 

瑟耳沃耳，孔诺普 Thirlwall, Connop 

瑟斯摩瑟台 Thesmothetae 

瑟秀斯 Theseus 

色雷斯 Thrace 

沙氏 Sand 

置氏 Shark 

山鸟氏 Blackbird 

闪族 Semitic 

上密苏里 Upper Missouri 
上密执安 Upper Michigan 
“ 上游之民 ” “Upstream People” 

少壮百人团 junior century 
邵尼人 Shaw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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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氏 Snake 
舍克勒 shekel 
社 commune 
社会 societas 

《社会学 康理 》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麝鼠氏 Muskrat 
生活资料 subsistence 
省 province 

圣保罗区 St. Paul, quarter 
圣菲 Santa Fe 
圣劳伦斯河 St.Lawrence,R. 

圣马利河 St. Mary,R. 

圣塞巴斯提安区 St.Sebastian,quarter 

圣约翰区 St. John, quarter 

失落庐氏 Lost Lodges 

尸台 scaffold 

尸台葬 scaffolding 

施密茨，雷昂哈德 Schmitz, Leonhard 

十二铜表法 Twelve Tables 

十立法官 Decemvirs 

什长 decurio 

石器时代 Age of Stone 

食鱼氏 Fish Eaters 

市长 praefectus urbi 

市区 city ward 

市政法 municipal law 

市政长官 custos urbis 

士每氏 Shimei 

士族 Eupatridae( well-born) 

氏把 sacra gentilicia 
氏族成员 gentilis 
氏族（型）的 gentile 
氏族法 jus gentilicium 
氏族 gens 

守门部 Door-Keeper 
守门者 Keepers of the Door 
守望君 On the Watch 
首领 sachsm 


首领全权大会 General Council of 

Sachems 

首首尼 Shoshonee 
收割节 Harvest Festival 
收养（制度 ） adoption 
受惊君 Man Frightened 
檢发君 Man who Combs 
庶族 commonalty 
双亲系 • bilateres 
水氏 Water 

说明式 ( 亲属制 ） descriptive 
斯巴达 Sparta 

斯宾塞，赫贝特 Spencer, Herbert 
斯凯沃拉 Scaevola 
斯肯南道 Skenandoah 

“ 斯肯南道关于易洛魁人的信件 ” 
“Letters on the Iroquis by Sken- 
andoah” 

斯库耳克拉夫特，亨利 • 劳维 School¬ 
craft, Henry Rowe 

« 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现况和前 
景 》 The American Indians：Their 
History t Condition and Prospects 
斯密士，威廉 Smith, William 

《希腊罗马古代制度 词典》 Diction¬ 
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 
quities 

斯密逊研究所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斯密逊研究所报告 Smithsonian Con¬ 
tributions to Knowledge 

« 斯密逊研究所领导委员会 1866 
年年报 》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mith¬ 
sonian Institution . for 1866 

斯摩尔，维拉德 Small, Willard 
斯佩耳特小麦 spelt 
斯波坎印第安人 Spokane Indians 
斯特腊博 Stra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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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 Geography 
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斯蒂法努斯 Stephanus 
斯提京人 Stikeens 
斯蒂文斯，约翰，上校 Stevens, Capt, 
John 

斯透恩 Stern 

《社会进化论者路易斯 • 亨利•磨 
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So¬ 
cial Evolutionist 
斯图加特 Stuttgart 
私祀 sacra privata 
司各脱，瓦尔特 Scott, Walter 
《威佛累》 Waverley 
司祭 勒克斯 rex sacrificulus , 或 rex 
sacrorum 
司库 treasurer 
司礼 Keepers of the Faith 
松鸡氏 Prairie Chicken 
松鼠氏 Squirrel 
苏必利尔湖 Superior L. 

苏布腊区 Suburra 
苏格兰髙地 Highland 
苏拉 Sulla 
苏尼 Zufii 
苏尼人 Xuflians 

苏佩尔布斯，塔尔昆纽斯 Superbus, 
Tarquinius 

苏圣马利 Sault St.Mary 

苏斯魁罕纳部 Susquehannocks 

苏瓦索 Zuazo 

苏兹人 Sioux 

隋托尼乌斯 Suetonius 

梭伦 Solon 

梭鱼氏 Pike 

索克人 Sauks 

索契米耳卡人 Sochimilcas 

索利斯 ，唐， 安东尼约 . 德 Soiis，Don 


Antonio de 

《墨西哥征服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索利米人 Solymi 

T 

塔阿斯 Taos 
塔巴斯科人 Tabasco 
塔耳悉比亚达氏 Talthybiadae 
塔拉哈悉传道会 Tallahassee Mission 
塔玛利 Tamally 
塔西佗 Tacitus 

« 日耳曼尼亚志》 Germania 
塔修斯，阿契勒斯 Tatius, Achilles 
塔修斯，梯铁斯 Tatius,Titius 
台伯河（即特韦雷河） Tiber,R. 

台普林，乔治 Taplin,George 
坦梯 Tanty 

汤森德，汤玛斯 Townsend, Thomas 
泰杜斯 Tydeus 

泰克帕努阿特耳 • 吐克特利 Tecpanu- 
atl Teuctli 

泰库特拉托克斯 Tecutlatoques 
泰勒，爱德华 • 伯 讷特 Tylor, Edward 
Burnett 

« 人类远古史研究》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 
kind 

泰卢固人 Telugu 
泰仑特 Talent 
« 泰米阿斯》 Ttmaeus 
泰米尔人 Tamil 
泰延达内杰亚 Thayendanegea 
泰佐佐莫克，菲尔南多 . 德.阿耳瓦腊 
多 Tezozomoc, Fernando de 
Alvarado 

《墨西哥编 年史》 Mexican chron¬ 
icles 



太卜 magister cioilegii 
太阳神 Sun 
太阳氏 Sun 
太祝 Pontiff 

太祝长 pontifex maximus 
汤加群岛 Tonga Islands 
特尔诺-袭班 T ernaux-Compans, H. 
« 美洲发现史原始资料中之行纪、杂 
记与 回忆录 》 (编 泽） Voyages ， rela¬ 
tions et m^moires orig 'maux pour 
servir h Vhistoire de la decou. 
rerte de V Amevique 

其第 10 卷： 《 有关征服墨西敔的书简 
摘选》 Recueil de pieces rela¬ 
tives a la conquete du Mexique 
特居地 reservation 
特拉华传道会 Delaware Mission 
特拉华人 Delawares 
特拉华湾 Delaware Bay 
特拉卡赤卡耳卡特耳 Tlacachcalcatl 

特拉卡泰卡耳 Tlacatecal 
特拉科潘人 TIacopans 
特拉乔赤卡耳卡特耳 Tlachochcalcatl 
特拉斯卡拉村 pueblo of Tiascala 
特拉斯卡拉人 Tlascalans 
特拉托阿尼 Tiatoani 
特拉泰卢耳科 Tlatelulco 
特拉特卢伊坎人 Tlatluicans 
特赖布 ( 或部落 ） tribe 
特莱达人 TIaidas 
特勒纳玛卡克斯 Tlenamacaques 
特累赞 Troezen 
特利尼城 Tellini 
特林吉特人 Thlinkeets ,或 Tlinkitt 
特鲁施 TelOsh 
特伦斯 Terrence 

« 特伦斯 . 喜剧集 》 The Comidies 
of Terrence 


《贸特》 Heaut 
特洛伊 Troy 
特帕内坎部 Tepanecans 
特佩阿卡人 Tepeacas 
特萨利 Thessaly 
特兹库坎部 Tezc ucans 
特兹库科湖 Tezcuco,L. 

天幕氏 Tent 
田纳西州 T ennessee 
条顿族 Teutonic race 
梯利 Tilly 

梯罗，土利乌斯 Tyro, M. Tullius 
梯铁部 Tities 
提贝里乌斯 Tiberius 
提顿方言 Teeton 
提格克斯 Tiguex 
铁诺支第特兰 T enochtitlan 
铁器时代 Age of Tron 
通古斯人 Tungusians 
《通史》 Hist or ia General 
《通俗科学月报 》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同居权 jura conjugiaJia 
同居制度 conjugal system 
同库里亚人 curiales 
间堂家族 joint-undivided family 
同宗继承法 agnatic inheritance 
同宗亲属 agnatic kindred 
同宗氏族 common gentes 
同宗通婚 i ntermarriage 
头氏 Head 

头痛君 A Man with a Headache 
秃鹫氏 Bald Eagle 
屠氏 Butchers 
图卡扬 Tucayan 
图甫尼耳，亨利 Tufnel] ， Henry 
图斯卡罗腊部 T uscaroras 
图斯库兰人 Tuscu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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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特洛部 Tutelos 
阁腾 totem 

图腾制度 totemic system 
涂朱氏 Red Paint 
土豆氏 Potato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丁 uranian system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土利乌斯，塞尔维乌斯 Tullius, Ser- 
vius 

土利碰 Tullia ' 

吐克特利 Teuctli 
兔氏 Rabbit 
“ 推举 ” “raised up” 

托尔奎耳 Torquil 
托尔奎玛达 Torquemada 
托尔夸图斯 Torquatus 
托尔特克斯-库耳华人 Toltecs-Cul- 

huas 

托通纳克斯 Totonacs 
托托基华钦 Totoquihuatzin 

W 

瓦尔克，勃来昂 Walker,Bryan 
瓦德，阿多耳甫斯 • 威廉 Ward,Adol- 
phus William 

瓦赫斯穆特，威廉 Wachsmuth, Wil¬ 
liam 

«希腊有史时期的古代典章制度》 
The Historical Antiquities of the 
Greece 
瓦罗 Varro 

《拉 丁语 》 lingua latina 
《农事杂谈 》 De rc rustica 
瓦茹斯，昆梯留斯 Varus,Quintilius 
蛙氏 Frog 
外来人 meteoci 

“ 弯曲之民 ” A Crooked People” 
亡日君 Falling Day 


威尔士 Welsh 
威克亚 Wakea 
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威斯列安 Wesleyan 
威伊 Veii ' 

韦阿部 Weaws 
韦图尔尼安 Veturnian 
韦图里 Veturii 
维安多特人 Wyandotes 
维加，加尔西拉索 • 德 • 拉 Vega, 
Garcilasso de la 

« 敕撰秘鲁王家印加族源流纪略 》 

The Royal Commentaries of Peru 
维拉克鲁斯 Vera Cruz 
“ 伟大之民 ” “Great People" 

温哥华岛 Vancouver’s Island 
温内巴哥部 W innebagoes 
文明人 civilized men 
文明社会 Civilization 
文明社会状态 status of civilization 
翁布里人 Umbrians 
窝棚 hut 

倭克尔，将军 Walker, F. A.,General 
倭克尔，马休 Walker,Mathew 
沃耳梯尼 Voltinii 
沃斯恰克人 Ostiaks 
沃斯威果河 Oswego ， R. 

渥太华部 Otawas 
渥太华河 Otawa, R. 

渥太华联盟 Otawa Confederacy 

污名氏 Bad Honors 

巫师 wisemen 

巫术会 Medicine Lodge 

巫氏 Medicine 

乌尔吉语 Urghi 

乌拉尔 Ural 

乌普萨罗卡部 Upsarokas 

乌塔人 Ut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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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泄氏 Uzziel 

屋大维，卡攸斯 Octavius,Caius 
屋大维氏 Octavius 
屋大维娅 Octavia 
无名兽氏 Unknown An imal 
无园艺印第安人 Non-hort icultural 
Indians 

武士大会 assembly of warrior 
五十首领制 fifty sachemship 
伍耳里契，艾德蒙 Wool rych, Edmund 
伍门，厄思 Woman, Earth 

X 

西班牙氏族 Spanish 
西班牙胞族 Spanish phratry 
西北边界勘测队 Northwestern 
Boundary Survey 

西北海岸部落 Tribes of North-west 
Coast 

西利克逊，吉达 Seligson ， Gerda 
西罗非哈 Zelophehad 
西罗斯 Scyros 
西插 Simeon 
西蒙 Cimon 
西塞罗 Cicero 

« 立枪术 》 Topics 
《论演 说》 Oratore 
« 共 和国》 Republic 
《论 法律》 Legibus 
《论克己》 domo sua 
希伯来人 Hebrews 
希伯仑氏 Hebron 
希彻特部 Hitchetes 
希莱部 Hylleis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希西阿德 Hesiod 
悉尼 Sydney 
悉维迪 Siwidi 


锡博拉 Cibola 
锡基溫 Sicyon 
锡腊丘兹 Syracuse 
锡腊山 Sierra 

锡腊山之人 Men of the Sierra 
锡姆科湖 Simcoe,L. 

锡塞顿部 Sissetons 
下密执安 Lower Michigan 
夏安人 Shyans 
夏瓦塔 Hiawatha 
夏威夷 Hawaii 

《夏 威夷传教简史》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Hawaiian Mission 
夏威夷群岛 Sandwich Is. 

县 county 

香普冷湖 Champlain，U 
乡部 tribus rusticae 
乡区 deme 

乡区 rural ward (tribus rusticae) 
乡区 township 
乡人 demotae 
乡长 demarch 
乡镇 country township 
响尾蛇氏 Rattlesnake 
橡实氏 Acorn 
枭氏 Owl 

小龟氏 Little Turtle 

小科罗拉多河 Little Colorado, R. 

小栗鼠氏 Gopher 

小族元老 Fathers of the Lesser 
Gentes(=patres mi norum gentium) 
协佐 aid 

斜膛 ( 在鼓風炉下端 ） bosh 
谢福耳德，卡尔 Schefold,Karl 
辛普孙堡 Simpson, Fort 
新墨西哥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 Historical So¬ 
ciety of New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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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 New South Wales 
新年节 New Years Festival 
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行政会议 Civil Council 
熊氏 Bear 

熊掌山氏 Bear’s Paw Mountain 
休科人 Huecos 
休伦人 Hurons 
休伦湖 Huron,L. 

修罗 Shuro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徐荷金科人 Huexotzincos 
《叙述民族学 》 Descriptive Ethnology 
旭日之族 Rising Sun People 
悬响器君 Hanging up Rattles 
选侯 elector 
雪氏 Snow 
雪松 cedar 

血黑足部 Blood Blackfeet 
血婚制家族 consanguine family 
血婚制形态 consanguine form 
血亲 consanguinei 
血氏 Blood 

血缘部落 consanguine tribe 
驯鹿氏 Cariboo 
驯鹿氏 Reindeer 
鍀氏 Sturgeon 

Y 

鸭氏 Duck 

鸦声部 Kaws 

鸦氏 Crow 

哑狗 dumb dog 

雅典 Athen 

雅典卫城 Acropolis 

雅典联邦 Athenian Commonwealth 

雅典娜 * 波丽亚丝 Athend Polia^ 

雅备 Jacpb 


雅库特人 Jakut 
雅利安 Aryan 
雅米达氏 Iamidae 
亚泊迪 Abdy 
亚伯拉罕 Abraham 
亚当，亚历山大 Adam , Alexander 
《罗马古代制度 》 Roman Antiqui¬ 
ties 

亚当斯，亨利 Ad ams, Henry 
《盎格鲁 - 萨克逊人的法庭 >：> 
Anglo-Saxon Courts of Law 
亚当斯，威廉 Adams, William 
亚方卩米农 Agamemnon 
亚拉巴马部 Alabamas 
亚理士多德 Aristotle 
《政治论 》 Politics 
亚利桑那州 Arizona 
亚乎宁 Appenines 
« 亚细亚的操多种语言者》 Asia Pol- 

yglotta 

烟草氏 Tabacco Plant 
言简君 Small Speech 
盐氏 Salt 
严寒君 Very Cold 
颺鼠氏 Mole 

姚泰基奥克斯 Yautequioaqucs 
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野見氏 Loon 

野蛮阶段初期 Older Period of Bar¬ 
barism 

野蛮阶段晚期 Later Period of Bar¬ 
barism 

野蛮阶段中期 Middle Period of Bar¬ 
barism 

野蛮人 barbarian 
野蛮社会 Barbarism 
野猫氏 Wild Cat 

« 盱牛历 £ 学会丛刊 》 Publications of 




the Buffalo Historical Society 
野牛氏 Buffalo 
野兔氏 Hare 
野兔族 Hare 

曳角君 Dragging his Horns 
衣阿华部 Iowas 

衣蒲茸君 A Man covered with Cat¬ 
tail Down 

一瞥君 Having a Glimpse 

一权政府 government of one power 

伊茨考钦 Itzcoatzin 

伊茨考特耳 Itzcoatl 

伊斐斯 Iphis 

伊弗牟 Ifoumou 

伊基科尔部 Aegicores 

伊利部 Eries 

伊利湖 Erie,L. 

伊利诺斯州 Illinois 
伊利诺部 Illinois 
伊帕塔 Ippata 
伊排 Ippai 
伊耆那 Aegina 
伊赛乌斯 Isaeus 

«论齐罗尼斯的财产继承问题》 
Cironis hereditate 
伊喿提方言 Isauntie 
伊硕戈部 Ishogos 
伊斯库拉皮攸斯 Aesculapius 
伊斯契尼斯 Aeschines 
伊托利亚人 Aetolians 
伊希特利耳荷契特耳，菲尔南多•德 • 
阿耳瓦 Ixtlilxochitl, Fernando de 
Alva 

《契 契麦卡史》 History of the 
Chichimecas 
遗产归宗 reversion 
“移营者 ” “Camp Movers” 

以弗伦 Ephron 


以利撒反 Hlizaphan 
以撒 Isaac 
以斯哈氏 Izhar 
易洛魁人 Iroquois 
迎宾馆 prytaneum 
印第安纳波利斯 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州 Indiana 
«印第安纳州地质调査年报第 5 期》乃 ///| 
Annual Report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na 
印第安人 Indians 

“ 印第安人问题 ” “The Indian Ques¬ 
tion" 

印第安准州 Indian Territory 
印地语 Hindi 
印加人 Incas 
鹰氏 Hawk 
英雄时代 Heroic Age 
永业 haeredium 
攸力栖兹 Ulysses 
尤卡坦 Yucatan 

尤拉克-萨摩耶第人 Yurak Samo- 

yeds 

尤利娅 Julia 
尤留斯氏 Julius 
尤提卡 Utica 
游牧生活 pastoral life 
犹特 Ute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 R. 

俞奇部 Yoochees 

鱼氏 Fish 

渔氏 Fish Catchers 

玉黍蜀氏 Corn 

玉黍蜀之精 Spirit of Maize 

雨氏 Rain 

育空河 Yukon ,R. 

预筹会议 pre-considering council 
鹬氏 Snipe 





元老院 senate 
元老院议员 senator 
元老院主席 princeps senatus 
圆圣玛丽区 St. Mary the Round, 
quarter 

“ 远来之民 ” “People from Afar” 

《约法 》 Rhetra 

约翰，奥斯本 John, Osborn 

约翰逊 Johnson 

Z 

栽种节 Planting Festival 
赞比西河 Zambezi ,R. 

“ 泽中 之村 ” “Village of the Marsh” 
“ 沾尘之鼻 ” “Dusty Noses” 

麁斯顿，成廉 Johnston,William 
战棒在地君 War-club on the 

Ground 
战神 Mars 

长老会议 council of elders 
长老派传道团 Presbyterian Board 
of Missions 

哲菲灌安人 Gephyraeans 
征课区 levy-district 

f 

政治方式 plan of government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科学院 Chicago Academy of 
Science 

执政巴赛勒斯 Archon Basileus 
执政官 archon 
执政官 consul 
执政制 archonship 


智慧女神 Minerva 
钟爱氏 Beloved People 
“ 钟爱之族 ” “Beloved People” 

种姓等级 caste 

中国海 关衙门 Chinese Bureau of 
Marine Customs 

中级野蛮社会 middle status of bar¬ 
barism 

中级蒙昧社会 middle status of sav¬ 
agery 

中间过渡形态 intermediate form 
中立部 Neutral Nation 
中立君 Neutral 
众小神 Lesser Spirit 
宙斯 Zeus 
咒师氏 Conjurers 
筑丘人 mound-builder 
主神 Jupiter 

专偶制家族 monogamian family 
专偁制形态 monogamian form 
庄户，团社 the communities of 
villeins 

“ 著衬衣之民 ” “Shirt-wearing People" 

自吞君 Swallowing Himself 

自由党 ( 美国） Whig 

自蒸君 A Man Steaming Himself 

宗教会议 Religious Council 

宗族 lineage 

宗族 patry 

族姓 patronymic name 
佐理君 Assistant 
佐治亚州 Georgia 







